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鷄纔叫頭遠，屋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# - K 娘便摸索着從炕上 g 起來〇 
她悄悄的穿好衣服，輕輕的下地，上了歲數的人，一離開被%,嗓子眼便癢絲絲的，一大塊 
粘痰阻在那裏，非要咳嗽一大陣子不可。她强忍着，怕驚醒睡在西屋的兒子。 

誰知老嗓子活像塞滿了濕草的灶火，一陣陣褒煙不管是尋到灶門還是煙囱，找個空味便向外 
V C 她實在忍不住了，忙用袖子套在嘴巴上，一連串沒敗沒完的咳*,直咳得兩個風窩發脹，被 
上發燙，又庚又小的身子，«得頭脚相連，如同五月集場上的大對蝦。 

好容易嗓子眼覺得舒服些，她聽聽西屋沒有一點動靜。「眞是盖個心眼的«小子」，她有些 
安慰也有些淒浓在內心中駡着，然後用手摸着鎬台，慢慢找到了火柴，豆油燈0 

生 1*3 {成的油燈盌子，底下是黄泥巴®座，年代日久，油煙相！！，黑黑的，巳#不出那是塊 
木职、生緻還是泥巴，斑盌子油不多，§不能再細的»芯，現出11.兒|||#:色的光*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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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了年紀的李大娘，眼色不好，加上燈不够亮，看任何物件，都影影綽綽。這盞燈對她唯一 
的用處，是知道菜板菜刀在那裏，不金一脚踢翻瓦盌或小凳子，弄得唏哩嘩啦。 

她把菜刀菜板找到，經輕的弄餃子娼，紅蘿葡、白蘿*，還有一棵大白菜。切好了，再放 
鹽，用白中透黄的籠布包起來，一雙乾乾巴巴的手用力擠，擠去白白的菜汁，才放在瓦盆裏調 
拌。昨夜曾在隔壁借了五錢油，半怨麥子麵。五錢油倒下去，還嗅不到一點香味，李大娘皺了鏃 
灰灰的眉毛，思索 了 一陣子，端起油燈，又向菜盆中 滴了 幾滴。 

炤子 f 妥當了，再合麵，較子皮按理應當全用麥子麵，現在則是加了三平盌高梁麵，根據 
三四十年團着鍋台轉的經驗，包起較子來，麵的助道不够，很容易破裂，也不好吃，可是娘倆龙 
了快一年豆子摻野菜的肚子，黄了所有心思所有力氣才包成道一頓餃子，爲逮行的兒子應個景。 

不知從那一 a 兒開始，出逮門一定得吃餐餃子，也許莊稼漢一生勤儉，一年到頭不離五毅雜 
糧，到了大年夜才吃頓把素餃子，全家老少看作是人間最大享受，其實有錢人又算得了什麽。 

李大娘恕到有錢聚跟着便念及自己的窮苦，丈夫早死，只剩下七分地，還散在河東河西分成 
兩三塊，談起來比巴掌大不了許多，在好年月，收成下來，加點野菜地瓜，還有傻小子拴柱子去 
爲別人幫幫短エ，弄點糧食，勉勉强强凑合一年。可是從大前年起，接二連三的天災，彷彿天老 
爺心裏不舒坦，忘記了還有許多兩肩扛着一張嘴的人，一年忙到頭仍酱餓肚皮。 

小五十的人，多少災荒都淌過來了，李大娘從當闓女開始，沒遇到道兩三年的慘況，先是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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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中的老覩王發了怒 ，決 了個大口 子， 淹沒了田中的莊稼和村舍。有人銳過，黄河的淤泥能肥 
田，也能惹禍。好亊兒不 * 醸，壤事兒却璽得很，就在第二年秋收的時節，一大片黄土色的3從 
速處諷來，發出呼呼的風聲 ，沒有半 袋煙的功夫，遮去了大太陽。人們嘛得兩腿沒有力氣，幾乎 
癱痪在地頭上，兩腿再不聽指使，嗓子眼裏直 V 煙，淚水向外滾，也得拿了破面盆、破鑼在田裏 
敲打。有的段了香案，祈求蠼神，率領_的神兵，再下去幾+里用餐，不是人的心術不好，寅在 
今後的日子！ SK - 去。 

_神很有主見。不過是明把飯的功夫，起蕉走了。一片田野的莊稼，只剩梗兒，別說豆莢毅 
穗， i 兒也不剩半片，如同大火燒過的屋棵，灰不堵的 K 在那裏，莊薇漢坐在地頭，兩腿發直 
如同中了瘟。娘們忍不住，扯起褂子下*,掩着臌兒哭起來，8出又黄又*的肚皮，哭聲乾巴嘶 
啞，她們哭天老爺，哭今後的日子難過，哭孩子沒舨吃和衣服穿，莊稼就是他們全部財富，現在 
等於一把天火，*^全®*光，餘了埋想，»了哭號，一時還眞#^-出儸法兒。 

哭聲攝亂了男人的心，哭聲等於火上加油，男人從地联上爬_，脚： 

「 X 你娘，號，號，就知道號喪……」 

男人們氣勢洵泡的走了，他知道道份壤運道不是來自赛子。赛子就像 0 道裏的 It’ 不停不歇 
的拉着沉重的麽石轉。可是道口氣兒沒處出，駑過了妻子，囘到家中， M 在坑上，兩眼瞅着屋頂 
直^^，一躺就是大半天，長輩們在道個節骨眼，絕不飓他們是「敗寒子 J 「«骨頭」。要在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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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連険雨，貲霉天，也不能在 1-//L 上挺着。無法下田幹活時，得去4»革或打*110 

道就是頭兩年的災星，李大娘想着想着，一大顆黄豆粒般的我珠巴答一聲滴在麵板上。李大 
娘用沾了麵，粉的手揉揉魚紋縱棟的老眼。還沒有擦乾，另一大中淚珠又滴下來。 

擀麵杖在«5板上發出響聲，李大娘资得那多像恐懼年年災荒來臨，那顆咚咚«要跳出胸腔的 
心啊。眞《了一句俗話，「越怕越給個老虎樓着」。 

繼大水災與蝗災之後，接着是大旱，整個冬天沒落幾場像樣的 S ，天氣却够冷的。田裹的麥 
苗少了；牀大棉被，凍得像丢在亂葬崗死孩子頭頂上那幾根黄毛。 

開春了，沒有雪水溶化滲下去，春雨又贵似油，除了淸明節那天，||來幾片烏《,滴了幾點 
兩滴，整偭大旱起來。往常很少在開春不久便掏井，現在總不麻 i 赛苗兒麵氣無力的不向上 
竄，而等它乾枯，只有脫去了小棉澳，推起了叉 W 腿，在田蜞上挖井。 

井挖成了，加上轆轤，打上黄黄帶了泥漿的水，水流在II溝裏，立刻沒有影兒，田地乾得像 
浮土，少 1 : 的水一點用處也沒有。 

莊稼漢天生®命，天生敬天，雖然肚皮餓得**的，渾身沒有勁兒； e 過老年人一出面商 
鼉，決定祈兩〇 

祈甬眞是個大排場，所有附近村子#聯起來，像過去紅檐會下了「串帖 J ,在三橘集 RB 王爺 

廟前集齊〇 


今 5 • 松抱江 畔 


天還沒有亮，大大小小，老老少少！！^了，紳士們穿着畏袍馬褂，年輕人和小孩子們部用柳 
條兒，_成 •_« 轰上〇 

祈雨的 行列 開始，前面 是三匹 報馬，騎在馬上的 小 夥子着 了 馬§的琵琵扣黑 衣， 脖子上挿 
了黄色令旗’馬兒带着大串鈴和紅»,跑起嘩啦啦作響，引得各莊-4<等，在莊頭上擺香案迎 
神。 

報馬過去是馬除，馬除之後是 Iftiltt 麻，接着是槍除，紅 B 槍，一排+*里，一個個露出漆 
黑的胸膛，接着是抬 了 RB 老 f 雕供 的八： S-K tt , 一! 四遇 隨了 紳士們以文雅的步子，虔誠的心 
情，隨 護 左右。 

轎內的關老爺，棗紅 ft 的艙上，微投臥霣眉，£的緣色滾值金袍，五繕* II ■遂。他老人 
家，一手按在膝籤上，一手執春秋，拉着老 is , W 着那板大書，似^ K - 是坐在！！子裏 
來爲老民們辦大亊，而是悠閒的在府邸用功。 

老民們躭奪 敬 他這副肅穆之中帶 有悠閒 的味兒，神1¢¢神，把天大的亊，也—稀供 iHe 。 
想當年，曾桎過五關斬六將，現在只要他有心，着周倉成两平 a 雨神那裏跑一趙，雨神不好意思 

不寶道份人情。 

莊稼漢在充滿偁心當中，將11老夫子拾 到 大沙河九孔大石橘上*橘上又設 了# 案，先燃 放了 
一大串鞭炮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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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沙河在莊稼漢的心目中，除了黄河，這是天下第二條大河，寬有半里，平時一大片沙灘， 
當中河床 f 不到兩三尺宽的淸流，把脚伸下去，水沒不到膝蓋，現在淺得更可供，水流窄得不 
到半尺，像流又不像流，只是濕猫的一長條。 

祈兩的人，不知是誰立下規矩，除了大旱三年，不麒行百把里去黄河沿，爲什麽？沒有人说 
明，«王爺在黄河裏，龍王爺還#把身子縮成泥鰍，！！進祈雨者所捧的那個紫檯盤中，木盤內盖 
了黄梭，據脫那條小*在黄綾-^有水不 t 死，據說黄綾中確實有啥存在。但是捧盤的有道之 
士，不能讓任何人看見，肉眼凡胎望一眼，龍王會不髙興，說不定，還要旱上幾年，說不定故意 
再開 tB 門，流上幾縣〇 

三橘集附近的人每逢祈雨，都是請關老夫子。第一、他是本鄉本土的神，在心#上彷彿有着 
根#厚的感情。第二、到黃河沿百把里，是一段太長的酪程。第三、天下的神，彼此都有交情， 
是專爲老民服務，誰都具有呼 R 喚兩的法術。 

鄕紳們領導磕頭，河兩岸烏壓壓跪了一大片，大家磕的是«頭，用力把腦門向地上碰，沾滿 
了浮土。中午的太陽，有股暖勁，汗水和着浮土，變成泥漿，毎人臉上都有那麽一围，有些兒滑 
稽，但是誰也笑不出来。 

最可憐的還是紳士們，都跪在大石撟 上， 頭磕下去發出咚咚的聲 音， 還有©白的鬍 * 上也沾 

了泥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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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一面確，一面懇求，凡是人世間能說的好話都說盡了，凡是能許的大1?大願也銳盡了， 
除了一個月的酬神大戲，還要重 侈廟 宇，再塑金身。 

天空有兩三片薄得像脚*似的赛兒飄蕩，當然沒有 霣聲，看 不見雨的影兒，老年人一面磕 
頭，一面又吩咐年輕的娃兒們，脫得赤條條下了河，把頭上的柳條圈摘下來，沾着河水亂洒，暗 
示關老爺，雨是道種下法兒。如果關老爺不顔同雨神打交道，可以去找南海大士，貤具有柳枝兒 
和神瓶，洒幾洒，下陣雨太容易了。一切不多求，只够麥子不乾死， 莊稼能植下 去就成了。 

祈雨的人累得筋疲力竭，看不到一絲雨意，他們並不灰心，缌爲今晚_老夫子#辦這件事， 
他太忙。忙着 SI 春秋，忙着辦更重要的事。班之，今^ K - 下， 明 天#下， 明 天不落雨，後天® 有 
希望，後天……不會拖得太長，神總不會餓死一方人。 

祈雨的人以更虔誠的心情，將關老夫子護送囘三橘 集的大廟 ，然後 紛紛 囘家，吃充滿了靑草 
氣與豆腥味兒的大餅子。夜来一個個 竖 起耳朶，注意釀是否在 深更 半夜 傳來兩聲。 

李大娘沒有忘記，那夜她同拴柱兒沒有唾， 1 K 等到 II 叫第三遍 ，聽 到逮處傳來沙沙聲，打 
在®了桐油紙早已破損的宙戶上。拴柱兒高興的從炕上跳起來，直着嗓門嚷： 

「娘，娘，下雨了，下雨了啊！」 

一面嚷，一面向外跑，李大娘也跟着爬下炕，又是興*，又是#^。 

兩人到 了院子 裏， 像兩條木播挿在那 裏， 沒有一句栝，沒有任何 表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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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空抹着一片烏，幾顆星星釘在上面，一1 1 慘月快要淡沒，那是風，夾着浮土，夾着沙…… 

長期的 S 抑，他們不再有表示。拴柱兒終於記起身邊通站着又老又病的母親。他將她扶着囘 
屋，李大娘如同煑爛了的麵條，軟塌塌的掛在兒子的臂彎裏。 

那夜他們沒有哭，那夜他們沒有嘆氣。 

現在李大娘在囘惊中，又是喚氣又是流淚，就是從那夜開始，整整四個月沒下雨，是莊稼漢 
和田地最襦要雨的季節。四個月沒下雨0 

河牀那條直細流沒有了，兩旁的沙積得更厚，原先流水河中心，裂成了一片片，一塊塊像是 
黄灰的瓦片。孩子們把裂了的淤泥揭起來，刻成了小馬小鳥，在往常，孩子們不知憂愁，大人會 
仲手一巴 掌 •，或一煙袋 鍋。 現在沒有人打他們，那發资發亮的大肚 子， 那渾身 f 骨联的小身 
軀，那發了腫的臉……使人不忍心再動手打。 

逃荒開始了，多少人把房子用泥还堵起來，推着二把手車子，車子上带了行李、鍋鈒、 a 
杓、半大孩子，丈夫在後面推，妻子在前面拉»-奔向四方。女人們都包了包頭布，抛职霣面，再 
也不計較，用洋腴子洗臉或搽點雪花脅，豳點明星花择水。 

有狴人就在這時去關關東。拴柱子有這個1:思，但捨不得老娘。他曾用小推車，把老娘推到 
南邊大山區。過去看不起住在山上的人，說那裏窮山惡水的人，山$有好出產，但地瓜、 雜氆 
却够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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拙笨的检柱子，居然#彈揚琴，會唱「吕调賓戯，耽»那架破揚琴，就憑那 B 1 I 又能尖 
又能細，又能低沉男女對口' 1 1的嗓子，不必去沿門喊： 

「大娘喷！大爺喷，可供可 a 北鄉的雉民啃，可憐可«我的老娘啃！」 

拴柱子只要在晚間，+字路口、井台、大廟前，把揚琴放在膝蓋上»:^來。自然就聚攏不 
少人。唱一段不用收錢，會 有人 把煎餅、地瓜、花生送了來，他們弄 MK 袋子，肚子填飽 了， 仍 
記掛 f 邊的家。 

山上常下雨，雨水足得很，毎逢下雨，^ K 娘和拴柱子便想囘家•想種點晚莊稼，度過寒 
冬。他們在起行時，總有人從北邊來，帶出口信： 

「要是老天爺下了雨，咱們還出來幹啥！」 

一年之中，種不下莊稼，熬過今年，還有明年呢？李大娘的想法，在另一§上去 uI M ， 
他試了七八次，-次都張不開嘴。不說出来，不是辦法，不能眼*着一手養大活生生的小子給 
蛾死，孩子爹死得早，本来身板兒不够好，又加上經年吃不好，天天搡勞，變成了又瘦又長，+ 
六七歲， K 便有點彎，背 便有點 K ,現在面色烏黑之中。還加粗糙，像風吹日晒的 II 屎蛋子。 

I 個孩子拉把大，並不容易。對他存在着 I 個指望，指望他能無痛禁災，指望他«&成家立 
業。 

在道侑邃年荒欠年頭成家立業是多末的難。拴柱子十七] IK 了，^ K 在+四五歲 « 婚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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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大—來想去，從來沒有媒人或親敗，爲捏柱子提過親。道不是鄕下人眼眶子淺，誰^ K - M 把 
女孩子送給太苦的人家0 

^- K 娘是看清楚了，道次荒欠就像生了一場傷寒病，人被折騰去了半條命，只剩下黑皮瓜瘦 
一副骨頭架子，頭髮全都光了，要恢復得要一串很長的日子0 

+七歲的拴柱子，今生今世只有一次十七嫌，長遠的日子拉扯下去，恐怕要三四年以後才復 
元。那時拴柱子二- f 多了，二十多的孩子，沒装親，眞會被人笑掉了大牙。李大娘自己間自己， 
萬 I 是這樣，怎麽射得起投柱子死去的爹。 

想到拴柱子死去的父親，李大娘更加 li 過。李大爺十五、她+八成了親，自嫁到李家，不算 
太富有，可是公公婆婆都是善良人，對待媳婦，疼愛的如同女兒，本來是和和樂樂一個家，當時 
有兩畝九分地，地是九百六的大畝，算是够圪够用了。誰知道不幸的亊联着來。 

先是婆婆去世，第二年公公也生病死了 〇莊稼人那有餘錢’一切動用都在田產上。公公臨死 
時，#再三叮_兒子和嫁供。 

「我死了弄個柳木棺材，抬出去埋了就成了，千萬別寶地亂用銭。」 

公公是個明白人，婆婆死了，已資去一畝多。現在不能再資了，再寶日子便無法過下去。長 
«是有道份怒心，做兒子的却不能爲了自己，不盡孝道，使辛辛苦苦了一輩子的爹，穿了「柳木 
大褂子」入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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躭道樣又«去了一畝多，只剩下七分田。在嫌月艱難的時候，李大爺多少次曾起意去 IU 關 
東，都爲夫棄間情®好離不開〇. . 

李大娘對丈夫滿意板了，兩人做了二十多年夫要從來沒頂過嘴、紅過臉，都是忍忍讓班的， 

I 天不見，就覺得家裏倒了大半間屋子，沒漉沒攔，坐立不安。 

年輕人去闖關東，都不帶妻子，原因是到東北去，先投奔親友，再慢慢找 H 作@荒。在吃和 
住都依賴別人的時候，帶着家小太脫不過去。 

李大爺起過去關東的念頭， 伹一辈 子沒有去關東。尤其他 f 多歲，才添了拴柱子，更加不 
想 離 開家， I 直到他四十六歲，受了寒再加上辛勞過度去世。 

李大娘覺得當初捨不得丈夫，使丈夫庸 席 碌碌一^子完了，道次可不能再躭擱兒子。 

闖關東只要本分老實，肯節儉肯*力，少則兩三年，多則七八年，都#弄出個局面。然後把 
一家老小接了去，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等上了歲歡，再落葉歸根，在家鄕置些田產搬囘来。 

她相信拴柱子翊厚，一定能得到關東的親友們的歎心和幫助。在那裏還有他表|9，會照應 
他。不能再傘不定主慧了，拴柱兒也該 有福氣 ，將來變成擁有 百餘畝 土地的大財主。 

在道種心情之下，她決定要兒子去關東，拴柱子當時沒說啥，悶沉沉的四五天，才張嘴： 
「去就去！」 

兒子出速門，可» 艱難。 先要找睹子 算卦 ，瞎子 翻怔着白 奥眼， 用手指算來算去，^ II 長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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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起來，唱出拴柱子騄馬星動了，到東北方大吉大利。並表示♦按照命理，_娘有享不完的老 
福0 

「我哪？天生是苦命。」 

李大 娘雖道麽說，那張乾癟的老臉却擯滿 了 笑 葱 0 

r 大娘，這是命裹定的，是福是稱躲不過，那個時節，你有孝順能幹的嬝嫌，還有丫環 S 
妳呢？可別忘了贳我陳嫌嘴一盌鋲吃〇 J 

道次李大娘眞樂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+幾年她沒有笑過了，笑得仍酱像孩子他爹在日，那麽 
爽利，那麽歎愉〇 

她沒有錢，內心一萵興，送給瞎子半袋子地瓜乾。瞎子的神贫，給了她無比的信心。然後她 
囘娘家找弟弟，張羅拴柱子去關東的盤翊。 

拴柱子他 II 舅 In 答應，孩子去 H 是好事，依照「救急不汝窮」的習憤，親戚間再困難，也 
得出道份錢〇 

盤纒送來了，三+塊白花花的現大洋。 II 興對拴柱子說： 

「與與只能傘出道麽多，窮家富路，我也是沒有法子，你就凑合着用吧 。 J 
拴柱子沒出過遠門1不知眵不够，其 Wf 够也無處弄錢，班不能把那七分地資掉，雄老娘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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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盤^，李大娘第二件事，便是祭祖 I 上坎，一是爲了适§，拴柱子無法囘來，向 m 先 
和死去的爹燒錢化紙， e 頭驳牵。一 i 是； 1 ST 求祖宗有 S ，保佑孩子^^。 

當拴柱子盹在他爹攻上，李大娘忍不住一把彝妬一把淚。® Of 是上了歲數，她會把着坆頭， 
邊哭邊訴說這些年所遭遇的不幸0 

總是老了，用年經女人的哭法，別人路了會笑。守着商大的兒子，也無法哭出聲來，她紙有 
擦拭着流不盡的淚水，頡着嘶啞的嗓門說： 

「孩子他爹啊，拴柱子要去闖詡東了。看過了日子，後天黃道吉日就 i 程，他是你的孩 
子，你就多^^佑他吧……」 

娘兩個在攻頭上哭了很久才囘家。那晚兩人粧沒吃東西，內心像塞了一把 XL 革。 

孩子單獨出門，李大娘不放心。東打胰，西打趙，王家大 a 的王本元要去 P 東。 

莊稼人幾十代都住在一個地方，七拉八扯«凑上一點親成。柬算西算王本元是拴柱子的表 
叔。李大娘又拐動着一雙小脚帶着兒子去王大 S 找王本元。 

王本元很外快的答應，他前前後後去 UR 9 柬七八次，他不是逃荒，而是在 n 束他 有佃很 * 有 
的堂兄，毎凄除光沒有錢用，或在家出了事呆不住了，他 都 去 HB 東住 iff 子。 

王本元£3¢人，周圍誰都淸楚。李大娘基於有伴*比沒有强，她道幾天叮囑兒子。 

「你 SH 表叔的括，可別跟他學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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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話有點語病，但拴柱子却懂得娘的#思，要#敬表叔，可別學他那些零碎兒。 

多少人都說拴柱子差個心眼，#^娘却不相信。她覺得兒子是厚道，不愛多講話，心裏並不 
糊塗。她不喜歎糖得同猴子般的男人，*得拴柱子，沒有那點不對頭。 

鄰家的路叫第三遍了，_娘感到 R 是越老心事越多。孩子還安安穩穩睡在西屋裏，沒起 
程，自己却把幾十年陳毅爛芝蔴都抖擻出来。 r 唉！」她長長的嘆了 1 P 氣。 

今後日子是更加難過，兒子在身邊，心中有啥悶亊兒可以跟他提，說到大半夜，孩子鑰在被 
猫典，發出鼾聲，總算有個人聽啊，可是…… 

餃子包好了，數了數有七八十個。手脚眞够笨的，當初幾百個餃子，頓把飯功夫就包好了， 
現在却一忙就是四更夭。 

她拍拍身上的麵粉，然後將放置 了 餃子的麵板移 到 鍋台邊。運疑了 I 陣子，是先喊醒拴柱子 
再麂火’還是把餃子 下 好 了’ 再找孩子起來？ 

最後她認爲還是先把餃子黄好，讓拴柱兒多睏一會兒，雖然那是張班林破被子，®是自己的 
家，自己的窩，再窮再苦，家是個安樂窩。想到兒子在天不亮之後，便要離開「安樂薄」，到遙 
遠冰天雪地的關東，孤零常去闓，李大娘又用衣袖堵起嘴巴怕哭聲傅到兒子耳朶裏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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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新起鎭的餃子，热氣騰騰的散發着一股香味。 

李大娘很慶幸，沒有一隻破的。她用手指按了一下餃子肚，一個小坑立郎又脹？，活 f 
小靑娃 ，看樣 子是熟了。 

她走到西屋，吱啦一聲，推開破舊的單扇門，點上了油 S 。* 見拴柱兒還睡得很香甜，十七 
歳還流口水，方方的柚#^頭上，濕了一大片 C 
李大娘用手推，拴柱子翻了個身又睡了。 

「眞貪一!」李大娘伏在兒子耳邊喊： r 拴柱子起來啦！」 

I 連喊了七八聲，投柱子才張開眼，先是怔了 一陣 子，才弄 淸楚爲什麽 三更半夜，被娘喊起 

來〇 

他沒有說什麽，坐起來穿衣。老藍布棉裨，黑棉布碘，巳經很舊了，但沒有補綻，道是拴柱 
子最整齊的一套衣服，爲了出門才捨得穿。 

等把布襪子穿好，紮地腿，穿桂子的時候，李大娘指指牀頭上的嫌子： 

「先去吃餃子，吃字 再捆 行李〇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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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——」拴柱子隨在娘身後，到了堂屋，坐在鍋台前的馬扎子上，李大娘遞給他一雙孩子.. 
「乘熱快吃吧。」 

r ——」拴柱子夾着一隻餃子。遲遲的却不張嘴：「娘，妳也吃。」 

「我 —— 我吃過了。」李大娘並補充一句： r 昭子淡了點〇 j 
誰知拴柱子把^子一放，黑瘦臉拉得長長的說：「妳不吃，我也不吃！」 

李大娘忍不住眼角又滾動着淚水，用手拿起筷子： 

「好好，我陌你再吃幾個。」 

李大娘夾起餃子搜慢吃着，她知道兒子飯1:有多麽大，毎逢過年，能吃八九十個餃子，還加 
兩三盌餃子湯，她怕不够吃，不能讓拴柱子餓肚皮。 

拴柱子今天吃得很 tf ， 不像平時狼呑虎嚥，而是兩眼 i 餃子盌，慢慢的磷，似乎*在吃一 
個粗糠蒸的餅子。沒有多久，他把筷子用カー放，站起來。 

李大娘一®，盌中還有不少餃子，一把拉住他： 

「再吃嘛。」 

「飽了。」拴柱子像一陣風似的，衝出去。 

李大娘何嘗吃得下，她找出一塊比較乾淨的^布，把餃子包起來。心中想交給孩子帶去吧， 
雖然是冷的，有緦比沒有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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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又走到西屋，看見拴柱子正把破棉被在床上舖平，李大娘忙將五件單褂，兩件夾褸，一件 
補舞 K 補綻的畏袍銪在被子上，然後捲起來。拴柱子用蔴嫌綑好。 

窗外吹着冬夜的寒風，描得院中的落葉曄曄作诳，冷風從宙櫺擠李大娘和李拴柱%得 
從內心中發出寒*。 

行李擺在床上，拴柱子穿得整整齊齊，卅塊現大洋，李大娘早 E 在昨晚用針線給他縫在貼身 
小褂口袋內廿塊，紮腰帶內七塊，外面棉襖口袋只有三元，車粟和吃版。 

一切都已妥當，可以走了。拴柱子不提「走」字，李大娘更不»張口，兩人呆呆的坐在那 
袠，^5冷風搖着燈焰，眼看着快要吹熄了，風一停，火又旺起来。 

燈火把兩個人的影子，映在嫌壁上，一在東臃，一在西嫌，細細畏畏的，令人有種孤寂的® 

货。 

淡淡的 H 光巳抹在宙子上，附近的公鏵•一遞一聲的啼着，李大娘只有狠了狠心說： 

「去拜拜灶王爺和你爹吧 。 J 

拴柱子知道已到走的時候，抬起联，看了自己的房屋一眼，泥还故，外面光的石灰多已剝 
落，正中貼了一 副年笠，是鼢公與張飛「古城食」，他記》小的時候，父親骨®在道裏說古給他 
除，「小黑驢吿狀」，「施大人私訪」，每說到結束時，總離不了一句： 

「善有替報，惡有®報，不是不報，時 IKK- 到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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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他不太理解，現在他相信沒有念過窨的父親，說道話的*思，要心存忠厚，不要起害人 
之心。做官的如此，當小民也應如此。 

他吹熄了桌上的油燈，提起了行李，脚步沉重的走向堂屋，李大娘早已準備了香火，她先淨 
手燃上香，向灶王爺跪拜着。 

灶王 f 木板彩色印製，上面刻！^第，灶王爺，灶王奶奶，都是四四方方一張臉。所不同 
的，灶王奶奶戴了 R 冠，灶王 f 美 K 的！ B 保。兩旁則刻了八仙，下角還有 W 財童子和聚*盆。 

灶王爺上面貼了「過門錢」，早已被煙火熏得發烏，灶王是一家之主，李大娘一面拜，一面 
爲兒子祈求。 

^- K 娘拜完了，»兒子跪拜。拴柱子恭恭敬政碹了三個頭，然後又向父親的神主碴了四個 

15。 

站在一旁的李大娘，正要 H 口告訴#柱子只碹隳不行，得把自己的 if 求說出來。誰知拴柱子 
突然轉身向李大娘碹了三個響隳。 

娘© K 水又像除雨般落着，如果孩子不比她髙，早己抱在锲中大哭一場。現在她又再三 

叮*…… 

「吃穿要當心，天冷快加衣服，別逞能。肚子餓了，要吃飽，你正在發身1;，吃不好畏不壯 
沒勁兒……」拴柱子點點頭，道些聒他閉着眼睛都背得出來，道-一-*天，#^娘顒通去倒—， 





就是道些話。 

r 拴柱子，」$娘的話還沒有說完： r 大熱天，出了汗，千萬別睡在胡同口和過道裏，那 
叫 r 溜簷風」，你爹就是得這植病，發高燒去世的。」 

拴柱子知道自己的父親，是先着了凉，不在薰，越拖越厲害，病死了。 

「還有，银管省吃儉用，不義之財，千萬別伸手，賺了錢就貢地，常言道得好，莊稼漢的田 
興萬年，生薰人的錢當日完……」 

娘的叮嚀，拴柱兒一個勁的點 頭。 她仍不放心，又追 問 一句： 

「都記得了*?」 

「嗯こ 

李大娘聽到兒子搭腔，比較放了心。她又擦了擦眼角： 

「在關東，只頭你自己就行了，別記堊着我。自己不會寫字，常常誚人家打封信來，我好放 
S 心。」 

^ 拴柱子道時肩起行李，李大娘把小布包遞給他。 

. 「啥！」拴柱子問。 
ip 「餃子，路上锇了，要點熟湯泡泡吃。」 

. 「我不要。」拴柱子的眼晴已經發趄，扭轉身子，發了牛性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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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……你要惱我生 氣啊。 J 

李大娘把布包塞過去，道次拴柱于接過去了。他最怕娘說這句話，他知道娘是個苦 命 人，不 
應當惹她傷心〇可是他又免得娘不該生氣： r 妳只道兒子要吃飽，要吃好，也不想想自己身子多 
兹，一陣風就可以吹倒。」 

拴柱子走在前面，開了大門，巷子裏大街上沒有行人，其 寅 莊稼漢早巳起身，梢了萁筐子沿 
着馬道走- hi ? 里，去拾野肥。 

李 大娘送兒子走 完畏畏 的巷子，又走完半條大街，己經到 了 井台邊。 

「娘，囘去吧0」 

拴柱子站下來，李大娘也站下來，又用嘶啞的嗓子說.•「要當心啊。」 
rK 住了。」 

拴柱子又開始走，李大娘也跟着送，走出了南寒門，寨門外是兩個大水塘，水塘邊上結薄薄 
的冰，挖過了獼的乾枯荷葉，還薇在冰面上。 

所有房舍頂上都有一層白霜，樹枝上也掛了一層白。兩隻小狗在撤歎，互相追逐，翻着滾 
着， 一副無憂無慮的樣兒。 

「娘，你再送，我不走了 0」 

拴柱子不願母親在寒風中一直送下去。他覺得隨在身後的不是年邁的母親，而是用細細的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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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墜了一個大鉛塊，另一頭便扯在自己心上，走一步便扯 得心 絞 疼，疼得 幾 乎要哭出来。 

他知道自己走後，母親垃過的什麽=：子。有兒子在身邊，忙着縫縫補補，身板兒再弱，還有 
股助兒。兒子走了，在冬天寒夜，無事的時候，眞不知道娘怎麽打發0 

還有每當中午陽光帶有溫和勁兒，娘都帶了老花眼銳把針線泣子夾在膝蓋當中，扯着大的麻 
線，拉桂底，日子再窮，過年的時候，也得給孩子弄雙新桂穿。現在過年的新桂，已經穿在脚 
上，那是李大娘幾日幾夜超出來的。拴柱子記得ん鄰三大嬸，她的兒子也是去了關東，七八年沒 
囘來。毎年都做一隻新鞋，擺在兒子的床前，盼望孩子在大年三十夜，能囘到家。 

检柱子看看娘已經停住了，高大的寨門，空嚒的水塘，只有她又瘦又小 的身軀 ，彎着腰立在 
那裏，不住的擦眼睛。拴柱児不禁又跪下來，磕了三個頭，然後捎起行李，準備大步向前走去。 

李大娘隨在後面，跟了幾步： 
r 拴柱子，別忘了早點囘來，」 

拴柱子囘轉頭，勸老姣快些 I 囘去，並扶着她將要倒下去的身體。到了窠門外，李大娘定了定 
神說： 

「我就站在這 裏 看你走。」 

「還是囘家去，外面風太犬。」 

「不算冷，我受得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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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子看清楚了，自己不走，娘是不會走的。爲了怕母親凍着，他扶着母親站了一會兒，下 
了很大的決心，一杻頭，飛快的跑起來，可是膝蓋感到發軟，雙脚像是千萬斤生嫌鑄成的。 

上了村前的九孔橘，囘過頭，看見李大娘還站在那裏，他大聲喊： 
r 囘去吧，娘，囘去吧 ！ j 

當轉過身子，他忍不住哭眼抹淚，像個五六歲_三更醒來，零不到母親的孩子。 

三 

拴柱子趕到王家大窪，太陽已升起高過棗樹林，王本元在大靑磚蓋的小角門外面，儀小毛 

鑪〇 

. 「二表叔。」检柱子恭恭敬敬的喊。 

王本元頭也沒抬，把搏套搭在小毛 It 身上。那條小毛驢又矮又醜，離地不過三尺高。毛是靑 
灰色，肚皮則白中透黃，乾巴巴的捲曲着，一點也不光潤。 

M 的肚子奇大，四條腿却細得像蔴桿，站在那裏一點也不安靜，不住的推嘴唇，咦嗅吭吭的 

叫。 

王本元剛把褥套搭上，牠後腿一踢一^下來。王本元拾起再搭在 It 背上，小毛 la 故黧把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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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向磚 HI 上擦，褥套又弄在地上。 

王本元一點也不上火，挽了挽棉袍的白袖 P ，把亮堂堂的瓜皮帽向後腦勺一推，露出黄油油 
沒有半條播玟的額角，額角上掛了汗珠〇 

他再度把傅套放上去，又被小毛随掀下來，要是換了別人，早用 fill 繩抽小毛 KS 的嘴。在所有 
牲口當中 M 子®:賤最奸滑，有時不先抽上一頓，便渾身毛病。 

道時拴柱子走過来，抓住韁繩。 

「二表叔，我來整弄。」 

王本元！！ 了韁繩，取下夾在耳朶上的香煙，擦著火柴點燃，慢呑呑的說： 

「我以爲你不下來了呢？」 

「起身晚了點， J 绘柱子只有！^說，男子漢不能表示，爲了陪着媽媽哭耽誤了起程時間。 
小毛驢^*欺侮人，看着拴柱子比王本元高大年輕，居然乖犁的站在那裏不動。當拴柱子抽 
緊肚帶的時候，小毛 M 囘過頭，動着紫黑色的嘴唇拱拴柱子的苷背，表示親熱。 

拴柱子並不喜歎小毛臚道股溫功，照樣對着嘴巴一韁鼸，打得小毛||一跳，绘柱子却一用 
勁，把韁繩扯住了。 

「別打他。」王本元阻止，並指指拴柱子放在一旁的行李：「把它綑在 KA 背上。」 

「我揹得動。 J 拴柱子咧開嘴唇， S 出8白的牙«笑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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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要你捆上你就梱上。」王本元 iwt «£ 決，伹 sn 表情不帶 I 氣。 
拴柱子只好把行李打開，攤^^在驢背上，再度用繩子捆好。 

「上路 吧！」 

王本元邊說邊把脚一抬騎上小毛 It ， 兩隻 脚觸 着地靣， 微微彎曲把 tt 肚皮一夾，小毛61跑起 
來 ，還 挺快的。 

拴柱子有些奇怪，王本元說走就走，也沒有人送他，也 不囘家脫一聲 。「也 許他®常出逋 
門，家 裏 成了習 Iff 。」拴柱子想。 

從王家大窪到被 裏 只有二十七八里， EA 跑得快，拴柱子在後面 R 趣慢趕 ，總 有點跟不上。棉 
«內的小褂子被汗水濕透了，他記着娘的話，沒有把捕 襖 脫下來，只是 解開 了大襟上幾個扣子。 

王本元騎在 It 背上，一會兒抽煙，一會兒吐痰，一會兒唱小 W 。那些小赒葷了點，拴柱子覺 
得在他那個歲數，不應該沒遮沒攤。 

小毛 H 1直是用小跑，王本元似乎忘記了 Ht 背後還有一個靠兩條腿趕的小子，連歇也沒歇。 
到了城內，太陽的位置掛在東南天際，依着拴柱子在田 裏 幹活的經驗 ，離 晌午邇有一大截子時 

間0 

拴柱子沒有*過火車，也沒見過 A 正的火車。 年畫 上，西洋*:上的火 車， 他也沒有太留意。 
他的想法， a 一生一世，也不會坐這 種 怪物，不能的 事情 g 得 H 操 心。誰知道道次非坐火車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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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，看看天色，應當直奔車站，誰知王本元却把他帶到悅$«。 

悅來客棧有個大車門，進了車門是比晒麥場還大的院子，停了不少大車。西邊是一拉溜馬棚 
和長長的石槽，有馬、有驟子、也有驢。已經過了餵牲口時間，牲口們閒着没事兒，有的叫、有 
的咬旁邊牲口的脖子，有的後腳亂踢。閩得實在不像話，一個小夥子，從車上抽出鞭子，用カー 
抖打了個脆響，遼眞有用，牲口們安静了。 

王本元下了小毛驢，將«繩一丢，拴柱子正要去接。另1個小伙計却跑過來，手脚很*巧， 
先拴柱子接住 e 繩並向着對方微微一笑，搖晃着剃得活像個大靑苗葡的腦袋，把小毛 H 拴在又低 
又小的槽上。 

「長壽，」王本元與小伙計很熟：「把驢上的舖盖卸下來。」 

「是，二爺。」小夥計應着。 

王本元直奔院子北面的正房，靑磚，紙窗當中镶了小小的玻璃，大槪有七八間。 

拴柱子不敢問，爲什麽要躭擱時間，只是傻兮兮的隨着王本元身後，也一拉風門子，走進 
去。 

進了房門，便是櫃查兼賬桌，櫃臺上有烏木算盤， ca 畜筆架，臃上掛了幾本流水賬谢。不知 
是掌檷還是賜房坐在那 裏， 看見王本元堆下滿險笑，把眼睛都笑得成了一條路：. 
r 喲嗨二大爺， 道是 那陣子風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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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本元却大$擺沒有理#，到一張方奥旁坐下，那個*笑的胖子，®過來，牵上白銅水煙 
袋。王本元一攏手，表示不要，又從耳朶上取下半裁煙，自顯自的吸起來，&柱子有些好笑，爲 
啥二表叔11$做兩次吃，愛夾在耳^- M 。 

胖子也在王本元的對面坐下了，吹着紙楣子，點起水煙袋呼噜呼喚吃着。 

「上次大爺從關東託我帶轉的錢，二爺您收到了吧 ？ J 
「收到啦こ 
「地貝好啦？」 

「啥地。」王本元向拴柱子示意，要他坐着，別儂站在那裏。 

「犬爺信上不是說得淸淸楚楚，要你給他買+幾畝菓園。」胖子不笑了，一雙眼睛雖不笑也 
張不大。 

r 咦！」王本元似乎 IE 起來了，淡淡的說： r 老大道人太糊塗，咱們道裏那裹有種菓围的。」 
r 那您就該買成麥田。」 

「他£經有了七八+畝了，交給他親娘||經管。」王本元有點不离興的樣兒0 
「結果，這肇錢您沒買 ？ j 
r 嗯。」王本元從長抱口袋掏出 r 大前門」香煙。 
r 哪……哪…… j 胖子一雙眼驚得力求%大酤： reif 成囀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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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有*行，^•手，我收刻了，你沒有 麻 煩。」 

「上個月 f 爺還來信間呢。」胖子兩腮的肉垂下來。 

「我就去詡東， I 切當面和老大說清楚。」王本元拍拍落 i 袍上面的煙灰。 
r 唉 ！ j 

胖子長畏的嘆了口氣，囘到櫃臺裏面，拴柱子看王本元一點也沒有走的意思，只有硬着頭皮 
過去問： 

「二表叔，啥時候去火車站打粟 ？ j 
「今天沒有火車。」 

王本元習*的把手一搖，拴柱子聽到傅來「鳴！嗚！」叫聲，接着又傅來 「轟 隆 ，轟 隆，」 
聲音，^ K - 知道那_是火$ 了 0 

胖子在檢弄算魅，王本元走過去，居然%上一支香煙，胖子接過去，沒有立卽點燃，王本元 
透着和氣的問： 

「間間有沒有人要買小毛 tt 〇」 

「誰家的？」 

「別門縫裏看人，我自家的。」 

「不說 寅 括，不 i 主〇」胖子 liWR 弄算盤珠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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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* 老四家 的 。 j 王本元 把算 «子從胖子手中 移開。 

「你^5-< 家的牲口，怎麽可以賨？」 

「我明天上火車，嫌不能帶着一條 it。J 
r 留在道 裏， 我託北鄕入牽給老四。」 

「你_不過人， j 王本元有點不高興了. • r 這條驢我巳給老四算了錢，要不然，他那種小 
氣鬼，會對我放心，不跟着—囘去〇 J 

「 —— j 胖子又笑了，沒說什麽，那笑容中有着太多的間號。 

「我要是編你，不得好下 場，」 王本 17C - 伸出又瘦又黄的巴掌，拍着對方的肩政： 「麻 煩你， 
價錢 t 主，你要是自己留着，我特別克己。」 

「不管，我不要，」胖子摘下 lift 上的賬溥，拉過算盤子來，噼哩啪啦又算起賬來。 

「別忘了我還欠你二十多塊現大洋，還有今天說不定還有明天不走，人和牲口要在店裏又吃 
又喝。」王本元提醒對方。 

「有錢的時候，你就還賬。沒有錢，大家是本鄕本土人，儘管吃喝。」胖子®音釅得非常平 

靜〇 

r 你道是啥意思？」王本元®調提高了 ••「我王老二會賴皮。」 

r 不會，不會，」胖子駔也沒抬.•「你二爺絕對不金。」他頃手捵起水煙袋，却不用王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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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給他的 香 埋。 

「笑話！」王本元 Ht 拉得很長，傾手把檷臺上的香煙 拿 囘來。 

道時剃了光頭的小夥計畏#進來，並沏了一壺茶，爲王本元、拴柱子倒了一杯。王本元暍了 
一口，潤潤嗓子，大聲吩咐小夥計： 

「今天給我來一盤滷鼸肉，一魅小炒，一盤«黄菜，半斤二鍋頭，四十個猪肉水餃。 
」說到道 裏 他囘頭間拴柱子〇 r 你吃啥！」 

「我……」拴柱子險紅了：「我帶 了 餃子，來盌热 湯 就成 了。」 

「不必，二表叔 i 。」王本元的嗓門更加大了些..「再加六十佃水餃，澳一百。」然後一 
瞪眼. • 「«淸楚了沒有？」 

「二大爺，沒銪， j 小移計長 II 仍是一副帶有 f 的笑臉，像背流水賬似的背下去.. 「滷鼸 
肉，小炒， f 菜各一粧，二銀頭半斤，猪肉水餃一百，二大被，沒错，嘻嘻。」 

「好小子，」王本元把 M 才從櫃查取囘的那支香煙丢過去，小移計接着，喀嘻一笑，拱洪 
手，表示欠學。 

「告訴你掌檷，一切欠着 。 J 

「二大爺，」小夥計眼睛向胖子一灌：「您道就太客氣了，雎不知道你和俺掌*的交情够， 
不過嘛，小本生® 16 是水幫魚，魚幫水。二大爺爲人•那俚不期縟，出手大方.嘻喀，爽利，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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脆。」 

「去你 的。」 王本元« 興 了，用 手一推小黟計：「要伙房早些預備，吃 了 我要 II 精神 0 J 
「§，我«， 」 小 # 計一縮脖子.•「先祝二 f 晚利 iE-K 致。」 走 了兩步 ，又 轉间琪 ：「 
二爺，您 的# 蓋送到東屋 裏 去了，道位大哥的送 到 通铺上播好 了。」 

「還有奥淼吧。 J 王本元不懊好意的斜睨了胖子一眼。 
r 嘻，」小夥計有個愛縮脖子的毛病. . r 撤過毒薬，不會有一隻奥蟲。」 
r 大槪沒有一隻， t 可以把 人： w 。」 

小轚計沒有搭腔，瀰出去了 0 

王本元沒有離 MR 房，到東屋裏去。二度喊了小夥計來，說茶葉是末子沏的沒有味，另換一 
壺。 i 了，又指责桌子上有灰，沾髒了他的衣服。小瞽計忙擦桌子，桌子擦亮，王本元指着格 
子宙。 

「撑 起來 こ 

「二爺，今天不暖和呢？」 
r 要你撑，你就撑，我最肘厭 I 股奥氣。」 

「 —— 」小®計用鼻子嗅了嗅： r 沒有啊，旣沒有死老鼠•又沒有娲壺，再說道個大寒天， 

不會 有呛味 道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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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哼 ，我討 厭水菸袋的奥味。 j 

肸子雄績吸水煙，沒有理會。小夥計弄清楚了，®尬的笑了笑，並沒有支起宙子，向門口倒 
退着。 

「二爺，我去給您端吃的。.！ 

菜送來了，酒燙過也送來了，王本元要拴柱子暗一盅，拴柱子從來沒®過酒，直搖頭。 

「吃菜！」王本元用筷子一指。 

拴 f 只好坐在方桌旁，手有些抖，用筷子夾了一條肉絲故在嘴裏，又香又嫩，他有再夾 I 
筷子的慾望，却一^子放下了。他又記起老娘的叮嘲，男人在外面吃飯要有吃相，不要把筷子當 
成連環檐。 

他試了試小夥計刚才送來的茶很燙，顏手打開小布包，把餃子取出来，準儀用茶送下肚。 
「我叫的餃子够你吃的〇」王本元將小布包向桌邊 I 推0 
r 不吃糟塌了。」 

「用錢貢的不吃更 菜呢。」 

提到錢，拴柱子內心開始嘭嘭挑，他想二表叔故*同掌櫃瞎扯，將來#不會掌檷的惹不起二 
表叔，而向. ra 要錢。因此更不敢舉疾子了。 

小夥計又把熱氣»騰的兩犬®餃子送來，他寅在是個愛癱聒的孩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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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嘻喟，餃子就酒，沒醉沒飽，一一爺，您老人家乘熱呼呼吃吧 。 J 
「吃！」王本元再催促捏柱子。 

S 白的餃子，透出粉紅的肉丸，實在誘入，拴柱子忍不住嘛了一ロ ロ水。但他忘記不了付錢 

問題。 

r 怎麽，」王本元一! e 混濁 帶有紅絲的眼睛望着拴柱子，並椹起稀疏的盾毛：「還對表叔 客 
氣啊，吃，胃口好，敝着坎兒吃，不够再叫。^禰的知道咱是有銭人，也知道咱不在乎……」 
胖子沒答控，鎖好錢櫃，掛記賬 m 走出去了，可佐是到另；個屋裏吃飯，胖子一走，拴柱子 
心情好了一點，不過仍有點不放心，蠕動着嘴唇，想開口不敢開口* 

王本元又« 了 半盅酒，巴答巴答嘴，一雙眼更加紅了，黄黄的臉也 有 紅意，只 有 眼圈—却 
是一團黑。他巳看出拴柱子有心亊： 

「_出来就想家？」 

「1 J 這_1說拴柱子 a 有點想起家中的母親，想起在家千日好，出門 亊亊 難，就 拿 道傾 S 
盛的飯菜，就沒有在家吃秘嚥菜來得稱心安通。 

「男人就像男人揉子，別婆婆媽媽，闥關東的也不是你一個，他們都不會不張 嘴， 只想家不 
吃東西 。 j 

主本元說到這裏，把餃子 IR 子送到拴柱子®前，示*他快些吃，拴柱子只有♦起筷子吃 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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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，他一面吃一面想：「也許二表叔身上有錢，故1:返胖攀檷。 J 

吃遢 f 午，王本元 A 睡起來，撤下拴柱子一個人，開始想家，想到$的苦況，想刻娘疼 
他，想到娘送他的情景， 忍 不住爬到通舖上，把被子蒙起頭，偷偷的哭了一場。 

王本元一直睡到掌思時分才起身， 着 小移計來喊拴柱子吃飯。逭 s 在—裏，其中一强大 
木牀，一張八仙桌，桌上又是酒，又是菜，只是餃子變成家常®。 

王本元喝的酒不多，麺只吃了半豌的樣兒，便有個披了小羊皮供的中年療子®他。王本元將 
筷子一丟走了。 

現在只？拴柱子一個人，突然他的胃口好起來，把所光，把王本元剩下的半碗麵也 
吃完，只是沒有敢動那半壶酒0 

肚子一飽： - L ' 情平靜了些，他在院；十裏轉7又轉，想去餵繡，早已上了箪，便類着長 
棺端詳毎匹梅， R 和鱸子。其中有頭棗紅大騾子.毛色光®*前胸宽闊，»得麻大健壯，他想如 
果 A 有那麽 I 天發了財， I 定養它十幾頭騾馬0 

住在鄉下久了都有早睡的習慣，又在院子中轉了幾 H ,消化消化積食，便有些 S 意。囘房中 
時，經過另一間小匿發現裏面黑壓壓的全是 人， 他向內一望，發現在推牌九，二表叔正坐莊，房 
邊坐了那個 S 子，不知二表叔是贏通是輸，一臉油汗，一臉肅移的神情0 

拴柱子囘到通鋪躺下去，又想起娘，伹腿薰很裹，很快就走入夢鄉。第二天大手，王本元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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喊他去車站，王本元不住的打着呵欠，看樣子一夜沒睡。 

拴柱子把行李拥好，提到東屋，發現王本元的也弄好了，只有一個小包袱，行李搏套都不見 
了。王本元把小包袱一堤。 

「我們到車站前，去喝豆腐腦。.一 

兩人離開東屋，院子裏還有點黑，人們在好夢中，經過馬棚的時候，一個漢子從馬棚 i 出 
來，手中提了小毛 M 的籠頭和 S 繩〇 
「老二，把道個帶走吧。」 
r 算了。」王本元低聲說。 

「這是規矩。」拴柱子看清楚是昨晚那個披羊皮澳的中年瘦子。 

「算了。 j 王本元將韁繩往地下一丟，聲音比剛才更低。 

王本元與拴柱子兩人合力推開大車門，在街上走了一段，街®沒有熄，有幾部人力車停在睫 
脚下0 

「洋車！」王本元大聲喊，奪音比剛才洪亮多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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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子一進城，便成了眞正的優瓜，一雙眼東張西望，內心兒茫然，也有點兒害怕。 

高大的城«,彷彿8得人透不過氣來，宽闊的馬路兩旁，靑磚砌成的樓房呈現着灰色，一排 
排的洋槐，只^-枯枝兒，在彘風中搖擺，塗了柏油的電侰样，上面的氰«還沒有熄，露出一围 
昏黄的亮光，除了洋車夫按着車把上的喇叭，發出的 r 哇1哇！」的«音之外， i 縣城沒有一 
點生氣。 

拴柱子想：如果在鄉間道個時辰，不是去拾野肥，便是到墓田裏補柏葉，高大的深幽的柏樹 
林，一進去便聽到各種鳥叫，地上一片被冷風^-来的栗色柏樹子，還有徽黄的柏葉，1#兒便 
掃一大堆，裝在^子裏捎囘家，夜來_火炕，如同無煙煤•直到大天亮 f 火，柏樹子柏樹葉對 
鄉}^是一寶。 

也許在梳柏葉的時候#遇到用籠子來捉烏的幾位^:,大家無 fljs — 一屬於年輕人的價 
話，忘記了那逼人的歲月，忘記了家中老輩那副被！ WR 運得杻曲的面孔。 

現在離家已五+多里了，馬上到火車站上車，離家更逮，離家越遠，思鄕情緒越深。如果能 
有兩餐粘粥'! a，a 不願離開老娘，離開自己所習憤的生活方式。 

過去有人說過，住在坡裏的人「吃香的喝辣的」。昨天他巳見過城裏人了，深更半夜，還圍 
在一起賭錢，平上 gK - 起來。還有 M 上那種似笑非笑的神情，他»不惯。覺得沒有莊稼漢愁眉帝 
臉，來得眞實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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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夫的脚步漸漸慢下來，他看淸横在面前一座尖頂大樓房，式樣奇—了，不像期，也不像 
碉樓。在這座怪樓房前面擠了不少人，吵吵嚷嚷，原來城裏人，大淸早都集在此地比嗓門。 

車子停住，拴柱子才發覺那些吵鬧哭啼的都是來自郷間的莊稼漢、逃荒者，一個個 S 了灰 
棉絮露在外面的破澳。好多小孩子，還穿了夾裨，鞋子活像粘魚嘴，黑乾授小的脚趾頭露在外 
面，不住的抖着、跳着、哭着來抵制寒風。 

王本元付 SSK 力窣錢，便把拴柱子帶到一個資豆廣的小 IK 上。要了兩大盌醎的。拴柱子兩手 
摔着盌，也不用調#，張聞大嘴便喝起來。擰盌的兩手感到溫暖，豆腐腦下肚潭身#有着熱呼助 
兒，也不怕*ーロ氣便喝了半盌。等換氣的時候，才抬了抬頭，却看見-小孩國在他身邊， 
一雙雙眼睛，盯着他手中的盌，舌尖兒不住的伸出來，黏着流出來的 If 涕。 

他不忍心再«下去，一個只有五六歲大的孩子，瞼兒白得像塊粉紙，沒有半點血色，移 am 
脚步，慢馊的蹭過來。眼睛-0-^滿哀凄和貪銨，那植抜雜神情，不屬於五六歲的孩子。他本街的 
向前凑，至於得一個什麽結果，又表示出懷疑。 

拴柱子兩眼望着他，喉頭開始發 at 發緊。他嚐過籤锇的滋味。十六七歲在縑餓時，便受不 
了。他想五六歲的小孩一定更加難受。他正要把盌遞過去，突然一個衣服雖破爛，頭髮却梳得很 
整胄的少嫌走過來，一把_孩子的手。 

孩子不情 R 走，瘦小的臀部想嫌在地上，少嫌却用力拖，孩子開始撤親，哭了： 


• 37 • 松礼江畔 


r 娘，我肚子餓，娘……餓：•…」 

少婦扭過頭去不看孩子，肩頭聳動，可能哭了〇她不顕一切把孩子拖到 M 脚，用棉供大襟擦 
孩子的眼淚，然後把孩子擒在懷裏。她的頭伏在孩子的肩上，把—腧埋起來哭出聲苷。 

拴柱子站了起來，略一運疑，把^送過去，放在地上，用手拉拉小孩子的衣袖，孩子轉過 
頭。拴柱子指指地上的盌，孩子沒有&把盌捧起來，己的母親： 
r 娘！.！ 

少嫌也*見半盌豆腐腦了， Y 白的嫌上一抹麄紅，职低下去，二頼淚珠滴在破了的練花桂 
面，拴柱子忙扭 II 頭，囘珣癱子上。 

資豆腐腦的中年人，正用一塊發烏的抹布，擦拭沒有洗淨的飯盌，他慢聲 s 的說： 

「道 年期，出門在外’ 還是自顧自要緊〇 逃荒的窮人太 多 了， 救 也了 〇 J 
拴柱子對他有些厭煩，他想 道 大槪是被裏人的*法。不知 道 荒欠年职，有一天也會帚到被裏 

来。 

王本元喝完了豆腐腦，也看見剛才發生的一切，他沒有表示什#,付過了錢，帶拴柱子走進 
車站。車站裏面的人很多，比外面還要擠，有的攤開破被子睡在那裹。 

王本元要拴柱兒好好的濟着自己的行李，別亂跑，他去打粟，站裏面人難擠，寶票宙口人並 
不多，他很快的把累 H 好，遞給拴柱兒一驳，拴柱兒習愼的把累夾在挂帽 ft 縫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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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收好。」王本元叮囑他：「小心被別人拿走了。」 

開始剪票了，剪票口有剪票員，還有三四個巡警，拿了棒子堵在那裏，剪票貝大聲嚷着： 
「有票的請出来！」 

王本元帶了拴柱兒擠過去，從剪票口走到月臺上，候車的不過廿多個人。道時¥站內，人聲 
更加嘈 雑！ 

「先生，行行好，»俺出去！」 

「先生，我在站上 ft 了四天了……」 

「先生……」 

剪票負表情木然，並瞑手把柵 P 門臑起來，有幾個年紀輕的男人試着用力向外推，巡 * 走過 
去，啥話不說，掄着棍子沒頭沒臉的打退了〇 

拴柱子看 S 在月£的柵欄外面，集了更多的人。同時也有巡警守在那裏。難民同巡警對望， 
除了眼睛轉動，沒有任何表情。 

遠處惮來火車汽铅聲，車站內，柵欄外巔動起來。從小房子中，又出來四五位巡« ! ,分別« 
守着剪票口和柵版0 

道時一列黑黑的怪物，鳴、嗚的鳴着汽笛，敲着鐘，傾着鐵軌鴃來，那氣勢，_得拴柱子直 

冋後退。王本元泣住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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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別怕，火車不會跑到月躉上 。 J 

王本元的話剛說完，傅來驚天動地「哇 J 的一聲，從剪票口、從栅欄擠出、爬越的人們，活 
像黃河決堤，奔向火車，火車還没停穩，便抓着扶手往上擠，有的跳起來•不管死活從窗口向內 
№0 

站員們，巡警們亂扯，亂拉，亂打。人們像瘋了一樣，一點也不起作用。 

有的人上了車，發現麥子、兄弟没有擠上去，便把身子华得高高的嚷葙： 

「快來啊，我在這裏，我在道裏……」 

王本元似乎對擠車很有經驗，他拉着拴柱子轉到車廂的另一面，仍费了很大的勁才擠上去。 
M 人剛擠上車，火車便開始踩動。忽然一個高大粗壯的男人，從車厢向外擠： 

「借光，借光，我的孩子没有上來……」 

車廂內的人謅路，可是没有空隙，男人乾着急，擠不出来。他的老婆卻喊若孩子的乳名，搶 
天呼地的猇啕大哭。婆娘一哭，他更着急，粗黑的臉上，混和着： rr 水和淚水，承出攢麥子口袋的 
力氣，用肩膀向外頂0 

火車無悄的加快，過了揚旗，車外的黃色原野被無邊無際的拌在後面。男人擠在車廂門口， 
活像洩了氣的口袋，炊癱在那裏。 

又是一站，火車疲憊的嘆了 一口氣停下來，丢了孩子的夫妻兩口，把一個四嫌多的男孩頂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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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上向外擠。可是率廂外又是一大堆難民，在巡*的棍子毆打下，向內衝阻住去路〇 

男人更急了，怕再過幾個站遠了，趕囘去找不到自己的小孩，用砠徂嗓門煤起來的： 

「擠，擠，擠個屌啊 …… j 

人們沒有理含他泌人，可能根本沒有聽見。道時王本元將身子移了移，指指車廂的背面，男 
人懂了，頂着孩子扯着老婆费了很大的勁才下車。 

女人站在窣下，軟塌塌的說： 
r 擠了三天，好不容易擠上車啊……」 
r 閉上妳那張奥嘴……」 
r 嗚 、嗚 ……」 女人又哭 了。 

火車又—餘力開動，每站都是下車的人少，上車的人多。好在車廂是鐵的，人被擠得兩脚 
離地，都不會把車厢擠個大洞。 

在人擠人當中，王本元和拴柱子由門口，被送進車廂裏面。莊稼漢坐車，都把行李堆在面 
前，或抱在懷與，不放心擱在行李架上。王本元找了個空隙，踏上椅子背爬到行李架， Irtf 服服 
躺下來。 

這列車上的乘客就這揉，擠着，嚷着到了終站，下車的時候，拴柱子問： 

「在那裏上大洋船？」 







r 沒有洋船。.！ 
r 不坐洋船，怎麽去 g 東。 j 
「起早是一樣，跟着我走，沒鍺 。 j 
「道是啥站？」 

「濟南府こ 

拴柱子從沒有肢說過起早可以到關東，從他懊亊起， 便聽 人家說，去 M 東 必須坐火 車到脊 
島，或坐汽車去煙台上大洋船。 

這囘子王本元說要起早，他不大放心。但是一想本元表叔 ，從離 家鄕以後吃 飯、 住店， X 車 
栗，都是用他自己的錢。也曾經三度，把身上的三塊現大洋掏出来，他都沒有接，他是個可信任 

的**。 

火車到濟南，已是深夜。車站上，甚至車站外的石級上，®是**被窵，在睡覺的難民。另 
ii-f 外，便是各客梭接 1& 豸的夥計，穿了 «ま「悦梭 」「申華棧」 「高羿«」 「 a 客 «」 「濟 it * 贿 
t 」……字樣的號衣，有的商 t 了名稱的®痛在拉客。 

, 依着拴柱子的想法，還 •& 留在火車^,也和別的 難民一様，一晚 ，可*王 太 元 接過「高 昇 
4 i « J 伙計的名片，伙計輿商采烈的一捋手， 兩部 人力車 過 來〇伙# 手拿！^ 子 的行李，拴柱子 
. 抱 得！！ 11 的， 情 M 自己抱上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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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車夫飛跑起來，眼看着在下坡時，要撞到前面的車輛，車把一錯，有 驚 無險的過去了。 
高昇梭在 濟南 商#,馬路寬闕，兩旁樓房商生入 雲， 招牌的尨 4 L 燈，川流不息的汽車， 比起縣戚 
熱鬧多了。 

車伏停下來，高#後門口，兩釜雪売的大燈，分掛在門兩旁，寫着深紅大字，髙昇客桡，進 
門 影壁賸 上黑底金字掛牌「安萬客商」。道次王本元要了 一個有兩張牀舖 的 房 W 。 伙計推 開門， 
藍&碎花壁紙，當中八仙桌，荷葉眾吊燈。伙計 拿 了茶壺去沏茶， 接着 送 來洗險 水。 

王本元很在行的洗瞼，拴柱子却沒有這個習慣、」等王本元洗過險，伙針恭恭敬敬站在旁邊 

問： 

r 先生，用過晚飯了嗎？」 

「給我來三樣小菜，半斤酒，高椿子鍈膜……」 

王本元在叫菜的時候，拴柱子不由自主的 把手 伸進〇袋， 捵着那幾塊現大洋，摸着捵着手 心 
滲出汗來〇他不知道王本元帶了多少錢，一路上毫不算計，大吃大喝。 道 樣下去， 總 有用光的時 
候，再說只知跟着人家白吃白喝，這麽大的個于，也不 成體統，他捵索 了半天， 還是一咬 牙，又 
把三塊現大洋，放在桌子上。 

「幹 啥？」王本元笑 着 間。 

「表，表叔 ，你你 用 …… J 栓柱子不知 怎麽會結巴起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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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快收起來，」王本元把錢向他面前一推，%不在 it 的樣兒0 

稻菜來 了， 王本元 津津有味慢搜的吃起來，拴柱子雖然肚子餓，却吃不下去。他又 |£ 起老 
蜋，恐怕老娘一«子沒有一次用過一塊現大洋，拿銅錢貝東西的時候，還數了又數，怕 i 了 0 

五 

- 困團烏黑 的 濃煙 化淡了， 接着 又一 團團澳煙 '®出来。 鐵輪飛快的*着嫌軌，以千軍萬馬的 
衝力向前 奔馳〇 

自天律 開 出的 火 車，奔出山海 關。王 本元拍拍拴柱子的肩 0,指指 玻璃密 外。 

「道就是關外了 0」 

拴柱子把額角抵在玻澳窗上，看到關外的風光，一片望不到邊除的黄土大平原，縑路兩旁的 
樹枝 t ,掛了嬡片耙 Ife , 細小的溝ぼ屮，搖曳着白頭葦*。一位着了黑 i 裤襖的莊稼澳，挑了 
檐子沿着小徑向凝) n : 走去，那氣候，那累色與關內並沒 411 ^麽不同。 

拴柱子不相倍 M 東•典人們所說的那麼冷，冷得凍 掉了彝 子，凍掉手指和脚趾。冷得不戴只 8 
出兩隻眼^來的大反 ft !, 使無法出門。冷得過了八月十五就下大雪。那些話定是嚇扰沒有去過 R 9 
外的人。他囘過頭來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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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表叔，並不冷嘛 ？J 

「一, J 3 t 本元又取下夾在 K 朶 t 的半被香煙燃着，吸了一口，無精打彩的：「還沒有到冷 
的地方，過了錦州便開始冷了 〇 J 

「錦州在那裏？」程柱子優里儍氣的問。 

「在前面。」王本元打了個呵欠，眼睛閉起來，鼻孔緩緩的胃着淡淡的煙霧。 

拴柱子又想起冷的間題，他自恃不怕冷。在家鄕+冬大寒夭敢睡木牀，穿單薄的「撅臀子」 
小梅»，有時幹點出力活兒，還直冒汗。再冷的天氣，也沒生過凍论。 

火 車停 了， 月臺上 的小販 髙聲 叫« 「燒路 J 0王本元張開眼，拉起宙子， 向資麂 路的招招 

手： 

S 路多少錢一隻？」 

r 三角的也有四角的也有。」小販拿出 I 度最大的..「這隻算您四毛錢〇」 

「1」王本元沒有接，带下來*嚥了一口 P 水，聲朁虚弱的說..「有路蛋沒有？」 

0燒 s 的把燒级牧起來，用布蓋好，並向另一位小販招招手： 

「通位先生要^^。」 

小阪過來，王本元 H . 了六隻松否，他分給拴柱子三個，拴柱子才吃到第二個的時候王本元已 
經把三個下了肚，又閉起眼睛假寐。自從和王本元在一起，沒見他如此疲 f 。王本元曾播錢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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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宵，第こ天早上仍生軀活虎的擠卑子，料埋一切。拴柱子有些躭心，怕王本元 ffl 了 > 

「表叔，那裹不舒服啊？」 

r 沒，」眼睛沒有張開，幾乎是用彝苷說..「到了錦州車站喊我。」 

「我兩眼一抹黑，看不馕站名。」 
r 站具們會 喊。」 

火車又在站上停下來~一位站負用馬口鐵做成的喇叭套在嘴上，沿着月臺喊。*苷拖得長長 
的，拴柱子一點也沒聽清楚他喊了些什麽。 

拴柱子開始焦慮，怕到錦州誤了亊，兩<^-不了車。但又不敢對王本元說明他«|不懂，他恨 
自己太笨了，道點事都弄不好。他也怨站負們不該拖着長腔喊，那植腔 MS 戲台上的三花臉， 
怪里怪氣的誰也弄不淸他唱了些什麽。 

火車又開動了，到站又停下來，他*張的把耳朶貼在玻璃宙上，只見藍色的喇叭，套在站員 
的嘴上，發出嗚嗚的聲音。 

坐在拴柱子旁邊的一位着了長袍馬褂，很_的老頭兒，對拴柱子笑了笑。拴柱子不好惫 
思，把萌扭過去，感到險上發燒。 

老頭兒似乎不理會拴柱子有多麽難爲情，用手拉扯他的衣袖，輕聲說： 

「小兄弟，離錦州還早呢，到錦州我會吿訴你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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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——」拴柱子％得老頭兒，說^的聲調同也不一漾，但是躲得憧。亡讳**和氣，使他的 
请緒平靜了些0他閗始感激對方，可遇不知^£一句什麽話搿趙，钹兒又轚得烛個大紫茄子。 
r 你是那裹人？」老頭兒問他。 

「山東こ 
「贵姓？」 

「李こ 

老頭兒對拴柱子寒暄完了，栓柱子知-.|1睡該再消敎對方，嘴衿^¥1渖子，明在那裏。 
「我有很多山東朋友，」老頭%很建谈：「尔捫山東人都爽直，够義氣，够交情0」 

「——」拴柱子！： V 7 拽•不ヒ控，柢荈眩的 V 3兒。 

r 你們夫那褒？」 

「_東こ 

「關東太大了，什癡地方 ？ j 
r 松花江。」栓枝子枝了很大的纫才說出這個地名。 

「松花江長得很，是在江邊那個縣，那個旗，還是什麽屯子〇 J 
r ——」拴柱子搖頭：「我表权知道。」 

「去松花江怎麼在錦州下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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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老頭兒笑兼問，拴柱兒却冇點不高興，他 S 2 爲老頭兒盤問得太多。他覺得老頭可以瞧不 
起自己，不該瞧不起王本元。他挺了挺苷背說： 

「我表叔下過三四趟關東，弄得淸楚〇」 

5!」 

老年人拖了陷掩腔，表示明白了。池雖然穿得整齊，却用旱煙袋， 拴 柱子瞅 了 一眼，军綠玉 
石煙嘴、 a » 銅煙鍋、鹿皮煙荷包。和家郷王大戶用的煙袋盡不多，可見對方是個有錢人 c 
「有錢人？」拴柱子想：「照算命的瞎子所說，萬一有一天發 了財。 那個時節 學會了 吸煙， 
一定也#?5^支煙袋。」 

老頭兒吸完-袋煙，重新装上，擦擦玉石嘴子，遞過來，笑嘻喀的： 

「小兄弟 • 哝嚐我的葉子怎末樣 ？ j 
r —— 」拴柱子忙搖榣頭，臉兒又筮紅了。 

屯捆內的熱水汀越來越热，窗外的氣候可趑來越冷，窗子上結了 一 rt 冷霧。每到站的時候， 
拴柱子都用手擦亮向外張笔，他漪見站台上的樹木，葉兒一片也沒有了，:' S 枯的枝兒不^-點兒 
生氣。 

「上過學嗎？」老頭兒問他 C 
「 —— 」拴柱子又是先搖頭： r 沒 ！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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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去松花江 懇 荒，還是捕魚，伐木頭？」 

「——」拴柱子點頭，其實他沒有任何打算，不過莊稼澳跑遍天下，也離不了那塊土。 
「你怎麽不說話？」 

「 I 」拴柱子紅脹着臉兒笑了笑。 

老頭兒並不因爲他不多開口而不髙興，他雄嫌談着，說自己是河北省人，在長春經商。如果 
拴柱子有一天到長春，可以到他櫃上玩。接着他又再三的說明自己住在頭道街，開萬盛號。 

拴柱子還是只會點頭，他明白老頭兒的話具有誠意，伹不知道在車上分手後，道辈子能不能 
再見到面。 

一站又一站過去，老頭兒也不瞳睡，梢神非常的好。拴柱兒看*王本元，早 E 進入夢鄕。本 
來黃黄的一張險現在 II 成土色，嘴角—,長串唾液垂在*抱上。 

老隳兒又吿訴拴柱子，他到 H 東時，也是十六七歲，兩肩1强嘴。現在有幾家買賣，他 
級笑着叮囑拴柱子： 

「關東遍地是寶，遍地是黄金，可 得勤 快人去換，光 勤 快不行，還得 後省 才守得住〇 J 
拴柱子懂道是句金玉良言，他從挨 餓受凍 中長大，自信不會「好了瘡疤忘了疼楚」。 

老頭兒 i 落在懷前的煙灰，然後對拴柱子說： 

「你把^*起來吧，下一站就 O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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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子將王本元推醒，王本元用兩手揉着眼睛問： 

「到了嗎？」 
r 嗯。」 

王本元雙眼睜開了，擦拭着玻璃，在基色中，窗外的房舍越來越稠密，又遠速的*見一座古 

塔.. 

r 是到了。」 

他站起身，伸了個斓腰，着拴柱子提好行李，兩人向 w ® 門走去，老蜞兒又笑 着 射拴柱子 

說： 

「到長春別忘了來看我0」 

拴柱子通是笑着點頭，王本元却囘联看了老頭兒一眼，低聲間投柱子.. 

「你怎麽認«通個人？」 

「是他先和我說話。」 

「出門在外，比不得在家 裏，」 王本元叮囑拴柱子：「得* 處 小心，別遇上壞人，把你賣了 
還 不知道。」 

「看模樣他是個好人嘛。」 

「人心瞞肚皮，你摸得淸楚啊。哼。說不定樣子越忠 厚老實 ，內心更奸胙呢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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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車在站上停了，拴柱子棟甭行李，隨在王本元的身後走向扎口，並囘頭看了車廂一眼，老 
頭兒正從宙口向外張望，一點也看不出老頭兒壊在什麽地方。 

出了車站，便是簡埠，馬路宽廣，樓.房高矗，只是沒有連接起來=王本：兀將手伸進长袍口袋 
中換了一陣子，然後喊人力車，兩人坐上去： 

「去老城。 J 

車夫飛快的跑起來，跑了很久，才進了 一 座古茵的坡門，城臃不萵，城門也不雄偉，路是石 
板舖成。年代久了，被戴車輪在石板上 磨 成I 條溝 ，人力車走在上面，又跡又眺> 

街兩旁的房舍很低，半截磚摘，半截宙戶，多是住家，店舖並不多。突然王本元要車子停下 
來，原來到了I家客梭門前。 

道是家小得可憐的客枝，低矮的大門，掛了個烏黑的牌子，店 移發現有 客人，很快的迎出 
來，親切的向裏面^〇 

進了店門，是I個窄長型的院落，只有！排客房，店夥推關一間，正面便是大炕，炕前一張 
白色方桌，兩把圈椅〇 

店夥沏茶、送洗臉水、寫店博。天已經很黑了，隔壁傅來鑼鼓聲，店移笑着介紹： 

「今晚夜戲是筱桂芬的全本 r 桃花庵 j ，活兒很地道。」 

王本元似乎對蹦蹦戲沒有多大興趣，仍是一副無稍打彩的神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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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先來兩盌肉絲麵。」 

「天氣冷，要不要喝一點？」 
r —— 」王本元一擺手，躺在炕上閉起眼睛。 

沒有好久，兩大盌熱騰騰的^送來，王本元從钪上起來接過麵盌，根快的吃個 精 光，抹抹油 
眯 E 的嘴，手又伸向耳朶，已經沒有煙蒂夾在那 裏。 接着摸口袋，只找出一個乂 棋 又 癟煙盒 ，丢 
在地上。 

「要去 買煙麽？」 拴柱子問。 

「算 了！」王本元有些不酎煩的樣兒。 

店夥來收盌，王本元要他 拿筆 硯和信紙信封來。 

信 fc 信封送到，他便開始寫信，拴柱子不知表叔寫些什麽，寫給誰，但是很羡慕王本元會寫 
信。等他把信寫好了，拴柱子很不好意思的說： 

「表叔，你也給俺娘打封信吧。」 

「悚啥，還沒到地頭。」 

rw 不是啊？」 拴柱子 記起 老頭在 車上所說 的。 

「遠着呢 • 」王本元又爬到炕上：「別 嚕® 啦，早些睏吧。」 

拴柱子攤開行李， 像 在家鄕一樣，脫得赤條條的纘進被窩。他毎次 睡覺之前， 都把 縫 了現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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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的衣服，|^小心》興躉好，當作枕»。 

睡在被！«裏，仍聽到隔壁的鑼放琛，和略沙 e 的瞟門哭哭啼啼的唱着。#' 1 §扬琴«的拴柱 
子，*得道種戯腔雖然第一次！ B 到不太懂，却有一 s 人內心粘餌濕的 f 。一定*那個小尼姑 
要把私生子送出去，捨不得 W 始9<了。 

哭§逮離家鄉的拴柱子難以入睡，同時右邊房間傅出般子在磁盌中淸脆的響 91 ,還有閱歃 
的歎呼和叫嗔。 

睡在旁邊的王本元一個勁的唉 S 嘆氣，拴柱子有些心亂，離家四五天*從沒有這 S 不同的 
嘈雜聲，使人感到如同懸在半天空裏。 

道時王本元忽然爬起來，又^-去，沒有多久又坐起來坡上衣服，兩手—®， H 聲不響。 
「表叔，」拴柱子緊張的問：是病了？」 
r 沒有こ 

王本元的*眘很虎弱，過了一陣子，抬起碩来，® n 異常低柔的間： 
r 你睏吧，.一停了一 K : 「你還有多少錢？」 

道是王本元第一次問拴柱子帶了多少錢，拴柱子老老寅*吿訴他數自。王本元聲音有些兒 

頓，伹透着^^: 

「拴柱子，把錢借給表叔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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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！」拴柱子坐起來，扯開密缝的大祖線，把光洋一塊一塊取出來：「你用吧，不要*。」 
王本元用一條又黄又髀的手帕，把光洋包好。站起來穿神子、®、桂子，糖神好得多了。 
左鄰戲院子的胡琴聲拉的非常的緩慢。女主角斷斷績嫌，®像肝膜寸斷的在哭•，尤其換氣的 
時候，如同 f 死了兒子，那麽沒有指望的傷感。 

右鄰房間換了個粗大的嗓門 _. • 

「四、五—六……」 

r 么、二 —— 三」一個人®#®^叫： r 啊，你是三點，我的三點。」 

又是淸脆的骰子攆擊磁 S 聲，王本元一把抓起包奸的光洋被在懷裏，向外走去，拉開門吹進 
|股冷》，由被简口向內灌-检柱千被嗆得咳_起來。接着門被_緊了，王本元在門外喊： 

「兼好被子睏吧，我解個小手躭囘來。.一 

拴柱子睡不着，不是爲了現大洋全被王本元 f ,他*^道幾天吃的、用的，全是表叔 H 
涫。從錦州到松花江*逮，是應當把錢拿出来，由畏—排。 

一 i 的時間過去，一頓飯的功夫遢去了，戯院的鑼鲛聲息了，傅來敗戲時人們的脚步聲， 
談話 S ， 還有叫「&窣」的*苷。 

伹，王本元沒有囲来。 

拴柱子開始躭心，怕王本元把他丟楽了，一個人在道個無親歎千里的古城。身上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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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分文，明天的店錢、飯 i$ ， 有家也不囘去。形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想着想！^水滾出來。 

六 

拴柱子用手擦拭車宙上的霧氣，感到指尖有着剌骨的寒*。 

從車宙望出去，已經看到雪。§3不是混合了泥濘薄薄的一場小雪，而是整個大地«成茫茫的 

白0 

除了火車鐵輪發出急味而有節奏的巨酱之外，令人® a 到車宙外的世界一片_，寂靜得連 
雪粉 9 落下來，那麼微弱的聲苷都會聽得見。 

«不到一條路，看不到一條_，除了爾眼的白還是1|眼的白。更看不見1_車，或在郊野撒 

歎的大黄狗 C 

偶爾*見一兩個鄰近嫌路的屯子，弧形而略嫌平整的屋頂。上面被厚厚的雪掩蓋着，四周也 
園了雪，連煙囟冒出的樓總白煙也被^色所沖浃： 

上車時投柱子發現火車頭前面有特製的^鏟，那形狀像個大筘把，向前伸展着，在火車行進 
時把鐵軌上的雪推開，如同利剪，剪出翻滾的銀白色浪花。 

「多好的一場鸯〇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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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子低聲讚嘆着，如果在家鄕冬天有這末一場大雪，就不怕春毕，只要麥子收成好，高 
梁、.： , !:子、豆子差一點不要紫。最貴的 fft 食還是麥子，可以躲了麥子糴進五毅雜糧。 

「多好的一坳韩，」他忍不住大聲¢8着，如： i ： 伸手捉住了小家馆的孩子.•「他們不用愁着開 
春 m 水不够了。」 

「他們不植麥子？」 

王本元^閒的吸着香煙，神情兒比前幾日好得多了，*黄的瘦險上，一暦油光，那植浮土色 
灰敗不見了。 

拴柱子不相偁表叔的話，道麽平整的田野， i 豐官的雪水。除非傻子瘋子才不抓緊好時 
光，把麥子種下去0 

「他們不植麥子。」王本元看出拴柱子懷疑，認眞的重複了一句。 

「是不是只植大豆和高梁？」拴柱子迫不及待的追問，十匕嫌的莊稼漢，當年辛勞，沒有足 
够的土地可供翻弄，他狂热的珍惜着車窗外那肥美的平原。 

「也不是•」王本元殫蹕煙灰：「在！！東的莊稼滇•一年只種一季，麥子、高梁、大豆、稷 
子，從不在冬天前把妻子種下去。」 

「多瀬啊。」 

r 不是槲，是氣候太冷。你去的地方，煶天缎短，冬天最長，到秋天便開始下 S ，春末夏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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窶才聚，莊稼 f 田幹活時間只有幾個月 。 J 

「 s 月？」拴柱子仍舊懐疑。 

「別小佃月的收成，大家子可以吃上兩£年。」 

rn 東是塊*地，表叔你怎麽不開荒？」現在拴柱子明白了。 

「我，」王本元習惯的把香煙吸了一半，又在鞋底上按熄，夾在耳朵上： r 我啊，天生不是 
道種料。」王本元說完了，薄薄的嘴唇，抿成一條弧練，不知是自嘲，還是 m * 嘴巴，不顔談道 
些。 

經過日相處，拴柱子雖然年紀輕，却了解王本元的爲人，他太愛賭、 S 吃、爱亂用錢。 
過了今天，不管明天，道次_州•如果不是住在長春的王本齡«鉍來，他們無法付淸店錢，和 
貢火車票，完成最後一段路程0 

拴柱子覺得王本元不應如此好賭，但無法勸解〇也不知用什麽方法勸解。他見王本元 1 K 過， 
興高采烈的囘來，锲中有鈔票有現大洋•豪邁的叫來大粗大盌的魚 S ,和拴柱子盡情的吃，獨個 
兒碰情的喝，喝醉了 OS 得像 一 搏泥，推喊符不會睜關眼 C 

第！天他又懷潘那驻鈔票現大汴去賭，校個泞光。^.釣賭徒來說如同魚和水，沒有錢，便不 
起勁。同樣的躺在炕上，像放在熱鍋上的魚，覆過去，睡不安瘠，！ S 畏 I 聲短的嚷氣 C 

拴柱了跖爲王本元除了賭銥，仍不失爲一個好人，1個好畏«。對他一路照顏，從不小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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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那晚昧掉了他全部的旅黄，並沒有開溜-向堂兄那珙裝了錢，照樣的大吃大喝，貢車票上 
路。 

想到通裏，拴柱子不禁囘頭*了王本元！眼，王本元又在從耳朶上！？下來的半截煙，現在拴 
柱子弄明白7-,這個習慣也與賭博有關_當蝓念了或者摸到一張好牌便顧不得冉吸。鄕下人又捨 
不得把半戴香埋丢掉，就道樣日子久了，養成了習慣。 

不知道還 f 久時間才到長春*王本元曾®對他說到了長春，躭留在堂兄家，不再去松花江 
邊的郭爾羅斯前旗。那段路，他會給拴柱子茛車票，送他搭乘從畏春開往白被子的火窣，在中途 
郭爾播斯的 WF 电去找表舅。 

看樣子快要分手了，拴柱子漸漸有點捨不丹與1本元分開。從父親死後，沒有一個中年男子 
如此照顧過他。拴柱子!®到王本元雖然身15瘦弱，却經過不少陣仗。任何時候不急不悚，値得依 

當託- 

離家越逮，越對家鄉人感到親切。雖然是七拐八«的親戚，經過長途跋涉，共同生活，那份 
情意比同處在一個屋®下，過若無^無慮太平炭月的親骨肉，還來得 R 轳，不摻雜半點兒假。 

夜降臨了。 

車廂異常寬大，乘客不像 g 內那麽擠，車上多是蒯內逃荒的難民，因爲交通便利車次多，車 
廂也掛得多，毎人都有個位子，隨 t 的半躺半坐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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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些離開故鄉粗手大脚的男人們，每張木然的臉上都有着一雙佈滿紅絲的眼晴。幾日長途下 
來，並不带半點睡惫。眼睛直盯着乳白色的車廂頂和圓型電燈，其*他們什麽也沒有看見。 

男人們的心還留戀在故鄕那個苦寒的家，往常這個時辰，孩子他娘一定坐在豆油燈下補衣 
服，把細小的針， -ft 那烏溜溜的秀髮擦點油 fi ,穿過補綻益補綻的破棉衣，再用 m 巧的小指鈎着 
線一扯，後個簡單的動作，帶有韻致 1 S 油燈映着那張秀 K 的臉兒，細細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 
雖沒搽半點腿脂粉，却代表了健康和靑存氣 S , 

男人 S 呆了，思維拉得幾年前那麽遠，是娶囘家的那一晚上，遼答答見面的時候。連正眼都 
不敢看陌生的丈夫，在細緻的動作中，裝做毫不在意的樣兒，爲吃醉的新郞脫去長袍、桂子、蓋 
上被。 

就是道麽幾個單純的小動作，代表»+年永久相處的情蔥，從道夜起她有了個依靠，有了個 
天。道夜男人*一匹野馬，有了湘頹。在人們面前，大吹大榷裝着不怕老婆，囘到屬於兩個人的 
房中，妻子礪喁比鞭子 a 有效，男人唷皮賴瞼的笑着，全聽吔的。 

那就 - EV .: 種說不出的愛 • 0日像熊熊的夫火，燃期不蛊.火勢風勢，愈燒愈旺。雖然已成了 
孩子的娘，那毺筘心入拥的輕憐蛮愛，仍沒有變質。 

男人們的傻像，被妻子發资了。用細小謂 A 的牙歯咬 ar 了针線頭，抬起小手對着»今兮的丈 
夫，輕輕的打 了 一 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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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人沒有躱，却伸手 抓 着婆娘的 SP 膀，順着 袖简忡上去，暖暖的，只有丈夫才能§出爲妻 
子所*有的香氣。屋外是寂靜的夜，偶爾傳來幾聲速«犬吠。屋內有兩人所心愛的孩子，發出均 
句的呼息。這個天地之間，不管有多大，都屬於丈夫老婆和兒子所有。 

如今離家速了，也許老婆還在斑下補着破衣，空關的屋子，高大的檷子上邇貼着雯«，«上 
還掛翁男人當新_所戴的禮帽，豆油燈火搖晃着-映在 ftt 上是挽了圓譬，孤孤#零的身影。孩 
子睡在父親的位 », 四仰 八叉 不知憂、不知愁的 。小 嘴角一扯，露出微笑，接着巴答巴答嘴，也 
許夢見爹從集上囘來，帶囘 一 塊芝 R 糖。 

可是爹呢，遠在冰天雪地的關外，枯坐在火 隼 上，車厢中人不少，都 是陌 生面孔。想着想着 
眼睛發猫，强忍着不_水滾出眼角。 

在幾千里外的今夜，當 女人 咬 斷線頭 的時候，囘頭不見相伴 七八 年的男 人， 會用被子蒙起頭 
來，或抱着兕子，低! STM 細碎哭起來。大顆大顆的淚水， 洱了枕頭， 却 不讓婆婆聽見哭聲。儘管 
婆婆想兒 子會 一把 典 涕 一把 淚的哭，但不 准媳婦號珧 ，想 爲射出門在外的 人 不吉利。 

「大吉大利」 is 是住在鄕問男女， 最高的希餌。他們得到的並不多，但相信天老 f 有不少 
「大吉大利」， 璁會 在大發慈悲的時候，分 給他們一點 

火卓不停的前進，莊稼漢沒有銥 ，擦 擦玻瑰窗 上的 霧， 向天際 望 去， 黑漆漆 的，看不見 r 參 
j 星。 在家大槪是 三更時 辰，老馬會叫檐 ，披 了大棉襖爲老馬 去 草， 老馬 用溫濕 的 鼻子觸 及 主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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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手。等再囘到老婆的热被窩，手脚已經成了屋觴下的冰凍垂。 

「冰死人 了！ J 

S 嫌呼着，却毫不躱閃。把滾燙的胸和腿，暖着丈夫的手和脚。那是一種混合了妻子與母 
愛的牵獻，勇敢的，不只溫暖了丈夫的手和脚，也溶化了丈夫那頼心。 

r 隆 —— 隆 I 」的車^不停； g «， 響聲穿越了心房，穿越了腦際，似ヰ吐露罾爿一種® 

音： 

ris —了， 逮 — 7 ……」 

「遠了，」男人發狠的一搖隳•.「想道麽。」視線由乳白色的* m 頂棚收囘來，落在行 
李推上〇那夜_家時’妻子堅—把唯一的一條新被子’打。 
rf 給孩子*吧。 j 男人我 C 
「II東冷啊ノ！ 

是冷，男人的心又落在冷上，車廂中的熱氣管，散發着火*35的暖，却無法滲入皮虜，滲入 
那冰塊似的心。孩子他娘*雖然不是過半 八， 却提先髓舍到丈夫冷的滋味。 

這場冷，不知道冷到那個年月。想着想着，想到沒有出息的路上。伹顏家鄕年景變好，但願 
老娘天天想兒子。着村职上老私筘先生？:大爺，.打封倌來，着趣间家〇 

两柬到底|少*藏，除了看到雪，通是雪0|遍地黃金也不餐了’只1見孩子他娘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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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怕是深夜時，歎帶汗氣那 一 綹頭髮 • 

如果有足誃的间程盤纏，如果不怕被村中男人譏笑「老婆迷」，眞想在下一站下車，打張 
票，向囘走，吃额補菜，挨飢受凍也認了" 

不願看任何物件， 也 怕淆任 M 物件。似乎沒有！件東西不刻着孩子他娘那張臉。耳朶發热， 
耳朶在鳴。是不是她在念着，那鳴聲單調，那有孩子他娘在深 H $軟綿綿的聲两好。 

當初在疲谢的深夜，在累的時候，多不耐煩聽那兩片逋紅的唇兒®^出聲苷： 

「娘偷偷的給了他姑 I 塊布。 

「小权子又去路袋。 

「我換捵供食囤下去了一大#子…… 

「小狗子天天想縫件紫花布大俱.：… 

「下個月是俺娘的生日，我想囘去多住幾天，嗯，死人，中 K - a -?« ……」 

女人的生活圈子就是這麽大•女人就愛談這些問題，跷來聽去會發 K 。女人在婆婆、小姑， 
小叔子面前裝了一天心平氣和。夜來就想找趙己人說應己話，偏偏男人對莊稼、牲口，西瓜…… 
有興趣，那呰芝麻茶 a 的小*碎，聽不進耳朵裏去。 

也許被纒得久了，會光火。女人流淚了，男人疲激的睡去，到了天亮，只見翹着嘴巴，照樣 
在火上烤》衣服、褲子•服侍丈夫起身。粗心大惫的丈夫也許會記起昨夜的寧，仲手一摸對方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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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巴。 

r ^ 上餌拴五缺大叫鹄子了。」 

「死人，厚瞼皮，誰稀罕理你。」 

一切就是道麼簡趴，一夜的委屈淚水，煙消雲散。一中，道，5老戲不知唱幾十次，夫妻 
倆還是睡在 一 個被窩裏，一個枕頭上。 

着戲的對名角兒的唱腔百聽不衹，現 ifl : 才«得枕邊的腔！ K 超過了梅蘭芳。雖然那戲詞兒不够 
雅致，但其有一種»情，全心全*爲了這個家，不使家產損失，寧頭被屈辱，被誤解，都要死守 
着那份產業。 

把眼睛閉起來吧，閉起來等於眼不見心不煩。怎麽腮上痕絲絲的，男人把眼張開了，狠狠的 
貴駡自己，昨夜曾躲在廁所裏哭過，難道今晩還再去幾趟。 

检柱子看了看那些方方正正，長長狹狹，各種不同的男人的臉，都有着心事重重的神情。恐 
怕在整個車廂中，只有王本元把闌蒯東當成趕集，那末麼易。沒有把抛妻別子，久遑老娘放在心 
萌。 

他又關始懐念自己的母親，並且自問： 「過 +年廿年不囘家鄕，會不會也變成鐡石 心 腸？」 

拴柱子用力的搖着頭，在內心中說一千個一萵個「不 J 字，人不能忘本。 

他失常的*勡，被王本元看到了，關心的注視他。拴柱子又有點不好意思起來，用手擦擦玻 



• 63 . 权花江呼 


漓上的 霧， 向外望去。他 S 現在黑鯓勘的天色中，甴茫茫的 S 地通處一片火光，那火光幾乎照充 
天0 

「表叔，表叔， J 他驚恐的嚷起來••「快來看，快來看，前面起了火 ！ J 
王本元<不在薰的伸頭向外一望’笑起來： 

. r 儍小子，那是長春的¢1火，我們快到長春了。 j 

「到長春了！」拴柱子念着，他並沒有客悅，因爲他不联與王本元分離。分離過後，還有一 
大截子路，需要他一個人去摸索，去走完。 

火 車 得意洋洋的_氣笛，彷彿 一傕最 容易滿足的人，跑完了全程，向親友大 S 吹 a , 大 fi 

叫** 

在狂呜的氣笛中，火_有減速，反而_越快，可能 In 機 r 歸心$」，想早些到站好囘 

自己的家。 

現在卑窗外，是一條條筆直的街道，兩行篆直連串的街燈。路基高過街道，在車上望出去， 
毎條街心都亮得同白天一樣〇 

火車仍男&的前闥，彷彿要闉過長春車站。但長春市够大的，火車走了許久，才看見數不淸 
的紅綠色侰號誌，多得如同*星，畏春車站到了。«車有節奏的 Killl , r 叮唯1叮哦！叮嗜！ 
j 然後產的停 J 。 




• rEHlJ 

^ 王本元很 «* 的說，並類手提起小包袱。拴柱子滿 Mt 陰 s , 捎起行李捲，下車後，路在亮得 

• t 頭*的月台上。 

4過了一條很畏的地下道，爬上來才是出口。兩人刚排隊走出橘口。聽到1^外，許多聲苷喊 

他 V: 

奴 

「叔技，玫叔〇 | 

王本元居然# i 手，橘欄外叫 S 莨響了。 

拴柱子向叫！！的那一羣望去，有三個男孩穿了皮領子短大衣，兩個小女孩則是大紅色大衣， 
着了長筒皮靴。他們的臉兒薄白中泛紅，如同洋娃娃。拴柱子想，這些可飽是王本元他哥哥的孩 
子。 

兩人走出扎口，孩子們 ® 上來，有的爲王本元提小包袱，有的抱着王本元的賸，王本元張開 
大嘴大聲笑了。 

「道麽晚，你們還來接叔叔。」 

「叔叔， J 1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 a 皮的說：「已《五 K 多天快亮了啊〇」 

是天快亮了，在都市萬家燈火的上方，有一抹* WK 前的光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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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出火窜站•七個人擠上一輛禺車。 

王本 IREm 俏女孩子坐在正面車廂裏.，拴柱子和兩個 59 孩倒坐在脚 路上。 那位大男孩便與 車 
夫^®坐在高高： s 前 aa ヒ。 

車夫穿了€竿皮痍，《了厚序的皮手套，従* m 旁抽出鞭子，輕輕一搖，拂遢馬的*:背，馬 
f 快的跑起來 ( 

郊外^*大 S , 馬路上的 S 却早被打捕過了，味了一層泥和灰白 ft 的' <1 C 雇，！ I 籤了柏油路 
面，®有一黏男£痕跡之外，便是路旁的樹木，着了索衫，®有房舍上 K 着 一)1厚厚的白。 

馬蹄得得的®擊着冰層， S 停後的早上，比落雪的時候還要冷。拴柱子*見男；®和女孩 
們，並沒有怕冷的*.思，照常的談笑。可是他先是覺得手脚疼，由疼變得發麻，用力む脚，彷彿 
那雙脚不爲他所有。 

半 fl 的棉澳，在家鄕冬天中午有時還熱得穿不&。現在 經播着 樹梢上 積雪 的 JS . 兒一吹，如同 
單薄 的%布衫那麽不抵用。千萬針尖剌向皮 IN , 可能起了»皮疙瘩，可能 被凍 沒有半點血色。拴 
柱子. wseseis 了 1 B 東 的特色——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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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上 E 經本了行人，都是大皮衣、皮帽、厚靴。有的便用口罩和風鏡。 

孩子們啣啣晻晻在車上不停的叫嗅，拴柱子漸漸聽得出，他們很懊念道位叔叔。曾經有一年 
夏天帶他們到郊外河溝菸摸魚，在樹上烏巢裹捉鳥，遼曾在公園 裏用樹 枝逗老虎，被瞥察捉到罰 
了錢〇 

看樣子王本元是個宣心未 is 的「孩子王」，所以他們.9着联寒，到火車站來接他。 

「叔叔，」那位-一-四五歲的小女孩的話特別多.•「道次來住多久？ J 
「不一定。」 

「別囘去啦， J 小男 孩 伏在王本元的懷裏，^! M 6 兒祈永 ••「我和奶奶說，一定把你留下。」 
「留下鍪什麽？」 

「收房租明，不是請了垠>人收房租嗎 ？ J 

「奶奶才不仿呢？.」坐在班夫一起的大男孩囘過頭來說0 

「奶奶 ， a 是 的。」女孩的 嘴啾 i 了。 

「奶奶做得財，」王本 X 笑涛安®幾位孩子： r 叔叔啥活都能幹，就是不能經手錢0」 
「爲什麽呢？」砹小的女孩間。 

「噓！」男孩子把帶了皮手迄的中指按在嘴上不讓小女孩再問下去。 

雖然天氣冷，冷 ffi 了拴柱子的身體，却 沒有凍佃他的眼^，他漸渐的不再嫠 怯， 一雙眼充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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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好奇，看他們每個人說話的神情。 

王本元現在才記起來，指着他對孩子們說： 

「他 it . 李，叫拴柱子，铋份和你們 一 樣，你們就叫他拴柱弭 。 J 
r 拴柱切。」孩子們齊聲攻着，尤其兩位小女孩聲音特別尖。拴柱子的臁都了 0 
「還沒有介紹我們 。 J 

又是那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先抗襄，拴柱子從沒有見遢個*^大方蓮 f 貼野性的女孩兒。 
「好，好，我 in 按着大小來介紹，還_不到你。 j 王本元擠擠眼睛，小女孩扭轉頭裝着生 

氣。 

王本元拉遢她的手，在手套上拍了拍： 

「好好，先介紹妳，道是大丫頭*叫畏英，還有二丫頭叫*美。」 

「丫两，丫賊的，像奶奶一様，叫的多難 K 。」長荚二度不高興。 

王本元装着沒有班見，級續向拴柱子介紹三個男孩••「道是老大長福，長福你幾歲？ J 
「叔叔，你沒老，怎麽糊了，前年你來長春，我不是吿訴你+四歲。」 

「対，前^+四，今年+六，叔叔 一 點也不糊金，」他指指與拴柱子併排坐在一起的兩個男 
抜：「這是老二畏祿，老三長痗。」 

王本元說，故薰提商了哝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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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其實按我們家暇序排，長福是大哥，長英是二眛，長祿是：二弟，長美是四妹，長#是老 
么。」說完了，神氣的晃着腦袋： r 你們看叔叔多麽聰明。」 

r 奶奶也說叔叔鼓聰明了。」老么把！雙手伸過去，王本元很商興的握着。 
r 拴柱哥。」畏祿很親切的喊.•「你在我們家住嗎，好高興喲，我 in 又有 i 了。」 

「先別高興，」*荚挿嘴.•「不信賭一賭，拴柱哥在咱家不出五天，爹不是送去百貨店裏當 

學徒， f 糧梭當小伙計 c 」 

r 爹，就是道點不好，」長美板着帶了手套的指頭：「毎次來個小玩伴，他就找個工作送 
走，哼，算算看，有天生»、小魚哿、狗子、小魚，好多，好多。還有劉大味家的小五才+三， 
爹也給他找工作打發走了，眞是的。」 

「四丫頭，」長 il 又囘頭來，十六歲的孩子，裝得 一 副老氣横秋大哥派頭. . r 妳 tt 只知道 
玩，沒聽爹常常談起，他九歲就在俄國人開的翔包店當伙計，天不亮推 f 子送麵包，手脚凍得 
裂開一條條口子向外流—血 C 」 

老大 i •幾個孩子都閉緊嘴巳不嚷了，除了馬蹄發出得得聲之外，領時空氣顯得有些死氣 
沉沉的。 

r 拴柱哥不 # 留在畏王本元向抜子 r 過幾天他便去邠_飆斯前 IX 去找他表 

_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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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找他表|9,^^»?1_只有六歲多的畏||好奋的«。 

「找亊幹啊，誰像你只知道吃。」* ja 很有櫬«的 m 小，ム弟。 

「可不能欺侮小弟 ， j 畏芡出來打抱不平了.•「小么不是$抹飯燊矚’他那麽小只能做道 

氇辜。」 

馬奉就在孩子 in 吵吵*嚷中-一:了壬本齡的*。 

王本齡的家在寬狭子联，一座寅磚靑瓦藎成的大院落，足足^^街那¥。 

門前還有一片空地，被雪掩沒着。過道門，》得很高，可以邋出車輛。 

進了過道門，一共是五遒院落•每進院落 ffi 租各行各業的人，活像佃大雜院，有些 W ， 
也$1亂。 

他們一家住在*後一進，窄窄的小院，坐北朝南三間低嫌的小瓦房，月外在右邊用闐木造房 
子，可飽堆積雜物。 

院子^5有假山、影壁*，和任何陳設，只有一口 B 水并。一位胖胖的女人，穿了 一 3囤 

子，《着膜在那裹 m 水。溶王木元進來，忙丢下把手迎上來。 

「他二权，這陴子好啊，娘 Yli 淇面正等您哺 。 J 
「大娌子好。」 

王本元19貌的打 r 個招呼，便知菸检 r -:--!- 和 一 火弒孩子，拉 W 風門，掀開梅布門帘，走進搜 




. 內〇 

^ M 內是垃I明兩- g， 正中一? K 長几，上面供了關公、觀世音菩匯，王氏歷代宗親牌位，還有 
• :上本；兀死去的 (M 父®白， k 大拟片。照片上的人又%义®，兩邛招風，典孔外 K 。初人說這是個命 
^ 薄福淺的戕傲， a!. 王老太爺 Y:*:fi ， 'eEM 了大財，並不死布飢寒交迫之中。 

^ 提几前面一般方桌23了 : .7-»;---£】粜：1，桌上供着乾染，燃了檀香，桌子角上擺了木魚和小罄。 

王本元要拴柱- T - 把行李擺在^檐邊椅子上，然後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幽，站在東間門帘外，正 
势開口，衷面走出一位滿頭白髮，紫紅£大檢，一身祖布面皮碘神大脚板的老太太，手中端了個 
水煙袋。 

r 大娘，」王本元很恭敬的說.•「我又來投奔 t ; ': 了 。 j 
r 坐， j 老太太很 A 利，*眘洪亮的問..「長永她娘 fl 好吧。」 

「託大娘的福。」 

「适是誰家的孩子？」老太太和善的用紙楣子一指拴柱子。 

「走九孔橋李玉维的玟子，李；土峯他爹討咱莊上的四祖奶奶娘家的外炚女，說起來是速親 
呢。 J 3- 本元的對拴柱子吩咐••「叫奶奶。」 

「奶奶。」拴柱子頭也沒抬，聲音細得像蚊子哼。 

「拱老寅的個孩子，」老太太愛憐的仲手捵捵投柱子：「你家裹還有松人 ？ J 



「有 娘！ j 
「爹呢？」 

「死了ヒ八年了こ 

「说可ぬ，^只管 fe 心住在這汲， 3a 不是遠親，只要投奔來，也該照應。過幾天 i 老大給 
你找個事〇一 

「他要去郛頦羅斯前^,找他表 ^ .j J 
「去那麽逮敞什.1»7.^忒不_;»こ 

「我想種地。」拴柱子 a 老太太如此慈样，膽子大了不少，說出自己的心*。他不喜歎大都 
市，大都市只有 f < 寧，馬車， rt : 樓大*、沒有土地，沒有牛馬，沒有荘稼0 
「袖地，好！ j 老太太很»成： r 當莊稼漢最有出息。」 

同 拴柱談 完了，老太太 和王本元敍家常•多是問家鄉 本 村的人，誰家孩子娶了親，誰故世 
t 了。老太太 離 家四五卜 年， 都記得淸淸楚楚.」 談 到吉®事，老太太 面上有着笑容，談到哀傷事， 
一7 老太太嗔总一大1 a 子 e 

道吋规個愛叫愛啮的孩子，在對面^中通雀無聲，上學的取了《包，向奶奶行||，向叔叔吿 
7 i 別走了。煅後，只剰下長英和長^、 

• 「長_去上學 W ?」 王本元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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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丫頭片子，故完商小就行了，女人唸！！！沒啥用，多花錢，紙是人家的人，不如省着給她份 

嫁粧 0 J 

長荚似乎聽見了，又似乎沒聽見，忙着在老太太房中擺鈑桌、盌筷，等 一^:當，出來請他 
們用早餐。 

老太太、王本元、拴柱子一同進入內間。飯桌就在老太太的坑上，炕上鋪了狗皮搏子，靠窗 
子叠了四五_子，被面都是來自山東的印花老棉布。 

在坑角放了三個大木箱，古銅鑌，全是家郷用的家具，除了大概子上擺了一架飛馬牌«鐘， 
沒有半件新式用品。 

釵菜很簡輩， I ft 煎豆腐， lettK 瓜，一甏酜菜細粉铳，另外9^大级«噴噴的高呆米 
期，長夹在旁。 

「大娘，妳吃點〇 J 

r 你們吃辟，」老太太盤膝坐在炕上陪他們..「一切都是家鄕老規矩，天不亮全家—來吃 
飯，賅上エ的上 I ，該上學的上毕，我不准他們筚狭衷人，日頭晒着屁股，還赖在炕上不起來。」 
老太太说完了，吹着紙楣子，呼噜，呼嚕吸水煙： 

「妳大哥去工廠時，留下話-今晚舍早黏囘來、' .J 
「自己弟兄绂幹拾就#拾，何必客氣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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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本元從遒了 王本齡 的院落，拴柱子*得他«成另外一偏人，老寶，*««心饞被 P 
「吃吧， j 老太太又吩咐： r 別浓了。」 

王本元和控柱子袖起盌，栓柱子看盌中豆粒般大白白的一粒粒高梁米，除了湯水帶一 
,* 不到屬於高梁米那穩出奋的紅和烏黑。 

用筷子撥了 ー ロ在嘴裏，又嫩又軟，不像家鄕商梁米只能麽成粉加上豆麵蒸趴飴，或者加點 
小米磨成糊«|煎餅。就是用來贫湖^，也得先磨成麵粉不能—的下鎬贫，那离梁粒子個個硬得 

像*砂。 

高梁米粥香極了，拴柱子儋情的吃了一盌乂一盌，直到吐子®脹，才停止。他覺得道是離家 
以來，第一次安安定定吃了1«飽飯。 

王大嫂同女兒畏英收«盌，抹桌子的是小不點長溽，他用小手拿着抹布，很妾仃的先抹四 
角，再將集在當中的碎屑抹向桌邊，用盤子接着。 

等一切收 i 當，王大嫂又走進來，兩手垂在懐前，經首細語的間： 

「娘，今格吃啥？」 

rs 幾兩五花肉燉大白朶吧，你兄；^ 了こ 
「要不要多買點，孩子他 7 : 姑， tr 下午要夾 = J 

「 W 女囘娘家有啥吃除。.一 


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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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老太太说完了，王大馊才同長英一起走了。可能去市場貝菜。 

「犬妹子兩口子遝好吧？？」王本元向老太太問堂妹妹近況.. 

r 老樣子，還在二道游開煎舗。」 

「常 IE 1 來走動？」 

「常囘來鬧啊，」老太太開始嘆氣•.「這得怨命啊，當初咱們家窮，把她許給玉順，玉順是 
個老货本分人嘛，開煎餅舗忙是忙一點。不愁吃不愁穿的，忙又管得了啥，比起在老家起五更爬 
半夜，遝塡不飽肚皮强多了〇」 

「大妹子從小脾氣好强，」王本元安慰自己的伯母：「終是親生的女兒，現在大哥混得有這 
〇 不 小的 家業，不能看着大妹子差 I 截子。」 

r 吹！ 家 是我當，我要給她多少，你哥哿嫂嫂不管在人面前或背後從不表示啥，就是她愛攀 
你二妹子。」 

「二妹子二妹夫還在哈爾濱？」 

「二女婿在哈爾濱洋行做事，你那個大妹妹一囘來，便把跋拉得半尺多長，說我道做娘的偏 
心， 誤 二丫頭 級高小，讓她嫁 了 個好主。其 tt 道是緣份啊，你知道咱也不是嫌貧 « 富的 人， 當初 
媒婆來說親，不是希圖二女婿 有 個好差亊，主要的是家鄕 人 ， S 有點速親，不管住在關東還是囘 
到老家，緦有個照應 。 j 老太太放 下水於 袋， 拍了個 巴掌 •• rr £ 知 ^ 爲道，你大妹子便向我沒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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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妹子也得想想當初。 J 王本元顒着伯母的心情說。 

r 是啊，當初過的是什麽日子，她爹一辈子不伸手向同鄕借錢 f ,爲了嫁老大，在半人多 
深的大雪天，穿了烏拉出去跑了大半夜。當時大丫頭還有點孝心，看她老爹道樣張羅，哭得一把 
舞涕，一把淚，說是『萬一掉在溝裏，爬也 f 出來，被活活凍死怎麽辦……她爹一 
股勁，因爲那些鄕親們都說一不二的借給他錢。老职子說 r 別看—，還信得過。 j 」 

老太太沉思在昔日和老伴一起受苦受難的歲月裹，壬本元却低下頭，雖然伯母有一句話說者 
無心，他却聽了很不是»味0 

七 

關外的冬日 £si 够短的，下午不到四點，屋子裏便很暗了 0 

王家只是把中間佛堂和厨房裏的五支燭光電授打開。五支燭光，比起豆油燈亮多了，可是經 
過接觸到都市文明的拴柱子 S 起來•便暗多了。 

他見 i 館房間 K 用的都是六+支滴光授泡， 還 有电幽中««的强 度， 以及路 燈映着積雪 都 
如同白*。五支 供 光的燈泡睹 得 幾乎分不淸$以外人的 鼻子和覼睛〇 




松仡江呼- 76 - 


王大嫂在下午的時候，便把王本元和拴柱子安排在第四進 院落裏 一間空房中， 那間房子房 客 
才搬走一個 多 里期 0 

王大嫂不大爱 講話， 却 典 常能幹。 fe 率領女兒 長 英打掊房ナ ，擦 拭 孰 3 R . 進去的 一張 A 子和椅 
子， 然 後生火 n 坑，又爲王本元抱來一套被褥和一條半*的 俄® 大毛 R 。 

六 W 多鐘，孩子們紛紛囘來，長福脫去整潔的制服，換上半截子棉«,撣動大斧子在院子劈 
柒〇長美和長嫌 弄 來一堆 火， 烤結凍的 E 水 井，等 R 面 的^ iT 新倒進一瓢溫水，開始 K 起 
來， K 滿一桶水兩人便抬進厨房。 

他們一直忙了一個多 小 時，把屋內埔 子的 © 灰也 淸理乾 浮 了，便到 王本元 的房-^ •扭着 王 
本元說故事，並紛紛的點題目。 

「你說！ I 二爺。」長祿先開口。 

「我愛聽武松打虎。」剛せ完柴囘來的長福，瞼兒紅得像«果〇 

「說後桂荚。」從鲥房中溜出來的長梦，也有趑見，很在行的表示：「從移桂英掛帥開始。」 

「我——我，」長琢把兩踅肸脚益在被子裹大漀吹：「我要||§子大 —— 大鬧天官〇」 

「老么， J 長美低*睽-¥ .7:^ I點，別^奶奶聽見你大叫大吵。 J 

「好，好！」王本元比在後院*輕鬆多了，沒有一點長«架子，先掏出手柏擦擦嘴。所有孩 
子們黑溜溜的雙瞳，集中在那鬍«刮得淨光•兩片薄薄的有許紋痕 £ IF 唇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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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兩片嘴 JS 小像爹那麽厚，也不像_終&閉得把 SK 。 似乎離従來不售銳故寧，不知他小的 
時候，是不*也あ他叔叔常從山東來，脫|大准故 *8- 孩：ナ的 ii 海中，他們的爹是個不會說故事 
的人。 

「可能*呢担期保长突《 :「要不，毎逢銳括脫得太多了，奶奶總是說，長美啊，看妳 
那兩片嘴盾，薄得像紙，睡裏夢裏也話多。」 

「快說嘛 . J 炙！ ！&. 了 •尖起小喉噛又叫了。 

r 說說，」王本元片手抓扒短短的頭髮 •• r 怎*說呢？你們四個人，要脫四個不同樣的故 
車，我道#叔叔的 A 爲鼸啊ぐ」 

「先脫我的。」 

「先說我的 。 J 
「先……」 

孩子們低聲嚷成一片，王本元忽然有了主 it , 從口袋^ K 出三個觖子： 

「我看邇是來賭 一 T ，誰裏先！！誰的。」 

骰子放在妓褥子上，雪白的骨頭，刻 着 紅色的點子，孩子們，你漘我，我*你，沒有人伸 
手 C 王本元險；紅，伸手又把舷子收在棉梅口袋裏。 

「說嚷，爹快要囘來了。」*美催促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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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能偏心。」又是長美提抗議。 

「好«£,」王本元笑了笑：「叔叔一點也不偏心0」又是老毛病，先燃着半歎香煙，吸了> 
口，想了一大陣子，孩子們等得張大了嘴巴。 

「從前的時候，有一個人叫關二爺，天天愛趕集。趕集趕得多了，認識了兩個好朋友，一姓 
武叫武松，一姓穆叫移桂英……」 

r 不對，不對，移桂英是女生嘛。」長美先挑眼0 

「別鬧，先敎叔叔講嘛。 j 長薄最好打發，只要有故亊聽興打。 

「対啊，還是小畏壽聃 明。 j 王本元 笑著描續講下去••「有 一天 武松對開 二 爺和 9 桂英說， 
他家裏有|個《只……」 

「什麼寶貝？ j 小長II急着問。 

r ——」王本元又吸了幾口煙，故*拖時間••「三個人便一道去看寶貝，你們猜是什麽1 
1」他環視所有的孩子.，「這個寰貝可不得了，生了一對火眼金睛，手持金*狹牙律，«1#+ 
萬八千里 . 」 

「係候子。」小長壽趑俺了：「是孫败子〇」 
r 不行，不行，」長美畏福異口闻聲的叫. .r 叔叔軀人，叔叔 ■ 人。」 






院子中有脚踏車鈴聲，長福伸頭向外一望，很緊張的說： 
r 爹囘來了！」 

這句話就像唐僧的金箍咒那末8驗，一個個閉緊嘴巴，下炕找鞋。第一佃先跑出去的是長 
福，接過父親那輛破脚踏車，向裏院推〇 
r 你們二叔牦？」 

「在西屋裏，」長福道。 

王本齡便直接向西屋走來，到了門口，幾個小孩子正從裏面向外跑，看見本齡忙站住，齊 
聲叫： 

S!」 

本齡沒有埋會，橄續向屋裏走，本元已着了鞋子迎出来： 
r 大哥，我又來啦。」 

^ 「家輿的人都好吧？」王本齡一屁股坐在抗沿上。 

g 投柱不由自主的將身子往牆邊移了移。看進來的這個人，同王老太太差不多，身材粗矮，着 
. 了一件裡色的布面老羊皮大衣，黑棉裨， 一 雙大毡靴，靴底用牛皮補過，沾了不少灰垢，整個身 
79 型，加上又厚又笨重的衣服，相 IIS 得像口大水缸。 

• 那張方型大黑臉抬起來了•可能外面冷的嫌故，面色在微黑之中透着紫，微期濺盾，|雙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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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又大的眼睛看着拴柱子。 

「道是九孔橘 i 的孩子，跟咱們 f 逮親。」王本元又爲他們介紹。 

5丄 

王本§去手套，杻轉視線，注視裏 todIB ® 似的又祖又短手指。道時住^子裏的工人、 
洋車夫、馬車夫，都紛紛囘家。车鈴聲、馬 nr 聲、老婆叫、孩子吵，加上菜下供沙沙聲，盌盤響 
聲，鬧成 一片。唯 獨西屋道間房 子 中，分別了快兩年的 堂 兄弟，一位再三審視自己的手指， I 位 
吸着短短煙蓿，$沒生火值^|||^的里子，現在連|都快結冰。 

不知什麽時候，長英悄悄的進來，悄悄的喊； 

r 爹，叙叔，吃飯了。」 

「去吃飯吧。」王本元向拴柱子 I 招手，_子如！的下炕穿鞋，釀在他們#後。 

進了後院的里子，因爲有火爐 ，比 西屋暖多了， 王本齡立 S 脫去 帽子， B 出花白 的短髮，晚 
去大衣， 裏面是對 衣。王大 嫂站在 S ,接去脫下的衣 帽。 

飯^* 在老太太的屋子 裏， 只擓了四*盌筷。老太太•王本齡，王本元，拴柱子上了炕。王 
長 英同王大嫂站在地上^^添 飯，其餘 的孩子可 tl 在對面 屋用餐，伹聽 不到一 *•** 

菜同中午差不多，一 tt 炒黄 S 芽，一«傲豆腐，一大 2 B 五花肉貧大白菜，只*見痛 a — 很 
少看麴肉 ft 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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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的是髙梁米飯，王本元搁起飯盌的時候問： 

「大妹子呢 ？ J 

「来過了，屁股也没坐熱就走了。 J 又勾起老太太一大堆話：「越來越奇了，兩口子没有孩 
子，要花錢買個大小子，我不准，劉家在山東没出五服的姪子很多，爲啥不過繼一個，想去抱人 
家的孩子。旣然不是自己奶大的孩子不親，就應按着老規矩來〇再說，憑着幾個錢-拆散人家母 
子，這是傷天害理的事。」老太太說着說着有點氣••「我把她數落了一陣子，她哭哭啼啼回去 
了。」 

「—— J 王本齡低着頭吃飯，没有表示任何意見。 

「也許大妹子年紀大了，需要個孩子。過繼嘛，離着老家又逮。」王本元邊吃邊同老太太聊 
省：「他家姪子們也不一定飄洋過海到關東來，大妹子也許有她的苦處。」 

r 啥苦處，」老太太不同意這種說法：「水流千宗歸大海，老了還是回山東老家，他們有多 
大歲數，多少年都倘過來了。」 

「也是，也是啊〇」 

王本元一看風頭不對，随聲應着。 

老太太牙齒與胃口不鍩，吃了兩盌。王本齡悶聲不響的吃了四大盌，等他們吃完，王大嫂王 
政英撤去桌子•才回去吃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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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太太飯後興致很好，又問來問去。還是些家鄕情況。當王本元提起家郷去年大澇，今年又 
大旱，植莊稼的人可苦透了。半天沒隳話的王本齡 fui : 
r 那片免脚，樹苗也種活了吧？」 

「粟®, 啊， j •土本元 一怔，忙接着說：「我 一 滑 :% 園 不成 ，我給成地了，年 哲不 好， 
上地當碱爾賣 。 j 王木元說得很自然，眼睛却不向 fe 柱子溪 。 

「當初我想^^固，」王本齡慢條斯理的說，並 S 着又肥又厚的典子，可能受寒不透氣：「 
道個打算是因爲涊諏 一—台大同鄉，他在家有幾片薄菓围，說收成好很賺錢，等我把錢逋出去 
又給你寫了偁，«得有黏不對勁。«果是洋玩蘸，煙台有錢人多，吃得起。像咱那個地方，只能 
吃吃地頭上的老秧子瓜，打麥場邊野生的杏- T 桃子，誰肯糴了糧食買個頊築哨。」 
r 是啊！」王本元很髙興的接着說..「還是我給你弄成地倒 * sc j 
「一共買了幾畝。」 

「十七畝三分五釐，我把地契放在 SIw 那裏。」王本元說得很顒泯。 

「他奥也眞是個死木頭，」老太太又挿嘴. • r 不管有；^沒事，芻揪得打封信來。」 

質地的事，就談到道裏 f ，接下去又是老太太同王本元兩個人對話，王本齡坐在一旁，一 

«不響。 

忽然王大嫂在佛堂中用不高不低的聲««，歎呼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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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稀 客， 稀 客！」 

棉布門帘一掀♦進來雨 ri 人，检柱子觀得眼前一充，走在前面的是位二十多歲的少嫌，穿了 
水抑皮炻大衣«.带了桶形及€-_，險兒口中泛紅，眉描得又細又赶，眼睛不大却黑眼珠多，亡眼 
珠少，頭得很 K 活。檢龐已經够白够紅的了，兩腮却上杏黄色的胭脂，掀動着小巧嫣紅的嘴巴 
說： 

r 老太太，咱來給你老人家! t 安啦。」撤的是京片子，尾眢却带山柬腔。 

11§在她身後，是個中年男人，穿了大衣，脫去大衣， 裏面 是厚呢料西裝。團團的 瞼 上， tt 了 
金絲眼鏡，一手提了黑漆烏亮的大皮包，一手 拿 上 典 着 銀 手把的！ &蒂克 。先是一陣哈哈大笑： 
「老太太，好哇？ J 完全是大蒜味兒。 

向老太太問好之後，又同王本齡、王本元寒 lift ，然後^^來，掏出金光閃閃的煙盒 * 向王本 
齡敬煙，王本齡搖搖手。 

「小五十的人了， 還沒學會啊。」 

他 W 王本齡開玩笑，王本 齡那張 缺乏表情的 Mt 上沒有 表情。 他向王本元 敬煙， 王本元 却 ♦了 
一支，並爲來客酤燃。 

道時少嫌也脱去大衣，裏面是閃 f 抱。老太太愛憐的說： 

「妳穿的 道麽薄也 不怕冷。.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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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金啦 ，少 » 買了 a: 輳 4i,?;iT&; 放了 毛 麻， ^ 迸》不迓 » 分»， J fe 抬 M8 白的手腕，* 
着金 H 的方型手銥，咤::. 0': 思：「住的迅禾近*又有 n 車， 半年多才来*您老人家 一 衣，*在不 
好意&。」 

「老太太，」叫做少钱的男人卵口了.•「不是槲，贲在忙啊。我最近和日本朋友開了 I 家牛 
奶糖エ廒，裝機器、抬 X 人， ffl ig 忙得馬不碎|«。 J 

r 是啊，」少婦隨着艾夫話)4:「少稱明專愛同外面人一起做生慧.，以前是白俄，現在是口 
本人，他們太精了，凡車 又不哲馬 虎，可 苦 了少麟。.一 

「我就客歎外國鬼子那份精^勁兄，粘明對稍明，一切明算賬，才不會吃虧。像咱們中困人 
啊，尤其山東老憨，十 K1 踢不出~個 K5K ，說也晚71'-.明扫，算也算不浓楚，簡&是1『麵可奈 
何 j , j 他用手拍拍王本齡，王本齡 一 躱閃.•「本齡兄，我說的*:不對？ j 
r—— 」本齡沒有表示®.見。 

接下去還是兩口兒 一 搭一拟 tv 談著，老太太很用 心 耽，王- 4-: 齡殤無表情。 

談了一大陣子，突然少 K 大按一叫： 

「糟了，看 到老太太 iig ; 興，把正堺 給 忘啦 e 」 

「你啊，就是逍樣，生 M : 一忙，就管联不顧 m 的。」太太*供的用那雙小眼睛鈎了少麟一 

&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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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41沒有理她，移移臀部同 壬 本齡坐得近了些0 

「本€兄，我現在^了麻心經 SH 廠，想把九-!-冬頭乳牛出手。便宜不出當家，我賣給你， 
你是內行， Rlsi * 個價錢。」闽圆的被上堆滿期待的欲笑。 

「我不要。 J 王本齡緩跋的^. 

「這是诳送上門的好牛： E ，咱們的交 M- ■移-我才瑰0來。 J 
「 囚爲交情够，我 才不要 。】王 本齡那張 險仍 滑不 出展於那植路道。 

「道，我就不播了，咱們是兩代老交情，你又不是沒有現金， KS 銳又準備起房子。其食啊， 
收房租，能賺幾個錢，咱們要是外人，我不會把話銳得$深 c 怎麽樣？說句乾脆的，嗯！ j 
「謝謝。」*王本齡好乾 M :「我不要！」 

少鼷略微一怔，立 IP 又笑起來，笑了一陣子站起身： 

「老太太，眞»不起啊，本來想陪你老人家多聊聊，」他也有*餓的習憤：「我遠同玲+^ 
郞、席爾德林、伊格拉地、諾瓦特魯斯基約好了去皇家眺舞。し 

r 是啊， j 小 II 又看腕銥：「不苷是日本人還是白俄，他們最守時，是得走了。」 

兩人說完了，豳出門來，特別囘過頭來： 

r 老太太，那天您老人家要去看姑奶奶，打個電話來，我着汽車夫 H 車送您去。」 

「謝謝。」老太太下了炕，只送到佛重。 



js 對夫楽走了，在暖 i ;3 的屋子裹，留有剌彝的香水氣味。 

屋內又沉入靜寂，伴了許久，王本齡才慢呑呑的說： 

「這家人完了。」 

r ——」老太太又開始呼嚕呼噜吸水煙：「本齡，幾»鐘？」 

r 該睡了 C 」王本齡說。 

常王本元和栓柱子離開後院的時候，看見除了佛堂邡逋小紅燈和老太太房中有®光外，全院 
黑漆漆的，都已炫入睡鄉 。 

王 本元和拴柱子攤 開拽 子睡 下， 炕澆得太热了，拴柱子有點不習憤，不住的翻身。 

「怎麽啦？1_壬 本元 問 
- !炕太熱こ 

「我第一囘來關來的時候，也；； r 不惯這末热的炕，感到皮都被 ft 焦了， lirf 久了，不热還不過 
痛呢。」 

「在老家我都!!' V 床 C 」 

「這裹外^鬼；-1-才ぱ忠，人銥房子中有陀氣。」 

「剛才來的是哈人？」 

「也是同鄉 ， K 先他爹就是一頭一頭奶牛慢慢發家的.-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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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被裏也會發財？」拴柱子問。 

「拴柱子你是不是想留下來？.」王本元問. . r 你要有荥我就和本齡說。」 
「不！」拴柱子聲調很堅決：「我還是去鄕下翻弄泥巴！」 


锥然是-..一等車庙，却有眾3£間，每闖南排硬木板椅子。木料§上等杉木，漆成白色，仍然 
看得出裂£1和刀斧痕跡*敗得 ill 糙拙来，可能是由$路上淘汰下來的 Kif 車廂〇 

ia 是列從長春開往白城->2火車，在長春上車的人並不太多，桎過离寶山又下去了五六位， 
拴柱子者 了潜 車厢中， 乘客越 來越少 了。 雖然中乘客並不相嫌，內心中却希望越多越好，那 
怕像關内膠濟路上恥麽捎，在人镝人常中、可以沖淡心中的孤叔和«蔥〇 

人在寂寞^獨無聊時•愛向車®外^望。«氣在冰冷的玻璃上越 si 越厚，》一潛冰，非用嘴 
呵幾 plit 氣，無法擦出一個半透明的小孔。 

現在他用額角抵洛冰冷的玻璃，向外望去01片白得出奄，白得»眼的原野，湣不見山崗、 
霞林、屯了。除了掛滿積雪的電桿子合規合矩的 E 在鐵略旁，似—有別的#*,似乎養個宇宙 



• 89 . 松仡江畔 


被埋在鬃裏。 

他强大眼向更遠*望，雲地連着灰谦谗的天〇剛擦的小洞又被単廂中的暖氣稹成了霧，白濛 
濛也灰濛濛的分不出是新痪還是窗外的景色。 

如果他是個中年人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早己 ffl 上眼睛假寐，或溢想些別的事物。伹他只是個十 
幾歲的半大小子，瞪大一雙眼，東張西望一陣子， S 後毫無*：諏的落在對面梅子上的行李捲。 

W 次出門，行李是表叔拥的，並塞給拴柱子五塊錢。那張黄黄的搜檢沒有一絲表情。長福長 
祿他們都去上學了，只有長英送他到第二進院落，並叮囑他^^長春玩。 

離開王家大院，喊了部馬車到火車站，臨出剪票口，王本元拍拍拴柱子的肩联： 

「出門在外，嘴职子上甜一點，勤快一點，別 A 的* 了站 。 J 

r —— j 拴柱子噙着淚水點點頭，他%得離家之後王本元是唯一的親人。雖然他那卅元 
大洋，但一酪上仍沒有缺吃缺用，虧待人。 

拴柱子怔在剪票口，阻住了後面的旅客，被入用手推開，王本元大聲說： 

「快上車吧，說不定過幾個 月 我也到郭《羅斯前坎。」 

「表叔， J 拴柱子^ tBK 水热切的嚷着：「可別®！！玩啊 ！ J 
「車要開啦。」王本元催促他上車，並沒有肯定的答 f 這個間題。 

就這麽迷迷糊糊上了窣，迷迷糊糊離開長春，！了半 f 月 f 的日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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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然 a 走的前晚，向老太太告辭時，老太太有慧把拴柱子留在長春， si 兒子王本齡給他找份 
工作，拴柱子却一個勁的祐朗拒絕了。 

他知道道份嬸得的好慧，不知爲了什麽，他怕看那些 #1® 的馬路，高得！5111天的大樓，來往 
的各 i 輛，穿 i 两滿嘴哦？ ！lif 謂城裏人。道一切對他如间相隔萬里氮洋，又像被懸上半 
天空，沒有一酤攀依，那怕是一根高梁梢。 

離開大城，拴柱子覺得無比輕鬆，大槪郭爾羅斯前旗不#嫌畏春那麽 I 。拴柱子希望從小 
沒見過面的表舅，仍是個莊稼老土，不是穿了洋服拿着「打狗檯 J 的文明人。 

火車《隆 ， W 降 響着，一站與一站之間相距很遑。$ 了，有人 下車，* s 門—冷風，夾 
雑着像豆粒般堅硬的雪粒子，幸軎坐在門口的人，忙用力推上門。 

他»不懂站牌，他聽不見站負在狂 R 怒號的月台上諕了些什麽。火車又開始前進•拴柱子看 
»車廂中，連自己只剩下四個人。 

兩 個 老頭兒坐在 W 近 車門口， 在 車廂中仍 戴 了 皮！ e 子，長長的 f 毛，麻 fsll •只剩 
下一張 嘴，-^着 長長的煙袋， 噴 着淼煙。兩人嘏少銳 括， i i 袋，黏火的時候 兩個鋇 ® 供對 

在 一 起， 巴答 巴 答 一け子，便吸著了。 

坐在對® S 問是 flf-I 前 -T 姑上 it 的年經人 ，戴 了 S 皮 g ， 狐狸®大 ft , S 亮的畏筒馬靴，混身 
顯得很忮巧^活，不像門口那個老頭兒1_臃曛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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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輕人帽子戴得很低，耳 B 遮起大半個膾，也看不見靥毛，嘴上！^絨口簞，只霣出一雙 
眼。拴柱子對他一望，立卽把眼線移上灰濛的玻璃宙，他感到那雙眼太黑，黑得像萬丈深潭。又 
太充，亮得像幾-^.火把。拴柱子搜索記懞，從沒有看到如此黑充的一雙大眼，而且||-<的時 
候，如间利刃，直向心窩裏挖。 

越怕越叮秘自己不要看，一雙眼彷彿變成不聽話的 a 皮孩子，明明不准 BC , 又偷偷湎出 
去。拴柱子又怯怯的一望，對方像是閉目養神，大眼®上，兩排又黑又長捷毛。在眼睛四 
遇，®出白中透紅的皮！！，拴柱子很聰明的想：「通個小碧子！定是有錢人家的大少爺，養得一 
身細皮嫩肉，大冷天，在外面跑佃啥勁，有淸福不知在—享〇」 

年輕人忽然! II 氣，拴柱子怕他張開眼，忙將頭部杻轉_。遢了許久，對方沒有 S 息。他又 
裝着不在*的樣兒和 i 太多的好奇，再望過去。 

年經人不知什麽時候把皮手套脫下來，一隻手拿着，另-隻手！！散的搭在扶手上，手指兒又 
細又長，邇戴了個玉石板指。皮膚兒嫌薄得看見一條淺 g 的血管，那雙手兒生在男人*上，過 
於繳巧了。 

車又停了，年輕人挺直腰，向車廂門口一望，其實他什麽也沒#見，門||得聚緊的，他自言 
自語的說： 

「？王府站了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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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^門嘭的！聲被推卯，呼呼的先進來不少冷風。一倘人滿身是容如间€$的，跌肤撞撞 
的進來，坐在門口的一個老頭兒、移開煙^*大笼叫： 
r 老疙*，快 W 門 。 j 

來入用力把門拈上， 一 it 向 0 走，到了拴柱子面前停下來，逛不在乎的在車厢中，拍打身上 
的積雪。雪 i 去了，拴柱子者情他穿了件乂胱乂破的老羊皮襖，* 了»紫色破舊毛繚圍脖。黑 
棉裤，棉花用得太 >, t :- i 得嫌兩條裝滿了^梁长的 c 袋，小路上^->灰(!!»鄯睡，着了捣啦。那《 
牛皮 M 製而成方不方圓不圆的 a 帜外面，沾滿了雪也沾滿了汚垢。 

他將雪^^淨了，向拴柱子的行李一指，拴柱子本能的將行 i 遏來。射方一屁股坐下去， 
並把那雯 W 脚也提到椅子上，??«頊抱着膝联，联部伏在上面，像是睡*的樣兒。 

自從道個人上車-拴柱子一直沒有»淸他的臉，大皮«|加上團脖，坐1^時，只露2^的 
典頭。接着連紅彝頭也埋藏在手拥裏。 

從外型泡，對方身材並不高大，也不知道他的年»。門口的老职兒曾«他「老疙*」，可能 
年紀很輕，-拴柱子有點-^不淸~個年杈人.走路怎祭 fe 泥带水的，一點也不俐落。 

拴柱子想了奴多，货得有些好笑，其寅在火車上 - S - 行各栾都知，爲啥那麽好奇。 

他不想再打设射方了，調整了：下坐姿，《促又向酎面那俏年輕人茁去，年輕人也正用充得 
怕人的欠眼，對他張笔。兩乂的 1 g isl 如间火*碰上火石，瘭的一聲，發出了火光，梅得拴柱子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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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11911收囘。心 r 咚咚」 sm ,他想不透對面道佃年經人，爲什麽 f 盯着別人。 

拴柱子想：他不是個窮人，不是個壤人。當然不會看上抱在胸前的破被子、披縟子。更不會 
猜到口袋中還有五塊錢。旣然對方不在意這些，還一個勁的看，一定是通身打扮，毡帽骐、棉 
羨、$、棉襪子、棉桂，沒有一點皮貨，與當地的人們不同。 

現在他下了決心，不再用眼睛去招惹那個年@ 人。 道時坐在對面椅子上的 i ，忽然一陣劇 
烈的 咳 «; ，咳得背部弓得像個大蝦，喉哦如同呼呼拉拉的大風箱，慢慢的直起腰， 吐 在地板上 一 
口灰色的溴痰。在他拉開團脖吐痰的時候，拴柱子看見他尖瘦的下巴，靑紫色皮) t 和花白的® 

接着又是一陣咳歎，又吐了兩三口痰，才再困上團脖。一條腿放在椅子上，一條隨伸在地 
上，倚着車宙與椅背角，再休度息。 

拴柱子發現對方是個老年人，又坐得如此近，不禁產生了一點親切®。他®到人們上了年 
紀，都樂於助人，脾氣兒隨和。現在終於找到一位，可以間郭爾羅斯前旗還有幾站下車，好做個 

準備。 

他 i 的咳了一聲，對方沒有反應。拴柱子想可能他又睡着了，中的暖氣，很容易誘人 
入睡，§就是自己睡不着。 

聽# 火 車， tt 輪急糠的 S 擊着鐵軌，現正在兩站的$，不是快停車的樣兒，道^ t 車，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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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得强口間，不能 9 了站。 

拴柱子正在思索間，對面的老頭兒鸞下腰來，用力扯緊捣啦上面的皮索，然後又坐正，重新 
繫緊紫腰。發現拴柱子正對他望。老頭兒笑了，佈滿花白! SS 的嘴 M 張關，露出雪白整齊的一排 
牙齒，發着白森森的光亮。這是 I 副老年人少有的牙齒。 

這一笑縮短兩人間不少距離，拴柱子那張平常缺乏表情的瞼上，也有了笑意，他淸淸發乾的 
喉嚨： 

r 老大爺，請問你，到郭爾羅斯前旗還有幾站？」 
r 老疙瘩，」對方透着很親切： r 你到 r 前郭旗 j 啊？」 

「不，我是到『郭爾羅斯前旗 j 」拴柱子說着有些扭嘴的奇怪地名，爲了怕對方联不懂山東 
f 別加以解釋••「就是，就是和扶餘縣隔着一條松花江的 r 郭爾羅斯前旗 j 啊。」 

「我知道， j 老頭兒並沒有笑他，很有耐心的對他說： r 郭爾羅斯前旗，是蒙古人叫的 Jti 
方，我們都叫前郭旗，其*是一個地方。」 

「老大爺，你在那裏下車？」拴柱千希望與對方同路。 

「不一定こ 

拴柱子第一次联見有人坐火車，沒選擇那個站下車，他想對方可能沒打錤，随時準備被護路 
巡*趕下去，好容易找到一佃和氣的旅伴，偏偏是個 r «« J 。想爲老«兒補强票，出門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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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總會遇到困難和手頭不方便的時候。 

可是拴柱子還沒有開口，老頭兒又薄話了： 

「老疙瘩，你大敁是個睜眼瞎，看不懂站牌，我來吿訴你，」他很有耐心說下去：「到前郭 
旗還有；.-站，這 I 帶都是一抹平川.，沒有山，也沒有土嶺。不過，前郛旗站很好認，你先看見車 
站前一個上粗下钿像個额濂似的煙囱，那是狡 m 廠，在發電厫後面有座高土堆，人們叫它山，你 
只要看滴煙囱，看溃土地下車便沒錯兒。」 

拴柱子正要向老頭兒道謝，老頭兒迅速的站起來，向車廂門口走去，脚^}快，不像剛才進 
來的樣兒。 

火車巳經滅速，並發出刹車吱吱聲，那個坐在對面的年經人也站起來了 0 

r 乒！」 

突然，車外傳來槍聲，尾音拖得長長的異常凄厲，又杳怕又好奇的拴柱子忙用嘴呵着熟氣， 
抹擦出一片透亮的地方向窗外張望。 

窗外雪地中，有五六匹馬，其中四匹騎了人，兩匹馬鞍空着，飛快的隨着火車奔跑〇 

已經快看見站上的揚旗了，車廂中又灌進來一陣冷風，原来車門 E 被打開，拴柱子囘頭看 
時，那個老頭兒和年輕人不見了。 

他忙將頭部抵着玻璃窗再向外望，先是一團灰灰的影子，從車門口 i ，正巧路上 一 ffi 大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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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的馬背上，隨在其他馬匹後面向前飛跑，經過拴柱子的宙前，似乎知道拴柱子正向外面望，還 
向他榣了榣手，拴柱子看淸楚了，是剛才同他談話的那個老頭兒〇 

正在驚疑間，又見一幽黑彤躍出車廂，但沒有鹛上馬背。是馬的臀部末端，被取了下來。誰 
知身子還沒有完全着地，便抓緊馬尾，居然向前衝躍，安安穩穩的坐在馬 IK 上。 

拴柱子看他跌下躍起時，大氅被風吹得觊起來，裏面有？ - ff 黑色的九龍帶，一支二把匣子把上 
繫了紅網，挿在九龍帶上，那個人就是坐在對面隔間的年輕人〇 

現在六 匹 馬一偏馬頭，向着車站的左側方向飛馳。馬蹄翻起稂 S ， 如问在狂風捲起濃霧，漸 
漸看不見他們的影子。但另！陣澳霧又從後面級起 C 是來自窣站的保安除， 有 三 t 匹 馬，每人 
都在右臂上掛了又粗又短的馬槍，鞍旁掛了叮噹作锻的馬刀，追了過去。 

車在站上停了，上來二十多個着了黑大狢的巡警，對毎個乘客《査，並不住的用 r 嫣拉巴子 
」 r 忘八蚀子」口頭語 m 着。 

車在站上停了一個多鐘頭才開，坐在門口的兩個老頭兒低聲聊起來。 
r 沒想到車厢裹有兩個 r 紅鬍子』。」 
r 大槪是 r 大靑覩和小白蛇那一夥 j 。」 

「刚才應該攔腰抱住他們，領筆大貧。」 
r * 是腦袋瓜兒過年吃餃子吧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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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火 車 緩緩的停下來。 

拴柱子看見薄择 籠 罩下的車站對面，有着上下粗 中間 細的大 煙囱， S 有發電廠後面那座被 S 
所裝飾的土堆。 

但他仍舊不放 心， 捎了行李走到車廂門口，向一位老頭兒客客氣氣的問 ： 
r 老大爺， 這是郭 爾羅斯前旗嗎 ？ j 
r 老疙瘩，快下車吧！」 

在 老頭兒 催促間，火 車 又 開始蠕動。 拴柱子 忙推開車門，慌慌張 張拖了行李向 車外擠。一脚 
沒踏在梯子上， 捽了下 來，幸喜月台上也 有 一#!積雪。 

道時一陣風撲過來，如同一盆新從深井中打上來的涼水，潑在赤裸裸的身上，那份寒 i 骨 
入髓。自恃年輕火力强不怕冷的拴柱子，第一次覺得那身棉衣如同單褂子，奄不抵寒，上下牙齒 
不由自主的發出「得得」聲苷。 

他從月台上爬起來，得向候車室奔去。郭爾羅斯前旗車站也是|棟灰色尖頂哥特式建築。拴 
柱子進了候車室，發現當中生了一個大 r 蹩烈器」，大塊的無煙煤，把生 ift 餺成的爐身和半截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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囪，燒成暗杠色0 

拴柱子頭不得 一 切，放下行李便向「蹩烈器」邊俱，誰知越供越冷，道時一位年老的站エ過 
來說： 

「別靠爐子太近，小心着凉。」 

拴柱子聽從的在木椅子上坐下，停了一會兒才感到有絲暖意。 

在郭爾羅斯前旗下車的人並不多，候車的人也很少，站エ很悠閒的樣兒，一雙略呈黄灰色的 
老眼，打 * 拴柱子一大陣子。然後用手理了理兩角上 M 的灰白色鬍子： 

「小兄弟，你是刚從山$?」 
r 嗯。」 

r 投奔誰？」對方很關切的樣兒又間。 

「山東煎餅舗。」 

「道裏並不大，算起來也有二+多家煎餅舖。別看煎餅舖是小買賣，通都有個字號，小兄弟 
你是找那一家啊 ？ j 

老站エ很热情也很健談，拴柱子覺得出門在外，難得遇見道種好人，他突然也 i 很在行的 

說： 

r 老太爺，你也是山 f 吧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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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不，」老站エ笑了笑：「我是滄州人，冀、魯、晉在||*算是大同鄉。」他一面**，一 
面向候車室外望了望：「要投親靠友，早些走吧，天晚了人生地不熟的難找啊，誚你再想想看， 
那家煎餅舖是什麽字號〇 J 

拴柱子挖空心思，怎麽也記不起來，表舅那家煎餅舖是啥字號，似乎老娘沒說。王家二表叔 
也沒有叮噸清楚，他急得伸手抓頭髮，破舊的毡帽頭被抓下來了，跌在地上，他看見帽頭裏有張 
紙條，突然! a 起，暗駡自己. • 「眞笨的像條老草 It ， 把表叔寫的宇條兒給 忘 得摒蛋淨光了。」 

他忙拾起帽子和字條，遞給老站 H : 
r 老大爺，你看看這條子上寫些啥？」 

老站エ遲遲的接過去，拉着架子，瞇縫起眼， 端詳了 一陣子： 

r 唉！»是人老啦，看字桷豎都不分辨啦，唼咹， j 他咳漱着走到行李房，*給另一個年輕 
小站 X ,小站エ低*唸了一遍，他哈哈大笑着囘來： 

「小兄弟，你怎麽忘了呢？啊，你找的是鴻記煎餅舖，那是咱老去的地方，糾，你是趙大鑰 
的什麽人？」 

检柱子在家勝母親講，表 W 沒有娶老婆，是個老光桿，他怕老站エ弄錯了，忙加說明： 

「我是來投奔表舆，衷舅不是女的 。 j 

「嗷，!_-老站エ的眉頭縐起來，一副沉思的樣兒：「你表 II 有多大歲數？«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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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小五十啦？」 

r 是不是腮上有個大黑痣，黑痣上面有三根長毛，」老站 X 又滔滔不絕_下去..「他是趙 
大嬸的堂弟，趙大檐三年前開春死了當家的，便把『老趙頭 j 找來幫忙， 18 ^銪，你是找 r 老趙 
頭 J 」。 

r r 老趙頭？ j 」拴柱子從沒聽見有人用道®稱謂，他的 Ht « 得發燒：「不痛老大爺，我從 
沒見過表«的面。」 

「準沒鍺兒，」老站エ热情洋番的：「我記起來 了， 二十多家煎餅儀，只有他家姓趙，你 
看，」老頭兒向外一指：「就是道條大街，一直走，到 了 十字路口，向左拐，再一直走， S 到商 
場，進了商場大門，第二家便是山東鴻記煎餅舖，準沒銪兒 。 j 
拴柱子似乎聽淸楚 了， 重新捎起 行李， 臨走時瞼紅脖子粗的： 

「老大爺……」後半句却接不上^^。 

「菊謝 OJ 老站エ接上話頭兒，看他臨出候車室門時，特別叮囑：「小兄弟， r 後尾 J (尾 
發 r 仁兒 j 音〕，再勸吿你一句，關東可比不得山東。冷得够受， I 進屋躀件大亊先脫外面衣 
服，別把#^進去。還有在屋外凍過了頭，不能先在旺火上烤手脚，不是嚇晚你，手指脚趾都 
會烤化了，«成殘廢〇」 

拴柱子镇敎過道一带的冷，比起畏春冷得多，至於烤化手** tt 却*他又想！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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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的「不 Mf 首，吃 S 在眼前」，忙說： 

r 老大爺，謝謝你啊—こ道次他把 i 詞兒學#了。 

「咱要$在站上値班，定規送你到地頭。」 

拴柱子再度道謝， 一 出候卓室，又陷於寒^裹。沒走多逮便感到一雙脚雖然能：^來，踏下 
去却木木的，似乎不爲自己所有。但他缠沒有忘記站上的老站エ，由老站エ連想到從天津到錦州 
途中遇到的那位在長春經商的大攀櫃。同樣的都很和氣和樂於助人。 

現在道個陌生的小城，輅個呈現在拴柱子面前。 

通是個奇異的小城，沒有坡臁和寨子，沿着嫌路一長條的横11在松花江畔的大草原上。 

馬路似乎比兩旁的房屋地基低了一尺多，走進每家商店的時候，都得先爬上111五級台階。 

店舖都是紅磚砌成，突出的砩柱超過房子的平頂。在房頂上面又沿着®柱砌了一個連一個的 
半園型矮耱，在每個半圓型矮臍上錤嵌了 H 案和商店字號。 

火車站附近街面上的店舗並不太多，店舖門面上除了锒好的字號之外，還掛了幌子。藥店門 
〇有一長串木製甴底黑巴巴的大背槩，帽店、靴店.，同樣掛了各型木製帽子和桂、靴。 

郭爾羅斯前旗，只有+字型的兩條主街，由車站到+字路口，顯得燈火很暗淡。過了+字路 
口，一赶走下去，便是聱察箸、旗公署、税捐處、郵局等各種機關。出了市區，再走四+多分 
鐘，是去扶餘縣松花江邊的渡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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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條横路，一邊商店林立，加上市場，比,另一邊通往 aaIK , 大靑碡»子，四角 
有碉樓，代表了財富的堆積站〇 

拴柱子按照老站エ的指示，到了十字路口便向左拐，走了一 小段路，便*見一座像牌坊似的 
大木門，當 - a-w 了四個一尺見方的黑字，拴柱子也不認酿，他停下凍得麻木的#脚，站在那裏東 
張西望。 

首先望到牌坊旁邊，有一家店舖燈火特別明亮，門口掛了兩個像家鄕娶親挑的網質彩 S ，說 
它是燈又不是方型，而是個圓简简，下面飄着紅布條兒裁成的流蘇。 

大晚璃門內有着窄窄的屛風，屛風後生着大火1«。兩面一拉涠的大炕，炕上？*几，許多 
人正在大吃大喝。 

在炕的盡頭，第二問屋子都是小房間，桎過許多城市的拴柱子*出門道，那是一家大飯莊。 
在飯莊對面同樣也有一家店，門口不是®籠而是半月型的大木牌，漆成古銅色，木牌下面兩角拴 
了杠布條兒，也在寒風中搖擺掊展，不遇木牌上寫的不是方型中國字。而是像春箪拥出來的一大 
團1 tit 曲曲的蚯蚓。 

检柱子望了一陣子，附近的道份助热一一,如同集場，大概是啥「市場」了。正巧從裏走出一 
位幹勞力活的，扭動着兩隻脚，東倒西歪的_，老遠便嗅到一股酒氣，拴柱子只好上去問： 
r 大叔，鴻記煎餅 M 在那裏？」 


r 嗯， j 對方用手向牌坊內一指：「進——進市埸內右——右——右手第二家，哇！」大嘴 
一張活像 •« 泉，吐了一堆，把雪溶化了，如同新出甜的年糕，還！■热氣兒。 

拴柱子怕他搾倒，過去扶他。對方又把手一揮： 

「俺_俺 I 沒喝醉，還差幾——幾盅。 J 他又用杻動的步伐走着，邊走邊扯起粗©的嗓 
門，直腔直調的吼 •• 

「家住山東，在山東， 

段人放火，逞英雄噢：：：」 

「哇！哇！ j 一 面走一面吐着走逮了〇 

拴柱子看到這位喝醉的陌生同鄕，產生一氇說不出的 f 。他有些胸口發悶，眼睛發®，他 
想不透辛辛苦苦賺來幾個錢爲啥喝酒呢？怕冷嘛，喝一兩盅 M 刀子暖暖身子就行了，爲啥要喝得 
當街大叶特吐，如果是留在老家的爺娘知道了，不知有多傷心。 

Y 他不由自主的搖搖頭，表示爲同鄕難過。然後進了市場大門。在右手*見有一排低矮的小瓦 
^房，第二家門口同樣也掛了一個半圆型的小木牌，只有半張煎餅那麽大。木牌可能経過*期的 R 
吹霜打，早已失去油漆的光澤，幾乎連上面的字都看不淸楚。尤其那兩片^^，只剩寸許，風再 
^ 吹 也飄蕩不起來 了。 

. 拴柱子想道可能是老招牌，招牌越老，生意越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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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走到門前，門上的玻璃同樣被暧 霧 所遮，看不淸裏面情形。不像那家大飯莊，一個小夥計 
專擦玻璃大門，亮堂堂的。 

他 s 男氣，用力拉開風門，剛伸進脚，一大團暖氣携來，與外面成爲兩個 f 。 

店內燈火不够亮，蒸氣和食客的廉價煙葉噴篇，使人一時着不淸楚，還薫得眼睛發 e 發痛。 
他一怔，後面的門 r 啪！」的一漀關上，碰痛了脚後跟。原來門上检了一條强有力的粗彈簧。這 
時一位身材粗矮，膜中圉了青色困布的男人過來。 

r 老鄕，把行李擱道，炕上坐啃，上頭暖和。 j 同時很勤快的伸手接_柱子的行李。 

拴柱子®他把行李接過去，放在長條凳上，有些激動顏着®兒問： 

「我 —— 我是來找俺表舅的。」 

「你表19姓啥？」對方望着四遇正在大吃大喝的客人，想從客人當中找到检柱子會尋的表 

舅。 

「他姓趙，就在道店裏。」 

「你是那個莊上的？」店夥扯起團布擦油賦膩的手。 

「俺家住九空橋，姓李，俺姥姥家是劉家寨，俺表勇叫趙 —— 趙宗之……」拴柱子語無倫次 
說了 I 大堆〇 
r 你叫哈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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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检柱，」對方一液#澳的眉頭：「我就是你表舅。」 

检柱子道時才 S 淸腮邊那顆痣和三根長毛，表舅找到了，髙興得差點掉下眼淚，正要%嘴. 
訴说自己來逃荒閫醐東投奔之意，突然裏面傅來拍擊木板的«眢。 

r 拴柱，」表舅親切的喊他的名字，把 r 子」字給省略了：「現店裏正忙，你先上炕坐一 
坐，一定還餓 S 肚子吧，我先給你弄吃的，等忙過道陣子再 r 拉 j 。 j 

現在拴柱子已經習慣店中的氣氛，炕上矮几及地上方桌，有不少的客人。 

趙宗之跑到木隔畐前面，從小宙洞中，端了兩大盌熱氣腾騰髙梁米粥，給一 i 車的大掌 
鞭，然後匆匆忙忙到小窗洞又講了幾句話，立卽又傘了一大捲煎餅，一盤黄豆芽，一盌苞米粥， 
放在拴柱子面前。 

「先填飽肚皮。」 

投柱子感到锇了，便張嘴吃起來。他看見店中只有趙宗之一個人，送煎餅、送菜、送粥、* 
酒，忙得圃團轉，仍舊供不應求，到處聽喊： 
r 老趙頭，老趙頭！.……」 

「來啦1索啦！」 

客人們活像_蟲，來一波又一波，他們吃得又多又快，喝酒的$少〇* N 1*去了，0中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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剰下一個醉鬼伏在矮几上，呼呼大睡，沒有許久進來了兩偁人，打了個招呼便把他連抱加拖弄走 
了。 

趙宗之收拾盌筷，拴柱子想幫忙時，從木隔扇後面走出來一位髙大健壯的女人。挽着巴巴 
頭，挿了銀簪子，一雙改組派又尖又大的一雙脚，黃黄的大臉滿險的笑，望着拴柱子。 

「道是我大妷こ趙宗之說：「拴柱，是你大表妗子。」 
r 大表妗子。」拴柱又扛了險。 

「家裏糞吧？」 

「好，」捏柱一想脫好不對.•「就是年頭子差。」 

ru-f.v. 不碰上大联年，誰肯離開那一畝三分地和老祖堕。拴柱，你來了，锥管放心住在道 
裏，別說是親戚，躭是同鄕，有一盌稀的，也分給你半盌。」那口脗同王老太太見面時一樣。 

趙大嬝一銳，拴柱子更加放了心，雖然笨手笨脚，也跟着收拾盌筷，隨在趙宗之身後，把碗 
疾送到木隔 S 後面鍋台時，看見 I 個女人，紫了兩條長長的辮子，穿了藍布桶袍，外面單了件大 
紅毛衣，臉§臃角，裝着沒有看見拴柱。 

r 大柅啊，」還是趙大嬸先嚷••「見見拴柱，检柱你今年- hk 啦？」 

「十七。」 

「你們同政，幾月生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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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六 f 三。」 

r 啊 ，大泥正月十八，是表姐。」 

趙大垴有副好嗓門，一個勁的咦，大妮却立在那裏俄塊門板，動也不動，趙大嬸伸手一拉 

扯： 

「表姐表弟，今後天天碰頭，有啥睇的，叫 表弟，^^姐。」 

大妮 囘縳身子，拴柱子却沒有敢抬頭，只看見大妮 藍 布 棉袍下 面， S 出一# 着 了術生裨 ，裤 
外套了紅毛線襪子， 繍 花棉鞋，可能天天围着 鍋台轉 ，繡花 棉桂上 一層油垢，那雙脚沒有篇過， 
任意發展，够大的。 

兩人誰也沒喊誰，等於 相識 了。 接 下去 便忙了 一大 陣子，把店內淸理好了。 

趙宗之移去坑上的桌子，又從對面炕上搬來行李，要检柱和他舖在一起。這時趙大嬸，在對 
面炕上拉起！條藍布被單，又熄了電燈，娘兩個摸摸索索，脫衣服。 

检 i 一次同娘們炕對着坑睡，有些不習 憤， 怔在那 裏。 

r 旣然來了關東1就向前闖，現在是冬天， 就 待在 店 裏， 不缺你吃的用的，等来年開春，再 
給你找個路道。」 

拴柱現在是一塊石頭落了地，並不慌張找工作。 也知道乾 着 急沒有用，只是對新環境不太習 

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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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_吧，有話明天脫，」趙宗之看拴柱終於脫得赤條條的進了被薄，低 S 說： r 明格我着你 
表姐給你縫個裨叉(郎內裤)。.一 

雖然房中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拴柱的臉還是紅了。 

三 

煎胼舖道行買*,賺的全是辛苦錢。 

擺在 r 趙氏歴代祖先之神位」擱板上的鬧鐘， 三 點整便*了，活像警鈴，«醒了所有的人。 
趙宗之、趙大嬸、大妮、拴柱子都離開熱被窩，摸索着穿上衣服，才開電燈和禧好行李。 
雖然房中隔夜的餘溫尙在，當穿鞋下地的時候，仍不由自主發出 r 唏唏咧柄」的畏寒聲。 

他們把拖好的行李，叠堆在炕頭上，然後在兩個炕上攏上六七張1子。 

等用热水洗罷臉，趙宗之和拴柱便穿過厳寒的後院，到磨屋裏套上牲口0煎餅糊0 
煎餅糊要磨兩穐，一種是高梁， I 穩是小米。 

首先把隔夜用溫水泡透的髙梁和货豆摻在一起，再將貧熟的高*米揉缠去，約佔五分之 一0 
因爲不加热米，會粘住轻子。 

牲□園着磨道轉起來，趙宗之用杓子把 n 好的髙梁5子^8水倒！ g 色的 K 液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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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® 着 •一盤 li 嘴子流入下面的大瓦盆** 

牲口在«,拴柱子也跟着轉，不是怕牲口偷槲，而是活勳活動腿脚，省得凍面了。 

道時在前店的娘倆更加忙碌，趙大嬢攤煎餅，把煎餅糊到鍪子上，用丁字型的抹板抹成圆 
型，熱装子上的煎餅先是冒出一陴热氣，接着邊上類起來，當中起了小泡，揮發出一股^^便熟 
了，揭下來放進籯策裏，上面用洋麵袋做成的小棉砌子盖好，省了涼了或變硬了 0 

客人們多數客歎新從鍪子上掲下來的煎餅，又軟又香，但是顯客一多，便供不應求，只有先 
烙好它幾+斤。 

當趙大嬸忙着烙煎餅的時候，大泥便着手弄菜，一大盆炒綠 S 芽，一大盆炒黄豆芽，擺在未 
隔扇的擱板上。然後又煑一大鍋豆腐，又白又嫩的豆腐，毎塊有拳頭那末大，放在鍋裏加鹽加豆 
油*:,「千滾豆麻菜滾魚」，這鍋豆腐終日不離火，豆腐塊貧得變成了蜂子窩，只要一掀鍋蓋， 
香味使人直流口水。 

除了炒菜便是炸魚，先在魚身上途了一層麵粉，放在滾油鍋裏炸，魚被炸得又焦又脆。道是 
山東莊稼溪最喜歡的吃法。逮離家鄕的他們，不管是鹹魚，還是冰得像冰棒的鮮魚，只有炸焦了 
i 才過癱，什麽淸燉、紅麂都沒有興趣。 

每家煎餅舖，最少有三口大鍋，錫底從早到晚不斷火。一是焓豆腐，一是商梁米粥和苞米 

粥。相反山富歎的小_，却很少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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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現在才弄浦楚，關東的高梁米和苞米因爲天候關係，收成得' 1 '-。雖然不及關內的莊稼， 
粒粒都熟透。可是贲起粥來，粒子大，爛得快，又香乂軟。 

大泥洗過臉，便14<:|着鍋台轉，她沒有時間仔細打扮，只把烏溜溜的頭髮，梳了兩條粗粗的長 
辮，辮梢過去都是挪了頭繩，現在拴了兩條纷紅色的小裯布，結了個蝴嵊結。 

拴柱又從磨房端來一大盆小米 V!; 餅糊，大泥濃眉下的一雙大眼和善的向拴柱一望，然後§ 
移到案板上。检柱完全懂得她的窓思，將瓦盆輕經的在案板上放好，並順手接過大柅通給他的另 
一個空瓦盆。 

栓柱幾天下來，看到大坭並不害臊，他覺得大泥不算美，身材高得如同大男人，宽寬的一强 
盌色瞼，大眼、高鼻、闊嘴巴具一種爽朗的性格。 

平常 M 客們很少 rj 到她，從有客人進門她便同母親在木隔扇後面忙碌，攤煎餅、裝菜、裝 
粥。招呼客人的是趙宗之和拴柱。 

拴柱子雖笨手笨脚，終日却不閒着，處處自己找活兒幹，趙大嬸由内心裏客歎道個孩子。 

ri - ■大敗地凍的大淸早，他們够辛苦了，其 寅 還有比他們更辛苦的人。那些趕 車 的 「車 老板子 
」們，胃着連皮襖都檔不住的刺骨寒風，趕着大車，渡過冰封的松花江，由扶 餘鄉間 到了前郭 旗 
揪枝。卸下裝在車上的大豆的蔴袋，然後趕到煎餅舖去吃 早飯。 

到了抓餅舖門前，習*的在門外跺跺脚，把锒靴上的8泥跺乾淨，再拉 M 風門， I 面向屋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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逛，一面摘去皮帽子，解開紮腰脫下外面的老羊皮襖。 

這時結在眉毛上活像珍珠似的冰兒溶化了，老年人鬍子上的大冰塊也溶化了，用手一抹，大 
« R« 着： 

「老趙頭，兩斤))!:餅，！盤炸魚，大盌燉豆腐……」 

毎個人面前，大盌盤小子的弄了一大堆，外帶着趙大嬸免黄供應的一小盌麵«和大葱。他們 
吃得唏呷呼嚕皤成一片，沒有多久，毎個漆黑的額角上，向外冒汗。 

他們來煎餅舖吃早飯，很少脫話，因爲要趕着多拉幾趟，房中再暖和也不留戀。 

一個二- f 多歲。戴了鬼子毛耳圈，外加大皮帽的當地年輕小移子，隨着山柬「車老板子」吃 
完了飯，在趙宗之收盌的時候，低®說。 

r 老趙頭，大靑龍又從 r 班房 j 溜了，還大模大樣坐火車……」 

「就是你的話多，」車老板子向門外推他，看樣子他是跟窣的下手。邊走還 S 猶未盡的說： 
「詳細的，晚上我再說給你晓……」 

兩個人走了，這時店裹客人漸漸少起來，雖然客人不多，他們並不休思，全日供應，絕不按 
早、中、晚三個時辰做生®：，平常休息。 

拴柱聽見剛才那個小夥子的談話，他抽個空兒間趙宗之： 

「大幹玢的 ？ j 






松见江畔 • 112 • 


「紅«子。」 

「——」拴柱子悝了，關東的「紅鬍子」與「人參、炤皮、畴粒草」 一 樣的出名，就和家鄕 
r 拉桿子」的一様。 

「表 興，」 拴柱子又說.•「我見過大青龍，他在火車上就坐在我的對面。」 

「別瞎說。」趙宗之聚張得聲眢都變了。 

r 不撤謊，表 舅 我是眞眞的和他坐在對面。」拴柱委屈的補充脫明。 
r 你道個傻蛋，」趙宗之舉起手來，差酤打下去： r 你簡直糊 - t : 得像一鍋粥，」趙宗之 S 音 
低低的：「小心敎腿子們聽見了，弄了去過堂，抽皮鞭、坐老虎発、灌煤油。就像大靑描，被灌 
得壞了五臓，臉上發靑。以後要記着一間三不知，留着那條小命，囘家見你老娘。」 

趙宗之脫了一大堆，拴柱子才®到害怕，知道不是闹着玩的，趙宗之接着又脫： 

「勝到客人們再說這些，®音越說越大的時候，就用手指指 tt 上。」 

績上有個紅紙條兒，海了四個方方正正的黑字。拴柱子雖不成字，却不 IE 得在老家過年時貼 
春聯，什麽 r 抬頭見窖」「黄金萬兩」 r 福蘇 II 宫」。他弄不淸，這張紙烧與「紅 S 子」有啥關 
係0 

「你只要一指，他們躭不說了，就是脫，嗓門也會小些？」 

「表|9,那上面是不是寫『抬頭見喜？.|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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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你沒念 過窨啊？ j 趙宗之很驚奋： r 那是寫的 r 莫談®亊 j 。 j 
r 啊！」其 寅拴往 並不馕字或 

「以後有空兒我敎你念幾句省，省得是個睜眼瞎子，中不中？」 

「那敢 情 好。」拴柱高興得直裂嘴。 

投柱子送待洗的 S 筷到後面，大妮接過去，放在溫水裘洗滌，聲音也低低的問： 

「二叔和你說啥？」 

眞是女人耳朶，拴柱子故葱搖搖頭0 
「我！8見啦 ，像 是二叔不高興的樣兒。 J 
「他要敎我唸 害。」 

拴柱子說完了想走，大妮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珠，活像一把利鏟，在他 Ht ヒ挖了幾鏟，表示不 
55宮〇 

等到中午過後，客人故去，他們才圍在桌上吃起飯來。大婕爲趙宗之燙了一小瓷壺酒，趙宗 
之就 着炸緘 魚慢慢喝。 

幾杯下肚，瞼上有一點紅忿，話匣子打開了： 
r 拴柱，年輕漢子聞關東，有兩樁亊兒要記住。」 

「1」拴柱唏哩一^吃粥，耳朶却很留心的 n 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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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一椿：別看關東到處是寳，道資是給有主見和勸快人的。我是够勤快的了，吃！8的就是 
沒有主見〇人家開荒，我也跟着開荒。人家伐木頭，我也跟着伐木頭，人家去挖 r 棒錘 j ( 卽人 
參)，我也段着挖 r 棒錘 j …… 除 了 『紅 S 子』双〒水幹過，樣ぼ^全 了。 道山® if 那山高，到 
今格算起來，來關東快卅多年，啥也沒啥！」 

趙宗之不勝感慨的搖了搖頭，端起酒杯在嘴上又抿了抿。 

「別看不起那些老鄕親們，晚上來喝兩盅。一是關東冷，一是想家。喝幾杯身上暖和，隹« 
的囘到蒿舖，倒頭便是大天亮。在這個小城裏，除了賭聽琴 書， S 看蹦蹦戯，天寒地凍，無處可 
去。另外能去的地方，便是澡塘子了，今晚我帶你去澡塘泡泡。」 

趙宗之之 A . f .. 沾手指上的魚屑和油潰，道時趙大嬸已經吃飽了，到後面弄晚間的菜。大柅還在 
! t 慢的吃着，趙宗之看了大坭一眼，然後拿起空盌： 

「大妮，給叔叔裝碗-如米粥来。」 

大坭走了，趙宗之才歷低聲音表示： 

「我說的沒有醉話，沒有廢話，等你有一天混出個名货！，千离記着，喝兩盅沒啥，可別沾上 
女人。古人說得對 r ^ 子無情，戲子無義 j ，這穐货都招レ.不得 ……」 

大泥已將粥端來了，趙宗之忙停住，昏漘的眼珠中佈滿血絲： 

「記着表舅的話，我是過來人。現在想囘過®去，重新再走一遍，不成嘍， j 他捶捶脹眼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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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1骨頭架子_散了。」 

拴柱的粥吃完，大柅又給他添了一盌。大 S 脫： 
r 乘熱快吃，我再添。」 

拴柱子想想毎頓都是吃八九盌，眞有點不好意思。誰知大嬸却在後面大聲說： 

「 r 人是续，飯是網 j ,你正在發『身量』，能吃能喝才結寅和有力氣。」 

娘兩個一拉一唱拴柱反而無法吃第九盌了，匆匆的吃完，大泥上來拿盌時，他搶着把空盌送 
囘去〇 

這晚，等收了生意，趙宗之眞帶捏柱去澡塘子。 

臨走，大妮打開木箱，取了布包， 拿 出新 縫 的小褂和 「裤 叉」交給检柱。趙宗之則#^一件 
舊老羊皮澳： 

「穿上，外面冷。」 

兩人雖穿了皮襖，仍縮肩弓背，在街上走着。 

街上行人少得可憐，雪堆在路兩邊，當中只淸出二三尺寬，像冰凍的河面。硬得又如同石 
塊，看不出碎石路面，還是土質路面。 

他們轉到與主街平行的一條窄窄的小街，多是住家，房舍是濟磚，宙子外面上了木板，木板 
縫中透出絲絲光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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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 了 一大 W 子，前面一座很氣派的四合院 ，門口 有兩盡玻璃斑，照在積&的街上，格外 明 
亮。他們班過門前的時候，輓見裏面傅出胡琴聲音，似乎很热鬧。 
「表舅，道是不是戲囡子？」拴柱用凍得發木的嘴巴問。 

「蘭香閣，缺子們住的地方。」 

拴柱會唱「货油郎獨佔花魁」琴窗，似乎婊子並不像表®所說的像老虎，無情無義的專吃 
人。拴柱想：不管表叔說得對不對，自己道輩不會儎「*油郞」那末糊塗，稹31錢還要養活老娘 
呢。 

過了「蘭香閣」，一座像倉庫似的靑碑大房子，裏面黑黑的，趙宗之指指說： 

「逭才是 r 松江大舞臺 j ，只唱蹦蹦戲，開春才有戯班子来。」 

從「松江大舞臺」過去，看見街頭上一枝®桿，燈桿上掛了個紅色大燈龍，燈«上寫着字.. 
「快 到了， j 趙宗之對拴柱說： r 那—永安池的进》。 」 

兩人到了門前，玻璃門關得緊聚的，玻璃上也海着「永安池」=個字。 
推開門，暖霧比煎餅舖還要濃。門口是栅臺，伙計們有的穿背心，有的打了赤|19，只穿一條 
短裨。他們與趙宗之很熟，！個個親切的喊着 r 趙老先生」並向內讓。 

房子當中，生了兩個大「蹩器烈」，相當的热。沿膽兩排躺椅，椅子一頭高，一頭略微低， 
鑰椅上面鯆了垫縳白被單，還有毛巾。客人們只圍了 H 巾，蝙在那裏吸埋噶茶，茶壺就放在躺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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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尖榧上。 

有的客人 E 經睡着了，發出鼾聲，黑黑的胸毛 il 還有汗珠〇 

另外一個黄皮瓜瘦留了小平頭的夥計，坐在馬扎子上爲客人修脚。|看客人那雙脚，便知是 
來自魯南山區。從小穿浸了桐油的 r 爬山虎」雙臉鞋，把脚指 il 節和脚底板磨了一層老繭。小夥 
計用鋒利的侈脚刀。把老繭一片片削下來，削下的老皮黄中透着亮兒。削一削，摸一換，直修得 
只剩軟皮，還不出血星子，這就是一門絕活兒。 

一位大伙計把趙宗之拴柱子引到兩張併排的躺椅前，躺椅兩旁還隔了木屏風。趙宗之脫去所 
有衣服，伙計用一支帶了鈎子的桿子，把衣服掛在牆上的掛钩上。掛鈎相當离，一個男人站在躺 
椅上也够不到，三隻手再能也無法向口袋中 下手。 不過，瞄上還是貼了不少條兒「莫談國事」、 
r 贵 m 物品財物請交檷上保管」、「貴客當心」。 

拴柱子也脫了，露出身上一層又一層黑灰色浮皮。自入秋便沒有下過水。樹火的溫度，使皮 
坩發癍，還有蝨子咬過的地方也糜起來，忍不住用手抓，一抓一條條的白印子0 

夥計泡來一壺热茶，還有一盤瓜子。 

趙宗之領检柱到池子裏去，池子單獨一間，門 P 掛了半截藍布門帘。出出進進的人，早己把 
門帘弄得濕濕的0 

一共有兩個池子，一個大些，一個小些〇小些的水®一點，大些的水很混，都窗着熱氣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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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想下那個淸水池，趙宗之忙阻止。 

「水太燙，先在大池子裏洗。」 

拴柱子把脚仲下去，大池裏的水也够燙的，停了很久才把身子慢慢下去。他看見趙宗之沒入 
池子斑，釕服的閉着眼 iri 喊 r 拂！拂！」 

池子褒有老有少，有肥有瘦，不少客人，多數閉眼在那裏泡，以爲他睡着了，誰知停一陣子 
使用手撩一點水在 1,3 頭上。 

一個又 m 又黑的小胖子，把濕 M 的毛巾叠起來，擱在額角上，兩眼望着天花板，躺在池邊上 
唱小嗓： 

「蘇三離了洪洞縣， 

將身來在大街前•：… 

未曾……」 

還沒唱完，發現趙宗之在池子裏，忙坐直身子。 
r 大寄，您好久沒到 r 塘子 j 裏來了 〇」 

「生意 忙。」 

r r 老爺子 j 快從對面來前郭 旗。」 黑胖子 用 粗粗的嗓門說 ，聲 苷並不 高。 

「我知道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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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«說大 S …… J 

「你們東家怎麽樣？」趙宗之打斷對方的話頭。 

r 老樣子，想娶小，老太太從黄縣趕了來，又駡又打，還罰跪在老東家的牌位前一個晌 
午こ 

「你們東家，是個孝子。」 

「好在孝傾，有老太太—，要不然早把 r 蘭香閣 j 的小吠子弄進來，那算啥。」 
r 你們大奶奶呢？」 

「老寅人，只知道哭，三脚也踢不出一個屁来。」 

兩個人無休無止的談着，栓柱子頭上早已經冒汗。趙宗之向一個打了赤膊，只圔了一條圍巾的 
伙計打了個招呼，伙計要投柱上來，平躺在池沿瓷確上。用一塊又 m 又黑的毛巾，在水中一浸， 
然後摔乾，鶼在手上，拍了個脆響。便在投柱子身上用力搔起來，描一陴，在水中濕濕手巾，擰 
乾再搓，拴柱子身上腿上，搓出一條條灰黑條兒，有豆螽那麽粗。 

等槎好了，拴柱再下水泡的時候，拴柱發現自己的身體，紅得如同大對蝦。 

他在水中泡着，夥計又爲趙宗之摧，搓好泡一陣子，才帶拴柱離開池子囘到躺梅。道時拴柱 
覺得身上又暧又舒遒，喝了杯茶，便躺下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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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就是光棍們的天堂，」趙宗之鬆鬆散散的說••「想當年我 f 年三十晚上睡在澡埔子 
裏，掌榧免#給吃的給喝的。吃了睡，睡醒了下池子泡。過年， LK 資都歇業，就是澡塘子 f 
開，照料住在城裏無家可締的光棍們 。 J 

拴柱子同，*趙宗之的說法，他已經領略出澡塘子裏的好處。趙宗之開始吃瓜子，也讓拴柱子 
吃。他總是把瓜子皮咬破咬碎， I 點也不在行。 

那個黑胖子過來了，正巧！個提了藍子的小販也走了來。黑胖子買了幾個蔴花铪拴柱。 

「這是玉合順的三掌 Is ,」趙宗之對拴柱吩咐.•「叫李大叔 。 J 
r 大叔。.一 

「是？」對方捵搞拴柱的頭，問着。 

「外甥。」 

「挺老寅的-到櫃上學生意吧。」 

「過陣子再說。」 

黑胖子坐在趙宗之的躺椅邊，又談起來。趙宗之吿訴拴柱，休息一會兒，還可以到池子裏 
泡。拴柱很喜歎那池子裹的水，切念着再去幾越。可是潷身覺得傾洋洋的只想随，在似睡非睡 
閱，又 BIW . 黑胖子提起大 we 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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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是生*:&,少說道些！」趙宗之勸他。 

「大 i 是條漢子嘛，道年頭就是這種人給咱們出氣 C 」 

「他也架票啊 C 」 

「他架吃洋鬼子飯的，不惹自家人。」 

「別談了吧，小心。」 

「腿子們我都認識， I 臉煙油子。今格，塘子*一個也沒有。」 

「還是談點別的〇 J 

「柳啥呢，就是談道個過癒。聽說大胄龍是在長春站大楔大樣上了窣，由小白龍在車上保 
鷺。巡警除和保安除，在車上足有百把人，都對付不了他。到了 r 哈拉海 j 車站，又拥了七八百 
人把火車給團團围住，還架上機關砲。你猜怎麽着，大宵龍和小白龍根本就沒放在眼裏，~個 SS 
子翻身，從車宙翻到車頂上。 r 二十出 j 一梭子，就把護路除長給幹掉了，另外 a 有七八個巡警。 
嘛得他們向後退，就乘這一眨眼的功夫，他們三蹦兩跳，跳上火車站房頂，一轉眼不見了……」 
黑肸千說得有聲有色，引來了不少人聽，發出「_啣！」讚嘆聲。 

昏昏沉沉的拴柱子聽起來，他說的一點也不對，離了！ I 。想張開眼晴，吿訴他們寅際情形。 
可是眼皮兒太重，睡睡蟲兒直向腦子裏 ft ， 舌頭也不聽使唤…… 

不知多久，被趙宗之推醒了。客人沒剩幾位。拴柱迷迷糊糊的穿上衣服，臨離開澡塘子時， 





看 


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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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對趙宗之很認眞的表示： 

「表舅，刚才我啥也沒說。」 

四 

已是歲尾年近了。 

當地人一過 w 八，大姑娘、小媳婦便炕上炕下開始忙年。到了小年前後，更食黑熬夜包餃 

餃子有兩種，一是酸菜猪肉，一是大白菜猪肉紹〇把包好了的擺在麥稽「蓋連」上，送到院 
子裏去凍。不到半個時辰，凍得像石頭蛋子。然後倒在專裝食物足有四尺高的大缸裏。有錢和偏 
用夥計多的人家。要包五六缸，足够由年卅吃到二月二。 

猪是自己餵的。酸菜是自己種的白菜醃的。另外便是用土豆子換來的粉條，用黃豆換來的幾 
十板凍豆腐，拿酸菜凍豆腐 m 肉和粉條。 

包餃子之外便是立沙包，還有紅雲豆年糕，蒸了出來，半截子金黄，半截子鮮紅，非常好 
漸漸的年*也潛入來自山東人的腦際，走遍天下，什麽都會忘，就是無法忘記純農村社會風 



味的年。 

很早，趙大嬸便計劃要辦年了，班是煎餅舖裏忙，她和趙宗之都走不開。 

經過她細細的思索，今年得像個樣兒。第一老頭子死了已滿三年，可以請個不掛孝彩色的灶 
王爺。第二拴柱來了——別看身材高，還是個半大小子——第一次 離 家， 難 免在大卅晚上想他 
娘。如果吃得穿得好些，也許會沖淡不少思家的哀傷。 

最後她想到要拴柱和大坭去扶餘縣辦年，那裏是個縣坡不像本地是個車站和*^。 

+冬 It 月出門，够冷也够受的。心疼孩子的趙大嬸不想讓他們搭乘「車老板子」們囘程空 
車。那上面沒舖沒蓋凍死人。還有辦完年貨囘來時，坐在蔴袋叠得高高的大車上，太危險。 

趙宗之之明白趙大嬸的用心，他不聲不饗託人帶信到柳樹屯大嬸的乾親家，找陳麻子，要他 
S 計趕架「爬犁」來。 

陳麻子接到信第二天便派了個小夥子，在大淸早趕來了「爬窜」，從外型看， r 爬犁」活像 

t 個低矮的小床，下面有兩條前頭上翹的圓滑的拖木，有的包嫌皮，有的只用堅硬木料。套上牲 
江 

花口，在雪地或冰上行走，比大車還要平穩、快速。 

松 

趙大嬸看「爬犁 j 一來，非常高興。先張羅小夥計吃早飯， 接着 撤出羊皮褥子、被子、毛毯 
^舖在「爬犁」上，就怕兩個孩子凍着。 

. $很少出門的大昵，更加高 興， 檐出梳 頭 匣子，躱 在木隔 扇 後 面打扮起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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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徽黑的 Ht 上塗上一屠粉，又學時髦在兩腮上抹一片_色明脂，*:上 *I 了口扛，只*眉毛 
太褒無法修飾和描亶，「算了」。大坭想：「巳桎不帶土氣了 〇」 

然後她又換衣服，紫色閃光锻袍，再穿上爹在世買的那件黑呢皮領子大衣，脚上！^ He 筒翻 
毛口皮靴。然後對着梳頭匣子上的鏡子照了又照。可惜匣子上的銳子太小，無法照出全身，《有 

點喪氣。 

她一切打扮妥當，並沒有立卹出來，仍站在两盾後面’大聲喊： 

「梅，你好了沒有？」 

「好了？」 

拴柱知道大 k 是喊他，自進了趙家煎餅鋪道一個多月，他巳由 r 拴柱」被大柅改名叫「 
嘛！」 

「娘！」大坭跗忙碌的母親說.•「我要走了！」 

趙大嬸放下手中的菜刀，再對女兒端詳了一陣子，也認爲挺不錯的了，活像自己年®時的模 
樣。想當年老頭子從沒有我過自己不好看，只是臉上粉搽得太多的時候，班愛脫： 
r 算啦吧，活像 rfil 屎蛋子上面一餍霜 j 。」 

眞喵人啊，現在想聽喵人話都聽不見了。 

如今女兒大了，但頃一切像天天想的，有個好結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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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開棉囤子，在棉囤裏面口袋中捵出一推爛栗子，沾着口水數了又數。然後交給大泥： 
「要頁的都記住了嗎？ J 

r —— 」大坭也有愛數錢的癱，不是不相信娘，一張張也數起来。 

「還有，看見好吃的，買點給拴柱吃。還有，別忘了買布給他做袍子，還有選個上等的『三 
大扇 j 帽子，還有……」 

「娘，」大坭故1:翹起嘴巴：「妳就只知道給拴柱買道買那！」 

「傻閣女，妳那裏知道娘的心啊！」 

趙大嬸居然嘆了一口氣，大坭的險上却充滿了喜悅。 

「娘，我眞走啦！」 

「走吧，路上小心，早點囘来。」 

從話尾睇趙大嬸是不送他們了，誰知却 m 了出來，趙宗之已經把辕法 XIXI 在 r 爬犁」上拴 

好。 

「爬臶」上套了頭宙紅色大驟子，很有精神的站在寒風裏，不過牠的彝子上邊，已結了一片 

霜。 

小夥計拿了一長截子徂木®#製的 r 爬犁」鞭子，牵着牲口。大坭突然囘頭間穿了大皮澳的 
拴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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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喃！你會趕大車吧？」 

「會こ 

「你不必去了！」大昵吩咐小夥計。 

「那怎麽行，」趙大嬸不同意：「到了城裏，車多，人多，我不放心0」 

「娘，」大坭捺過去，半撒嬌，半說浬：「我和拴柱坐在上面，道位大哥趕着牲口走。走得 
又慢，我們心裏也不好過，娘你就叫拴柱趕吧。」 

大讅還在遲疑着，趙宗之却從夥計手中把鞭子接過來： 

「就叫拴柱趕吧，小核子要多歴練，要不然翅膀硬不起來。」接着他又指了指鞭子：「雪 
蔣、冰溝， r 爬犁 j 跑得快，要停的時候，先得用 鞭 gm 住，省得碰了 R 子睡〇」 

大嬸只好同意了，再三叮囑大坭，似乎大泥比拴柱大幾個 月， 等於大幾 i 。不過她在內心 
中很嘀咕趙宗之所說的那幾句話，她不希 E 男人翅膀太硬，飛得太速。就像死去的老伴，雖然開 
了半装子煎餅舖沒有大出息，但一家團團圆圓比天天大魚大肉塞肚子强0 
大泥先上了 r 爬犁 j ，用毛毯把睡蓋好，拴柱子想牽了牲口走路。 
r 嗨！上來 ！」 

拴柱很胰話的上了 r 爬犁」，却離大泥有半尺逮。大泥也給他蓋了毛毯。 

「走吧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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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坭又下了第二道命令，拴柱子趕過大車，坐在 r 爬犁」上與坐在車前轅上，沒有啥不同。 
只是挺不自在，大坭不是一車麥楷。尤其那一雙眼，活像兩把 「 m 棒子」，照得人心頭發强。 

「走哇！」 

大坭看他傻兮兮的樣兒，催得更急。拴柱只有搖了搖鞭子，大騾子站在那裏動也沒動。趙宗 
之和附近鄰居看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這一笑大妮掛不住了，搶過鞭，照驟子屁股就是一下 
子。可惜她不用鞭子，打在 S 股上的不是_梢，而是鞭子桿。 

驟子挨了打，走起來，出了市場。大泥把鞭子交給拴柱。拴柱現在自然了些，爲了洗刷刚才 
路囊樣兒，故意手腕一振，鞭子在驟子耳 f 近打了個脆響。 R 子開始小胞，掛在脖子上的串 
鈴，發出「曄啷，嘩啷 J 的聲音。 

「爬犁」出了街頭，公路兩旁的樹木都是乾枝椏，四野都是稹雪，路上大膠皮輸子車輔不 
少，都是拉槿食的大車。 

「車老板子」兩脚踏着車轅槓，很威 R 的揮動鞭子，趕得驟馬飛跑。跋車的二把手，則坐在 
ft 得高麻的麻袋上，圍着破毯和蔴袋蕖風。毎_的「車老板子」都很神氣，雖然裝窣卸車，和 
二把手冋樣的扛蔴袋，上下橋板。可是等收車時，餵牲口，收拾窣都是二把手的事。 

有些車老板子認識大坭和拴柱，向他們搖手打招呼。如果他們不出#，大»和拴柱也不知道 
他£1^那一位。因爲他們穿了厚§，老羊皮襖，戴了埋职 II 瞼的大皮帽子，外面還包了厚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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巾，根本 « J 那强臉0 

大 B 子有時慢下來，拴柱除了鞭打眯響箝有恐嚇 t . 味外。有時用鞭梢也捸«子的臀部。 R 子 
似乎知道遇到了行家，不敢偷懶。 

大泥伸手，爲拴柱掖了掖腿上的毯子。指指路旁孤零零、像個壚門樓子的*築^ S : 
「道是狐仙廟，«得很，那天我帶你去资香許《。」 

對於狐仙，拴柱由內心中敬畏。在家鄕他娘最信奉狐仙，也#看見狐仙發成，把他鄰居新煑 
好的一鍋粥，放進|«屎蛋子。也見過三姑被狐狸附了體下神，又唱又哭又叫的。 

拴柱記得娘常說..「狐仙心胸不寬，招荇不起。 J 牠能把富有人家弄窮，也 f 窮人家 II 
« 0可是他母親供奉了一輦子狐仙，並沒有在深更半夜，送來炕頭上一大堆元賓，大坭看他停下 
手中搖足的^子，似乎在想心事： 

「嗨！你要許個啥願？」 

「我不知道。.！ 

拴柱老老寅寅的囘答，他心裏沒有別的打算，只知道嫌錢買地，牵養老娘。 

「開春以後，你怎麽辦？」大坭眼睛望着雪野。 

「我——我不知道，」他一想這樣說太差勁：「我 K 表 * 的。」 

「你是不是想在煎餅舖待一辈子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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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妮又問，拴柱聰得出那聲調有些冷。再笨的人，也感覺到不纾服。 

「放心，我不會在妳店裏吃閒飯……」 

連拴柱自己都弄不淸楚，爲啥硬邦邦的冒出這麽一句。大妮回過頭來了，臉上平常那副爽朗 
的神情不見了，代之是一臉陰霾： 

「你這是啥意思，那點惹了你啦？是誰趕你走•是啥地方封不住你啦。 I 出門便横鼻子豎眼 
聃'欺侮人，看你挺老實的，誰知是個黑心鬼 …… J 

大大的薄薄的嘴唇片子，述說起來如同連環槍。拴柱從没見大妮說得這麽多話，誰知一打開 
話匣子還眞夠人受的。他發怔了，逼得脖子粗得像大腿，不知道說什麼大妮才不生氣。 

「當然嘍，你身強力壯有本錢，是_不起我們這一家子。可是我們道家子也没虧待你。你換 
換良心肴，是娘還是二叔說過你，還是打過你，嗯！」 

「没——没有！」拴柱子總算擠出了一句。 

_「那爲啥拿話來堵人？」 

大妮得了便宜赍乖，拴柱孩子氣上來了，有點不服： 
r 哼！是妳先拿話惹我？」 

「没有啊！」大妮又閃動着那淸麗的大眼，像没事兒似的。 

「妳趕我走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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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怎會呢？」大坭也認眞起來•.「誰不知道這是閲關東的老规矩，親朋好友還有同鄕，只要 
投奔了來都得照瞇。關東吃的不困難，住個三年五年，沒人說半句 pn 話。還有那些單身漢，開春 
出去創業，冬天沒有路舖，遼可以囘到老鄕親 家。開宛 的，先替同鄕大粗戶幹活，有空的時候， 
在東家地邊上開片荒，東家也不會不高興。多少人就這樣地皮越開越大，自己蓋了房子，弄了牲 
口發了家。」大坭說到道褢，一陣 冷 風嗆得她咳嗽了 iNi 子，又接着說..「道些事，你一定聽人 
家說過。我們也是來自老山東，不是大山北，不會單獨破壞這個規矩。再說，你每天起五更爬半 
夜忙裏忙外，也沒白端我家的飯盌，何必紅眉毛綠眼睛的使狠，發的那門子邪氣嘛？」 

又是一大陣子數落，拴柱弄不淸，彷彿大泥一張嘴，自己便缺理，理都敎大坭給佔完了。 

他有些生氣，噘起嘴不出聲。 

「嗅！」大泥_細氣拖得長長的，眞是閽女像娘，那一*完全得自趙大嬸的習惯：「我知 
道了，潘不出你道男人也是個小心眼。」 

「誰使小心眼？」拴柱反問。 

「剛剛，我問你是不是在煎餅舖待一雉子。眞是 r 狗咬呂洞賓，不一 b 好人心 j ,哼！」 

「你不骸駡我狗。」 

「這是譬仿嘛，別氣 C J 大坭開始溫和起來••「我問你，完全是好蔥。我看過我爹，也看過 
我叔叔。我爹到關東來，老老贵寅開煎餅舖，一開幾十年，沒發財，也沒改行，在山東老家也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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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屯予啟地 e 我叔叔呢，能幹 •^M， 西 j 頭，沒有常性。到老來也沒剩下 j 個子兒。到了1] 
灾得出勞力吱罪，總也有個指铭，我問你，就是這個想恩。」 

現在拴柱俺了，大柅是一片好心。把人家的好心想歪了！ S 相點對不起人，他誠心誠 S ; 的問： 
r 妳看我幹啥好呢？」 

「那要你自己打算了。」 

「我不懂啊，眞不懂，妳生在關東，在關東長大就比我強。」 

道幾句恭維話，火妮跷着舒服透了。因爲出自男人嘴中，出自拴柱嘴中，代表了誠»。而且 
長了十六、七成，從沒准人問過她和重視過她的意思。 

「我也 KH < 惟，」她也謙虚起來：「不過，都是联老鄉親們說起，想發家有三條正路。」 
大妮仲出三個指頭，手上帶紅毛線結的手套，拴柱子很留心的联她說下去.. 

「饴一是 r 開荒 j ,下個八、九、十年功夫，可以變成 r 大糧戶 j ， 還 有便是 r 學買資 j , 
到大貸 a 家不貯姑 rm 枝』，笾是『焼鍋 J 當小學徙，起¥晚睡， S 大夥計、三掌 檷 、二掌 
悝，这杓受>«.，：1一¥胧股不能浞兑子，出徒後岱夥計。然後大夥計、 -_r 一^櫃、二掌檷、大掌榧， 
往上热。说让.1:己；小!*!'!家1 , ^^，-;:;:了大尔槛1§十也够吃够用。年底分花紅，也能囘家置產業。 
別小君山菜人^，^東政大資孜 r 玉合順』『祥ギ都^老鄕們關的 C 我潘你通是去學貿9 
吧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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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中，」拴柱的頭搖得像個「貨郞妓 J :「我一個大字也不銥。.一 

「這話對，你敢少也得唸^年私塾。」大坭很在行的點點頭：「另外一樁，便是學 r 手 K 

J I—0 

r 是不是噪塘子裏跑觉和剃頭匠？」拴柱 IE 得家鄕人，對道兩行叫做學 r 手藝 j 。 

「別看悚塘子和理髮舘，我爹活着的時候常說，在關東那是湖北廣 W 人的天下。凡是大被裏 
第一流澡塘和理髮舘都是他們關的，過去爹一個把兄弟便是理髮館伙計，毎次到我家玩，他脫話 
r 你家 j r 你家 j 一句我也不悝。嘻！嘻！」大妮想起過去，笑起來〇 
「妳說的學 r 手兹 j 是當木匠嗎 ？ j 

「•史不是，」不知大坭爲啥今天那麽愛笑，笑得爾了腰，不住的用手捶菹在毛毯下的腿：「 
我指當跗子。在關東白俄_的西餐舘，做『羅宋 j 大菜的師傅，都是咱們同鄕。非伹全關東，還 
有些人到俄搔斯，什麽莫斯科也有。那種洋舘子的大師傅也很賺錢。 j 

大妮銳 完了， 拴柱子開始沉思，現在他巳明白，山東 人 在關東各行各業都有，只有這一條是 
正途。 

「你呢？ J 大泥很3 i 重的問他。 

「我去開荒。'—拴柱毫不遲疑的囘答，道是他想了很久的， jfii 旦那兩條路，他知道不邁合自 


• 133 , 松技/江畔 


「雖然行行出狀元，就 像 你住過的長春王家，他們是替白 俄烤麵 包， 然後當》 理，自己再 養 
牛，藎房子出租旧:^白手成家，開了:#家奶糖エ廠。不過，這是少救，通是你想得對，開荒，你 
看！」 

大昵用手一指雪封的郊野，一望無邊的「松北平原」。 

「毎年我都到扶餘幾趟，道公路兩旁都是一.人多高的茅草。在江邊上才有人鳗地，種莊稼、 
種菜。聰說八狼屯那涔大開荒，我- S 來年開眷，你着叔叔送 i ，有土就有財。迓與雪水足，雖 
然江邊沙多，不妨礙，也不怕毕和^>去就有^成。」 
r 聰妳的話，對楢地不外行嗎？」 

r 當然，我爹是莊稼漢，叔叔雖當過私塾先生還是 莊稼漢 。過去他 兄弟倆談 起來，什麽 r 二 
月二 龍抬頭 j r 六月六看殺秀 j ……這些莊稼經在關東一點也沒 有用， 哈！哈！」 

火妮又笑了，拴柱也踉着笑起來。 

在笑®中， r 爬犁」到了江邊渡口。 

现在是封江的時節，渡口岸上有很多底朝天覆了雪的小船。兩間木板房子，過去是輪渡站 
房，現在也 g 了門。®頭，^了 u :^ vi 關和連潑公路外，沿出與別的江邊沒有什麽不问。 

拴往趨沿「爬>-,'»」趿盗 S : J 的-^埤下了斜坡，鰥子拉翁「爬>.-,'-」跆上冰封的松花江。 

江面很寬，上面同樣的一厣雪，^中由車輛 K 出一條* 宽的馬道。在江邊上便淸 淸楚楚的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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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抉餘縣的房頂，猝江邊有兩所建築物特別高大，一是孫家「火麽」煙囱和四) t 大樓，樓正中白 
底黑字麻着「民國+三年建」。 

雌麵粉公司不遠，像是一座大廟。大坭指了指說： 

r 那是老爺賙，相當大。其中有一把大刀，數+斤重，是從沙准裏被 A 吹出來的，，現在用木 
架子架了起來。這座期也被沙埋起來過，現在還有半歎子在沙子裏。」 

拴柱很嚮往那口大刀，不知是不是關二爺的，似乎沒暖說關二爺下過關東。11二爺是神，也 
許神遊扶餘國時，把刀忘在那裏了。 

「城 tt 不髙嗎？」拴柱問大坭，在拴柱心目中，任何城 Itt 卨過被內的屋苷。 

「那不是城瞄，是沙堆。到了夏天你就知道了，風一吹，眼睛都張不開，每人都得箝風鏡。 
沙被吹來吹去，越稹越多。」 

「咦！」拴柱子裝着懂了，其寅他從未見過沙土會把房屋給埋起来。 

冰面上除了行缺皮輪捆了載鍊的大車之外。還有許多「橇子」在他們的身邊飛鼬而過。 r 橇 
子」要比「爬纪」低矮小巧得多，前面坐人，後面一人站立，用裝了 {的木桿子 f 在冰上行 

走。 

附近逆有一大 S 人捕魚，他們先在江上鑿「冰眼」，然後下網，網有三里多長，每隔+餘尺 
便整一個 r 冰眼」，做爲埋網之用。收網的時候，要用四 i 匹馬拉，道一網魚輕過自然冰凍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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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足可以裝七八火車廂。 

仪花： d 盛產白魚， 一 年能捕獲千餘萬斤，從前是檢好的進寅給皇上0 

迅時拴柱提着 r 爬焰」爬上斜坡，便到了扶餘縣城，房舍、街道比起郭爾羅斯 前 旗整齋和規 
换大多了。 

抉賒原來的名字叫「夫餘」，由漢到晉爲 r 扶餘國 j ，被前燕戚亡，設置了「扶餘府」。在 
,;!?代的時候為「湘與路」，到了明朝在該地設置「福除®」，「衢」類似今天軍政合一的戰區， 
说在的吕迎、-;^南及料爾沁諸旗，都歸其管パ。不管足「蒲與」、「福餘」都是「扶餘」的音 

〇 

IX 除是松花江江運的中心點，小火輪往上游可以通大資，往下游可以通大火輸到哈爾濱，上 
游的巨型木材像松、杉、偷、槐等多集中到這裏運出。 

洌了逋木村的時姣，滿11都是長達數里的大木排，木排上搭了小黾，エ人躭住在上面食宿0 
木排在江水中流得很快 C 

進了抉餘縣正大街，大泥指指點點要拴柱把「爬犁」趕到 r 韓家麂鍋」，她要先給叔叔買幾 
斤「二胡蘆賊」。 

「韓家煉鍋」東主韓大麻子镎没"，是一個了不起的山東人，他擁有+二個「練鍋」，分佈 
在附近九個縣，每個焼鍋都用エ人百餘口子以上，當 m 人都肷用他造的?0。玷很抉 te 縣街上，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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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盛興」「！茂 J 「增盛永」等都是他的字號。 

大泥資過了酒，又同拴柱到「离源祥 J 質布，在大泥小包祇中带了尺，道是娘兒們買布的習 
惯。道怕尺小或尺寸不足吃了軲。但大妮在「萬源祥」沒有把尺傘出来。因爲「祥」字號是金招 
牌，歴代傅下來的規矩生祛〇 

現在他們趕到年貨市，年貨市外面全是擁擠的大車和「爬犁」，四鄕的人都趕到這幾天來辦 
年貨。 

市場 II 年 K 堆積如山，辦貨的人則如闻搶瞵。很少講说逛值，第一是身上有錢不在乎。第 

■ I !，買僻了¥些囘家，路述，滿地是雪，夜來容易迷路。 

大妮糾尨 ik 柱褙了 test 袋擠進 Hi -%, 按照趙大触吩咐，迎到鱿 M 。 麻袋 裝滿了送到 「爬犁」 
邊，倒任「敗 #. 嶔」，一到市纪，雖然沒人 ® 守，也不 #遭遇蜞手牽 羊。 

W 饿竹的把4 C 鞭畑都放在「姐诫」裒，「«£雜」直徑栢六尺多，鞭炮在「聒跑」魅了三四 
囵，放起米足足有|個多鐘頭。他們買了煤竹、香鉍、掛錢一切齊全。女孩子«忘不了「貨郞市 
J 選香粉、梳子和花線。 

r 货郞市」裏都是大姑娘小姐婦。侬拴柱這轤儍小子隨在女子後面却很少。拴柱子想囘到 r 
爬荦」邊，大坭不許，他只有跟着在女人窩裏擠。 

女孩子買別的東西乾脆，選0用的東西却®®，不管枭西奸壤，一上去隔着玻塽栩便「喲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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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喲！」的疽撤嘴，彷佛踩了一脚牛屎。 

擺「貨郞」癱子大多是山東濰縣一带的人，他們雖然 一〇「二舟哿(發集薬音)」怪腔，却 
有一副專門對付女 f 的好脾氣，能言善道連帶愛發普的嘴。他的貨色全是天下第一。他的價錢 
無一不貼老本。 

女人有植磨菇勁，他們的蘑菇勁兒更足。臉皮兒薄的女孩子，三官兩語，生意便成交〇妳買 
i 樣，他推兜：幾十樣。結果小手帕包的錢光了，換來的是幾絡絲線、小嫌子、小抹子、小瓶花 B 

水、小手網……一大堆的小零碎 C 

大泥雖然生長在關東，仍是一口麻縣腔，一張嘴便被貨郞給套上了。 

「犬妹子，」不知是輕浮還是親切：「『親不親家鄕人，美不美泉中水 J ，你要啥拿啥， 
随便給 。 J 

等大泥把東西批評了一陣子，貢好了，算賬的時候，同樣的獅子大張口，還故. t 的說： 

「都是跑關東， r 撞穿』『逃荒 j 的人啦，大妹子你篇耩手，再加一丁丁。」 

一場拉鋸載，费去了兩頓飯的功夫，拴柱早已等得不耐煩了，恨不得把那個嗜皮賴險的黑小 
子踢兩脚。 

不知大柅是吃了虧還是佔了便.冗，夾着用披報紙包的一大:.!-:東西，笑喀喀的離開貨郞市。 

經過帽攤子，她選了一 頂栗 el 的「三片瓦 J 皮箱子，要拴柱戴上拭一拭，拴柱一拭很合通。 


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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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坭却不滿*， 又 選了頂黑色 的， 又 換了頂「土耳 其」，換來換去通是遇了第一頂。大坭打開 小 
手絹付錢的 時候，拴 柱感覺到势 扭 ，一個 大小子買東西由大閨女給錢，有 點不體面。 要是換了大 
表妗子或者一一表»便不同。 

現在總算可以離_年貨市場，把大包小包放在「敵 II J 裏用繩子絪好，兩人坐上去，囘程時 
經過「福餘戲院」，戯院臨着大街，門 P 貼了紅紅綠綠的戯報。日場是筱白玉霜的全本 r 杜十娘 
J 。夜場「普世缠 J ，琪面傳出琴聲0 

「爲啥前郭 旗的戲園 冬天不唱？ j 拴柱問。 

「《戲的人少，園子也小。這裹園大，也生了 M 子。」 

這時已過中午，兩人肚子都蛾得既吱叫，經過好幾個包子舖，都沒有人開口，他們都認爲理 
應 tel 家吃晌午飯。 

r 你看過 r 瞥世鐘 j 嗎？」大坭問拴柱。 

拴柱搖搖頭，他看過大戲、梆子腔，還有琴窬，就是沒聽過脚蹦戲。大坭的身子向他挨近了 
些，像「說古」似的說起來： 

r r 餮世鐘 j 就是|個有錢的年輕人，在壤地方認锇一個《女人，道個女人天天騙他的錢不 
算，還用一裕頭髮說是從自己賊上剪下來的，來交換年輕人的才齒，表示 r 非君不嫁 j 。 f 人 
很眵勅，就用錘子敲下一隻才齒給她。後來那悃年輕人-把 iiE 系中枏出來的銭弄光了，®女人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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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走。年輕人又氣又難過，向女人討還 r rr 終身 j 的那頼牙曲，女人從欏子裏# a !個窳子，裏 
面有 一 百多顆才齒，都是被騙的男人敲下來的，要他自己選。年輕人更加生氣，把一綹 頭髮丟 給 
她，壞女人笑了 笑 說： r 不要還了，道些是從馬尾巴上剪下來的，要是碰到客人，眞的剪頭髮， 
早 已變成禿子了。 j 」大柅說完了，又一本正®的問拴柱： r 你聽懂了沒有？」 

這時驟子拉着「爬犁」，正往江邊的下坡走，拴柱忙用 鞭 子！ m 住，怕很快的溜下去。 

五 

趙宗之和玉合順的三掌櫃李黑子，從煎餅舖裹走出來，趙宗之 I 面走一面低 S 說： 
「老弟臺，你是個明白人，千萬別做糊衡亊0」 
r 你說道，是啥«思？」李黑子棋了縐嫌得像刷子似的眉珙0 

r 你遨記得吧。」趙宗之滿臉的笑，提醒對方：「前些日子我們在澡塘子洗澡，碰了面。你 
曾批評你們東家『納小 j 離了譜，我看這事比 r * fi 小 j 還……」趙宗之呑呑吐吐， g 不下去0 

r 你怎麼淨往>;|5道上想，」李黑子的瞼拉長了：「我姓李的是那植人嘛 ？ s + 三四歲出門在 
外講的是栽氣。王大玉死了，撇下那 一口子。我是三聿 櫃 ，王大玉是8^,不 M 手不管，總得 
照應照應，等來年開春.弄幾個盤繡，打發她囘山東老家。 細 在+冬«|月， 逼她上路吧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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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黑 子_ 越氣憤， 充分表現出，他那副好心 腸 被 誤解 了。 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趙宗之不住的點頭.•「我——我記得王大玉是三伏天去世的，爲啥？ 


r ——」李黑子扭囘頭來，狠狠的瞪着趙宗之，趙宗之把後半截話加上吹來的寒風呑下肚 

子0 

兩人已走出市場大門外，趙宗之遲疑了一陣:.:?動着凍得發儸的嘴唇又說起来： 
r 老弟臺，不管怎麽樣，咱們交情不外，我再說句不知深ぶ的話，還是 i 點兒好。王家在 
附近人不少，還都是一個 r 莊 j 上 的。便 個是些 r 栢子頭 j 牌氣。他們常家管事的王 二 虎，眞像 
個 r 二 虎 j ，對他說 .M 一， 就像 ii 水阶石奴蛋子，法不進去。」 

「只耍我站得正，行符正，怕誰？」牢黑子快要拥險了：「咱們交情嫌交情，生意嫌生*， 
你開的是店，我是老中：顯，耍体磨小豆腦，照樣給錢，希望你着『小利把』送到糧道街！」 

李黑子說完了，也沒等栩宗之衷•示獍兄，鲅 7 部馬琪跳上去走了。趙宗之氣得發怔，本想吿 
訴他「猪八戒摔耙子，不(猴)了」，可是對方巳技走速，他榣了搖骐，無限感慨，好心 
腸被當敬 rIAllftf 」 ，漪起來這年頭好人難做。 

他忍不住連連嗅氣，囘到店 w ,停了很久才對趙大嬪說： 

「李三掌檷又想吃小豆腐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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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大铋彼了非^2興，因爲道位同鄕特別愛吃她熬的小豆腐，說是比在老家吃的還要香。 

超大嬸開. i '.; l 拐了兩三盌用水泡過的豆子，送到®上，聆成粗糊，然後拿了兩顆大白菜刴碎。 
在刴白菜的時候，她記起在山東.熬小豆腐，那裏捨得用整枕 (11 菜，都是老 ， B 菜梆子或尜晒乾了的 

確*«子。 

小豆腐是山東一帶到了冬天常吃的菜，最富®茲。尤其小豆腐加芫菜小炒，或者包「豆腐看 
」包子，味道勝過猪肉胳〇 

趙大蝻费了大半天功夫，才把小豆腐黙好，裝在「鋼精鍋子」裏，要拴柱送去。拴柱臨走， 
大泥特別趕出米，把自己的手套給他。大紅色防薙泊，拴柱爲了怕冷，只有•成上，發現大泥長了 
雙男人般的大手。 

拴柱向®橥區走去，他不認諏楹道街十七號門牌，臨走却向趙宗之問了又問，把方向弄淸 

楚〇 

到了^業區槳門內，遇到 一 位热織的「車老板7」。拴柱子又向他打聽，車老板子告訴他： 
「！痕走，就是綷 '•: 子»那家 c r 小利把 j ,你到小寡婦家幹啥？」 

車老板子歪嘴笑着，露出由森森的一排牙齒，比積雪還要白〇 
拴柱子不知道十七^；陵人，他老老«赏絮車老板子說： 

「是玉合顒三掌榧要我送小豆腐。」 


人 


子 


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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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？」 

車老板子拖了個長腔，趕着車子走了，快要出寨門，扭囘頭來，大聲嘍嚷： 

「 r 小利把 j ,小心敎人家吃了 r 童子接』，哈！哈！」 

拴柱沒有理會，他感覺沒有什麽値得好笑，這個車老板子今天 I 定賺了不少錢。 

他在凼子臁脚下，很快找到王寡婦的家。 

那是！個緙牆臨街的獨院，靑磚平頂三間小房，拴柱用手拍門， 裏面 傅出皤滴滴的 S 音： 
r 是誰啊？」 

r 我！. j 

小女人沒聦過拴柱的 S 音，從襄頭走出來，邊走邊埋怨： 

「大冷的夭叫門，你到底是誰啊 ？ j 

門兒開了，拴柱看到一位二十郞當歲的少婦，穿了銀鼠坎肩，藍緞子 裤 ，黑睡帶白毛線 
，藍色繍花鞋外面套了雙大毡离0 

頭孩光 mm 苑，梳了個元寶锫，瞼兒白中透紅，如同熟透的頻果。耳朵上戴了小長串的銀墜 
，搖晃卷，頭得非常悄。 

生就一雙黑白分明，還有點水汪汪的大眼，向检柱一望， 拴柱覺得那 « 眼很好看也美得怕 
。彷彿一把 鋒 利的小刀，直向心 箱裏挖 ，他嚇 得忙 低下 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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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你是鴻記 w 餅舖的小伙計？」 

妁方 E 沿見他手中提的鍋子經笛細|!§的問着，然後又說： 

「快進來吧，眞可碑，沿你#子都凍紅了。」 

小媳婦很會 ta 貼人，检柱沒敢吭氣，提了鍋子涅了院子，小媳婦順手把門關好。 

到了段中，正冏货避鍋臺，小媳婦用雪白的手，指了指： 

「就放在鍋杂上吧！要不要到琪屋烤灼火？」 

A -:: i : 描榣頭，他殺？ lm 兴掛了很厚的棉門®，同時他又發現，這個女人就像年賓上的「王昭 
耵」「松桂炎 j r ® 金連」那麽樑緻，美中不足，有兩顆門牙，爬在紅塊婿的嘴唇外面，成了 r 
吹燈大瓦^」。 

小女人^他不進去，把棉門锻掀開 一 i ,15 i; i ,« 調#:. H 4的說： 

「 I 二掌概，小豆腐送來啦！」 

「足『小利把 j 嗎？」三掌 m 在裏面喊着：「喂！傘一塊錢給他。」 

小女人掀間坎：： s ，從口袋中傘出 一 Ki 〈大洋，遞給栓柱。拴柱以爲是小 S 腐錢，忙接過去，心 
中想 a 免有^人饺不在乎，；鍋子小豆腐，那琪値 一 塊銀元。 

「 r 小利把 j ,这兑給{5<的跑腿11，-!-£掌櫃的聲音又傅出來：「小豆腐錢，我另外和趙大 

嬸算0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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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不要。」拴柱一膀，把錢還給小女人。他從生下來，沒抵說過送東西，還有跑腿錢。 
「拿着，傘着，」小女人往他手中塞：「快過年了，傘去買爆仗放！」 

拴柱子 A 8 t 紅脖子 m 的不要，小女人扭着他，非給不可，拴柱終於杻不過小女人，委委屈屈收 
下來，準備要走了。 

「等一等，」小女人說••「我把鍋子倒給你，省得大冷天再跑一趟來拿。」 

小女人把鍋子倒出来，遞給拴柱的時候又說： 
r 對不住，我也不給你洗了。」 

拴柱只感到瞼上發燒，講不出話來。小女人向外送他，三掌櫃又叫他： 
r r 小利把 j 囘去老趙頭間你，別說看見我在道裏。」 

拴柱覺得 李 三掌櫃在這裏沒有啥不對，他們兩個都是好人，三 黎！ e 在澡塘子裏，曾買過麻 花 
給他吃，今天一出手躭是一塊錢。小媳婦，非但標緻，心地也好，滿臉和氣樣兒。 

他走出大門，小媳婦在關門時，特別叮嘅. . 

「小兄弟， r 撞門子 j 啊！」 

检柱子道時提了鍋子向囘走，感到沒有剛才來時那麽冷了。 

囘到煎餅鋪，一拉風門，趙宗之看到他忙道： 

「拴柱，你看誰來了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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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热炕頭上，王本元坐在那裏，正向拴柱笑着。拴柱順手將鍋子.去在地上，樸過去： 

「表权！表叔！」 

王本元 f 他的一雙手。他發現王本元比以前還要黄還要瘦。 一 雙眼睛也混濁得厲害，拴柱 
傻里儍氣的問： 

「表叔，你怎麽來的？」 

「傻小子，」王本元看到他似乎很高興，哈哈大笑着： r 你忘啦，這裏的地址是我開給你 
的，你到了此地，趙老先生還寫了封信，向我道謝。」王本元又轉向趙宗之說••「大家是親戚 
啊，何必客氣。」 

r 你待捏柱不锗，這孩子到了這裏，叨念着你。」 

r 栓柱這孩子確是討人喜歡，我大哥家的長福、長祿、長縳、長英、長美他們，還間起拴柱 
什麽時候去他們家玩。」 

检柱對於玩沒有太大的興趣，似乎與玩•©無緣。不過他很懷念那羣玩伴，因爲他們從沒有嫌 
他土。雖然是「秧子 j (當地稱有錢人)的孩子，一點也不嫌拴柱辟。 

由窮又連想到口袋中那！塊錢，他忙取出來， 

「表舅，一塊錢。」 
r 那裏來的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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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那個 女人 給我的跑腿錢？」 
r 啥 女人道麼大方？」王本元笑 了 笑挿嘴問。 

「是你們王眾，王大玉的老婆。王大玉今年 a •大去世，她現在守苏。」 

「 一 」 王本元點點頭，表示 知 道 了。 

這晚王本元在煎餅舖吃的飯，趙大嫌炒了幾個 m 蛋，趙宗之特別把過年的「二 irl 通 頭」 拿 出 
來，兩人在 0 客離去後， 慢慢 的喝。 

兩人的酒喝得馊，話却談得不少。其货他們在家郷並不相撖，這次見面，如同碰上從小穿開 
襠裤 的玩伴。 

等酒足飯飽 ，•土本元向 趙大嬸 、趙宗之道謝： 

「_囘去啦 9 •」 

「今晚就住在這典，」趙宗之留他：「你可以和拴柱『通腿 JEit!。J 
「表叔，別走啦，」拴柱子忙抓住王本元的手： r 囘畏#太晚啦。」 

「我 不囘長春， j 王本元對拴柱說 •.「我就住 在街® fifl ,馬車店主二虎那 w ，過幾天我想當 
車老板子。」 

「車 老板子？」拴柱很羝奋，在他印象中，王本元似乎受不了 道 種 罪。 

「車老板子 可神氣 着吶， 」王 本元帶着幾分 醉达的說： 「你沒膀說 r 車老板子進店，赛過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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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 J ,哈……哈……斤餅捲蟠肉啊，哈！哈 ！ J 
r 你怎麼不在長春過年一？こ 

拴柱子認爲王本元應該在長养過年，不該 f 前到前 s !5 旗來趕大車。 

「哈！哈！」壬本元興常蒼渖的笑着，又囘頭對趙宗之說：「你大槪不知道，我有份累。到 
了年節，手便癢得厲害。」 

r 這不算什 麽，」 趙宗之沮然的表示： r 當地人家，有的玩整個正月。」 
r 咱不同，我大哥家有一大 羣 規矩的孩子。想了想還是投奔王二虎好，我和二虎是半斤八 
兩，他是個老光棍，把天給折騰下來，也沒啥。」 

他歪歪倒倒，出了煎餅舖，又出了市場大門。拴柱又記起那晚到當地時，看見一位同鄕醉得 
東倒西歪，在大街當中喵吐0 

「打信給你娘了吧？ j 王本元雖有醉意，頭腦還清楚。 

「打了 0」 

「好好的存點錢，那一塊錢也別花掉，寄囘老家。」王本元揮揮手，侏 S 尖上一隻蒼繩： 
「千萬別像我。」 

王本元開始向街西頭馬車店走去，趙宗之，拴柱要送他，他大呼小叫說自己沒有醉 C 
「你們要是送我，我就躺在 雪堆裏 不起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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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在大 ms 離 市場 不逮，他 們兩 人站在 市場 門口， 看着 他歪歪斜 斜進了馬車店。趙宗之和拴 
柱囘來， ffi 進煎餅鋪時問道.. 
r 李黑 子在那裏嗎？」 

「 —— 」拴柱子资得撒 肮 不對，但他還是勉强的搖了搖頭。 

四到店琪，拴柱在木隔板後面找到正在洗盌的大泥，把那塊大頭拿出来： 
r 妳——妳給我存着。」 

「誰敎你要那個娘兒們的錢。」大泥很不情願的接了過去。 

六 

趙宗之走進大車店。 

在「破五」以前，大班店從外表看，顯得靜悄悄的。整個院落裏，停滿了拉貨的大板車，多 
已被雪掩埋。一輛破 is 的馬車，被遺棄在 Mr 角下，只從雪中 31 出 KE 的兩支拉样。馬拥裏的驛馬 
悠開的 S 革料，偶爾打着菘奂。 

但，那幾部馬車和一輛「斗子車」却不見了，被人家個了去拜年。 

王二虎的大車店生*: 够雜 的；有拉貨的大板車，還有 在 街 上 成去扶 餘拉客 的 馬車，算起來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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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七十輛，蹄他所有的只是那個大院落、房舍、馬棚，運有一輛斗子 車 和五部大板 車。 其餘， 
有的爲同鄕所有，猜他覓人照管，有的是連人 f 來打夥。王二虎也打了個行規，收少金的費 
用，做最好的照顏。 

趙宗之囘奔正房，正房有七大間，整個打通，對面炕。推開風門，裏面熱氣騰拟的，生了兩 
個大「嵆烈器」。車老板子、二把手、跟包的，都焯在炕上大賭特賭。有寶局，有骰子，速有「 
一翻兩瞪眼」的牌九。 

在兩面的大炕 上， 除了車老板子們外，還 有 許多工人，到 了 冬天，沒有工廠， f 到道裏。 
有的則因爲過年無處投奔，也擠到大 WS 来。大車店如同同鄉會，聽不到本地腔。 

有些人在賭，有的人蓋在热被瘍裏，兩眼 i 房頂想老家，一個老頭兒，拖着長腔唸「閒害 
」「羅通掃北」，圍了一大^-<聽着。在房角，一位中年澳子拉胡琴，另一位又粗又黑又老的車 
夫唱小嗓，唱的是「風還巢」0 

有些人認嫌趙宗之，從炕上爬起來，打招呼並拜年，趙宗之一律拱手，大聲喊： 
r 恭禧發財。」 

趙宗之在離「》烈器」不遠的地方，找着王二虎•他盤膝坐在坑上，比別人高出一個頭，特 
別 M 眼。他將羊皮袍子披在身上，裏面只穿一件藍布小袷碘，正拉同幾個年輕小夥子*骰 
f -。 他那嗓門比任何人大，氣勢也比任何人盛，就是只輸。 isc 上瘳 出汗珠子，滿嘴癣話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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奶奶個 X , X 他娘， x 他個小姐， x 他個小姨妹子…… J 。嫌上装着發狽，別人却一個助兒笑， 
挨了駡也不生氣。因爲都了解王二虎是假裝不高興，故意輪給小弟兄們。要是來眞的，早已成了 
「店裏的奥株——吃客 J 。 

趙笼之站在一劳， S 了一陣子，不頮打擾別人的興頭。賭錢的人向來專心，旁邊有個「花不 
溜丟 J 的大閣女，也沒有興致抬頭。 

2: 了很久，王二虎站起來準備到櫃上拿錢的時候，才着見趙宗之。一張烏黑的厚嘴唇，兩顆 
戈牙露得更明顯，熱情的嘁： 

「老趙頭，這陣子忙，忘了先給你去拜年，補一個吧。 J 

r 恭喜，恭 S。 」趙宗之一本正經的抱幸拱手.•「通沒出正月呢，不算是拜—。 j 
r 老趙頭，不是瞄撇淸，今年連玉合順大東家、三本檷那裏都沒去。你一看就明白，許多招 
葬來侈江堤的工人，多是老鄕親，難得役奔來過個热||年，一热闹就要迷4了，失了|3。」 
「都是自己人，別見外。」 

「怎麽樣？ J 王二虎指指自己剛才坐的位子：「你來兩把。」 
他從炕上站起來.房子不算太商，也不算低，王二虎却«着腰才能走動。 

「不啦！我有事切你 e J 

「說吧，只要有，只要辦得 到。」王二 虎用手換捵自己的腦袋，可能想说..「要我的31袋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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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去。」又記起大正月裏不吉利，沒脫下去。 

那顆同西瓜差不多的大腦袋，上面長了兩寸多長的頭髮，根根£立着。旣不是「大分® J 丨 
也不是「大背頭」，而是亂蓬蓬的一團糟。 

每逢過年過節，男人們都洗澡和理髮，把霉氣洗淨一枋而光。趙宗之看王二虎年前沒理髪， 
他似乎一切都不在葱。 

r 沒有哈大事，我老嫂子和大杻要到乾親家去拜年，想傾你的斗 i 。 」 

「不中。」王二虎ーロ囘絕。 

「是不是有人早定下了？」 

「你那天 用。」 

「就是 r 破五 j 。」 

「沒人 rT 。 」 

「那爲啥不傾給我？」 
r 你要偏，就沒空。」 

王 二虎仍菝扳着面孔，趙宗之 明白了。 他笑起來，道一笑，壬二虎更^®興。 

「你笑啥，你躭那麽看不起人，在咱老家牲口大車不都隨便借。老趙頭，你是不是有幾毛錢 
燒的睏不着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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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好，好，」趙宗之忙改口： r 借，借總成啦吧。.一 
「嗯，晌午去通是下半晌。」 

「晌午。」 

「就說定啦，我找王本元^車到市場門 P 去等。」 

「你看，我忘了給他拜年。」 

「別拜啦，他已去了抉餘縣。」 

「幹啥？」 

「i 啊，他不提車怎麽行，連棉被都输給人家啦。現在是暫時借着盏。他好賭，躭在冷天 
去賺幾個老本。」 

「怪可憐的，你就借他幾個。」 

「我啊，啥都捨得，就是捨不得把錢借給賭蟲。還有一點，你還不知道，他大哥本齡有信 
來，脫是缺吃缺用，都可以贽錢幫忙，賭賬王本齡一個子也不認。」 

「唉！奵好的一個人，有這份粱。.一 

r 誰都愛道個調調児，沒漱他這種迷汰。你還不知道，他把王本齡寄囘家買菓圃的錢都賭光 
啦，被拟穿了不好意 E 在畏#待下去。」 

「唉！ j 趙宗之又是%氣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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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人正在談話。突然屋子前半段，傅出一片呼聲。 
r 三掌櫃過年好哇？」 

李黑子來了，不住的點頭，拱手，春風滿面的走過來。 

王二虎一看見李黑子，忙迎上去0 
「正準備去給您拜年，沒想到您先來啦 ！ j 

「你比我大幾歲，總是大哥，應當我先来。」李黑子脫去土耳其帽，又脫去水蘸皮價、狐狸 
耷子火紅色的大雄，裏面是直貢呢馬褂。藍緞画花絲棉袍 c 
「前面«上坐吧。」王二虎 譲 客。 

「還是在道裏好，都是親鄕們，說說話親热些。」 

李黑子很隨和，可是附近的人，都站的站，撖的蹲，坐的坐，俚兮兮的向他笑。到底那身穿 
着，使人們感到彼此之間不太相配0 

「三掌榧，您爲人沒哈說的。」王二虎異常感激的拍拍對方肩頭：「年前我給大玉他媳嫌送 
錢，誰知您早把年貨給她辦好了，俺這個當大爺的臉上一點也不光彩。大王死後，他媳嫌也多® 
您，比起老東家來强得多。等開了春。她囘家時，俺們王家道一夥得好好的請請您。那個時節， 
你可！^推三推四〇 J 

「二哥，你說道話可外氣啦，你知道大玉當小夥計便限 着 我， 我是看 他長大*-脫句不知 輕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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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聒，我把他一直«成自己的孩子。誰知他年紀輕輕的，去了一趟農安麻，染上虎烈拉…… J 李 
黑子掏出潔白手帕印印眼角. . r 咱們算起來都是他的長輩，分什麽彼此〇 j 

「可是一 S 不出兩個 r 王』字啊，我是他本家大爺。看到您百般照應，璁覺得過慧不 
去。」 

王二虎很爲難的撞着那一雙比別人大一倍的雙手，手上面全是又黑又紫的凍瘡疤痕和老繭。 
「別再說啦，這點小事你提了又提，我可眞不好意思。」 

李黑子穿上大氅，戴帽子準備走了。王二虎一把拉住他。 

「別走，俺有狗肉凍，喝它兩盅。 J 王二虎誠意的留客，並拉扯趙宗之也要他留下來0 
「我得囘去了，」趙宗之也要走，同時笑了笑說： r 三掌梱的 ftl . 子，比不了咱們莊稼漢，他 
忌生冷，也不喫野物。」 

李黑子似乎沒有聽見，堅持要走。王二虎用力拉，差點兒把袖子扯掉了，結果李黑子還是隨 
在鉛宗之身後離開大車店。王二虎沒留住客，感到老臉發燒。 

兩人 S 着腰，抵着冷風走了一大截子，還是李黑子先開口： 

「你是不是過年喝多了，淨說醉話？」 

r 咱們交情好，我才再三提醒你，『瓜田不納段，李下不整冠.！，你也是念過幾句省的人， 
道兩句名! fifiB 記得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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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要不是大年初四，我眞會翻瞼。」李黑子趕向前幾步，兩眼充滿怒火，凝視趙宗之 C 「連 
王二虎都感激我，就是你淨往邪道上想。」 

「王二虎很少起疑心，他這種人也不會起疑心，一切來現的。」 
r —— 」李黑子站住了。 

趙宗之囘頭看了看，發現對方不想再同他一塊走，只好單獨囘到市場。 

他感到剛才自己所說的話，是有些過份，但出發點並沒有惡葱。記得李黑子再三理直氣壯的 
不承認，伹願是看錯了眼，聽錯了閒話。上了歲數的人，總不希望同鄕當中鬧笑話。 

過年以後，煎餅舖歇業到十五才開門。趙宗之這段時間很淸閒，沒 亊兒 。沒想到天生勞碌 
命，手脚在休息，今天內心中被道檔子事攘得煩躁起來0 

在第二天上午，王本元 i 「斗子車 j 到了市場大門口，拴柱在 煎餅舖 門前 鏟雪 ，老逋 便看 
見他。忙趕過去： 

「表叔好，我給你拜年啦！」說着便跪在雪地上，磕了三 個 頭。 

「起 來！ 起来！」 

王本元從車上}^，伸手到羊皮襖裏面，換索了一陣子，臉上一紅，) B 尬的說： 
r 你大表妗子都收拾好了吧？」 

i 秦接啦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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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柱间王本元談話時， M 時打] ii 務那輛「斗子車」。比起家鄕的轎車子小巧。車架商，輪子 
也很高。阴了棉布笾，速上貼蒞福字，屯鉛兩旁又貼了「車行千 m 路，人馬保平安」。 

「斗子車」只套了一匹钼紅色當地名種「鹿安馬」。^頭上的銅環和脖子上的串鈴，都擦得 
雪亮，所有^子流蘇都是紅色，一派喜氣。 

這時趙大嬸和大泥都打扮得整整齊齊出來了，見了王本元又客客氣氣的拜年。大妮抱了條俄 
國毯子，大瀋提了四色禮品，乾.^、棗子糕、漉頭、餅乾。 

娘倆個先上了車，又着拴柱也上去。拴柱不想去，趙大鐮哄，大坭直瞪眼，他才委委屈屈爬 
上車。 

棉門帘放下來，裏面黑洞洞的，盏上毛毯，底下又舖了羊皮搏子，比起外面暖多了。 

趙大嬸怕王本元不知道路，特別掀起門帘： 

「王先生您就沿着上乾安縣的大道一直走，看到路旁^一個屯子就到了。」 
r 嘟！」王本元勝清楚了，一鬆馬囅繩，搖了搖鞭子，車輪便* I 動起来。 

坐在車內的趙大嬸，間着沒事兒，向捏柱介紹這第二門子乾親。 

劉家屯子的劉祖武，外 M 二脬子，他只是眼色不好，終年^着墨镋，不是典正的睹。 

劉 m 武在郭爾羅斯前旗，算得上 r 火设;'■'」。他不逛木地人，在他付祖父時代由山東遷來 
的。他原箱山東泰安， 到 了他這一辈子，連 S 1 名天下的「$泰山」是個啥樣兒，都不濟楚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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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家的孩子口苷也* 了，外型也變了。取從腦袋瓜子 i : 看，不是前後突出「疙瘩鰓頭」型。 
而是從小睡沙袋，後腦勺子像刀削過那麽平整。 

山多數頭髮濃密，腦門子低•還有無數的縐紋。劉家的男人到了中年，頭髮便開始脫 
髮，前面兩邊凹進去，當中凸出來，禿成「山」字形状。腦門光充，沒有一條 IA 紋，像土著一 
樣，道可能與當地通婚有關。 

劉祖武算是落地戶，談起來他仍說自己是「山東」，同時對山東同鄕也特別親切。他和死去 
的趙宗玉有二十多年的交情，並沒有因爲趙宗玉是個開煎餅舖的上: in 瞧不起他。 

趙宗玉生前，每喝幾盅酒便說： 

「劉大糧戶肯同俺結邛•道是他瞧得起俺。 J 

Mm 武却不這麼說： 

「某和宗玉老弟有緣•某就是看他爲\•聽他銳話心裏舒服。再說：想當年老爺子常我：劉 
家也#開過煎餅舖。 J 

趙宗玉死了，劉租武來的1過去勸快’因爲剩下多是埽道人家 C 不遢，毎隔+天半個月， 
總派夥計來探視，間有啥亊•需要他盡力，從來沒有閫斷過 C 

趙家在郭爾羅斯訪技沒有近現，每年「豉五 」 it 天都要到劉家屯^拜年。初六到柳樹屯結拜 
的老三家。第！制組武是結拜老大，第二「破五」要是不到，劉家在初六期1「太平香」，一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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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$接。 

說起來劉家屯子嫌 着 前郭旗敢近，也有卅多里。斗子享 、輪 子高，鑲了滾珠•馬拉起來輕 

巧，深沒 •?:!: 响午便到了 0 

老速先沿>:一 丈二 Rifei 的酌子，四角布「砲台」，正中；明 a 大木門開沿，军子 一 直拉到寨子 
裏，在外！^:下”. 

外院相#大，住了「地戶」，通有 r 客房」 r 伙房」「馬困」。车一停，便有人向內院通 
報。前面的大伙計，便爲王本元卸馬，並箝王本元到客房 c 別看趣大車的，在年節到親戚家，同 
樣待如上賓0 

道時劉太太從裏面迎出來，後面跟了四位少奶奶，分別穿了黄鼠狼、撺 a 子、銀 a 子、玄狐 
各型各色名贵大衣，兩手挿在同樣毛貨的「手從」裹。只《見|片黄黑色、灰色，發充的皮«:, 
雪花兒落上去都不沾。 

趙大嬸和大泥被前擁後護的進了後院正房。拴柱一商都想溜，想同王本元在一起。趙大嬸似 
乎?-已知道他的心， iis 用手拉住他，並着他提了 II 品 C 

進了門便拜年，先向劉氏祖先拜，然後按順序拜。大坭得了不少壓歲鍈，可是那些小姪子姪 
女十四五個，來拜姑姑，反而倒賠。不過大泥並不心疼，因爲停舍兒拜乾爹，可以全部巒囘來。 
剿姐武對3個*;女兒從來出手大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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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兩位乾親家母，盤膝坐在炕上，懐中抱了火盆子，聊起來。劉太太雖然有錢，仍吃旱 
煙，一會兒便用煙袋鍋，撥撥火盆，火盆立刻拥出一層紅紅的火星子。 

房中有着熊熊的大火迪，年老人抱火盆子可能養成了習憤。劉太太談幾句，吸幾口煙•然後 
r 嗾 j !的一*吐 ーロロ水，又圓又冇力，如同彈丸出膛，直射在地上。就 M 道 一 下，得三、四 
十年功夫，從做姑娘時練習起0 

拴柱看見劉太太吐 P 水，想起大妮說起的「關東有三怪，翻穿皮襖毛朝外，大闓女 f 旱煙 
袋，養個孩子吊起來 。 j 

這時炕頭上，又轉爲热鬧，大姑娘、小媳婦，還夾雜着半大小子，在賭錢。玩「升官圖」「 
打般子」「看紙牌」一百零八張，木板印的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溴。 

過年賭錢，不是爲了賭，而是家庭和樂與消逍，拴柱子漸渐習愤了，也凑過去看熱鬧，大坭 
被拖着下了場，只聪見一片吵鬧喀笑聲。凡是歲數小，装份小的，蠃了錢便向荷包裏裝，輪了不 
向外拿。於是便發生爭執，爭持不下•便向老奶奶吿狀： 

「小叔耍賴。」 

「七姑姑欠錢不還。」 

「我媽贏我的錢。」 

劉太太總是和顔悅色的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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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給你主持公道，着她還給你，她要不給奶奶給 C J 
要是受了委屈，小孩子抹着眼睛走過來，劉太太便說： 

「大正月，別哭，輸多少？」邊說邊拿錢。一五一十數給他，小孩子臌上還掛着一顆大淚珠 

笑了 0 

正在热两的時候，一個小孩子大 
i 囘來了丄 

拴柱忙抬萌，*見進來一位五十多歲，圃團的一强大敝，9了八字«,戴了墨鏡的老年人0 
進屋先脫下貂皮帽子，交給一位小孩子手上，推！^去水獺皮領貉絨皮大衣。裏面是團花馬 
褂，禮服呢面長袍，線春棉裨，黑芝麻皮靴，就道身打扮， s 在五百袋子麵粉以上。 

劉®武一見趙大嬸便笑了 0 
r 某算妳娘倆今格會來こ 
「俺給§拜年啦！」 

趙大嬸向劉祖武鄱重的輻了一福，大坭也！！8||雄頭，剷祖武夹得|!加有勁： 

「好，好，某道乾姑娘越長越俊 。 J 

可能在進門以前，便把錢準備好了，從懐中掏出一個-包，不用看，便是四士兀莊票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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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再過_ ’某通個乾爹得拿兩份抵嫌錢啦！」 

「 —— 」大坭的臉羞杠了，裝做沒有聽見。從盌中抓起骰子挪下去，居然是「四、五、六」 
滿堂紅，爆發出 SI 耳的笑聲。 

當大嬸和大坭向劉祖武拜年與笑鬧的時候，拴柱發現隨在劉祖武身後進來一個女人，穿了一 
身黑，頭髮留得很短，那身黑而窄的小衣服， M 得身材典常緣巧，臉兒更加白淨，如同* g 的 

雪〇 

拴柱在無意間又注意對方的鼻子，直挺而帮有英氣。他彷彿在那裏見過同樣特殊的彝子 ，I 
時却 IE 不起來〇 

a 時着 了 黑衣的女人， E 走 到 趙大嬸大泥面前，拴柱速見劉®武 介»。 

「是白姑娘。」 

趙大嬸向她寒暄的時候，她只微微的點黏頭。 ill 向那些正在賭得起勁的孩子〇小孩子們 
喊她白姑姑，要她入局，她同樣的微微搖搖頭0 

在滿室大紅大綠的衣着中間，那身黑衣特別刺眼。在滿堂歡笑聲中，那張冷冰冰沒有表情的 
瞼，联得特別不調和。 

可是劉祖武夫婦的態度中間看得出來，她非常的受拿敬。吃飯的時候，她同趙大嬸、大坭、 
劉太太、大兒媳姆一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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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祖武同捏柱和第二個兒子在一桌。看様子大兒子、三兒子、四兒子去朋友家玩，沒有囘 
來。 

劉祖武曾到趙大嬸面前敬酒，大婊端了端杯子，算是心領了。拴柱正在與白姑娘對面的桌 
上，一抬頭便看見她一舉一勡，同時也膝得見對面桌上的談話聲，劉太太在吃飯時，對她說： 
「白姑娘，過了十五再走吧こ 

r 不行。」她從羊肉 酸 菜火親中，用 IKtt 向盌中緩緩的倒沿0 
「眞雛爲妳。」劉太太 聲鹯 中有些悲傷葱味。 

「習 m 了。」她囘答得很平靜〇 

通時她抬起頭來，四下張望，拴柱碰到她的目光，眼白淸澈，黑得深沉，注視人的時候，如 
同一雙利節射過來，直穿心底，拴柱有挂怕，像是曾桎做過同樣的惡夢，現在又碰上了。 

吃箱飯，他們又玩鬧了一陣子。因爲天黑得早，趙大嬸要吿辭，劉祖武、劉太太，全家大 
小，都誠*:的挽留。趙大嬸却同往年一樣，囘家主意非常堅決〇臨到前院上陣，劉太太還再三叮 
痒 她們—玩，別一年只來一趟0 

在送行 a 中，拴柱留心，沒有再看見白姑娘 C 

王本元可能喝了不少酒，大槪也拿了寅錢，情緒非常好。在大寒天中趕着牲口，還不住哼幾 
句少板沒眼的京腔。 



車在囘程途中，大妮問大嫌： 

「娘，那個白姑娘，是誰家的孩子？ J 
r 沒見過。」 

r 大槪是個寡婦，穿了一身孝 C 」 

「弄不淸楚。」 

「很漂亮。」大妮開始讚美，撰着口氣不敦了：「就是陰陽怪氣的。」 
r 那雙眼水汪汪的典好治，」趙大嬸眼力並不差..「生在女人身上是命薄了點。 j 她似乎同 
惫女兒所說，對方是穿得太素 r? 了。 

提到白姑娘的眼： S， 半天沒講話的拴柱突.然冒出！句.. 

「那個女人我 好 像 見過 c j 

「別瞎說，」大妞很不高興的樣兒：「哼！恐怕你是在 r 西洋费 j 裏 看到的 r 小寡婦上坎 

畔 J 〇 I 

江 」 

^ 「住嘴，」大嬸生 M 了：「大正月裏淨撿些不吉利的講吓 rw — • r 童言無忌。 J 」大雄還記 
得一句文級縐的詞兒。 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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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

大 SHS 裏車老板子王小五結婚，這是件難得的苒亊。多數人到關東， H 出個樣兒，才囘家討 
門子媳婦，形成了晩婚。可是王小五不過廿二歲，便被一位大同鄉河北人家看中了，非把女兒嫁 
給他不可。 

老丈人是糧棧的賬房，軎筵就近設在糧梭裏。有寬大的房舍。有手 B 好的大師傅。 

大 W 5 裏 的人們多數到齊。尤其姓王的一個也沒少。女婿 K 老丈人的吩咐，一點也不小氣。 
菜好不算，酒—够，大多數的人敝着坎兒喝0 

最高興的人物當中，除了新郞，便是王二虎了。他是王家的大當家，雖然辈份 K -* ,因自然 
形勢所鑲，等於是在前郭旗姓王的族長。所缺的只有馬！ sHS ，少個王家屙堂。 

王小五請他當家長，他第一次刀尺像個樣兒，理了髮，刮了臉，全腮鬍却沒刮掉一根。正式 
穿了長袍馬褂，還借了一 頂禮帽，凍得耳朶差點掉下來。長袍馬褂雖不是_的，穿在身上却不 
自在。臨來時他曾帶有_意味說： 

「道身披掛，當初打算死在關東做*衣，沒想到活着派了大用 場 。 J 
穿 戴 得整整齊齊的王二虎，一身小毛病，坐立脫話都少不了 。可是他沒給王家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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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他出了個大份子，同時逼着同宗每人一份厚||。道些錢足够開銷還有©^,絕不會付不出酒 
席錢，更不會小兩口囘到洞房，便揭不開鍋蓋，計算着向娘家吿幫0 

王小五的老丈人，很再歡王二虎這種性兒。過去爲運糧車結賬，常打交道。王二虎向來乾 
脆，幹的是出力活，但不沾別人便 ： ill , 骨頭硬得 像網樑。 

現在，王小五的 父母不在關 東， 王二 虎便是家長，如今成了 親 家， 一興 *忍不住要多喝幾 

盅〇 

王二虎 愛 喝，量並不大，有點醉了，李黑子和他同席，勸他少喝幾 杯。 看到李黑子，王二虎 
連想到王大玉。大前年，王大玉囘山東老家接出新媳婦來的時候，他曾請過這一對新人。如今， 
坐在紅供高照下的雖然姓王，却是另外 I 雙。 

王二虎突然難過起来-在子姪铋中，他特別喜 歎 王大玉。王大王識字、 懂禮 ，白白淨淨的就 
像 個 貢 寶人。 王二虎以爲他一定 熬出頭， 當大 黎櫃 ，或者 A 己另闖天下，開幾家字號。誰知年紀 
輕輕的便染上「虎 烈拉」 死了。 

想到道 裏 他更加難過，端起酒杯灌下去。李黑子沒有勸他，不知 什麽 時候，李黑子向主人道 
謝 走 了。 

原 先他本想同李黑子一起去看王大玉的媳婦，在 道 王家 客氣 洋洋中，不能冷 落 死了丈夫八個 
多 月的小 i 。王一一虎*得他應當去一趟，留幾 個錢 給她，同時 告訴 她 ，等開 江的時候，大車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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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〇?*。 g 沒生惫，可以找個人送她一程，最少也送到山海關。 

席終人散了，他東倒西歪，被扶上了自己店裏的馬車，要車夫二馬虎趕到王大玉的媳婦家。 
天 e 咐了，空際有不少星星，也吊着一鈎殘月，雪停的夜晚，特別陰冷，冷過了下雪天。 

他用手敲臨街的門，鄰居的狗被惹得 r 汪—.汪！」叫。王大玉的媳婦邇沒有出來開門，酒精 
雖麻醉了王二虎的腦子，但仍覓得出一點思維：「年輕人眞能睏。王大玉的媳婦今年不過才十八 
九。」 

王二虎看«£*有作用，大聲喊叫起來，並說明自己是誰。 

仍 HWtH 許久，窗上才亮了®,開了屋子鬥，小媳婦的聲苷顏抖的問： 

r 是大蠢？」 

「開門吧。」 

大！ as 了，小媳婦穿得很單薄，小棉襖肆，頭髮蓬亂，有幾綹掛在白中透杠的小被蛋上，看 
様子 H ' J 從被窩裏爬起來。 

王二虎後悔不骸道麽晚來看她，萬 一 孩子凍病了怎麽辦。 

¥屋裏的外間，王二虎在椅子上坐下。 
r 大爺，裏面坐吧，外面沒生火〇 j 

r 不啦。」雖在關東，雖然喝醉了，王二虎還遵守山 f 的老規矩，* K 不進晚辈媳姆們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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臥房。 

「我，我——」不知是經過冷風吹，還是酒意越來越微，王二虎的舌頭，有點不太聽喚 ： r 
我有幾句話，說完就走。」 

小媳婦站在燈光的陰影裘聽他吩咐，牙巴骨不住的發出得得辞。 

「過幾天，不，不，等開春……妳就囘……囘老家，我找人•：…送妳到山海關，不……不， 
送到天津術…：哇！一 

王二虎話沒說完，再也忍不住酒動上湧，? S 菜都噴出來。他有點不好*思，扶着椅背，搖兇 
着站起來，腿脚都有些發軟，頭腦反而開始淸楚，略一移動，差點拌倒。 

小媳婦忙過來抉他，他的身材太高大了又不好意思接受晚浓女人的扶持。王二虎想推開小媳 
婦，沒想到反而跌坐地上=又大吐特吐了幾口，等他扶着膝截站起來時，看見印花小棉襖下凸出 
了一大塊，他以爲自己醉得眼说發花。忙揉揉眼； (If?, i 點也沒錯，同剛才湣的一揉。腦子轟的一 
聲，差點一屁股又坐在冰冷的方硝地上 C 

小娘妯迓時經過酒氣、油腻一黧也就乾嘔起來。 

王二虎站槪了身子，頭部却伏得低低的向外走，那張本已被酒精刺激成防紅色的大臉，現在 
呈現出深深的紫0 

小媳，細沒有留他，隨在身後，不停的乾聪，到了大門口，她 !s 着®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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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大爺，走好！」 

王二虎突然扭囘頭，那雙眼瞪得像鷄蛋，佈滿了紅絲如同滴血。小巷中沒有燈，小媳婦看不 
見，否則嚇得尖叫起来。那模樣，那神情太像+殿閣君面前的大頭鬼。 

小媳婦仍舊委婉的笑着，站在王二虎面前，如同一條牛和一隻小雛鷄。王二虎把举頭提得緊 
聚的，提起來好幾次沒有打下去。他將脚一跺上了車，小媳婦在後面向他告別，他也沒有理會。 
到了糧業區的大寨門，夥計們正準備两門。「二馬虎」向他們打招呼道謝，出了糧業 K 的寨 

子。 

在黢寒凄淸的夜 裏， 在_的結冰的馬路上〇 r 二馬虎」一面駕 車， 一面同他談小壬五辦喜 
爭的經過。 

王二虎沒有聽進去，酒糖如同火焰 ，遭遇 如同煤油，混合起來在他心 頭然典 0 
柚 •» 淸楚楚記得，王大玉把小媳婦帶出来的時候，雖然沒有今天王小五結婚排 場。 可是王大 
玉的文雅，配上小娘婦的娟美，的確是夭造地設的一對。不像王小五生了個*大個子，新娘子却 
是閩鷄眼。 

王二虎想.•連平時粗心大意慣了的自己，都看得出這是一雙好夫妻。誰知今天有道樣的下 

場。 

王大玉生前，他曾看見過，兩人親親熟熱，好得只恨多生了一個腦袋。王大玉當了大夥計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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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幾個錢也都給了小媳婦，打扮得花枝招展 C 當時也曾躭心，怕「土包子開花」沒法收拾。日子 
久 了，看了看小媳婦仍 守 着家鄕規矩，很少抛頭露面，甚至「落子館」也沒去過。 

王大玉死了，小媳婦哭得死去活來，曾扒着土堆要進棺材，多少優小子都惑動得流眼淚。本 
已爲王大玉之死而難過的王二虎，也哭成淚*子。 

如今，不過是八個月的光景，變成逭樣子。 

——那肚子絕不是王大玉的種。 

這點瞒不過王二虎，他再糊塗，看女人肚子的經驗並不贫乏。 

在老家，那個結髮的黄臉婆娘，像下小猪似的給他生了一大»;子，男男女女九個。那個最容 
易隆起的肚子，一個月有一個月的變化。 

從王大玉的死期算起，要是王大玉未死之前，小媳嫌已經懷孕，到現在正八九個月，離生孩 
子不逮，那個肚子不像油簍，也得像個西瓜。 

可是 —— 那敞微隆起的腹部，最多五六俚月，道是那個人的野種！ 

王二虎覺得自己也算是個開明人，不是老古板。他贊成有餞人討小，誰敎他有錢燒得要作 
死，他也*成寡婦再嫁，地不能荒着。不過，都得按規矩來，在他道一生當中，最恨出了車撤。 

他 A 想不出是誰闐了這個禍，要是姓王的小伙子們，也不能經饒。要是胡來的那個傢伙，比 
王大玉髙了一«，更是罪加一等。在前郭旗，王家的一切家法、面子，郁檟在他的 Mffl 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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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越想越氣，心肺都快要炸了。他氣得用脚踢車前座，用拳擂打扶手，二馬虎把車停下 
來，傻兮兮的囘過取來間： 

r 大爺爺， 是不 是要珉 溺！」 

「你個狗東西！」 

王二虎出 a 便駡起來，駡得二馬虎更加儍了。拉着鞭桿子，像巷子口的「泰山石敢當」。 
「走啊！」 

王二虎想揮過去一拳，現在看着什麽都不順眼，積雪的郊野，平頂店舖，裕福厚的黑色大桡 
房，玉合順的那座灰色的前樓門面，甚至電燈柱子，和那柱子上面的一團鬼火。 

如果現在有人招惹他，他會把他打個半死，甚至連所坐的馬車，也摔扯個稀爛。但是道股 
火，找不到發拽的對象。 

他恨，恨自己是個耳聰目明的人，被埋在餃裹。過去周囤數百里的事兒，不用出門，所有消 
息，不管是眞還是傳言，都由車老板子帶囘來 0 

像大青粗小白蛇那一幫，人數越來越多，現在有人馬七八十匹，侏八狠屯一帶開春便要築 
堤，很多山東人在去年就燒荒，準備開墾，像荒木少佐那個半死的日本老傢伙，傾了白俄、髙麗 
棒子，還有一夥下三爛，拉着架子，要佔江堤外面那一大片肥沃的草原。 

還有玉合順的大東家，討不成蘭香閣的%秋。還有李家大 ft 戶的大 M 女，踉 I 個小伙計跑 




了，派出幾 + 匹馬都沒追到0 

還有新換的保安除隊長貧三成，不是張老帥的人。賄說後台有問題，就像那雙穿馬靴的腿， 
一高一低擺不平稳。還有他的把兄弟馬除隊長王江海，也是一路千货。他 M 姓王的怎麽有這種窩 
囊廢。其货，擺在面前比王江海還有更丢人現眼的事，而且是自己莊上，剛出五服的姪媳婦。 

r 爲啥！爲啥！」他忍不住大喊大叫：「爲啥在我脚底下，都看不清楚。難道瞎了一雙狗 
眼， X 他個祖奶奶的！ J 

二馬虎狠狠的抽了牲ロー 鞭，在大街上飛跑起來，並頻頻的囘頭說： 

「大爺爺，別急， 快到 了店了，店 w 有 火 街 脚！」 

「你娘的耳朶塞了狗毛啦！」 

王二虎看二馬虎傻里傻氣，更加不頫眼。 

「我戴的是狗 皮 帽子，別的貝不起嘛 。」 

二馬虎一直囘頭傻笑，他的耳朵被帽子遮得 K 被的，沒有聽淸楚。王二虎將身子向前湊了 
湊〇 

つ一馬虎，你知道誰常去大玉他媳婦家 ？ J 

「玉合順的三掌捆，楚不多天天去一越。」二馬虎這時應淸了，未加思索的吿訴他。 

「是他 I 」王二虎立卽又否定了。他相信李黑子雖然個子矮，絕不是那種人。他有財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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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，而且正沿着竿兒向上爬。由東家的老太太撑腰，最近傳出要升二掌禰，主要原因，是他反對 
東家把艴秋弄進来，是他寫信給老太太吿密。可見他是一個正人君子。 

對「一個正人君子」不能懊 疑。李 黑子待小媳婦好，純粹爲了王大玉。就像自己也爲王大玉 
一樣，不能把事情想邪了，不能把好人當成壞人，那是罪過。 

八 

王 二 虎的脾氣，一生之中有話無法存在心 裏。 

囘到店中不久便摔桌子，磕板凳先發了一傾脾氣。 

店中的同鄕 同宗 們，換不淸底細，還以爲他發了酒瘋。等他抨 « 兩張桌子，一個泥茶壺•一 
隻裝了紅燒肉的大海盌，還有磕斷五條板％，氣才消了些。 

道時他牌在坑上，瞪着一雙牛眼，大喘氣。 

幾個 年紀大 ，比較有頭 有 臉的晚輩，圍上來 S 他睏覺。 

「操他娘， x 他姥姥……我不睏。」 

王 二 虎又駡起來，運用他那順口的全套飼兒。這次又加了幾句，「我不宰他個小 19 子，就是 
尼姑 養 的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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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大家 M 出眉目來了，有人惹了他。 

+* 個小伙子国着他在炕沿坐下來，伹沒有I個人敢問。 

停了許久，王二虎用那雙大手，換着除： 

r 咱們姓王的，可把人丢到家啦—こ雙手移開，嘴巴明着，，那寸許長的全腮鬍子，都在抖 
動.•「你們這些糊途蛋，人家把糞罐都扣到頭上來，還不覺得，全是些死薄巴 X 的。」 

他越駡，大家越乾瞪眼，眞合了鼓詞上那句話，丈二金剛，換不着腦袋瓜。 

看他們這副呆若木%的樣兒，王二虎氣上加氣，氣王家沒有一個人有頭腦，全是些豆腐渣 * 
全是些哨离离頭的大飯桶，忍不住又狠狠的說： 
r 大玉的媳婦被——被人家整啦！」 

「是那個忘八羔子，」二馬虎因爲沒戴狗皮帽子。聽覺很靈敏。他第一個先發火：「逮着他 
r 扯啦 j !」居然運用上紅鬍子的黑話。 

那些充滿了酒意的人們熱血沸騰了，這眞是給他們王家毎個人的頭上扣了頂糞筐子，簡直無 
法再趕着大車出門，簡直在別人面前直不起腰桿，簡直連祖宗八代都沒有一丁兒光彩。 

一個個舞刀弄杖，挽袖子露胳膊要揍活人。 

「你們揍誰，嗯？」王二虎的眼睛中，眞要蹦出火星子来：「揍誰，嗯，揍我嗎？ j 
小夥子們又《了，別看二馬虎，今晚被冷風一凍，腦袋有了用處。 



. 「 r 捉賊捉贓，捉吞捉雙 j 先把那小子給捉住再『撤 j o j 
^ 王二虎 I 一馬虎上了路，弄通了。 

「今晚躭去捉 ！ j 
^ 「我去！」 

- 「我去！」 

i 個人藉着酒意’爭着前往〇 

「人不能多， J 王二 虎吩咐着.•「最好會爬膾，我們不能叫開寨門，吵吵 9( 嚷去抓人， 
揉，連個鬼也抓不住。」 

「我會爬艙。1—又是二馬虎。 

「你練過大刀片，可不會飛®走壁。」 i 1個黑小子，看着二馬虎一個勁的搶先不獻眼 
「別小腾人，我有法子 。 J 
「啥法子？」壬二虎間。 

「將扛试袋的抓釣拿幾把來綑在一起。再拴上條長繩子，往¥»上一丢，掛住就能爬。」 
「看 不出你 還有點用。」 王二 虎氣稍平了拽。 

二馬虎一被稱讚，咧開大嘴，抓洱播腮笑起來。 

「狗東西，趕快去整啊 ！ j 


那 



王二虎；吆喝，二馬虎忙去找抓鈎找繩索。接着王二虎又激了王大昌等四個小夥子，一共五 
個人。臨走，王二虎又敎他們帶繩子！！袋。 

五個人冒着深夜的寒風，向糧棧 ® 進發〇 
在路上，二馬虎一個助的嘮叨。今§全聽他，他是頭兒。 

其餘四個小夥子有點不服氣，認爲二馬虎，一向凡事不出塞错等於旭日「西」升。誰知他今 
晚能够「見了丈母娘耍雀子」硬充屌能。 

天寒，人壯•五個人爲抵禦寒意，用小跑到了糧業 IE 的寨子外面。首先避開寨門樓子。因爲 
邡ヒ面有人澈夜輪班看守。他們轉到東牆根，離大玉媳婦院落敢近的地方。 

其中，不會喝酒的王大昌，又冷又害怕，有了意見： 

「我們進去，要是連根屌毛都抓不着，被認出來，準會 r 倒咬一口 j ,說咱們打$的歪主 

?」 

^ 「娘個 X 的膽小鬼，」二馬虎氣得駡起來：「你就留在寨子外面把風，凍死你個狗黑子。」 
^ 王大昌情頭検凍，也不願爬腌冒風險〇 

二馬虎開始掄抓鈎子，寨牆上有積雪，積雪下又結了冰。輪上去四五次才掛住，他用勁拉了 
75 • 泣，已掛得很穩妥。爲了表示他是頭兒，領着先上，臨爬嫌索之前，抓起一把雪，搓了撞，活動 
. 活動筋骨。到底練了幾天武 H ，唱過野台戲中「鐵公難」的長毛賊，身軀很矯捷的蹬着腑，一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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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■ ,攀坩索上了寨艚。 

其他的三位也照他的樣子，使出吃奶的力氣爬上來 。 i 傾着土|«下去，就到了大玉他媳婦 
的院子裏。 

鄰居的狗叫了，他們每個人的心也在劇烈跳動，自己都路到咚，咚，咚的聲音，口中也發苦 
發_來0 

二馬虎第一個先到門口，他記起了王大昌那個膽小鬼的話。低*叮囑三個伙伴千萬別亮燈， 
只 要換着坑上有兩個人頭，便綑起來向 M 袋裏裝。要是一個人唾，拿腿躭跑，千离別被寨子裏守 
夜的捉住。 

三個人默餌了，現在他們開始敬佩起二馬虎來〇 

一一馬虎用手推推門，裏面。車老 f 醸身 f 萬能「洋刀子 j ,他 f 出来， sw 的又 
撥又挖，亂弄一通，居然門51弄 M 了。 

他們悄悄的試探着向前走，先捵着鍋台，由鎭台1*¢是裏里的門帘，掀開門帘，聽見鼾 
聲〇二馬虎有了幾分把提，女人很少會那麽*0 

他傾着頭兒繼禊向裏摸，沒料到一脚踢翻了炕下的夜壺，發出響聲。在黑夜裏 ， K 張中，首 
先嘛了自己一大眺〇 

5 !J 



• 177 、松花江畔 


是男人的聲苷，發自炕上。可能那個男人還迷迷糊糊，沒弄淸道是自己的家，還是 s 的 
窩，聲謂中帶有睡意，也帶有兇勁。 

四個小伙子一聽道聲音，便撲到炕上去，一換正好兩個腦袋，忙用被子擒起來。道時女人也 
醒了，發出嗚嗚聲。二馬虎記起七俠五義中的人物那個絕招，從懷裏掏出一塊沾滿鼻涕痰的手 
巾，掀開被子塞在女人嘴裏。 

男人却比女人鎭靜，雖被按在被子裏，仍舊間： 
r 哥們是那一道上？要錢躭說明白〇」 

「大器不要錢，」二馬虎等四個人動手絪起來：「要你的命。」順手又摸§頭布，給男的 
也塞在嘴裏。 

現在他們大拙特翮，旣不是 r 活扣」，也不是「五花大 WJ ,如同莊稼漢綑猪，捨得繩子怕 
跑了猪。當他們的手《及女人锻子般的光滑皮虜，內心中升起的不是邪念，而是怒火。特別用力 
扯繩索，女人疼的彝子褢發出哼哼聲。 

算是結«了，裝在蘢袋裹。男女兩人身材都不够大，否則還塞不進去。裝好了，又把 H 袋口 
用緬子綑結寅，兩個人分別背，另外兩個人在後面托着。其*他們天天裝車卸車，扛蔴袋如同耍 
枕頭那末輕便，根本就^ t 助0 

上了土臃，其中一位，主張把蔴袋丢下去，二馬虎不同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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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离 i 搾死了，大爺爺要審啊問啊，誰擔當得起 。 j 

現在只好用爬牆的 m 索，拴了蔴袋，一個 一 個覼下去。當他們也要下菜嫌的時候，狗吹得更 
厲害，有的人家開了笟燈。 

他們已經不怕了，五個人輪流打着»袋向阏走。雖然帶了東西，比來的時候，還阽得快0他 
們想：道下子，王二虎不兪再煥他們只會哨离截頭了。 

到了大車店，奔向賬房。王二虎他們還沒睡，守候在那褢 C 
二馬虎一見2:二虎，興致致的說： 
r 簡直是 r 手到擒來 j ，捉了對兒。 L . 

王二虎！®兩復蘇袋被丟在地上，還會蠕動。他沒有獎勵五個小夥子〇那雙播把眉，縝在一 
起，牙齒咬着下唇，用カー拍桌子： 

「解開！」 

二馬虎和 王 大昌勳手，扯着繩索0 
「光解男 的。」 

王二虎不看女的，他不願見晚辈的媳婦，赤 f 的呈現在他面前。 

二馬虎重新解另一隻蔴袋的规索，打開了，先是露出擦了髮蟣，已被弄得亂糟糟的頭髮〇二 
馬虎提着蔴袋1£，整個倒了出來，密密蔴«的緬索，烟着凍得發烏發靑的身«6。口中却啣了條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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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君早安」的枕职布0 

躺在地上的人是雎，王二虎*淸楚了，立郎联髮—惑刻«火里子： 

「我把你一直當成人看，誰知你他媽的是個披了人皮的畜牲！」 

他一邊駡，一邊上去狠狠的踢了一 脚。本已凍得麻木的身 98 ，經過室內火爐一供，有了知 
覺，被踢得哼了 一 ® 。誰都—王二虎手脚重，那一脚要踢在狗身上，早已完蛋。 

「我道一輩子最恨說人話不幹人事，我 x 你娘，你好大的狗臟，耍花樣耍到姓王的理上來 

啦！」 

一提到姓王的，站在周圍的人，本己滿肚子是火，也沒有人•示意，一擁而上，拳打脚踢。還 
帶滿嘴髒字，沒有半 i 的功夫，便把他打晕了過去。 

道時王二虎叉着兩腿站在地上，迪火熊熊的映着那張臉，紅一塊，黑一塊的臉，如同兜神。 
大肚皮在5!¢下不住的起伏，氣得又像隻大蛤蟆。 

他的手兒一揚，表示不要打了。有的人意猶未癍，瞄停止還故意再踢兩脚。 

遠處傅來鷄叫®，時間已經不早0 

「把他 r 扯啦 j !」王二虎是個乾脆人，他不想再春間，下了個乾脆決定0 
原先提議要「扯 J 的二馬虎，却向後倒退了一步。他們的酒意已經散去，再加上刚才一頓 m 
打，已出了不少氣。道時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然後低下頭看自己沾滿了泥垢的脚，雅也提不出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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麽 r 扯」法。 

「把他塞在下網的冰窟窿裏。」王二虎說出辦法：「一個窟籙塞一佃， IK 的越*越好〇 J 
他對此亊深惡痛絕，希望死屍也別碰在一起。 

「誰去？」 

沒有人褡腔，這夥莊稼漢，在田野抿死遏豆蟲，用槍打死遢斑鳩， I 8 K 捉過兎子，躭是沒把 
活生生的人塡在冰底下。怎麽塡法，誰都會，只要一推，用脚一踏，«袋便沉入冰 E 流水中。流 
多麽遠，什麽時候開江時，漂出來，早已離前郭旗幾百里，誰也猓不出他 fl 是誰〇 
—— 一件很簡單的亊，現在要做起來却很鑤〇 
「嫌去 ？ J 

王二虎又問，仍沒有人搭腔。他是當家的，在道個節骨眼，他不打算再支使別人，也不打算 
»孩子們檐驚_ C 

「 套車，我 自己去！」 r 

他看都不看對方一眼，用手一提，活像提了隻小»,又丢囘雇袋。二馬虎走過去塞了塞，把 
蔴袋口猫好。 

王二虎開始穿皮懊，紮腰，房中道時沒有任何聲息，有種逼人的靜，和森人的寒。 

「ま窣！」王二虎看無人去套車，他又大聲吩咐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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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還 *我去 le ! J 整晚沒吭氣的王本元， 像 個遊神，晃啊晃的走過来：「雎去套 車，道 差 使 
我 幹 了こ 

「有 種！」 王二虎伸出 i 的大拇指：「娘個 x 的沒想到你不含糊。」 

「我幹是幹，有個小條件，得給我五塊大頭。」王本元伸出一個巴 掌。 

r 你姓不姓王？」二馬虎 K 王本元開口要銭，也不顥得笼份髙低，忍不 f 起来。 

「我是姓王，道個姓王的愛賭。沒有本錢，你們照樣不准我下 場。 道是個難得的機#,」 

王 本元聲钃具常平靜的 asH - 去： rf » 九 N 1 ，你們還會 || 闻去。«是贏不了，姓王的«,姓王的 
用，也沒有喰不得了。」 

「滾！滚！」王二虎對王本元同樣厭惡 ，他 看 不起 愛財的 人， 更 看 不—有脊棵骨的漢 子。 
他又 開始 打 供 ffi ，己前住。 

r 怎麽 t 不得啊？我自動减價三塊錢，辦好了囘來交付，」王本元似乎非做這筆生意不 
可：「再說，你向來大手 isH ，何必和我一般見 a 。再說：你是道裏當家的，姓王的道麼一大 
夥人也不能»當家管事的親自動手。萬一有一天傅了出去•那不是顯得王家太窩襄了。」 

王本元 越說， 王 二 虎 C 8 着 越不是滋味。他恨李黑于，他恨大玉的 娘婿， 現在他 速 » 着恨 王本 
元。忍不住從 懷-5-^ 出五 塊 大洋，曄啦啦一*丟在地上，然後一屁 股 坐在炕沿生 S 氣。 

王本元毫不在！:,彎下腰去，到 JK 找那五#銭。 is 過王大畕的脚邊的時候，王大想用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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啦踏碎那隻手。 

他終於將五塊錢找宵了.站起身並沒有放進懷裏。而是放在桌子上，然後敲了敲那一叠大 
洋，縮着脖子一笑： 

「先放在道 裏， 等辦好了 事 再 拿。」 

有人巳經把大板車套好，牽到榧房門口。王本元笑喀喀倚 老寘老 的說： 
r 小兄弟們，把貨幫忙裝好。」 

他煩手從炕上拖了一件皮澳，也沒間是誰的，穿在身上。臨出門時，王二虎拉主他。 

「要不要個幫手？」 

「_分錢，嘻！」 

氣得王二虎將手 I 摔，他沒有見過這種男人。流里一^，四+ 多歲 了， 還！^ 知 道 上進，到 

處惹人瞅煩0 

王本 71: 並不理會別人對他的看法，大模大樣接過鞭子上了車，策動馬兒拉着大板車出了大 
門。許多人齊集在門口，看見渐漸消失在燈火昏暗的街頭，才竊竊私譏着囘去。但是都睡不着， 
要等王本元囘來，探聽抛進冰窟窿裏是什麽情形。 

王本元將車趕出前ぷ旗，四郊看不到一個行人，現在還沒過正月+五，很少車輻起這©早做 
生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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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回頭看了肴，兩個蔴袋没有動靜，可能凍: t 過去了，也許死了。 

他又向來路望了望，又揪起皮帽子耳扇聰了一陣子，後面没馬蹄«靑，没有人跟了來。他將 
糨繩一鬆，搖動鞭子，馬兒撒腿飛跑起來没有多久便到了江邊。他突然將車停在船票房子門前， 
並用力把門推 開。 

冬天船票房子裏没有人，但其中有木柴，可能是準備過路人冷得受不了烤火用的。他劃着火 
柴，找來 一團爛 報紙把木柴引燃，然後將兩個蔴袋拖進來 。放 在離火不速的地方烤着，慢慢的看 
到蔴袋裏會動，並發出呻吟聲。 

他走過去，將蔴袋□打開，又把他們口中塞的東西*扯出来。 
r 算是你們命大，再過一袋煙功夫，没有動靜，便把你們推到冰窟ぼ•芨 —(■ 

「二大爺求你救我。」小媳婦哭了。 
r 妳這孩子也太糊塗了。」王本元嘆息着 a 駡起來。 

「嗚！鳴！」小媳婦哭得更加傷心。 

「這位大爺，求求你饒了我們，要多少錢都成。」李黑子不涊織王本元，卻看得出竅門 ，) a 
足一線生機。 

「我是需要錢當賭本，可不要你這種人的錢。我救你是爲了不願傷害三條命，按理你該死。 
」王本元瞼兒很陰沉： r 王二虎說得對，你是多披了一張人皮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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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一大爺憲麽辦呢 ？ j 

小媳嫌很想從蔴袋中出來，跪下來向王本元求饒。可是想到自己渾身沒有一條線，無法_開 
期袋0 

「我是想救你們，可是沒有衣服給你們穿，又沒錢給你們逃命當盤拥，」他囘頭向李黑子一 
瞪眼 •• r 你是個杳人精，！ s 是你闖的，你來想辦法，別菊我心軟，想不出法子來，照樣把你 * 
江こ 

r 扶餘我有個結拜兄弟叫黄太®,就住在老爺廟後玉泉號，你說我有急事，着他帶錢帶衣服 
來こ 

「大槪也是狐 S 狗黨 。 J 

王本元本來邇想再駡兩句，一看離天亮不速，也不能在此地多躭攏。忙趕着大車過了江也剗 
了老爺期後玉泉號硪開門，低聲對贵太9說明原委。黄太 a 也是個矮個兒，立郎间去？一大堆 
衣服跟他過江。 

李黑子看到黄太 S ,如同從鬼門關上打了一轉，無限傷感，掉下淚來，並！黄太曼解 
釋。王本元對他冷冷的—： 

r 少噜囌吧，還有幾+年—你耍舌頭呢—こ 

李黑子感到很沒趣’ 三掌榧’從來都是向人家發脾氣，却很少看人家 Mt 色。現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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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只有從 麻袋 中爬出來換衣服。 

小媳嫌也要穿衣，王本元拉着黄太 S 走到 n 外，等興面穿好ネ進來，小姐嫌穿了一身男小子 
柚 凑裤 ，拉着李黑子跪在王本元面前：喊了 S 「二大爺」又哭了。 

r 別哭，別哭， j 王本元看見十七八的孩子，被折騰成這副樣兒也心酸：「快跟着黄先生過 
江，躱幾天，然後逃得越逮越好。」 

「謝謝你救命，」李黑子居然磕了一個頭：「我們會逃向 rs 樂錄 j ,那裏有個有財有勢的 
朋友0 j 

r 你逃到那裏我都不管，只希望你好好的待人家。誰都是人生父母養的，你四- f 多歲的人， 
怎麽幹出道種卵蛋事〇」他向門外看了看：「我得走了，囘去太晚，他們會起疑心〇」 

「二大爺，我——」小媳婦跪在地上不起來一個勁的磕頭：「我會報答你。」 

李黑子却站起來送他。王本元向他冷冷的說道： 

「你以後可別做半點對不起她的事，你湣得出來，我不是什麽『正人君子』。」 

王本元上了車，將鞭子一搖，在李黑子臉上刷的！聲，抽了一條血槽，頭也沒囘，向前郭旗 
的大道上飛馳。 

到了大車店，馬兒潷身大汗，卸車的時候，他著王大昌留«馬兒 C 
r 怎麽拖了 這 麼久？」 



松見江畔 • 186 • 


王二虎#見聲音，從櫃房典走出來問。 

「我比不了他們小夥子一身牛勁，蔴袋卸下來要费半天功夫。」 

「丢下去是啥樣子？」一一馬虎好奋的在一旁追問。 

「爲啥你自己不去看看 ？ J 

這句話氣得二馬虎直瞪眼，王本元囘到房中，脫了皮襖棉裨，»進被旌裹。王二虎着王大昌 
把五塊錢送到他枕頭邊，王本元看也沒看說： 

「不要啦 。 J 

「爲什麽？」王大昌很驚奄。 

「不要就是不要！」他把錢丢到地上，拉被子把頭蒙了起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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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


氣蜮渐漸«.ば，「し到「開江」圬節0 
從五六天以前，江面上便沒有車蛹和行人 S 過。 

江面上的積 S 先溶化，積成數寸深的水，混合了吹來的沙土，變成黄濺;»的漿糊。 

站在江邊一望，江面如同小孩的尿布，一片白當中無數的黄谀，這時從江面上走最危險，除 
非遇到天大的事，沒有人拿着小性命耍。 

過江的時候，一面走，！面得小心翼翼，留葱脚下的聲灌。要是賭見「咯吱吱」或「喀啦啦 
」， 絕對 不能篏張拔腿就跑，得立卽躺下來，向囘 頭 路翻滾，否則隨着陷冰掉 下 去，澠了「油葫 

»L_o 

如果天氣良好有着大太陽，四五天的樣兒，冰 )» 便會溶化碎裂，在江當中先一條大流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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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民間 傅說 ，這份 rw 江 j エ程，是 r 獨角觴 」 的惠業。 

在汹湧的大流中，夾着大如房舍，小如嫌筐的冰塊，載浮載沉，互相撞擊，發出笛嗚般的巨 
響。 漸漸的再溶化和捶擊岸邊的冰層，這時連小火輪都靜靜的泊在岸邊，不敢行駛，那種萬馬奔 
騰的樣兒，壯觀楹了〇 

開江以後，便出產 r 狗魚1—,每條有十幾斤重，銀白色帶有黑點，沒有鰣。尖嘴，齒如同狗 
牙，肉嫩有着細刺，這植魚，只有在開江後，才從深水中浮出来，平時很難捕到〇 

自從江面開始溶化，所有大車店的車老板子，便淸閒起來，不是在炕上 蒙 頭大睡，便是到市 
場，聽 大鼓 害， 或者來自山東中北部一帶的 「琴 害」。 

今年，天氣不算太好，五六天了，還沒有沖出「大沭」來。 

夜又降瞄 ，整 個大草原與江面漆 黑一團 ，只有扶餘城有 着點點燈 火〇 
一輛 「花轱 IIJ 卑停 在江邊，道不是渡口， 離 扶餘渡口有- HK 里。 

車帘放得霰厳的，趕車的小子，高大粗黑，牽着牲口，蹲下來，向江面望了望，其實什麽也 
看不淸楚。 

道條江，不管是封江、開江，還是擺渡，他來往的次數，連自己都數不清楚， 經驗 異常 躉 
笛。 現在却遲疑着，不敢過去，又不想囘頭。 

r 老三， j 車 蓬 裏傅 出粗钽的*音： r 怎麽不過江啊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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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對頭。」老三恭敬的囘答。 

r 怕啥，該死該活屌朝上，是土是水都埋人，」接着斬釘截鲰吩咐.•「過！」 

老三還是小心謹愼的牽着牲口，下了斜坡，立卽被溶化的雪水沒 s 了雙脚。 

江邊的冰還相當厚，車輛、牲口、行人在上面沒有聲響。 

快到江心，曾經三四次，傅出「喀喇喇」的聲音，老三無法躺下來滾囘去，只有停住。 

風從江面吹來，仍相當冷，老三的帽子下面，不住的向外滲汗珠子。 

「媽拉巴子，快走啊 ！ j 

車裹面的人又大聲吼叫，一副不在乎掉在冰窟 K 裏的勁兒。老三仍舊小心謹愼拭探着向前 
走。老三不是個怕死的貨，却不麒把車上的人掉在江當中，被移伴們指衆，雖然死了聽不見，也 
要當個 t 兒的鬼0 

走走停停，好容易過了江。老三餐得凉氣 ME 的由 脊背直穿脖兒梗。現在才弄淸楚，皮襖 下 
的小褂早已被汗水濕透了。 

班 子上一坡，他便挑上車賴，用力打着牲口飛泡起來 。快 到郭爾羅斯前旗，他選 了 一條背 
街，躱過警察署，和保安除，直奔大車店。 

大斑店雖然有兩扇大太門，終年都不鬮，彷彿沒有誰敢進去偷牲口，打歪主黧。 

老三將車在院§好，走向榧房， i 的敲着榧房的紙宙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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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誰？」 

败那褒薄粗大的嗓門，老三便知道是王二虎，他忙 K 低聲苷 * 

「我是老三啊，快開門，別大聲曠曠！」 

王二虎沒有再出聲，在裏面打開電燈，老三又在宙外低聲說： 

「別 開燈！ j 

電燈熄了，「哎啦—こ一聲，播房門打開，王二虎1 1 着脹先走出来。 

「啥事？」 

「別間， j 老三將嘴巴貼近他耳邊說：「先把大當家的抬下来。」 

王二虎遵從的同老三到車邊，揭開棉布帘，兩人連被子帶人抱下來，抬到播房。放在炕上。 
「一一虎，」包在被子裏的人講話了：「別說寥喪氣，被狗雜植5冷腑』掛了彩。」 

「大哥， J 王二虎累張而關切的問：「傷得属害吧 ？ J 
「只不過是擦了 It 油皮。弟兄們沉不住氣，非要把我送來不可。」 

站在一旁的老三，扯了扯王二虎的手柚： 

「傷口，不得了是老鉛彈和花殫打的，血流得不少，你得趕快找個可靠的大夫。」 

老三相當急，提到「可靠 J 兩個字的時候，如同兩隻三寸長的釘子，向王二虎的腦子裏釘。 
「放心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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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在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榧房裏，拍得胸口發出「咚咚」 ® 聲。 
r 趕車的呢？」老三知道大車店人雅，不得不再釘！句，怕走漏風聲0 
「你問：ブ就雄 stf ， J 王; • 虎不 : uir 1興了：「大您.¥2來這 6 S 幾ナベ，那囘出過沏子？」 

「別在 设。」老一 li 也知返！！； 己 過.3 :了 ，仲 手拍對方的 W 頭，黑 PS 中治不淸楚，却拍在苷背 

上。 

「我: i 還是把逛燈打 開， 停含兒大夫來了，總要開燈的。也讓我先沿看大當家的傷勢，好放 

心こ 

王二虎說完了，沒有人反對，他把電燈打開。看見被子中的人露在外面的面孔，靑中發烏， 
沒有半點血色。圆關的大眼，周画同樣烏暗而且眼眶下陷，灰白的鬍子上面沾了泥沙，他正想伸 
手揭被子，老三按住他的手： 

「牧傷 要 緊，還是快去找大夫 c J 接着他又問：「你—找誰？」 

「我想先去找趙老頭，他有個好朋友梅大夫，兩人交情够，銪不了。」 
r 是那裏人？」 

「常地人，別多心，」王二虎頂過去：「那個地界上也 有 好人壞 人。」 

「二虎說得對！」病人在炕上露出欣 莨 .«;味：「倍不過 人家， 就別找 人家。」 

「我道就去啦！ J 二虎一膝，高興的張着大嘴差點笑出聲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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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王，多擔待，你想到道裏只我一個人，不得不小心。」老三送他出來帶有揪 * 說。 
r 你是保博的 a 子龍，」王二虎邊走邊說話：「一身是膽。不退，還是那句老飼..在我王二 
虎眼皮底下，沒有人敢 ！ j 

王二虎說完•匆匆忙忙去請大夫去了 C 老三却怔怔的站在大 ms 門外。 

他货得不是信不過王二虎，而是王二虎性子太毛燥，萬一捅個泯子，01使大當家的死無洩.身 
之地。 

老三對着天空嘆了口氣，心情越來越沉重。在過去一切由大常家的做生，現在輪到他做主的 
時候，不能差池-步〇 

老三記 - r t 着睡在賜房的病人，但不想立卽進去。一雙明亮的眼睛，注 i 長街，又掃視着大 
$店的 院 落。 IP 朶同樣的注想 賭 傅來的餒蓉 。 

夜是靜的，夜是死的，如果不是王二虎帶着兩個人，沉重的脚步，踏破了靜寂，老三能聽到 
的，只有緊張過度的心房在咚咚的跳 e 

老！一！雖已沼淸來的是王二虎， te 仍菸妞速的股在門邊，手按在傢伙上。同時 i 街燈，辨明 
随在王二虎的身後，是不是趙宗之和另一位陌生的酱生。 

王二虎沉默的一值走過來，快進大車店的時候，老三一閃出現在他們面前，嚇了王二虎一 
眺，王二$髙興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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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老三，你道是幹啥？喋，你以爲道樣就平安無事，我看你越提三防四的才會 A 碰到鬼。」 

「——」老三沒吭氣リ 

「你把我當成：；：：麼人？」王二虎的 S 調不高，却含有氣憤：「我雖不是 r 道上 j 的，江湖義 
氣却悝得，你們大捋家的和我有廿年的交情，有難來投奔，在這個地界一切都由我 。 j 

「算啦！算啦！」趙宗之低聲、息事寧人的勸王二虎. . r 老三歲數小，你怎麽好 S : 思一個勁 
的嚕囌人家，說來說去還不都焙爲了大當家的 c 」 

幾句話總算平息了王—虎滿肚子怒火，四個人快進賜房時，老三杻頭囘去關大院門。王二虎 
跟過去阻111他 

道兩扇門從沒掩上過，你要是一翮，定惹得人家起 ft 心。」 

老三順從的囘來，現在他開始埋怨自己，到底出道太晚，沒見過陣仗。一取手，一投足，都 
出銪兒。 

推開門進了賬房，王二^却順手把賠房門關上了。 

病人正在假寐，賭見 S 息，手習憤的伸向懐中，等他看淸所有的人，手才從捵襟下面抽出 
来，臉上露出笑容，牙齒白得刺眼。 

「老趙頭，年把沒見了。」 

「先別開口，」趙宗之勸他：「養養精神，耽給餐治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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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生道時被讓到炕前面，他是一位又庚又小的矮個子，黄黄的一張瞼沒有半點表情，要不是 
手中提了個手術箱，開始淸理薬品和外科手術用具，眞像從棺材裏爬出來的偃屍。 

他向趙宗之做了個手勢，趙宗之忙脫鞋上炕。老三和王二虎也跋着爬上來。趙宗之很在行 
的，將電燈線拉長，移近病人。 

老三打開被子，打開棉澳。裏面有支二把盒子，放在病人枕頭下面。8出的小單褂，全是巳 
經變鳥的血跡。 B 生用剪刀剪開褂子，兩胸前面也塞了件白布小褂， S 成一團，用女人紮腿帶綑 
在傷口上。上面有着半乾的血塊，還有新滲出來的血滇。 

B 生又用剪刀，剪斷帶子，拿甜子夾走帶血的小白褂。傷口整個呈現出來，一在右乳房上 
端，一在#6近左小腹，有發烏的血，發白的爛肉，還有乾黄得_的死皮，毎個傷口都有拳頭那 
麽大。 

«生略以審说，便用沒了酒精的藥棉洗起來，破皮肉碰到酒糖，眞痛得難以忍受，但病人只 
在第一塊藥棉碰到皮肉時，手指略微抖動。以後便像毫無所覺地讓 K 生洗傷口和用鉗子夾去麻爛 
的肉0 

在他的頭部附近，他們放了個洗面盆，用過的槳棉都丢在裹面。沒有多久， S 紅的堆了大 
半盆子。 

S 生雖然打了 Lh 血針，鮮血仍向外罾着。右邊的傷，隱約的看到骨®,趙宗之惑到萌皮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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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， 喉嚨不舒服直想# 吐。 

H 生還沒有敷槳，纖續消瑾。王二虎怕病人受不了，按着他的胳膊。抦人開 D 了： 

「二 虎，你還是給我點枝煙捲吧 。 」 

王二虎翻遍抽屜才找出一枝又癟又黄的香煙，帶有歉意說： 

「你知道我不吸道種玩意。」 

病人開始悠閒的吸起香煙，强生技術不鍺，也够快的，把上身兩個傷口敖槩包紫好。 

「腿上遁有こ 

老三提醒 K 生， S 生要他們把沒繫腰帶的裨子祖下來，除去原先的包紮。發現在大腿根附 
近，深深的一個大洞，一看就知道是老鉛彈打的。如果稍移動一寸，正在要命處，恐怕早就完 
了。 

一個成洞的傷0，比開花彈傷口更難治。酱生又是洗，又是§鉛彈，燈不够亮，又弄了兩 
枝蟠燭。 

雖然柄人不在乎，趙宗之仍舊找來酒瓶子，逼着他喝了兩口。 

「你眞把我當成窩猓 廢。」 

r 不是啊，」趙宗之如同勸慰一個任性的孩子：「喝兩口®歷寒氣。」 

病人還是不想喝，王二虎過來搶去瓶子，便向他嘴裏灌，倒在脖子和枕頭上，濕了一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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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虎你和我來货的。小心我收拾你。」 

病人裝着發狠，滿怖0鬍子的嘴扯曲着，又髂出那特別忍眼的慘白牙齒。有的人眼睛生得有 
神，使人望之生畏.，有的人澳盾大臉，同樣具有成3{。這個病人，却生了兩排白森森的牙齒，發 
出陰森森的光。 

王二虎並沒冇涅會對方的狠勁，又硬灌了他南 CI 。灌得病人嗚嚕嚕的直咳嗆，道時二虎更加 

神氣了： 

「哼！你收浍我，等一兩個月後再說吧 r 」 

「我明格晚上躭走。」 

「江上灌不能過人啊。」趙宗之忙勸他。 

「我們*不是過來了 C 」 

「何必呢，住在道裏不會出錯。」趙宗之眞怕他傷沒好就走了。 

「老趙頭，你可知道，我這個腦袋瓜，現在不是五百塊大頭，是一萬白花花的現大洋啊〇 J 
痫人說道話的時候，眼晴榀看強生。§5生彷彿沒有聽見，全神貫注在傷口上。 

•「一萵塊， J 病人豪邁的拍拍腦袋：「二虎，看看咱們老鄉親那個寅在過不下去，我送給 
他こ 

「道種 瓶 話，我可不 愛 ! is 。 j 王 二 兜 的 臌沉下 来， R 的生氣 了， 弋黑臌杻過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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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 I , J 病人®調變得柔和：「我是眞心，你想，最近道幾年幹了些呛，別 說幫 別人的 
忙，連 R 己都保不了，不是三天兩天坐班房，就是打黑搶，我不過才四十一，便這麼鷗包。」 
r 關公還有困 re 土山的時^，；；^點 。 j 趙宗之也跟薄棚解：「你是『少年白 j ，除了頭髮 
現子，身板1得很。」 

「好吧，旣然小鬼們還沒拿的.練子來找我，就再多活幾天。」病人又開始猛吸那枝毫無煙味 
的煙0 

醫生已經上藥，把整個傷口窀滿帶藥的紗布。再加包紮，並示*把爛搞神丢掉，只蓋被 子11. 
行 了 0 

現在他淸理收拾器具和洗手，然後提起箱子 SHP 走。 

「給錢！」病人吩咐老 111 ，老三從懷裏掏出用紙包的一拖銀洋，大概有二三+塊 e 
r 太少了こ 

老三一除，又去找搏套拿錢。»生搖頭又搖手向外走。 

r ?4 t 了， 0 ■了。 J 趙ネ之下: i;a 打 M 呦。 

「他是我的朋友，怎麽能收你的錢〇 J 
「我的錢，有啥不好，上面沒有 一 點血腥氣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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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宗之一聽病人氣不峨，忙從那包錢中取了一塊大洋，塞給酱生並擠擠眼： 

「傘若，傘蒞，我不逸你了，你自己囘去。」 

S 生停了 一食 兒，才伸手接過那一塊大洋，挺 着 乾癍的胸脯，—人、 王二 虎、趙宗之點了 
一下頭，拉開門走了。 

「不行，拉住他！」病人吩咐老三：「我們不能虧待人。」 

「够多了。」趙宗之楢住老三的去路•.「還要換十幾次藥，以後再給他也是 一 様。」 

「這麽麻煩啊。」病人有些不耐煩。 

「打個洞容易，治起來很難。 J 王二虎老老實寅的表示他的: S 法。 

「動槍動刀的事本來難講，」趙宗之佩服病人的爲人，却不完全赞同殺來砍去：「就#^來 
說，養大一個小夥子要十幾年功夫，一個花生米便完了。」 

「老趙頭，你說話可別帶刺，咱從來沒殺半個好人。」病人雖有倦容，嗓門仍不低0 
r 誰不知道你大靑龍是個人物〇」趙宗之知道他愛翻瞼，忙仲大拇指。 

「■!」老 u ! 做了個手勢，要他們說話隹音低些。 

「道次怎麽出了事？」 

趙宗之 ㈱ 切的問這位與衆不同的老鄕親，王二虎也把脖子伸過來聽。 

大宵能看了看兩位同鄕的面部表情，其中全是關懷，沒有一絲好奇。他輕輕的咳嗽了一聲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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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平靜的苷調，如同訴說別人的事情。 

「大前天^^想 r 挑 j 啦(註.•卽起除)，胡家屯子的老東主，定要請我去吃『漂洋子 j ( 
郞水餃〕，到了晚半晌，咱就一個人去啦，又吃又喝的。酒醉飯飽，等 W 着馬囘來，離胡家屯+ 
幾里，便碰上了。王八捎子們很在行的先把我的馬幹啦〇 J 

接着周围全是子彈溜子和火星子，我就乾脆裝死，四仰八叉的艙在萆堆裏，把橡伙丢得速逮 
的。有一個儇小子過來，先檢洋撈，把傢伙拾了去，接着走近來。我就 I 翻身，用手中的 r 八苷 
字」扯了他，奪過馬，平躺在馬背上從火星子裏$來。跑了七八里，才知道？彩。 

「我看道亊老胡頭脫不了干係。」王一一虎急着說出他的見解。 

「——」大宵龍搖搖頭：「我會査清楚，老胡頭不是那種人。」 

r 你躭那麽相信別人。」一直堅持老胡頭有問題的老三，實在忍不住了 ， f 挿嘴： r 你掛 
彩他來#沒來過！」 

「我交—，將心換心，我不起®*，也信得過他們。.一 

r 那又是誰呢？」王二虎問。 

「我是大當家的，査不清楚，抓不住小辮子，不懷疑誰。」 

大 W 龍說完了，所有的人都開始沉默，趙宗之心中想，江湖上的風險太大了，大靑龍一定有 
不少仇家。他间頭看大靑龍的倦*:越來越澳，他站起來說： 



れ'扎江畔 . 200 • 


「你歇着吧，明晚我再帶 K 生来。」 
r 那個大夫——」 

「請放一萬個心。」趙宗之對大宵龍表示，他料數生負全资。 

「我不是 is 偶^思，我是說他有些性，從進門到 IU1 去都沒吭氣。」大 - flriio 好奇的追問。 

「他在家也是一天故不了半個屁，像個悶划蘆。 J 趙宗之說明轚生的爲人。 

「他不客歡 S 口，你們怎麽成了好朋友？」 

「有空的時候下象棋啊，面對面吸 I 陣煙。我吹牛他晓，«是_得有這種不抬播子，不多嘴 
的好伴こ 

r 將來還是多謝謝他。」大靑覩叮强趙宗之..「我道 一%子，*怕欠人情。」 

說完了他圖上眼睛，趙宗之離開榧房，王二虎跟着出來送，趙宗之迎疑了！會兒試探着問： 
f 半黑子有消息嗎？一 

「在我面骱少提他。」二虎惡狠狠的頂過來！句。 

「 IJ 椏宗之諏相的不再問下去，也覺得货在不賅再問。道楚王家最不踩險的率。玉合順 
李 H : 筚捆的不見了，王家的小淼： g 也是那晚失了踪，天下沒有比道再巧的审〇 

沒相人在背後傅話，或者批評。但是人人心裹有數，定是李黑子把小苏婦給拐跑了。 

趙银之想關東地方#在太太，^ rnf ;走了之0只要个&老鄕銳多的地方混，誰也不知誰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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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細。就是兩 srT . 着一張嘴，沒有半文錢，跑遍了_東也餓不死凍不死，自然有人留吃留住。道 
裏幾十里略甚至百把里才有個屯子，看到外面來個生客，眞有說不出的高興。 

「看開點 。 J 

趙宗之囘過頭來勸王二虎。他 深深覺 得不該揭他們王家的沿疤。 

王二虎沒吭氣，望着趙宗之出了大車門。 

鷂已叫了頭一遍。 二 虎心中有些煩也有些亂 。當 初以爲把兩 個人丟 在江裏便沒有事，誰知同 
樣的在臉上抹了一把灰。只是大家基於情面，不像趙宗之交情深當面提出来。 

這時一個小夥子從茅房裏跑出來，他一®是二 r , 虎，忙喊住他，要二馬虎把大靑龍坐來的花 
枯轆車推在裏院。 

「像從江面上過來的，是那個小子不怕死啊？」二馬虎推車的時候，發現車綸上的泥沙。 
「二 馬虎，」 二 虎低聲吩咐.•「明天你多買點香5紙馬，替我到江邊麂一麂。」 

二 

王 二 虎笑嘻喀 的在大 m 上走着，這 幾 天他眞萵 興 m 了，做 夢也沒有想到大青龍 的 傷勢 好得那 
麼快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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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*是象皮啊！」 

他忍不住冒出道«1句，他曾經聽見人家說，象皮非但厚，割掉一塊立郎會畏起來。他沒見 
過大象，如果這植傅說是眞的，大靑龍的皮肉便同象皮差不多〇 

王二虎欣賞大宵 龍 的皮肉，同時也欣 * 大夫的技術 ， is 看 不出這個半死不活的人物， 還 有一 
套。爲了表示謝意，他準備去糧桡收賬，送大夫一笼錢 C 道筆謝 X 9 不讓大靑龍知道，同時也硬逼 
着大夫非收下不可。 

31 二虎走路向來一偁勁的向前衝，街 兩旁發 生了天 大的亊 ，他 也不去留蕙。刚經過狀元樓門 
口，便被人 I 把拉住了，他 rEj 頭一看，是禺除的隊長王江海。不禁心中 W 了 半截 子。 

「老傢伙，唆呼了半天，你頭也不囘。」 

r 沒聰見嘛。」到了 道 個節骨眼，王二虎想怕也？ IX .用， 硬起頭皮頂過去 一句。 

「我看你 一 定有心事？」王 il 海似笑非笑的間。 

「有啊， J 王二虎豁上了：「想操你親妹子！」 

「 —— 」王江海並沒有翻臉，又一把 抓 住王一5的領子•.「走！」 

王二 虎想掙扎，想來粗的，又 想王 江海除了^中鄹枝 悚伙 ，都不是自己 的對 手。但他 還是忍 
住了，* 得道 條老命雖然不値半毛錢，不能 耽得大 苫煺 ia 災 。想站年间鄕老前 « 秦二爺爲 朋友， 
曾兩肋渖刀，他也隳 當有道植* 氣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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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！扭身子，»掉了王江海抓子的那隻手，胸脯一挺與王江海併排走 着。 

平時王二虎走到大街上，不管是山東同鄕還是當地人，凡是相*!的部同他打招呼。現在大家 
都裝着沒有看見，不是王二虎變了，不是怕惹麻煩，而是伴在王二虎身邊的是他們所敢不齒的人 
物。 

王江海似乎沒有道 種©覺 ，一雙外八 {$, 着了 S 亮的大馬靴，故慧用力踏出聲眢。那副 庚 
骨頌架子，加上走路 t ，令人想起在江邊沙濉上到處数爬的小镑 蟹。 

王江海越神氣，王二虎越 li 過。雖然王江海不是山東人，他却姓王。不知姓王的那酤風水不 
對，出了個偷人的小^! g , 又出了個上不了檯魅的王江海，而且兩 #寶 都集在一個地方 丟人現 
眼。要不是大車店裏有個大紕海，他眞想找個時間，也把道個姓王的給丢在江裹餱老鼈。 

王江海似乎 看 不出王二虎對他的態度，現在他的稍神非常好，可能大煙癟過足了，不是呵欠 
連連，一把彝筘一把淚的樣兒。一面走•一面把手挿在武装 帶裏 ，又#3來 ，* 那期樣兒，老習 
惯沒改，還以爲武裝帶是推二把手車子的那條皐絆子。 

他带着壬 二 虎並沒有直接去除部，而是向囘0 路 走。進了狀元 f 館。 飯 館的大掌檷 ，顚着 
一身五花肉迎出來，又粗又唾的脖子，向王江海點頭哈腰，王二虎直躭心他 一口氣換不裘給憋 
死了。 

「王大隊 ft ,裏面請，王大掌«,裏面請>」 



胖掌櫃，在王江海和3:二虎的身份上，都加了使「大 J 字來射好。 

「先#消楚，我是倘 a « l ^. H.j 

王二虎沒好氣的，指着胖掌揠的彝子尖說話，那 U 大薛味 IfJ 出來，連平時也吃大蒜的胖隼檑 
唣着都受不了 0 .和氣生財，就是口水吐 - tH 臉上也當下雨把它擦乾： 

「喀噶—•王大雜榧 f 食逗樂孑.誰不知道你是本地獨 一 無二的大車店東家 。 J 
爲了拍王二虎的馬屁，又怕得罪冷淡了王江海，雖然他也常常來吃白食，仍堆下滿瞼的笑： 
「货大嫁長在興面等您佬呢〇」 

「道小子早就來 了。」 

王江海邊說邊向典走，王二虎現在開始迷籾，不知道這兩個壞蛋在一起弄的什麽名堂。 
伙計掀開半截子，：：布門帘， m 王江海和王二虎進去。 

保安除？？：隊丧居热站起来迎客，他不像王江海那麽瘦小。生得五大三祖，一張橘子皮臉，兩 
腮的肥5:下，叩叫方方一强大嘴，正咧阳表示笑サ C ' 今天他沒穿軍裝，而是，#嘰長抱，裝着一 
all 斯文 ^ 

「二虎， J 祝熱的，不外氣的は济： r 雖得^到"ぶ這個大忙人啊こ 
「.'«客不如沌 A -， 汉 K 1 出； m 部大門 M 在街 h 碰到他了。」王江海沒等王二虎開口，：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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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有啥亊？」 

王 二 虎不領道份情，酒菜還沒上來，他邋沒あ勦茯子，推也不欠 K 的，他得問淸楚。 
r 沒亊就不能喝幾盌，」焚隊長笑着問：「喝酒班得有個伴，我天天和王隊長暍，喝得太久 
太多了，®想再找個朋友。想來想去，便想到你，在道佃地界上只有你王二虎，我*還像個 

人。」 

「用的是软功啊！ j 王二虎心中想：「咱雖是山東 f ; 老憝一佃，道點瞄筋應當有。」想 
到道裏，他一挺脖子梗站起來 •• 

「謝謝兩位除長抬擧，我今天忙，改天 IB 1 請。」他！^硬闖两走了。 
r 道是啥話？」 

'上江海伸出那條細得像蔴桿的手臀將門攔起來，庚馬臉拉得長长的。 
r 你可眞不通人悄，請客不到惱煞主。你已經到了，別想走0 J 

:- l : i i 虎勝出話中有話，這是餐 「簕 王飯」，難以走出 M 個小房問門口。他只有坐下來，心中 
記起另外一件寧，幸咨在街上碰見王江海，要是王江海找到大車店，進了賬房，眞有好戲看。 

「——」他悶坐着，不開腔。 

S 时王江^從伙計手屮接過菜盤子，自顧自的點着菜，都是他愛吃的，炸丸子，糟溜魚片， 
炸八塊，還有冰糖肘 7-，點了一火堆，也不管別人愛不爱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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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也理王二虎點丧樣？」 

贸涂長就是這一點看不憤，說了多少遍，也改不掉王江海道種自大自私的習性，王江海把菜 
魅子向王二虎面前一丟： 

「想吃啥就說。」 

「——1_王二虎連菜盤子看都沒看，搖搖手。 

「先來道幾揉。」王江海吩咐夥計，夥計把鉛篆夾在耳朵上，拿了菜單子走了。 

不久又進來送上酒菜，雖然天氣巳不冷，酒仍是燙得微溫0 
「各位，先喝着。」茶房說〇 

「菜別上得太快。」王江海叮彌一句，他怕菜上快了，酒不過癱，接着_筷子，先挑選自 
己愛吃的，塞得嘴巴滿滿的0 

rss ， J 莨隊長一舉酒杯向王二虎道：「咱們哥們道*第二次在一起*,先乾一杯こ 

「我沒 a 。」•£二虎勉强端起杯子。 

r ,1 人面前別說假話，誰不知道你是海*。你記得王小五結婚的那天，你和王小五他 i 人 
拼酒， s : 小含糊，是不是我的面子不够？」邊說邊仰脖子，一杯酒下去了*嘴太大，盅子太小， 
如果不留神，那個小杯子會掉在肚子裏。 
r 謝！」二虎只好艰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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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江海對這一幕似乎沒看見，一雙核子在幾個盤子裏拥江倒海的挑選。狭起一塊肉片，摔了 
押，又放下。另狹了一隻丸子，可能嫌小，攬了一陣，最後還是吃了一筷溜魚片。 

「•;!海，你也敬二虎一杯嘛！ J 

「咕，」王江海頭也沒抬，眼皮也沒冶，摸起杯子，順勢一擧，算是打了個招呼，乾了一 

杯。 

這副敬酒的樣子，寅在令人下不了台。二虎沒有拿杯子，賀除長又 M 口 了。 

「江海，:. •. 虎沒喝〇」 

「他硬是要把煞臉當屁股嘛！」這囘頭抬起來了，小小的三角眼，露出不商興的兇光。 

■_.(.?. 勉勉强强 M 了一口，他不是怕，而是不願在酒上栽麻煩。 

0ば卜这闹個人边像爲吃喝而來，開頭便又吃又喝，話並不多〇直到上了四五個菜，吃得盤 
Itt 朝天。黑色：£臉與黄色的臉，一變成猪肝&，一 SI 成青黄色，才馊慢的放下筷子。 

貧隊畏那張大臉仲過來，又端起杯子： 

三虎，再來一盅。」 

他位了，：.^也乾了，？: a 隊 fi 很萵舛，用力 iil 打箱二虎的苷背) S 頭。二虎的脊背太厚，太結 
贲，要是換了別人， ? • 被敬 -tr 7 常敗了 C 
「一 i 虎，你湣我道個人怎樣 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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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——」二虎張大一雙眼，却沒有張大嘴巴，他連一聲低如蚊蟲的「好」宇都不願說。 
r 你滑我够不够朋友？」 

又追過來一句，二虎仍孩沒有囘答。够不够朋友，二虎再傻，自持也有個數0 
「我想我逍個人是一根賜子通到底，直性子，够恁思，二虎，你不是儿人，街潜汾出來。」 

一 雙充血的眼，凝視着王二虎，等着囘答。二虎仍沒 有吭氣 ，贺除.长亚不 ri : f . ， 他 具有 自我 
表現狂： 

「我對任何哥們都對得起，不信你問問王江海，我®—一成，到底是什麽人物？」 

王 江海正在對 付 冰糖肘 子， 不知厨房大師傅是否有意跟吃白 ft 的 過〒 去， 不把 »•! 子 蛾！！- 王 
江海使出吃奶的力氣，也扶不下一塊精肉。 

「江海！」黄三成大吼一聲。 

王江海嘛了一铫1筷子掉在桌面上。三角眼怔怔的—對方，香他是否醉了 .《-•: 成的酒德 
酒品他«清楚，應付不好，會玩命。 

「江海，你說我够不够朋友？」 

「够！够！够！太够了！，天上少有，地上無雙，」王江海薄胡的嘴唇皮予翻動起來..「就 
拿我王江海來說，沒有您拉一把，那會有今天。」 

「你看，」貨三成的臉又轉向王二虎：「他最淸楚不過了，天底下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我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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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眼好，就是大靑飽周天化那小7-,把我不當玩藝。」 

貲三成的頭11£>-來，汉雖過的樣子。王二虎却心中一餒，認爲快扯到正題了。待了許久許 
久，货三成才枱起頭來，滿檢痛苦的表情： 

「天化和我一同『出逍』，比親兄弟還親。後來我招安，修成正果，不能看他遊»，曾力保 
他，王二虎，你猜怎麽着？」 

那張大瞼又向前移了三四寸，幾乎碰着壬二虎的彝尖。王二虎迎着他的目光，並不躱閃： 
「你也許不知1 - 天化自恃 SE 着官軍追趕老毛子有功，非大除長不幹。我那有道份能耐，就 
道樣和我翮了瞼 '帘着人馬 r 起 j 了-'」 

「啮！ J : EII 海味算把冰糖肘子吃了一半，很不酎煩的勸：「別再搗弄道些睞毅爛芝 K 

「我得講給王二虎 1 §一聽，評評 pa ， 大靑錐冋咱們過不去，有沒有道理。」 

「大冑龍不知是死是活呢 。 j 

王 jx 海冒 al .'a 麼•句. . , r - l --*. 虎 ！ > 111 ，吏加^毛，*樣 i ず他 171 對大靑龍一舉-勡似乎很洧楚。 

「我 ill 通麼想，，一^:':戍 一?,!;也沒醉.頭腦很淸楚..「天化雖然無情，我們不能無義。道幾 
年，咱對着天說話，可设敗肀點對不起他的事，起過一點狠心？」 

「淨銳道些有呤用。 !_- 王江海不以爲然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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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有用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吶。」他繼績向王二虎說下去••「天化後來和小白蛇白玉 
薇搭了幫，連白玉薇家的遭遇，血海怨仇也記在我*三成頭上。兩個人速起手來對付我，我都是 
躱着他，他却越逼越急，蕩到我的防區來。上面用壓刀，我出兵只是應付官差，傘人錢財與入消 
災。他呢，敝個坎兒和我幹，硬拚。你看，他那點够<:.情<«!」 

'- n I 」賀三成說了一大准，王二虎平時心直 P 快，祝酒如命。今天却閉聚那兩片厚嘴唇， 
甚至連酒也不多喝。 

「眞是做人 li 啊，」賀三成非常傷感的又是搖頭，又是捶桌予：「我天天想來想去睡不着 
覺，只求同天化見一面，哿倆有聒好說，要是他心裏解不開道個結，我姓#的當着他的面，吃 r 
衡生丸 j 。人啊，活在世上，富贵榮華算得了什麽，被哥們不當人，活着；點麓思也沒有。」 

焚三成的脖子又軟塌塌的鸞下來〇王二虎雖然沒有看見，但猜想得到，#三成的眼角可能有 
淚星子。現在他對賀三成的印象開始有了轉變。他想質三成也是紅 a 子出身，讅的是份鞔氣，他 
與大宵龍之間，有着誤#。不過，他從沒有胰大1談起過。據貲三成剛才所說，大是在耍 
脾氣和缺理。 

「二虎，」货三成又親切的拍他的肩頭：「我今天請你，沒有別的礤，只要你有一天看到周 
天化，或者他到你那裏去，趕快吿訴我。」 

1¢把沒看見他了。」王二虎忙說..「不知他蕩到那裏去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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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沒去逋•就在道！褙，」钗三成兩眼盯着王二虎' 「我知道他和你是同郷，®:信得過 
你〇 J 

「要是他能來，我一定勸勸他去潛你。」王二虎並不校避奴三成射過來的自光。所說的却是 
典心話，他希望兩人能够解除一切誤食。 

「先別勘他， J 货三成忙勸阻王二虎：「他那個掼子頭脾氣我*淸楚，可能你一提我，他就 
撒棚子 了。 你只要向我報個信，我把他堵住，見 了 面我先下跪，好弟兄有啥說 的。」 

王二虎*對方那張橘子皮臌上，充滿了傷感，充滿了眞誠。心中更加!®動，很想把大靑龍的 
近況吿拆*三成。 

「二虎，」王江海陰陽怪氣的®調，打斷了王二虎的思維. • r 大裘雖然從來看不起我，我 
可是把他一直當成老大哿，我和質除長的心思一樣，有福同享，布難同當。我們在明處，不能看 
他老是站在暗處，再脫他同小白蛇在一起，那個娘們是個：？柑里极子稍轉世，準沒好下場〇」說 
着說着神情兒班離不了那股邪氣..「二虎，你和大靑飽得說淸楚，我們造見過錢的，也花過錢， 
找他不是爲了一萬元現大洋花杠，嗯！」 ‘ 

「說道匙一就太小瞧天化了！」貧三成忙阻止王江海說下去： 「 i 我們想要那一萬塊，也不 
一定要得到。想天化那兩下子，咱們還差得逮呢。再說句對天 a 誓的聒，咱們也不會打道種主 
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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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1」王:: 虎又悶聲不轡 ，湣着 兩人的 表情。 他們是急於 tt sli 大靑覩 ，並不是爲了 「胄殳 
J 。王二虎一生不愛錢•也知道在江阚上閲的人都視財如流水，否則便带不住人。將心比心，他 
相信 is 兩個人，不會起遢份壞念頭。 

他應當把大宵館的事 ft 訴賀三成，但是又一想*人與人之間，紡有個偏私厚薄，講關係講交 
情，還是问大靑懊近钱，貧！！！成再好，仍是官場裏的人，而且感悄不深。是胲先同大靑龍商1:， 
甚至探採口氣，才能射这 H 成說 ■« 括 C 
r 沒有別的事了吧？ j 

王二虎心情势*0多了.他秀淸楚！切：货三成不知道大靑龍«在他店裏。還有焚三成尋«大 
宵II並沒有惡忿 i 糾站解紛 J ,這是在外面混的人 M 大的教氣，他想完成道件事。 

「我要走了こ 

第一句話可能贺三成沒有聽淸楚，他又說了 一 句，竑抬了栌身子。 

「二虎， J 貧三成似笑非笑的問： f 天化眞沒有到你店裹来。」 

「不信你去翻％?」 

王二虎氣壯的衷示，验裝着I臉不高興的樣 5V1 。 
r 问你開玩笑，潑你連這點都掛不住。」他捣擺手：「你忙就先起吧？」 

「謝謝了。」王；一虎忙道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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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_ 客氣。」贺三成站起來送客：「千萬別忘了我託你的事。」 
r 不食！」王二虎答應得很爽快。 

「碰到傷的死的都來說一聲。」王江海在背後嚷嗵。 

王二虎锭葙没聰見•走出狀元樓飯館，太陽萵掛在空際，天氣並不熟，額角上卻往外滲汁珠 

子。 

他做夢了没想到，僅是一埸虛驚。最初他認爲一定被帶到隊部，不分#紅皂白先拷打一番， 
港問不出名觉，便通知鄉祌們花錢保出来。 

今天一切經過足萬幸，®個人丧現得 S 夠意思，他想先冋隹店吿诉大迕龃。略以遲疑，仍05 
接先往楢淺區走去0 

三 

王二虎剛從提起贺三成三個字，還没說明內容，火 f * f 龍那張發芮的瞼便神色不對了： 

「別說啦 1 .J 

r 一 • 點兒不錯，」二虎没理舍大青龍發脾氣：「贺三成說的一點兒也没錯，只要在你面： HIJ 提 
到他，你便上火。我肴這些年，當頭兒把你铪惯壞了，變成順毛 M ,费得谢處比別人強，一句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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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邛父的話*不聰 。 J 

「二虎*」大 if 龍的聲調趨向平靜： r 你認識贺三成才幾個月，我和他在一起十幾年，他的 
爲人我比你清楚 。 j 

「我們遺是快走吧！」站在一旁的老三開腔了，並準備收拾傢伙。 

「不，」大许龅沉葙的阻止老三： rR 要二虎不怕出亊趕我們，@前反而不想走了 〇」 

「你！你！」二虎 M 得跳起来：「你，你可別佘話嘔我，別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 。 J 
r 哈哈！ j 大博槌自受傷以後，一直皺眉頭不吭氣，迈是第一次高興的大笑。 

笑、笑得老三没有主总，笑得王二虎開始迷糊。等大膂龍笑夠了，老三卻越想越不封。大青 
祀到此地來，只有他和二常家的小白蛇知道，萬一出了差錯，自己寅在擔待不起〇於是，他急得 
跳着腳說： 

「我們得走，非走不可。」 

「な制啥勁，怕個啥勁，你以爲在道裏危險，我看只有大車站裏天下太平。」 

「爲什麼？ j 老三不相信。 

「很簡 m ,興足贺三成那小子知道我在這裏，他不會請二虎喝酒，早派狗爪子把大車站圍起 
來勁手了。」 

「你就那麽瞧不起贺三成？」王二虎一 is 不髙興：「把好心奸恝•當成！灘狗屎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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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虎，不是我說你，人家酒你一壺酒，說幾句好話，你會連 M 袋瓜都奉送，江湖上的事， 
看起來簡單，其實雑亂得很。」 

r 是你一阯子孤5 s 。」:;.兑仍不服氣。 

「不管你把我當成好人，還是壞人，只求你記着 一 件事：不得我點頭允許，不能在突三成面 
前提我。」大靑龍 很鄧重 的叮技王二虎，並板着 IIQ 孔像訓手下。 

王二虎到脷東開大車店以來，見過不少扛鬍子。具有交情和常常來往的並不多。在印象中， 
感«到他們不怕死、豪®、够義氣。自從大靑龍受傷來大車店，他發覺了道一夥的另一面。當危 
險關頭，都苒怒無常，常常帶有一植狠勁。 

他不管大# 痛 與貲三成如问 鬭 法，也不管他們的睥氣多麽毛稞，站在鄕 親和 多少年朋友立 
場，所有的困難危險他都認了。 

r 今晚吃啥？」大靑龅也許感覺到自己太過份，裝得很輕篇的問。 

「 r 翻 張子 j (卽 餅) 包 合菜，行啦吧。 j 胰大宵 龍 主動問吃的，表示 哥們情 感到底不外， 
王二 虎 又 高 興 了。 

「今晚大夫來不來？」 

「來。」 

r 你怎麽知道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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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到他家 裏 去過。」 

「去幹什麼？」 

「去……」二虎差點說出是送錢，其實他發了一大陣子 脾氣 大夫仍 舊不收 ..「我去問你的傷 
口什麼時候好 。 J 

「眞看不出你現在學得細緻了，」大青龍很感動： r 雖是老哥倆，你待我的好處，我會記 

着 。 j 

r 說道些就太外氣。」 

兩人心平氣和的談着*老三一直瞪着一雙牛眼，坐在大肯龍旁邊，注視一切。王二虎看他這 
副樣兒-想到他白天晚上很少休息，守護着大肯龍不離，不漿很感慨的說： 

「老三道孩子，對你眞赤膽忠心啊！」 

「就是心眼太死了，容易得罪人。」 

「得罪人？」王二虎早已忘記，老三曾經對他不放心和嚕 囌。 

「足啊，只要他跟着我，防別人同防小偷似的，也弄不淸人家和我交悄有多深。」 
r 很難得了。」 

「我身邊有十二個人就港他和『四至兒』最頂用，你没見 r 四至兒 j 那孩子，雖生得又瘦又 
小扛若個大腦袋，人可頂聰明。還有槍上功夫也 r 頂靠 j 了。」 




提到「四至兒」大背龍滿臉光彩-接着他又我. ra 次他要跟着來，白姑娘不許，也不准吿 
訴他我去那典。甶姑娘說這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保除。那孩子很不開心，要是他赛得我在這 裏， 
早偷偷的跑來了。唉 ！ J 

從大宵 龍 的口 £:王二虎聽得出-他很懷念那個大勝袋短指頭的小跋班。同時也表示受谌 
以後，小白蛇當家管得太%〇 

這些日子爲了不使外面生疑，王二虎上下午？?跟車做生慧，大— w 的人湣起^^雜，但王 
二 虎略 a 示. t , •便都閉緊嘴巴，沒透露出去半點風®。 

:走，王本元便來接班，不知是前生有緣 ，還 是王本元脾氣兒隨和， 大靑龍 特別喜歡 

他。 

王本元進来，屁股剛挨着炕沿，大靑懍便問： 

「又賭啦？」 

「沒こ 

r 沒賭本在我這裹拿。」 

「你不知道，一開江，都忙起來啦。囘到店裹一個個躺在炕上像死猪，有賭本也沒搭子了。 

し 

「咱倆賭。」 




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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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沒惫思。」 

「只要能過賭癦就成了。」 

「傘你的錢贏你的錢，沒味道。」 

「署樣子你有一手こ 

「我從來不耍假的，再沒有出息，也不玩花樣。」王本元有點不高興。 

「老王，你很有出息，能當自己的家，不像我才眞薄褒。 J 大靑龍灰白色的眉毛又液起來。 
r 對江湖上的亊我不熟，聽說從大帥槍 II 了 rfE 龍 j 那個娘們之後，你是松遼平原最大的一 

「想不想入夥？」大胄籯起說自己獨一無二•又興—來，笑迷迷的問着。 

「——」王本元也笑，並搖搖頭。 

r 你是對的， j 大靑覦被上的笑容消逝了：「當初我來 S * 東，也沒想到*走道 f ， 一切是 
被逼的，我辛辛苦苦開了片地，臨近郭家，郭家有個 H 娘們，同 r 紅帽子 J 東洋兵不明不白。他 
們就憑這點勢力，傘少得不能再少的錢，要把我五六炯地買過去。其 寅 两東到處是荒地，另搬個 
地方下幾年功夫就成 了。 我那時只有廿二歲，年輕氣盛想不開，叫着，叫着 r 誰要我的地先要我 
的命。 j 郭家也够狠的，等髙梁快要收成 了， 乘我去齊齊哈射探親，便弄 了 幾-牲口，幾+個 
人帶了潑刀，連砍帶踏，五六 J 1''] 高梁全完了。我囘來一 *氣得發瘋 ，也不一#同 s 阻，提了口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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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，趕到郭家屯，見狗殺狗，見鷂殺路。郭家早有準備，一槍打在我的腿上，又找來 r 紅相子 j 
把我捉去灌洋油，潲進去又踏出来，鼻子嘴裏都冒血。在咱們中國地界，縣有縣官，官家却沒有 
人敢出頭，簡直還不如有主的一隻老母路。到後來還是黄縣同鄕會長#®修大爺，花了二百塊大 
洋把我*出來，治好了我的病，勸我囘家。我想來想去，定要出口氣，就通樣入了夥。」 

大 Is 過去，雖然是+幾年以前的事，仍氣得靑臉發白。受傷的胸口，在被子下面不斷 
的急嫌的起伏。 

r 你知道咱們莊稼漢，地就是命根子，我恨郭家不該檐塌我的地和莊稼，更不該藉着洋人的 
勢力收拾我，道一羣狗雜種，眞不是人做的。」大靑龍用力拍打着炕蓆。 

「後來郭家呢？」壬本元也*得郭家太過份了。 

r 你想我會®^他？」 

雖然大靑龍表明收拾了郭家，火氣並未全消，他拍拍王本元放在炕沿的手背： 

「我雖然幹玩人命的行當總是先分出好人壊人。從來沒找過莊稼漢的麻煩。躭是頭等 r 大糧 
戶 j 我看着也不眼紅〇」 

這些一事王本元全懂，盜亦有道，「紅親子」要是憑着手中有洋槍胡來，也無法存在，早敎民 
團給剿光或者趕跑了。 

「+八年來，我坐過四次班》,兩次差點1斃，槍傷道是第11次，被打黑槍却是萌一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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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怎末樣，我不後悔。邋有我姓周的是 r 有恩 f ,有仇根仇 j …… j 

大靑龍眼出兇光，瘦削的兩腮，筋在跳動，§上暴起南條紫色的蚯蚓，慘白的牙齒 
磨擦着。如采他的仇人道時在面前’ S 樣子成一片片當乾 • 0 

王本元過去睹輸了的時候，被人家窮兇板惡的要過賭賬。也曾爲付不出来，挨過揍。但打他 
- M - 他的人，面部表情那種狠勁兒沒有大青俺厲害。他有®栢.也眞正嫌#到大宵譫的「成」風。 

他再看 S 老三 is 個征頭怔腦的小夥子，彷彿天不怕地不怕，一身是膽。但他在大靑龍發 
怒的時候，同樣的六*^主，手脚頓抖。 

大£生氣，可能是爲了 frr 恨一起湧上心頬。甬眼盯着»烏的窗紙，足足有頓把飯的功 
夫，神 M 才慢慢的轉變，嘆了口氣： 

「江期上乘除大•挨_箭最丢人現眼 。 J 

老 1_ 看大竹海 [Hi 部 E 無怒容脚子又壯 T •笵了ゼ多天的括，忍不住 « 出來： 

「誰敎你那天不箝我和 r 四至兒 j * 51 是有—……」 

「保 ：：•• J 大青癱格手阻止他說下去：「一個人要處*靠纒衡，—事槍匹馬闖， ffi ia 或了 
狗黑子。」 

r — I 」老三又閉緊嘴巴不敢言語了。 

到了晚間，趙宗之麻著大夫來了。大夫給大 WI 换薬時，紅鮮鮮的新肉己®長出來。大夫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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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那張老面孔，沒有表情，也不開口。 

「最多再有一個月，便完全好了 C 」趙宗之代表大夫說明。 

「那麽久。」大靑龍又是嫌慢。 

「傷筋動骨一百天，你這是被挖去了三大塊肉，因爲傷 P 沒發作才容易治*要是不把傷養 
好，到處亂跑碰到®東西，照樣會爛會流膿。」 

r 老趙頭，你別嚇唬我，咱這腿上也挨過一槍。」 

「現在不同，傷口又大又深，還沒有合攏結疤。」 

「我看你是睁着眼睛說瞎話。」大靑龍自持身板兒結寅，不愛勝趙宗之的推斷。 
r ——」從來不表示*見的大夫，這時向大靑龍搖搖頭，又點點頭。含有大靑覩的看法是銪 
的，趙宗之說的完全在行。 

兩人走的時候，又是大夫先走，從角門溜出去•然後才是趙宗之。細心而敎過幾天私愁的趙 
宗之，毎次來铪大靑龍治傷，都是選街上行人稀少，而且|面走一面注«:，怕被人發覺和釘梢。 
晚餐擺上來，薄餅和菜高梁粥。大靑龍向王本元說： 

「在這裏一起用吧。」 

r 不，」王本元向外走：「我吃 fr 星星散 j ( 郎米飯〕。」 

「我再在通裏住一個月，所有的人都滿口黑話了。」大 we 向王二虎笑着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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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看大靑餌一髙興，忍不住又把白天焚三成所談的提出來。道次大 WB 沒有阻止，只是 
一個助的吃，餅和菜把嘴塞得滿滿的，腮幫子鼓起來，像含了兩個大鳾蛋〇 
王二虎脫完了，大青龍也吃完了。停了許久，他才間道： 

「王江海那個小王八蛋怎麽叮囑你？」 

「他說不管碰到傷的死的都要報個信。」 

「—— J 大靑龍又開始沉思，窗外有風，吹得沙子打在窗紙上沙^:響。道是抉餘縣兩岸的 
特色，只要天氣暖，地面乾煉，便黄沙瀰漫，趕車的老板子們出門都得帶風嫌。 

大靑拥想了很久，又間道.. 
r 我那身血衣服還在嗎？」 

「我收起來了。」老三搶着囘答。 

「好，」大靑龍點頭：「好好的留着。」 

老三端過洗面盆來，大靑龍洗了洗手，又就着剩水，老三爲他洗了脚。王二虎留在那裏，以 
爲大靑龍會同他談些別的，但大靑龍伸了伸路膊，活動一下筋骨，向王二虎笑了笑： 

「腿吧。」 

「晒得着？」王二虎看看天色還很早。 

「明得着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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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了順從客人，王二虎只好到炕尾，脫得赤條條的 供進 被 猫， 沒有許久，便致出 肝*。 相 
反， 提議 早睡的大宵龍却睡不着。 

「要不要吸兩口？」 

老三爬過來低©問，他想大靑龍一定傷口又疼得睡不着，不好忿思哼出聲。 
r 早戒了，這 装 子不再碰它。」 

大靑龍說得很堅決，老三無法挿嘴。這時四遇非常靜寂，偶爾傅來馬撤歎和叫槽。 
r 老三。」大靑 II 低聲喊。 

老三又很快的爬進來，張着一雙大眼等大靑覩吩咐。 

「找把剪刀，把我的頭髮鬍子侈一修。」 

「是不是要走了？」老三很興*的問。 

「不一定。」 

老三在柚屜裏翻出一把破剪刀，把自己一件小汗掛图在大靑龍的脖子上，爲他修理長髮〇 
大青傭自小頭髮便呈灰白，在家外號叫「老白毛」。現在白得更像銀絲，只是好久沒梳洗， 
有些髒亂。 

白頭髮對大宵龍來說，有好處也有壞處。江湖上不明底細的人•以爲他是一個六 - H 8 以上的 
老頭子，具有^老賣老和僞裝作用。在另一方面則成了他的不利特徴，抓他的人便以滿頭白髮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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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吿軍民 人 等。 

別*老三祖手笨脚爲大靑龍理髮却很仔細。大青雋|式像女學生二刀毛，*長的就脖兒 
«齊。連腮淆子剪得寸許畏，他抬起手抿了抿，表示很滿意0 

老三把頭髮渣子淸理好，兩人又期下来。 

「衾一定#有事。」 

大靑龍低 S 對老三說，老三立卽將快慢機上 了 紅瞠，他相信大靑穗凡事有預感，那天他去吃 
酒出亊的當日下午，曾情緒煩躁，無級無故摔了隻茶杯0 
「我 要睏 了。」 

其寅大是閉目養神，老三却坐起來披上小棉懊，當地的天氣，在 s 天中午能热死人，深 
夜則炕內非生火蓋大棉被不可。現在天氣剛變暖些了，晚上還是很冷0 

無邊的寂靜，屬容易使人入睡，大靑箱渐 S 入夢鄕，發出均勻§吸，還帶有輕微的鼻 
酐。道典軒加上王二虎的雷鳴，有節奏的一遞一聲，俱有催眠功故，睡《^*^的侵入老11;的腦 
際0 

先是眼皮兒如同兩盤石磨， m 得抬不起來。接着四肢鬆軟與乏力〇悠悠忽忽，感到無比的舒 
服。頭部像裝了蘀簧，搖搖晃晃。長期的睡眠不足，再加上年紀輕，老三很需要甜甜的大睡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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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在他腦 SB 現一個訊號■.「今晚有事」，老三立卸驚 SS 過來。記多少§發生，都 
是因爲守夜的睡？。他用力張大發趑的眼睛，用力擰着腿肉。下了炕在地上辟了一陣子。等囘 
到炕上，又迷迷糊糊向夢鄕裏走。他夢見大車店被四面包圔，大靑親、王二虎帶着車老板子們堅 
守。最後仇家用火攻，房舍成了一片火海。大育埔派他去找小白蛇求救兵。他剛衝出大車門，便 
被捉住了。 

焚三成下令用緣豆般祖的嫌條綑他。綑得又疼又結寅，拚命掙扎， 一 點用處也沒有，念得大 
聲喊叫.. 

「救命啊！」 

「曠什麽！」有人駡他，並刷的一聲抨過來 1 E 掌。 

他迷迷糊糊睁開眼，看到面前有兩個人，忙抄傢伙。 

「幹什麽！」 

又是一耳光，打得又結寅又淸脆，半邊臉火辣辣的。道下子頭腦比較淸楚，他看濟打他的是 
誰，忙爬下炕： 

「二當家的。」老三滿臉發烫，滿臉羞愧。 

二當家的沒說什麽，站在一旁的大願鬼小矮子却開了腔： 

「要你來保護大當家的，就是這種幹法，要是我早自己 r 格兒 j 啦！」 



他聽了很生氣，氣得嘴唇發抖，却說不出話来。 

二當家的穿了一身黑，窄窄的黑棉襖，黑夾裤，窄 f 白®子薄底小 IBP 桂，戴了頂毡帽， 
提着馬鞭子。馬鞭子一指，「四至兒 j 立卽撤來一張椅子，放在她背後，坐了下去。 

3時大靑龍已經醒了，看到他們非常高興，又露出白牙齒笑着： 

「我惦記着大哥，不得不來看看。」小白 te 聲音很淸脆，淸脆得就 g 刀削豆腐，一點也不 
拖泥帶水。 

「有 亊嘛 ？ J 

「不太大，沒什麽要緊，黄三成和王江海連 i 安、乾安幾個縣隊，想吃我們。」 

「狗娘養的！」大靑篦駡起來，接着又檐心家中 S 龍無首。忙間.•「劉家路舖情形怎麽 
樣？」 

「我是出來査哨，溜過來的，立即就囘去0」 

「快些走吧 ！ J 

「傷勢怎蜃 ？ J 

「好了，我也想走。」 

「行福？」 

「中！」大宵镰掀開被子起來，裏面穿了夾襖夾裨，不脫衣服睡覺，道*他+八九菜養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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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習愼。 

「還是多養幾天，」四至兒向大靑篚和小白蛇誚求：「完全好了再囘去。」 

「不要緊。 J 看到「四至兒 J 如此細心，大靑龍很高興。他將棉衣、鞋襪穿好，下炕的時 
候，腿用不上力氣，强撺着。 

「白姑娘！」大靑龍喊小白蛇。 

小白蛇走過來，大靑龍對她低 S 說了一大陣子。小白蛇面部如同大理石彫成，沒有任何表 
情。等大靑篦說完了，她走到賬桌邊磨墨，從流水賬薄上撕下一張紙， 拿 起毛 篆篚 飛 m 舞的寫了 
十幾個字。等墨跡一乾，折畳起來交到大靑匍的手上。 

「血衣呢？.」大靑穗問老三。 

「在搏衷裏。」老三邊說邊從褥套取出来。 

大靑龍接過血衣，把紙條塞在裏面： 

「 r 四至兒 j 你把它送到馬隊隊部。」 

「我1 j 四至兒嘴唇突然發抖，向後退。 

「怕什麽！ j 小白蛇眼睛一瞪：「你騎着馬經過營門0，丢在崗樓子前面躭成。」 

「還是敎老三去吧，他在前郭旗比我熟。」 

r 狗雜 種，」 老三駡開了：「你也 f 來前郭旗逛，我就不佰你不知 道馬隊營 門在那 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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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知是知道，萬 I 他們騎馬來追，我會跑進死胡同。 J 四至兒說得可供兮兮。 

「好啦，好啦，」大宵德把包祇交到老三手裏：「別難爲四至兒。」 

老三氣得眼睛 I 像銅鈴，嘴巴 PM 的可以拴七八頭 It 子。但仍耐着性子收拾行李。 

「看看通有多少錢？」大靑褪問0 
老三從11套中取出来，數了歎： 

「 I 共剩了四百七十三塊五角。」 

「你把它分成四份，請白姑娘再窝個條兒，三百塊給大夫，一百塊給王二虎，並說明買幾頭 
猪，幾38子好酒。館店裏所有的車老板子。通有五±兀給趙宗之，二十三元五角給賭鬼王本元， 
王本元只能給他道麽多，再多，他也不存財。」 

小白蛇又撕了張紙把條子寫妥，老三把錢也分好了，放在賜桌上。順手在炕上拿了王二虎一 
件棉襖蓋上： 

「還有，再海一篆，花枯輳窣也送給二虎。」 
r 您不坐嗎？」四至兒關心的問。 

「成，我要騎馬。」 

「我*不必寫了，享留下來，便等於給了王 掌檷。 j 小白蛇有點不軎歡大胄 蘸變 得婆婆婿娓 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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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妳不知道這個傢伙爲人，」大靑薷指指睡得像條死猪的王二虎： r 妳寫明了，他還不一定 
收〇要是不寫明，對他是個累贅，會着人天天洗啊修啊。我已經給他添了不少麻煩，不能雄走還 
留個蘿葡給他坐。」 

小白蛇；®&從棉澳底下取出紙條，又寫上一筆順手丟在桌子上。 

現在他們準備走了，老三把原先拉車來的兩匹馬備好，牽在賜房門口等着。 

大靑慵趄出賬房時，站在王二虎炕前凝視了許久，羡慕的說： 

「二虎，天塌下來你也睏得着，是比咱有福氣。」 

大奔篦、小白蛇、四至兒出了賬房，大靑褪先上馬，引了超，另一隻腿抬了兩抬提不起來。 
四至兒過去扶上去。®調中充滿了凄楚： 

「通是改坐大車吧。」 

「1 j 大靑龍沒有囘答，兩腿一夾，一馬當先出了大車店門。四至兒上馬踢上去，小白蛇 
在最後。老三也上了馬，走的是另外一個方向，往馬隊除部奔去。 

大胄«|忍着腿上的傷口磨的痛楚和胸前傷口 m 得痛楚，拚命策打馬兒飛奔。四至兒、小白蛇 
在後面緊趕。過了狐仙廟不遠，便聽到前郭旗街上傅來槍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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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

開江後不久的江面，水有些暴银，夜風掀起波《,拍打着江岸。 

I 鈎眉月，掛在西天，宵色的天睡，點綴着無歎繁星。 

江岸有幾棵小槐樹，夜間看不淸上面新抽出的嫌葉，但嗅得到春的氣息。連那整個大草原， 
早巳復甦，迎按到另一個年頭眞正的到来。 

大 we 在江邊下了馬，囘頭向來路望着，四至兒也下馬，牽着韃繩走過來銳： 

「二當家的在前面渡 □ 準備了船。」 

「等 I 等。」大靑慵惦記着老三。 

小白蛇仍騎在馬上，看着江面。 
r 老 ilI 跟上來的〇」四至兒勸大 we 先走0 
「江岸道麽*，你要他向那裏找？」 

正在談論間，聽見逮處溥來「得得」的馬蹄聲。二個人忙把傢伙掏出來，迎着月色微光，渐 
漸看淸楚只有一匹馬奔來，騎馬的人上身向前傾，幾乎伏在馬背上，姿勢很特殊，他 rl 一看便知 
道來的是誰，都把槍收起來。 



• 231 • 松仡江畔 


老三已經過來，馬兒氣喘嘘嘘，老三用力勒韁繩，馬前蹄躍了幾躍才停住。 

「怎麽樣？ J 大背篚問。 

「我走了，他們才出來亂開槍。」 

幾個人再重新向前走，到了渡口，渡口繫着渡船。六個船夫脚在江邊吸煙，®他們來了，都 
站起來。 

渡船是用兩條船拴在一起，上面舖了厚厚的木板，非但可以運人負馬匹，甚至汽車也能開上 

去。 

他們把馬萆在船上，六個船夫用長長的滴子掠着離了痒。撑船的時候，把*子頂着肩胛，身 
F 幾乎伏在船板上，一步一步用力撑着。 

先把船往上流撑，然後再順着水流，邊撑邊浮最後恰好到了對面的渡口。 

下船的時候，小白蛇裘在船面上五塊大洋。 

「謝謝白姑娘，」一個年紀大些的船夫向他們作揖，等他們上馬快要離去時，又特別大聲 
說：「各位請放心，任何人問，我們都說 r 不知道 j 〇」 

道次是小白蛇領頭，走的並不快，可能躭心跔得太快了大宵捆受不了。 

在天3'£的時候，到了劉家窩舖，劉家窩舖同別的呕子一樣，有着高大的寨腌，砲樓子。寨褢 
的人發現他們，十幾匹馬從寨門裏衡出來，前來迎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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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穿着黑色棉澳，或琵琶襟褂子，腰中有的紮了九龍帶，有的势了腰帶，都是挿着兩支「 
二 ij ,紅綢或黄流蘇拴在槍把子上，隨風飄落。 

離着大—還有五六-遠，便都下了馬，站在道路兩旁，恭恭敬敬的等大靑龍等過去，並 
且大®嚷着： 

「大掌榧您好啦！」 

「.»迎大當家的囘來！」 
r 大當家的……」 

黑色、灰色、深黄色 It 帽與毡帽頭在路邊搖採着，毎張大黑臉上佈滿笑容〇其中有幾個戴了 
墨銳，看到大靑拥經過面前，忙摘下來〇 

大靑 龍 好幾次要下馬，他們都抓住他的腿不准下來，大靑捆只好向他們打招呼： 
r 各位弟兄們辛苦。」 

進了寨門，又是一片歡呼。寨門內外院裹，拴着百十匹壯健的 農 安馬，大部份是琪紅色，只 
有幾匹是雜色的。 

寨 裏面 的人物，有的帶了長槍，有的帶了短槍，長槍多 數是馬 槍， 槍管 粗而短，掛 在手臂 
上，人 不離 槍， 槍 不離人。 

.有些馬匹 傅 了鞍子，有些鞍子放在地上。毎個鞍子後 面捆了 I 件皮 大鼇 ，那 是他們深夜禦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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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衣物，也是睡眠時的铺篕。 

劉家%舖的東主劉 雲 秋從裏院迎出來。親自扶 着大靑篦下了 馬。 

「大哿，完全好了吧こ 
「謝謝您。」 

大靑龍拱拱手，在劉雲秋與四至兒扶持下向裏院走。他數度不讓他們攙扶，怕弟兄們看出傷 
勢沒完全^癒，爲他躭心。但劉雲秋和四至兒緊緊的拉住，不許他硬充好漢。 

送他進了裹院正房，劉雲秋便吩咐預備早點。 

「中午，锊們得好好的賀一賀。」 

大靑能沒有推辭，四至兒爲他脫去鞋子，他 便歪躺在被 子上： 

「叫二光頭來！」 

老三跑出去，沒有多久，進來一位眼珠子發黄，親子發黄，腦袋瓜却剃得像%燈泡的中年 

人。 

r 大掌捆你找我？」 

r 二光頭，」大靑能吩咐着..「託人到扶餘城內買棺材，要上等II材。 J 
「給誰用？」二光頭問。 

「還 有上好II衣，請班子吹鼓手、姑子、和尙，別忘了紮紙人紙馬，凡是死人 應當有 的大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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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，一 K 也別漏。 J 
「逭裏沒死人啊。」 

S 外面說我死了 こ 

r 大掌榧 。」身爲三當家的二光頭開始爲難。 

「別人忌賻，我不忌辟〇可以傅出去，上次 受傷很 重，沒有治好。從現在起，咱們道裏是白 
姑娘當家。」 

「 I 」二光頭，四至兒都抬頭看了看小白蛇，小白蛇玩弄着一支電®的小「八朁子」。似 
乎沒有聽見他們說什麽，又似乎所發生的事對她沒有多大關連〇 

「以後這裏大當家的是白姑娘，你們都得聽她的。」大靑篚又大聲再脫一遍。 

「你呢？」二光頭忙問道。 
r 是不是要囘關 W?」 四至兒也急着 間。 

「除非我眞摸_王爺的鼻子，不會輕易離開你們道夥弟兄。」 

「大哥啊こ劉 S 秋在一旁挿嘴 了： 「你道是 stt 麽？眞把我給弄糊途 了。 J 

「過 幾天你就明白了。」大靑龍又轉過險來叮囑二光頭：「現在 就 去辨，越招搖越好。」 

「 ——」一一光頭仍遲疑着，他從出道， 眞沒遇 見道 穩怪亊。人沒有 死， 搶着發喪。 

「快 去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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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青镰氣得拍桌子，二光頭只好雔去，託屯子裏的伙計進城 辦丧亊 用品。 

早點來了，大靑籠和小白蛇吃的並不多。吃完了，小白蛇间後院去休息。大青龍也閤上眼， 
劉 雲 秋看他疲倦，悄悄的去自己的窨房。 

劉 S 秋攤開一本 r 嚮馬傅」，平常對這本害很有興趣，百看不厭。現在却一個字也 S 不進 

去。 

每一幫紅鬍子，都有幾個屯子和大糧戶當窩家。紅鬍子有了歇 *, 大糧戶有了靠山，別的小 
幫不敢來打歪主®〇 

大靑龍與劉5秋有上+年交情，這些年大靑龍走背運，劉雲秋臉上沒有掛霜。因此大靑拥就 
覺得劉*秋够蔥思，凡事都同他商1:。今天，劉雲秋有些想不透，大宵«忙着發喪，却不說明原 
委。 

劉雲秋一直都在納悶，掛在睿房房*下的雀兒婉轉啼叫，迎春花吐出 i 。角門上一個小馬 
伕唱着當地民歌： 

「正月裏來正月正 
我與小妹逛花燈， 

逛进是假的， 

妹呀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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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是 ft 情，依呼$嗨！ 


二月二來慵抬頭 
我與小妹上高樓， 
高樓寅在商啊！ 
妹呀！ 

小心閃了腰啊， 
依呼霉嗨…… 


往常他很軎歡小妈夫的歌聲，比女孩子還要嫌嫩，今天賭了很心傾。在心煩之中，甚至想把 
屋譬下的鳥通醴碎，把烏兒揑死。 

漸漸的他找到心悄的理由：第一、大靑龍從受傷之後，凡事都不同他商4.,其實他可以到扶 
餘縣去請钱生•一樣的可党，誰知大靑裔却跑到外面去 H 治人，看樣子是開始不信任了 0 

第二、ぃ 、宵 瞄间來便忙着 辦丧 事， 朋友 間 再講義氣，家中上有 八- 的老母，要是在前院搭 
了 席棚，^ 了棺材，吹喇叭敲鼓，叮叮咚咚做 起佛事，老母 親 S 到一定生氣。上了歲數的人都怕 
死， 迸不是存 心 觸老 人家 的霉頭嗎？當紅鬍子 ft 胡两 • #5¢有愐分寸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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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、自從局勢改變，紅 St 子已越來越少。過去以窩扛齲子爲榮的大糧戶也更少〇 道幾 
年沒有和大#捆了斷，要是幾縣的馬除眞連起手來剿，他們藉屯子固守，定被弄得家破人亡。道 
A 是榭香引了鬼來，一個^種莊稼辛苦發了家的人，爲什麽要同紅 M 子打交道？ 

劉雲秋愈想愈氣自己，在#房中踱來镀去。*房的北面玻璃窗，正對 着 後院。他 無黧 間*見 
白玉薇正支起窗子對着陽光梳頭，那頭髮烏油油的，只是比男人稍畏了些。如果 着 了男装，有那 
麽英挺的庳子，沒有人說明，誰也不知道她是個女孩子。 

白玉薇梳好了頭，用一條黑色锻帶輕輕的束起來。然後拍拍肩頭上的落整，抬起臌兒 ， i 
通天。眼1)¢中彷彿空洞洞的，鼻子瘦削，象徵着孤傲，劉雲秋想起高山之中，晶螢的雪峯，美得 
出奋也冷得出奇。 

白玉薇對遠天出神，劉雲秋望着白玉薇也出神。有人用力拉他的衣角，他才把逮遊的神思收 
囘來。低頭一看，是自己九歲的女兒，來給他送人參茶。 

小女兒生了張白淨的瓜子臉，高高的鼻樑和小小的嘴巴，嫌 is 的身材。看到女兒他萑點掉下 
眼淚。心想如果這樣下去，誰又料得到女兒的下 場，難 免和白玉#走上同樣一條 路0 

小女兒看爸_說話，嘴巴一噘，長髮辮一甩走了。可能在小角門碰見小馬佚，傅來了銀鈴 
似的笑 S 。 

「眞是 不知 愁 ，不知憂啊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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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®秋感噢着，同時想到一定得叮囑小坭她娘，以後別叫小丫頭再向前院跑。免得惹上紅親 
子那種野性，不說總是耕讚傳家人家的女兒〇 

他又開始在裕房中8?步，又在北窗看見白玉薇從房中走出來，黑夾袍、白柚口、線春裤，直 
貢呢鞋。如果不是頭上那條撤髮的鍛帶， a 像個風流濩洒的小掌 榧。 要是頭髮留起來，換了女 
裝，更不知道有多美。 

滑樣子白玉概是去大靑親的房中，他很佩服白玉薇，一百多；^鬍子當中，只有她一個女 
人。她在這些男人堆 裏， 居然有權也有威。 

往常他常同大 -V 俺、白玉薇在一起聊天。現在他本想也踢了過去，脚還沒有踏出番房門，又 
停住了 0他想： 

—— 旣然大靑糖已起疑心，何必去自尋沒趣？ 

劉雲秋頹然坐在大圈椅裏，陽光從窗口射進來，臉兒®得如間黄蟠，額角的縐紋也更加深 
亂。他感到口渴，茶杯就在桌面上，却懶得伸手。 

他又開始恨自己，爲甚麽一個安份守己，念過«的人，忘却身份。交紅费子入了迷，大宵獮 
班一動，一笑一怒都牽涉着每條神經，甚至把不能同大靑覩在一起聊天，也看得如此嚴重。 

「劉大爺，」不知甚麽時候，四至兒像個遊魂溜進來了：「我們當家的 BSI 你。 J 
r 是白姑娘嗎？」劉雲秋精神來了，他感到剛才胡思亂想*在沒有道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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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大 掌檷 。 J 

劉 S 秋站起來，走出*房門，向房簷下的鳥龍瞅了一眼，鳥兒正展開金黄色的翅膀，用紅豔 
豔的尖嘴，沾了水剔洗，他覺得鳥兒非但聲音好联，而且 8 巧得可愛0 

經 f 角門，小馬夫正倚着門框兒打盹，劉 S 秋用脚 i 的踢了踢他，小馬夫睜開黑白分明 
的眼睛0 

「爲什麽不唱了？」 
r 肚子娥沒力氣。」 

「> 王八«|子。」四至兒打了小馬夫一巴掌， 责 罰他不該和東家老三老四。 

進了大龍的屋子，大靑龍還是蓋 了 被子坐在牀上，白玉概 坐 在 ^消 的太師椅裏。看劉雲秋 
進來，微一頷首，也沒站起來。 

劉男秋顧勢就炕沿坐了，掏出琺瑯煙金，向大靑龍敬煙。大靑龍搖了搖手中旱煙袋： 
「還是這個過癱，道囘掛彩去找酱生，忘了帶道傢伙，可轚壞了。」 

提到 lit 彩，劉！ S 秋慢條斯浬的說： 

「南邊胡家屯子又派人來了，遝準備了一千塊大洋，給弟兄們買桂子穿 。 J 
「白姑娘，」大す攛間道：つ妳沒有吿訴他們？」 

r 我脫啦，定栗等着你囘來賙理。.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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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不是暹個*:思，」大靑篦對小白蛇道種處理方式雖不滿意，態度仍很和氣： r 我們甚麽 
也不要。」 

「道樣他們更—。」劉雲秋踉着內心透出涼*:〇 

「怕啥？」 

r 怕你掃了整個屯子。」小白蛇冷冷的囘答。 

「我憑啥去毁屯子，黑槍又不是他們打的。」 

r 說不定是他們引來的。」四至兒冒冒失失挿嘴道：「別看有錢人才更窖歡錢， I 萬大頭不 
是少數〇 J 

「四至兒，你越來越沒規矩了。」小白蛇非常不商興，四至兒不敢再打岔0 
r 對道件事，你吿訴南邊屯子裏的人，寃有頭，後有主。我不會胡來，也不會暎別人傅言， 
定要 fiM 寅據抓着出霣我的那個人。」大靑龍又激動起來，並把桌子一拍： r 四至兒！1— 
r ——」四至兒嚇得眼睛滴溜溜亂轉，脚後跟向外移動。 

「狗東西，你不把鞋子拿來給我穿，難道要我躺在炕上一輩子。」 

「是！」四至兒忙在踏脚板下面找到鞋子，爲大靑龍套在脚上。 

大宵篚的傷口，經過頸動，有些腫疼，他仍不服輪，强 S 着移動脚步： 

「我要練好這條腿，親自出去找眞正的仇家算賬，」接着他又向劉©秋解釋.•「我姓周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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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不因爲吃了虧便耍野蠻，拿胡家屯子出氣。我要是這種賴貨，在松遼平 IR 誰通敢理我0 J 
大甫龍說得眞誠而沉痛，老三等聽了，都感到慚愧，大當家的受傷道麽久，連仇家的影子都 
沒找到。四至兒也樹着眉頭，用心瞌大靑覩帶 有傷感 意味的談話。 

午餐酒菜送來了，整整的八大盌，劉雲秋特爲大靑覩重返老巢祝焚。 

酒是上等「一1葫葳」頭，劉雲秋親自斟酒： 

「傷口沒妨礙吧？」 

「怕啥！ j 大靑捆端起杯子，沒人敬，自己乾了 |杯，拍拍粗壯的脖兒梗：「砍掉了腦袋瓜 
子，•个過結個大疤。幾斤燒刀子，全當洗舌頭。」 

坐 在-旁的白玉揪，看了他一眼。表示應當遵守江湖習慣，別死啊活啊的犯忌薄。 

「大哥，少喝酤〇 J 她細聲相勸。 

「白姑娘，」大 W 龍的手又伸向酒杯：「不是我愛喝，心裏煩啊！ J 

「煩有甚麽用？」小白蛇的聲隳變冷了0 

「是——是沒用！」大靑痛把酒杯放下，晡喃的自首自語。 

劉雲秋瞭解大靑龍心情不好，需要藉酒解悶。可是小白蛇坐在旁邊，那張從無表情，喜怒哀 
樂不分的臉，給了同桌而食的大胄龍一大威脅。爲了緩和這種空氣，他違犯了不採聽私習 

愼，淸淸喉嚨關切的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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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S, 你有晚打算？」 

太*: iB 沒有立郎囘答，抬起頭來先向宙口和門外望了一眼，那兒站的四至兒等—他的貼身 
褰衡，沒有外人。然後他才表示$的做法： 

r 賀三成和王江海那兩個王八羔子，是專射我來的。只 a 我死了，他們就鬆一口氣〇」 
r 大哥的意思是_」劉*秋試採 it 問：「是 « 三 ^: 他 ffl 派入れ； g,! 槍‘；1— 
r I 」 大 mi 用筷子夾起一塊肘 子， 連肥帶瘦一口一^去，似^^有 n 淸劉*秋的* 思。 
劉*秋又纗起杯 子， 怕冷？ 小 白蛇，以及大靑穗： 
r 兩位都知道我貴淺，先%道一杯，表示賊惫。 j 

大£想囘敬，也許養成習慣，眼睛涠着小白蛇。小白蛇却把他面前的酒，倒在自己空杯子 
裏一半.. 

「乾了，大家好用飯。」 

大*1*8很不情麒，雖然勉强乾，仍想再喝它斤把，小白蛇又小聲對他說： 
r 不是阻擋你喝，道幾天有亊痲。」 

大 WPS 黏點頭，心裏仍有點骜扭。小白蛇那一點都强，精明、能幹、有頭腦、有學問。躭是 
肘厭別人喝酒，除了下大雪刮大風之外。平常不准弟兄們天天捵杯子。據說與她的家世有两。 

5 吃過飯， 二 光頭把辦喪事的柬西運來了。大 WIIK 小白蛇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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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發 r 喪帖』給各路好友吧，焚三成、王江海那兩個王八蛋，也別 ii 了こ 

「我 看鬧蹄雨， 得恰到好 處，」 小白蛇用 嫌 巧的手指點 着桌 子面說••「省得將來收不了 
蓬。」 

「好，好，」大靑慵的主意又被否決，冷冷的說： r 妳現在當家，全聽妳的。」 
r 不敢！」 

小白蛇說完了先離席，向外院走去，整個 一 下午大靑龍便沒有再看到她的影子。 

到了傍晚，小白蛇才囘來： 
r 大哥 ，請 到寨外去 看看吧。 」 

「看 啥？ j 大青 氰沒 好氣的問。 

「看咱把亊辦砸了沒有 。 J 

大靑麓明白小白蛇所指的是什麽，拖着受傷的腿不准人扶，到了屋外，院子中停了一乘小 
轎，他大叫： 

「我不坐！」 

「上去，上去。」小白蛇着老三硬把他扶進去。 

轎子抬到寨門外，到了甸子(卽放馬的草地)。大靑龍掀起轎 簾 一望。看見搭了三開間 蘆 蓆 
棚，當^了十殿閩君，在隔間後面不用看，定是口空棺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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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ffll 很滿 t , K 爲小白蛇話雖不多，辦起亊來不含糊，他笑着間道： 
r 爲啥把靈拥搭在外面？」 

「劉東家有八十老母，再說，在寨外過路人不都會看見。」 

「射！」大靑龍由內心褢佩服。他知道要搭在寨子裏，發喪時再熱鬧，附近屯子裏的人也不 
敢來看，因爲沒有人發痕，往紅鬍子窩裏跑。 

「甚麼時候發喪？」 

「明格。」 

「尼姑、和尙、吹鼓手呢？」 
r 明格躭來。 j 二光頭囘答。 

「還缺5こ 

r 缺啥？.」喪亊大總管二光頭又問。 

「缺個孝子。」 

「我来，」四至兒跑到面前說： r 您待我比親爹還厚，窳當我來守8棚 。 j 
「小雑種，」看到四至兒這份愚誠，大靑龍髙興得駡起來••「我還沒死呢！」 

老三膀了却很勤快，在®棚裏牟來孝衫，四至兒正準備披麻带孝打扮起來。 

「明早來得及。」小白蛇阻止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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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囘寨子的時候，大 i 突然無限感慨，將來如果《有一天死了。是否如此風光，有棺材、 
有8棚、有道場、有孝子。他看過無數同娜，在牀上漭終正趑的沒有幾個，道也許是紅 K 子們不 
治産的原因。誰又#料到明天的死法，是餵狗，盈&丢在亂葬崗上或者雪地上。 
r 啪！」 

他吐了一ロロ水，覺得太丧氣了。一切都是自己安排的，「天算不如人算」，那裏會那麽倒 

楣〇 

晚販 後， 劉莫秋爲靈棚搭 在甸子上的事，再三道謝，認爲太體恤他了。 

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大青龍聽到寨外鐘鼓齊嗚，大 •»!! 叭一陴又一陣發出嗚嗚的聲苷。毎吹一次 
大喇叭，便是有人來弔 喪。 大靑 龍很 得意，人活着也能看到自己的奴 事， 知道 誰够交情 是眞朋 
友0 

喪 事 一直 鬧到下 午，小白蛇煞有介事 的 在 S 棚 招 呼， 也穿了件白布大褂子。 所有的弟兄們， 
有的穿孝衫，有的用白麻布掛孝。盒子砲上的紅綢也都摘去，換上 一 條黑布〇 

照樣的也開了流水席，招待弔丧的，很够風光，也很热鬧。小白蛇坐在圈椅上，望着開闊的 
大草原，自負十九歲便能應付}^這麽大的場面。{0.同時記起家中，七十四口棺材出喪時，淚水 
開始在眼 圈中打 滾了〇 

小白蛇不—水流出，忙用小手帕印印眼角。就在道時看見 I 匹馬越過大草原，飛奔而来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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漸漸的近了，那人穿了军服裤子，上身却是黑馬褂，二十多歲的樣子。 

到了* 棚 下馬，並沒宋向«位叩拜，拱拱手： 

「請問那位是白先生，二當家的？」 

「我！」小白蛇立起身子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 

「焚除長派我送信。」那人恭恭敬敬的囘答。 

「信傅得好快啊， J 二光頭道..「姓貧的爲啥不親自來弔喪 ？ J 
r —— j 來人沒有理他，解開身上捎的小包袱，小包袱打聞， 拿 出其中的 信。 

小白蛇把倍笺抽出來，上面字跡粗大而歪斜3 
天公仁兄大鑒： 

咱們是好弟兄，何必耍道一套。 

你沒有死，你在王二虎店中 養 過 傷， 現在你又裝死，別笑掉老朋友的大牙。 

你猜我怎麽知道，你眞是聰明 I 世，糊塗一時，你用王二虎大 ws 的賬簿子 紙給我寫 
信，偏偏那背面記着一筆賬，是「成 記糧 行」欠王一一虎的 運#。 

你看道有多好笑，你就在前郭旗，我們哥倆未能來拜見。未能給你治傷，失 tt 之 
處，通誚多多擔待。 

現在 我們把 你的好友王二 虎 «» 到隊部 裏， 望 放 I 千 萬 個 心，* 你老大哥的面子，絕不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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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王二虎這傢伙是個死心眼， 1 P 咬定你到他店裏沒有半個時辰，便傷重死了，你 
底下人運走了尸®。 

你死不死，你知道，我知道。 

附上你寫給我們的信，附上你的血衣。血衣還是自己留着作紀念吧，我姓賀的姓王的哥 
們，沒打黑槍，沒放暗箭，上天有眼。不保存這個，也不在乎這個。 

不一^麽說，都是+幾年的好哥們，別耍花槍，希望你找個時間聚聚，我哥倆惦記你， 
王二虎更惦記你。 

順便代問 

嫂夫人小白蛇安好！ 

弟賀三成王江海同敬啓 

小白蛇看完了，那張菸白的臉，沒有 一 絲表情，停了 rF 久，她對 f 說： 

「你先囘去吧，我另外送信給賀除長。」 

小白蛇又向二光頭招招手，低®吩咐了一句，二光頭在喪 II 收賬單上取來五塊大頭，遞給來 
人。小白蛇說： 

「道是給你的酒錢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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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不敢當。」^<忙推辭。 

「要你傘着就拿着！」 一一 光頭 I 瞪 眼。 

「謝 謝白先生！」 

來人作 了 個揖，上馬離去0 
小白蛇抵轉頭， 提了 小包袱和信走向寨子。 

一張用賬簿寫的紙條從小包袱中滑出来，隨風飄舞，上面寫着： 

姓*的、姓王的： 

我大哥大 we 已經死了，血仇血償，小心你們兩個的狗命！ 

白玉薇親筆 

五 

大靑龍編在炕上，溴着鬍子.. 

「白姑娘，我來說你寫。」 

白玉薇拿起毛筆，面前舖了上等宣紙信箋： 

「三 成、江海 兩位老 弟台，來信知亨，你說咱沒死，就算沒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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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把王二虎捉了去，一點也沒道理。不過，該殺該剮，那是你們的事 …… J 
白玉薇把班停下來，凌利的 一!@眼望着大靑龍。大靑篚斜着嘴角一笑： 
r 你只管寫•.『要放王二虎也隨你們的便。也許兩位老弟台會覺得我姓周的薄情，說穿了， 
我不欠王二虎甚麽，住店給了店錢，吃飯給了飯錢，另外又送了£驚錢。他今天落在你們手裏， 
天公地道，收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沒鍺。 

還有，你想見見我，我知道哿們的誠意。我姓周的也想開了。這樣鬧下去，不是個了局，咱 
們—在明天晚上，我在劉家窩舖等，不見不散 …… J J 

白玉薇又停下筆，凝視着大靑龍。坐在一旁的劉雲秋，臉上發白，膝蓋發抖。大靑龍沒有理 
«他，指指侰 
r 寫啊！」 

白玉概只好再0磨墨和潤潤毛筆： 

「……只要大家見一面，一切說開，我姓周的絕對把人槍繳出来，光身子囘山東老家：. 

…し 

白玉概把筆向桌子上一搾，站起來準備離去。她浪沒想到大 IMS 不過才四+1嫌，便如此篙 

囊，貪生怕死，不類朋友，不顔弟兄，毫無信義， is 什麽邇能铒導道，更憑那一點 f 白的 
心服。當初要知道有道麽一天，！ SK -瓤胲與他打黟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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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白姑娘。」大靑II一®和氣的嘁她•.「等把信寫好了，我有話說。」 

「道種無情無我的信，姑奶奶不 寫。」 白玉薇 的 野聒出來了。 

「白姑娘，」大靑龍並不生氣： r 咱們在一起也兩年多啦，你把我當大哥我把妳當成師傅。 
妳比我有學問、底子好，不敢萵攀把妳當老妹子。可是妳想想，我姓周的眞會像信上說的那麼混 
蛋嘛！」 

「 —— 」白玉撇沒有走，沒有講話。他記起昨天大靑龍速ロロ聲聲說，不會離開弟兄逃囘山 
東老家，其寅也沒有到那個地步。白玉薇開始埋怨自己，平時很 i 住氣，爲啥今天這麽緊張毛 

躁？ 

她又囘到*桌前坐下來，大靑龍巴答巴答嘴，想了想： 

「我說到那裏啦？」 

「人槍缴出来，光 身 子囘山東老家…… 」 小白蛇雖然知道大靑描不一定道末 做， 唸的時候仍 

舊氣不順。 

r 妳接着寫……「那個時節，你們一定#升官大8財。我們在江湖上闖，奶奶的也得»畠良 
心。我也有梼事求你們，你們得替我保險，不治罪，不砍頭。我的聪袋瓜子，說起來値一萬現大 
洋，我的人槍加起來不止這個數……你們要是，肯傲道^ R 資，別忘了明晚在劉家寓舖見 
……」他搖榣手，表示脫^ ••「下面的名字我自個寫〇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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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玉薇把紙張送去，他滿把！^筆，* H 好大的勁才寫了：^般大的周天化三個字。 

裝好信封，白玉薇間道.. 
r 敎雎送去！」 

「四至兒。」 

「四至兒還在 S 棚裏當孝子呢。」 

「趕快把尼姑、和尙、吹鼓手打發走。靈棚拆了，棺材送給屯子裏窮苦人家當 II 材。」大靑 
龍一連串的吩咐下來.•「四至兒守了一天 S 辛苦了，那就另外換個人，可靠的，打死也不說實聒 
的硬骨頭。 K 三成道傢伙，不一定守江湖規矩，說不定會把送信的給收拾一頓。」 

小白蛇拿了信去交待派人，劉赛秋在旁邊還一個勁的篩®,發抖的 a 把茶几#震勳了，一杯 
篕碗茶，液在外面一大片〇 

「劉大爺你怎麽啦？」大 S 問0 

「你—你 — il ^* 他們在道裏見面啊？」 

r 你去歇歇吧。」 

大靑篚沒囘答他道個問題， i 面孔，催劉*秋離 W 。劃雲秋幾乎* ml 爬出去的*大靑 
篚嗅到一股 H 味和奥氣。 

小白蛇把外面料理淸楚，帚了二光*、四至兒等大*老三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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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屋子前後派人把守’任何人不准沐邊〇」 

老三 f 去了，大靑龍點燃 I 袋旱煙，坡起眉頭： 

「這事眞他娘的脚子屁股 r 邪門兒 j ,我們费了好大勁_，王二虎躭是打死他也不會說出 
來。賀三成那小子怎麽知道我沒有死，咱這裏面一定有他娘的暗格臥底！」 

大靑覩圾視站在美孚油燈前的謨術們，久久那凌厲的雙眼沒有離關。 

四至兒站在燈光比較暗的地方，突然拔出盒子砲，刷的一聲上了紅膦〇其他的人也 S 蚨的拔 
出槍，圍規大靑龍，槍口指着四至兒〇 

r 媽拉巴子，這是幹什麽？ j 四至兒面紅耳赤叫起來：「你們還有臉傘枪—我，呸！ j 他 
吐 了一ロロ 水：「大當家的懷疑咱們，咱們當中一定 有 狗蝨，是誰？心裏有 tie 。 咱四至兒爲了表 
示淸白，先務了自個。 j 他舉槍。 

r 不准動，」大靑龍大喝 I ® •■「我不叫你死，你就不能死。」 

「我活着難受啊！」 

四至兒哭了，二十歲的人哭得像個孩子， , ^出了呼啦，所有的人暖了都心酸。 

「我再糊塗，也信得過你們。」大靑龍充滿了感情的說：「你們都是我親自挑選的，不是鄕 
親，就是相處+幾年的弟兄。四至兒雖是本地人，十七歲便跋着我 rattJ ，也有三年多.，你們 
都不用多心0 J 



• 253 • 松札江呼 


大靑龍磕掉煙袋鍋裏的煙灰，喝了嫌口*茶： 

「白姑娘咱們還有多少錢？」 

「多少？」白玉概向來懶得計算賬目，囘過頭來問三當家的二光頭。 

「大概兩三千多一點。」二光頭禿禿的腦袋，他也是個糊塗蟲，管賬管檷，弄不淸楚數字。 
大£也就因爲他如此才放心，一個不精於計算的人，反而不會搗鬼。 

「庚一千塊錢的莊票，裝在信封裏給我。」 

大靑龅接着又吩咐： 

r 從逋個時辰起，二光頭你料自査哨，下寨門，不准任何人出去。」 

r 是！」二光頭一挺胸腩，表示聽淸楚了 0 

「還有吿訴哥們，收拾傢伙，馬匹一律ヒ鞍，子弹全部帶齊。」 

「是！ J 看情形要開火，二光頭興致勃勃。這一年多來，到處躲民 W ， 實在不是滋味。 
r 另外挑二十四匹快馬，一長一短，多帶子弹，別帶行李捲。」 

r 是！」當過幾天營混子的二光頭，越來越髙興。居然用力碰了一下脚後跟，可惜沒穿皮 
桂，沒有響聲。 

「快去！」 

大* cis 一 揮 手，二光頭一雙短路，$似的 an # 門，奔向前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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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$, J 半天沒 M 口的白玉薇過來說： r 那一一十佃人由我帚 。 j 
「妳，•」大 we 搖頭表示不肯。 

rs 算的，我看出路數來了，道椿事是我大 * 惹出來的，應賅我來了結〇」 

「白姑娘，」大£很沉宽的銳：「王二^是我的朋友啊—.」 

「他幫咱們的忙，也是我的朋友。」小白蛇堅持。 

「妳還是帶大除。」 

「是不是不放心我。」白玉薇那張很少有 表情 的 嫌，充滿怒氣。 

「紹不是道個*思，幹道®亊妳比我强。我——我怎麽能把最危險的要妳幹。」 

「我幹定了， j 小白蛇把臬子一柏：「不然，咱們拆夥！」 

大1次聽小白蛇說得道麽絕，不由得呆了。拆夥最爲 K 重，消滅*力亊小，傅出去大 
當家的帶不住人最沒光彩。 

「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。」小白蛇的聲昔不大，却很冷嚴〇 

「好8£!」大靑龍無可奈何的同意了：「妳明天下午8»他們先走，往*源方向，就說和我 
意見不合拆了夥 C 然後，妳在肇潭附近過江，連夜去郭爾羅斯前旗 …… J 

「事辦〗¥是不是在劉家窩舖聚齊？ J 小白蛇問：「我不定，我還«從外面接 ffi [ ,打一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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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不必，走前我再吿拆妳。」 

「我要跟二當家的去！ j 四至兒提出要求。 

「爲哈？」 

「當初你掛彩，我沒去照料。全是王掌榧救了您，今格我也應當去救他，心裏才釕服些。」 
大靑龍覺得四至兒說得有道理，點頭允許。心中想：四至兒非但聰明，而且忠寅〇一個聰明 
人能忠寅，太難得。他伸手拍拍站在炕前的四至兒： 

「道事完了，我一定提拔你。」 
r 謝謝大當家的。」四至兒感動得 S 音發顫〇 
晚飯，大靑旗與小白蛇單獨吃，沒有通知劉雲秋，兩人說了根多話。 

所有弟兄們，在吃飯以前，便都收拾好，睡覺時都抱着槍躺在炕上。 

老三在大 WII 臥房外站班，換班囘來，看四至兒還沒有睡，一!2眼瞅着屋樑。 

「怎麽沒腿？」 

「晒不着。」四至兒爬起來。 
r # 麽？」 

「外面走走。」四至兒紮緊九龍帶。 

「小心大當家的找你。.一 



松花江畔 • 256 • 


「他還沒睏？」 

r 燈亮着，賭他在裏邊劃洋火吃煙，又是喝茶。」 

「I 」 四至兒沒理舍老三的話，搖晃着走出去。穿過後院天井， 到 了外院空場 子， 所有的 
馬 f 好鞍子，他走到自己的靑花馬旁邊〇 
「小子，你幹啥？」 

二光頭從背後過來拍了他 I 下， 嚇了」跳。 

「我我 —— 看鞍子有沒有毛病。」 

「新鞍子那有毛病， j 二光頭說.•「我看你是膽小睡不着。」 

「三掌榧你太小看我了，咱也見過陣仗 C J 四至兒笑着分辯。 

「快去休息吧，明晚有好戲唱。」 

二光頭哈哈大笑，推了四至兒 I 把。四至兕遊魂似的囘到裏屋，看見老三已經睡得打肝。他 
也躺下來， SE 煎活鯉魚，翻來覆去，難以入睡0 

天剛亮，去前郭旗的人囘來了，帶囘來黄三成的覆信。 

r ……我們知道，你老大哥，向來心疼這夥小兄弟，#成全我們。我們也知恩圖報，非但保 
你的臉，還舍送你一大箠盤纒0 

……道話就道末說定了，晚上一定来。不帶 I 個兵，純粹的向老大哥吿罪求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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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來的時候，含用«梓斗先亮三下，就|3'開寨門……」 

小白蛇把侰唸完，大靑覦要通去，捲成火紙 S 子吸了旱煙0 
吃過午飯，小白蛇帶着廿個人，先出寨門，向铬源走去。 

劉®秋在前院巳套好兩輛供車子。供車子後轅，綑了四五«大皮箱。^^蒼白的臉，一夜沒 
睡好，透出靑色。眼皮下面也浮腫起來，他拖着沉&的脚步，到大靑龍房中，顧着 S 兒說： 

「周大哥，您千萬別見怪，別生氣，我与亊求您啦1」 

「自己哥們，银管說 C 」 

「不是怕死不够義氣，只是上有八十歲的老娘，還有棄子兒女。想把他們送到滅裏，我留下 
來，一定留下來，陪您。」 

「天還早，晚上再說好不好？」 

大靑褪雖是商置口吻，却帶有逐客的意思。 

「晚上路上不好走。」劉雲秋繼績請求着。 

「不瓶。」大靑埔一口囘絕了0 

劉雲秋爲了一家的安全，只有硬起頭皮，到前院請守寨門的二光頭開門。 

「老東家，」二光頭很客氣的表示：「大當家的沒吩咐下來，誰也不敢開啊！」 

劉* f 得像热鑷 上的螞«，暗$黑自己， 眞是先 迷心*, 辦出道 種 供蛋 事。自己的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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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， 自己的 率 子，自己的老小，1不了主0 

他開始恨大靑葡，他 髖會到 大家常說： r 當紅鬍子的拥臉 無情。」 

現在他嚐到「翻險無情」的滋味，劉雲秋倒捎着手，従前院跑到後院，又從後院跑到窨房。 
兩腿乏力’脚也發酸，他^^法坐下來休息0 

他如此心焦，看看那些紅 鬍 子們，一個個悠閒的在扯淡、吃煙。他記起老婆子駡的那 
句聒「道羣挨炮子的」。 

太陽已捽落下 去 了，四遇的暮色越來越 濃， 算算時間，贺 H 成快要來了。劉雲秋 頭 不得一 
切，把老母親 與孩子 都送上轎阜，又趕囘內院求大靑箱： 

「周大哥，他——他——們快來了，你就行行好，放我老娘和孩子們一條生路〇 J 
「 —— 」 大靑梅拉開槍機，映着燈 光， 看槍膛是否擦得乾淨。 

在房子中，可以聽到外院，馬 IK 人聲。二光頭全身武裝的走進来。 
r 都預備好了。」 

劉雲秋一看這架 式，只 要保衝围一到，馬上就會開火。 供得 兩 瞄一軟，跪 下來： 
「周大得，你就抬拾資手，我求你……」 

「你怕啥？」大靑龍很不髙興的拉他起来。 

「打仗開火， 槍 子沒畏眼睛啊〇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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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跟譫打仗？」大靑«脚一拾，老三忙給他提上鞋子後跟。 

「不 —— 不是保衡團的馬除長要來嗎？」劉 S 秋又怕又恨，恨大靑搞到了道個節骨眼，還傘 
人開心0 

r 不打了！」大靑篚輕輕鐶嫌的說。 

「 —— 」劉*秋怔在那裏，根本不相信大靑龍說的，他知道大 ws 和*三成之間有多大多深 
的仇恨。 

「眞的不打了。」大青篚把二挿在腰裏，傾手捵出一個紙包，遞給劉 * 秋：「道是一千 

元莊*,你鉴こ 

「我_ 我 _我……」劉雲秋直往後退，弄不 W . KICIB 又耍什麽花樣。 

「快收起來，大槪賀三成他們要來了。」 

「我——怎麽辦？」聽到焚三成快來，劉 S 秋更悚做一團。 
r 很簡單，把這一千塊給他。」大靑埔把錢丢在桌子上：「我道耽 r 起除 j 。」 

「你一^去那裏？」劉雲秋被這突然的轉變弄糊逭了，問道： 
r 道一千元？」 

「姓*的小子最多能集兩三百口子，够他們分的了。 j 

「道錢賅我出。」劉*秋心定了，又記起纛籮和破財免災。「正當人家」很少用紅鬍子的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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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 

「我惹稱，我出錢 。 J 

大靑龍說完，向外走，劉雲秋追出来，大青龍已經沒有時間同他細談，大 S 吩咐： 

「「開龍門 j r 挑 j 」 

九+多匹馬出了寨門，大靑覩向他拱拱手，率領老三等 K 在*:後0 
扔黑的暮色中，漸漸看不淸馬匹的影子，也漸渐聽不見馬蹄的 S 音0 
劉蕖秋又悚起來，忙敎站在附近鴛热鬧的伙計們卸車，把母親赛小送囘後院，又着人快呰殺 
猪，預備酒菜，又要伙計在寨門上點上一釜馬燈，照着大開的大門。 

然後他向*房走去準備在窨房中等另外一批。無*;之間手觸及口袋中那一千元莊累，內心中 
澳起一種脫不出的班味0 

六 

路才叫政一遍，小白蛇已率領十九個人，到了郭爾 B 斯前 IX 外面0 
i 街»,小白蛇»大家说： 

「把長槍捎着，短#-^»,1^大街上，大縝大«|^張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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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人 都聽 她吩咐，整理一番。她仍不放心，騎在馬上一個個檢査 C 發現一個小夥子，脖 
子两了一條花網子團巾： 

「解 下來こ 

小伙子乖乖的 解 下放在口袋 裏* 她又叮闞： 

「我不開槍，人家把你們打成馬 蜂 窩也不准扣扳機。」 

所有的人都點頭，小白蛇的厲害，他們都領敎過，要是不路話，折 嫌 起人來，比 大脊龍還 
狼 0 

現在小白蛇走在前面，一身窄小的夾澳裤，九艏帶，揷了盒子炮，外面披了件短大氅，呢 
帽，金絲腿眼鏡， S 亮的馬靴，直着腰桿兒，神氣十足。 

後面的馬匹排成兩行整整齊齊，踏着不急不徐的步子，過了+字路口，過了市場，到了馬除 
營門口 0 

馬除門口，有兩座尚樓子，站了衞兵，營門柱子上掛了個木牌， 寫着「郭爾羅斯前 旗保衞騎 
兵中—」0 

術兵看來了 1 S 武裝馬隊，遝米到戒厳時候，沒有喊 r 站住」，也沒喊「口令」，只是拉槍 

機，把槍端起來。 

隨在小白蛇身後的四至兒首先把槍拔出來。小白蛇®* 赃敏 ，立 卽间頭 叱*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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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收起！」 

四 Mlti 勉勉强强的把檢又挿在腰裏，小白蛇要大家在營門 □ 下馬。她甩着馬鞭，擊打馬靴， 
大摸大樣走過去。 

「我是大資齡保衞圃的張囫長，來看你們王除長。」 

街兵一賭是大资來的民防隊長，忙敬了個持槍禮 C 
「報吿张除長，我們隊長還有賀大隊長， E 經過江去劉家窩舖。 J 
「就是他倆個？」 

r 不，這有典安、乾安來的保衞圑，加上我們隊上和焚隊長的除伍一共有三百多 P 子。」 
r 怪了！」小白蛇一縐眉頭：「他約 了 我們來，怎麽自個先走 了。」 接着她又問：「邇有誰 
在除上？」 

「張正自。」術兵囘答〇 

「請你進去通知 一®,我有話問他〇 J 

r 是！」一個術兵敬了個蹬，持槍進去。 

現在營門口只剩另外一位，跟小白蛇來的幾個人正在衞兵附近遊蕩。小白蛇用馬鞭|示黧， 
立卽上去兩個小夥子，的了衞兵的檢，把人綑起來塞在崗樓子裏。 

小白蛇道時才把槍亮出來，向裏面走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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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當家的，」四至兒指指崗樓子說.•「我留在營門 □ 把風，和看管道個小子。」 

「 1 」 小 白 蛇點點 頭。 

名 ft 上說是馬除，其寅只有三十多匹馬，正面是五間靑碑平房®室，兩旁是馬棚，小白蛇等 
很快的便撲向.'#室*並在敍室外面佈了哨崗〇 

小白蛇進了寢室，發現四個兵正在炕上賭錢。那個衞兵也伸着脖子看热鬧，等待張正目起 

身。 

張正目是個大胖子，在炕上慢慢的穿軍服，打綁腿。 
r 不准動！」 

小白蛇把行管一搖，隨在後面的人上去先下检。然後把他們集在一起倒背捆綁起來。 

「自己人嘛， j 張正目一副吊兒郞當不在乎的樣于..「何必來這一®。」 

「壬二虎關在那典？」小白蛇用槍抵着張正目的後腦勺子。 

「哈王二虎，王三虎？」他翻弄着白菓眼裝糊逾〇 

小白蛇氣得本來要用耳光子扇他，爲了節省時間，少生閒無，着伙計們也把他給綑起来。 
院子並不大，營裘只留下七個人，寢室、馬號、草料房都找遍了，沒有看到王二虎。 
r 是不是帶走了？」 

小白蛇想，最後只剩下隊長室，門外掛着一把大銅鋇。小白蛇踢了一 脚，幾個小夥子跟着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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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力 把門撞 w 〇 

隊長室也是對面炕，一面空着，堆叠了緞子被，俄國毛毯，艢花枕頭，另|面睡着一個人却 
蓋了條老藍布棉被，被驚醒了，掀開被子露出一個黑黑的大脳袋。小白蛇沒見過王二虎，那晚來 
接大靑龍，王二虎正在大睡特睡，也沒看清那張臉。 

「你是王二虎王掌榧？」 

r 是啊，找你二大爺幹啥？」二虎望着小白蛇手中的槍，心想囘姥姥家時辰到了。 

「我們是大靑龍派來的，起來走吧〇」 

「嗯！」王二虎很高興的一掀被子，站起來： r 那老小子怎麽_接我？」 

小白蛇杻過頭去，原來王二虎光着屁股。王二虎穿衣服很快當，扣子也不扣，用紮腰一紫， 
下炕穿鞋。 

「好啦！」 

「快到馬棚備匹馬！」小白蛇吩咐伙計。 

「選馬我內行〇 J 王二虎跑在前面。 

他去 f 一匹靑灰色大馬，並備上鞍子。 

小白蛇手兒一搌，所有的人都上了馬，離開營區。到了營門，沒看見四至兒 ，還 有那個被烟 
梆的衡兵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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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四至兒呢？」小白蛇 M : r 你們喊一被！ j 

大家用不髙不低的聲音喊着，四至兒沒出現，有人騎馬到茅房，也沒看到影子。 

「怪了！」 

「我看定是衢兵那小子跑 了， 四至兒去追沒囘來〇」 有人 说。 

「等一等他。」小白蛇要大家躱進營房，他同王一一虎驚在街心强望。 

「要不要囘大 WSI 西？ j 小白蛇問王二虎。 
r 算啦 ！ j 
「叭鈎！」 

槍*了，子彈在他們附近穿起火星子和浮沙。 

小白蛇吹了一聲口哨，十三匹馬先曄啦啦衝出營門，沿街飛奔〇她帶了另外五個人連王二虎 
殿後，一面還槍，一面走，同時丢給王二虎一枝馬槍。 

來追擊的是巡*除，他們看見由那個術兵領頭。小白蛇眉頭一»,手腕一伸，沒有瞄準，那 
小子便向後仰，不勳了。 

在五個人當中，除了王二虎，都是「頂靠 J ,一槍一個。來的巡*有一一-一-多個人，^;:死躺 
在嫌脚根的有六七個。其餘的都躱在臁後放槍，不出來了。 

小白蛇打了一梭子，一夾馬腹出了大街，後面跟了上來。街0上十三匹馬通在那裏等着 M 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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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起，便向大賫縣方向飛酏〇 

小白蛇想刚才好險，晚出來一步，便被堵在營眩裏。向外 r 出水」的時候，雄要*人。 
S 樣子，四至兒是完了。小白蛇覺得難以向大宵覩交待，四至兒是他所喜*的嫌術0 

在天快亮的時候，大家下馬打尖，吃了幾把油炒麵。休息一會兒，又上馬，沿途小白蛇沒講 
一句話。 

她內心中又是難過又是生氣，難過失去了四至兒〇生氣沒有找到 M 三成、王江海。她永逋忘 
不掉他們寫給大青覩信上那句輕薄話「什麽嫂 夫人」 。她要迖住他們，一;©着像吃狗屎般，吃囘 
去0 

她氣哼哼的用鞭策馬，快到中午已到了離大資玆十里的「柳 t 通」，老速便看見大靑靓騎馬 
在「柳 f 」 外面。 

松花江 一 共有六個江叉子，形成水陸交箱的浮洲，生滿了柳樹，叫做「柳條通 J 0毎個柳條 
通都有歎十近百里，是紅鬍子和犯法者灌蔵的地方，官軍圍剿不易獲得。 

大靑龍 一 潜王二虎非常髙興的迎上來，帶着開玩笑的意味脫： 

「老小子，命根子挺硬的嘛。」 

「閣王 M 我吃得多啊，他養不起陰曹地府那些餓死鬼。」 

兩人哈哈大笑，進了柳林後。大青氰端样王二虎，前後左右看了一 a ,又用手在背上肚上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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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相女婿 啊？」 王二 虎間。 

「一一虎，」大靑 拥一 瞼鄭重：「姓貴的眞沒收篤？」 

「那兩個小子天天給我大魚大肉吃， 像 侍牵老太爺。我就是不喝他的酒，多少®出點路苡， 
是 r 黄鼠狼給鷂拜年 J 沒安好心。」 

「你 f 開了竄 ，他 想 f 當肉票 引我上鈎。」 

「*他娘的骸死，當初我 通 把他們當成頭等 大好人 呢？」王 二 虎接着問： 「有 一樁事，我 一 
直 迷糊。過去你們是一夥，爲啥扯了？」 

「很簡單，我們一起 W 着官軍趕老毛子，原先約定，取辦完了，領了赏鉸去開荒，再當個正 
經莊稼人。誰知這兩個小子財迷心«，全呑了。」大背旭說着咬牙切れ：「呑了錢我不在乎"他 
們表面上 r 招安 j ，暗地裏接上 r 紅帽子 j 東洋兵的繚。我光火了，我們不能在中困地界趕走老 
毛子，再惹小鬼子。你知道我吃過那些武大郞的虧。.一 

「嗅！」 

現在王 二 虎整個 明白了， 自己摁算沒 有 看走眼，大靑覩道個朋友交對 了。 

這時大家 進了「柳 條通」臨時搭的茅棚，老三端來一盆洗險水，向王二虎傻里儸氣一笑，王 
二虎 *到 熟 人， 雖沒分別幾天， 因 爲經過一場大難，特別親切，用力拍着老三的肩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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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小子，好小子。」 

「二虎， J 大宵龍遞上煙 袋 向他敬煙：「有 句 聒得先說出來，雖俗氣，非脫不可，謝謝你救 
了我道條老命。」 

「咱們倆拉倒了〇 J 二虎把手一搾，如同切西瓜。 
r 爲啥！」 

「你有錢啊，一百塊現大洋，不是個小數目。我二虎是個奥趕車的，沒 i 道末多的錢！」 
馬平的, '4 ■，子，黑黑的择孔，直向外胃粗氣〇 

「何 必使牛 性子，」大靑能笑喀喀的：「那點錢是請所有窣老板子，咱們的交情，不止 I 百 
元，幾千幾萬也 H 不到。」 

「道還像句人話。」王二虎氣平了些〇 
「請過客啦？」 

r 沒來得及，便敎貨三成給逮住了，錢也搜走了 〇」 

「其餘的呢？ j 大靑龍開始着急：「趙宗之還有大夫，怎麽樣 ？ j 

「念倘啥勁，- U : 眞把我當成來叫£1，你沒聽人家說過，右一囘巡符來抓賭，我把骰子丟在 S 
»，他們':1'.:不住铖。」王二虎滿口噴睡沫垦子，吹起來。 

他不理伐大宵浦.- V } 多急： 「 M 次你猜怎麽若，你們走了不久，王本元那個伶俐 鬼 便進來了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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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我喊醒，並圃上賺磨門。兩人正在1||不核偷偷的濯了，忽«到外面敲門。那種戡法，一雄 
slfw 仗—^®人〇我把你 a 的紙條兒，先呑珣肚子裏，再 N 房門’可惜另外一 stt 在他們 
手裏。喀喀！」王二虎^!！脖子笑起來。 

「笑個喰勁。」 

「我笑趙宗之和那個大—有王本元，天生窮命，不過，他們不拿道筆錢也好，省 5 WRS 
怕’坐黑房。」王二虎面部渐 i 蠢來： r 咱姓王的對天»誓，咬定你 f 0沒有別人具過 
你。王本元§也踢 f 糊逭，挨了一頓馬鞭，大槪再$個月也爬不_。」 

「眞»不住你，還有王本元。」大 w *® 難過：「你辛辛苦苦，在 PR 東好不容易創出個局 
面，開了那家大 ma ,全完 wh 〇」 

r 銳道幹啥，你看見雎把銀子錢帶進棺材？你見雎 f 自己的馬— B 都城？咱還不老，從 
頭再來過。 !_. 

「眞是過*不去，你邇是跟着我們混一陣吧，少不了你吃的用的«的。」 

「不！」王二虎ーロ I 。 

「^^鬍子_了®|&。也好*」大 IMS 點酤萌：「我^:1酤錢，你跑到齊齊哈爾§ 
木斯，去做個生黧こ 

「你的錢再多，我分牽要 O J 王二虎很馘攀解 IV :「等*^陣風取，§间八典^■エ 

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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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江堤或荒。你也別難過，焚三成王江海_胡折騰也灌不畏0 J 
「看樣 子 我欠你的，一铱子也還不淸了。 J 大靑龃眼圈發 紅。 
r 你救了我，兩抵。」王二虎向小白蛇拱拱手：「這位可能是白姑娘，多謝啦。1— 
r 不敢當。」一直站在那裏沒鮮開的白玉薇，^上閃過一托苕悅，她说甚歡壬二虎的爲人0 
大青篚因爲看到王二虎，高興得談不完，冷淡了小白蛇，忙道： 
r 白姑娘，這趟可辛苦您啦！」 

r 大■■/.-''-7。」小白蛇聲 -TT 低微•.「有件寧彼對不住您，把四至兒給 raj 啦！」 

大靑龍那靑灰色的65上，立卽升起一抹痛苦的表悄，久久才出®: 

「什麽？」 

「下落不明〇 j 

「那孩子一定是——.一大靑龍在喃喃的說. • r 一定是自己 r 扎 j 了自己，怕逮住了給我丢 
1 _ 

「大5?,我領 r 規矩 j ， j 小白蛇5?手垂下來〇 

「白姑娘，那是小雜種的命，該當走這一步，怨不得妳〇」 

大靑龍'!'':安慰小白蛇，怕她難過0更怕她誤會，爲了跟前小子，浔把間嫌二常束的放在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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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靑鵪從此絕口不再提四至兒。等小米飯、鹼菜疙瘩頭送來的時候，大宵龍端着飯盌發怔. 
吃得很少。 

——他彷彿看見四至兒，笑喀喀的在他身邊，爲他添飯。 

—— 他彷佛在飯後，四至兒恭恭敬敬，遞上來一條不冷不燙的手巾把。 

——他從對 -/; 食不講究，却單單對喝茶很認眞。只有四至兒用兩條秫稭的文火，燒開水泡 
茶，沒有胡®味。 

——在天冷的時候，如果住在寨子襄，明明坑®得烙死人•四至兒仍想梅辦法，找個「湯婆 
子」，裝上煞水，給他暖脚。 

還有，道次受傷，囘到劉家窩舖，四至兒 I 見，放*大哭〇後來小白铊遇了老三，沒選他陪 
伴治傷，急得又蹦又眺 C 

—— 更使人感勳，爲了主人，他能披麻戴孝去當兒子守 fi 棚…… 

大靑褪强抑着不讓眼图發紅，不嗔氣。內心中却感到活了四十一歲，沒娶親，沒有子女，無 
形之中，是把四至兒當成兒子。 

他記得四至兒士ハ嫌的那年，還在玉合 lift 當小學徒，他去榧上玩，四至兒跑過來割洋火點煙。 
當時說了句玩笑話：「小利把'^我去吧。 J 誰知道就在這晚上找了來，一晃三年，成了大孩 
子，槍法、騎術都拔尖。私主要的，似乎兩人之間前世有緣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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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道樣的孩 子’ 恐怕天下 少有 ，下辈 子 再也不塞刻了 0 

飯後，小白蛇、王二虎看他一直無稍打彩，可能身«沒愎元累了。兩人吿退，王二虎由老三 
領着到另外一間高架茅棚。 

老 H 送過王二虎囘來，也是悶聲不饔的難過。往常雖然不喜歎四至兒那副「屁精」樣子，嘴 
巴上掛了油罐子和密罐子。但是，人 I 死，還眞使治着的心裏不是味道。老三覺得在道一百多口 
子人中，只有他和四至兒最貼近。 

老三想到四至兒悲哀的結局。心中非常 li 過。他是個直性子，在悲傷中忘却了四至兒那些缺 
點，留在他腹海裏的全是四至兒的長處。他記得四至兒向來把他當大哿看待，偶爾使個小心眼， 
發個小胖氣，那也是當 r 老疙瘩」的本份，想到這裏，老三覺得腮上癢絲絲，用手一摸竞是淚 

水。 

r 老三！」大靑粗在棚子裏喊他，他*着腰進了茅棚子。大青«聲鋦撕租的眹：「你再去趟 
前郭旗！」 

「是！」老三忙囘答，老三已明白大靑龍的用1:，要他去打聽四至兒的样細情形。 

大靑龍從身上摸了一陣，摸出一捲莊票： 
r 道是我的份子錢，掛彩時都沒捨得用，你帶着。1—. 

「公份子還有富裕，我到三掌榧那裏去拿。」老三準備去找二光頭。 




「別！」犬*阻止他，並把錢塞在他的懷 裏： 「手掌手背都是肉，道種亊 _ 能 M 公份 
子。老三，你 iW 我的意思。」 

「 —— J 老三點點頭，連想到大靑篚對他和四至兒兩個人，種種好處，是與別人不相同。 
r 你到了前郓旗，定要探出寅情。要是四至兒死了，花多少錢也把两首貢囘来，*我見他最 
後一面。要是屍骨不全，無法運囘，你§主，好好的安葬，爲他修個大坆。 J 大 WI 8 杻過职 
去，擦掉滾出來的幾顆眼淚〇 

r 老三，亊辦好了，馬上趕囘來，去了一個四至兒，我 —— 我不能張 M 眼，*不到你……」 
r ——」本來老三滿口應 r 是！」喉管却被阻塞了，淚水彝箱流了滿 MC 。他有 & S 連，不麒 
離 開大宵 *1 步，但爲了遵從大當家的吩咐，爲了去收取同生死共 息難 弟兄的興 K ,他 還*備好 
馬匹，出了「柳條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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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


拴柱道幾天，有點神不守舍，不是涵着鍋台轉來轉去*—在前店時，客_熬豆腐，他却 
送去 一 «炒茶豆芽。 

「二月二耱抬頭，」莊稼漢 的 大節氣巳柽過 了。 前些日子，店- 8-^ 了不少去 M 荒的莊稼漢， 
在鎭上辦 用具， 買牲 □ , 吃飯的時候，談得津津 有 味，拴柱聽得出了神，恨不得自己也投入開荒 

的行列。 

可是，有很多 JiSS 在等着他，開荒第一要有個伴，第二得有點錢買牲口和 II 具，這些 f 他 
所缺少的0 

經過幾天幾夜的打算，拴柱想到大車店去當 r 跟包」，也許積一年的錢，眵來年開荒。也許 
在大^ HS ?# 找到一個 — 的 t 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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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，他又精！的到鍚台附近。大坭正用一把大木杓子，1*位米粥，怕糊了供底。 

天氣有點 K, 鍋台周團更暖，大垢穿了印花布夾澳 W, 不像冬天那麽腩腫，她雖然身材粗 
壯，同樣充滿了靑春氣息和少女們所獨具的曲線。 

拴柱毎逢心-]:1(意亂的時候，*£愛隨在^身邊，彷彿能減少心理上的泣挺。 

這時大坭 E 放下杓子，拾起眼皮，怒視拴柱。 

「怎麽啦，像掉了魂似的。」 

「我——我—— J 拴柱子「我」了半天，説不出口。趙大嬸除沒按月給他エ錢之外，對他實 
在不薄，吃的用的，都挑最好的供給。 

「一個大男人，別淨銳半截子話。 J 大柅嫌他那副溫呑水樣兒。 

「我——我想去大車店當 r 跟包 j 。」 

「爲啥？ j 大泥很驚奇，那雙大眼更加圓亮了。 

「你I你不是脫我賅出去闖一聞？」 

r 咦！」大泥永逮不會忘記，她在辦年貨的時候，妓勵過拴柱： r 爲啥去大車店，不直接開 
荒こ 

「 —— 」拴柱子沒有囘答，却 ft 得女人到底是女人，說這稱話，如 M 「吃燈草灰」，那麽輕 

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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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是不是爲了本？」 

大坭瞅着他問，拴柱的臉紅了，他*沒想到大坭早 E 知道他的心事， E 接了當的彊口說出 
来。 

r 錢，不成問題，間題是你自己要拿定主意。」 

「我早就拿定了。」拴柱子說的一點不假，從家裏動身起，甚至給老娘每一封偁中，都惦記 
着翻弄土塊。 

「去開荒，不當 r 联包的 j 了？」 

大坭像抓着話把子，又反問一句，使拴柱更不好意思。大拴柱那張小黑瞼，一陣紅一降紫的 
不好意思再折松他〇忙 I 本正®鄭重的對拴柱說： 
r 你知道娘爲啥去找 i 爹？」 

「——」拴柱搖搖頭，旣不是年也不是節，趙大嬸今早却—趕了去。 

「去給你弄本錢啊！」 
r 啊！」拴柱不®^大坭說的〇 

「打今年開春，叔叔便和娘商置，起初娘捨不得你走，經過叔叔和我，再三的說，心眼才活 
了。她知道你沒有本錢，正好我們還有點錢，託乾爹放賬，娘便去取间來 。 j 
「他 —— 他們爲啥不向我提。」拴柱知道大 lie 不是拿他取樂子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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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是什麽人啊，咱們的老規矩你都忘啦，老一装的人啥事都不向小铋 商董 ，就是他們要送 

給你幾千萬，等♦出來你才知道。你啊，哼，眞是越長越糊逾 . 」大泥數落起人來眞有一 

套〇 

投柱現在一切放心了，眞沒料到大表妗子和表 舅 對他道末好。他又是感激，又是高 興。 情緒 
一複雑，他反而成了個« 供 台。 

「检柱，」大柅又開控了： r 你應當謝誰？」 
r 大表妗子，二表舅。」 

「呸！眞沒良心，沒過河，就先拆橋，哼 1. J 大泥指尖兒伸向投柱的額角。 

「還有你。」 

「還有你。」大坭學着拴柱祖*粗氣，撖撇嘴：「呼！」 

拴柱看得出，大坭是眞的傷心和生氣了，不同於平常使小性子。 

他知道大坭是個好女孩，向來對他細心照料，替他傘主意。如果說大坭還有點小毛病，就是 
愛無緣無 故的發脾氣，氣起來不吵不閙，嘛着嘴，搭拉着眼皮，誰和她 講話 裝着沒聽見。問她， 
嘴 巴則 閉得緊 聚的像個啞巴。毎逢她耍脾氣，趙大姥總是大聲 寅 ^： 
r 丫頭片子，妳少給我扭 ，看 我不撕妳〇」 

趙大嬸裝得很兇，拴大嬸打過大泥一巴掌。也許因爲如此，大泥的牛性子發了，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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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彆扭上兩三天。最後沒11的還*大鑲： 

「透孩子啊，就像他爹一個椟子#出來的，闇女家，將來怎麼找婆家，怎麽得了咦！」 

趙大嬙對女兒是眞的躭心，.躭心過了度的時候，也會倘班滴淚水。大妮看見娘流眼淚，心會 
軟下來，雖不說話，臉上却像晴朗的天。不過，他財未來婚事，並不在乎。山東闉女在關東是一 
寅，男多女少不會變成菜了花白辮子的老處女。 

趙大鎢去乾親家沒囘來，趙宗之則吃過午飯去了大車站。家中只剩下拴柱和大坭，大坭發了 
扭，拴柱急得直提手，兩脚轉來轉去，臉憋得像個茄子，嘴巴沾動就是沒有聲昔和成套詞兒 C 

大泥先是生氣，浙谢的怒火從臌上消逝，居然一長串眼淚，沿着腮幫子你小溪流倘下來，滴 
在夾痍上，沒有許久便 •« 了一大塊。她也不用手擦，那涙水如同不;?5的泉源，一個勁的流淌。 

湣到大坭!".'.,、，拴柱更沒有了主葱，他觉得說晚了一句道謝的話，大坭犯不着這麼頂眞，又發 
脾氣又淌眼淚的。 

漸漸拴柱子的腦子開了*想起大坭爲了他的未來，的確#嵌了心思，躭是逭次趙大嬸把老本 
拿出来，也是她促成。如果開荒失敗了，大坭檐了多大的過錯。說起來，一 S 家八百竿子打不着的 
遠»，而且是投奔趙家二表舅，不是趙大嬸，更不是道個大閲女。今天，她是瞍當難過，燒香對 
Iwrlft 股，不是前面人…… 

拴柱子想來想去 自己 i 個男子 漢 。事是 他惹起來的，也 得 自己收場，於* ，他 走近大 k 身 




邊。 

「大姐，我 —— 我 I 定好好的去開荒，不會潇了妳的本錢。」 

「 —— 」大坭把身子杻過去了，肩頭聳動，仍舊在哭。 

r 大姐，我一切照規矩來，收成三ニーー十一分，你一份，我 I 份，打伙的人一份，中不 
中？」 

r 嗚……」大妮哭出聲音。 

检柱覺得把應該說的話，都說了。大泥却越〗.: , s :^ 傷心，他急得用手抓頭皮。 
r 妳——妳是不是不高興我走？怕店琪人手不够0 j 
r 你死我都不 管。」 

大泥硬棚繃的捽過來一句，手臂一 爾鉍 着瞄，險兒埋在 w 面哭得更起勁。 

拴柱這時又急又氣，他急，怕被客人或趙宗之囘來撞見〇1個大小子，把黄花大闉女欺侮得 
t 哭，下不了台。他氣，氣自己雖在過關內關外，也沒碰見大坭道種醎淡不分的女人。好話說了一 
^ 大車，通是哭個不停。 

. 「端人家飯碗，就矮人家一欲子。大坭对人再好， S 11 不能不講理。不該存心整人，®是天曉 
7 P 得。」捏柱- T 想到道残突然記起車老板子粒桡的工人，發生糾紛感到誰對誰不對時，有那麼一句 
. 話，脫出來，做到了，彷彿一扯兩 i ，雎也不欠雎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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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it 起腰禅，淸濟「倒嗓」子發沙的喉哦： 

「犬姐，別哭啦，我拴柱道鈸子會報答妳 ！ j 

W 1、 辞 停止了， M 頭不聳勐了，像一場鉍風過後那麽睜止，停了 一會兒 ，大泥 囘轉頭， 用哭得 
像桃子似的眼阽，述速的對拴柱一望。 
r 哼！誰稀罕。」 

說完了，雙手便忙碌起來，一副心平氣和，沒亊的樣兒。拴柱却迷糊了，道是那門子邪氣？ 
: SrH 進來，被整得頭嫌眼花。 

大昵»»窗外的時光，離上座的時候不早了。 
r 叔叔怎麽邇不囘來？」 

「我去找他。 j 拴柱巴不得去大車店 I 趟，他怕與大坭單獨相處，那種古怪的氣應，需要到 
外面散散心，同時想看看正在養傷的王本元。 

「早點囘來，我一個人可忙不過來。」大坭叮嘅他。 

拴柱應着，出了煎餅舖，出了市場。這些日子，他一直掛牽着被馬除打傷的表叔，馬除爲啥 
打他，表®說不知道。起初他只有猜，猜王本元一定同馬除的老總們賭錢，輪了賴賬，被有槍有 
勢的老總給排了鞭子，打得實在不輕，背上的肉，翻開來，血) Mfl 淋啦，如同黏魚嘴巴。 

過了嫌天，他從車老板子口中，得知王本元與王二虎都是扯了一件事，王二虎 i « 子救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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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 K 下王本元。他們聲苷很低，說得很热鬧，因爲端菜途粥，沒联沒尾 嫌 了幾句。他問趙宗 
之，趙宗之突然板起 Mt 發脾 氣： 

「小孩子，別間。」 

有些事，小孩子無權知道，彷佛小孩子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，彷拂小孩子联腦越單純越好。 
可是，检柱不承認自己是小孩子，他巳十八歲，馬上就要去開荒打天下，通有王本元是帶他來的 
親戚，應當知道點底細。 

趙宗之非但不說，還差點一耳刮子扇過來。他從沒見表 M 有這麽大的火。道幾個月來，神情 
很不對，前些日子是半夜三更出去，近來是唉 st , 有時還做惡夢，眞料不到道位和善的表 
舅， 一下子變了樣。 

毎囘去大 ms 看表叔，趙宗之都在場。想問也無法間起。成年人一發生亊故，便 像 天要塌下 
来，愁眉苦敝，拿孩子煞氣，不道樣，就不會逢兇化吉似的。 

拴柱愈想愈不是味兒，這陣日子眞難過，王本元受傷後的苦狀，趙宗之那强繳青險，大坭無 
緣 由的彆扭，甚至連趙大嬸也受了傅染，很少向拴柱艮 露 黄板牙，表示她是那麽軎 * 道個孩子。 
「早些走吧！」 

拴柱在内心—慰自己，早些去八狼屯 I 帚開荒，面»那些一望麵涯的萆1*,心淸舒展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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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大 ms ,王本元睡在耳 房，現在大寒店由 二 馬虎掌管， 二 馬虎 比 起 王二 虎塞勁多了。 正 
是生葱忙的時候，院子裏還停了十幾部車，車老板子們在睡晌午囘観 覺。 

拴 i 輕的推開耳房門，王本元面朝裏•背向上爬在那斑，一條毡子菝在屁股上，整個受傷 
的背展 R 着蚊了槩，趙宗之面朝窗口，吸着旱煙袋，兩人低聲談着話： 

「典 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那個小瑰蛋，過來，當了小除長。」 
r 道事大宵II知道了，定會 發疯 。.一 

「紙總包不住火，大靑龍的眼線多。這面也太狠了，簡 E 是寸草不留…… J 
「都是他媽的錢害人。」 

「也不見得，」趙宗之長長的嘆了口氣•.「世道人心II了……」 

「還算好，那個小王八蛋，只知道我和王二虎窩藏 大胄龍 ，爲他治過 傷。 j 
S 難 爲你こ 

r 說道些幹啥！」王本元 毫 不在乎. .r 你不該 常來看我，萬 一 ……」 

「他們不食起疑心，」趙宗之 聲音屋得 低了些： 「道是 在 k 東開店的老規矩，凡是鄕親 成老 
斟客有病有災 ，都得出面照應……」 

「小心點好，」王本元勸趙宗之： r 咱道條命，就 像 家雀，不値^< 銭。」 
r 唉！」 幾 乎* we 人间聲 S 。 







• 283 • 松花江畔 


「表叔，表舅！」 

拴柱喊他們，兩人都嚇了一 跳，同時把頭扭轉過來，看淸是拴柱，驚值的神情才漸渐消退。 
r 你進來多久啦？」趙宗之®色俱厲的問〇 
「剛——剛。」現在輪到拴柱害怕了。 

「拴柱子，」王本元比較平和，還喊着他昔日的名字：「你有沒有联我們脫些哈？」 

「—— j 拴柱的頭搖得像貨郞餃，心却在嘭嘭亂跳。 

「眞沒聽見？」趙宗之大毎追間，如同捉到了三隻手。 

「別難爲他，」王本元勸阻：「我知道這孩子不會撒謊。 j 
r 你來幹啥？」趙宗之的氣還沒有完全平和。 
r 大姐說店 w 快上客了，忙不過来。」 
r 你先囘去 。 j 

趙宗之用煙袋指着門子，拴柱子正要走，王本元却喊住他。 
r 拴柱子，聽說你要去八狼屯開荒。」 

r 嗯！し 

「要不要表叔當幫手，」王本元貲«似的嫌擠出一絲笑容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會把你帶壞。那 

_裏只有咱爺倆，想賭也賭不成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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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表 f 你■人こ 

「眞的， 我 不能在 道 裏 再待，那些孩殺 的， SSK - 定那一天 矚醉 了，提了馬鞭子來，拿我出 
氣 〇」王本元 說得 那麽無告。 

「我規意。」投柱賊心誠薰而高興 的表示 歎迎。 

「你表肩也賈成我去，我就是要親自路路你的口偁。你挑個日子，不管我的傷勢好沒好，說 
走就走。」 

「中！ J 心中窩囊了幾個月，特別薄 1 S 了一整天的拴柱子興*!^,他興奮一切指望都有了 
若落，他興*王本元把他當成大人，連起程的日子都由他挑選。 

「囘去吧 。 J 

趙宗之又催他，這次聲觸兒和氣多了。 

他高商興興的囘到店裏，在鎬台邊看到大泥，%着牙一笑。 

「還沒上草料呢，撤的什麽歎。」 

大坭引用車老板子吃販前的 B 5 人話，逗弄检柱子，拴柱子看得出大泥與他一:樣萵興，雖然沒 
有把王本元的亊吿訴她0 

客人渐渐來了，拴柱子有些忙不過來。他那個腦筋再 磨 練也不成。菜#^並不多，座位也並 
不 多，他嫌是弄銪，原因是車老板子們多數各吃各，一個人 要 四樣，十個人 便是 四- 樣 ，眞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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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館子跑堂的還要難0 

幸而趙宗之沒有好久便囘來了，趙大嬸也脚跟脚的進 了門， 一店 四 口， 1 1 到 八九點 鐘， 
客人才越來越少，等到了+點，他們自己開始用飯。 

大坭 S 宗之®一壺酒，趙宗之喝了一壺，接着又是一篮……趙大妹却只吃了一盌粥。等 
大柅接過盌來再盛時： 

「別盛了，你乾娘弄了一大桌菜，可把我給眼死了。」 

「娘，錢拿囘來沒有？」 

「丫联片子，就是算計我這點棺材本。」趙大婊笑着說。 

「又不是我要，是人家拴柱向妳借。」大坭很不好意思，嘴巴却很强硬。 

「借不借，是我和拴柱的事，你操的啥心。 J 大嬸故*；逗她的女兒。 

「娘，妳…… J 大坭急了，把筷子丟在桌子上。 

「看，看，越來越沒有規矩，」趙大铋笑出*昔：「誰還敢討妳啊！」 

「我一輩子不……」大妮臊得像抵窩筠，一扭頭跑囘隔扇後面。 

「別嘴¥7。」趙大嬸帶有嘆息意味，兩眼却望着拴柱說聒。 

栓柱低着頭喝高梁米粥，沒有留心看娘倆所上演的喜制。 

趙宗之的心情似乎轉好，喝了半斤，又叫大泥再給他燙四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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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大 s « 酒的時候’大嬸脫？ 

「他大政，你是開過荒的，要 e 辦些啥，由你霣冢镟主〇 j 
「只頁牲口用具還不中， j 趙宗之脫：「我通得带他們幾個月 。 j 
r 打伙的人’也要_找個可靠的〇 J 大嬸叮麵小親子0 
「找到了，是王本元。」 

「他！ j 大嬸_了一跳。 

「敗子囘頭金不換，王本元适個人心地不賴，在那種野草地裏，手再癢，也找不到對手。」 
「我是個級道人家，你說好就好。」從趙大嬸的口氣中， W 把拴柱#親生子女。從她拜託小 
叔子的神情中，射趙宗之全部信任。 

今晚趙宗之又 MB 了第三壺酒，小瓷泊壺，毎壺四 S ,一共十二兩〇趙宗之有®醉薰，長年在 
外！ I 泊的人，當酒精麻醉了神經，却刺激了腦海中的思維，還有潛葳了甚久的®^…… 

「開荒，我不外行。」他張大黄中泛紅的混调老眼，轉動不®活的舌頭：「開荒，我有經 
醮。唉！內行和經驗現在_排上了用場。」接着他大*喊： 
r 拴柱！」 

其實拴柱在用心聽，他却怕拴柱睡着了，故薰大聲哦嚷，吼*把大柅從隔扇後面驚得跑出 

來，大坭手中還拿了個濕淋淋的鈑盌。看到她如此躭心，趙宗之牖尬的？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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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拴柱，」道次聲苷很低：「松花江邊的地，號稱二十四萬坰，江水出遏植，退水後 
#成上好的黑土 E ,二十四萬 tlnl 啊，啣啣，」趙宗之感嘆着..「二+四离坰大多數長了一人多高 
的野草，不像咱老家連碱灘都翻起來種地瓜。」 

「表«,一制是多少？」拴柱聽了異常動容，他知道老家算的是大畝，一畝九1六，等於別 
處兩畝到三畝，伹不知道垧是怎麽算法。 

r 說饷有多大，你也弄不淸，咱就拿收成來說，一坰收二十六石糧食，每石+斗，毎斗四+ 
斤。」 

「你嚷着要開荒，我是不颤打你的興頭。開 荒 要®^下手，先放把火把野草燒了，經過冬天 
的雪水沒潤，到了開春用瘅杖 r 犁地』 。 頭 一年 R 能撒種種紅稷子，道種莊琢 旱 澇保收，全年只 
除一次草，到七月便收成。」說到道裏趙宗之搖搖頭：「你們現在才動手，己班？。」 
r 那幹啥？」 

投柱非常失望，脖埂子一彎，像快要熟的向日葵。 

「你們可以到坡邊開塊地種菜啊，在關東種菜的都是咱們老鄕親。忙到過八月十五，嫌了 
錢，稍起行李捲囘老家。只留下一兩個人看窩棚和拉着大車拾糞，把_的野肥，倒在大榷子 
裏。等開春別的伙計從關內间來，理好菜哺子，用小毛醵|枯轤《水，水先流過糞槽子，把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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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帶進 H « 子裏，菜長得又嫩又肥。我看你爺倆還是先植一年菜。怎麽樣 ？J 

「1」拴柱子沒有囘答，在老家種菜是副業，不是莊稼人正途。他不想到年底帶幾個錢囘 
家，要關就 tw 出 pH •常個於正的大瑰戶，他非常郄逭的表示：「我 W 是去開荒。」 

「單單除草便©很大的勁 c j 

「不怕 C 」拴柱自特有道份供力氣，但他有一點點顯慮：「那些苣地眞沒有主嗎 ？J 
r 你開出來，便可以向官家領 r 地照 j ,成了你的，第 i r 生荒> ., _都不要納。第 
二年，才一坰只收一元大洋こ 
r 莊稼收成 i 好法？」 

il 地吧得向外冒油，只要你會擺弄，家鄕的老法子沒有用，千萬得記着。道裏莊_輪 
種，第一年生地穐稷子，第二年種高梁，结三年種豆子或麥子，不能連着兩年種同樣的莊稼。還 
有地典可以種土豆子。」趙宗之挾起一筷子 rf 溜土豆钱.•「在讕東道是商家和*戶的主菜。」 
拴柱子用心勝着，趙宗之 SlgiS 一更加@勁： 

「道裏的七.豆千是想大利植，非但長得大，而且邇結紫色的土豆梨，同樣的很好吃。」趙宗 
之巴答巴答嘴-冋味土豆梨的滋味 C 

趙大«和大坭把厨房收拾好了，脫下外面的眾褂子囘到前店來。今晚她們一反往日的習慣， 
沒有 taffi 耽»，娘娴裝貶趙罙之和拴柱狭壯戶®，自從大坭她爹死後，很少有人 BA 的在道個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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頂下，談種莊稼了 C 

「按理，爲了有人照應，你們該去劉家屯子附近開荒。大妮的乾爹劉祖武老先生，可 U 幫 
忙。可是，大家一猫蜂的都去八狼|11，那裏的地是比道»肥，當初地勢低，上過幾次水，|«說要 
侈堤，史加保險，下了功夫，當然要開好地。」趙宗之把饅後一盅酒喝光，大坭問他還要不要？ 
他搖搖頭，級欲對拴柱說：「從明天起，我過江去替你們採辦用品，家具，*少也得三四天才辦 

齊こ 

看樣子，投柱子设多四五天便要走了，大妮開始傷心起來，拴柱去開荒，是她撮弄的，現在 
無法再勸他不要去。她開始了解到昔日爹娘寧®受窮，不願分離的心情，忍不出«出一句： 
「娘，我也要下地。」 

「«丫頭，道裏的風俗，就是男人死光了，女人也不下0こ 

「起土豆子，摘黄花子不都是女孩子嗎？」大泥提出反»0 

「那是蒙古閹女，妳怎麽能同她們比，人家還能騎馬放呢！ j 

一陣子數落，大妮又不高興了，拉起布幕， m 了電燈。大家只好脫光衣服睡覺。 

「表與，」拴柱睡在炕上，還念念不忘開荒..「要開幾年，才像個樣兒。」 

「得五年多，開出二百刺，養兩個地戶，一炯收四斗租，只要不求再發逹，够吃够用了。-| 

「我要開它+^年！」拴柱不想坐享淸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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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^聽見&柱要*心一志明4^-荒，恨得牙根癢癢的，暗||: 

「去逞能吧，姑奶奶不會等你 ！ J 

11 

大窣停在巿場門0,上面的東西堆得高高的。 

拉車的是一匹馬和一匹健驟，趙宗之到扶餘||«馬$再三挑選的，鐵輪子大本則是王二虎 
店中的舊貨，木料好，做エ精細，再用它十？，不會壞。現在二馬虎當家，只？五分之一的 

價錢〇 

王本元的* I # 快好了，和趙宗之坐在車前轅，只等拴柱出来，就可上路，伹 i 子却遲運的 
沒有離開煎§。 

趙大讅道«子，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兒子，大坭一生下來便在她跟 前沒離開 遇。女人 愛 孩子是 
天性，她雖沒受過別離之苦，但對拴柱子却同樣的叮囑了又叮囑。 

趙大嬸所說的同拴柱_家時娘叮嘛的一揉，不外當心吃穿，別着涼，由趙大鑰的關切，拴柱 
連想到在家鄉的老娘，眼中閃着淚花子。 

大泥坐在旁邊，一個勁的擦眼淚，也許趙宗之等不及了，跑囘來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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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天不早了，該上路了 ノ J 

投柱子提起小包袱，那是昨晚大坭給他烙的奍餅，遐]!!(了.V八條鉍魚 I 

趙大嬸送拴柱出店門，大坭站述聚♦只到門 l ' J ® a 7,^1 ti 伎 L -: 那雙哭 M 了的兗眼，校5::;: 

居發覺開玩笑。 

趙宗之很了解她的心情，這一別，拴柱得過 T 八月十五以後才能|«3來， S 一段很長的時間。 
r 大坭啊，三月二十 一 H ,我接妳去八狼«右 r ^ tlQJ 。」 

「鄂博祭」是蒙古人的大節 H ，大妮小的 e : f 技♦跋故^^過 c 叔叔今一 K 提出來， ® 「鄂博祭 
」的主要原因，是能同拴柱見見面。她開始©数叔叔，心中想等叔叔囘來的時候，一定烙單餅捲 
鷂蛋，那是他最愛吃的 C 

「大妓，我®着他們整湃料造不.？就阼奴こ其«笾聒他£说了兩三次，仍怕嫂妷不放 
心：「大車店裹王大昌來 «( 忙玆個月，那孩子範禅住，也勧快，牮述玫：大跑堂，應付得來。 J 
「不要緊。」大冢齡是上了 k 数的人.； K 竑對小叔子客容兑畝 c» 效拴柱上了堪，她扶着車 

晚： 

「王家大讲，還有他叔，你多多照料拴柱〇 J 
大嬸擦了擦淚水，又擰了一把淸释 

車輪轉動了，樸货的莊稼人，沒5|成習惯說「多謝成料見」。伹内心中，離別的痛苦與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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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超過了那些會講聒！ I 俗 II 的文明人。 

拴柱子抹着眼淚，不住 S ® 頭，大 3 WS 站在街心用寬大的痍柚子镲眼睛。他又記起娘站在石 
板橘上看他走的情形，忍不住抽噔起來。同時他連想到大嬸和大泥待他的好處，以及他走了，店 
中少了幫手〇這種行爲太自私，沒有替好心的娘倆想一想， fi ，哭出聲音0 
大車出了郭爾羅斯§14，拴柱哭聲邇沒有®,王本元說： 

「可以^, 一 fi 大小子那有道種哭法見 II 

i ’ J 趙宗之也 Kf .. 「他娘#待 4& KK-II ’ 千萬 jM 只哭一場，〇 J 
拴柱子抑制住哭聲，內心中狂喊着：「我不會，我不會，我}^那種人〇 J 
趙宗之選牲口是內行’馬和！！子不用*^，跑_非常！^。兩偭人又 M 始 Rffi , 趙#之黏 
上旱煙袋，王本元老翬惯，取下夾在耳朶上的煙纗。 

r 拴柱， j 王本元 吸 了 一口煙，很娜重的問： r 你喜不 
「案。」審很 AK 的间答 ，大 ilg 寅 在 f 太 好。 

「過幾 天， 我給你娘打封侰。」 

「昨 天， 表舅巳替^&過一封了，說咱倆去八狼屯開荒。」 

r •小子！」 

王 本元 N 了一句，和趙宗 之哈哈大笑 起來 ，笑 得投柱直發 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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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宗之和王本元，邊吸煙邊聊天，拴柱却昏昏欲睡，因爲連着三夜沒有睏好。起初*興*， 
後 f 因爲大癯和大泥夜間忙碌，爲他預備吃的用的，雖然動作悄悄的，怕把他弄醒，伹他又是 
感激，又是傷心睡不着0 

躭道樣，醒醒睏睏，下午日頭偏西才到八狼屯火車站。那站房小得可供，窄窄短短的月台， 
車站對面有三間平房，從外表看，像個小商店。 

大車柽過門前的時候’一位琪髮花白的大肸子從屋裏出來. • 
r 老趙职，好久不見啦？歜舍兒贮〇 j 
「趕路呢，囘 ml 你〇」 

大卑轉向 I 條窄窄的村道，泥土路上面印着深深的車轍。 

「剛才和你脫話；£1^雎？」 
r 站民 ，姓 王。」 

r 站民？」王本元問：「是不是火車站上的姑エ？」 

r 不是，站民也叫『賤民 j ，」趙宗之神情很傷感的解釋..「他們的祖先都是吳三桂的兵， 
吳三桂 敗 了’ 被 滿淸流放，當 P 站的站民’ 四十 里設一站，由哈爾灌一 S 黑龍江邊，父傅子’ 
子傅孫，不准治産，不准哈笛，吃不飽，傚不死，更造不了反。跑倍的 snr 侮他們的女人， r 進 

屋喊大嫂，上炕就捵脚 J 。等換了民困，他們才平等了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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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可憐的是長期被 K 制，自己也瞧不起自己。這家人家還不鍺，幾個兒子 都爭氣 ，念書的念 
宙，開荒的開荒。」 

邊談邊走，前面有一座靑磚 f ; i 的大薬子。趙宗之 I 扯鞑繩 ，沒進寨子，又走下去。 

「這就是八狼屯的蒙古王府，裏面住了王爺家數百 □ 子人。」 

「王爺在不在裏面？」王本元問。 

「王爺在吉林有房子，一年囘來一兩趟0 J 

這時有兩匹馬從 裏面 出來，是兩位年輟的女孩子，臉兒白中泛紅， 髙驩 骨，低彝棵，除了那 
雙短靴之外， 也燙了頭髮 ，同漢人 一樣〇 

馬匹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，女孩騎馬的姿式熟練之外，並帶有英氣0 
大車又走了很久，太陽已經西斜，才看見幾座高商的煙囪， f 着炊煙。 

沿着車道，東搖西晃在 草叢 中，出現了 黄土寨 板， 寨子相 當大。 

「這?£李家窩舖。將來得全靠他們。」 
r 你 SC 諏寨子的東家？」 

「一面之識，其寅不認識也不要緊，老輩子傳下來的規矩，糧戶們應該照料開荒的人。」 
r 怎麽照料法？」 

r 你們開荒的地方，離道個寨 子敢少也 得二三+里，附近沒有屯子，沒有市場，吃點1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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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肉，甚至緘菜，都得到电子9|^或傘0」 

「—— J 王本元點點頭，他到！！東不下七八趟，這次算是眞正的了解到關東莊稼入生活的一 

面0 

快到寨門前，先是一版^甸子，草甸子是放馬和牧草的地方。另外田地與田地中間，也關出 
草甸。草甸具有兩種作用，一是做爲兩個地主的地界，第二、養「碱草」，秋天牧割作爲冬天® 
牲口之用。 

* a 子*11商有一丈二，四遇有 M 磚，四角是砲樓子，大車進了前院，趙宗之先找大移計，說 
明來惫。 

大伙計正在吃飯： 

「別嵌，先吃饭，荇辦抗。」 

他們也不推辭，坐下來吃「大 fe 包 j •> 

投柱子沒吃過逭毺東西，先看趙宗之 e 趙宗之先把一®大菜栗铺在燊子，再把 I 碗飯赚上 
去，然後把荷香、负菜、雪菜、跺蛋铋放好，®後用手一撖，推起來掸箫吃。 

检柱也學樣弄，味道不壊，他吃了三四個 C 

飯後大夥計到內院向東主說明，很快便領下話來，有啥珙，楢要什麼以後只管找他。 

适晚他們宿在赛子褢，第二天臨定時，大伙計着人給他們一大罐子豆》，兩緬袋子鹹菜和一 




お此江叶 • 296 • 


條大狗。 

他們離^寨子向江邊的方向走去，漸漸的車路越來越窄，只是一條小小的人行小徑，最後連 
人行 道也不 f ,一片 新生的大草原展現在眼前。 

看 看 太陽快到中午， 算了算離 电子也有二三十里，說起來 E 相 裳 近了。一般的屯子之間的距 
離，六七十里，®短也得四十多里。爲了就 江邊的地勢和選擇 肥 田， 只 有選 到 道 裏。 

把車上東西卸下來，第一件亊，便是搭蓋_。 

趙宗之領 ® ,先修一個長方形的 土台子， 周酗是小濤，茛天下兩時，水不會進^|5。 

接着 栽 上手臂粗的 柱子 和横探，横棟架好，便蓋一層秫稭 〇 _外面再蓋上厚厚的茅萆，四 
遇的！！壁也是由秫稍和茅箪做成。 

窩棚 fs 並不商，進去得彎着腰。沒有床鋪，更沒有炕，就在土地上，鑣上一層厚厚的秫 
指，上面是蓆子，羊皮褥子，再攤開行李。 

窩舖搭好了，早已過了午飯時間，再在_前面， 挖 了個灶，放上 1 的銀子，貧小米 乾 
飯，和燒開水。 

吃過飯，接着又挖井，挖井得兩天功夫，挖下一丈多深才有水，另把帶來的方形木框，一個 
接一個放到井眼 裏， 怕井會塌掉。 

检柱子贫晚飯的時候，王本元和趙宗之搭馬棚，車子也放在棚子裏。還有那條狗，狗是防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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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野默，他們現在 H 不起洋槍，只?!?了支三眼土槍。 

夜來，三個男人蝙下來，吹熄了馬燈。 

四 sat 來的是各種蟲兒鳴叫，和逮處的狼皡。 

那條大黄狗沒有®息，生長在大草0的狗，賭憤了狼叫，如果狼不到跟前，狗是不會亂吠。 
睡在道四遇無人煙的窩棚裏，雖然忙了一整天，三個人換了個特殊環以立郎入睡。 
「我看你的傷勢好得多了，」趙宗之關切的問：「疼不疼？」 

「早就不疼了，我用的王二麻子的刀傷槃，還 m 管用，比洋大夫强。」 

「槍子兒穿進去，還是洋大夫成。」趙宗之就！^自己的西 K 朋友梅大夫。 

「我要是再留在前郭旗，說不定那天會挨槍子。」王本元對保術 n 仍有餘悸。 

「道些雜種，打着保民的旗找，拿的是商會的錢，兹做些害人的亊。」 

「也不能怨大 | c | g 同他們拆夥和 is 臉。」 

「犬宵龍雖好，走的也不算正路。」 

他們在大草原的_裹，毫無顔忌的談着，拴柱兒難以入睡，用心 K 。 

「他們整我，差點想不開，去入了夥。」王本元！翻身，淇口便痛楚，忍不住氣典«的說。 
r 不去最好， r 瓦锚不雔井沿破 j ，總有一天不是被人殺， S 坐年。」 

「不知王二—麽樣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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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王 二 虎不會入夥，你們 王家 的 人， 我就看他是條漢子。」 

「二虎是個好 人。」 雖然二虎並不太瞧得起 王 本元，他通 fe 由我的敬 M 他。 

「：迈樣也好，你來»1糊束，闐出了條正迫。」趦宗之一生*:大的憾掛，便是當初沒有恆心， 
要不然早在泥土上發了家。現在 E 經明白，可是無家無萊一人吃飯，全 K 不餓的觀念，又使他因 
循，毎逢後悔的時候，他却勸慰&己： 

「八十歲學吹妓手，何必呢？ J 

他雖巳洩了氣，對主本元和拴柱却寄以敢大的希望，他又捵索 着 坐起來，燃上旱煙袋： 
r 吸一袋吧？」 

「我有こ 

「你還是改吃旱煙，在這裏洋煙不易買到〇」 

「吃完 a I盒，我想戒了。 a 會子來，躭沒辦口糧。」 

「能戒？」 

「到那山砍那山柴嘛。」 

「可別 JI 麽想，田地道 M 東西，只要你們出 了力氣 ，地是饅不騙人的。今年收 了， 把稷 子* 
拟，你們可以先畚三個房子。等來年，再賺了錢，誚人打寨牆，你們 80 ;:»，躭往逮處看，打得 
大一點，有外》有裏鑛，省得再拆再加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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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表舅，」投柱子挿嘴問道：「打寨臃，是不是防紅鬍子。」 

r 你邇沒睏啊，」趙宗之以爲拴柱睡了： r 寨腌主要的是防野默和狼，怕把餵的猪羊 、 i 
給捉去吃了。」 

「你們打好寨子，再買兩捍槍，一支長的，一支短的，便可以保護自己了，」趙宗之接着 
說..「道種大草原，槍就是王法，有時你不惹人家，人家會惹你。不過，我浬是牵勸你們爺倆， 
少费事こ 

「我已是碎煤渣，一點火氣也沒有了，人家在我險上拉屎，我會當甜麵醤，沾大葱吃，§ 
有一天拴柱年少氣典0」 

「常管著他點。」 

「他還老寅。 J 

「人會變啊，等有錢有地，氣就變粗。」趙宗之感慨萬千又興*地脫..「我躭»你們爺俩， 
五年後，大發家了。」 

「我不#在道裏等五年，」王本元說•.「我不是那種本份人，最多我幫拴柱一兩年忙，也許 
囘山東老家，也許遊蕩到別的地方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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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朝陽還沒有升起，趙宗之等三個人，便在新開的土地-^活〇 

一匹 IX 一匹馬拉着犁杖，由捏柱扶着筘地。王本元、趙宗之 g 在後面背了個大葫籯「點 
種」。 

地上的草雖然燒過，砍過，仍顯得支支叉叉那末雑亂，總沒有 f 先典荒，桎遇一個冬季的 
風雪，來得平整些。 

毎天早上，「地氣.一都升上來，像^,但不流勡，比霧還要涣，只能看到幾尺速，牲 P 和人 
在裏面，如同牌雲贺益的^^。直等到太陽出來，到了中 iHv 漸渐的稀薄。 

三個人忙了廿幾天，趙宗之算算日子離三月廿一日不久了。他曾答應過接大坭來八狼屯看「 
鄂博祭」，同時對店裏的寧，也有點牽掛，他向王本元等說明，明天要囘去一趙0 

趙宗之走時， SS 了一匹！ S 子，並叮」 J 拴柱和主本元，三月二十一中午，在八狼屯見面。 
「拴柱去就行了，得 e ? 個人潸家。.一王本元說。 

「表叔 ， S 是你去。 j 
「不成，到热鬧場合，我的手就會癢ゥ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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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寅「«5博祭」並沒有賭場。王本元不去，主要原因，新開的土地裏，還有很多活要做。 
趙宗之上了45，进次離去、联近期内可能不食间來，走了很遠，他還囘過»來，遙望親手！ 

器的那座_。 

£間過得很快，三月廿一日到了，天色剛亮，王本元便把 ii 来。 

他從井中打了 一 桶水，倒在井台逢的瓦盆子裏： 
r 把—こ 

拴柱用手捧着淸涼的井水，唏啦亂洗一通，潑濕了 I 大片，正要捵掖在腰箝上的手巾 
臉〇 

「不行•耳朶後面，脖子上髒得像車軸，再洗一通。」 

因爲天冷，洗敝不洗脖子，養成了習憤，拴柱在王本元的 £* 下，只好苒倒一盆水，把耳 
後面，脖兒梗大洗一番。检柱子傾手把髒水倒掉。 

「倒了*！:可惜，可以肥五垧地。」 

拴柱子被說得不好®.思，在道些地方王本元是比他强，«園雖無人欣赏，也沒有時間「串門 
子」，王本元照樣天天刮孩子，下巴靑靑的，臉兒洗得黄晶，也許生活嫵向正常，王本元開始發 
胖〇 

洗過臌，吃完早飯，王本元從拴柱子的包$,鬌出一套新1祷，要§子換上。 


朶 


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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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馬鳥虎虎@订了，又不是走親戚〇」拴1麻煩。 

「穿得 i 淨淨，大坭見了會髙興 O J 

「那些衣服是她做的，穿與不穿她都見過。」拴柱子通是不想換〇 
r 你那裏來的這套歪埋，要你換你就換。」王本元又氣又好夹的逼他〇 
拴柱沒有辦法，勉勉强强把衣服換了。王本元仔細|注意，「男孩子»是@風長」，道幾個 
月下來，拴柱子不是從家中出来時，又乾父庚又黑、费腰駝背老病腔子樣兒。而是腰捍筆直，胸 
脯挺起來，路膊粗壯，一張古銅色的方型大臉，濺府下一雙光亮的大眼，他心中想： 

「大泥愛上道個傻小子，是有點道理 。 j 

一切打扮停當，拴柱從馬棚把馬牽出來。雖是一匹耕田馬，不是「走馬」，拴柱邇有點臞 
怯，試了幾次爬上去。 
r 慢慢走，別急。」 

王本！兀一看栓柱騎在馬上，前身前傾，兩腿夾得很緊，那架式活像要抱着馬的脖子，躭知道 
投柱騎馬一點也不在行。好在馬兒老 *, 大既不會出差錯，他經輕的拍了下馬屁股，馬兒四平八 
穩的走起來，拴柱緊張馮分的坐在上面，連頭都不敢囘，緊張得連同表叔打個招呼都忘了。 

沿着小徑，上了車路，過了李家屯，正午才到八狼屯，老遠便看見八狼屯 s 子外面，？不 
少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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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部博祭」場上，當中修了一個大土堆•周團圍了+二個小土堆，土堆上面禅了柳枝，擺了 
祭品。有' W 嘛第1货袍、抜肩*吹奏長長的大喇叭，喇叭的長度，一丈多，喇叭頭用木架子播 
着，吹出「嗚哪嘟 J 的聲苷。 

王爺囘來了，^了杠揉栢，黄色袍褂，緞靴，親自主祭。 

拴柱將馬拴在祭場附近的柳街上，一面看热鬧，一面薄找大 S 和趙宗之。 

四鄉^^太多，有漢人、滿人。蒙古人 最多 。漢人 滿 人和修 堤 包エ的日本人 是來看熱雨。蒙 
古人除了參加祭典，還要參加各種比赛=> 

拴柱擠在人 S 中，镝在小食 IK 堆裏，好容易在一個角落裏找到大泥，大坭和宗之坐車來的。 
大坭正站在車廂裏四下張望，不知她是潘 祭儀 進行， 還 *找疫柱。 

她與投柱同時發現彼此，高興的大喊一聲： 

「拴柱，我們-«逭裏！」 

周團的人都看她，她 ii 不好慧思，扯扯趙宗之，趙宗之向拴柱榣 搖$ 的 單煙 袋’其*拴 
柱早就向這面捎了過來。 

兩人分別差兩天不到一個月，彷彿十年那麽悠長，拴柱來時， V 險鵬在馬 背上， 積 了一肚聒 
要說。 潘 見大泥却找不出話頭兒 C 大坭路 來前兩晚便睡不着，他想看*进個最聽聒 的 男 人，流 落 
在大草 M 上，吃不飽，睡不好，是不是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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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拴柱已來到她的面前，却故慧酱着不9他，怕周園那些小夥子再两起関。 

拴柱也爬上車麻，先向大柅喊了一® r 姐姐」，大柅沒囘《。拴柱#着和趙宗之* w 來，平 
時話很少的便小子，一談到£策種莊稼，間題便多了。他把趙宗之走後道幾天，所發生的狀況， 
遭遇的困難，長江大河一瀉千里，說個沒有完〇 

拴柱子只一個勁的和趙宗之 r 拉聒」，大坭被冷落有些不舒級了。她扭囘蜞賭氣一望，拴柱 
I 點也沒有瘦，反而胖了一點。她內心中更不是滋味，自與捏柱別離，大泥的飯1:越來越小，心 
亊却越來越多。娘常說她庚了，照照鏡子，也看得出兩腮塌下去一大塊。 

沒病沒災的一個人瘦下去，還不是爲了道個«瓜，誰知他却像沒亊人兒似的不少半兩肉，可 
見他內心中缺乏相思情黧，大泥氣得一拉扯趙宗之： 

「二叔，咱們囘去啦 

趙京之本想貴術她，老逋提了來連热！§部沒*，爲啥 f 囘家，可是一留 it ,發現侄女眼睛 
巾’出了「汗珠子」〇他是過來人，立卸明白了，侄女是在興又使小性子0 

r 拴柱，還沒吃飯吧？你帶大柅到攤子上吃一點。」雖然拴柱身上有錢，他通是習慣的從兜 
肚裏摸出廿個銅板。 

「我不吃。」大妮一扯身子。 

「去吧！我來看守大車。」其貪大車停在那裏沒人倫，他却把兩個孩子 ar 去，自己坐在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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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吸煙* 熱 鬧= 

检柱在前面擠 ，太 ie 裝着很不情顔隨在後面，到底男孩子有股蠻力，兩手一扒，肩职一晃， 
便從人$擠過去。 大 泥 却 越拉越逮，她急了 0 
「拴柱，你不 會 等一等啊？」 

拴柱路見了，站下來等她。看見着了華嫌葛夾痍的大泥，擠得向外 V 汗珠子，汗珠子晶莹的 
掛在細細的«脚上。沒出嫁的女兒， S 胎毛不開瞼，那餐脚有着女性 ss 秘美。拴柱*傻了。 
「走*-」大泥被看得不好意思，險一紅。 

在人 K 裏， 有幾位從大域市囘家的小夫赛，大臑的 着手。大坭看 了！！^們 害臊 ，內心中 
却偷偷的想：要是扯着拴柱的手一定也很有惫思。 

兩人擠進小飯棚裏，有水餃，有包子。大柅爲了肚子餓，也顕不得 g 子裏男人比女人多。他 
們選了個角落，大柅背向外，裝着沒有看見那些男人0 
「吃啥！」寶釵的過來，|張；11!^<蒜味。 
r 你說こ 

r 你說。」大泥情緒轉好了，聲苷溫婉： rt 男人啊 ！ j 

「来七+個水餃。 J 拴柱記起他是男人，記起王本元處處聽他的， BUS 碰到大«，便差酤兒 
忘了自己是個堇意的漢子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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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跑堂的，」大柅細聲喊住伙計：「再來一大®包子 。 j 
r 對！來一大 tt 包子，咱道裏的包子一兜油，不香不要半個銅子。」 

難得遇到識货的，夥計說的一個勁，拴柱却有點不高興， 明明點 了吃的，大坭却在一旁逞 

能0 

「包子來了誰吃？」 
r 你啊。 j 大坭的 Ht 上有了笑容。 

「誰叫的，誰吃！」 

「別裝飯*小，像個私塾先生 了。 七-4-.個餃子 S 不够你塞牙琏的呢〇」大柅並 伸 出手指兒比 
了比.‘「他們的餃子，像貓耳朶-! 口可以 f 三個。你傲着坎兒吃吧，我帶了錢。」 

「我也有，睡來表叔給了我一塊銀元 。 J 
r 留着，邇是用我的。」 

大妮的聲調柔和極了，拴柱很少賭到大泥有這麽美抄的聲音。道次與過年時搶着爲他買帽子 
情形不同，不帶一點霸道味兒。 

餃子包子都來了，餃子比平常人家吃的是小些，但不是貓耳朶。大泥吃得又少又慢又文靜， 
並不住的催拴柱： 

r 吃嘛，別涼啦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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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邇沒 $7 C ， 她又加了三十個水餃。拴柱再三拍着自己的肚子脫吃 eh ,三十個水餃送上 
來，大坭只用筷子挟了一個，其 f 九個又下了肚子，連那菝包子也吃#梢光0 

在%棚典 一 f 月，這是第一次吃到肉味， 1? 得上 X 香乂飽， i 忍不住直打飽嗆 0 
錢是大妮1付的，等兩人间到大車附近，趙宗之不見了，他獨自一個人去吃東西和玩去 

了。 

适時祭躔已經結束，接着是賽馬、射擊、摔较等比賽，不分男女都可以參加。獎品就擺在賽 
場旁邊，幾+頭又高大又肥壯的耕牛和小牛植。 

投柱與大泥兩個人， G 和樂的玩在一起，也不再等趙宗之，便向射擊赛場擠，赛場裹有老頭 
兒，有年經人， S 有兩 H 位十八九歲的大闉女，手中提了食子砲。 

射粑是把木掀，大頭朝上，挿在土 m ,上面貼了張十：兀赏金，這個數字不算小。 

首先是那位花由想子的蒙古老頭，手執槍從射祀向前走了一百步，反身扣扳機，打在紙鈔的 
下端，立卽歎 S 雷動，老頭兒取下紙鈔，搖搖頭用蒙古話說： 

「老了，眼力不濟了。」 

接下去是個年輕的小伙子，比老頭兒還差勁，只打到木掀邊，凡是打到靶，照樣有黨。 

一個一個輪下去，沒有人子弹落空。 

「眞有兩下子！」拴柱不禁瓚_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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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你會 $? j 大 k 與他挨 il 問。 

「那 我從^^^ ^ 遢 。 J 

「槍子 wf* 眼®-,」大泥很認眞$他.•「有天你？家，多X牲口，多>地，^ K 

槍。」 

「現在_到最後一個+七八歲的女娃兒，別人只»1槍，她翻身||^三槍，都打在紙鈔當 
中，形成品 i 。大家齊聲叫好，她却毚紅了 Mr 。 i 金都不要跑掉了。*^位中年人，代她 
領取，旁_人說： 

「他是王爺 sm 卅七個 孫 女 。 j 

「 a : K - 含 糊！」 提了 lb 龍的 一^*衆 伸 出大 拇指。 

射赛完了，赛馬開始，報名的有七+多人*都？上等好馬，排在 158 MH - 主持*1發 
令，兩百餘條腿飛奔起來，沒有多久，只看見一濯貧沙。 

「我們還是去看拌晈吧， j 大柅很在行的說： r 赛跑來囘要跑五十里，一會兒還囘不來 

呢。」 

他們擠進捽跤場，看的人比任何場子多，有：&8在車上，有的帶了笄子。站在外圔，豎起脚 
尖也看不淸楚。拴柱似乎很會擠，帶着大泥，從人縫^ UM 去。 

摔眹場是佃小土台子，侈得平平整整的。赛程正在雄行。用5*壯的小_子，都穿了粗布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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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 «J ,蠻力-如间两牛，其中一位，腦袋瓜子刺得四遇精光，當中却留了一條像葱般的小 
辮，使起勁來，小辦搖晃着，有點兒滑稽。 

他的個兒不髙，一_壯，從「搭鏟」袖口霣出的塊塊肌肉突出，呈^*色*！！!亮光，沒有 
幾個囘合，打敗了三個。他揚頭站在土台上，神態従容， B 出發黄的牙—着， S 下 i 
ヰ，但是沒有人再上台。 

他有點很不情 顧 的樣兒$慎奬下台，突然爬-1位 渾身 肥肉，胖得* 彌勒佛 的漢子，睨 
§光。 tt 中紮了腰箱，下身兜了一塊布，邁動着八 I 走，前 Ml 和肚皮上的肉還# 顔 動。 
那樣兒是個日本人，說的也是半生不熟的中》»。 

他.问玉拎人表明«:思，猜求參加。主持人間鷲了，他囘轉身»着台角一羣人打個招呼。那是 
他的间伴，其中一位年紀位大，像個風乾了的大蝦，伹是腰样兒却沒有«，兩手_「用菁克 
J ，架式有點像持®刀。 

t # 旁的 人， 用 日本 聒大 * 叫*爲出赛。 

出赛者頭部仰得比小辮子還高 • 情* WK-tto 

兩人行了轤，拉起架式勑手了，拴柱爲小辮子躭心。因爲日*^的塊*,便有小辮的兩倍。 
還有，他是赤兹身子，沒決抓。小辮却穿了短袖「搭«」，對方很容易下手。 
現在滑台周圍的人，都屛着氣，看雎整倒誰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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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辮和-^子活悚兩§錤，四隻眼，發出兇光，四條腿，抹着類似騎馬椿，沉 m 的移勘着 
脚步，§鹎，等待着乘®攻擊。 

轉來轉去五六分錢，粒也沒碰誰，大家並沒有不耐價。巳經看出來，兩位®是髙手，不是草 

包0 

終於兩人报觸了，立郎熠在 I 起，又像葛藤。連拴柱都*得，日本人除了技巧之外，還 
憑着身馍的重&，似呼佔了上風。但，小辮子却越歎越勇，身子如间埋在地裏的半截銅柱子，胖 
子再用力*也掙不倒他* 

胖子汰 U 了，松得像條泥 M ，小辦子沒有半粒珠子，手法脚步越來越®,一黏兒也不亂〇 + 
幾 個：！： 本人， Is . 箝很 fe , 莰百個 中 函人， 合 起來嗓門更大，所有的人們，都希望小瓣整倒那個大 
肥猪‘ 

•; 十多分3:過去了。突然小辦被胖子捽倒了，肸子那兩條同油簍差不多的鼸，夾住小瓣的 
脖子，肥肉把小辦的臉都遮住了。胖子咬牙切癱的用勁，彷彿要把小辮活活挟死，或用肥肉陀悶 

死。 

中國人們發出惋惜聲，日本人開始歎呼，道場是他們 n 定了，胖子 Ht 上沒有得 1: 的笑容，兇 
與狠佈滿了整個面孔。有人叫： 

「故開！放開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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胖子醵得«,主持人 n 得懂，道是比赛，世界上任何比赛，想具 it * 酷味兒。不是 UK ® 上的 
你死我活，就是從心*上無情的打擊，得路者的»傲，失敗者的落寞。 

看樣子，逞雄一時的小瓣遭遇了强敵，日本人也提倡捽晈，除了摔玟時的服飾以外，方法學 
自中國。道個胖子的身架，便是摔跤選手，拚命的吃，吃得越胖越重越槺準。 

有些人不忍心看小辮失敗，紛紛離去，就在道個時候小辮兩 W 用力，扯開了兩條粗路，轚巧 
的滑出來。很快的把胖子的手臂扭向背後用力按下去。胖子的驗貼着土台子，沒$久，^* 
挣扎，並發出痛苦的嗚嗚聲。 

中國觀衆們樂了，栓柱也高興的跳起來。現在是小了第 I 個囘合，他很 1*^ 規矩，放 N 
了胖子，立起身來， IS ^ IR 第二次。雎知胖子惱羞破怒，從背後！ K *, 小辮却順勢，來了個大 
捎，結結*實的肥胖子摔在地上。 

凡是摔 K 的人都懂得，被摔的時候，盡1:鬆敢肌肉和达速撤手，才不會被摔傷。胖子是行 
家，可是他被摔之後，在台上爬不起來，明眼人看得出，小辮使了狠，因爲對方不太規矩，在歎 
呼聲中，他仍舊從容不迫的笑着，一羣小夥子擁上去。幾個日本人也擁上去，小夥子們是爲了向 
小辮祝捷，日本人却是在那個風乾的老联兒指揮之下，打 S 架。在比赛當中，應該有風度，日本 
人對日^.<赛 ，* 求道一楽，對中國人得只 X 不輪0 

他們上去打小辦子，並準備杻他下台，其中三個日本人還充出手槍，*^玩人命。可是他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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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少，勤野，惹起公憤，立£^了下風。 

赛台上打成一围，除了女人以外，都奔了過來，拴柱子也不例外。 

風乾老隳兒，的西裝裏，換出手槍，向天空開了三槍，在他身邊有個#^埋容花白駔 
甓的男人 S : 

「鄉親們，別打啦，再打，少佐要 A 的 M 槍 fj 
打架的人鄱玩過檎，一股衝勁上來，雎也不在乎。 

那位被 f 少佐的風乾老联兒，骷拔般的 Ht 上，冷除與憤怒呈現出來， ts * 像 a 爪似的手， 
抖得很厲害。他仍舊用«手瞄準人羣之中打得正起勁的小瓣子，想一#^死道 S 日本僑民 S 羞 
的嫌伏。 

iT.1 

王爺來啦 ，跟班 的一吆 喝，還 A 有效。大家停止 了。王*! wmwKSS 在台子下面，®班的 
把風 乾老 頭兒喊 過來，他 還毫無» 貌揑了手 槍。 

「佐佐$生，你是接荒4^包エ修堤的，不是來 $：:* 的0」王爺的聲赒1^’却具有植戎 

性0 

「你們的人……」佐佐木並不服氣〇 

r 敗了§豚輪，」王爺不等他我下去：「在我的地界，不准# UK !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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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佐木翻®着昏调的小眼，想射出昔日帶兵時的成跋來。王爺並不理他，高大的身 tt 與佐佐 
木比較之下， 11 得更加崔蟪。在那髙大的 8SIB 內，流着成吉思汗的血液，他 一 sa 把佐佐木放在 
眼裏，並吩咐跟班的： 

r 赏給小瓣四條牛，兩條牛犢，比赛照常〇」 

佐佐木氣得身子搖晃，差點倒下來。煙鬼忙扶他，他囘手 f 一耳光： 

「八格牙魯 。 j 

煙鬼似乎是把^:當成「光榮 J ，佐佐木則®晉煙 鬼出氣 ，理 所當然 0 
「要淸水 耝 合的工人們，_囘去！ .1 

佐佐木說完了，上了馬車，氣狠狠的走了。幾個日本人也蹤着眺上另一部車隨在後面。 

煙鬼這時£活現兩手做成简形，# a 吃奶的力氣喊着： 

「清水組合的工人們聽着，都囘去啦！」 

沒有人理會，沒有人走近他的身邊〇 
「道不是雨着玩的啊 I •少佐會開 f 們啊！」 

提到開革，有人笑了，在人 C 中，蕾出一句： 

「恐怕你小興子怕開革，沒油水揩〇」 

「朋友們，」煙鬼沒喊幾句，嗓子便不濟了。只見嘴勳，聽不見聲眢•.「求求各位，囘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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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!」 

他打着呵欠，流下淚水。周國的工人們感到更爲有逛： 
r 哭了こ 
r 他是上了煙痕。」 
r 囘エ地去吧。」 

「心軟啦，別忘 了 他—佐佐木 用皮 鞭子抽我們〇 J 

煙鬼最後疲憊的坐在地上，縮成一 團 。 像 叫花子遣楽的破零碎。 H 人們都投入另一陣歡樂 

裏0 

「 X 頭，起來吧，你最不緻相啦，在 關 東蛾不死人，誰怕開革！」一位身 tt 粗壯的 X 人走過 
來〇 

看熱 ra 的栓柱子張大鸣巴和眼睛笑了，铒訓敎煙*的人被着：. 

「二大〒」 

他做夢也沒 想到， 在這裏遇 到 王二虎，二虎 JE 同表叔趙宗之在一起。 

二虎看到适兩個孩子，同樣的闻興，連全腮鬍子都掛有笑恋： 

r 聽說你越來越有出息了？」 

「那裏！」&柱羞紅了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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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代比 一代 强啊！」王二虎輕過一番風浪，無限®^的脫。 

「二虎，」煙鬼找到目輾，突然發檐 •• r 你 着^ is 滾囘去！」 
r —— 」二虎不耐煩的向他搖搖手。 

「 你得 小心， 大农心裏 有數。」埋鬼斜 着嘴 角說。 
「再_*,扯了你。」二虎火了，煙鬼有着灌意，向後退了很逮。 

「別和這植人 一19:見戮。」趙宗之拉着王二虎，怕王二虎»手揍他。 

趙京之同王二虎、拴柱、大泥等離開*場，王二虎一定要|。 

「我在八狼做エ，你們來八狼，得由我請〇 J 
「怎麼好慧思？」 

趙宗之推辭着，結果扭不過王二虎的牛脾氣，三個人^®到年！！ UI 子上，王二虎指指 liic ! 的 
要推車子的小販切年糕。然後張大嘴邊哨邊對趙宗之說： 

「他再三留我，我是非走不可。」 

「小*點。」趙宗之勸他 C 

「咱早就豁 上了 啦。」 王 二虎氣狠狠的說.•「連那個王八羔子總エ頭，也敢掀我的小辮。」 
爲了平息王二虎的怒火，趙京之另外找個題目： 

「作エ習慣吧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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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吃住^*荒兹不了許多，反正是 X 力氣的活兒 。 j 

「二馬虎通不知道你在道«?」趙宗之說.「馬 ms 現在他 « t 理〇」 

r 便宜不出當家，那家車店我不指箠了。」 

壬二虎狼呑虎嘸，把兩個巴掌大的年糕下肚，舔舔手指上的糖屑： 

「前郭旗最近還發生了啥亊？」 

「除了剛才和你說的老三被：：： j 趙宗之比*]了佃砍頭的手勢：「一切都平靜如水〇」 

「«個巴子的， A 是知人知面不知心®:!」王二虎的面孔又變成譬茄色。 

「他——」趙宗之聲音 K 低： r 大槪還不知道。」 

「_不久的， j 王二虎嘆了口氣••「道兩個孩子是他的心腹，他娘的，心旗佃狗屎！」 

王二虎還沒有改掉愛 M 大街的胖氣，又捶案板，又跺脚的 II 了一大 w 子，趙宗之急得 ffis 袋瓜 
子上直竇汗，他勸王二虎，王二虎正—頊上，根本聽不 f 一。 

整整駡了兩袋煙的功夫，他 : t 停止。不少人駐足:' S 他， U 爲他曝醉了發酒瘋，但是聰不出他 
在|@雎和牽涉到！件重大的內苺0 

各穩比赛正在進行，夜間還有 i 盗大場面。趙宗之看看天色己 a 不早，他只好說： 

「得去啦，」爲了表示 91 心，他間王二虎：「手頭上怎§?」 

r 不缺錢用，臨走他送我一千塊，我一角也沒拿， j 牙«|從_子叢中 S 出来，代表了豪邁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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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. • r 咱的灶王爺就拥在陲肚子上•一俩ん吃飽了全家不餓 C 」 

「二大爺，」拴柱到道個時候，才有挿嘴的機#:「有空請到我的**來看看。」 

「會去的， j 王二虎用手拍拍拴柱的肩頭：「你带僧問候王本元，唉！看這情形，我在淸水 
组合也待不長。」 

幾個人聚首沒有多久，便要分手，大家神情凄然，在荒革遍地的大草 M 上’各人都有各人的 
亊，不到寒冬到来，很難再聚首。 

趙宗之和大坭囘到大車邊，大坭爬到車上，拿下一個花包袱： 

「給你こ 
「啥？」 

「兩* H 衣服。」 

「我來時 E 經有了三套。 J 

「哼， J 哼出輕輕的彝音：「我就不信，你會洗衣裳。」 

拴柱沒有分辯，開荒的男人，都會洗衣燒钣，絕對不會把衣裳霉爛了。 

趙宗之把車後岐上的馬解下來，帶有幾分揪«:的說： 

「拴柱，把牲 P 帶囘去吧。煎餅舖他們娘倆责在忙不過來，我}^去** 了。」 
r —— 」拴柱牽着一匹驟子一匹馬，心中非常難過，趙宗之是他開策的唯一侑靠，現在却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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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手了。 

「有不懂的可以到屯子裏去間大夥計，他會吿訴你。其*種莊嫌，就憑勘勞，久了緦會挨出 
門道 ol _ 

趙宗之用手搭了個涼棚，®看日頭，变在是很晚了，有 S 路速的人們，也都套車離去。他收 
起牲口嘴下的«筐和支架，拿起鞭子： 

「走啦！」一抬腿上了前車搖勘鞭子，牲口開始走勘0 

大坭凝視拴柱，嘴唇勦了許久，他有話要叮拴柱，守着長辈，無法說出來。車子走了很 
速，她忍不住大聲銳： 

「拴柱，別忘了囘來過年。」 

西.：； 7 C 了她才想到離過年遝有一段很長的日子，®不知怎麽熬過去。望漪路旁的花兒，新生芽 
兒，淚眼模糊，心中像塞了一把亂草。 

「看不看跳舞？」王二虎問拴柱，間 了 兩三句，拴柱才聽清楚。王一一虎笑 了。 笑得拴柱有點 
不好意思。 

r 不， j 拴柱說••「得早些间去，晚了表叔會記鶸〇」 

「好吧 • 」王二虎也不想看纨舞： r 我睹你走一段 。 j 
拴柱把馬交給二虎，自己騎髁子，兩人一齊沿着小徑，向囘程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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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了不久，在西斜的陽光中，看到江邊。相距不逮，便有一座土堆，在土堆附近，有一大片 
箪蓆搭成的棚子。王二虎指了指說： 

「道就是エ地和%舖，得到秋天，土堤才能連得起來。」 

四 

松遼平原的夏天，比任何地方都炎热。太陽如同火團，地面强烈的反射，彷彿向綠色的草叢 
碰一下，都會冒出火星子0 

王本元有跋晌的習慣，只着了一條短裨，睡在 ® g 裏。很低，周 H 不透風，他睡得渾身 
大汗，連蓆子都濕了一大片。 

陽光使野花都搭拉着莖兒，有的草晒得捲了邊，小黄狗臥在馬棚裹，舌頭仲得畏長的閉着眼 
睛。一隻土黄色的 r 油蟠蟠」，來在牠面前，拖着裝滿了脂肪的大肚子，在小黄狗面前爬動。小 
黄狗只是輕輕的抬了抬眼皮，又囲上。要在平時，小黄狗會追得油! t ! l 53 到處飛，牠不吃牠們，却 
愛看着那笨重的身軀，飛不逮的樣兒。 

钣盌櫬在新搭的涼棚下面，栓柱提了一 桶水，洗滌菜盤板盌，井水有一股淸涼。他把飯盌洗 
好後，又提了一桶，就站在井沿邊，從腦袋瓜子倒下來，短裤濕了，身上却®到淸爽。前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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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他桎過別的窩棚，滑見他們都脫得精光。 

聽說修堤的工人，在大热天也是！絲不掛。脫了一定很舒服，可是表叔王本元不甘脫，他也 
只好穿着短裤，心中想大妮給他^了不々.訝衣，典货排不上用場。 

入®以来，王本元就勸他睡午览，他試了幾次睡不着。在老家，道正是除草最好的時光，鋤 
頭淌過，連草根都鋤斷了，?1過火毒的太陽一曝晒，草根便#乾枯，就是夜來的 B 水或者下一場 
大雨，都不會再活栂來〇 

道裹的 S 夭，®乎比宋筠潘要 ?>. 得# •就像 m 進商梁棵裏，四面不透氣不透風。他曾#^別 
的莊稼漢，沒有 I 個人肯在這時下地除草。 

白天热得死人，夜晚得蓋技子，氣候就是 S 特別，這麽絕〇 

捏柱坐在涼棚裏，霜着茂盥的稷子葉兒，從沒施過肥，只除過一次草，却黑油油的。沒有澆 
過水，照樣向上 ft 的一個勁，他由內心感嘆，關東眞是「寶地」0 

稷子田裏的芦耧有兩三寸長，看着實在不暇眼。要是在老家。誰家田»有道麽深的草，老年 
人早撤着嘴不屏的批胖： 

「你滾草比荘稼激萵；」 

這句話相當重，彷彿贫佈 •某 家人穿巳経 快 敗 了。 

雖然趙宗之曾吩咐 • R 除 i 遍草，拴柱想得除兩次，可是地開 得面積 太大 ，寅 在忙不過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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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他明白表 M 的意思了，不是山東人到關東懶了，而是田地太多，無法理得稍細。 

草叢中，有不少趨兒。松柱都認識他們，彷彿很熟的朋友。 有 純綠色的「豆頓蚴」 ，有 紫紅 
色的「草蜎蟠」，「草蜡蝤 J 身輕飛得遠，不像「油! fc 3 蛾」那末笨。检柱却特別客歡 r 油!!! iii 
J ，因爲車子出逮 門， 忘了帶油瓶，可以弄幾個「油蜎蜡」窕進大車軸，同樣 具有 潤滑作用。 

一隻「撒大蟲 J 飛過來，淡黄色的身 M ，粉紅色的翅膀，飛起來發出「撥_撥_砠 II 
」的聲音，非常好看。 

蟲兒們現在也很少發出聲音，多 Ifi 着草棵兒緩緩的爬〇拴柱兒覺得很遺做，附近沒有大柳 
樹，聰不到「知了」叫®，「知了」似乎不怕熟，越热越鼓動 rs 下的銳子，發出「知了——知了 
」的*眢。 

家鄕的河ハ疫滿了柳樹，裒天，孩子們爬到樹上捉「知了」。如果河中漲了大水，整個河榷 
滿了，可以用手掩着典子，從高高的樹上跳下來〇這裏附近沒有河，只有江，有一天他想騎馬去 
洗澡，表叔却說： 

「小心敎老 R 5 咬了脚趾頭。」 

江與常有人 a ii/i ，似少聽說老 m 收拾人。表叔這麽說，栓往明' H ,不是怕老搿，是怕他水性 
不好，給淹死了。上 T 年紀的人，顧慮都多。 

浪棚子下面，冒出一地新土，新土在動，愈翻愈多，拴柱好奇的望着，裏面一定是「大眼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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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豆鼠子，渾圓肥 fr - ，像個大棉鞋。前些日子，他和表叔兩個人，曾 i 了兩桶水灌洞，灌出来 
一隻。表叔在牠身上塗了泥巴，用火烤，烤焦了，除去泥巴，光禿禿的呈現粉紅色，熱氣騰騰 
的，兩人分了吃， fi 是又嫩又香，當時表叔曾巴答巴答嘴： 

「比鸛還好吃呢 C 」 

又是一個多月沒吃肉了，拴柱子知道王本元是懂得吃、懂得玩的人，平時很少缺魚缺肉。在 
這裏開荒，除了豆》,疙瘩頭，便是涼拌茄子和王瓜湯。 

检柱子下葱 a 的去提了一桶水，扒開土堆，露出洞口灌下去。洞口向外冒泡沫，豆鼠子却沒 
有爬出來，可能另外還有通路，豆鼠子拖着濕淋淋的身子跑掉了。 

他有些兒失望，失望之餘，計算 S 日頭偏西，要騎馬去屯子一趟，弄點§菜，通有貧熟 
的肉。天氣太热，只有貧熟的肉可以帶囘來，還得一餐吃完。否則，會變奥變壊。 

拴柱子也曾想養幾隻鷄，草堆裏有的是毛蟲兒，不必餵，照樣吃得又大又肥，可是草原上， 
黄鼠狼子和狐狸太多，「黄皮子 j 和狐狸專門愛吃鷄，了還不能駡，否則，#仙、狐仙會發 
脾氣邪。 

悶热的時光過得眞慢，拴柱又想起，家鄕收麥子吃涼®，貲瓜、路蛋還有油條、絲瓜噹滷 
子，一伴就是一大瓦盆，敝着坎兒吃，等於過了個「小年」。 

r 這個時候，不知道大妮幹什麽？」拴柱想： r 她一定用茶豆麵在桌子上 IK 涼粉，攤得薄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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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 捲 起來切成絲，用大蒜、蔴油、酷袢了吃。大坭說： rx 天車老板子 們最愛 吃 道 —。 J 可 
惟自己逋在八狼屯，沒有道個口福。」 

投柱子最後認爲，人不能閒着，一閒毛病就生，想吃想喝，沒有出息。大槪道就是 有錢 人的 
苦悩。他想如有一天，眞的發了家，除了種田，冬天定要開油房、開®^,絕對不走墮落的路， 
賭、或者吹。 

嫌算熬 到了日頭偏西，王本元醒了，躺在草舖上先吸了一 袋煙，才 SBSB 的 K 起來。到了井台 
邊 ，用井水沖谅，然後囘到涼棚下，打算 着再歇 一會兒，把種在 1附近的甜瓜秧子蠹一蠹。 

拴柱向他說明，要到趙家屯I趟，除了 拿 菜和猪肉之外， 看* 是否有家信寄來。 

「順探聽 前郭旗的消息。 J 

拴柱 酤點职 C 

人在草朦上， A9I 成了聾子和啞巴。除了到附近的屯子得點道 K 途脫的消息外，簡直是十里 
以外死了活人，也不知道。 

拴柱上了馬，走了一陣子，太陽漸渐消失在西方，留下了一抹彩«,大地升起似霧非霧的暮成。 

東方的月亮已升起，拂摩着蒼思的草叢，馬蹄輕快的路着微獮的小徑•發出「突、突」的聲音。 

拴柱覺得草原上的月夜，谀闊得可愛，連胸襟也®成無際的大海，不像狭窄的家鄕，莊稼擠 
莊稼，人擠人，擠到最後，連滴淚都擠不出來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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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他感到是大草原的主人，只要埋頭去辛勤耕転就有收桉。泥土聽他吩咐，雨水聽他吩 
咐，他仲伸兩條粗壯的背膀，彷彿是蒼 K 的雙興，在天空中翱翔。 

拴柱在興*之餘，感激神威無比的天老爺，給了他人世間«肥沃的一片土地。他感激慈祥而 
可憐的母親，爲了兒子，在風梅_獨自守着那棟破屋。他感激表叔王本元把他箱到 II 東，又幫 
他! I 荒。他感激表舆和大表妗子，收0了他，給予创業的資金。他更感激大泥，這個又刁蠻又善 
良，性格兒半男半女的大 M 姐，對他的 E 惠直大似天。如果幾年下來，有了成就，一定得好好的 
報答道些人…： • 

想到未來的遠景，拴柱子高興得差點從馬背上跌下來，幸而他早巳習«騎馬，雖不能同當地 
的小夥子們比，較以往却自然得多。 

人樂過了頭，«得唱兩句，他會打揚琴，也會唱琴害，「呂1 s < 戯牡丹 J 更是拿手好戯。想 
當年在魯南山庙討地瓜的時候，多少大閨女小媳婦藤得入了迷。那段日子雖苦雖窮，却被人重視 
過。道得自有涤好嗓子。自從到了两東，半年多，很少練唱。眞合了老年入所說的，「碱灘裏的 
烏，叫不出花悄來」，都是生活逼的啊！ 

目前 Jft 況耽如同皎潔的月色，晴朗無莫的天空。不必再掛 f 那張黄梅天似的苦縢，應當亮 
一亮嗓門，使附近的土地爺爺，知道他是個人物。 

他淸清喂嘛，正要 張口， 突然馬兒被驚得提起前腿，將他掙 了 個 四 仰八叉。馬兒看見主人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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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並沒有跑速，四個蹄子不安的移動着，守候在附近。 

拴柱 i 來，看淸楚原來是七八隻「酎虎子」阻在路上0 

他曾在田邊，看見過道植動物。屬於黄鼠狼類，身上的毛雖是黄的，嘴巴和尾巴却呈烏黑， 
離地有半尺多高，七八隻或+幾隻在一起。 

道羣耐虎子仗着#.目衆多，根本沒把拴柱放在眼裏，張着黑嘴巴，發出類似「打！打！打！ 
」的聲音。 

拴柱被捽得屁股生疼，又看道羣畜牲仗勢欺人。不禁火了，站起來跑過去，用脚就%。耐虎 
子 S 巧的躱開了，道I脚落了空，接着一齊攻上來，用嘴巴撕拴柱的衣服•並「打！打！打！」 
叫得更響。 

拴柱子拳杓脚踢，牠們狡猾，數目又多，顧此失彼，沒有多久，神子小褂被撕爛了，皮)*被 
抓得出血，累得大喘氣和渾身流汗，^牲們却越戰越勇，拴柱連招架之力都沒私了" 

他開始明白 A 是大禍，再戰下去，定吃大鸫。也顧不得 一 切，忍着疼楚，爬上馬背，用 
力策打馬的臀部，馬兒又驚又疼檢.開蹄飛馳起來。耐虎子追了一陣，總是沒有馬的腿長，被拉逋 
了 0 

馬兒一個勁的飛奔，直到趙家屯寨門外停止。检柱下了馬，用力拍打寨門，並髙 S 喊叫， 

明自己的身份〇裏面*了很久，取下 9 R 門棍，上下槓，開了鋇和鐵拴，才_的打 M 。 


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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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夥計和長エ們在院中乘涼，在明亮的月光和窗 ci 的燈光下，^兄栓柱這份悮狀，衣服撕破 
了不釕，還沾了泥土和血跡。關切的問： 

「老疙瘩，怎麽啦？」 

「碰上―1耐虎子 J 攔路。 J 
「別惹牠就得！」 

「誰嘵得那麽厲害。」 

「還好，沒碰上狼。 j 

提到狼，拴柱的頭皮立郎發麻。小的時俟，每逢淘氣，娘都說•.「別 {L 聲， r 馬虎 j 來 
了こ 

家鄕人煙稠密，又缺少高山叢林，根本不會有狼。人們在內心裹却怕得要命，用牠來嚇抗孩 
子。代代相傳，連成年人也怕起來，甚至碰到一條拖了長尾巴的狗，也認爲是狼。 

「快去換衣服和吃飯吧0」 

大夥計吩咐受驚的拴柱，長 H 們立卽爲他找了葙短裤掛換了。帶他到大伙房，吃了個肚兒 
圆，重囘到前院，他間大夥計： 

「大叔，有俺的家信吧？ J 
「道幾個月郵差沒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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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差沒來，便是沒有信。平時郵差毎隔五六天總是騎馬到屯子裹來送普通信。要是掛號，便 
隨到隨送，道是鄕村郵局的特色。 

拴柱子酶說沒有家信，心中有些難過，惦記着老娘是否病了，還是發生了什麽事情。 

大夥計看他不言語，誤會他爲狼93怯，他淸淸喉嚨吐了 口痰： 
r 老疙瘩，在關東碰到長尾巴不算啥。」 

「一年緦遇上幾遭。」旁邊有個老頭兒接腔：「只要知道牠的習性，沒兇險〇 J 
「是啊， J 大夥計一本正經的叮喊••「出門别忘了帶盒洋火，或者一根把棍子。遇到狼，就 
在路旁把小茅草點起來，狼最怕火，牠守在火邊不敢過來，儘管從從容容走了，還有那根把棍 
子，」大夥11搖搖手中的長長的煙袋桿.•「要打就向狼的腿上狠狠的擂過去，狼的腿活像個麻 
桿，一下子就斷。 J 

「到了冬天，走路更得留神，」老頭兒在一旁搶着表示：「道種東西最狡猾，會把兩隻前爪 
子搭在局頭上，不知道，還以爲是他二舅同你親热呢。要是一囘頭，狼的嘴巴正對準你的咽喉， 
就那麼一口就完蛋了0」 

「別淨嚇扰孩子，」大夥計喝止老頭兒，然後對检柱說：「§搭着你的厨，千萬別轉臉， 
抓緊兩條腿向前摔，一樣要牠的命〇 J 

長X們談到狼，都興致很髙，彷彿臃*大似夭，親手殺死過無數的野狼，其實他們碰到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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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中要是沒有根火棍子，照樣嚇得打哆哚。今晚是看到拴柱膽怯的樣兒，故意裝着見多識廣， 
吹。 

「成 S 的狼不可怕，就怕打單。」又是老頭兒搶着開口。 

「打單的都是老狼。」年輕的車把勢，也表示自己有經驗。 

「狼這種東西最無情無義，」大夥計搖搖頭..「生下兩三窩，狼便老了。那此一一長大年©力壯 
的狼寒結隊，到處覓食，討厭老狼行動不便礙事，便將牠咬跑，掛單的老狼可憐的只有偷箱塡肚 
子，餓急了便吃人，這就是被撰做狼心狗肺的緣由 。 J 

「還不止這些，在冬天要是把狼打死了。其他的狼嗅到血賜氣，照樣的趕來撕着吃。」 

大家談狼談得很起勁，拴柱仍記掛着自己的老娘，臨睏以前。他想起王本元託他的亊，忙問 
大夥計： 

r 大叔，有沒有聽到王二虎大爺的消息？」 

「還へ甚堤吧？」 

「前郭旗的保衡團沒來捉他？」拴柱問* 

r 那些傢伙，雖然是 r 禿子打傘——無髮(法)無天 j ,王二哥爲人却是 r ® 巴打孩子 —— 
沒說的 j 。誰也不舍向壞蛋們通用報信，恐怕還不知道他在八狼呢？」 

检柱聽說王二虎沒出亊，心情好了些，但他想，明天囘程通是到エ地拐彎兒，親自看看王二 


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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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比較放心。 

五 

江邊爲了築堤挖「土方 J ，附近的茅草已被淸除，强烈的陽光，晒在光秀充的土地上，蒸發 
出來的热氣，如同過年時蒸豆包的熱炕頭，那麼烙人。 

偶而吹過來一陣»，簡直是令人窒息的熟氣團 。薫風還 挾雜着沙土，一個個工人，渾身沾滿 
了 黄 垢0 

這 R 是沒有娘們來的 地方，再加上天 氣炎熱， 工人 都 _赤_的。 像地鼠般埋着 頭兒挖 
土，然後一 堕 法 挑上土堤0 

他們過去常年累月在田裏幹活，已把身軀晒成古銅色。現在又在古銅色的皮虜上途上 llt 黑 
漆，不過上身與膝蓋以下都黑得發亮，單獨中間那一段呈現着灰黃。因爲過去都穿短裤，只有在 
這種人煙稀少的地方，才敢如此放肆。 

快到中午了，還沒有收 X 。面孔像黄! lift 的 H 頭，戴了頂佐佐木恩黨他的「博士盗」，榣榣櫬 
擺走了來，傘起皮尺，丈#挖成的土方。他的計算方式很特別，差半「米突」不成，多三「米突 
J 不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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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一個非常®眞勺人，除了佐佐木或日本 H 程師來的時候，臉上會佈滿夹意，平時都板着 
面孔。在他手上有根「司 W 克」，是用木料修成，沒有上漆，沒有銀把手，如间孝子手中的「哭 
喪棒」。也許他天天拿着 r 哭喪棒」，練得膽置大起來，忘記自己骨瘦如柴，對那些工人們，居 
然敢沒頭沒臉的打一頓。 

其實，工人是按X計酬，不必他來督促。但他養成了「忠實 J 和「認眞」的好習慣，道下半 
輩 子再也改不過来。 

拴柱在 H 地找到王二虎，エ頭正在 丈 置 和計算王二虎挖成的土方。 

エ頭置的時候，不慊要別人幫忙，皮尺軟塌場的打着幫，絕不扯 i£。 略微瞄一眼，取出小筆 
K 本，鉛輋兒沾了沾口 水便寫 起來〇 
「多少？」王二 虎間。 

「差 四米突。」 

「尺拿來，我量。」王二虎一張口氣便不顒。 

「我*過就算數〇」エ頭聲 K 平淡，有氣沒力的說〇 
r 不規矩！」王二虎跳起來。 

r 隨你的便。」エ頭並沒有被二虎的兇勢嚇住，一副無所謂的樣兒，級《*別人的土方0 
「我看着道小子就不順眼。」王二虎駡起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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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躭找個順眼的看，」エ頭並不上火：「二虎，做人應胲有點分寸，咱姓尤的待你挺不 
薄，別播着鼻子上瞼。」 

二虎聽得出話裏有話，也看得出エ頭那根「哭喪棒」從來不敢在他身上照置，但他無法改掉 
「王八好當氣難受」的習慣，提着緻鍬，奔過去。 

拴柱一看情勢不對，怕他鬧出人命。其他的工人也國上來拉住他，並紛紛的勸解： 

「老王頭，一個銅子都拿不到，何必争。」 

「我看這小子專舔佐佐木的屁股，欺壓咱們，就一肚子火！」 

r 說話得小心，」エ頭腰桿直起來了，威風勁兒也上來了. . r 你可不能 m 佐佐木老先生。」 
「駡你親爹又怎麽樣？」王二虎向前衝。 
r 算啦！算啦！ j 大夥兒聚緊的抱着他。 

「算不了！」. X 頭越來越强哽了，上了馬， fifc 囘頭狠狠對王二虎道：「別給險不要臉，我敎 
你吃不了兜着走！」 

エ頭用鞭子打着馬屁股走了，王二虎乘這機會，將鐵鍬，對着他的腦勺子丟去，馬兒跑得太 
快，鐺！的一®落在地上。 

「道是幹啥！」一位花白鬍子老頭不高興了：「活够了，也犯不着和這種狗蝨闘啊！」 
r 道傢伙眞不是東西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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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家給他起的外號，一點兒也不假，眞他媽的是個 r 油腿子』。 j 老頭兒捵着花白的鬍 
子，無限辛酸的嘴了ーロ氣0 

在這個 X 地上，沒有 I 個人不恨「油愠子」，他的爲人，就像油房裏那個一人多高的大靑石 
幡滾子，不停的轉動，押取了油質不算，渾身沾滿了 il 渣。 

油幟子走了，今天上午不會再來丈量土方，大家只有收 H 吃飯。王二虎抓了一把草，擦拭鐵 
鍬上的土，心中的悶火還沒有消盡： 

「 x 他娘，咱是光8¢不怕穿桂的，也不捎聽搰踱，咱老王連紅鬍子、民團頭目都不怕，還怕 
你個狗腿子？」 

r 少說兩句吧，」老頭兒又勸他. . r 油輾子就是想找碴拿你一把，偏偏你還瞎咦咦。」 
r 咱姓王的是舖着地齄着天，頭枕半塊磚，怕個屁！」 

r 其實說穿了-， it 也不怕誰，」上了年紀的人都有副好性子： r 不過咱們是來關東創業，不是 
闘霸比狼。」：一：時指指拴柱：「看只顧生氣，客人來了也不招呼〇」 

「不是落，是我表侄。」王二虎向老頭兒介紹拴柱，然後說：「走 V 到§吃飯去！」 
在關東說人吃飯，キ容之間都不筇是虚_。只要吐子餓，不必推辭，端起飯盌只管吃。 
エ棚下»而!.']!!, , : | 1; !;,'的窩铺一樣，泥土上消了秫楷和荩席，無數的行李，堆在上面。 

工人們先用淸水 f !- 了^手，也沒有穿裨子，便從大鍋裏，裝了一盌高楽飯，傘了幾棵大葱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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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盌豆猫，坐在草席上吃起來。 

一面吃 I 面開玩笑，講的是些野話，每張嘴 L 1 都不乾淨。 

王二虎爲拴柱添丁一 盌版，撕了；片鹹菜給他 C 兩人剛剛扒了幾口，便贱到傅來孩子哭爹的 

聲苷。王二虎把飯盌 I 丢： 
r 老申頭完啦！」 

附近七八個人，像受了傳染似的，沒有心情再吃飯，|*«張漆5?■的臉上，佈滿了憂戚0 
「過去看看吧 。.I 

王二虎說完，穿上了裨子披了件小褂。其他的人也穿 T 衣服。拴柱子不知發生了什麽事，跟 
在後面0 

越過一塊空地，又是一連 i 座 H 棚，在最後一座裏面傅出哭聲。 

他們彎腰進了 X 棚，看見一個死人躺在那离，臉上蒙了一張破報紙，上身是件白中透黄的爛 
汗衫，下身是補綻公補綻的靑布短裤。手臂與小腿脚鴨都露在外面，灰黑色的皮虜鬆弛的包着粗 
大的骨頭架子0 

在死人身邊，一個八九歲的孩子，赤着苷骨，溲得像 M 桿的手臂正抱頭痛哭。小孩子剃了個 
靑瀨葡腦袋，後腦勺子還留了一攝毛，紫了小辮，右耳帶了個細細小小的銀晻子，看樣兒在家鄕 

還是個寰貝蛋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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颶»周圍有不少人，一個個眼圈發紅，拉長了臉，沉默不語，王二虎屁股沒_子便問： 
「到 K 啥症候？」 

「身子弱，又加水土不服呵痢。」一個雎瞳比別人白淨當過中 IK 也*此地做 H 的胡大夫說： 
「我給他開了方子，槩還沒抓-便……」 

「治得了病，也治不了命。」有人冒出一句： r 哼！不是年頭趕的，誰跑道裏來送死。 j 
「$後亊沒有？」王二虎問。 

r 怎麽準傭。」胡大夫兩手5。 

不用細說，王 二 虎 ill 明白。工人 rl 到エ地快三個多月，沒有人♦到過エ銭。原先「油幘子」 
說半個月一結算，等到了半個月，「油帳子」却一本正 ft 的*示： 

「我向來說一是I,記得清清楚楚，エ錢是一個月 一«。」 

一個月又滿期了，「油 ffi 子」以頓抖的聲两解鞸： 

r 別看人家佐佐木先生是外國人，心地可眞好。他老人家說： r 反正有錢在這裏也無處花， 
發下來大家還不是賭光輸光。 j 他準備等エ完了，凑個大數目給各位，在當地貝地也好，寄囘老 
家也好，才像個樣兒〇」 

有些人? S; 着等錢用，想借，「油輾子」拥了臉： 

r 你們是什^ i 思，淸水組合，是大大的有錢。和 nil 井 j r 三菱 j 一樣，大大的有錢。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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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想借，就是侰不過佐佐木先生，他老人家 一!£子®恨不相信他的人，嗯哼！你 Wf 懂？」 

工人們 一 點也不懂，只知道做エ憑苦力換錢，只見過出 喪味 放的「三眼槍」， 沒聽說還 有什 
麽「三眼井」和 r 三條撤」0 

好在莊稼漢，心眼兒寅，不管是本國人還是洋鬼子，做エ給エ錢是天經地義的事， P 不了。 
現在夥伴死了， lpr 柳木大褂子 j 薄棺材，紙人紙馬嫌不能少。可是每個人身上和被瘍裏 
只有坊蚤。 

r 爲啥不向檷上借？」 王二 虎間。 
rsis 子去找|*油«子 j 去了！」 

王二虎*了看鄕親們，除了愁眉臉，便是鋸了嘴的葫 蘆。 此地沒有棺材店，也沒有壽衣舖。 
再加上沒有錢，又不知向那裏賒，的確是個難題。 

他計- a . 着，就是借到錢，也只能用大車到坡裹買 n 棺材。至於那種藍袍子、 m 馬掛、紅禊 
姻、纷底 «. 靴的#衣可能買不到。 

事情到了這個節骨眼，只有他是見過世面和經過陣仗的人，得站出來拿主意。王二虎想到自 
己包揪 裏，還 有套新做的夾澳裨和長衫，也沒吭氣，匆匆忙忙囘去取了来。 

「弄盆清水。」 

王二 虎 吩咐小夥子們•並順手將小孩子拉在一旁。小孩子哭 得 聲苷 已經嘶 ® ,仍 一個 » 的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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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，滿臉是淚和泥垢。現在他是充滿了哀傷，也充滿了恐懼〇哀傷他的父親巳®死了，恐«在道 
個荒野裏，*目無親怎麽囘得了老家〇 

男人們很少勸人節哀，王二虎只知道爲死去的難過，爲小孩子悲傷，却沒有阻止他爲父親乾 

號。 

淸水來了，他脫去死者的破衣，同時揭去「倒职紙」，嚇得拴柱忙閉上眼睛，他活了十八 
歲，第一次看到死人的臉，而且是一張恐怖的臉。 

死者的頭部如同一個骷髏•可能三個月沒有理髮，蓬鬆着。 Mt 上沒有I點肉，凹下去的雙 
眼，瞪得圆圜的，鼻子歪斜，張大了嘴巴。似 f 着無數的話，要對兒子^^。 

王二虎從來不怕死人，先爲他洗臌，並用手按他的眼睛，如同對老聊天溫和的說： 
「老申頭，你的孩子我們♦照管，誚放一萬個心，把眼睛閉上吧 1J 
死者 Ktt 了他的話，眼睛■上了。可是嘴巴仍張得很大。王二虎用力推上去，下巴又慢慢拉 
開來。最後，他只有放棄努力，專爲死者洗滌。 

王二虎洗得很仔細，也很#重。他記得人生有三次澡馬虎不得。剛生下來和結婚的前一晚， 
還有一次便是死後，一定得洗得乾乾淨淨。 

他把死者洗好，由小夥子們幫着穿上夾衣裤和胄布畏衫。一個年輕人受了王二虎的影*,打 
開包袱，取出一雙新鞋新裡給死者穿上。桂、*的活計 f 得很細緻， a 子底上還有一朶花，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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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是他妻子親手做的，一直都捨不得穿。 

一切安排就緒，就等借錢的囘來，貢紙馬發喪了。 

等 了很久，才看見一個人越過光禿禿的エ地，冒着大太陽， 榣榣 晃晃 ，拖 拖拉拉_來。 
「囘來 了！」 有人 喊。 

王二虎也在窩舖門外相候，囘來的是四楞子，二十多歲，机黑矮胖的年輕人。滿頭大汗，兩 
眼發直， 別人間 他，他也不囘答，到了离舖 門口， 一 屁股坐在 地上 0 

大家一看，忍^他中了^，先弄一盆水爲他擦臉，又弄一盌凉水要他喝下去。他的眼球，仍 
湃不.&轉動，可是大顆大顆的眼淚向外滾〇 
「四楞子，怎赛啦 ？ J 
r 錢借到沒有？」 

提判借谇，;«3楞哇的一锭哭起來。一個大男人的哭 S ,充滿了沉痛的直着嗓子號。 

現在誰 問他什 寮， 他都聰不兌。只是 一個勁的哭，整整哭了一袋煙的功夫，才抽抽噎噔停 
止。 

「他 I 他不借！」 

「誰？ I 王 二 凴 項 〇 
「 r 油呼 こ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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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» 啥！」 

「他說是老申朗 一 來只做了半天工，就病到現在，根本沒有 H 錢，不倒扣伙食费躭算天大的 
恩典了。」 

「^*是笨的像條老草醵，」有人罵他了：「腦筋不分瓣，爲啥不在我們名下借エ錢？」 
「誰說沒有，借啦！」四楞子急得面紅脖子»的吵起来。 
r 錢呢？」王二虎再度間。 

「『油轘子 j 還是不借，」四楞子氣狠狼的說：「他講：道是外國人的洋規矩， M 誰的錢， 
誰用。老申 ！ n 沒有餘錢，活 骸！」 

「道是^ 81 1 , J 王二虎 W 起來，頭部碰到屋棵，撞了個大包. • 「簡直不是人生父母養 
的 1J 

「『油 輾子 J 還 限^ T 天下午把人埋了。 J 
r 棺材？」 

「他說用*子一綑就行0」 

r 我們 I5K- , J H 人越 K 越生氣：「就是剝裤子當筷，也給老申职弄個棺材。 J 
rli^ 不及了，」四楞子說： r 要是我們在三1三個鑪頭，不把老申埋了， r 油輾子 j 就 
派人把 K 首丟在江裏«|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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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他敢丄 

王二虎眺到四楞子的面前，瞪着一雙牛眼，彷彿視對方就是「油輾子 J 的化身，嚇得四楞子 
直往後退。邊退邊解薄.. 

「他說，天氣熟，屍 ft 發奥之外，要是傳染上 r 虎烈啦 j ，大家都完蛋，他是爲工人們 
好こ 

「去他娘佃蛋！」王二虎«上了：「我就要把屍睡擺在道裏，看那個敢碰他|根汗毛！」 

王二虎火了，所有年粧人火氣更大。看到同鄕爲了逃荒和創天下，落得這個下場，又是傷心 
又是憤怒。 

「王先生。」胡大夫走來拍拍王二虎的肩頭：「我有句不知輕重的話，你千萬別介意。」 
r 餱管說。」王二虎I生奪敬念過幾天*的人。 

「我們不該_氣。就是用蓆子也成，常言道 r 入土爲安.！，得爲死者想想。」 

「可是，道——道太不成個植統。」王二虎已經開竅，把屍»櫬在エ棚裏，使全棚子無法吃 
住也不是辦法。雖與老申相諏不久，草草了事，又於心不忍，他典有點爲難了。 

「唉！」胡大夫雄續睨：「我明白你的好惫，擺到咱們的眼前的是到那一步說那一步。」 
r 1」王二虎一想也對.•「就按你的辦，我得先脫淸楚，是聽你的話，我才改了主*。不 
是聽 r 油輾子 j 那個忘八羔子的狗屁0」 




魂 


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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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明白，」胡大夫忙拱手：「謝謝你給了我天大的面子。」 

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了，老申的屍 II 用蓆子綑起來，但是發丧的紙馬沒有 0 
在家開過紙权鈉的李之江，走來說 I 
「我會紮紙馬，沒有漿糊，紙，萆子弄不成 。 J 

r 你就用茅草紮匹馬吧， j 胡大夫說： r 老申騎馬一樣到得了西夭， 坐！！ 子也許 # s 氣 。 J 
李之江* ft 外面用草拥成了條比狗大不了許多的馬匹，放在 薄棚 前面，5西南方。 

有人又找來一張報紙，撕成「長錢」 • W 在棍子上。敎小孩子 se 的拖着，一面拖一面喊 

「爸啊，別怕！爹啊！別怕— . 」 

r 艮錢」團着窩棚 II 了！圈，然後將「長錢」捎在背上，恭恭敬外走。彷彿老申的8 

依附在長錢裏。 小孩緩 緩移動着脚步，仍舊叫.. 
r 爹啊！別害怕啊！爹啊—…•….一 

到 了茅草紫成的馬 前， 把長錢放在馬背上，王二虎在 I 旁低聲說： 
r 孩子， 就按我剛才敎你的喊吧。 j 
孩子哭 唏唏的站着喊起来： 

r 爹啊！上西南哪！明光大路，早些安身，苦處使錢！」按照—,應當喊三遍： r 爹啊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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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西南囁，明 ：：••J 

王二虎一 Is ， 第一遍喊銪了，第一一遍也不對。用手亨扯小孩子： 
r 你要喊 r 爹啊，騎馬上西南啊 ！J 」 

「大爺！」孩子眼淚汪汪的望着王二虎，「俺……俺沒叫错，那裏來的馬，是個草把子啊！ 

嗚•…-」 

孩子因爲沒有紙馬轎車，愧對受苦受難熱愛他的父親，尹了 〇孩子的哭®，孩子的想法，使 
所有的人 f ，雖說關東遍地是黄金，就看你走的那步運了。 

當孩子狨完了第三遍，撲通一下跪在地上大哭的時候，有些人澳出淚水，有些人也哭出 S 

苷。 

六 

「油輾子」從來不進工人的窩棚，甚至在門口站一下*都得帶上雪白的口眾，他怕那股沖鼻 
子的汗奥，浬有脚鴨子向外散發出來的爛鉞魚味兒。 

今晚誰也料不到他舍換進窩棚，藉着棚子中間那兼馬燈光四下张望，沒有人理他，沒有 
人從蓆子爬起來讓坐，他也不在乎，那張尖削油光賊亮的臉上，^ R 着「土地爺放屁—— J_£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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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 J 。 

$然發現了王二虎，正用那隻又大又»的眼睛，像设犬觖的盯着他，兩隻拳职擐得緊緊 
的，又如同支拉着翅膀待 n 的大公濰。 

往常「油11子」那張險，似乎專爲射「東洋人 j 獻媚 M 成的，+年風水输汰轉，現在居然對 
壬二虎透着^^,筋肉扯動了一陣子，佈置出鼻子眼都會動的笑容。 

「二哥吃過啦？ J 他沿典着山東人的稱呼，避薄叫大舟，怕釤射武大郞0 
「—— j 王二虎不知他來 i 是什麽路數，再加今天下午對老申死後的*«方式不當，正一 
肚子悶火無處發浅，偏偏寃家找上門，他的上眼皮 一 椹拉，装着沒有*見。 

一嘻嘻！」油辗子不知道那裏學來的好性情，抖著骨架子射好的夹了一陣子，然後淸淸喉 
嚙，極其供重的問： 

コー哥，有空吧？こ 
「幹啥？」 

王二虎的眼皮嫌然向上一抬，雙目射出强光，比五®大電棒子 i 亮，直逼油帳子混溝的兩 
眼，油輾子突然上身一搖晃，可能膝蓋發軟。停了很久才顗着聲兒囘答： 

「想請你到我下] ft ， 喝兩盅。」 
r 咱們的 It 子敎 r 星星散 j 塡滿了，沒隙縫裝黃湯。|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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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說完，兩手抱着後腦勺子，仰面躺在蓆子上，下身翹起二郞腿，一!!烏黑的奥脚，故 
惫抖動。 

油輾子掏出手帕，準備掩鼻子，一想不對，只擦了擦鼻尖上的油垢，仍凝聚滿臉的笑： 

「二哥，我有上等的『二葫蘆頭』。」 

「恐怕味道不對。」 

「誰說的， j 油輾子忙爭辯••「酒在我手裏就兩年多。」 

「就是経過你的手，才沒味。」 
r 哈哈—こ 

エ人們像悶雷似的發出笑®，那是一種難得的發洩。油輾子的臉長了，腮上的幾條突出筋在 
跳動，似乎要發作，似乎要揮動從不離手的 r 哭喪棒」。 

停了一陣子，長臉又渐漸縮短，笑容像招牌，掛在面部上。 
r 喀嗦！王二捋，您眞會說笑。」 

「有事就辨，有屁快放，老子要早些欵着，明格還做エ呢！」 

王二虎不理他的笑臉，極不耐煩的，催促他離開。 

「我有件事想和二斟商置。」油輾子對王二虎雖沒有對主子那末恭順，聲調却相當和氣。 
r 脫！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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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裏不太—こ 

「好話不®人，送入麵好 s , Hi 不愛想！ J 

「不 I 不——不是遍個葱思* J 油抜子晒尬的解釋：「贷有很多話要說，有很多亊向您討 

敎。在离棚 i ;&:_.: 扯大牛夜， S 1 ! 人無、>/;铽赀ぺ J 

「噍，眞他娘的日頭打西 ift 出來啦，你油榱子還知道 KIJil 別人。」 

「喀嘻 ， J 浊輾子很習惯用單飼的聲苷失：「人心«&是肉长的嘛，我 —— 我也是端人家的飯 
盌， r 日本桂——沒法提 .1 !J 

王二虎再撗油！ g 子，油輾子仍是一個勁的格小心。二虎不是個欺善怕惡，不留餘地的人，他 
的情緒漸渐平靜，並從席子上坐起來 C 

r 二苺，就辛苦一趟。」油帻子笑上加笑，笑之中 有了 一丁 點得想： r 談 完了， 喝够了，我 
送你囘來。我有竈捽子，手槍。外加 r 司蒂克 j ，」他榣搖手屮的哭喪樺.•「別小看這根手杖， 
其實是一把劍，」油«子一按彈簧，太龚落.地，露出哲我轟的；柄.6!1-油輾子揮了揮*發出嗖， 
吱的聲苷..「一切由我保®，來饮條長尾巴不在 乎。」 

r 哼！」王二虎斜視着油輾子：「我不像大將1質化 J 要那麽多的兵器-^狼來了用手就會揑 
死他。」 

「是！是！」油輾子脖顗«得像彈簧..「在松花江兩岸幾百里那個不知道您二哥的英名，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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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我得向您时敎。し 

r 你是不是惹了«|子？」 

「目前還沒有，將來犯丁事，一定求恷搭救，」他環視周圍所有工人，很難得的也奉送了個 
微笑：「今晚我要和二哥談的，對大来都有好處。」 

X 入們單純的面部表情，立卽露出芙容，認爲對方可飽怕王二虎領涝大家鬧爭，誚去商置， 
先發一點 H 資安撫安撫。因此，所有人都用期求的目光，凝視モ：二虎，希望他早狴答應，早些前 

往，早*得到好消思。 

「旣然和大家有關連，就在這裏先透個口風。」王二虎對油輾子要求。 

「道梢亊我也曾不了家敗不了主，先得和你硏究出個 r 大樓 j 來，才能對外張揚。」油皤子 
一本正経，$打歪主意。 

寅際上大家都需要錢，到了手上的錢，比掛賬好得多。有的工人開始勸王二虎： 
r 大叔，就去一趟吧こ 

r ——」王二虎點點頭，披上夾澳，穿上桂子向外矩。 

外面是険沉沉的天，伸手不見五指。油輾子打開電棒子一照，離窩棚不逮有兩匹馬。 

「我們鷗馬走得快些。」 

r —— 」王二虎焦可無不可的向馬匹走去，在他身後琪了七八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，看樣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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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放 心王 二 虎單獨 前往。路上馬 時，其中一位一拉王二 虎，低聲示意： 
r 大叔 ，咱們 還是走路吧。」 

道些情形，油輾子看在眼袠，很落檻的表示： 

「二哥，你走路，我奉陪。但有一點得說清楚，」他用 「哭 丧棒」指指路棚中的馬燈：「今 
晚，我要是對您起半點邪心，就像馬燈一樣，點不到天大亮。.一 
「囘去！」 

王二虎從來不在瞧不起他的人面前塚台，他®得: 1 : 人們的好心，使他失了光彩。同時，他根 
本沒把油輾子放在眼裹，雖然他有槍也有刀， m 憑那架身架，不等出手，早就有辦法治得服服貼 
貼。 

年輕小移子們，爲了王二虎的安全，仍遲疑着不囘エ棚子，急得壬二虎跳起来.. 

「要你們囘去，就％ N 去！3沒輪到收颺呢—こ 

小夥子都了解王二虎的牌氣，向來說：不； 一 ,只好磨磨跗扮向窵棚裏走，心中却在思索：王 
二虎剛才出口不祥，更令人躭心。 

人們生活在荒郊，具有浪厚的拜神和敬天思想，輕易不敢賭咒，剛才油輾子已經賭過了，而 
且發的現兌現的大 if 。 換在別人身上，含放 一 萬個心。對油輾子，誰也不敢保險，因爲發エ錢， 
他曾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說了不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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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看他們有的進了离棚，有的站在門口。便引蹬上馬，油轘子也圾着騎上去。 
「走吧！」王二虎說。 

「我帶路！」油級子一馬當先，道是江湖規矩，表示坦誠，不會背後打黑槍。 
當兩匹馬快要消逝在褒夜時，年輕小夥在背後喊： 

「大叔，當心！」 

「油«子，你要使壞，得小心 1J 


有 Ha 切也有成嚇，王二虎和油辗子都聽見了。走了一陣子，油輾子的馬慢下來： 

「二哥，我 佩 服你， R 得人心啊 ！ J 

「我要是你，會替苦哈哈們多想點辦法，廣結魯緣〇 J 

r 不成吶，太 偏向 工人，連飯盌 也會碾了， 他們人矮心眼 多。」 

油輾子也許說的是句眞話，王二虎却不以爲然。在關東沒聽說誰被活活餓死，塡飽肚皮的路 
子多上幾千條，爲啥偏偏要端洋人的飯盌吸自己的血管。而且每個工人都知道油輾子有上百萬的 
家財，更不應貪心不足。 

王二 虎 正準備一大堆道理 ，連 同老申死的不平等 待遇， 好好的敎訓油幘子一 傾， 甚至 
大罵 他 一場， 可*:子的住所 已經 一^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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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«子住的地方，*在另ーエ K « 棚附近，！棟用木板釘成的房子，髙脚架，玻璃窗，門口 
掛了「淸水組合出張所 J ,一副中國人看不懂的招牌。工人們對道間房起了個通俗名字 「 H 頭窩 
棚」。 

兩^•了馬，立郎有個小廝推門出來，把馬拉到附近的馬棚。 

エ頭棚子裏面，有桌构，有床舖，當中邇有 it 子，準備天氣*«,深夜之用。 

木板 tt 上，掛了五枝「三八」式步檎，施工！ B ,各 HC 管理 A 的名牌，工人人數， i 流水 
賬簿。另在油級子床琪上，則貼了張畫報上剪下來的日本女人，穿了白色和服，打着粉紅色洋 
傘，背*是 i 的*士山- 

王二虎的視繚，無意之間移到那張畫上，油»子瞇起眼，笑得很 M 心： 

「東洋人樣樣比咱强，連娘們也長得 俊。」 

王二虎一生對女人不貨多黄心思，俊與醜，在他心目中是一樣。只要能縫縫補補，能*飯， 
能 II 孩子，少學舌，就是頭等女人。 

油輾子看他不語，以爲王一一虎被畫片上的女人遮上火來，忙在一旁說道： 

「$馬馬虎虎，®傾寡酒，過幾天我猜你到坡裏吃 r 東洋料理 J , M 開眼界。」 

油輾子請客，似乎很具馘意。菜巳播在矣子上，有 I 大鈒紅 M 肉，黄 IIR 魚，其餘便是日本罐 
頭，沙丁魚，典黄豆等等庚了七八個盌碟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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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級子親自從床下把酒拖出來，看封口的猪穢泡上面的灰 ft , 已有相當年月，打開 II 子，房 
中^瀰漫了酒香氣，油幔子道次沒編入。 
r 嘻喀，道是一個エ頭送的。」 

王二虎剛刚對油級子有一點好感， M 這句話又增加了厭惡。他生平最恨依仗植勢，收受人家 
的酿物〇 

油01子斟上一盅酒，恭恭敬敬送到王二虎的面前，然後自己也倒了一杯。太滿了，差點溢出 
來，忙伏下身子去吸了一口，哂哂舌骐： 

「還祭級。」接着站起來•.「二哥，要臉，乾道一盅こ 
「慢慢喝。」喜酒的王二虎只潤了潤嘴唇。 

「對！對！好酒得慢慢品嗜0」 

王二虎厭煩的想：「天底下只有這種人， r 老王*瓜！自賣自誇 j ，誇自己的酒香，菜好， 
道小子有錢有勢，仍不脫賤氣。」因爲王二虎看着油輾子不順眼，杯子端得不够勤，酒也喝得很 
少。油輾子正相反，在最初還£忌到禮貌，後來自顯自的又喝又吃，兩扇薄嘴唇，發出唧_呱呱 
的*音。沒 f 久，黄臉喝得透靑。 

「二哿，你也許不知道，我也是山東人，大槪是 r 俺 j 爺爺那一代來關東落了戸。」 

酒精泡得腫脹的舌頭，故®說個「俺」字套近乎。其寅聽着非常剌耳朶，王二虎不禁級了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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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政。 

「因爲咱們是老鄕親，有好處不能忘了你，有災情，我^8 當 。」 
r 啥災難？」王二虎眼睛 I 翻。 

r 你——你不是惹了保櫥 圑。 」看到王二虎發火，油轘子的舌頭更加不 鬣活 了。 

「就憑這，你小子常常要脊我！」王二虎把桌子！拍，同時準備把桌子掀掉，這陣子麻典 
氣，他早已受够了。 

r 嘻喀，二哥，你這是 r 狗咬吕洞賓——不識好人心 j 嘛！」油継子和氣勁兒越來越嫌。 
r 媽拉巴子——你駡我狗こ王二虎站起來了，今晚是存心挑眼。 

「嘻嘻！喀嘻！」油輾子早已防備着道一手，榣擺着瘦弱的身般，雙手緊緊的按着桌面：「 
道是個 V 仿嘛，算我睹說，乾一杯，陪罪。」 

油轘子眞的一仰脖子灌下一大盅，「打人不打笑臌」，王二虎才倖倖的坐下來駡道： 

「狗嘴裹吐不出象牙。」 

r 是！是！原諒小弟的爹娘，當初偷エ減料，給我生了張獵嘴，淨惹二哥您老人家生氣。」 
邊說邊攀起巴掌，看樣兒，如果王二虎火氣再不消，他會左右開弓，揍一陣子。 

王二虎迷糊了，打從他到エ地開始，便覺得油輾子 A 處找麻煩，似乎前装子有着寃仇.，漸漸 
王二虎弄淸楚，主要原因，他來督エ和丈董上方時，沒對他說半句歎括，自持有 f 勢的油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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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在其他工人面前，忍不下道 P 氣〇 

油辗子也曾數度想舉起「哭丧棒」，狠狠的揍王二虎一頓，殺殺他的威風。但，他看得出王 
二虎的氣魄身架，不是兩陡泥巴的土老兒，也不是一打就8£^的老綿羊。 

能管+幾個 H 頭，上千工人的油峨子，絕不能在一個工人面前認輪。他是聰明人，存心報 
復，沒有好久，便從工人閒聊中得知，王二虎是私通過紅鬍子 ， E 翻了幾縣保彻團，頭頂上有案 
的犯人。 

從此他毎逢不順氣，便掀出來，壓制王二虎。王二虎仍不就範，他也不鬆手。今天王二虎眞 
想不透，油®子是脫胎換哲，知過必改，遼是另有路數，&備施展出來。 

向來一條膜子通到底，對人從不提防的王二虎，從親眼®見大靑龍海裏爛之後，學了一點 
乖，一直沒有對油輾子犬®。 

油辗子彷彿知道話不投機半句多，悶聲吃起來。長時間的沉默，反而使王一一虎沒有主恋，內 
心煩躁，紅燒肉誘人，酒香直向後子裘鉛。爲了賭氣， r 旣然來了就吃他個孫于的」，他也一仰 
脖子乾了 I 杯，深夜有點寒恝，酒液如同暖流，由喉^ 1 W : 暖到巧迈，诹身都®;得^服。 

王二虎接着又吃了一大塊紅燒肉，肉燒得又香又爛，塊兒切得有孩子举頭那麽大，到了嘴裏 
«起來》過癮。可是等肉圑下 at ， 他難過了。當初在大 ms ,吃頓杠僥肉喝四兩燒刀子又算什 
麼〇現在人還未到山窮水盡，志氣却短了一大穢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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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 ft 相當大的王二虎，因 II 心事重重，沒有幾杯便 K — 對勁，先是覺得身子懸在半空裏，如騰 
雪薄霧，接着看掛在天花板上的馬燈，火光縮小，突然又放大，收收縮縮使眼睛發花。 

在視力不够集中時，仍看得見坐在對面的油輾子，他最瞧不起和®恨的一個人，用粗大的手 
指一指，自自然然的駡起來0 
「油輾子，你不是人！」 
r 是。」油傾子心理上早有準備，忙點頭0 
「你是狗養的！」 

「是こ 
r 你是畜牲 ！ j 
「是こ 

r 你是……」王二虎把自己腦海中所記的成套詞兒駡完了，他又指*對方的罪狀。 

「焚三成是你爹啊？」 
r 不是！」 

「王江海是你親娘舅啊 ？ j 
「不是！」 

r 那你小子爲啥拿他們來吓拥我，不酿字，你也換捵招牌，我老王的會把那兩個王八犢子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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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眼裏 。 J 
r *! し 

「還有，你爲啥專門欺侮苦力？爲啥不發エ錢？老中死了，爲啥不借錢買棺材？嗯！」 
r 是我賅死，二哥，您也得體諒我的苦楚 。 j 

r 你他姆的有啥苦楚，那個人不知道。在長春、宵齊哈爾你有商號，典安縣有寨子，扶餘坡 
裏還有花不流丟幾個婆娘……」 

「沒那麽多。」 

「道些家當是那裏來的，通不是靠苦哈哈們……道是種水幫魚，魚 W 水的事，你小子怎麼可 
以昧良心，吃肉不吐骨頭。」 

「完全誤會，我那裏敢，尤其您來了之後，我……」油轔子一副可裨兮兮的樣兒。 
「我再問你，你把我弄來打的什麽主意，是不是酒裏有1蒙汗藥』，把我蒙倒丢在江裏。道 
種事我#幹過算是報應……」 
r 你把誰塞到江裏啦？」 

油輾子再狠還沒親手殺過人，一聽有些發毛〇 

「別管是誰，」王二虎一拍胸腩： r 那樁事，好澳做亊好澳當。可是你要收拾了爺 f , 
哼！倒霉 的是你，工人們不銳你.，大*^不饒你，咱那夥姓王的也不 鐃 你，那個時節，我在 間 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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爺那裏，無法爲你小子求情。」 

王二虎识够了，所欠的是揮動隼頭。對方仍|個勁的陪小心，拳頭無法伸出去， A 是^ K 中 
不足的亊〇 

油輾子一直等到王二虎氣消了，才淸淸喉嚨，勇敢的把臉兒凑過來： 

「二^,你別全聽外邊一面之詞，你仔細看看我這張臉，像個傷天害理的人嘛？」 

王二虎不用看，閉着眼睛也弄得清楚；兩腮無肉，腦後見腮，就道一點情無義〇 
「今格我請你來，是有大事相商，做夢也沒想到，你對小弟，道麽多過節，其實說過了，內 
心平靜，我就苗歡你這種直性子0 J 

一頂頂商帽子送過來，王二虎仍沒有迷糊，照樣的拍桌子〇 
「別繞着 In ，報喪報喜，只管講。.一 
「報喜，大大的恭客！」 

「把你老婆送給我？」王二虎故惫氣他。 

「只要你喜歡！」油 ts 子並不在乎「奪妻之恨」，「其寅，一個婆娘算什麽，只要你肯，將 
來討四五個不成問題 。 j 

「老子一玷子不想發財！」 

「財神爺找上門來，推不出去啊。」油輾子携檐眼，表示很神秘。 




• 355 • 松花江呼 


的 


「你要老子同東洋鬼子合夥，開煙館，*白粉紅丸是不是？ J 
「适種事那能勞動二哥大駕。.一 

「到底幹啥？再不說淸楚，咱要囘窩棚。」王二虎再度站起來。 

「別急嘛，是——是佐佐木少佐，要我請你當管理員。」 

「比你大還是小〇」 

「刚來嘛，咱們是一字併肩，過幾個月，我一定 m 賢〇」油輾子表面誠懇，內心却酸溜溜 
， ffi 爲王二虎太不敢相。自己從「小使」混到現在才弄了個緦エ頭，王二虎一來便想承現成。 
「不幹！」 

r 二哥，你道不是存心和我爲難。」王二虎一聲不幹，油輾子沒來得及商興，反而怩了手 
脚：「佐佐木先生說話就是 r 軍令 j ，我交不了差啊。」 

「和我有啥關係？」 

「多少有一點，你要是當了這裏的管理員，把 r 淸水組合』的袖粞子一戴，可以大搖大擺的 
囘郭爾羅斯前旗，質隊長、王除長，連你的汗毛都不敢動一根！」油 18 子 SS 子越來越大，居然拍 
拍王二虎的肩頭說： r 二哿，這眞是打着燈龍都找不到的好機會，怎麽樣？」 

r 不怎麽樣？」王二虎一抖屑頭，把油輾子的手 m 掉： r 咱要是犯了法，該殺骸罰，縮一縮 
脖子不是父母*的。沒犯鍺，天王老子也辦不了咱，不必去抱東洋人的大路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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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當然，道不是主要的，」油輾子怕把事又弄蹬了，急得 抓耳搔腮 ..「都是我笨 嘴 笨舌不會 
講話。 只要你點頭，非但三個月エ錢發給你，另外 通 送給你五百現大洋。」 
「天下有道種好事？」從王二虎的大鬍子裏，傅出冷冷的笑聲。 

「我說了絕對§，好處還不只道些 ！ j 

王二虎聽話音，看神情，油輾子手中已經有錢，心情轉铤得輕鬆起來： 
r 咱那份 X 錢遲發沒關係，你能不能在這兩三天以內，發淸別人的，發淸了，要咱幹啥就幹 
啥！」 

「只要你答應當エ頭，別說是發淸工人們的エ錢，而且大發財，人人有份。」 

「眞的！ j 王二虎聽說大家發財髙興了。 

「要 li 你，我是小舅子！」 

王二虎®視油辗子的眼睛，油輾子坦然的接受他的目光，其中沒有胙，他又將桌子一柏： 
「好，咱幹啦！」 

「明格佐佐木先生來，我箱你見他，他當過少佐，完全是老總脾氣，直來直往，很合你的口 
味。」油輾子问樣的興#'，又要小廝烫了一壺酒。 

酒來了，斟滿杯子，王二虎道次酒興眞的來了，同時看看油«子也顒眼起來。他記起過去也 
曾發生遇同樣的情形，初見某人很射厭，相見久了，却發現射方是個天下難找的大好人，具有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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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畏處0 

「油輾子¢1*於道一類，管人的人當然遭忌，惹人討厭，再說油輾子也當不了全部的家。」 
王二虎想到這》原諒了油輾子所有的過失，主動的把他當成 朋友。 

王二虎又想及佐佐木，眞猜不透這個老頭子爲啥會看上自己，道得問淸楚，油輾子告訴他： 
「佐佐木先生說，他喜歡你乾脆，話少，事做得多。主要的，你得工人們的信任。就像帶老 
總，能帶住他們的心。他還表示，可惜他老 了， 可惜你不是吃糠的，否則，一定提拔你當 官。」 
對於當官，王二虎從娘胎裏爬出來，便沒有這個打算。就是頭槍桿子，也不替東洋人賨命。 
不過，佐佐木能說出他的長處，甚至連想到功名富 i *< 上去，王二虎認爲佐佐木不失爲一大知己。 

他端起酒杯笑瞇瞇的想：等當了エ頭，第一件事便是求佐佐木先生普待工人，按時發エ錢， 
不要賒欠，不要轉包，使小エ頭們曆層剝削。王二虎又琺杯下肚，酒薰越來越溴，未来的好日子 
向 他招手，彷彿看到 X 棚中，一張張的笑臉，锨欣的呼®。 

「二哿 ！ J 油根子親切的喊他。 

「嗯。.一 

「不是我高攀，咱們拜把子吧 。 J 

「好啊 ，明 格多請幾桌客。」王二虎仍忘不 了 同棚子的工人，更忘不 了 他們巳好久沒嗜到肉 
味酒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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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結拜是咱倆的事，只要有道份誠心 。 J 
r 聽你的。」現在他處處信任油輾子。 

「把香紙供品拿出来。」油輾子囘頭吩咐小廝。 

「你早有了準備，.！ 

「我日日夜夜 就 盼着這末一天，連 『蘭 譜』都寫好，只袋你的生辰八字〇 」 

「你海上咱的名字就成，我大概今年四十五，娘死得早，爺不記得我的生日時辰，這卅多年 
來也沒吃過*鶴蛋和長壽 麵。」 

「您是大奇，我是小弟。」油輾子用毛筆塡寫王二虎的名字，塡好了，兩人跪拜，焚香、發 
採，結成了異姓弟兄。 

這時兩人都有七分以上的酒浼，經過結拜稱兄道弟一喊更加興*。再度添酒，相互對飲佈 
菜，結果醉得伏在桌子上，®吐了一大灘，臭穢沿着桌子角向下流，一條禿尾巴狗，在桌下大吃 
特吃。 

小廝進來，先把油輾子背到牀上，發現他半邊臌沾滿了臭穢，用淸水洗淨。： ss 子咧着嘴直 
嘟嚷： 

「佐佐木先生，你 一=^1 看小的……辦亊成嘛……」 

小廝沒留神他醉聒連篇，囘頭來搬王二虎，王二虎身材»大，+三歲的孩子根本沒辦法，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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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把朐子喊了米，兩人?1了枚大的勁，才把王二虎？ VI' 上林。王二虎辟成一灘泥，就是把他丟在茅 
_缸裏，也不會醒。 

「這傢伙塊頭眞大，是幹啥的 ？ J 
「新升的エ頭。」小廝囘答。 

跔子被喊醒，忙碌了一陣子，一時睡不着，便 W 着小廝收拾桌子，發現了好酒，老毛病又犯 
了，•瞄了油輾子一眼，見他像條死猪，便偷 R 倒出一大茶杯酒，抓了把花生豆，就着桌喝起來。 
邊喝邊讓小廝，小孩子沒喝過酒，爲了好奇，嗜了一口辣得直伸舌頭。 

「開門！」 

外面氣勢洶洶的叫門，^子 lm 口氣不對，像江鬍子來了，一溜纘進牀底，小孩子也想鑕 
時，門被踢開了，一個大漢 I 把抓住他： 

「王二虎王大叔在那裏？」 

大涣粗箨粗氣的!':.]，在他身後又 ii 來十八九個提了木棍子、鏃鍬的年輕人。小孩子看淸楚他 
們是工人不是紅鬍子，不再害怕，指了指牀上： 

「是不是這個人？」 

エ人們都函上去，有的睃，有的用力搖，王二虎軟塌塌的不省人事。 

「快說！給他吃了什麽漦槩？」又是那個大漢子，氣勢?60洶的向小廝追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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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蒙藥，哼，」小廝拥了個白眼：「他是升了 X 頭，吃酒樂的。」 

七 

油輾子艄在牀上，小廝歪斜在他對面燒煙泡，烤成金黄色按在煙槍上，油触子便對着精緻的 
煙燈，「辟—^-^—」吸起來，一個煙泡完了，才浞抹孔冒出一^骷煙氣，王二虎一看，油帳 
子算是「得道成仙」了。 

r 這孩子是我拥理出來的，泡子烤得不賴，你來嚐一口。 j 油輾子就着描金小茶壺，灌了兩 
口»茶， g 神百倍的說。 

「欠學。」王一一虎榣榣頭，並向窗外看看天色. • r 巳經過了晌午，我得囘エ地幹活。」 

「大哥，不是我說你，巳經當了管理負，還撤啥泥塊。」 

r 哼！佐佐木沒來，誰委的我當エ頭，八子還沒有一撇呢，還是本本分分囘去出苦力辟得 
住。」王二虎把小夾襖披在身上準備走了。 

「別！」油輾子仍拾不得離開煙桟，用手勢附止王二虎離去：「沒鍺兒，佐佐木先生快要來 
了こ 

「打淸早講到現在，還沒看到人影子。」王二虎等的*在不耐煩，昨晚«醉了，現在萌腦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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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， 他不一定要幹這個エ頭。 

油輾子從小褂口袋裏，掏出金突打簧銥看了看，銥針指向一點+分，他笑着埋怨王二虎.. 
「天不亮你便把我吵起來，要不是吸幾口，骨頭架子早來散了。」 

「也許我勞碌命，在大車店天天換黑起來，養成了習 W 。」 

「啥習似，」油輾子撇撤嘴，不信這一套： r 當初我學生意，睡裹夢 典 都聚張得豎着耳朵聽 
I ' sm ……银了四下，便得爬起來給三掌 欏 、大夥計倒夜赍。現在，不到 + 點 鐘， 睜不開 
眼。 r 天底下 j 罪不一定受得了，福，人人都會享。」 

「這方面，你比我行。」 

「其*等你有了錢，不到半年功夫也會和我一樣。」油帳子很有把握的說。 

「還是那句老話，咱不想發財。」 

「別役，『天底 下』人 m 人有 仇，人和錢沒有仇。有錢能 使鬼推麽 ，想 幹啥就幹啥。 」 

王二虎從贫前中來，爲了生活才下關東。他也知道錢能通神，但不完全黄同油輾子的想法， 
以爲有了錢，就可以把天也翻轉過来。 

他正想把自己的®法，敎訓這位結拜不久的老弟，大草原上忽然傅來淸脆的鈴聲。油輾子很 
快的從牀上爬起來，穿衣服，扣鈕扣，舒鞋子，並他促小师 •. 

「快！快！快把煙槍煙饺收起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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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：^子慌張的樣兒，王二虎便知道是誰來了，好奇的間： 

「佐佐木禁止你吸大煙啊？」 

「東洋人專做這行貢貰，就怕咱們不吸，鼓 勵 還來不及呢 ？ J 
r 你爲啥要收拾傢伙。」 

「佐佐木先生幹過軍隊，最講究什麽整潔和禮貌，停會兒，你得留神。し 
「 —— 」這份忠吿得王二虎? g 了孢嘴角，他就是這副樣兒，對誰也沒有兩副面孔。 

馬車在 H 頭 棚 子 外面停了，趕車的白 短 柚襯 W ，货色馬裤，大脚趾分開的長統朦桂。從前車 
座跳 下來’站 在後座旁 的 踏板 下 面， 等 候佐佐木下來〇 

佐佐木那個風乾老頭兒，同樣的打扮，只是頭上多了頂軟木博士盔，穿了紅色長統馬靴，下 
車時馬伕想用手扶，他故*:推開，表示自己 S 老，身腾够健壯。 

他的手中仍離不了那根漆黑發亮的手杖，不是拄着而是提在手上。背已 蛇 了，却故意仰頭望 
天，邁着不穩定的步子。 

油輾子早巳迎在門外， 鬻腰等 候，如同六月裏的大 r 對缎」，所差異的是「對 蝦」 頦色鮮 
紅，他的面色發黄發靑。 

油 Is 子大聲甩日語問早安，佐佐木沒有吭氣，不知是不是認爲已過了時間 0 
佐佐木進了屋子，油輾子像小精®似的又突然在他身後出現，把一張椅子放在他屁股後面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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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佐木穩穩當當地坐下來，分秒不差。 

佐佐木 坐 的炎 式很 奇特，兩腿分 II ，拚命挺胸 IT !， 眼晴望着天花板，#<手扶在手杖上，那架 
式 如 同 握戰刀照像。 

不用吩咐，油輾 子嘰 f 呱啦向佐佐木報吿エ地施工 愤 形，佐佐木昏抑的老眼，仍盯着天花板 
眼球停止不動，活像老僧入定。直等油輾子說完了，他才轉囘臉問： 

「我着你找的那個人呢？」 

「來了，」油輾子一推王二虎，低聲吩咐••「快鞠躬，腰@!得越低越 好。」 

r ——」王二虎沒有理會他，只向佐佐木點了點頭。他這種大模大樣的行動，油輾子揑了一 
把汗，怕佐佐木横描過來一棒子。 

「嗚！」佐佐木沒有生氣，用無神的老眼，從脚沿到王二虎的臉，由臉又看到脚，然後再把 
目光停在瞼上。 

王二虎並不在乎他那毺沿人方式，坦然接受。他披了夾襖，上身露出漆黑的胸拢，胸肌怒 
張，像鐡羝子。下身是黑裨子，捲了褲脚，沒穿襪子，一雙老棉布桂。佐佐木再度點點頭，這是 
他所需要的人。 

「很好，很好。」 

佐佐木在說好的時候，面部表情仍那麽呆板，彷彿肌肉也成了風乾橘子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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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1你以後的X作，尤君食吿訴你。 j 

王 二虎紀爲佐佐木還 有 別的吩咐，等了很久，佐佐木喝過了油輾子奉上的茶•沒再交 待 別的 

話0 

佐佐木紱珩又校過油帳子遞上的手巾把，擦了擦胶，油峨子習慣的推 g 門，9着腰相送，佐 
佐木臨上車，有氣無力的說： 

「先打菜子。」 

「是！|_ 

佐佐木走了沒有多久，便看不見馬車的影子，只見一片綠油油的大草原。 

「恭 W 大褂，你這エ頭當定了。」 

「佐佐木沒說明。」 
r 大人物就是這個樣兒。」 

油輾子稱佐佐木是大人物，在王二虎的心目中，沒看出佐佐木那狴地方出衆，除了他是個災 
洋人以外，連玉合順的大掌捆的氣槪都比不了。 

油 Is 子興高采烈的找出一件襯衣，一條洋服裨予： 

「快換上，這是小川丢掉的，你穿正合通。」 

「穿道幹啥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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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エ隳嘛，不能穿 r 民裝 j 。」 

「我喜歎道身打扮。」王二虎將洋服丢在地上。 

「就隨大哥的喜愛。」油輾子口中雖那麽說，心中却嘀咕，道種「土條 j ,眞難對付。 

「走吧，」油辗子耐着性兒對待王二虎：「我帶你到エ地去轉一轉，見見那些包 X 的小エ 
頭。」 

王二虎答應了，這是應賅做的，兩人在門外上了馬，到毎個エ區。 H 頭們都對王二虎很恭 
敬，王二虎則覺得渾身不自在。他認爲 X 頭和工人是兄弟夥，エ頭對 X 人賅親切關照。 X 頭與エ 
頭之間，要坦賊相見，把エ做好和爭取按時發エ錢，不應賅有那些虛禮〇 

等巡視到王二虎营日的エ地時，所有工人都高興得跳起來〇王二虎®走，一個老工人何發緊 
緊的31^1^的手： 

r 在江邊，總算看見了大晴天。」 

何發生滿雪白§的嘴唇抖着，一顆比豆粒還大的淚水滾出眼角，順着^！交錯的縐紋向下 

消。 

油輾子不知有意，還是沒看見何發正同王二虎講話，推了何發一把。 

「活是爲你自己幹的，錢是爲你自己賺的，別磨洋エ•快下手。」 

何数沉默的拿起鐵鍬，《着腰走了。王二虎覺得胸口塞了一把爛萆，抓也抓不出来。又像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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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了一悶幸，五臓都打得移了位置。 

油輾子上了馬，王二虎也踉着跨上去，突然 撥轉 馬頭，轾過何發 身邊。 
r 老大爺，堋子裏我那綑零碎都送給你啦。」 

VH 二虎沒等何發道謝，策馬趕 上油輾 子， 油輾 子扭囘 頭.. 
「エ人都屬瀬»，得勤吆喝，勤敲打。，一 

他說這話似乎忘了王二虎昨天還是工人，王二虎聽了很反感。暗暗叮囑自己，不能丢了把棍 
子，躭捣「奥要飯的 J 〇 

エ區寅 在太大，騎着馬沒有看完，天便黑了。兩人囘到 H 頭 棚 子， 洗厢瞼， 大魚大 肉還有酒 
都擺上來。昨晚王二虎認爲是請客，才那麽舖張。現在明白，油糠子天天都 道種 吃法。 

誰都知道油輾子有百萬財産，吃這點不算什麽。不過，這絕不是從家裏#^的錢，他不是個 
肯吃虧倒貼的人。王二虎端起酒杯，端起皈盌，吃不下去。他忘不了自己開大 i ,吃的是大供 
飯，大鍋菜，又甜又香。不像今天面對整集酒席，擧不起筷子，張不開嘴 0 
「叫老李。」油辗子吩咐小廝0 
小廝把跔子找來，油«子把桌子一柏： 

「你這個天字第一號的大飯桶，菜燒得像猪食，大爺才吃兩噸，便倒了® □O J 
廚子被 W , 得發怔，王二虎過*;不去，忙說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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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菜移好了こ 

r 對 下人 別客氣，你想吃啥，只管吩咐他，水餃、春餅、菜食 子， f 換〇要是弄不好，着 
他抱儀蓋滾蛋 。人 上一百，各形各色，千把工人內，定有好廚子。」 

看到廚子挨駕和油糠子嘮叨沒有完，王二虎只好拿起筷子，大口吃菜.. 

「味道不頼。」其實菜到#裏，什麽滋味也吃不出来。不是廚子手藝不好，是油輾子作成作 
福的樣子，把王二.虎整個的味覺食慾給弄麻木了。 

廚子等到油»子搏完，才委委曲曲離去，油輾子的筷子在盌裏盤裏又拥又攪，似乎沒有一樣 
可口， * 得*面上又是菜又是湯水。 

「『天底下 j 當廚子的都差勁，骸常釘着屁股駡，不然就會菜洗不淨，刀口火候不對，還要 

揩油偷嘴。」 

r 老二，」王.一虎聽得寅在不顒耳朶，也引 8 S 他的口頭稈說： 「 r 天底下 j 的府子都不偷 
嘴，油味薫得他只想吃贼菜喝濃茶。」 

「你道就外行，我親眼看見家裹的大師傅，用大嫌杓喝湯，也不怕烫得嘴上起泡。」 

「那不是偷喝湯，*試緘淡。」 

「不見得，老娘們炒栾，就沒有這一手〇 J 

「老娘« 不是廚子。」王 二 虎 一 句 話，培 住油 4 K 子的嘴 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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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輾子很不高興，失去了昨天的好性情，賭氣乾了一杯，臉上霜，粗聲粗氣的表示：「 
我01 弄 不淸楚，爲啥你愛替他們說 話。」 

r 很簡單，我出身苦哈哈，還有，他們沒犯錯。 r 天底下 j 不能說人窮連 r 理 j 也搗弄光 

了こ 

「大哥，不是我批評你，」那臉色不是批評，而是指衆：「別老是窮啊，苦哈哈的，人要往 
尚 處 走，水 要向低處流。你已是人上人了 0 J 

r 哈，一個端洋人飯盌的臭エ頭。」王二虎自嘲的犬®笑着， * 涼的聲苷在江邊的夜空裹洩 

0 0 

「別看不起這份差事，有人想得眼睛瞎了，還得不到呢。做人要看得逮一點，這是個好行 
當，過幾天你就知道好處。開上十年八年荒。還閫不出道末一份家當。 j 抽輾子看王二虎那副不 
在乎勁兒，很不髙興。 

王二 虎不理會對方横鼻子豎眼，®飼平靜的說： 
「我還沒有發財，也不想發財，萬一有一天時來運轉，也不會忘本0」 

這餐飯，兩人吃得並不愉快，草草了事。油級子吃了白飯，接着躺在舖上吃 r 黑飯」。 

吃 r 黑飯」的人，到了夜間箱神特別足。王二虎却有早睡的習似，用小廝爲他準 ig© 洗脚 
水，泡了泡脚，扯過小褂子一擦，躺到床上到半袋煙的功夫，發出如雷的鼾聲。活像房外越野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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狂風，* IH 4 屋都震 得亂搖。 

「眞 他 ( s£!w 條蠻 牛。」 

油»子恝了一夜一天的氣，保起來。躺在對面燒煙泡的小廝，聽油 Is 子駡王一一虎是條牛，聯 
想到二虎粗壯的身材，如牛蹄般的大脚，忍不住嗅哧一笑0 

油輾子;: •:•? 眼皮，本想*. a 小廝失禮， ^5 着主人的面亂笑。可是小廝那張臉，在煙燈映照下， 
白中 S ，活像熟透的日本大蘋果，比中國人和老毛子娘們生下來的「二 轉 子」還嫌嫩，不由自 
主的用尖尖的銀質煙^子，向小廝的腮上扎了一下。 

小廝疼々向後！閃，沒敢叫出来，®口湧出米粒般大小的一滴血，在油輾子的眼睛中，如同 
*» 色玉盤中放了！粒瑪瑙，那太鮮艶，那麽誘人…… 

atl 輾子從枕頭下面，摸出打簧銥看了看，已是零時過+三分。他巳煙瘾過足了，一切也滿足 
了。小廝爲他签好彼子離去，他仍糂睡不箝。エ地無法弄架「無線苽」聽白玉箱，酸不溜丟的「 
桃花菴」。無限的精力無處發洩，轉移到王二虎身上。他得把佐佐木交待的事，在道深夜人靜， 
仔仔細細同王二虎談。 

夜間相當冷，他披上一件短大氅，下了床，走到王二虎的床邊坐下來。油 Is 子知道單»喊 
叫，王二虎不舍醒，他把手中吸剩的煙帯，狠狠往王二虎商大的彝樑上戳過去，烙得王二虎大聲 
吼叫的醒過來，油輾；則.迅速的將烀畀月脚路熄，沒事人兒似的， 看着 王二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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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疼得爬起來，大手不住的換彝子尖： 

「娘個 x 的，是啥玩意兒。」 

「一隻大蝎子。」油輾子說；「幸 rj 我早看見，否則還要榷 。 J 
「帐子呢？」 
r 丢在窗戶外面了 。 j 

r 眞多謝你〇 j 王二虎又躺下去，翻身向裏，準備再睡。 
r 大哥，我有話和你說〇」 

「明格再講0」 

r 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不能敎別人膜見。」 
r 你就說。」 

「坐起來，我怕你會睏着了。」 

「不會〇」 

「吸根煙掩。」油輾子怕王二虎入夢，特別遞上一支巳經燃着的香煙。 
「我向來不吸洋玩意。」 

r 那我就說了。」油幟子再度提醒對方，要他留神勝着。 

「脫呢0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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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明格你選幾+個有經驗，有力氣的工人，去第四エ區附近那個大場坪去1打牆』。」 

「打 嫌 幹啥 ？ J 

「修 窠子啊，佐佐木先生要在道 裏 開荒。」 

「荒還沒開，房子沒藎，那有先打寨摘的道理？」 

「這椿事，細情你先別問，反正對你有好處 。 J 

「唔。.一王一一虎應着，當工人當 H 頭都是一樣，踗人家吆喝，旣然大老 g 不敎去 監エ修 堤， 
修楽 臃 也是一樣。 

r 你會不會打瞄？」油輾子間他。 
r 會！」 

•土；一虎-0-經铽着人家打過寨牆，先 rT 木樁子，岱蒞擺上松木撳子，把挖外圾的土，放在採 
子中間。然後由四個人抬着大石滾，提抖高高，捶下去，直把泥土打 f . f 結結#«像整塊石頭，然 
後再向上加松木棵子，再加土，再捶，一直修到一丈二 R 商，拆去兩旁的松木橡子，糊上黄泥 
巴，力求其光泔，想爬連個下手落脚地方都沒冇，一¢加上外面深深的外濠，整個第子是 f 險。 
r 你修過多大的寨子？」油輾子仍不放心的問。 

「四個砲樓子的。」 

r 不行，道囘你得修個大的，連楽門，要九個砲樓子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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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那不像座城。」 

「嗯，就按佐佐木先生說的，修座新城，過些年也許換成碑腧。」 
r 洋人在咱們地界修城不太好吧？」 

「有哈不好，這裹的擞路1不是洋人開的，佐佐木想開荒辦 農場 一 濃 行得通。」 

「辦 r 瑰嗌 j ?」王二虎沒聽說這個名詞。 

「就是長エ多，不用伽戶的地主〇」 

「也給 X 錢0」 

「給！-- 

提到給 X 錢，壬二虎睡 *. 去了不少，性沒有忘記大家的焚 T 1 V 八；早些把修堤的エ鍈付清。 
「二弟。 J 王11虎坐起來了。 

「嗯。」油輾子大楔大樣， ru ? 着眼吸香煙， 
r 你說過，我來了之後，就發大家的エ谈 。 j 
「發啊，佐佐木還說要利上滾利。.！ 
r 你的疣思就足昨天所說： r 集應大發 WJ ぐ」 

「當 然。」 

「怎 麼發 法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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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請再§«|着佐佐木先生的計劃，等江堤修好，把附近百把里的革地，點上一把火，燒 
荒。同時把所有工人留下來，冬天住在寨子裘，等來年開荒，辦個大骚坳。 J 油輾子說得眉飛色 
舞。 

「我是問 H 錢怎麽發法？」王二虎的腦筋與開荒還連不在一起，他認爲開荒是開荒，修堤是 
修堤，先把修堤 H 錢發了再說。 

「大钟，不是批評你，奴&死腦筋，佐佐木先生就是和工人合夥，都不領エ錢，把 H 錢當作 
開荒的本錢。」 

「這不是 r 叫化子吊膀子——窮開心 j 嘛！」王二虎一聽，從床上眺下來，睡沫星子弄了油 
S 子一臉。 

「怎麽窮開心，合夥生蔥的規矩，賺鉍大家有份。适弑 H 人到關東還不是爲了開荒，現在有 
人 爲他們出主想，想辦法，有啥不好 。 j 油 輾子像敎訓一個不愧蝌的拉 子。 

「合夥生想，也得先聽聽人家的窓思，不能 r 剃頭擔子——一职熱 j 。」 

「所以佐佐木先生才滑上你，要你和大家商位，不然エ人多得舣，爲哈單埘選上你0」 

r 是不是就去講？」王二虎半信半疑，內心還不落次。 

「不嵌，得先把寨子修好。」 

r 进又有啥關連。」王二虎開大車店，當所有姓王的*,從未遇到道末麻煩#神思的事"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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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 A 有點糊 ® 了。 

「問題很簡單，寨嫌打好，房子蓋好。等於做生 * 先有店面，再集股東，不是空口說白話。 
你知道工人們眼眶子淺，不這樣，人家會不放心〇 J 

「不是眼眶子淺，錢來的不容易，」王二虎又站在對方說話了：「你沒下過苦力，眞是得拿 
出全副力氣，一天倘幾大桶汗，手上磨起老繭。晚上腰酸背痛，躺在箪席上如同去了 命〇 J 
「我爲佐佐木先生管了五六年工人，伐過木頭，修過鐵路，修過公路。下雨陰天不知道 ， H 
人們辛苦我懂〇所以我貧成佐佐木先生辦大典場。」 

「要是 有人 不願出份子，情願領錢呢 ？」 

「就發給他，誰敎他小子沒有道個福份，大疫場的股東不幹，去喝西北 風。」 

油級子說得斬網截鐵，王二虎己多少知道一點竅門，但仍說不出道樣辦有多少好處，又有啥 
壊處。看起來佐佐木，油輾子能發財，腦筋比他强。 

「農場 A 有一百多里大？ J 他又問。 

「只 會 多，不♦少〇」 

「百把里內如有別人開的生荒和熟荒呢？ J 王二虎記起拴柱子和王本元的地就在附近。 

「不管它，誰敎他們倒霉在江堤附近開呢。」 

r 那怎麽成？」王二虎的黑臉 又變 了.. 「修 堤是咱們官 家 拿 銭， 又不是佐佐木從 東洋 帮來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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鈔票。他不能賺咱們的錢，又 S 佔老民的地弄雙份子。這種事，我姓王的不幹，請你對佐佐木說 
不 S 。」 

r 喀喀！」油輾子又用單調的聲音笑起來： r 是我說溜了嘴， r 天底下 j 那有道植事，佐佐 
木先生走 91 道理的人，不會辦不通人情的事。」 

「道還差不多！」 

王一一虎重新脫鞋上床，用手扶着腦門想了一大陣子。 
r 老一一，有些話得先說明白，工人們願意入夥的，得有個把枘抓在手上。」 
r 你是指契約こ 
「_管啥約不約，得有張紙。」 

「道事不必操心，佐佐木先生早就印好了，入夥的每人一張，不入夥的發錢，你總放心了 
吧？」 

油輾子再三提到發エ錢，再三的保證，王二虎也 51 得自己小心過度，面紅耳赤的不好惫思。 
「嘿保，我也是受 工人 託 付， 沒法 子。」王二 虎向油輾子解稃。 

「剛才談的，你知道我知道就算了，」油輾子 M 低聲音，親切而神秘的示«:「不能讓佐佐 
木先生嘵得，我以前和你再三提過，他最恨不相信他的人，最恨手下處處替外人求情說話。」 




王二虎帶了七十多位工人，將近兩個月的時間，才把 lllil * 全部打好。 M 得又高大，又結 
寅，佐佐木親自來看了，甚表滿意，特別吩咐油幡子，把王二虎帶到他—設宴慰勞。 

佐佐木的住宅，在城裹面馬道街，是一棟兩進的中式院落。前邊正0和東西廂房住了工程師 
和幾位保鑣，後院裏只有佐佐木夫妻老兩口，外加從日本^^的一位老傭人。 

宴席設在前廳，雖然是中式的八仙桌，太師椅，上菜時却是小喋子小盌一人一份的日式料 

理〇 

佐佐木親自陪客，另外還有兩位工程師，小川帶刀和矢崎三郞。佐佐木讓王二虎上座，王二 
虎推辭了一番坐下。然後再請油輾子坐二席，油輾子不肯，跑過去拉扯小川和矢崎。兩人穩坐不 
動浪费了幾分鐘的時間，仍無法開席，佐佐木有點不耐煩，鬆垂的眼皮一抬； 
r 尤樣 ，坐！」 

r 是！ j 油輾子立郎停止»位動作，接着«腰成了個大蝦米，停了一 下才敢把屁股靠在椅子 
的四分之一位置上，一雙眼不住的注意佐佐木，！^隨時聽吩咐。面前的菜無暇多吃，酒也不敢 
多喝，手肘放在桌沿上，一想不II貌，連 忙抽囘來，垂在桌子下面，佐佐木 E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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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尤樣，_好吃嗎？」 

「好吃！」邊說邊搶着傘筷子，把酒杯碰翻了，汗珠子順着面頬向下滾。 

王二虎看了，有些想不透油輾子跟隨佐佐木幹了七八年，彼此之間應該很親切，爲啥怕得像 
隻耗子見了貓。 

王二虎則沒有受油継子的行動影響，覺得佐佐木是一個糟老頭，沒什麽可怕。該吃就吃，該 
噶就喝。美中不足，就垃菜 a 太少，缺乏大诳，淸淡過度。 

但也很輿歡東洋人喝酒方式，捨得，也肯拼。剛上去彼此還客氣，小州和矢崎發現王二虎的 
酒量不錯，想盡方法要把他灌醉。 

佐佐木雖然老了，喝酒鬧起來，沒有 I 點架子。在一旁爲小川等加油。拚到最後，矢崎先 
醉，小川又油下五杯也現了原形。跪在方碑地上，又是唱，又是哭。 

掛在壁上的鐘已敲了+1下，佐佐木站起來，無形中宣佈宴會結束。臨囘後院，他伸出雞爪 
般的手，拍拍王二虎厚寅的手背： 

「王樣，好好的幹活，我喜歡你。」 

王二虎向他一呲牙，油 Is 子在 I 旁泣他，低 w 叮嗯： 
r 站起來，快說 謝謝！」 

等王二促後站起來，佐佐木己轉過屛風，到後院去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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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眞是一腦子豆渣啊〇 J 油輾子急得 is 埋怨他。 

「1 J 王二虎沒有分辯坐下來喝那一木盌「米素湯」。 

這時傭人們進來把兩個解鬼搬走，王二虎拍拍自己的肚子： 

「老二，只有七成飽0」 

「沒關係，我再誚你。」油幟子沒好氣的說，不是他心疼錢，是感覺到王二虎活像條獺狗， 
费了牛勁地也扶不上臃去 c 

「這此•一^傢伙是幹啥的？ J 王二虎看見客廳中擺了四個一人髙的大捆，用手一指問道。 
r 不叫匁校伏，是『绒甲鉍』，專門裝錢。」油輾子用手敲了敲，發出咚咚聲。 
r 那麼多？」王二虎沒有見過用這麽大的櫃子存錢〇 
「只是個笨頭，整數存在 r 正金銀行 j 。」 

王二虎曾經過「正金銀行 j 的大門〇，四屉高的黄瓷磚大扳，雪亮的銅門把手，裏面的男 
人，穿了靑色洋服，女的都像花兒朶兒，出進大門的人都不帶寒酸像。現在，他 f 佐佐木眞的 
有錢〇 

「走吧？」 

佐佐木已睡了，兩位工程師醉了。油輾子在大應裏 li-wt 寂真，催督王二虎離開。 

兩人走出佐佐木家大門，油輾子喊了兩部東洋車，王二虎坐上去脫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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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二，我也不要你請好的，再來它七+個水絞就中。」 

r 咱們難得有空進趟城，我得好好請大哥〇」一離佐佐木家，油輾子的嗓門大起來，主見也 
多了，神情也硬朗了〇 

「要是太破費，我心裏不安，乾脆還是我找家山東煎餅舖，吃個肚兒圓。」 
r 不吃煎餅、水較就過不了：：！子是不是？」油輾子模仂山東腔調問0 
r 哼！過年才吃餃子呢，你懂啥，吃多了會折陽壽。沒聽說過，王寶釧苦守寒®十八年，當 
了娘娘以後，就天天想吃餃子，吃了+八天便伸了腿。」 

「有這種怪事？ j 油®子想不到王二虎老憨到道種地步•.「毎家做生«的初一、+五都吃餃 
子啊！」 

「所以那些大掌櫃、二掌榧病病懨愀的，活不長久〇」 

做生惫的人身！ E 不好，是在房中不見天日您的。再不然就是吸鴉片，近女色。絕不是毎月吃 
兩次餃子中了邪。油轘子潲得同他多費唇舌，吩咐了車夫一聲，車夫飛也似的跑起來，穿過了四 
五條街，進了長巷，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把車子輕輕停下來。 

黑漆大門大開着，天井中搭了激蓆棚， m 燈雪亮，正應與東西門門口掛了簾子。一位穿了靑 
色長衫的人迎出來，拖着天津衢腔.. 

r 喲嗨，是嘛凤？把尤大掌榧給吹來啦！」接着打了個象徽性的千兒••「道位大 i 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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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！」 

王二虎下了車，囘車向^口就走•一面走，|面招： 

「老二，你簡直是槽蹋人嘛！」 

「大进，」油峨子去奸氣又好笑的拉住他：「逢場做戲，別在恋。」 

「勸賭不勸嫖，你安的啥心？」王二虎一臉不高興。 

「今晚，我是想在這 K 請桌酒，然後打牌，你沒聰說 r 滿春閣 j 的冰糖肘子敢出名〇」 
拉到冰糖肘子，王二虎嚥了一ロ ロ水。談起打麻將，他也有興致。不過地方不對，情顔早些 
離關遠個是非窩，他又提起腿0 

「眞的不給兄弟面子？」油輾子有點不高興了。 

r 我是你大哥，今格得勝我的，早點囘下處。 j 現在輪到王二虎用手拉他。 

守着大茶壺，拉拉扯扯，油帳子*得臉面無光，把手一甩。 
r 太古板了！」 

「适裏是無底洞，別看你有百萬家財，塡不滿。」他仲手抄起油皤子的胳膊，蠻横的說：「 
跟大哥囘去11 

油輾子想挣扎，力氣沒有王二虎三分之一大，活像老鹰抓了個小»，被拖出長巷。道會兒， 
逆洋車兒也沒有坐，步行囘客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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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傾子氣得臉發靑，問坐在椅子上不講話。王二虎換出幾毛錢，要店小二去 Ktt 肉，吩咐多 
泡點 r 老湯」，另加大餅和半斤酒。 

酒—了，王二虎像哄孩子似的說： 

「還是大哿誚你，別氣啦。」 

「你眞是死眼皮，」油輾子駡 人 成了習惯，氣起來沒把結拜大哥放在眼裏：「守着 外人， 又 
拖又拉成什麽醴統〇」 

「你是指那個大茶壺啊，」王二虎搖搖頭笑起來： r 丢人丟在•故奴面前，我看沒啥要緊。只 
要下囘多給他幾個貧錢，一樣叫你大老爺，不會喊你妻侄。」 

「一 j 油輾子賭了，感到對這種人簡直是「狗哨月亮_不知從那裹下嘴。」 

「眞生大哥的氣啦？」王二虎用筷子夾起一大塊驢肉片，蟠動着被孩子遮盏的嘴，似乎大噃 
天下第一美味。 

油輾子望着王二虎那張表情單純的臉，還有那副憨樣兒，略微沉思，嘴角扯成一條弧線笑 

了： 

「兄弟那敢生大哥的氣0 J 他將身子移到對方桌邊，自動的舉起酒杯抿了一口 •.「我是誠心 
誠意的請大舟，不知道你厭惡這個調調兒 。 J 

「自己哥們，心意到了，比吃整桌大魚大肉酒席强〇」王二虎將油輾子的酒加滿•.「乾這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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盅。」 

油輾子沒推辭乾了，在他的面部上再也難尋不髙興的痕跡。笑喀喀的說： 
r 大哥，您的機食來了。1— 
r 咱不懂！」王一一虎一個勁的大皭。 

「佐佐木先生很少_下人吃飯，你來了才兩個多月，便親自殺实软待，就表明重用你。.一 
「重用，哈，咱不是塊材料，除了出點牛力和跑跑腿，寫，算，動腦筋通是你行。」 

「你只要把 II 場的股榘好，就是頭等大功勞。」油輾子那張黄臉，又伸向王二虎的面前，咀 
中 W 出 I 股煽奥味兒，並展露又黑又黄的牙齒〇 

「我*佐佐木 A 有底子，現在我放心了，集股的亊我一定辦好。」王二虎又記起那幾個裝錢 
的「嫌甲萬 J ,邇有「正金 J 銀行的存頭。 

「先賀你一杯〇 J 油輾子很快的*起杯子。 

「道有啥値得焚的？當伙計躭得勝掌 榧 的吩咐，再說人家佐佐木不含糊，黃不了工人的 H 
錢〇」王二虎覺得 i 事眞是稀鬆平常。 

「全*你的了 〇 J 油輾子異常興*，那個搜小的屁股，在発子上挨來撞去又坐不穩了。 
兩人喝下去半斤酒，油輾子一高興又拿錢加了半斤，結果醉了。 

第二天他們向佐佐木辭行，佐佐奎有出來，着小川給了王二虎五+塊錢莊累，愛修寨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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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功的 * 錢，另外傅下話來，把農場集股的事早些辦好，然後遞給他I推印好的契約。 

王二虎接過來，感到佐佐木出手大方，處事遇到。過去 眞看走 了眼，以爲洋鬼子沒有好東 
西。現在改變了觀念，連小/ II 的大寬臉，低腹門都覺得挺俊的 0 

他們騎馬囘到 H 頭棚子，王二虎沒有歇脚，便要去エ地。油 ti 子表示黑皈沒過足癱不去了。 

王二虎先到從前的 H 區，向老夥友們笨嘴笨舌的說了一堆，頭上一句，脚上一句，大多數的 
人聽不懂道其- 6-^ 多少竅門。但是相信王二虎的爲人，沒啥說的 —— 紛紛在契約上押大拇指印， 
或是拿起鉛篆劃個「十」字認可。 

「紙頭上寫些啥？ J 有人問王二虎。 

「反正對你有好處。 J 

其 寅 他也湣不懂，最後輪到老X人何發，他將王二虎拉在一邊，兩眼望着自己的脚上破桂， 
久久才脫： 

「眞不好意思，我——我想領錢。 J 

「沒關係！」王二虎一 n 答應〇 

「咱倆交情不壤，有話得說透澈，不是我信不過你。你看，我這末一大把年紀，原先想賺個 
棺材本，早點囘老家，不能像老申似的，倒在這裏。孩子們想把屍首運囘去，來囘一趟得多少現 
大洋，他們拿不出來。雖說那裏的黄土都埋人，葬在 租笙 裏，籤 有 個照應。還 有，我 這次想把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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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的孩子也帶囘去，不能拖累你 。 J 

何發說完了，一直沒有抬起頭來’他感到對朋友太慚愧，也太自私。但是年紀不繞人’身板 
兒不支持。大啮天，背部、腿部都會發酸痛。還有一咳嗽起來沒個完，上氣不接下氣，痰中帶有 
血絲子，這都不是些好兆頭。 

王一一虎看着對方灰白 的亂髮 ，還 有 禿頂上的黄沙，聽到他剛才像哭的聲1 S ,內心中也感到酸 
楚。這麼大的一把歲數來閣關東，起初還不是雄心萬丈，經過一試探到底本錢不够了。 

他的手自自 然然 伸向兜肚 子， 那其中 有 五十元莊 票。 

「老何頭，給你！ j 

「我要等 着 結 賬，」 何發一直向後退：「我做了多少エ，胲 f 少拿 多少，我不是來 f ， 
你的錢我分文不要。」 

王二虎最喜歡窮 人，有骨 頭。他也不勉强，把錢又存起來，並特別記 着 何發的名字，還有另 
外三個當地人也要領錢不頋入股。臨走，他拍得胸脯咚咚響： 

「各位鄕親放一萬個心，發財的只管等發財，拿鉍的只管等 拿錢 ，我要尤老疙瘩來 算淸 楚， 
沒錯兒。」 

工人們都商商興 14 的大笑，紛紛的說王二虎是頭等大好人。辦事 i ,王二虎同樣的歡欣， 
活像得勝班師囘朝的大將軍，在歡呼 S 中上了馬，乘勝去拓展另11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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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次他有了經驗，先找到 H 頭，又找了識字的工人把了一迎。秤由他解說一番，然後 
エ頭替他拍脯證明句句是贲，才請大 - Y : 按照志 Rflm - 淡約入股辦舣坳，戌洛位記將來結賬領エ 

錢。 

费了整個下午的時間，他辦好了三個 X 區，深夜囘到 H 頭棚子對油輾子一說，油輾子笑得臉 
上的棋紋如同麻花糖，不住的向他仲大拇指，並薪 M 子準備好酒好菜爲王二虎疲功。 

王二虎的心情非常愉快，敞着坎兒向肚子裘塡菜灌 M 。 但他沒有忘記答應工人發 H 錢的事， 
油輾子犬包大播的說： 

「你只管登記，等全部エ區手續齊備了，我來結賬，向佐佐木先生領錢照發，不欠分文。」 
「越快越好！」 

「當然不會塌你的台。」 

油幟子說得乾脆俐落，彷彿鈔票就在他的床舖底下。 

王二虎甜甜的盹了一晩，大溃早擦了把臉，吃了一大盌这，又.* *4 馬到另一 H 區〇 
這個エ區，早已知道了其他エ區的情形，衝 rr 王二虎的钗望，ハ：一記入股的不少。 

接下去，四五六 X 區，问樣很順利。王二虎^在扔上，掏出3子來，用棉花鈍似的手指，點 
着需要領工錢的名字，數來數去只是七十三人。 

最後是第七エ區，王二虎看看時間，天快黑了。3?了^七 H 區的人不多，只有六十酴位。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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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齊辦完了再囘去，早些弄妥當了，對領錢的人也有個交待。 

在第七エ區离棚前下了馬，工人們正在用晚鋲，エ頭站起來壤他，他也不客氣，摸起飯盌， 
雖然沒有菜，照樣的吃了五大盌。 

吃罷飯，王二虎1#エ頭把工人都集在一間大棚子裹，照着老法兒，着入念契約，他拍胸脯捶 
蓆子說了一陣子。每人發了一張契約，同時攤開登記領エ錢的紙張，等待大家分別辦理手槙。 

H 棚子裹這時鴉雀無聲，工人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，沒有動靜。彷彿是些樹椿 
子，風再大，也無法把枝兒葉兒搖得嘩啦啦咨0 
「中邪啦？」王二虎沉不住氣，大聲問道0 
r —— 」得到的反應，仍是沒有聲息ひ 
r 你們都是啞巴養的啊？」王二虎跳起來〇 
r ——」所有的人0光浮動，裝着不看他。 
r 你——」他一指エ頭•.「班該吭聲吧？」 

「憑老弟的爲人，有些.話我說不出口。」 h 頭爲難的揉接着破裤子。 

「別他媽的娘娘腔啦，私屁快放！」王二虎從未被如此冷落過，目睹工人們漠漠然的表情， 
有點忍受不了。 

r 說實在的，這一區的人，都想領エ錢。」エ頭低聽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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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！ J 王二虎挺不自在的收起賬簿子向外走：道一堆不必登記了，我會吿 
訴尤綰エ頭來結賬。」他寅在不頋再同這此一一死腦筋多费唇舌。 

H 頭也跟着出来，二虎故意不埋他，憋了一肚子的悶叙，準備上馬離去0 
「王先生，」エ頭喊住他 •• r 眞對不住啊！」 

「兩來這 I 套！ J 王二虎的脚引险，只差一欠屁股坐到馬鞍上了。 

「王先生，」エ頭期期艾艾的. . r 你眞是個難得的好人。」 

「少牵承！」 

「咱們是老鄕親啊！」 

「算我睹眼，倒霉，碰到你這種貨。」王二虎上了馬。 

「王先生，」エ頭前一歩，扯着韃繩：「我也是個直性子，話炝在肚琪難受，你淸楚這裘的 
工人，和我都沾點親戚邊兒……」 

r 咱沒空聽你的老婆經！」王二虎用脚後跋，一踢馬胆，馬兒向前跑起來。 

「我是好心好®.，怕你落個壊下場。」エ頭又走了幾步，再度扯住稱繩。 

「我挨砲子迸，你也管不着！」 

「挟砲子不過是一死，死了，死了 ♦仆麽也不知道。像咱們道號人，等做了； a 心事，眞够 S3 

囊半«1子的。」エ願很鄭重的向他表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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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道個——」王二虎 i 想. Is 他「狗雜種」，但看到エ頭一大把鬍子忍住了：「我要不是 
看你歲數大，早就用瞅子抽你〇」 

r 你現在大紅大紫，有這個楢！」老エ頭並不怕他，大®叫嚷起來：「望你千萬記着，別 r 
駝子翻筋斗 —— 兩頭不着 寅 J ,佐佐木和油輾子設的是潁局啊！ J 

「混賜！」王二虎氣得發抖。 

r 是混賬，道 裏 管事的那一個不混賬，當初我從齊齊哈爾募エ來，不知道他們的底。前天碰 
見我的表大爺，和我一說，後悔都來不及了 〇」 

「後梅個屁！」 

「不信你去打聰打聽，清水組合，這幾年伐過木材，修過銨路，還有公路。沒有一次エ錢發 
淸過，最後倒霉的是X人、エ頭再不信，你北到 r 泰康 j ,南到 r 柳河 j ，東到 r 白音太來 j ， 
西到 r 依蘭 j ,那個地方的法院，沒有佐佐木被告的案子，可是他是東洋人，吿了白吿。」老エ 
人越說聲脚越高：「我這麼大的年紀，设有活在狗身上，牵勸你，別幫着害人。」 

「胡扯！」王二虎絕不相信. .r 你別亂造謠，不出五六天，我會發淸你們的エ錢，統統給我 
滾蛋！」 

r 我等着，」老エ頭的火氣也上來了 ： r 發不出エ錢，我們也許#走，不再瞎费力氣白搭 
エ，到冬天沒有 皭穀。 j 老エ頭指着王二虎脫.•「我看你是不見¢4?,不摊澳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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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刷！」 

王114的給了老エ頭一皮鞭，他恨他太過份，他恨他不職時務，他恨他®不骸聽I句閒話 
侮？道一夥人〇 

九 

王二虎一肚子火，囘到 H 頭棚子，那張大黑臉，氣得發紫，不住的駡： 
r 老狗，再他娘的嚕囌，不剝你的皮，算是闉女養的。」 

「怎 麽啦？ 」油 輾 子躺在煙榻上問。 

「七——七區那個老混蛋 . 」王二虎想把剛才受的 侮辱 銳出来，但又氣又急，反而舌頭 

打了結。 

「去給大爺倒杯水。」 

油輾子吩咐小廝，小廝遞給王二虎一杯茶，二虎拿茶的手，仍氣得發抖，箝在裨子上一大 
片〇 

他咕噶啷把茶灌下去，停了！會，才稍微好些〇 

r 何必生那$的無，」油幟子沒問情由便說.•「看着不傾眼，抽他一頓鞭子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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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上了歲數。 J 

「架子還結實，打不零散。」他吸了最後一口煙：「到底爲咍？」 

王二虎一提起來，氣又不順，連駡帶說，發了一大陣子脾氣。油輾子漸漸聽淸楚了，很平靜 
的說： 

「何必同他一般見識，你看佐佐木先生是不是那種人？你看你結拜的兄弟我，是不是個窮光 
蛋こ 

r 氣就氣在道裏！」 

r 沒有關係，和佐佐木先生說，把他開除。」 

「エ錢呢？」 

r 那掴エ K 做得®糟，得看情形〇」 

「我覺得乾脆發淸，表示信用。 j 

「怕什麽，明格小川和矢崎來了，丈量附近所有 r 生荒 j r 熟荒 j ,畫圚、打椿，エ人們都 
看得見假不了。老傢伙再搗蛋，也沒咒唸〇」 

「我是信得過，很多人也信得過，我們也得堵住少數人的嘴巴。」 

王二虎將霈要發エ錢的簿子又掏出來，數了七八遍，一共一百零五個人。 

「人並不多，發了算了。」 



• 391 • 权扎江呼 


「好。」油賴子接過去‘•「大哥你放心，我來辦。 

「遢是你结餵，我幫着發錢 。.一 

「這點小亊我整弄得綽綽 .¥ 錢。」 油峨子想了想，笑落說.•「佐佐木先生來侰，要你再去寨 
子* H 菊房子。」 

「嵌什麽？」王二虎*得發エ錢最緊要0 

「4天快到了啊！」油輾子摘着說：「房^不早蓋好，进裏工作一結束，工人到那裏去過冬 
啊！」 

「！」3*二虎一想有道理，他點點頭廳允了。在エ頭拥子睡了一晚，第1|天遲理衣物俄 
馬去.太寨弓，臨走他«重的對油糠子說： 

「我親 n 答*他們，エ錢在三五天內發淸， I5W 你了。」 
f 沒錶〇< こ油«ヲ崆鬆的笑着表示：「大哿，你只管走吧！」 

王二虎_ 了エ頭棚^，載了新打的大寨子，七八天沒來。房子早 E 動 H ,泥瓦匠都是大資縣 
11來的，他 ffl 似乎早已知迸王二 Ife 的身份，一個乾淨的籌鏞給他，對他很恭敬溶氣〇 

在華北矜请荇，時興执#寸，均基打窩*冇石階有月台，月台上播盆«;。道裏的建築-正相 
反，房內要比房外低|尺->，像地窟一樣，到冬天比||^»。 

M 先王二虎以爲新屯內的第一批房 M ，一定是用泥坯建造。現在由施工來看，全部是磚造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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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頂都沒有用瓦，用的小菜蕈扇薄萃 C 

己經快完工的幾楝，形式 i 様，三面%，向陽的一面，只半«子»，上半部裝了隔子 
窗。同時在宙下搭了大炕，也是爲了冬天，比_燥溫暖，朝北的®抵，往往不下留時，也#掛 
了寸把厚的濺霜。 

每間屋子都修了丈餘高的大煙囪，底下連接炕的部份，直徑三四尺，因爲用茅草燒炕，煙灰 
特別多，到了冬天，隔段時間得爬上房頂淸煙囱，否則澳煙會向屋內倒激。 

修乾屋子的泥水匠，採取包エ包料制，先拿一半錢，才開エ。他們的伙食，比起侈堤工人强 
得多。王二虎名義是督エ，其*閒着無事兒，感到渾身都不自在，情頭去趕大車或者搬磚頭。 

道幾天，天氣不好，下着大雨，工人們早已收了エ，在_或新蓋成的房舍裏睡懶覺，有的 
自己補神子，一位年輕的工人吹笛子，吹的是「孟姜女萬里®夫」的曲調0 

王二虎斜靠在行李捲上，望着宙外麻線般的雨絲，心裏亂糟糟的。 

年輕的工人，可能剛刚學會吹笛子，本來蠲子够淒切了，他吹得節_慢，絕絕繽績，聽在 
心中更不是味兒。從來不念家的王二虎，突然犯了鄉思。 

算算離家也快二十多個年頭了。當中只囘去過=次，苷日擁有那片馬$愁，穿不 
愁。孩子他娘和孩子們，曾經打了十幾封信要來關東。都是寄點銭 ral 去，打消了他們的念頭。 

王二虎囘想當初，怕在身邊拖家帶眷不方便，孩子又多煩死人，主！ IK 的老家有那幾閬祖先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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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來的老屋，還有幾畝薄田 C 他感到馬草店生蒽再好，却像浮坪沒扎下根。萬一孩子到關東落了 
戶，有一天經營不善，日子怎麽過。 

他做夢也沒想到，現在會落到這種地歩，馬車店完了，在這荒郊野外的大寨子裏，潮濕的新 
房子裏，想念家鄕，孵豆芽菜。 

也許那個黄臉婆，認爲漢子發了大財，討上了小老婆，吃香的、喝辣的享淸福。她一生順從 
«了，受氣也不敢囘半句嘴，就是懊疑漢子有外遇，也沒有膽量打封信來問。 

S 炬大前年，®小的女兒，念了幾天洋學堂，寫來比狗爬差不了許多的一封信。其中一句， 
到現在還 le 得淸淸楚楚： 

「……爹，你眞不管我們了……」 

那封信上的字，他不認諏幾個。但家中總算出了個女學生，當他請人家看信時，老瞼興*得 
發燒，口中喃喃着： 

「迢個丫頭片子，這個丫頭片子……」 

兑^«:小的丫頭片子，也+五六了，也快要找婆家了。自己是十六成結婚，黄臉婆像母猪似 
的，一年一窩，生了六個大小子一個闇女，個個壯得像牛犢，吃也像牛犢，活活把他吃窮了，不 
得不到詡東來。 

在退二十多年中囘去了三趟，一趟只住半個多月，老婆那肚子典 fi ,铭一囘生了個雙胞胎， 







松此江畔 • 394 . 


第二回生了個壯丁，最後是個鬼靈精似的丫頭片子。 

王二虎眾她鬼靈精，其實連面都没見過，家鄉没有照像館，無法敎他們弄張像片來看看，大 
槪這丫頭也漂亮不到那裏去，閨女都像娘，那座土窖燒不出好磚。 

王二虎想到這裏，深深感到，天下父母没有嫌兒女醜的。在他腦子中，丫頭應該像個樣兒。 
前些年，大兒子娶媳婦他也没回家，要是丫頭出嫁，定得回去一趟，當爹得像個爹樣兒0 
道次回去，要在長春貿幾疋花布，幾雙洋襪子，讓女兒也風光風光。 

「算算老大結婚快三年了，大概有了孫子，」王二虎自言自語大駕老婆：「這個老東西，當 
了奶奶，也不給咱這個做爺爺的寫封信。」 

王二虎 M 完了，臉上癘絲絲的，伸手一摸是淚水*忙擦去。看了看整個新房子中，只有他一 
個人，他就感到漸愧。小五十的人，居然會想家想孩子掉眼淚。往常遭過多少風險•都没流半滴 
淚水。 

「是不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？」他自己問自己：「也許黃臉婆兒孫满堂，不再射淇子存指望。 
信越來越稀，迢年把一封都没有了 〇 j 

王二虎強制自己不要流淚，胸口卻悶得透不過氣來。年輕工人還在吹着「孟荽女萬里尋夫」。 
他恨那個黃險婆，前十幾年，爲啥不大着膽子帶孩子們來尋夫，牌氣再壞的丈夫，也不會因此把 
老婆打一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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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到現在孤孤單單一個人，好在這幾年身板兒還結實，萬 一有 病 有 災，又 有 誰 A 心 ffl 候。老 
申死了， 通有 個 i 歲的小兒子在旁邊哭，自己犯？」王二虎又 擦 了一把淚， r 哭就哭吧！」他 
想：乾脆哭個够0 

等到存心要哭時，淚水反而沒有了。他抬頭看看廣闊的院子中，雨越下越大。原先除去的草 
兒，又 有 三四寸 高，戚得很 荒涼。 

大窠門沒有關 ，忽然 有 一個人 冒 雨進來，他想，可能是工人，這麽大的雨， 出 去 幹什麽，整 
個身上像從江 i 出来似 的。 

工人 先走進第一楝房 子， 沒有好 久便又 出来， 有人 向 王二 虎的屋子指指點點。那人過來了， 
王二 虎想可能是找他的 C 他坐起來，仔細看看到底是誰。 

灰白职雯，禿頭， K 背，黄表紙似的一張 SI ，邊走邊咳衆，他*淸楚了，是何發。忙下炕， 
親迎到門口。 

「老何頭，我以爲你囘去了呢 Q J 

「吹！」何發進屋先嘆了口氣，接着一陣大嗆，咳得*着媵蹲下去，雨水傾 着褲 脚，流稹成 
大水池0 

王一一虎趕快生了 j 堆火，又找出一套舊衣服，何發咳嗽了一大陣子，才停止，喘着 f ,痰 
還掛在鬍渣上，是^^色—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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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一一虎過去把他架在火邊，覺得何發的身子輕得像一把茅萆，軟得又^5麵湯。 

他給他脫去衣服，看清楚只剩一 s'l 骨頭架子，他們剛相諏時，何發雖然19弱，未到 

數〇 

何發如同爛衣堆，塊在火旁，沒有一點生氣，等了許久，才還過氣來： 
r 王二讲，我 I 我好想見見你，」他虛弱的說..「就—髪來不了。打大前天， 

不動，不要我上 H 了，- v 有空來，老兄弟見最後一面〇」 

r 錢發過了，你該早捏囘去，還貪戀啥！」王二虎*他身子實在不能再拖了〇 
「唉！那#來的錢，有盤»早就 f 。」 

「H 錢哫？ J 

「半個子也沒見啊！」 

「別人呢？」 

「爺俩比傢伙，一個屌樣子。」何發駡起來了〇 

「——」王二虎儍了，他疑心自己耳朵失重，他疑心在做一場惡夢〇甚至疑心何發囘老家巳 

經死了，前來戚 ® ,開老苺們的玩笑〇 

他不油桫 T- 會拘着不結賬。他親自看見聦見佐佐木撖甲萬5■裝了錢，正金銀行有存款0 
他更不相僧，第七エ畆頭所說的話：「佐佐木和油輾子串通起來行驅，騮小孩子糖吃容易，騙成 


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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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人的 勞力錢 却很讎 0 J 

可是宙外 落着 大雨，年輕工人 還 在吹笛子，何發在火旁抖成一 團 。他用手扯扯自己的«子， 
相當痛楚，道不是夢，也不是遇到了遊魂。 

「我 —— 我認爲你知道呢，」何發邊喘邊說..「我認爲你沒有 K 見我們走了，到處打聽，油 
«子也不脫你去了那裹，後來還是在他厨子那裏，得到信息。 J 
「他明明答應三五天內發淸エ錢〇 J 
「油輾子現在是I問三不知。.一 

越談越$是假的，王二虎毛 燥 脾氣發作了，他把侰用看得比命大，誰知今天變得一文錢不 
値， 粗聲 i 的問 着： 

「老何？你沒震聒？」 

「我快捵到棺材梆，嫌得積點口德。」 

王二虎一賭，拾梭起一塊破油布，向身上一披，便朝外走，何發看他一臉殺氣 ，驚 恐的間： 
r 你去那 裏？」 
r 找油輾子算賬！」 

「小心啊，他有快槍。」 

「有洋砲咱也不怕。 j 王二虎自恃是結拜的老大，油傾子並不是個有 種 的貨色，就是具有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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勁兒，也不#向他 M 檐。 

他投入兩陣，到馬棚，$馬，也沒有供鞍子， M 上去，奔向エ职*棚。 

新屯子離 Haft 棚三玄里，王二虎拚命策打馬兒，天沒有黑震到了。一 脚把門踢開，油 
«子在雨天 g 着沒事兒，又躺在床上享受「黑飯」0 

油輾子«見王二虎手中提了馬鞭 U 進來，先是一驚。立卸堆下滿笑，從床上 
「大下着道^ k 的兩，你來有啥要緊事？」 

『你少給我打 r 二鳥 KJ ,」王二$理髮梢的兩水向下滴：「限你明天把エ錢發放淸 

*こ 

r 是爲通啊，哈，」油輾子仰臌 縮 脖子一笑 ••「小事！«, $…… 」 

「嫣個巴子，小寧 t 到現在， w 我丢人 。. i 

「大哿，莒屯了* pa 們都是夥計呒，丢人也輪不到你和我。」油辗子口氣沒有营日和 m 。 

「是不是存心賴賬？」王二虎氣得畊起來，馬鞭在油輾子面前甩動〇 

「清水街合 mr 三井 j r 三菜 j 一樣的是大財團，根本不在乎這§錢！」油11子 

朗〇 

「我不管什麽1 r 三眼井 j r 五眼枪 j * 姓王的向來脫話算數。超過明天，不然，要你們 
好看！」王二虎一«大眼珠子整個紅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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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哿，」油»子立卽呈現出笑臉..「做任何事，都得向長逋處想和—行親，你想最多還 
有一一 i 五天河堤就合®全部究 X ,要是先把 H 錢發出來，工人們身上有了錢，二蹦了，怎麽辦？」 
「我保險！ J 王二虎拍的胸脯咚咚 響。 

「道年頭人心大變，大變人心，誰能保誰的險噢！」 

f §ilj 

王二虎*不憤油輾子那種不冷不热，溫呑水勁兒，大聲«止他說下去： 

「我是個硬梆梆的直橛子，不拐着«兒閒磨牙，吿訴你們柬家，得守信用拿錢！」 
「佐佐木飇道不是你的東家？」油輾子神情兒，帶有^懷：「大哥，兄弟我暗中幫你爬到道 
個地歩，可不热易。常€道得好，胳赛斷了柚子裹掖，何必充板子职，死心眼。」 

「你 I 你是吆薏思？ jHll 一虎望着油 18 子®化太多的那張嫌，仍|嗓大氣的間。 

「爲你好啊！」油輾子的面孔向上一抵，根根粗黑的彝毛，摒兮兮的伸在外面。 

「我不懂 ！ j 

「你只要把工人說妥當，把堤防趕完工，佐佐木對你本好 S & 0」 

「中！」王二虎一口答應：「我不要啥好處，只要佐佐木明天付錢。」 

「晾，逼賬也沒有适«逼去—こ油蝮子一生沒有遇 i 末不的人0 
r 你可知道， Ee 過了 K 限士乡天了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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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睢定的期限？」 

「我！」壬二虎火氣又向上沖，他恨油輾子逭種夾軀不淸的亂問和油搰口脗。 
r 大掌欏只有一個啊。」 

「咱王二虎也沒有第二個。」 

r ——」油峨子似乎不願把事兒弄僵，臉上的筋兒抽勘，臉上堆積了各種複雜的表情，怒、 
恨、怨—，停了許久，漸渐平靜下來。 

「大哿，你是何苦％? j 

王二虎•一路， SS 到眞稀罕，工人們賺幾個錢，不容易，以前明明說，分期先結娘，現在邇故 
意拖。指着油輾子的彝尖銳： 

「一句聒，咱不願說笫二遍，以明格爲期！」 

王二虎我完了，嵌恨油輾子的心情又淡厚起來，他不願意再留在同一屋頂下面，更不願®着 
結拜弟兄丟人， i 要向外走。 

r 走啦？」油輾子沒有挽留的黧思。 

r ——」壬二虎心中想：眞是「虎行千里吃肉，狗行萬里吃屎 j ,油輾子爲啥不脫胎換骨。 
他爲把弟兄太傷心了 0 

r 老疙瘩你吿訴佐佐木，要是七エ厍那些傳言是眞的，我不會去打官用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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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打官司太沒有®:思，爲他們也眞犯不着，再說衙門也不是咱家裏開的。」 

油輾子的話曾剛一落，王二虎的腦際，立郞映現出老申死時怯狀，何發只求個囘家的盤騣， 
連棺材本都不敢想了。還有那此！ーエ人，被炎陽晒得皮焦，被風沙打得眼球鑲紅緞子，日夜辛勞。 
他無法再按捺削熄的怒火： 

「老二，斷了大家的活路，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！ J 

壬 二 虎說完上了扣，雨點兒落得更密16•:大，同到新屯，把馬送囘馬棚，走進新屋•何發仍在 
烤火，在他旁邊坐了拴柱，愁眉苦臉望着火苗出神。 
r 你來幹啥？」 

r ? v « 要我來求你 C 」拴柱像受了委曲的孩予，嘴/ , 0=1撖一撤差點哭起來：「你們東家丈 S 
土地，要が付^验识，把我和表叔|- : !1的荒也打了椿。 ia 他們修了 It 堤•坨 m 近 ； g 土地就得蹄他… 
..•二表大爺，体想一想：我和表叔起五更) f & 半夜，忙碌了幾個月，眼看就要收玟……嗚……嗚… 
:.」投柱終於哭了。 

r 儍小子，和他講理啊！」 

「他們人多，帶了槍，表叔沒說幾句話，在鄂博祭 f 事的那個大煙鬼跑過來，就牮打脚 

踢こ 

王二虎11.拴柱的口氣，那個大煙鬼子可能是油輾子，結拜的老二，忙問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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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們沒提我？」 

r 提啦！他說： r 就是天王老子的親戚也不成。 j 」拴柱子低聲而恐懼的接着說•.「通！ 
邇——說••『道事你也有份…… j 」 

r ——」王二虎突然惑到心中發冷，立卽傳佈了整個神經，如 IW 1 患了惡性始疾，冷得牙 ss ： 

0C 

道次他沒有蹦跳，沒有大駡山門。現在他覺得頭腦如同被沿成的井水洗過。 

目前， 他不 tti ff .- 何人*只恨自己 e 
——一個人糊鉍，也不能糊を到這槌地步。 

他一歪鬍子拉渣的嘴，大笑起來，那®音好傈深夜樹林裏的貓頭鹰。 
潦.千的火光閃動，照着雨淋的亂髮和寒蕙使襲的臉，敗得一塊杠，一塊紫。 

拴匕第一次發現王二虎有這麽淨擰的一張臉，他怕得發抖，不知道王二典>1步，對付大煙 
鬼，還 SK 着大煙鬼來傘他和何驶出氣。他覺得不該鸱王本元的話到這 K 來求情。現在检柱如同 
受驚的小兜子，兩眼恐懼的注忿王二^1尜！勤，功簡说時!>;1淄。何找2樣的不知如何應付這槌 
場面，他有些後梅， It 然來向壬二虎訴芮和討取 X 錢。在逍個荒野的大草原上，那班有王法，只 
要王二虎受東家指使，一變臉。這副老骨职，便會丢在草垧裏餵狼。 

王二虎却沒有埋他們，站起來換去描衣，也不再! «] 他們兩個，是否用過晚黎。提起水崁，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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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幾口浓開水，上了坑，扯過被子蒙起頭來。 

拴柱和何發，你望我，我望你。火蝻發出嘩剝聲音和着屋外曄嘩的雨®。除此，彷彿宇宙整 
個停止運行，單調得可怕，連野狼的狂叫，都晓不到。 

停了許久，何發才顫着聲兒向炕上問： 

「王先生，你睏啦？」 

r —— 」王二虎沒有吭聲，連被子都沒右勤。 

「唉……」何發嗅了口氣，彷彿對他訴苦，又彷彿自言自語..「這年頭兒啊，眞是騙死人不 
償命咦！七區的エ頭說的一點不假，矮子都是 ifih 子孤拐，到後尾還不是登了 la 的拿不到エ錢， 
寫了_的分不到田地，小兄弟，」他又轉身向拴柱：「你們開好的荒，他都來硬的。射付 H 
人，更是緙掉有餘，一帖老 f C 這一着棋，眞哆狠的啊……，1 

王二虎沒有睡，他根本睡不着，只是感到身子疲倦，從來沒 -.fi 過的倦*,骨頭及神桎像被滾 
油炸焦了。 

老何頭的唠叨，他聽得淸淸楚楚， m 一步，他也滑出來了。? H 了道_年紀，做夢也沒想 
到，迷迷糊糊當了槍頭。 

他開始®疑油輾子，是不是油辗子夾在當中搗鬼。佐佐木有袋，一點也不假，有錢的人愛面 
子。像同鄕開火麽、開啤酒廠、大祖较、銀號……沒 KS 說有人是「賴家莊」長大的孩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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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問題發生在誰身上，到了這個節骨眼，紙得澈底解決。他自知無晚再站在工人面前，如 
果大車店還在自己手上，如果前郭旗敢囘去，他情顯將廿年来血汗全部變寶，付給工人… ：• 

窗外的雨還在落着，蓋在被子裹，仍聽得到曄啦曄啦的響聲，那是傾盆大雨…… 

由傾盆大雨，使他連想到家鄕的天候，每隔上幾年，總來一次旱澇不勻。不是乾得田裏起浮 
土，便是在 S 末秋初下連陰雨，河裏發大水，把莊稼給泡在淤泥裏，生不生，熟不熟的燜光了。 

也就因爲這樣，大夥才抛妻別子來闖關東。這$エ人，除了少數的生長在本地。那個不是有 
爹娘，老婆、孩子惦記和寄以最大的希望，早些發財囘家？ 

任何人都®家、戀孩子，甚至沒有出息，戀老婆溫热的被窩。可是現在囘不了家，拿不到エ 
錢，連冬天的嚼毅都成了問題。 

他同情他們，更加厭恨自子。當初，沒有好好的照料妻子兒女，今天又幫着害人， A 應了七 
區 I 頭所說的：「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0 J 

現在看到棺材了，似乎發不只一具，要是 H 錢聿不到，地也黄了。何發第一個^ t 不下去會 
在松花江邊荒野上嘛氣。 

內心的寒意消逝了，疲想也消逝了，他肤的坐起來，掀掉被子，嚇了何發和拴柱一跳。 

「你們別亂跑 。 J 

他沒等兩個人發問，匆匆忙忙的奔入雨陣，奔向馬棚，另換了一匹馬，奔向第七エ區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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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 X 棚子裏，用濕漉漉的手，把エ頭搖醒， H 頭一*是他，非常厭惡。 
r 咱們到外邊脫こ 

rIj エ頭一聽雨聲還很大•.「外面下雨，在道裏脫是一様。」 

王二虎一屁股坐在草舖上，身上的水浪立卯? M 了一大片，他梅纛壓低®音，怕吵醒別的 X 

人： 

「眞 I 眞他娘丢人加砸鍋，是——是那末一樘子事，這些王八羔子， K 犢子，簡直不是人 
做的……」 

「當初我勸你，你還……」老エ頭知道他的來葱，到底爲人厚道，沒提挨皮鞭子的^。 

「他姆的，我……」 

「別急，你準備怎麽辦？ J 老 H 頭澳重的同鄕觀念，和看到王二虎雷着大雨前來，表示關切 
和同情的問。 

「我想和他們來硬的！」王二虎憤怒的忍不住犬®叫嗦，驚醒了幾個工人，躺在舖上偁着頭 
望他0 

「震硬法？」 

「天一亮躭把班 H 頭棚子囷起來，不給錢，就打他小與子的。」 

「不中！」老エ頭不同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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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當然，他是我把兄弟，他雖無情，咱不能無孩，わ傷不打死…… J 王 r . 虎以爲老エ頭*他 
的面子，有頭忌。 

「我不是逋個葱思！」 

「錢，不要啦？ J 王二虎又是驚奇，又是着急的大叫〇現在驚醒的工人11多了。 

「我是有這個想法，等®一停*再去找油輾子|趟， K 沒有，也就算了，我帶他們離開！」 
r 你他娘的太薄钱，簡直是泡煽狗屎！」王二虎駕起來。 

「老弟台，今夜你來找我，看得起我，我才和你說 W 話。咱們不是來鬮耥，不是來玩命。我 
把道些孩子好8&好膊好陡帶來關東，再完完整整帶囘去交給他們的爹娘…… j 老エ頭一點火氣也 
沒有〇 

「泥人*有點土性， J 王二虎也*得駡得太過份了，但仍不同萊對方的 S 法：「你不過比我 

大幾歲こ 

「也許我上了歲數，你到我這個年紀，也會道末做，沒准錢不要緊，做娘的沒有了兒子，情 
形就不同了。」 

r 你可知道我也不在乎幾個錢，是人丢不起？我壬一一虎不是了不起的人物，頭上却有面金字 
招牌，不能糊里糊塗就砸了〇」 

「人爭 I P 氣，佛爭！饮香，你的處塊，我很—，栗*一定用得上我， i 子們走了陪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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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！ U - 老エ頭聲隅非常平靜，平靜之中非常堅決。 

r —— し 

王二虎感動說不出話來，他也重新19認老エ頭的爲人，■他脚中澎 K 着萬千的血液，他脊棵上 
是可以負起整個泰山的重量，從來不計私怨，却肯爲朋友捨命，王二^{起來又激勦的改變了稱 
呼： 

「大爺，謝榭你的盛情，」胸腩一挺：「好涣做亊好漢當，我不打簞采。.一 
說完了，囘联就走，有些工人起來了，赤條條的圍着他，七嘴八舌的叫嚷「我們不裝歪種， 
道場架非打不可。」甚至有人說： 

「奶奶的，現 f 走，別讓他小龜孫跑了 ！ j 

道句話引起大家的同感，紛紛穿裤子，抄起緻鍬，老エ职在一旁望着，很奇怪並沒有阻擋， 
只是凝視王二虎。 

王二虎兩手把窩棚擋着，扯起喉嚨，用盡所有力氣嚷： 

「各位鄉親，大夥的好 ®…… J 

「這事，我們也有一份……|_有人打斷他的話頭，吵闹更加厲害。王一一虎根本無法脫下去， 
附近的エ棚也有人胃雨出來看。 

「各位梅親！」王二虎跪下了，跪在那裹像一條直*。«身猫透，®身泥漿，織錚錚的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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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• I 下矮 Mf 截’ ifll 撼了每個人 ie ,鸦雀無聾0 

「各接親！」 

王二虎聲1一嘶®,但一個字一個宇的說得很有力.. 

「我不是充英雄好漢，各位先讓我再單獨去一趟，以正午爲限，辮不成亊，各位再幫我。」 
「我陪你去！」老エ頭走過來，想扶他起来。 
r 不必 ！ J 

王二虎規規矩矩的磋了一個頭，才站起身子，他感到鼻頭酸啣_的，不能再待下去，再待下 
去眞♦哭出呼啦’同螂們待他太好了，好得使他受不了。 

「各位，以正午爲號。1_他再叮铋一遍，怕他們跟 f 不放。 

所有工人還是 B 兩商在身後，看他上馬，並大聲喊： 

「放心，我們一定去 ！ J 

王二虎沒囘骐，沒道別。他開始憤恨， 憤 恨自己爲啥惹出亊來，要大家去承食。他用力策打 
馬兒，離開七エ區，越過荒野，冒着大雨和昏黑，向班エ頭棚子飛驰。 

現在，他有了主*:0 

現在’他再也不需要 Jiin ： 人幫忙。 

現在，他®到自己還叫王二 Ift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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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エ頭棚子到了，老速看見張着燈火-油 W 子一定還沒有®,正在燈裼上 5 R 夜。 

他計劃着，進門先磙了埋燈，折了煙槍，不容分 R ,把油»子痛撗一頓。 tt 哥哥的有權敎釧 
弟弟，當弟弟的應當嫌寄哥吩咐，道 nWK 經地義的亊，當初爲啥忘記了。 

如果油輟子做了不了主，扯着他去見佐佐木，佐佐木要不講理，殺人償命，豁上了 • 

馬在辘エ頭棚子停下來，下了馬。正想用脚把門踢開，睢知道門兒却自動* S 了，油供子笑 
喀喀的迎 f : 

「大哥，我知道你是急性子，會再來〇喏！你看酒菜都準儂好了。」 

燊子上有酒有菜，王二虎沒嗅到酒香，只嗅到油 Is 子的油滑味。上去一脚，把桌子踢翻， Bft 
哩嘷啦碰了 I 地。 

「應賅，應該，」油®子仍是滿瞼的笑：「我早就算着大哥 m 這一桌不够»盛，另外還準傅 
了一*好的 O j 他大聲吆喝，小廝戦戰兢兢進來收拾〇 
油帳子像_佐佐木，搬來一! S 櫈子： 

r 大哥，先請坐，歌歇乏，消消氣。喀喀！」他拿來一套衣服：「快換上別着涼，受了風 
寒，將來大嫂子知道了，會寫信來罵我，不知道 i •…：」 

r 啪！」王二虎結結寅寅的一個嘴巴子，油饑子薄嘴磨停止了，顒着嘴角向外流血，接着一 
張*，吐出〇液血漿，通有一顆牙齒。他用手伸向嘴裏，把另外 i 着肉筋的牙齒也拉下來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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隻，換出手帕，擦了擦血潰： 

.「打得好！打得好！」停了一陣又堆稂了笑意：「核打！該打 —.J 
r 他媽的，少給我來钦功！」王二虎雖然駕，氣卻没有剛進來時壯。 
r 大哥，一切錯誤在我！」噗通跪下了。 

油輾子跪在地上，頭低下來，王二虎記得剛才也曾下跪，是因爲做錯了事，欺羈了別人。 
現在油辗子同樣的以中國的大禮對待兄長，還有一進門，從踢翻桌子，打掉牙齒，合血呑下 
去，没有半句頂撞話。 

一個做大哥的威風，不過如此，總不能戥上兩刀子才算出氣。 

小廝進來重新把桌子概好，重新擺上酒菜。 
r 大哥，請用！」油辗子着讓他〇 

跪看到菜和酒，王二虎又澳起反感，道次不是對油辗子，而是對自己。常初不楚爲了好吃， 
不是喝醉了，答應下這椿，當什麼エ頭，那會有麻煩。大不了，自己那份エ錢不要。 

—— 蓮有，因爲 I *1 J 意佐佐木的主張，拉工人入股，辦狗打屁的農場，連自己的親戚和同宗開 
的荒，也搗弄進去了。 

—— 吃，他娘個屏的眞害人，到關東來，大魚大肉，上好的二胡蘆頭的日子，不楚没過過， 
爲啥没出息到這種地步？他站起來，又想踢翻桌子，就是煑龍肉，也不動 一 茯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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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哥，」油辗子哭兮兮的抱着他的腿：「千錯萬錯，你看我是你兄弟份上，讓我說兩响， 
就是做鬼也甘心。 J 

r ——」王二虎想•.「我不要你做鬼，卻要你少一條腿。」 

「今晩，因爲家裏來了一封信，幾個吳娘們鬧家務，我逋没伸腿，便搗弄着分家，這家當是 
我赤手空举挣來的，怎麼會不心煩難過……」 

「就在這個當口，大哥您來了，當時我自己也不知道胡說了啥，只一個勁的頂撞你。等你走 
後越想越不對。本来要騎馬去陪禮，我想你是個急性子，事辦不完睡不着，乾脆就在棚子褢等， 
大砑！ J 悽懷慘慘的喊着：「該殺該剮全聽你了，你要是念及結拜之 情， 枕頭下 面 有傢伙，給我 
個痛快！」 

王二虎心裏 M 漉漉起來，他看出油搌子的誠心和實意，「天底下」人與人之間以心換心，油 
輾子到底被赤誠所感動。所表現出來的，只差把心挖出來了。 

王二虎 M 恕了他，爲了尊嚴仍横裏楢氣的問： 

「エ錢呢？」 

「我毕就打®好了，天一亮我和你一起進城，去對佐佐木先生說，把エ錢先發出來，尾子等 
全部完工猝淸。戢一佐佐木先生不允許，兄弟也有辦法，回家傘出來楚。我絕對把大哥的名®擺 
在當賊，錢又算得了什麼。再說爲那幾個吳娘們，爭那幾個奥錢，道種炅窩襄氣，我也受夠了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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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起来！」王二虎心%# 了，一切發展超過预期打算。 

r 大哥，你得換衣服，喝酒，不然我不起米。」油帳子執拗的：「你在兩裏跑來跑去，不把 
身子保養好，我道當兄弟的還是人嘛？」 

r —— J 王二虎內心濕漉漉勁兒，衝到眼角，他想. . r 媽個巴子的，今天下午晚上眞喪氣， 
只知道要掉眼淚號喪。」他無可奈何的說。 

「好吧！」先扯過衣服來換了，看®油輾子還跪在那《，只得|屁股坐在椅子上0 
油椹子起來了，但是少磕了一個頭。王 二 虎仍抿沭萊，認爲誤打誤搶，拜了道個把弟，並沒 
有看走眼0 

兩人坐下吃起來，經過道 I 雨和折騰，胃0都不好，吃不下去，也喝不下去。 

窗外的雨小了些，革原上漸漸亮了，又是一天開始。小廝送來洗臉水和準備收拾桌子，門外 
傅來一片嘈雜聲。 

兩人向外一看，是第七®的全部工人，七八十位，冒着雨，腿上脚上滿是泥漿，槓着提着嫌 
揪，越野而來〇 

油轅子忙抽身囘去，換傢伙，王二虎一把抄住他的肩！ g 。 

「把話說淸楚@订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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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些是簞蠻牛，有時不聽呵呼〇 J 
「有我 ！ j 

王二虎先走到外面，老エ頭從人羣中擠出來，站在前面。他們來得太早了，可能王二虎走後 
便沒睡，走了二三十里路。 

「不是約的正午嗎？ J 王二虎問0 

r 孩子們不放心，怕你出事。」老エ頭，一雙眼轉動着探現周圍，有沒有搶手。 

「老二，你出來，對大夥說清楚 。 j 
―I 好 11—. 

油辗子嘛了 一ロ ロ水，他沒敢出來，仍站在門口，用§的聲詞說： 

「各位，錢一點也不成問題，我這就和我的結拜大哥 I 王 H 頭去块裏提錢。不過，大家得 
寬限一天，明格中午一定發 。 J 
「編入！」 

「我擔保！」 

王二虎攏動兩手，叫大家別嚷，然後向工人走去，老習*的拍 SM 脯： 

「一切我嚣！」 

「你們得 f 我大哥！」油輾子的聲音忽然大起來了，也淸楚1 了：「我把所有的銭•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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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給我大哥，由我來發， I 得過了吧 ？ J 

X 人們交职接耳，發出一陣「味！嗡！」聲。王二虎拉老エ頭， S 他到裏面吃一點0 
r 不了，®到你平安無事，我就放了心 c j 老エ頭，雙手成筒形，大聲喊着. . r 統 
啦！」 

工人像 一 X 羊，老エ頭如同牧羊人，都很聽話的向囘走。老エ頭沒走幾步，又囘來$王二 
虎的手，低聲说： 

「小心點，命不是白撖來的。」 

r 大爺，我現在才知道，咱的老兄弟不是壞人，你放心〇 j 

「這就好。.！ 

老エ頭随在工人後面走逮了，油輾子駡起來： 

「太胡來了！ j 接着又一本正經的表示：「胡來是胡來，他們都是大哥的心腹，你眞成！」 
伸出大拇指0 

王二虎頂上髙帽子，並不陶醉，相反，他感到慚愧，上次把亊沒弄好，但麒道次別再出岔 
子0 

「走吧！1_他催促油輾子。 

「好。」油帳子立卸答應，吩咐小^備馬，拿帆布雨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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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在死*一莖上，向琥1(走去。 

「你柚«子帚有？」油帳子間0 
「帚那個幹啥？」 

「萬一到我家裏去，碰上保衢團，他們不敢1。 J 油帳子笑了笑：「其*,社長家裏多的 
*, 可以拿一佃^ HO 」 

「眞有那麼重#?」王二虎不太高興的間。 

「賀三成和王江海就想捧着佐佐木的 S 股親嘴。」油»子哈哈大笑，得意洋洋。 

刚過晌午，兩人到了凍*西馬道街，油螟于在溶找到佐佐木的大保錶，忙嘰嗯哇啦說了 
一大堆洋話。大保鐮面有驚 6 S 神情，扯着油供子向後院走，油輾子囘過职來說： 

「在客 S 我こ 

矢崎和小川出去丈 * 土地，通沒有囘來。客 H 裏只有一個小廝，沒有別人。 

幾個商大的鐵甲萬還播在那裏，王二虎想••這種傢伙裝鈔粟，装銀元，盛的 fi 多，要是發 
錢，恐怕一隻都用不了。 

接着他又想，東洋人 K 大棋，把錢放在家裏，只有 一 f M ,不怕紅* F 子。要是換了當地人 
家，財帛露了白，早被搶成者架察了 0 

他跟着大背饑小白蛇那一嗥子，在柳條通，沒見他 g 過案。紅«子不會那麽乾淨，要是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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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繚吿拆大靑饉，佐佐木$有許多錢，恐怕大靑镰會來一票。 

「混賬！」想到 a 裏，王二虎不禁咒駡自己，不管怎麽說，佐佐木是自己的東家，吃^爬外 
的事不能幹。還有，更不能在■條通住一陣子，也佔了紅親子味兒，見財起歪心。 
他滑小廝那雙眼，咕砂的注尨他。爲了衷示心地坦蓰和關饯，他間道： 
r 老疙瘩，道挂鐵傢伙裘裝的東西，你要留神啊 ！ j 
「我*, 1 ^ 8 個屁用。」小孩子老三老四的沒有 la エ頭棚典的小子老 * 〇 
r 錢沒有用 Jft ,啥有用處？」 

「那裏來的錢，屁！」孩子拥翻白眼，低聲«咦： r 老憨，土條〇」 

「娜個巴子的，是尤總 H ® 說的〇 J 
「他逸你，老憨0」 

r 你知道我是誰？」他不甘心受小孩子的嘲笑，大 S 資問〇 
「你也是個 X 頭，哼，不管你是誰，鐵櫃子裏裝的全是地契文坩，沒有一個子兒。」 

孩子說得很認眞，王二虎反而荇歡他了。傾道種人 S 家守 SS 可游，嘴巴就像打得結結實實 
的寨臃，半點風*送不出去。 

油 Is 子進去快一頓飯時間了，還沒有出來，王二虎經過騎馬一顳簸，肚子有點餓。不通，王 
二虎想道樣也好，聒談得時間越長越有希 E ,要是不給錢，只說句 r 沒有！」便把油輾子_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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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來了〇 

「g 在不在裏面？」王二虎間。 

「在。」小孩子囘答。 

現 S 很安心的等上去，把一雙泥脚搁在另一把椅子上，小廝投了«!眉頭。 

又足足等了兩袋煙的功天，油 Is 子才出來，笑嘻嘻的，黄臉上發着油光，比鴉片煙過足癟， 
勁兒還足。 

看 到油輾 子 高 興，王二 虎更加髙興， 忙迎上去： 

「怎麽樣？」 

「走1 C 。」 

油輾子興致勃勃的拉他向外走，並囘頭對大保鏞叮囑了兩句日本話，保！！的捵 起電 話： 

「毛細！毛細！」要電話。 

這時兩人已離開佐佐木的住宅，王二虎懊_馬«繩，油輾子說： 

「把馬留在這 裏， 我們要坐汽車去扶餘縣我家。」 

「到底成不成 ？ J 王二虎一聽對方口氣不對。 

「佐佐木先生丈 置 土地去了，沒囘來，先到我家傘錢，垫發 。 J 
「小廝$在家 啊。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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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那是個新來的小糊逾蛋，他知道什麽，根本胡說。」油輾子走在前面，职也不囘〇 
「你在後院和雎脫括，扯了那末久〇 J 

「佐佐_人，她 f 佩你爲工人爭錢，也同意我先整〇她是個 t 的人’ Jft 處稹德修 
好。」 

王二虎弄淸楚了，道趟 urn 沒有白來，路脚一使勁趣上油糠子。油輾子因爲高興，括也多起 

來： 

「大哥’你放心’到了扶餘縣我家’道幾個鋏不成間題。 r 天长下 j 鳜有 r 速近厚薄 j ，爲 

了你的名*,我得^。不過也得有人檐承，佐佐木夫人道次很够意思。」 

兩人到了汽車站，油辗子從馬裨口袋裏掏出白柚套，黑着「淸水組合」，另外嫌着淸水 
組合的標誌，一個黄色大 B 1 H ,當中一個 r 水」字。 

「戴上它，扶餘鼸不是王江海的地界，就是碰上了，只管大摸大樣，和他說聒，甚至吹鬍子 
瞄眼，他定變成夾尾巴狗。1—. 

「 Ij 王二虎接過來，沒有戴上，他感到姓*的姓王的雞然不是東西，要是戴上東洋人做 
的袖套來吓@們，也不見得像個人0 

油輾子買票，上 了 汽車，在卑尾找個了座位坐下來 。窣厢 內都是男人， 吸着 旱煙，雖然司機 
大聲叱责，他們照吸不联。 




汽車開了 ， 路很平整 ， 》$向來不准上公路。但平整的路面上 ， 仍^|1*1£三寸長的野箪〇 
車子開得很快，車宙外除了望不到邊際的箪叢，還是一片茅革，以及 f 中 e 得整整齊齊 的 
電信样子，電線上面的烏兒〇 

r 你想不想囘郭爾羅斯前旗看一看？」油»子間。 

「想是想，還是先把エ錢發完再說。」 

「沒11係，我«你间去！」油帳子弗常興葡的拍拍他的 M 盼。 

王二 虎 知 速 油 II 子有東洋人 揮腰， 神通廣大，也知道袖套¢1同鞔身符。他很想去®看二馬虎 
那一 S 子侄 ，還 有趙宗之等一 羣鄕 親， 算算離 開前郭拉，快半年了 0 

汽車«績#晃飛酏着，天快黑時，到了松花江渡口，車子停1^，準備上擺渡。 

rTTJ 

r 袋下車！.！ 

\ 車身外，人聲嘈雜，夾雜着拉槍拴聲音。王二虎向窗外！看，幾十個保安除負將汽車圍起 
M 來，端着馬槍，拉着準備射擊的架子。 

「什麽亊？ 」他 驚悚的 問。 

ip 「管它呢！」油帳子指指王二虎路膊：「把袖塞快戴上，雎也不敢勳你一根汗毛〇」他自己 

• 却有恃無恐的沒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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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只好把袖套戴上，隨在油轔子背後，向外走* 

乘客下了車，並沒有被搜身，只是站在離車+幾步的地方被兵監視着。油輾子和王二虎因爲 
座位關保，走在最後。 

等油輾子一下車，步伐突然很快的向前跑。王二虎跟着一脚剛踏地，還沒有看淸周圍的士兵 
面孔，肚子上便狠狠的挨了一 槍托〇 

他正要掙扎、 3 » 理，上來了十幾個將他按倒，活像捉了一頭野猪，按的按，拖腿的拖腿，扭 
肩膀綑了起來〇 

王二虎臉兒朝下弄了 I 嘴泥巴，泥巴中有着溫溫的騒味，那是拉車的馬匹 m 撒的溺。 

「散開！散開 ！ J 

老總們趕着所有湣热鬧的人，接着把王二虎又拉又拖，王二虎迸時並沒有恐懼，只想看到油 
輾子希望他出面說淸楚。 

他們把他抬上馬鞍子，又用繩子一拴，頭脚下垂如同 I 口袋麥子。突然有人用力抓他的頭髮 
向上扯，他斜眼一看是焚三成： 

「王二舟，歡迎你囘老家！」 

「哈！ 哈！ J 联那笑%就 知 道是王江海..「上馬，列除囘前郭 旗！」 

馬隊排列整辩，駄王二虎的那匹馬夾在當中，値日小除長下逹出發 P 令的時候，®三成大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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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： 

r 尤先生！尤失生 f 

王二 ft 费力的杻動縢子，東張西望，沒有看調油*子的影兒。 
fn 又上 nt 車，傳出汽車發動聲 ’ H 上 f 船0 

夜色越來 IMI , M 還沒有停止。馬 M 始小跑，梆的木»子磨得王二虎的肚子生疼，道時 
他忘了，今天午飯和 Iwa — 有吃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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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


哈拉海的草原，同別處一樣，靜悄悄的躺在藍天現蓋下。 

天，眞够藍的。如同新從染缸中，拖出來的老棉布，直往下滴綻汁兒。 

天際，沒有 I 片雲，連蝉翼似的雲片兒也潜不到。多少人喜歡秋日變化萬端的白 S 。這裏雖 
然難得見•伹具有一種空關的美。 

只是剛沾上秋邊兒，便已開始下霜，曠野已呈現出一片金黄。 

晌午 m 過，太陽還很溫和。 JB . 不太大，却帶股衝勁，吹襲得茅箪拥浪成黄浪。 

十幾匹 II 安健馬，在黃浪中時隱時現，奔向囘囘窵子。 

间囘窩子離哈拉海窣站有七十多里，老遠望去，是一座小得可憐的屯子。 

屯子雖小，寨臁却用靑磚砌成，高有一丈五。砲樓子、£子「槍眼」多得像「馬蜂 j 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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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個氣勢， 不像屯子，像 「邊關 J 上的兵營。 

可是等走近了，才發現恭嫌有狴地方已倒塌，隙縫當中生滿了草棵和小樹。庚#裏全是淤泥 
爛樹 葉，還有一具腐臭的死貓屍趙。兩扇破寨門，在秋風中搖動互相捶搫，發出巨大的聲！ S 。 
大夥兒下了馬，拉着 li 繩，小心翼翼的過了殘破的吊橋。 

走進寨子，前院長滿半人髙的雜草。房屋多無門窗，有的房頂露着天，幸而甬路是用磚舖 

成，否則無法下脚。 

白玉薇要大家在前院等候，她單獨帶了二光頭向內院走去。 

內院裏有四五株大柏樹，密密的枝葉，遮得陰森森的，令人鬼得丧氣。二光頭記得老家只有 
祖笙才有松柏。當年老囘囘大槪沒想到這一層，很快便敗落了，屯子成了廢窟。 

東厢房 運 未完全倒塌，屋頂上蓋了新 茅 草。整個 院落靜 悄悄的，見不到人影，連家禽 II 鴨也 
沒有 一隻。雖然是下半晌，那種旗涼味兒，如同烏 鴉遮蓋了整個西 天的晚肢，村中的炊煙四起， 
一個孤獨客騎了老馬，在野草叢生的小道上慢行，心中却惦念 着 今晚住宿何 逸。 

這 K ，二光頭第一次來，他不明白白玉薇打的什麽主葱，把大當家的弄到這種破爛地方，埋 
在心中幾個月的暗椿，又重新猛狠的捶擊。每逢不如意時，習惯的右手按在上了「紅瞠」的槍把 
上。 

走在面前的白玉薇，一直沒有發覺，她到 了 廂房門口，還沒有敲門，門便 M 了。 裏面四個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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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年輕小夥子，手中都提了兩枝傢伙。看樣子，便推想到，剛才败到外面脚^ W ，他們便在宙 
子後面戒備，八支槍管隨時會把人置於死命。 

r 大當家的呢？」白玉薇仰着臉兒問，彷彿對航爾的膾壁說話。 

「正在歇晌。」一個黑小子說•.「要不要喊醒他？」 

r ——」白玉薇一搖手，坐在椅子上。一雙明亮的眼，迖速的打1;房子一匝。微微點點頭， 
表示稱許，這幾個人並沒有偷愀，房子雔破舊，却整理得很乾淨。 

「吃藥了麽？」 
r 按您的吩咐，天天吃0 j 
「參湯呢？」 

「天天喝。」 

白玉薇站起來，踱到裏屋。從外面射進來的光線不够强烈，房中険暗。白玉薇站在炕前，凝 
視着躺在炕上的人。 

二光頭緊緊的隨在她的背後，注視她一擧一動。從看到這個破寨子，便對小娘們處處不放 

心0 

白玉薇在炕沿上坐下來，有幾隻命大的蒼繩，乘着暖呼勁兒緩緩的飛動，最後落在病人的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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锼個月不見，病人的險更靑了，靑中透着紫，白髮經過剪刀胡亂剪過，仍 iS % 在枕頭邊〇鼻 
子有點企斜，可能瘦的關係，鬆弛的皮和骨肉連得沒有昔日緊。鬍子留得更長了，鬍梢變成黃 
色。看這副樣兒，誰也不相信他是四十多歲的人。更不相信曾經飛馬躍槍在松遼平原上具有十幾 
年的歴史。二光頭*得一股辛酸，衝上腦門，眼圈兒紅了。 

白玉薇用手趕走了蒼蠅，並扯扯被角。被子都是上好的緞子，底下舖了俄國毛毯，只有這點 
還像個樣兒。 

大靑龍睡得很熟，嘴唇張得大大的，向外噴氣〇 

白玉薇坐着，二光頭站着，足足等 了 一頓飯的功夫，大靑龍先是長長的嘆 了一口 氣，費力的 
翻了個 身， 才緩緩的張 開眼， 間上去，停 了 停，才睁得大大的，虚弱的®音透出興*: 

「白姑娘，你一^妳們 is 來了。 J 然後向二光頭笑了笑，臉兒杻歪得更難看：「老二，你好 
吧？」 

「謝謝大當家的，我—— J 二光頭嗓子哽住了，不爭氣的淚水滾出眼角。 

白玉薇囘頭 I 看，二光頭來這一手，臉上冷冷的說： 

「你到外面招呼他們。」 

「——」二光頭道次沒有聽聒，仍站在那裏。 

白玉薇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並沒有再勉强他離去，二光頭也覺得過份了些。看病人不能流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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淚’除^^死了〇 

「還有雎 來？」 大靑 * 睢 然力氣不够 ，興 致却很好。 

「来了五 個 弟兄，老套简、三和尙、大舅爺、李 費、小瘋 子。」 

白玉薇只提他們的^^,沒有說名字。提一個，大靑能點一下頭。雖百餘天沒見面，毎個人 
的長像，小毛病兒，他都記得淸淸楚楚。 

「叫他們進来。」 

「你先歇會兒吧。」 
r 妳不知道，我早巳躺够了。」 

「看你的氣色，比以前强多了。」 

「唉！白姑娘。咱們交情不淺，妳何必騙我……」大靑覩奄不在葱的說•.「下雨陰天，咱不 
知道，自己的身板兒，行不行，可很清楚。」 
r 你底子好啊！」 

「底子再好也擱不住這種折腾法，當年在兩裏雪 R 睡，弄得一身風濕。被紅帽子灌洋油，辣 
椒水傷了五臓。兩次掛彩，流血過多，沒有後元，不服嫌硬充能，俚0又腐爛了，就這^^拉得 
吐血……躺在炕上，除了吃飯吃槳，便是看日頭影兒爬上柏樹梢， tt 上宙台，#不見了，便過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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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 


大靑篚的 S 两很平淡，在平淡中令人—。二光頭終於忍不住，拽着嘴跑出去。他怕哭出聲 

「還過得慣吧？」白玉薇平時冷冰冰的 S 音，帶了一點女人氣息。 

「就是太靜了點，別的都好。」 
r 靜了好養病。」 
r 心事也多啊 

「別亂想，身子要緊，大夥全靠你呢。」 

「幹這行當是餐小不兹老，狭傷不養病。這幾年我一直走15運，拖粜大夥……」 

「可別麽末說，」白玉薇忙阻止他：「是整個局勢變了，擠得我們喘不過氣來。」 

「還在柳條通。」 

「早拉出來了 0 J 

「接過火。」 

r —— j 白玉薇搖搖頭。 

r 妳比我成，穩重，不像我常惹漏子。」 

r 是我無能。」 

「不見得，單說安排我這個地方養病，就像放進保險箝，不必^ e 移動和擔驚受怕，就是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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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就是……」大胄雋的臉上肌肉顫動，顯示出內心焦急。 

「大哥，有話锥管說吧。」 

「白姑娘，妳別笑我，也別嫌我偏心，從離開柳條通到囘囘®子，我沒有一天不惦念着四至 
兒和老三，有……」嘴唇也在抖了：「……有他們的信嗎 ？ J 

r —— 」白玉薇原先臉兒對着大青龍，現在杻轉頭並站起來，在房中膝步。 
「白姑娘，咱們本來是幹的把腦袋瓜子提在手上耍的貝資，有個三長兩短，妳得說寅話。雖 
我身板兒零散了，這種事還頂得住。」 

「說實在的， j 白玉薇兩眼望着窗外，其實她什麽也沒看見，只*得一片空洞洞的..「我還 
在派人找他們。」 

r 唉！沒想到天下是咱打下的，却倒在質三成、王江海手裹，傅了出去， A 是芝蘇大的一張 
臉啊！」 

「……」白玉薇班續在房中走動，她穿了蹌服呢面薄皮底鞋，走動起來，發出呱呱《，相當 
的單調。 

大靑龍的眼睛，隨着她的身艇移動，由炕前到門口，由門口到房角， 轉動得 眼珠都快發® 

了 0 

r 大哥，」白玉薇的臉上，居然帶了一點點笑意：「$我來的目的，一是採病，一是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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鼸こ 

r 8ft ?J 

「一筆大醴，恭喜大哥 。 J 

「是不是你 E 找到四至兒和老三了，四至兒是個聰明孩子，只要不落在他們手裏，不會 1 扎 
J 了自己。老三碰到四至兒，便會平安無事。可是日子這末久了，爲啥不來淆我呢？眞骸打，」 
大青龍欣慰的笑了：「白姑娘，也眞是的，我急，你還編我，快！快！快叫道兩個小王八蛋來。 
快！快！」 

白玉薇臉上的笑容，像冰水沖過，一掃而光。神情兒仍舊相當平靜： 
r 大哥，醴物明晩就到，你看了一定髙興。 J 說完，囘頭向外走。 

「白姑娘！白姑娘！」犬 W 龍使出所有力氣喊0 
「二當家的，火當家的»你呢！」黑小子向她說。 
r ——」白玉薇沒有理黑小子。 

躺在炕上的大宵镰有些不髙興，昔日他#敬白玉薇出身好*學問好，有主强。現在却®爲她 
有點過份，大模大樣，似理不理的。他憤然的想： 

——道幫人是自己一手拉成的，妳不過是遭了滅門的丫頭，我*在和妳父親子，收 
留妳’培 f ,可是妳翅膀一硬，拉出奪刀把子的架式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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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啻拥越想越氣，|^頭上手^到枕頭下商，摈蒞 一 八#子」*立卽又鬆了手： 

——這是幹什麽呢？抓不住把..:-;，先來窩典反，貧三成、王江海定會笑掉了大牙。不能讓他 
們笑，得要他們哭，哭也找不到坎堆才成。 

——在目前能除拉道兩個傢伙的，想來想去只有白玉薇。別®出道晚，奔過幾手•，還典乾淨 
俐落…… 

——躺在炕上幾個月，是不是連腦筋也有了毛病？白玉薇生躭是這副傲勁兒，怎能向歪道上 
想。身爲大當家的，肚子裏開不了火輪船，還算啥人物。 

大靑瓶開始感到慚愧，也許白玉薇早已把四至兒老三找到了，也許只找到一個。剛才說一大 
堆廢話，故®;2樂子，最後會把孩子們叫到面前來，給予 I 種驚喜，這大槪是所說的「禮物」。 
—— 浪來自己是太過份了，爲了愛兩個貼身護栩，傷了二當家的心，是天底下頭等*事。 
——不餻再這麼猴忿，幾個月都等了，還整一兩天。 

大靑龍將眼睛合上，耳朵却注意外面一切擧動。 

S 3 時白玉薇在外面吩咐，準備大夥住的地方，又着大夥先睡货，晚飯也得早一點吃，牲口要 
餵飽，天一煞黑 i 程。 

二光頭躐着，同原先住在 rE ] 囘屯子裘四個人預備起來。 

白玉薇又要二光頭派人放哨，然後指*黑小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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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們爲啥都守在園子裏，不着人在* m 子上照亮兒。」 

小黑子本來想說，這裏不會有人來〇到此地琺個月，除了夥裏派人送米麵油鹽外，沒有半個 
人芽。但是，他看*白玉薇那張有着女人的美麗男人英俊的雙眉雙眼，和掛着一層换霜的臉，他 
不敗張嘴。 

r 大當家的在道裏，怎麽可以大葱？」女人到底是女人，黑小子不坑 $' 就是認銪。換了大靑 
能說兩句就算了，不像白玉薇得理不讓人，一個勁的窮抖撤0 
「你給我小心！」 

毎個字都從牙縫裏擠出來的，黑小子高大的個兒，彷彿突然後了半截。如果這時白玉薇再看 
他一眼，他一定會「老母豬篩糖 J 〇 

白玉薇大 M 黑小子，二光頭却聽得很舒服。這正表明了她對大當家的關切。 

「還有，準備 r 黑窑子 j 。」她又吩咐一句。 

r 是！」二光頭聲音很大的瞇着，充分献示出他巳很服貼，不像剛才，故慧扭蔴花糖。 
白玉概並沒有去休息，而是提了馬鞭子到處査看。她準備把大隊拉到此處，看看那些房舍， 
可以修補，寨嫌已倒塌的•再用泥还打起來。 

白玉薇走了，黑小子忙用噢袖擦试領角上的汗水，悶聲不響。 

「她上次來，有沒有町 f - 你放哨？|_二光賊問 C 



松此江畔 • 432 • 


「忘記了。」 

「就是不叮喊，也骸懂道 I 套，出了事兒，眞會吃不了兜着走。」 

黑小子低頭打馬椿，弄馬萆。一面工作，一面想，不能怨小白蛇) i ，也不能怨二光頭埋怨， 
該怨的是自己，太粗心大蒹。 

幾個人忙成一團，在忙碌中，心情都是愉快的。因爲快要結束道種孤寂的生活，不久就有大 
批夥伴到來〇 

一個剃了個光勒 蘆 頭的小夥子，興*的問二光頭： 

「剛ォニ當家的吩咐整弄 r 黑窑子』，有貢賣啦？」 

5!」 

「是大財東還是大 糧 戶？」 

「狗東西，我們道夥，從不幹逭！」 

「喀！」一縮那個大贵蘼葡頭：「是！1_ 

「等明晚看了就會知道，別問0」 

「那兩個人的寧，二當家的向大當家提了沒有？」小夥子似乎天生有個好奇的性格，一一光頭 
不准問「架票」的事，他又問四至兒和老三的情形。 

r 你忘了二當家的吩咐過，不准提這檔子事，小心你的光葫 ms 袋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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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——」小移子又是 I 縮脖子，舌頭伸在外面，許久才收囘去。 

二 

咕朗的夜空，髙掛着像清水洗濯過的月亮〇 
A 玉橄站在殘破的寨牆上，注視着四野。 
四野的衮草沐浴在銀暉裹，無數的秋蟲爭先恐後的悲噍。 

宇宙淸澈極了，情調也凄凉捶了 0 

白玉概開始在女 lit 上走動，他彷彿聽到昔日囘囘女郎的笑聲。彷彿眞囘到昔日老囘囘家中的 
繁華。 

現在只剩下這末一座殘破的寨子變成紅鬍子路票的巢穴。 

當年修寨子的老囘囘，絕對料想不到會有今天。可是明天，誰又料想得到。I串長長的冷冷 
的淚，掛在白玉薇的面頰上〇 

——她，想起自己的屯子，自己的家。五六年沒囘去了，雖不至於破敗成道副樣見•定也相 
當荒滾。 

從家裏 遭受變 故開始，白家屯成了兇宅，地戶們散了，甚至走路的人， 1 S 過屯子附近，都鐃 



松花江畔 • 434 • 


逭兒過去’怕被屈死的充魂所軀〇 

睢脫那些不是屈死的宠魂？平時與人無爭，有槍，只是自衝，沒打死過人。有錢，是幾代一 
滴血一滴汗積成的，沒有巧取和豪奪。至於說犯了大忌，不該養紅親子，那個年月那家大糧戸， 
不同紅»子來往？ 

1那夜，月亮也像偃屍的臌那麽燦白，自己在姥姥家従夢中驚醒哭起來。第二天大淸早便 

傅兇信。 

七十多口白棺木大出喪，隨在棺木後面的只有少數親友，不&人們怕褀，而是沒有足够的時 
間和人力，分別去通知他們〇 

張羅 喪亊 的是逮房 II 舅 和大靑龍，大靑親是從登樂鎭聞風趕來的。滿身滿臉是浮土，進門便 
抱着 I 口大棺材，喊了聲「白大爺」便號啕的哭起來。哭到最後，沒有聲音，沒有淚，其實那口 
是母親不是父親。 

過去只覺得大靑售肯貢希罕的玩物，肯貢洋糖哄孩子。那天，她幼稚的心 m ,嗅到大靑浦另 
有一股氣味，重視交情，重視義氣。 

爲了報仇，初中沒有畢業，便偷偷的離開姥姥家役奔大靑龅。現在已是二當家的。仇還沒有 
報，仇家還沒有找出來，相反，親眼看見心眼中的英雄大宵|3,1直在走下坡路，坐牢、受傷、 

被 驅 、被窖、宪 g 報。難 i 就是崎蠔的江湖路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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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夜，在逭荒涼的囘囘窩子，明天又不知！ i 泊到那裏，到乾安、到農安、到大資、還*重囘 

人跡平刺的柳條通？ 

,看見皎潔的月光，聽到想婷的悲鳴。明天也許被槍弹打睹了眼睛，打»了耳朶，甚至 
丢掉了性命0 

十九歲的靑 IJMm , 白玉薇惑到並不値得惋惜。從流浪中長大，在沒有女人氣息環境中長 
大，在：^和血汚中討日子。一切都惯了。只是看到大青能病得瘦脫了人形，看到囘囘雜子的殘 
敗 S 象， 想到自己的家仇，想到大靑 龍 的 i 不禁又滾下淚水。雪白的貝€1咬着下唇，下唇留下 
深深的幾個血印。 

#樣兒如果大青薄拖不過今年冬天，身禮便難以復元。今後道馆子人，前程好壊都在肩頭上 
挑着。她§有道份能力，但也有些怯場，沒有經過幾番大陣仗。 

白玉薇*得在大靑 WB 神還能支持的時候，她應該做幾件亊〇 
第一、除去犬*#的仇人賀三成、王江海。 

第二、找出屠殺白家屯的仇家。 

第三、設法弄些錢，派人把大靑覩送囘關內入院治療。 

她活着就該辦道三件大事，沒有第四件和第五件，至於將來自己的下場，當紅 fit 子的，沒有 
一個_照如*算盤，求得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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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當家的，大當家® H 。 J 二光頭在女賸下喊她〇 

白玉薇«|過身子，迅速的擦乾淚水，從丈許髙的女 IK 上跳下來。外院的萆已被清除了，她經 
過的時候，感到比昨天順眼多了。 

她直接囘到內院東廂房，大靑龍已倚着枕頭半躺半坐着。肜影綽綽的油燈，映着靑紫色的 
臉，令人直%的有些鬼氣。 

大靑龍看見白玉薇進來，咧開大鬍子嘴笑了，牙齒發出白森森的寒光。 

「従昨格妳來，我便睏得很安生。今晩吃了點掛麺，倒頭便睡。妳囘來都不知道。黑小子這 
•1 笨蛋，也不喊我。」 

r 是我吩咐他的。」白玉薇向土炕凑近些 •• r 大哥，看起來，你的精神强多了。」 

「這都是看到.好和他們的緣故，我雖病在這斑，心却和大夥在一塊。外面的情形又不曉得， 
要多急有多急。」 

「現在我把大除拉了來，打算住一陣子〇」 

「道敢情好，你叫那些有頭有臉的傢伙們進來，給我君® 〇 J 
「 E 吩咐下去了，着他們洗洗臉上的灰土，輪撥來看你 。 J 
r 那些王八羔子，再洗也是一腿一脖子泥巴，馬馬虎虎»了。」 

睇到手下洗臉後來拜見，這是個大 is 。大宵龍的興致又高漲起來，豪邁助兒又從病«中 * l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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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來。可惜， S 苷沒有昔日洪亮。 

看到大靑 能 高興，白玉 薇 遲疑了 I 陣子。仰起臉來，用不急不徐 的聲鋦 說： 

「大哥，有件 事 我向你說說，不過，你得答應我，不能着急。」 

「是不是四至兒和老三的事？」大靑龍 向上 挺了挺脊背，想 坐 得 高一 點。 

「不是！」白玉薇囘答得很勉强，又停了停才說•.「王二虎又被 M 三成、王江海逮去了。」 
「混賬！」 大青龍 坐起來，白玉薇和黑小子忙按着他的肩胛要他躺下去：「媽個巴子，眞混 
蛋，留他下來，扭扭揑捏像黄花大閨女，怕壞了好名终。道會子可热鬧啦，去 侈 他媽的堤， 侈 他 
媽的窟窿去吧：：：.一大音 龍 又急又氣，漸漸的語無倫次起來。 

「王二虎去當侈堤工人，本來不會出事。」白玉薇平靜的說：「是碰上壞人。」 

「誰？」 

「油輾子尤玉軒〇」 

r 是不是那個專捧東洋鬼子屁股，有五六個婆娘的大煙鬼？」 
r 嗯！」白玉薇同他們生活的久了，胰憤了不乾不淨的野話，並沒有險紅。 

「快 i 麽一樘子事？」 

「油輾子戳弄着王二虎當エ頭，騙工人們入夥開荒， K 着工錢不發，蓋寨子强佔人家 開 過的 
生荒熟荒， i 傷天害理的事。等王二虎弄淸楚上了當，準備和工人連起手來鬧，被油輾子誘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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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扶餘縣對面渡口，王江海早 E 等在那裏下了手。」 

r 活該，」大靑售他低弱 g ® 的喉嚨 m 着：「他棵的活該，缺少個心眼兒，還死充屏能呢。 
這種*，不馬失前蹄，通有天理啊……王二虎，你——你這個老渾球……」病人的感情是脆弱 
的，大靑龍的聲音中帶了哭腔。 

「可恨的該是油輾子，他還向工人們說王二虎拐了全部エ錢逃囘老家了 。 j 
「王八^子本來就是這種熊貨， j 大靑覩全是骨頭的手，拍着被子••「天底下那有王二虎這 
锺渾人啊，出生的地面差勁，聖人早已拔光了山東的風水，有幾個是聰明伶俐人物。人家天天喊 
咱老憨、棒子，不是明明擺淸楚了嘛。心眼像沒有孔的石頭蛋，還認是個琉璃球呢……唉！」 
r ——」白玉薇無法挿嘴，她對王一一虎了解不多，印象却深。®得出重较輕利，是條鐵錚錚 
的漢子。現在她想不透，大青覩在急的時伎，為啥不 M 油輾子、焚三成、王江海，遼有那個背後 
指使和撙腰的東洋檐老頭子——佐佐木。 

「吹！現_現在我病在炕上，王二虎，我看你不是二虎，是跳不出火坑的老綿羊了……」 
幾顆混»的淚水，顗顫巍嫌的掛在眼角腮邊上。 

「白姑娘，」雙手供了拱：「以前你救過他一命，我求你再救他一囘〇」 

「大哿，」白玉薇有點不髙興了： r 說這話就太外氣了，你是大當家的，要我死，我也不敢 
活着。再脫，王二虎是你的敎命恩人，也就是我們這一夥的救命恩人。他爲我們蝥點丢掉了命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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搗弄光了所有財產。今格鱿是全部豁上去，也得把他弄出來。…… J 白玉概從來未如此漱動，却 
說得聲苷又大又急又快。 

r 老妹子，難爲妳啦！」大靑覩在感激中，第 I 次沒用「白姑娘」那個#敬的稱呼。 

「因爲路遠，無法向大哥誚示，才自作主張，幹了一票。 j 白玉薇想到大靑拥的病情沉重， 
强行抑制激動的情緒，換上和善的面孔〇 

「我走時吩咐過，一切由妳做主，妳是大當家的 。 J 

r 道點小妹一輩子不敗，」白玉薇級續說下去：「爲了救王二虎，爲了給東洋人點顔色看， 
別再欺侮咱們工人和開荒的安善良民，還有弄筆款子，將來好……」白玉薇略微一頓：「我把油 
輾子給弄來了 O J 

「眞—的！」大背埔忽地坐起來：「妳眞利落啊！」 

「只要大哥不怪罪，不泷棄，這就是送給大符的 it 物。」白玉概%不居功的說。 

「快把那個鱉犢子給我看看！」 

白玉概吩咐下去，沒有好久，二光頭和黑小子、老套简三個人，像捉小热似的，把油輾子提 
了來〇 

油輾子被五花大挪，不知那個動的手，繩子扯得緊聚的，辆着花條子睡衣，有些地方仍看出 
血潰。赤着兩隻脚，頭髮、臉上、手上全是泥汚，軟場塌的被扶着站在那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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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巳® V 火，油輾子精神非常萎頓，經過二光萌一吆喝，他才張大了眼睛，看了看 
遇圍情況，知道已經到了老离了。 

「油輾子！」大靑镅用撕租的®音吼叫，要在平時早 E 上去幾耳刮子和幾脚。 

r 咦！」油輾子臉上擠出一絲苦笑：「這 —— 這位大當家的好好面熟啊，您老人家是大靑«| 
大當家的吧，多少年沒有向您請安啦！」 

油輾子乾巴巴的笑着套近乎，正在生氣的大靑鴒，也不得不佩服油輾子有!»利眼。倥和油輾 
子只碰過兩次面，一是在玉合順，那時油帳子還當夥計，一是在哈爾演到扶餘的小火輪船頭等艙 
裏，他和東洋人趾髙氣揚的在 I 起。這是第三次相遇了，以前兩囘，無怨無仇，這會眞是勢不兩 
立。 

二光頭看到大當家的神態，頂了油輾子一拐肘： 

「跪下！」 

「 a ——這又不是朝廷。」油輾子平時作威作 lilt 了，不想下跪。 

「——」二光頭不多费唇舌，照着油輾子的後腿 0 就是一脚*油®子噗通一聲了。 

「你們幹事太魯莾了，」油輾子非常惋惜的搖搖頭：「我是淸水組合的商級職員，也算半個 
東洋人，名字叫做重光利是璺，我們的領事館會找你們政府的麻煩，那個時節一定會動大刀槍， 
像打圍似的趕 .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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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刷！」還未等油輾子講完，二光頭扇過去一耳刮子，嘴角立卽向外 V 血泡：「再 噜* ，先 
把你種在地裏不發芽！」 

r 咦！ i 來都是轚得上的朋友，爺們您何必這麽兇呢。想當年我認識老帥底下的扛人不 
少，就是駝捆師娘咱也3^過，不管那個路數，水流千宗締大海，何必不*酤 r 流水 j 。」，血 
水雖向外冒着，油輾子仍說個不停。說完了抬頭看看周圍所有的人0 

躺在炕上的大頭目有一張靑色的鬼臉，坐在炕沿上的那位娘們，冷狠勁兒早巳領敎過。一個 
黑小子，兩臂環抱胸前，1*着牙傻笑，有看人受罪的癮。另外一個胖橡伙，比別人大一號，路上 
有人叫他 r 老套简」，正謎縫着限睛吸煙，似乎剛才發生的事與他無關。那個敢愛勘手的禿頭， 
看揉子也是個頭目，核桃般的眼晴，直往肉裏盯。他打了個寒龥， E 湣得出來，這是一堆石頭， 
摻不進醤油醋。傘東洋人，老前輩，都眈不住。 

到了這個節骨眼，該怎麽辦，8感立卽閃過他的腦際： 

「各位爺們，手頭如果不方便，大家不是外人，只管吩咐。」他縮彝子擠眼笑起來，力求裝 
成一副甜麽梭的樣兒..「請各位鬆鬆梆，拿筆硯來我寫帖子。」 

油|»子說完了，以企求的眼神，看毎個人，毎個人的表情依茵，沒變分逛。 

r 喀喀，我不算有錢的主。找了來，大小也是個 r 財神爺 j ,能不能優待一點。別敎我搏 r 
黑窗子 j ,別綑我，絕對不會跑。喀喀，馬馬虎虎，優待一點，嘻 V !」如同做生意射價還價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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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頭哈腰。 

r 你想優待？」二光頭問。 

「先謝謝«們啦！」 

「好，」二光頭也懂和氣生財，满臉横肉炸開來，那就是代表笑了：「停會兒，我給你臉上 
貼兩張王二麻子的狗皮育藥，耳朶裏灌頂好的 r 佾帽牌 JW 燭油，要是你嫌嘴裏太淡，我邇有雙 
汗吳褊子，免*贈送，夠满意了吧，夠優待了吧？嗯？」 

「爺們，這！ 道 —— 這是何苦呢？」油囅子慌了，他 K 怕道個禿頭說到辦到。 

「宵龍大爺，白蛇姑奶奶，」他開始磕頭，因爲兩手綁在後面，没有支撐，整個的上身爬在 
地上起不來••「只要兩位吩咐，只要我拿得出来，不過，可憐可憐我一大家子人，有兒有女。留 
點袷他們，別餓死，就算大恩大徳了。」 

大青龍和白玉薇仍没有任何表示，厭悪的看油囅子到底能表演出幾套。二光頭卻没有道份雅 
興，用手抓着他的大背頭一扯，又跪直了： 
r 你能拿多少？」二光頭問。 

「盡我最大的力量，五百大洋。」 

「去你媽的 ij 這回二光頭用腳踢，很夠勁，油纘子來了個元寶大翻身。 

「我 X 没有錢，我 —— 我再加五十元。」油輾子臉貼在地上翻動着充满血絲的眼睛央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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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你個狗雜種！」二光頭乘勢，對臉上又一脚，典子出血了。 

「別打 —— 別_ tT 1 我再 sn 一. -r 塊 . 」 

「狗娘我的！」二光頭又要勦手。 

「省點力氣吧〇」白玉概冷冷的說，二光頭忙住手。白玉薇接着道：「你是個聰明人，何必 
裝糊換？」 

「我——我不是糊塗，的確沒有多少子兒，要是編姑奶奶，天誅地滅，永世不得超生。」油 
輾子躺在地上，®着嗓門號叫，如同上了架子的猪。 

「把他扶起來。」白玉概吩咐二光頭。 

「跪好！」二光頭這次扯着 M 口，基點把油輾子您死。 

r 錢，我們想要，但不是主要的，你想想，有錢的人多的是，爲啥單單挑上你〇 j 白玉薇如 
同和老朋友聊天，一點火氣都沒有。 

「姑奶奶，我 —— 我一時想不起來。」他打了七八個哈欠，臉上有血有汚泥有淚水，比舞憙 
上的三花臉的彩色還耍多。 

「姑奶奶，」油银子哭出呼' TV : 「你想想，大前夜妳把我從被®^拖出來，丟在草堆裹一天 
一晚，水火-^沾牙。又裝到兢袋斑，駄在馬背上一夜 I 天•骨頭都 i ® 零散了。我通有口累，兩夜 
兩天黑飯白飯吃不到 一口，總不是鐵打的身子，頭腦那能不糊途 . 」他有無限委屈，一下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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鋈出來〇 

「治樣子，我們虧待你了？」二光頭的脚又抬起來。 

「二光頭，閉嘴0」 

現在輪到白玉薇對付油輾子，不喜二光頭打岔〇 

「先把你辦的好事兒說出来，吃的吸的都有。其*，你喝工人血慣了，底子厚，餓個把 
月，也沒關係。」 

「這 —— 這眞是天大的寃枉，工人都是山 東 人，我爺爺來自山東。我待他們就像待我死去的 
爺爺一樣，處處替他們跑腿，多給他們弄錢 ！ j 

「油輾子！」大靑覩的呼吸已正常了些，心臓跳動也緩慢了些，陰沉沉的問：「別再拐着鬵 
兒裝迷糊，王二虎這個人你可認識？」 

「1 J 最怕問的，嫌問到了，油輾子覺得裨襠裏濕了一大片，事 3 BIJ 臨頭，只有硬起頼子： 
「喀喀！不只 II 識，逮是拜把弟兄，他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我們大哥啊，不是當老疙瘩的瞎棒， 
往臉上貼金，眞是 r 天底下 j 少有 的大好 人， 信用好，心地好，待人够義氣，拿錢當巴巴。我們 
大哥的長處，說三天三夜說不完。聽說他和大當家還是朋友，大當家的，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 
衝着我大哿，拾一:^手，我大哥 . 」 

「放屁！」大靑浦 一口黏痰吐在油輾子的額角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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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是！」油輾子手綑 f 法擦，只有讓黏痰流到嘴角，在恐*!當中，仍感到又奥又腥。 

「你騙王二虎，把二虎送給«三成、王江海！」 

「呵！呵！ J 油輾子呵欠打得更多，淚水口涎也流得更多：「道 I 逭又是天大的寃枉，我 
大哥被保衡围捉了去，我到處託人活動，花了不少錢。結拜哥們，沒有這點餞氣，通算人嘛。 J 

「呵呵 —— 大當家的，您是明白人，眼見是實，耳聞是虛啊！好言一句三冬暖，惡官 I 句六 

月寒呢。舌萌比刀子兇，殺死人不滴血啊— . 」說着銳着，突然大叫一*: r 哎呀！我的嫕 

呀！ . 」 

18c 來他還沒有說完 ，白玉薇先站起來了， 不動聲色的舉起隨身不離的皮鞭子， 沒頭沒險的向 
油輾子抽起來。 

油 Is 子 i 得在地上翻滾，毎 一 11! 子下去，感到火辣辣的痛楚。従前常用皮鞭抽工人，現在 
才嗜到，挨皮鞭是道種滋味。 

油輾子一面滾一面叫嚷「姑奶奶」，「女菩薩」，「我错了」，「別打了 j ,「求求你」， r 
打死-^,救命啊……」末了只有直着脖子喊。最後只聽到「咕1咕 I 噓 I 嘘_」聲， 
渐渐身子不動了 S 苷也沒有了 a 白玉薇才把鞭子一抖，收起來，掏出手柏，！ Ml * 上的汗水，然 
後手兒一擺： 

r 拖出去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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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光頭^過去，用手向油峨子的鼻子一摸，翻拥眼皮，拭捵腦門。 
r 嘿！适小子速眞管折騰呢，不必用冷水液啦！」 

老套简和小黑子過來，一人提了一條腿向外拖，白玉薇又吩咐下來： 

「等他甦 S 了，給小半碗飯吃，別餓死他。 r 起票 j 時得他吭氣呢。」 

「是！」二光頭非常爽利的應着，他又領敎了白玉薇的作風還 © 不含糊。 

大§»白玉薇狠狠的收拾了油輾子，火氣也消了不少。現在仰面鵃在炕上，問白玉薇： 
r r 离壤 j 沒走風吧？」 

r 爲了混亂他們的耳目，我把油輾子架出來，先放在野地一天，再到此 AS 風®,等平安無 
亊才移過來〇」 

r 1.一大靑龍聽了點點頭，表示赞許：「後尾妳怎麽打算？」 

「就按照刚才大哥說的，第一先換囘王二虎，第二狠狠的向佐佐木搾一筆，錢到手，我想派 
人把大舟送到關裏，聽說那裏有徳國人開的®院， K 術很好。換個生地面也沒有人 SS 識大哿，儘 
管大樓大樣住在《院裏治病〇 J 

「——」大靑鴒的眼睛閉上了，停了許久才張開，雖然病栊锶綿 H 久，眼睛 仍有餘 光，直射 
白玉概的雙眸： r 妳所說的我都 K 同，不過，有句話間你.，妳照贺說••是不是嫌我是個累赘 ？ j 
白玉浓從炕沿跳下地，刷的一®抽出跋^|5拉上紅»,攀起來，滿臌|的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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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哥，你有懷疑，我只有一條路好走！」 

「老妹子，」大靑龍急得爬起來，抓她的手：「算我間鍺了。」 

三 

白玉薇因爲長期的疲勞，再加上兩天兩夜沒休息，夜 W 睡得特別香甜〇 
現在太陽已髙掛在樹梢，沒有人敢去喊她。 

白玉薇向來單獨睡，門窗關得緊緊的。她睡覺非常機瞥，曾經有|位新来的弟兄，未曾先報 
名去推門，被一槍撂倒，再也爬不起來。 

|«鳥兒在柏樹枝頭，吱吱喳喳的叫着，白玉薇總算醒來了，先在炕上伸了個懶腰，才掀開 
被子，睏 覺不脫 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的。起身洗臉梳頭之後，繫上九龍帶，把兩支搶挿在九葡帶 
上，然後在外面穿上短大氅，仍是手中提了皮鞭開門出来。 

夥伴們已把外面的幾間房子，用茅草修補好，多數住在外院，怕驚動病中的大靑饑，只留幾 
個貼身的護衢在院内値更。 

白玉薇出門後直奔東廂房，老遠便聰見大靑龍的笑轚，聲音雖然不够商，却充滿了興*的激 
情。道種笑，白玉薇己經三四個月沒應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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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進大 WIB 的里子，從來不敲門，一推便向裏走。迎面一個人正向外出，看見她倒退了三四 
步，《本白淨的臉兒，變得更像一張無光的祖粉紙。 

「白先生，大當家的要我去看妳〇 J 

「——」白玉薇沒有吭聲，庚戚的一雙眼，如閃電般掠過對方的面兒，對方的手指，對方的 
膝菝，對方的脚跟，然後朝西廂房一指： 
r 你到對面房裏等我。.！ 

「是！」 

對方忙鞠躬，走路時左腿一 0 M 顚，到了院裏杻頭來一看白玉薇正盯着他，他忙囘過頭去， 
奔跑似的到西廂房，瞄進門捽了一校，爬起來，把門掩上。 

白玉薇沒有進東廂房的套間，移步至內院過道，招手要小黑子把二光败找來。 

二光頭來了，白玉薇的小阻向西廂房一睽： 

「他來了多久了？」 
r 剛到。」 
r 沒再出寨子？」 

「沒。」 

「找幾個人*住他！」 




• 449 • 松花江畔 


i!.J 

二光頭平時做事，如同張飛請客，大叫大114喝的。這次却檐 «• 而边速的派了幾個人，**起 
來守住西廂房。 

白玉薇看他安置好了， 才囘到 東廂房 向大宵 龍誚安。大靑痛坐在炕上，圍着被子，滿臉的笑 

*: 

「我要四至兒去見妳，見過了嗎？」 

「見過了。」白玉薇自自然然的坐在坑沿上。 

「這孩子——道孩子，」大靑龍激動的顫着下巴：「這孩子眞有出息，他有沒有和妳脫？」 
r 脫啥？ j 白玉薇玩弄嫌梢子0 
「這孩子就道點好，不愛53能。」 

「他是很能。」 

r 對！你沒看走眼。上次去救王二虎，他掛了彩，機*的拥過人家的睫®。孩子長得俊，嘴 
又甜，那家人家猫藏他不算，還給他治傷，又想把闉女嫁給他，他……」 

r 老三呢？ j 大靑龍述說四至兒的過去，正聊得起勁，白玉薇却打岔，問起老三。 

I — 老三，吹！」大靑龍的笑容消逝了： r 老三傻了點，到 了郭爾羅斯前旗， 到*打 M 四至 
兒，被®三成捉到，給則了。四至兕聽到消息哭得死去活來，想到兩人是生死患難之交，要去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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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。還是那家人家的老頭子，看勸他沒有用，狠了狠心把他綑在牀上三天三夜，他哭了三天三 
夜，飯也不吃，水也不喝。老頭兒感動的不得了，自己又不敢出面，怕追査到四至兒，只有託善 
堂的親友，把老三給火化了，喏！」大哲權用手一指枕邊的黄包袱，極其悲 i < 的：「道就是四至 
兒帶囘來老三的骨灰。」 

r ——」白玉薇賭了，連黄包袱看都沒看一眼0 

「四至兒道次囘來，我又是傷心，又是高興。傷心老三落了個沒慘下場，商興四至兒逃了囘 
來。寃有頭，債有主，貧三成，王江海這樣使狠，只要我大竹協有 ーロ氣，氣就出在他身上。」 
「對！寃有頭，債有主。」白玉薇以比冰還冷，比刀還利的 S 調重 S 這兩句話。並且點點 
頭： r 喝，四至兒這幾個月，是不是都湛在郭爾羅斯前旅？」 

r 沒有，」提到四至兒，大靑龍又欣愉起來•.「這孩子有腦筋，他欠人家救命之恩，想來日 
圖報。打定主您不娶他家的閨女。因由是幹這一行，不能拖家帶眷，不能躭誤人家女孩子下半较 
子。」火背龍越說越起勁：「他傷口剐好一點，便央求老頭兒，在深更半夜用大車送囘自己的老 
家 r 七家子 j 。」 

「爲哈不來找我們？.」 

「他怕拖累我們，知道我的傷勢沒有好，不能再加一個 r 傷號 j ，行動更加不方便。—是 
四至兒和別人不同的地方，」大靑龍歲數不大，因爲白鬍子多，愛像老頭兒撚着鬍鬚：「道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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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成，沒有白疼他。」 

「成！」 白玉 薇 又點點頭： r 眞成！ 」 

r 老妹子，」大靑能突然一征..「喂！聽妳的口氣有點不對碴啊，是不是信不過四至兒？」 
「信 I 得 I 過！」 

「 r 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 j 我肚子裏沒有灌墨汁，這兩句文縐縐的詞兒記得淸淸楚楚。人 
家孩子腿上帶傷，提了老三的骨灰，跑到劉家离舖，跑乾安大資，跑柳條通，找了半個多月，記 
起過去曾在此地落脚，才尋到這褢，也够難爲他了。老妹子，不信，妳斑査他腿上的傷。」 

「大哥，談經驗閱歷你比我多，不會看走眼。四至兒是你跟前的，我信得過，半點疑心也沒 
有。」 

r 唉！ 道 就是緣份。咱們交情不同，我說寅話，妳不在 意， 也不會寒心。跟我的人，多的時 
候上千，現在也有百 + P 子。我就是喜歡這孩子，四至兒也的確討人喜歡，親生親養的兒子也沒 
有他孝順。也許我病得久了，也許我不是二十歲的小夥子，道幾個月見不到他，又 聽 說四至兒 r 
扎 j 了自己，不知有多難受，我爲他掉過眼淚，我託你到處採踗，你們一直沒有消息……不是埋 
怨啊。.一大 W 龍，： HI 慰的：「總算囘來了，可惜的少了個老三，人，難事寧周全，有四至兒，我也 
滿足 了。」 

說到這裏，他热切的辖望 .3 玉概，白玉薇背對證他，臉朝向宙外，望着幽暗的院落•還有西 



松此江畔 • 452 • 


廂房。 

大靑镰了解白玉薇的睥氣古怪，常常用背對瞼兒講話，並不在*:，繼績說： 

「我得好好的埋葬老三，要他們拾我到坑邊，那怕抓把土放在棺材上，也得毚道份心*;。老 
■三，性子急，脾氣想，對我可是忠心耿耿！」 

「這囘話說對了，老三眞是忠心耿耿。」白玉概囘過頭來了，提及老三，木然的臉上透出哀 

傷。 

「老三！ J 大 IMS 傷心的換着黄包袱。 
r 大哿， j 白玉薇伸出手：「把骨灰 E 子給我吧。」 

「先放在我 W 裏，我有些話要對老三說。」 

「不用說了，老三都清楚。」白玉薇的手仍停在那裏沒縮囘去：「匣子還是給我，我來安 
排。」 

「我——我明白，」大宵龍把匣子遞過去：「妳是怕我看了傷心，現在就託付給妳，得想盡 
辦法，厚厚的安葬他啊 ！ J 

「——」白玉薇一隻手接過匣子。 
r 老妹子，記要厚葬。」 

「——」白玉薇站起來，向外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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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老妹子，你叫四至兒到我逭裏來，我！ w # 話問他。還有，別嫌我嗜®，對老三，一定派人 
出去 H 好棺材，好！！衣，找匠人，雖是骨灰，一點也別馬虎。」 

r 1」毎句話白玉薇都 n 見了，她提了骨灰1®子繼績向外走，到了院子裏，手兒一棰，把 
骨灰 ffi 子丟進年久失侈的奥荷花池裏。 

接着她推開西廂房門，二光顆緊索的隨在她身後〇四至兒一两一麻迎 
「白先生，好久沒 t 您，我給您碴頭啦！」雙睡艱難的跪下去，碹了個*骐。 

白玉薇沒叫他起身，他自己爬起來，一拐一痛的又打了個千兒： 

「白先生，伽疫有吩咐吧？ j 一雙秀 ■ 的大眼，滴灌溜的轉： r 要是沒有吩咐，我到大當家 
的那裏去啦！」 

「大當家的叫四至兒。」小黑子跑進來說。 

「白先生我走啦？」四至兒鞠了躬，抽脚向外走。 

「等等！」白玉薇聲蒯緩慢的叫住他0 

r 大當家的叫我啊，」天不熱，四至兒的額角有汗水： r 一會我再来。 j 又拿腿想走。 

「我叫你等等。」 

白玉薇銳話的尾音未落，二光頭已將身子擋住去路。 
r 沒有别的，」白玉薇仍坐在那裏，文靜的脫.•「我**§傷口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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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謝謝白先生的關懐，」四至兒如釋重負的挽起样脚：「巳經好了啊。」 

神脚挽起來，露出比嫩锅遝要白晶的一隻腿，沒有黑長的汗毛，肌肉勻挺，西洋女娃兒也沒 
有這麼美的腿，裤管再向上捲，露出膝蓋兒，蓋甘不大，肉層也不厚，更顯得整條腿兒筆直。 

四至兒雄績向上捲，在離大腿根有三四寸，肉最厚最多的地方，有一傷口，上面還裹了紗 
布，紗布外面有着血潰。 

「道末久了，傷口還沒好？」白玉薇問。 

「打受傷，便找不到好的铁打損傷大夫和洋大夫，都用的土方兒。」四至兕苦兮兮的說。 
「合口 了？」 

r 沒有。」四至兒低下頭，嘴唇蠕動着，聲音細細的：「像我道個歲數，受傷不容易今 
po J 

「咬！ J 二光頭聰了，差點笑出聲0 
「年紀輕，應當好得快啊，那是啥原因？」 

「白先生，在妳面前我說不出口。」四至兒的脖子梗兒軟了。 

「二當家的，不用問啦。 J 11光頭板起面孔說。 

「好，不間就不問，」白玉概用手一指二光頭： r 你把紗布揭開，我看看。」 

「疼啊！ t_ 四至兒用手»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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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孬楢。」二光頭一巳掌把他的手打開，用カー撕紗布，傷口沒有結疤，靠腿後肉横穿了個 
透明的窟窿，沒傷着筋骨，血湧出來，相當鮮泜，沒有汚血塊子。 

四至兒忍疼站在那兒，二光頭却囘頭望 着白玉秘的表惝。 e 玉概向他又！ 啕嘴 ，二光頭兩手 
快速的向四至兒脅下 I 抄，一技小馬牌手槍到了手典。 

「把他帶到前院去吧 C 」白玉薇輕®吩咐〇 

「我要見大—— J 四至兒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二光頭用手ぬ住他的嘴。 

四至兒也許急了，狠狠的咬了二光頭 一口， 二 光頭皮厚不在乎， 手抵 得更緊，故 慈 裝着很疼 
的樣兒： 

「拂！ 彿！完全 是娘們下作把勢呢 ！」 

接着上來了 r 老套筒」「半瓶醋」幾個較大的小伙 子， 扯路膊 拉腿，把四至兒搗弄到前院， 
二 光頭指揮他們： 

「捆在馬樁 子上！」 

「道_ 道 ^^啥？」！鬆手四至兒便大喊起來：「大當家的，他們炊侮我啊！」 

半 瓶 ( W 掏出一條歧毛巾，要向他嘴孩塞。二光頭在一旁搖搖 手。 
「深宅大院落，崁诵蛀不見，小子有力氣，讓他使勁呤呼吧。」 

四至兒拚命嘁了 一 ！ S ,肴®一 點 frl 處也沒右"非但大背傀病得爬不起來，根本就聽不見，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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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 派人來鼇0 

道時節除了有亊和睡槲覺的人們之外画在他周 Is 有七八+個人。七八十個人有七八十張不同 
的面孔，有的氣得臉色發靑，有的眼珠子幾乎掛在眶子外面，有的斜葙嘴角扯出一條刀疤似的弧 
線，有的咬着牙齒冷笑發出森人的白光……。在這些人當中，唯有二光頭和善，對他笑職随的。 

二光頭的笑容四至兒最淸楚，平素對夥計們愛吹 m 子瞪眼，展示他當頭目的威風，其中有嚴 
厲如兄長般的關懷之情。對待仇人，他緦是一張笑臉，笑得敢甜的時候，也是他折騰人的點子最 
多的時候。四至兒 渾身 開始 冒 冷汗，淚水在眼眶中打滾，他强自鎭定： 
r 你——你們不該 拿 我窮開心啊！」 

「 I 」七八+個人，沒有任何反應。 

「這種玩笑，起個頭就行了，我腿上有傷，受不了' 1 ?:!」 

「——」有人的視線，投向那條雪白粉嫩腿。 

「再不放我，我可 1i 啦！」 

「小除長，」老套简 槲 洋洋的開了腔：「你保了，敢給我咬 一截 子？|_ 
r 哈！」這囘有了反應，大多數的人笑了。 

「你 —— 你叫我啥？」四至兒的臌色又變成粗粉紙。膝 m 開始打哆嗦。 

「叫你小隊長啊，這下子再立大功，囘去定是郭阑運斯 Bii 旗保衢團 的 圃總了 C ? J 半瓶船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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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 •的0 

「龕你娘，」小黑子速 膠 東家癤括都 II 出来：「這種好寧那會 輪 到他。賀三成、王江海不過 

是個隊長。」 

r 沒有名，嫌拉巴子的有利也好啊。」老套简湊過去：「小犟乖，道囘來收拾我們的腦袋瓜 
子，啥價錢？咱爺們處得不賴，分兩個子兒，先給我花^^樣？」 
r 1」四至兒的頭突然低下來，一聲不«。 

「別裝薛嘛。」老套简褲起他的大分頭，向上提，四至兒** ©k 水。 

「我——我嗚嗚……」四至兒放聲哭起來：「你_か_你們說的我都不懂，盡——東 
1枉好人……嗚嗚……」 

「明！明！」又是半瓶酷：「老套筒啊，別問啦，你沒 看 人家孩子哭得多傷心，」接着又學 
四至兒的哭腔，揑 l 子哼小嗓：「盡宠枉好人……嗚嗚……」 

又是一陣 爆 S 性的大笑，在失聲中，白玉薇出來了。大家看見她，笑聲渐渐消逝。 

她要老套筒撤來一張椅子，坐下來。面部仍像往常一樣，平平板板，沒有任何表情。 

「白先生，他們故意整我，求求您主持公道。」四至兒又是哭，又是點頭。如果不是緬在馬 
禧子上，早已下跪 破 *頭 

白玉 薇 冷冷的1,他脫的什麽？似乎都沒有 K 進耳朶 裏 去， * 起手向二光隳一招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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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你來問 ！J 
r 怎麽問法？」 

「糊途！」 

r 是！」 

二光頭收起笑臉，一本正經的點了一下頭。然後 711 到四至兒身邊，拍拍他的肩頭，和和氣氣 
的說： 

「老疙瘩，這幾年擺 r 香堂|_都是二當家的執法，這次二當家的看得起我，我也是初學乍 
練，問得不在行，你多包涵着點。 J 突然臉色一沉：「老疙瘩，咱們砑兒在I起，不是一年半載 
啦。你知道我的脾氣，喜歡乾脆， ® 怕嘮叨。問哈，你照货說，別兜圈子耗力氣。 J 

二光联說完了，煞柯介事的，抽出掖在紮腰上的手巾，擦了捺禿頭和大«臉，臉上的笑容 V . 
茲出來了。 

r 哈時候你和姓焚的姓王的，兩個忘八羔子搭上線？」 

「根本沒有，盡寃任人。」四至兒的哭聲，比二光頭的問話聲，還要大幾倍。 

「運有，你除了捎信給他們，埋伏人打大當家的黑检以外。大當浚的裝彩「蹄天」，你又通 
風，說他通活着。破壤了整個報仇的計劃。等到二當家的去剿他們的 r 窖子 j 救王二虎，你來不 
及報13，半路裹在營門口，把衞兵放走，招來『黑杓子4收拾我們……我 看： iri 筆賬，就 先結到 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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裏，^#個*在價，一共得了多少好處？」 

r 寃枉啊，天大的寃枉啊！寃枉啊……」四至兒哭的聲苷非但大，而且^!長聲沒個完。存 
心拖延時間。 

「你們看有多好笑，」二光頭仍不動肝火：「沒上刑，他就叫青天大老爺寃枉啦。」他指指 
老套筒： r 你過去，整治整治那張嘴，恐怕二當家的也不愛聽，男人扯娘們腔。」 

老套简過去，人大 一 號，手也比平常人大一號。對準四至兒的嘴巴，左右開弓的畐起來。越 
ゎ越氣，不到十幾下，四至兒的被兒又紅又胖。血像自來水向外淌，並發出嗚嗚聲，哭》和說話 
沒有剛才淸楚，彷彿嘴裏含了塊山藥蛋，吱哎唔嗜抗睡.•「打死人了！打死人了—こ 
r 算啦！」 

二光頭話停止，老套简怕下次沒有他的份，又多打了三四下。然拍巴掌，彷彿手上沾了 
髒東西。 

「好啦！算我們這一羣渾球，寃任你這個天底下頭等大好人，爲啥平白的賀三成 f 個小除 
長幹，不給老套简，不給半瓶醋，是不是他們沒你長得俊巴。嗯？」 

「我——我 —— 們兄弟一場，你這 I 道^罾我 ...... 」四至兒哭哭啼啼，發牖的嘴巴却很硬 

的脫■•「人要臉，樹要皮，人爭 一口氣，佛爭一城香。我有啥過節犯到你們手裏，老向我腦門子 
抹巴巴(郎#便〕，咱姓王的不想活啦！活着太沒有意思了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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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誰說沒有蕭思，有意思透啦，你小子算是走？路，爲啥不去唱蹦蹦戲，簡直糟塌人才 
嘛！」 

二光頭走了過去，四至兒想向後躱，可是背後綑了個柱子勳不得，但二光联仍酱很溫和， 
不動手，繼績間道： 

「你那份塞亊肥不肥啊？」 

「眼見是寅，耳 H 是虚，」四至兒不哭了，非常® s 地說： r 大當家的，二當家的§賢 
明，不會聽着風躭是雨。」 

「射！咱們當家管事的都賢明，就是我少個心眼是糊绝蛋。很抱歉，你不該落在我手裏，一 
切只有認倒薄。」 

「我不是道個*;思，怎麽敢批砰您三掌禰，小 II 子大龜孫才幹那個小除長。」 

「你少灌迷湯，也甭發誓，神 S 鳜得替你記賬，也許別的小舅子沒幹小除畏，你道個小 P 子 
幹定了。」二光理笑得嘴巴快要到耳朶邊。 

「人授物授呢 ？ j 

「有啊•前郭旗開煎餅舖的趙宗之，大車店的二馬虎啊 . 他們都1混得不賴，觭着高 

頭大馬，天天在蘭香«『開》子』，所有娘們都包下來。我聽到道消患，帶了弟兄，去|*«片 
J , 你不够意思，怕 K A 道 羣窮 哈哈，灌啦！ J 


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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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光顋#上鼸有关容，聲調却越來越高吭，七八十個人，一百多隻眼睛-=變成利腑，於向四 
至兒的胸前。恨不得把四至兒的心射成馬蜂*,肉刴成炸明滷子。 

r 老趙頭呢？二馬虎呢？」四至兒並不服輪.•「你把他們找出來咱們三曹»案。」 

「好小子，你知遒他們不在道裏，才嘴硬 。* H ,你小子還不移 B ,爲啥不把道些嫌伙收 
拾了。大槪不住人家的把柄，其實你收拾了他們公道自在人心，§不了今天。嗯？」二光 
职酤點頭，以稱許的 P 吻說..「我不能小看你，老疙瘩，你是個人物，對付老三倒下得了狠 
手。」 

r 老三——」四至兒又大叫起來： r 你 gk 是血口噴人，我爲老三曾三天三夜哭得啞了嗓 
子，沒吃一口飯，费了很大的助，才弄到那匣骨灰。孝子似的背着到«找你們，毎天早晚再忙再 
累，都»三柱香。自信咱對得起朋友，千首«語締一句，你空口無》，我有骨灰こ 

「算你小子口才好，我是空口無》，你把老三絪起來丢在江裏艄了魚，向那裏找|©據？不銪 
你是很够朋友，」 二 光頭笑不出来了. . r 老三*一直照料你，你和他有多大 *靄， 下道種毒手？ 
你們這夥人不談了，大當家的怎麽對持你，§不间你的心*處處想要他的命，不過是爲了幾個 
奥錢。姓王的，你換換良心看，把他老人家折瞬得死不死，活不活的躺在炕上，你還是人啊？艱 
道你的良心叫狗吃了？ . 」 

二光頭激動得眼圈，突然成了半組狀態，對四至兒幸打足踢起來，邊打邊喊： 





松花江畔 • 462 - 


「小雜種，你那良心呢？掏出来給老爺子我看 *…… j 

許多圍上去，有的關始動手打，有的遞袷—光頭一把刀子，想®看四至兒胸腔中，那顆心是 

紅的還是黑的， 

「住手！」 

白玉薇站起來，第一次用尖厲的®音喊大家，居然鎭住了，除二光頭像個 ft 子 a 在那裏用勁 
的殿打以外， - m 有的人都停了手 

「老套简，小黑子，把三當家的弄走！」 

老套简和小黑子上去，別看二光頭個子不高，發起牛勁，兩個小伙子通#了不少手脚，又抱 
又拖的才脫離現場，二光頭一面掙扎，一面喊叫，一面搖動手中的尖刀.. 

「我要看®這小子，有沒有良心？你們別拉我，再拉我，我可惱了，我要31你們祖宗八代啦 


就是道樣吵吵鬧鬧被拖走了，白玉薇又坐下來，望着所有的人： 

「二光頭是個糊途蛋，挖開四至兒的胸瞠，也找不到心，別说是良心了。」白玉薇輕描淡寫 

的說。 

四至兒被剛才的一頓打，有呰昏迷，一眹說要開 gt 破肚，求生的潛 *» 使他淸醒過來，傾盡 
所有的力氣，大呼小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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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白先生，你是明白人，我受傷不是假的啊，我 i 了虧心 亊 ，有五十個腦袋也不敢囘来。 
求求你，再 派 人菊前 郭旗 去査一査，要是我眞犯了鍺，我領 r 規矩 j 。」 

r —— 」白玉薇沒說什麽，站起來，從附近一位年輕人所持的馬槍中，抽出槍探條。走到四 
至兒 身邊 ，用 Ml 採條在 傷口 上穿過去，一往無阻，四至兒大叫一聲，差點痛得*了過去。 

「各位，」白玉薇搖動着鮮血淋浦的槍「我沒掛過彩，你們當中不少。槍傷治了三四 
個月，*不是道穩樣子都全淸楚，我不頃多說，」她用探條指指四至兒的鼻子：「你也別充能再 
明叨 OJ 

「白先生，」四至兒忍 着 疼又說： r 看樣子，大夥是安擺好架式收拾我，就是要我死，也逃 
不了。只求見見大當家的〇」 
r 不行！」 

S 佃信。」 

r 不行！」白玉薇斬！！ 被 期的囘答，然後仍用平時話家常的聲讕：「你的亊，大當家的一直 
都不知道，爲什麽，你也許明白。他可以受一千一萬人的 願， 你騙他 I 次躭濶不住。別說 還處處 
和別人連起手來，要他的命 了。 大當家 的不該太信任你，被一個*貼心的 人， 來個漉 裏 反，太慘 
了。」 

「求求你，我只想再見他老人家一面。」四至兒§謀求道 TT -- 練生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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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要大當家的活 着， 不能叫你把他氣死！」 

「我——我還有秘密要對他說。」四至兒；^得眼球子充血，仍 S 活啲骨碌碌亂轉。 

「向二當家的銳也是一樣。 J 老套筒不知什麽時候囘來了，站在白玉薇背後。 

「白先生，也許我過去走銪一步，請原諒我年輕，不懂亊。道次囘來，是存心將功折罪。我 
有個天大的好消息，得在大當家二當家兩人當面說，別人不能联！」 

「別聽他的！」 

「放狗屁！」 

大夥兒又吼叫起來。白玉薇用探條再指指四至兒 .. 

「你以爲道裏的人都迷糊，一騙再騙，就是再糊淦的人也着你敎聰明了。」 

白玉薇沉思了一會，緩緩的踱着步子： 

「當初我一見你，就*得不可靠，太活太8缺少憨厚助兒。所以大當家的 r 掛彩 j 之後，他 
要你陪他到前郭旗，我却派了老三。當時還不知道你道麽厲窖，也許是大當家的洪福，要不然別 
說治傷，恐怕他的聪袋瓜子，早 EII 成了你的金山銀山。」 

白玉薇又來囘》了兩步，帶有惋惜意味，搖搖頭： 

「看来*去，你還是儼，我派出三四撥人，到處找你，你脱 a 得很好，巳經多活了三四個 
月。是不是活够了？邋是道囘價錢大非出馬不可？恐怕不只姓王姓焚的出錢，大概油 M 子家裏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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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佐木也湊了份子，又使 1r> 動 了心。 # V 還眞行，長着一副 狼狗鼻 子•很庆使找到這 裏， 可憐這一 
回：到金山銀山了。」 

所有的人又^始磨拳擦掌•那氣勢，只要白玉薇打個手勢，他們含把四至兒撕成一片片， '£ 

豆腐渣兒嚼0 

r 唉！有兩句鼓詞兒，你大概聽說害的唱過。」白玉薇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中擠出来：「我 
遘是 r 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漱無門自來投 j !」 

四 

月亮像發了祀的小薄荷餅，又掛在天際。 

的前院靜下來了，只有拴馬祜子上姻着四至兒。 a 有 I 個守術，站得遠逮的吸着香煙。 
溱淒浓涼的月色，把守術的身影兒拉得長長的。幾乎接觸到四至兒的脚，煙味也淡淡的飄菡 
過來。 

四至兒想吸口煙，想喝 U 水，想吃口皈。但，不敢張 嘴 請求。不管張王李趙當守衢，只要他 
一 開口， 過來不是一頓「鍋貼」，就是 r 扛燒肘 子」。 

仰頭* 着 天_的那個薄荷餅兒 ，麻線—断 了掉在嘴 裹有多 好，那怕只 够塞塞 牙»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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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唉！«難說，三天前夜裏，嫌一盌冰糖肘子不够爛，倒給狼狗吃了。如今眞是現世報，連 
一盌商梁米飯，都吃不到。」四至兒想到道裏，_了 一ロ ロ水，嘆了一陣子氣， . 

四至兒渾身痛辂，動一動便如同錐子辄，刀子挖。不動則兩條腿又酸又麻。往常也曾參加折 
騰人，%得很過船，沒想到今天輪到自己。 

「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」。四至兒認爲人跟錢沒有仇，財神爺到了大門口，那有推出去的道 
理。今天壞亊，非貪財之過。銪在當初沒有收拾趙宗之、二馬虎0 

他想來想去，當初在郭爾羅斯前旗得意的時候， 並 沒有看見這兩個寶凤 。 他們 一定是躲 在！！ 
角，躱在門縫後面注視。那個時節，眞是被財氣和美色迷了心竅，忘記了當地還有大靑葡一夥同 
鄕，一夥朋友。 

四至兒现在一切希望，寄託在五天以後，如果能活過五天。大隊人馬一定找了來。來時曾開 
了大胄 描 + 幾個下®, ISI 囘窩子也是其中之一,只要王隊長、1 X 隊長，在別處得不到信息，定會 
同農安縣保衞團來査剿。 

——當初以爲對老三處置得很妥當，人不知鬼不覺。 a 有在前郭旗得手後，只停了四五天， 
沒敢戀梭，便带了錢去長春、哈爾演充闊少。這些地方大靑龍沒有眼線，打算平平安安過它幾年， 
不想錢不抵用，幾個月便光了。 

—— 就在這個時節，接到 K 三成的惙，說是一批 E 大的霣資，做成了足够花 liz 子的。臨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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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曾仔細安排，腿上挟了：槍，滿以爲前面掩蓋得啟密，後面又对大 » v 褪撙腰，足可以在五六天 
內不 K 馬脚，那知道這個娘們是條狐独。 

想到道裏，四至兒感到•才根子^瘕。现在越想越览得該殺的人太多了。常初 L-J 家 Its 大 m 殺， 
爲哈 m 單留了這條禍根—…… 

他悲傷的 i 的望望前院的大赶，看到裏面有三四恭馬燈，人頭亂動，不用問，大夥在商& 
审，定與小命有關，看樣子是拖不過五天以後。 

如果很快執法，四至兒覺得太不公平，沒有風圯光光開 r 香堂 j ，便定了罪，而且他們所問 
的罪名，沒有一件承認過，難道他們不按規矩，要亂來。要是大1能够行動，定不會這麽馬虎 
—！！ 四至 M 深惑一代不如！代，小白蛇到底是地上爬的妖怪，那能比大 ff 龍在天上翻 SS 雨。 

火衂裹有人出來了，又是二光頭領頭兒。四至兒閉上眼#着「這囘可眞间姥姥家了」。他又 
惦記着長春市%，日本酒館「旭星」的春子，一定還哭哭啼啼，等着囘去團11呢，看樣子得下梁 
子了。 

_的人，並沒有用刀子則或給他一顆衞生丸。 nil 是把他解開，^子 1 SS 他站不住摔在地 
上，立卽被扶起來。一絲欣悅閃過四至兒的腦際，他弄淸¥，定有人向大 i 通風 SWS 3 ,大靑 
能發了脾氣，這就是大當家的珙風，不管有理沒理，說了算歡，誰也不敢違犯。 

生命已握在自己手«了，四至兒却覺得身上的痛楚反而加深了。忍不住哼哼唧卿，拂拂連 




松花江畔 • 468 • 


聲。 

架他的人，很有點腕力，他乾脆兩脚不着地，省得一移動脚步，扯得傷口疼0 
「二爺， J 四至兒因爲死不了，不得不向二光頭打個招呼：「是不是去看大當家的啊 ？ J 
r ——」二光頭沒吭®。 

「二爺，我說的一點也不假，」四至兒聲調不高，却透出得浼：「沒犯錯兒的人，不能胡 
整，尤其是對自己苺們。你說對不對？」 

「——」二光頭仍雋沒有開腔，踉在背後。 

「二爺幹啥事，不在行是不行的！」四至兒見他不講話，等於理屈，開始敎訓二光頭：「別 
着你是個頭目，我可是在大當家的跟前，常看他老人家行亊兒，絰驗閱歴並不差。」 

「嘿！魄！ J 二光頭有了反應，笑了。 

「二爺，我就討厭你关，聽着渾身起鷄皮疙瘩。以後你還是該笑的時候笑，該哭的時候哭， 
該光火的時候光火，別天天陰陽怪氣的。」 

「是！」聽二光頭的聲音還在笑：「老疙瘩，眞對不住啊！」 

「沒關係，我不會在大當家的面前說半句壊話，別看咱年紀不大，是君子不是小人〇 J 
相談之間，已經到了大豳，白玉薇坐在當中，四至兒！怔： 

「不到後院嗎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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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裏也是 I 様。」二光期說。 

r ——」四至兒一想，旣然大靑葡吩咐下來，小白蛇也沒有多大咒唸，定下心來，並不在 

乎。 

他* IK 進大 K ,才看淸楚，除了三四盞馬燈之外，當中還生了一大堆火，麂的全是舊家具破 
木料0 

火光熊熊，光影閃 H 眺動映照到毎張險上，靑一塊，扛一塊，彝子眼蹐也* i 了樣。四至兒今 
天才發覺，道些人一個比一個醜 E ,一個比一個兜惡。當初眞是香了頭，同道 S 鬼怪結夥。 

看樣子，兇像必遭横死。只要再過五天，一個也跑不掉，暴尻在郊野供老鷹。 

四至兒想笑，要笑就像二光頭那種笑法，不笑則己， I 笑§人受的。但很遺憾，身上到® 
是傷痕，再高興也笑不出來0 

架他進來的人， K 他在白玉薇面前站定，白玉薇仍是平平淡淡的望 f : 

「四至兒儘管放心，不會殺你，你對我們有用處〇 J 

「二當家的，只管吩咐，我豁上小命報答您。」四至兒樣子很恭順，內心却充滿了厭1 

恨。 

r 不必豁上小命，你的命！^錢，我#重用你……」 

白玉薇正要說下去，內院的護術來說，大當家的請她，白玉薇站起來，四至兒忍着疼痛跟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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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，央求道， 

「白先生，我想去*大當，的。」 

「別 tfs , J 白玉薇要他留下來.，「還有點小事，二光頭會吩咐你。」 

白玉薇沒有再看四至兒一眼，帶着四個随身衞護到後院去了。 

四至兒見白玉薇去後院，更加定心。相信剛才所想的一點也不假。大靑 ISK - 放心才找白玉薇 
去再交待，不准難爲他。 

四至兒現在有恃無恐，別看二光頭當過管錢的「三掌櫊」，現在被小白蛇脚成 「 f 」 ，幹 
的都是有椹有勢的「差事」，他平時仍沒把二光頭放在眼裘，再加上二光頭曾收拾過他，輕現與 
恨意形成他的自大，者着二光頭那穎光禿禿的腦袋瓜子都不舒服。故1:的不辦規矩不按疆貌，大 
換大樣一辆一點的到火堆旁，一屁股坐在白玉薇的椅子上。 

「列位，對不住啊，我腿上有傷，站不稼 。 J 
「不，老疙瘩，你坐對啦！ J 二光頭笑喀喀的說。 

「 ij 要不耍譲你啊？」四至兒向二光頭翻了個白眼。 

「甭客氣，」二光頭有承受白眼的雅興，又哈哈大笑起來： r 你看，這大隐裏沒有第二把金 
交椅，二當家的一走，除了資客，誰也不敢挨屁股。」 

是挑眼，脫某越了 II 法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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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沒有道個斗脚。」二光頭向四至兒供拱手：「你現在是道 》 的 費 客。」 

「不敢當。」四至兒故葸把頭抬起來，望着新^的茅草房頂。 

他的嗅覺似乎特別強敏，忽然聞到滿 鼻 子煙草香，囘手在附近一位伙伴的嘴上想來個「伸手 
牌」，誰知對方向後退。」一步換了個空，心中非常氣惱。 

「 f 吶，把 r 老刀牌 j 香煙拿來，供奉貴客。」 

二光頭吩咐下來，沒有人去拿煙，反而笑 1 ®喀的亂笑。四至兒更加沒趣，滿是傷痕的小臉， 
掛了陰«: 

r 嘿！你嘴上積點德成不成？什麽 r 貴客貴客 j 的，老是損人。」 

「何必謙虚呢，」二光頭一個勁的笑：「誰不知道你是名人，郭阑羅斯前旗保衞團的王小除 
長。」 

「二光頭，你再胡說，別怨我拥臉！」四至兒將椅子拍一拍。從沒見過這槌死瞼皮，到這個 
節骨眼還不認雉。 

「小除長，大小你是個官，咱是鬍匪的小8■紙催 J 。大人不見小人後，我得好好的招待你 c 
哈哈！哈哈 .. 

二光頭仰面大笑特笑，笑得滿屋都是巨大的迴音。 

笑聲使四至兒突然發呆了，二光頭一個勁的笑，並不是好兆頭。他正在思索間，二光頭笑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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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一敝供重 M > 情， 四至兒才放了心。 

「四至兒，你還有格 S 8 說*?」二光頭 I 本正班的間。 
r 你問道，啥*思？」四至兒的險色變了 0 
「要不說，沒機會啦 0 J 
「要 —— 要……」四至兒的舌頭開始打結。 

「放心， J 二光頭拍拍他的背..「二當家的吩咐過，不要你的命0」 

「爲啥老是說話嚇抗人。」四至兒口豳有點撤嫌。但氣勢巳沒刚才旺盛。 
r 不是嚇抗，是實情。」 

「不一I!」 

「馬上你就 hh 。」 

二光頭一招手，四§上來，又用«子把四至兒綑在太®*子上0 
「道1 0 _」四至兒完全弄# f 了，並不是想像的那末如黧， M 在面前的情形3多吉少 . 
渾身哆嗦起來，連太師椅都帶得抖動。 

老套简過來了，仍是那種似睡非睡懶洋洋的助兒。雙手捧了個破抽屜匣子，四至兒向裏一 
望，其中有匕手、錐子、剪刀、槍探條……像是刑具，但缺少一條老虎凳，和四五^ヰ頭磚。 
「你—^們要用刑啊？咱沒犯規，沒一^啥招的！」四至兒又 It 着嗓門嚷起來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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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 囘不要你的口供，也不必認鍺。」一一光頭热呼呼的拍拍他的 屑肋： 「咱 們相處 一場，再 
問你一句，有什麽至親好友，有什麽賒欠瓜葛，只管說出來，定有照 應。」 

「 I 」四至兒苷背一陣一陣的抽冷氣，脖兒梗發涼發木，禁不住向後仰和翻白眼0 
r 老疙癟 ，看 樣兒，你是沒有話留 了。」二 光頭離開四至兒的身旁，手兒一招，笑着說 ： r 
伙計們 r 廢了他 j 1」 

四至兒沒有注*到小黑子早 E 站在椅子背後，二光頭的話尾剛落，他 便舉起 斧子，擦！擦！ 
兩下子。四至兒的兩隻手，八個指頭，齊着手掌斷掉，掉在火堆 裏。 四至兒痛得大叫一聲晕過 
去。 手掌 只剩下兩隻大拇指在痙孿。 

落 在火堆 典 的手指，沒有多久，便 傅 出一陣 難聞 的 焦臭。 

白玉 薇 道時囘來了，站在一邊，冷冷的望着。四至兒停了半袋 煙 的功夫，才睡醒過來，一 除 
汗，！ 驗淚 ，由低吟，漸漸變或呼疼與尖叫，最後終於張大了眼睛，望 着 白玉 薇 哭道： 

「白先生，大當家的眞不管我啦？」 

「 IJ 白玉 薇 沒有答覆，沒有表情0 

「白先生，只了我，我會吿訴妳白家屯的秘密。」®滿淚水的雙瞳，又在眼眶子裏轉 

動。 

「—— J 白玉 薇眉毛微 » I 挑，又 恢復到平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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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那是妳家的血海寃仇啊！知道内情的人並不多，我是 一 個。只要妳鐃了我，白先生，二當 

家 的’求裘こ 

所有的人，都 望着 白玉 薇， 白玉薇的外表，仍酹止的像 古潭像 化石。 

「怎麽 揉？」 二 光頭等着動手，有點不耐 煩。 

「白先生！」四至兒一看急了，犬®嚷着：「殺——殺妳全家的人，就是^:最好的大… 

…」 

「——」未等四至兒話說完，白玉薇用力抨過去一耳光，打得四至兒晕頭轉向。所有馬燈這 
時都舉商了，火准加了木料也更旺 了。 老套简、半瓶醋，在白玉薇示想 下， 槪續動手。 

這 S 人動作熟練，下手又穩又快， 四至兒 上半身成了個血 人。 

「水 呢？」 二光頭大叫一 聲。 
f 來啦 ！ J 

小黑子提來一大桶水，對準四至兒潑過去，血被沖涮去了不少，可是火堆也被 液熄了 一大 
半，房中頓時暗下來。 

四至兒醒了，這次像狼號。 

現在他只有半截舌頭， 無法說出大 W 龍 這！ 夥的去向。他沒有了眼睛，再 也 看不淸被他安排 
在生死簿 t 的伙伴。他沒有耳膜，無法臃到被 指 * 成 恥笑。他沒有 手指，難以提筆，亂畫 一張回 



辞子的草圖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無法向賀ーニ成、王 a 海逝功當 r 扯線兒的 j 來 r 抄窩子』了。 
小黑幾個人七手八脚，解開綑在椅子上的繩索。 

「備馬！」二光頭又叫。 

「早1好了。 j 大廳外面，有人囘答。 

「 r 海葉子. s (郎信)呢？ j 白玉薇問。 

「在我懷袠啦！」半瓶醋拍拍衣服口袋，恭敬的囘答。 

「小心別丟了。」二光頭的大手，按着半瓶醋的;?]頭： r 你和我一樣，斗大的字認識一難 
蜜。 丢了，到時候也哭不出来。」 

二光萌雖是一番好意，當着白玉薇的面，半瓶醋感到下不了台，橘子皮臉色更加難看了。 
「你甭門縫裹看人，把俺瞧扁了，不是對着你的嘴吹，這檔子亊辦不到地頭，咱不是爺娘養 

的。」 

「成！全看你的啦！」二光頭狠狠的在他身上拍了一記。 

「二當家的，我走啦。」半瓶醋吿辭。 

「等等！」白玉薇的目光，貧注到每張臉上，却輕言細語的說. • r 剛才我到後院，大當家的 
問起四至兒，我說送他到 典 安去 養傷。」 

白玉 薇沒有 再脫下去，大家 便 己明白了，今後大當家的問起來怎麽囘答，誰也不能多說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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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。小白蛇的狠勁就在道裏，不多嘮叨，辦亊却狠而利落。 

四至兒巳羥被綑在馬鞍上。有人找了條灰毯子蓋在上面，毯子四角，用 m 子拴好。 

半瓶酸向白玉薇行了 m ,白玉薇並沒有送他。他挺着脚脯，出了大巋，手牽兩匹馬，走在前 
面，随在他後面的有二光頭、老套简、小黑子一夥+幾個人。 

快出寨門，老套筒拉着他。 

「記着沿路不能給那貨喝水，最多用濕手巾，潤潤他的嘴唇，別整弄得送不到前郭旗。」 
r ® 拉個巴子的，你也瞧不起我，以爲某連這一點都不懂，眞像|-半瓶釀』 0 」 
他的罵》,反而把人們惹笑了。 

「早點囘來，」二光頭 當 i ，不得不 叮嚀： r 耍的時候耍。辦正亊 i — 矩的幹， 
別夾 軀 不淸。」 

「放心，咱近來身上除了虱子，沒有別的。蘭香»的婊子不會留下界的窮神，怕沖了*!」 
半瓶醣脫完了，將駄四至兒的馬匹韈«,»到他的馬鞍扶手上。然後，拉緊桂伴，重紫暖 
带。又抽出依伙，上了紅 it ，那種出行前的緊張樣兒，很有黏像甘 II 寺的大將 rK 化」。 

雖然他如此，送行的人在月光下，仍露出疾慕的神情，羡慕半瓶|»得了道份飛「海葉子」的 
差亊。 

二光頭，**周團的人，淸淸喉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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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再說一遍，大轚 R 着。大當家的問起四至兒，就脫去農 i 大夫去治傷 。 J 
ri ^. 鳴！」四至兒在馬上致出痛楚的聲苷。 

「噍！嗯！」半瓶醋笑起來■.「道小子，眞不簡單，耳朶壤了，還知道是提他呢。」脫完， 
IW 8 手：「各位再#啦！ J 

他向大移鞠了一躬，又拱拱手，完全是「臁多人不怪」的樣兒，然後上爲，走向銀蟫普照的 
大草原。 

一夜，他沒有休息，天亮時他 WE 匹 馬吃 了 點孽料。掀 M ® 子，*四至兒沒有動 » 〇忙用巴 
掌在 » 上拍 了 m 下， 四至兒發出低 a 的呻吟，傷口鲺過 91 動，又流血。 

半瓶9»從羊皮袋子裏，倒出一點水，抹在四至兒的嘴上，四至兒的嘴唇貪#的吸吮他的手 
指。如果他的舌頭，不被剪出半截，早巳呼喊着：「行行好，再給我鳴ーロ！」 

初升的！®光’照 f 有萆 R , 革上掛着昨晚的 IW * ’求的在兒’ 価人。只有細餐 
兜嘴袋子裏草料的兩匹馬，和半死的四至兒〇 

半瓶醋站起來，用手罩在眉毛上，向周困瞭望。別說看不到人們的影兒，連一隻狼也*不 
見，他有些雕耐道植死寂。 

他在馬旁走了兩步，突然停在四至兒的馬前。—子取 HI 好，把«索打 »• 放 
在 i 上面。四至兕 S 只 f 聲呻吟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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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坐在一旁，吸香煙，凝視四至兒。 

那張秀斑的臉已經@膜得像個皮球，上面全是血汚，沒有半點血色。 

眼皮兒開始！§励，長畏的|;;,-_€-,早已被凝結的血塊粘牢。就&缺開眼皮，兩隻血窟睡，也看 
不見? • 上的賜光，還有一望無涯的大草原。 

不知是寂寞，還是火氣已經消 逝。 半瓶醋 ©到 四至兒很可憐。年紀輕輕的，便道樣糟塌了。 
他不知道四至兒能不能活到涊 m 羅斯前旗，看樣子也許挺不了那麽久。他有三處傷，五官破 
«了大半，另加八個手指頭，等於去了大半條命。 
rA 是何苦噢！」 

他對四至兒說，四至兒砝不見，沒有任何反應，祗有微弱的呻吟。 

在道一夥褢，四至兒所做所爲，罪有應得。半瓶醏開始生自己的氣，不該同情四至兒，忘了 
他犯了規，吃典扒外。 

在氣憤中，馬也不餵了，匆匆忙忙將四至兒再®在馬背上。又開始走起來。 

這一帶的路徭方向他非常熟悉，離火車和公路很遠，更不眭過屯子附近，沿着有半尺多萵的 
革徑向郭爾羅斯前旗進發。 

中午他打尖的時欧，又爲四至兒潤點水，怕他釭死，^了兩 P 火^，栽在四至兕嘴裏•四至 
1几居然^了下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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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播績上馬前行，到了晚間，月亮漸漸#1-上來，荒郊照得如冋白查，夜間雖有如此明亮的月 
色，仍不如白天方便。半瓶醏怕迷失方向，撥轉馬頭，向松花 7 岸走去0 

漸漸的他看見白鍊似的松花 江’ 看到那水面寬闊平靜的江流。半瓶酿却不平靜起來，他想到 
那個活生生被沉在江裏 的老三〇 

老三到底叫什麽名字，ぬ也弄不淸楚，也許他曾說過， f 有人去記 tt 道些。 r 老三」是他 
的綽號，這稀綽號宵在平淡無奇，就如老三的爲人一樣，那樣單純，樸寅，平平凡凡的在這猪裏 
屁。 

在任 何幫裏 大當家的貼身 護衛， 多少都有點狗仗人 勢。 老三從不像四至兒，眼睛中只有大當 
家的那麼 .^5: 人恹。留在半瓶醏的記悚中，他沒忘記與老三打交道的那垛豪賭。 

那天他身上有五十多塊莊票，算計了很久，要滙到寬成子去接濟生 1 : 倒閉的堂叔，可是看到 
別人推牌九手«了，兩脚底下也塗了油漆，挪不勡。最後只有存着小賭小赢小輸的心理過遇癢。 
誰知到了後來，只想到大赢，忘了堂叔。 

結果 是先裒後檎，最後 輪 得只剩穿在身上 的那條裨 子， 越 想 越後悔，氣得打 自己 的膾，大 II 

自己不是人。 

老三看見了，啥話也沒說，借給他三- H 塊，並逼着他®出去。雖然道篆錢後來還了。在當 
初，+賭九雉，再加上藤，誰又 曾 把錢借給 道 種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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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塊錢在見過花過的半瓶醋來說，並沒有什麽了不起。但碰到道個節骨眼，叔叔拖#1大 
家子過不了年，硬是逼死活人。如此，他非常感欲老三。 

如今老 H 恐怕只剩下.5赀沉在江底，一個好人，死在壊小子手褒，越想越氣，憤怒的火焰連 
典間供潤四至兒的情緒，沖刷得乾乾ふ:'-7.:0忍不住，一扯後面的馬0»，照着四至兒的身上就是 
一馬 鞭 子。 

四至兒哼了一聲，半瓶醋 m 道：「眞是他媽的 r 好人沒長漭，杳一千年 j ,這種折^決 
兒，你還沒斷氣。」 

爲了乘四至兒未斷氣前，趕到郭爾羅斯前旗，他不頋馬匹疲勞，昍始趕路。在^遠的 1 U 子， 
傅來路叫第二遍的時候，到了郛爾羅斯前旗外面。 

半瓶醋跳下馬來，又仲手摸換四至兒心 P 窩，非但有热氣，而且還從彝子中，哼了幾契。 

他將懷中師爺寫的「海葉子」取出来，!3紙倍封當中有紅簽，紅簽上而寫着收信人的姓名， 
毎個字像小黑钼那麽大，半瓶醏不諏字，但猜得出，不是給贺三成那個小子，就是給王江海那個 
王八蛋。 

現在得把信擱在四至兒的身上，他開始爲難。四至兒的襖裤，早已撕成條兒，連口袋都沒有 
了。如果掖在腰帶 上， 又怕馬兒颂掉 了。 

想來想去只好揷在小子的嘴巴裹，一思索又不成，* 巴會動# 强開，同樣的*把信遺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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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束西逍失沒關係，「海菜子」可不能掉。這榼子事兒辦晒了，丢人現眼沒關係。不能留 
給別人！個□寅「半瓶醋不是爹娘餐的 j ,那¢1不能混了。 

他用手抓攒散亂的短髮，連自 E 料 l}ii 給 m^£ 起來，： ry 不是個半瓶醋，二 百 五，外加半吊 子。 

愈想腦子愈亂，他氣得站起來，對着四至兒炤道： 

「狗 <1的，都是你道個屁精害我老爺 T— •咦！」;,;完了，他突然產生了#感，點了點 M.. 「 
對啦，你有現成寶： S ，我怎麽忘了呢。 J 

半瓶醋興高采烈動起手來，一面安裝一面有着說不出的得«:。他想貧三成王江海|定會找 
到，等信到手的時候，除臭氣薫天之外，還得佩服他的巧思。 

一切弄妥當了，他將四至兒的馬韁繩解 S ,牽在手上，上了馬。用不急不徐的速度進了前郓 
旗。已經看見保衡國營門口的崗樓子，一鬆锂繩，照着馬屁股上狠狠！鞭子。 

馬兒受了痛楚，向前飛奔。衡兵發現一匹馬，深更半夜駄了東西跑過來，發財機會來了，忙 
在街心阻截。半瓶醋一看大功吿成，撥帱馬頭向小街溜去。 

不知有*;還是巧合，乂經過蘭香閣門前。雪焭的%®,上面' A 着姑娘嘴唇那«紅 KM 的字 
兒。他想起桂香那丫頭，心裹爬進去幾千隻螞镦，亂糟糟的癢得難過。 

蘭答閣在半瓶醋的心目中，這時已經變成了吸嫌石，吸得牢牢的。他捵換馬匹，身上全是 
汗。想到牠 一 夜一天加上半個夜^^有休息。騎馬的人，不知道 f 牲口，邇算人嘛。他從馬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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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眺起來，用« 子 擦着 長馬 瞼，對牠說 •• 

r 你看 得淸楚 ，賭 得淸楚，不是我在 ^ 子門口戀梭，都是爲了你這個 畜牲 。 j 

馬兒對他打了個 響 鼻，不知是默認，還是恥笑0 

現在半 瓶酷覺得 渾身熟烘烘的，•活像穿了半大棉 襖 抱着火盆子，每個毛細孔 都癢得難受，抓 
也搔不到癢處。 

他的手抬起來，想敲門，又怕獠得附近的狗叫。也許土狗的吠®會引來另外一羣「黑狗子 
」，被^在老鼈 离裏 捉活的。 

半瓶醋只有把馬牽到後院牆外面，將馬拴在後門典子上，緊了緊腰?|?，很俐落的上了院_， 
臨 往下眺時，又叨念着： 

「二光頭，你也不能嫌我沒有出息，咱家祖宗八代沒出個和尙。滔算掐算三個多月沒進大葷 
了， 寅 在難熬，」接着又咬了晈牙：「幹熠匪不知那天仲腿，“福不能不次•各位至親好友，有 
偏了。」 

半瓶酣眦着牙，樂哈哈的跳下來。适裏等於他的姥姥家，別說院子琪有燈光，就是仲手不見 
五指也換得淸楚 C 

#近後門的是厨房，裏面住了個 襲 子「老四」大師傅，在他•耳朵根上放了串大雷 鞭， 也震不 
醒 。別 看 人 聾， 幾樣菜燒出來相當地道。半瓶醋故薰 戡敲宙槌 子，摩仿 f 生 婆 老腔老 調 的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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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娃子，出來喝(念哈)醋吧！ j 

過了厨房的劈柴堆，便是四合套院。在左手第三個房間，住了知情知意的人兒小桂香。 

他忙閉上眼，向過往神®薄吿： 

「 —— 多保佑，弟子守淸三個多月了，難得來一趟。保佑今晚小桂香沒人 r 住局 j 。 j 
半瓶醋_吿完羅，骨頭輕得沒有四兩重，悄悄的、飛快的躍到桂香的窗下，只要用手一推， 
跳進去就是大坑。大炕上有紅綾子被，被裏面有比緞子還要光滑的娘們。他処速的用力一推，上 
半截窗戶開了。正要提腿上窗台，附近傳來一片狗叫聲。 

半瓶醋一聽，不只幾隻狗，接着又有乒乓咚咚打門聲，還有馬蹄聲，馬蹄淸脆的敲着夜街， 
越來越近了。 

半瓶醋一想不對頭，断然的一搾宙子，囘身向後院走去。宙子發出巨大的*響，加上狗叫， 
把房中的人驚醒了，傳出桂香那坩用的天津衡腔： 

「什麽亊嘛？」 
r 是査夜的吧。」 

聰到男人蒼老的調門，半瓶醋的酸勁上湧，不再留戀。兩手一扒，腿一縮，上了摘頭。直接 
跳到馬背上0 

突然%棒子亮了，熥得兩眼發花， E 有馬迫過來，他來不及解韁繩，抽出腰刀，斬斷韁繩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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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夾馬II開溜。 

「什麽人？」一開口 M 吃 a 的味兒。 

「站 住 ！ j 

r 叭——釣！」子彈溜子從他耳朵邊越過去。 

「奶奶個熊，來眞的啊！」半瓶醋這下找到出氣的了，反手就是一梭子，聽到咕通一 K ，馬 
兒咴咴叫着。 

他沒有囘頭看，來了個 r 館裹藏身」，溜出郭爾羅斯前旗。 

五 

賀三成、王江海空着兩手，沒帶傢伙，規規矩矩坐在玉合順的裏院客廳裏0 

客廳靠隔子扇窗，一拉溜二十多張紫檀木椅子，漆得發亮，上面放了綉着卍字画案的棉墊 

子。 

瞄上掛了不少字聳，不少區額，所題的款兒，都稱會長。黄廣煢的祖父、父親，曾當選連任 
商會會长、间鄕會長。到了廣費這一代，雖然年紀不算大，照樣的被推出来。 

學徒的過來，從茶® T - 裏倒了兩杯茶。平時作政作驅的保衢围除長，到了道裹減低身價，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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藎盌茶都沒混上。 

兩人坐在這 裏， 不敢高談闊論，實在無聊，四隻眼溜到東，®到西。 從宙櫺看 見 黃廣豐 甘 冒 
大不遽，老太太剛囘山東老家，便討囘來的小婊子，正说起宽大的袖口，在玻璃缸旁餵金魚，露 
出 m 瓜兒似的手臂。王江海嘛了一口唾液，當初曾用煙頭麂過道條手«,上面可能還留有疤痕。 
現在只阐着一扇窗戶，一個天井，連大氣兒都不敢吭1«。 

幸甚小娘們餵了魚，餵了鳥囘到房中，他那雙眼又移到擺在長/ L 上金光閃閃的自鳴鐘。心裹 
計算着，不知道是镀金還是金鑲的。 

鏟聲滴滴打打，分針§快，時針轉得慢，足足等 了 一個半小時， 才聽見 有人在後院很有氣 
派的， 「哼 I 哈 — 呸」 o=i 奏的吐 了 ー ロ痰。 

兩人迠速的站起來，黄廣豎進來了，藍緞夾袍，黑呢馬褂，小«口千 屠 底桂，手中端了銀質 
的水煙袋。一根比手指兒細不了多少的金銥鍊，在鈕扣與口袋之間， 蕩啊落 的。 

黄廣費的面孔 羼 於國字型，留着大背頭，®上途了不少赛 蠘 ， 蒼！？ 爬上去都#搾觔斗。 

他只有四 4-^ 歲，兩撇又黑又资又翹的仁丹鬍，配上手中的水煙袋，便 M 得「年高」 而具珙 

敗0 

r 會畏您好？」貧 三 成、王江海齊聲問安。 

r —— j 黄 ww 在正面方桌旁的®子上坐下來，連沒抬：「你們好吧？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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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托會長您老人家的福，還凑合。」兩個揪着屁股囘括。 

「坐！」黄廣覺用紙楯子一點。 

「謝謝！」兩人的屁股只貼着椅子邊兒。 

黄廣®吹亮紙楣子，胡噜胡嚕吸水菸，一袋吸完了，才抽出煙鍚，用カー吹，煙灰吹出来。 
道點功夫，和吸煙一樣，不會吸，就喝一嘴煙油子水，不舍吹，就把煙灰和水一起吹出来。 

也許道是有身份人的氣派，等他裝上第二袋煙，才抬了抬腫泡眼皮。 

「有啥事麽？」 

r 是點^•麻煩會長。」明明急得臉上冒油汗，黄三成却故®裝得很沉着。 
r 你說！」 

r 大靑拥 r 海葉子 j 來了。 j 王江海用發抖的手，擰到黄廣®面前。 
黄廣费沒有立卽去接，向小學徒略微示葱，小學徒把眼鏡盒子#^。他取出金絲腿眼鏡帶 
上。不知是老花、散光還是水晶片子養眼的。 

慢慢的將信接過去，用細長的手指取出信紙，覺得有股怪味道。看的時候，拉 hisk 子離 Mt 逮 
速的。 

信是用毛邊紙寫的，字跡不怎麽高明，可能練過「大脚」柳公植。庚起來了。道 
個 r 師爺」文句也不怎麽樣： 




三成、江海二兄台蠢： 

相違 E 久，甚爲惦念，近維公私廸吉，爲禱爲頌。 

敬陳者，玆有小事一椿，煩勞淸神。 

貴隊逮去王二虎君，弟萬般無奈請來尤班 H 頭，事非得已，尙望海涵。 

此亊解決甚易，一誚先放王二虎，二請轉吿佐佐木贈送大洋一萬八千元，弟當把尤先生 
胡侖個兒璧邇〇 

念及昔日哥們相知殊深，爲愼重計，望請玉合順大掌榧卽商會會畏黄先生出面 Hlf 助。黄 
先生 爲弟辈之鄕賢。 年 r 高 j 德劭，如能破格出山，弟當遵命辦理。 

如兄等無此誠意或煩不動會長黄先生，此事則難相商矣。 

离一有不良變化，其罪在兄等，如膽敢割掉二虎之鼻，弟當挖掉尤君之目。弟一向言出 
如山，絕非笑談耳。 

t 時値秋歲，關外風寒，望兄等保重，顒頌 

弟大拜啓 

S7 黄廣豐看完了信，輕輕的丢在桌上，又吹燃紙楣子吸起煙来。 K 三成、王江海你看我，我* 
•4你，猜不透黄廣璺的心思，更加焦急，因爲除部裏通有東洋人矢綺等着囘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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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黄度®只吸了幾口，便望了望兩位除長： 

S 對着你們來こ 

「——」兩人垂手站起來，臉兒拉得长長的。他們都悝，這様事，贸廣 K 可以管，可以不 
管，這與大批 5 E 匪過境或网城不同。要是以上惝形，商會佾長、股舎會姣 © 合出面，向大當家的 

談價錢，捐路费。 

「一切還求會長關照。」焚三成開始央求〇 

r —— 」黄廣毁又停了很久，再看了看信，自苕自語的說：「這信落_對頭蚵，他知道信 
會到我手»，該 f 名«姓。」 

「沒錄，他親自派的『扯線兒的 j ，還把四至兒也 rJSJ 了，送囘來。 j 
「吹！你們的仇根種得太深了。」黄廣費將水菸袋放囘桌子，站起來倒1手，開始踱方 
歩，又使勁放了兩個響屁。 

「常初，整治王二虎，我就應該出面阻擋，因爲事情又多又忙，只敎你們別難爲他， 一 下子 
躭晃過去了。」黄廒©越說臉色越難泡：「你們都是一個道上出來的，該喊得大甯龍的習性。整 
掉他一個伙計不打緊，弄對他有 E 有義的人，定會鬧個沒完。速有你們出四至兒去臥底，更犯了 
大忌。」 

r ——」«三成、王江海兩人裝着恭顢聽訓敎，内心却不服。不货怎麽樣，總是穿制服、站 




在明處的保術圏。大宵瘺却是被懸賞通輯的鬍匪頭。 

——可是他們不敢反駁，因爲保術團的祖 S ，皆出自商會，是眞正的後台大拿檷。 

「會長 ， J 贺三成想了很久，才試探着開口. •「等道樁事了結，只要會長吩咐一句。大靑篚 
的頭上就是懸貧+萬大洋，我們也放他一馬。」 

「這話我不會堤，」黄廣理不高興了： r 咱是正當貢®人，又是此地商舍會長，怎麽可以包 
庇 S 匪，哽 ！ j 

「是！小的胡說。」 

焚三成*^改口，知道剛才不該說得太明顯，說得離了譜，犯了有錢有身份人們的忌諱。 
「會長，還是請您出面，爲小的打個 IB 場〇」 

黄廣鹽沒有囘答，級嫌倒背雙手 S 步，不知踱了多少圈，踩了多少塊方碑，才停下來： 
r 你們囘去吧〇，一 

「會長。」*三成、王江海滿險是問號。 

「就照他開出的條件辦。」 

「會長，」王江海看了看 a 着眉頭的質三成，表示很爲「萬一大#龍不守信用呢。」 

「銭又不是你們出的。也不見得吃虧啊〇 j 

r 會長，間題就在這裏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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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三成大着膽子說.•「佐佐木定找我們的麻煩。」 

「看不出道個東洋老傢伙，肯在尤玉軒身上花錢。」黄廣費多少帶點幸災樂禍的樣兒。 
「裏面有原因，油輾子過去爲他出過力，弄過大錢，主要的，他的江堤，他的農場今後還要 
靠油輾子。」 

「？」黄廣費點點頭：「他出多少？」 

「只出一萬，要尤輾子家出八千〇」 
r 你們呢？」 

r 對天發 誓， 不敢在會長面前撤 酰 ，全是白搭エ，半點油水也沒弄到。」*三成 I 故苦相。 
「道 事 我再說明白點，不想管。」 黄庚®拿 起水转袋， 準備 囘後院。 

「會長〇 J ® 三成急得向前 I 步，又不敢用手拉：「矢崎還在隊部等着 re] 信。矢崎說，要是 
會長不肯答應，他們只有向旗公箸辦交渉，調 r 紅相子 j 和官軍去剿大靑瀛的容子，那時也顋不 
得油輾子的死活了。」 

「矢崎還說，佐佐木準備親自來拜訪會長，商董法子。佐佐木先生知道會長在此地有聲望， 
也知道會長和大靑覩是鄕親。」 

王江海 也 搶着把整個情形統出來 ，黄廣蜃重 囘到椅 子上 坐 下， 略以沉思。 他不頭 使地方政府 
添麻煩，他不願「紅帽子」東洋兵藉機在中國地界上% L 殺亂砍，他更不麒*名狼藉的佐佐木，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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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玉合限老字猇的大門0 

r 唔。」他對》三成、王江海點點頭表示答應了. • r 不過，你們的吿訴那個柬洋人，不 
必勞勳大91’到我道裏來 0 J 
r 是 ！ J 

兩人站起來，鞠躬，又行舉手 it ■，千恩萬謝離開〇一出玉合蜞的1門賀三成和王江海的腰 
桿兒挺直了。釘靴，大踏着步子，發出巨大的聲響0 
囘到除部，賀三成一見矢绮，便搶着說： 

「請你快囘去告訴你們東家，我們倆一出馬，全沒問題。」 

「會長一聽見提到佐佐木老先生的大名，滿口答應.。 J 王江海搶着大聲衷示。 

「我們社長要不要去拜訪會畏？」矢崎很在行的問。 

「不必三成忙搖手：「黄#長說他 f 不起。」 

「是客氣話吧？」 

「完全寅情，別看黄會長有錢，比起佐佐木先生身份地位還差得太速。」王江海拍的一股 

勁。 

「那我就囘去，報吿社長。」矢崎同樣的覺得飄飄然。 

賀三成、王江海對大靑龍整治四至兒的狠助領敎過了，不希太久，伯®*子也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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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撕了」^^了差。因此不强留矢崎，送他至營門口，言明集款時 W ,矢崎上馬離去。 

兩人囘到 R 長室仰臥在炕上，©到心中麵比的煩躁。 

「難道我們就道？^了？」王江海非常難過的捶着炕沿〇 
「君子報仇•三年未晚，便宜不了他。」賀三成並不在乎。 

「糟典！ J 王江海大聲叫起來••「早上把王二虎掛33^,忘記啦！」 

「快！快去看*別 r 格』了？」焚三成也來不及穿靴子，跟在王江海背後趕到馬棚。 

馬棚裏只有一盞五支光的小®，活供鬼火。在馬堋一角，王二虎反背雙手，只拴了兩個大拇 
指吊在那裏0 

王江海上去推了一下，王二虎的身軀如同掛在大秤上的口袋*搖荡着。沒有別的聲息。更不 
像 f ，見到他們用成套的詞兒»« 〇 

「《巴子，都是些吃飯的！」王江海急了，眺着脚駡起來。 

睡在馬棚附近的幾個兵，聽到除長的聲苷趕了來，王江海一看見他們，火氣更犬。 

「一 S 子猪，爲啥不把他放下來！」邊駡邊走過去毎人踢了一脚。 

幾個人也不敢分辯理由，忙將王二虎放下來。心中却在嘀咕..「過去不是放在水^*，便是 
一掛一天。誰要在下面坚個小板塾，都會挨換，別說沒牵到命令故孟了。弄來弄去，都是大老 
_理，小的软死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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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被平放的馬糞准上，焚三成伸手摸了換： 

「不要緊，胸口還有熱氣 。 J 
r 抬间 去！」 

幾個人七手八脚的向「水牢」裏抬，王江海又光火了： 
r 狗蝨的，抬到寢室裹。」 

除員們被弄糊塗了，也支派糊塗了，個個變成「磨逭的驢 —— 只聽哈呼」沒主張。 

王二虎被弄到寢室的大炕上，屋裏的電燈比馬棚亮多了，毎個人都看得淸淸楚楚，王二虎除 
了還留有那點微弱的呼吸，等於一個死人。 

在這方面，貧三成比王江海經驗魃富，他着隊負在王二虎頭上播盆水，又在嘴裏灌了一盅 r 
燒刀子」。 

辛^的味兒，刺激着喉嚨，發出一陣急促的咳«,抖得胸0與渾身都動，漸漸他的眼睛皮也 
動了，首先便發出低弱的駡聲： 

「我 <8你倆的祖奶奶，打死姓王的，也不會說軟話！」 

道些日子，賀三成被駡够了，又忍不住，狠狠的捽過去一耳光。王二虎腫得像桃子似的右 
眼，向外流着汚血0 
「別 打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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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江海怕把王二虎打壤了，立卽泣住他。 K 三成氣得 115 保咧咧的： 

「王八好當，氣難受，這植臭趕大車的，簡直騎到老爺子頭上病巴巴！」 

質三成正在怒 m 中，一位除員走進來，站在那裏不敢吭氣，王江海問道： 

「什麽亊 ？ J 

「壬二虎的佳子又來了。」除負囘答。 

r 叫那小子等着！」看樣子賀三成的火氣，要出在王二虎的身上。 

「大哥，你先歇會兒，」王江海阻止他：「這些小事，由兄弟辦啦！」 

王江海到了營門口，看見二馬虎穿了一典 Iff 夾澳裤，凍得唏唑哇啦。他向二禺虎招招手。 

I "進來！」 

二馬虎一被愁苦拖拉着一雙大脚，踢踢拖拖進了除部，沒等王江海間括，先開了 口： 

「除長，那些馬車牲口，早就搗弄光了。大 ms 也盤出去啦，寅在想不出法子了。」他從懷 
裏換出硬硬的兩個半紙捲：「這五十塊大洋，是開;;! • 餅舖的，幹苦力活的一羣职鄕親們湊的，請 
除長行好，把俺二叔給放啦吧。」 

王江海坐在躺椅上，向紙拖瞄了一眼，有氣無力的哼哼着： 

「現在沒有那麽容易噢！」 

二馬虎並不知道王江海另有所指，焦急的撲通跪下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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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求求您，摁得讓俺倆見一面，求求您，除長！」 

王 II 海站起來，學着剛才商會會長黃廣®的樣兒，倒背雙手，踱着文雅的步子，哼—哈 l 
( I ^; ，吐了 口 「威鲅」 痰， 然後敲敲腦袋： 

「好吧，特別准你見見。」接着神氣的問：「有請求狀嘛？ J 
「啥也沒有，」 二 馬虎非常爲難，別說誚人代筆，連這個名堂也沒路見過0 
「老憨，公寧手續都不懂，進的什麽 r 衙門 j 。」王江海打下官腔來0 
「道是大闉女生孩子——頭一遭，下囘就懂7.。」二馬虎老老實寅囘話。 

「 —— 」江王海的腮肉抖動，差點笑出聲。結果還是棚着被將五十塊大洋收進抽屜裏，順便 
把桌子用力一拍： r 起來！」 

二馬虎爬起來，隨在王江海的 1 y 後向外走去，看着王江海那瘦削的身材，放圈腿，一陣風就 
舍吹倒的「紙草人」樣兒，暗中罵道： 

「要.不是爲了俺二大爺，就通你小子這副身架，兩個指頭捏死你〇」 

二馬虎一面恨王江海、貧三成，一而心裏喃电。道是王二虎被捕以後，爺倆第一次相見。他 
怕二大爺貴問他，在外面 rf 跑了這末久，家業也踢蹬光了，前前後後幾千塊大洋送—衡團，仍 
無法把他弄出来。 

他懐着道 種 哀傷和畏楢 的心情，進 了隊員寢室。可能 *三 成*到王 二 虎就村 厭， 早 E 離去， 



. 只有四位 RA 看守。 

約 二馬虎見了二大爺沒鋪沒蓋，直挺挺的仰面齡在炕上，原$大的身觴，只剩下一副骨頭架 
子。不禁又急又難過，僕向炕沿，發現他的二大爺，蜞髮有兩寸多長，被無數黑乾血塊和鬍子黏 
M 在一起，黑色的毈瞠，巳«成灰色，上面全是傷痕。 

^ 右眼則—掉在草灰裏的鎮娥，烏黑一團，只剩細細的一條昧縫，向外不住的流倘血水。 

渾身衣服，沒有一處不破！一,濕漉漉的貼在身上。毎一塊8在外面的皮虜，都有鞭笞與受刑 
創傷。 

二馬虎*到道#情形，全身發抖。那不是恐懼，而是悲痛和憤怒，他頭不得先間候王二虎， 
却 R 大&滿狭水的牛眼*»王江海吼道： 

r 錢使過啦，商會會長的人情託過啦，你——你 —— 你們 ii iff 不是人！」 
r 說聒得小心點。 j 王江海忘却自己的身份，和二馬虎對吵起來.•「到還在我的手 
心裏！」 

r 大不了是佃死！ j 二馬虎豁上了，挽镇袖子，要和王江海拚了0 

立 s 上來兩個 RA , 架住二馬虎，二馬虎急了，幼年曾練過拳脚的他，用「曲肘」嫌倒一 
個，「掃堂»」又把另一位摔得很逮，«在地上直哼哼。 

「別動！」其餘兩位拖出手槍，报 f 1 S 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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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馬虎知道那 r 兩斤半嫌」的厲害，只要二拇指一扣，便完蛋。伹他*到一一大^*慘樣子， 
E 經紅了眼睛，連小命 A 不想要了，又向前撲過去。 
r 乒！」除 AA 的開槍，打在他的鼸上。 

r ——」二馬虎晃了晃倒下去，沒吭一8,又爬起來，不顯觯血向外流淌和痛楚，拖着受傷 
的腿，想收拾執槍瞄準他的隊負。 

槍聲，吵鬧》把王二虎震得甦解■過來，費力的睜開那隻未受傷的眼睛，影影綽練看見垛員們 
在對付二馬虎。他不顧 I 切，咬牙切的欠起身子： 
r 沒一^有二馬虎的事，你——你們甭難爲他！」 

本來懊有滿腔悲壯不惜一死的二馬虎，聽到王二虎的聲音，豪氣朗潰了，像個受盡委屈的孩 
子，抱舒王一一虎的身子嗚嗚的哭起來〇 

哭聲並不代表了二馬虎軟弱，而是衝激起那份親情。二十外歲，出身農村的小夥子，那裏見 
過道種陣仗，一切就像天翻地覆沒有了指望。 

這半年多，强支探着 IK 大車店，又日0夜夜惦記着二大爺，只盼度過道一段艱苦年月，就有 
好日子過。現在擺在面前的饺&，好口子不會再來了。 

他盡情的號陶大哭，把一百多個日子，所集的哀傷痛苦一起傾倒出來，最後一把鼻涕一把淚 
的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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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二大爺，你放心，只要我死不了，定給你報仇！」 

「好哇！」王江海在！旁接了腔：「小子算你有植，咱們就 HSU 看唱本^—走着瞧了 2 〇 
」說完了，播着大吼一聲..「架出去！」 

r 你想幹啥！」王二虎不知那裏來的-股力氣，坐起來了，連那隻受傷的右眼’也張開半指 
宽的陳縫，血水流得更多，次了半邊臉，兇惡的樣兒更加嚇人。 

平索牖大妄爲的王江海却嚇得一怔，許久才恢愎過來。記起王二虎坐水牢，一條腿成半* 
瘓，無法下炕和他拚。油腔滑調的對王二虎說： 

「老爺子，你不是常說 r 該死該活席朝上 j ,把我們祖宗八代都挑出來天天«,不在乎嘛， 
爲啥扯你侄兒慊了猫爪子啦，請放一千個心，.不會要他的小命！」 

「俺要你的命！」二馬虎成了半痕狀態，如果他的腿不受傷，可能把架他的人打倒，再向王 
江海動手脚。 

「你看，道孩子嘴頭子太硬，怨不得我，拖到馬棚裏。」王江海氣了，先給了二馬虎 I 個大 
嘴巴子。 

兩個除 A 向外拖二馬虎，二馬*道時已沒有半®®水，直着脖子吼叫： 

「俺當了鬼，也 ® f 了你們這些狗雜植 O J 

「王江海，」王二虎更加激動：「你也有®子兒女，要打喪我來 W 付我。別&小孩子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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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爺子，看你，急個啥勁嘛 。 J 

王江海不再理舍王二虎，輕輕鬆鬆到了馬棚子看着兩個除員把二馬虎翮好，二馬虎脾鉍有點 
像他二大爺，氣起來滿嘴的 M 人飼兒。 

「傘桶^^!」王江海吩咐。 

隊負提來一桶水，王江海把馬鞭子向水中浸了没： 

「把這小子的褂子脫了。」 

隊員嫌麻煩，用手一扯，本 E 糟破的夾澳被撕下來。王江海執着水淋淋的 鞭 子點點頭： 

「小子，你以爲這裏是五間草房，哼，看看淸莛，大小也是個衙門 一 r .」 拉起架子，刷的一 
鞭子，打得二馬虎悶哼一聲。 

「我得和你說明白，咱們是 r 司務長打當伙伕的爹 J 公亊公辦。」 
r 嘿！」 兩個除負 笑出®。 

「笑什麽？」亂用詞兒的王江海並沒有發現自己的語病檯績對二馬虎晻呼：「今§你，不 
爲別的，有幾樁小事，打打便裝進腦袋瓜子忘不了。」 

「刷！ j 又是一鞭子：「第一樁罪名..一個土條活老百姓，不^^鬧衙門。」 

「刷！」第二鞭子：「等把你放出去之後，千 萬 記 着， 不能说王二虎在 g 道 裏 i 刑，特 
別是對商會會長，不准露半點口風，否則，不只是排鞭子，得給你粒花』米吃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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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刷！」一嫌子打在賊上，血流出來： r 今格敎刺了你，不得記仇。要_服氣，脔想活着 
出營院子。不是吓唬你小子，道條小命，*^如一—嫌。 j 王江海頓了®:「本»長宜佈完 
了，就 St 你道條山東好澳嗜嗜小牛皮鞭子味道，看*$是 r 人身似鐵，官法如* j !」 

「刷！ 刷！刷！…….」王江海 如 同收拾野馬，咬着牙，狠肋兒抽〇 

二馬虎並不叫晚，仍大駡不止，到了最後，駡聲越來越低，昏過去了。王江海的氣也消了， 
手也醎了，把鞭子向地上一搾。 

「播桶水，把他丢到營門口！」 

「是！」《员«着。 

「把安副目叫來。 j 王江海又吩咐。 

除煲在馬拥大*喊安副 m ，王江海則先到寢室。一看王二虎可能#扎着想救二馬虎，從炕上 
掙下來，爬到門坎子便昏迷過去了。 

道時安副目已扠來了，叉開兩條腿，向王江海行了個舉手禮。王江海向來對道位小 II 子，無 
法管敎成個丘八，忍不住孩皺眉頭。 

「什麽事？」安副目問0 

「去找個大夫，給這老傢伙治一治。」王江海指指伏在地上的王二虎。 

「治他幹麽，丟在後面銀狼，省粒 r 衡生丸 j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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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狗金的，你 1 P®K ，商會會 長出頭 兒…… 弄 得零零散散地怎麽給人家。」 
r 這麽脫，大把洋錢快來了。成！」安副目一拍腦門子：「道 就 去膪大夫。」他記起耳房 裏 
還有 | 個傷患：「喂！姐 夫， 要不要也給四至兒看 | 看？」 

r 混蛋！」王江海 m 開了： r 不是交待你，送四至兒到他叔叔家。 J 
「恐怕不肯收留〇 j 安副目解釋未送去理由。 

「拽打巴子，他叔叔不收，那個王八盖子 養 活他！ j 

六 

拴柱子囘到郭爾羅斯前旗，已經第+幾天了。 

現在正是 田裏莊 糠收穫季節，王本元却派拴 柱 到 前郭旗 ，他 獨自 «下來。 

因爲エ ta 附近盛傅王二虎把エ錢拐跑了，有些人 f 有些^-相偁。前者認爲王二虎肯和佐 
佐木油輾子這種人打伙，自然啥缺德帶冒煙的事兒都幹得出來。後者則以同鄕的 JB. 水來推斷，山 
東盡可以出*馬紅 鬍 子，但不會坑拐詐騙，連這 種養活 f 度過殘冬的錢也要。 

過了不久，油輾子不見了，東洋人也很少來エ地，謠官 更是滿 天飛，*至有人說王二虎和油 
輾子串通好的圈奔，王二虎先把§到北平域，油巇子和家小也 着 去吃番的，喝辣的當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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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爺〇 

人 f ! 在走役無路，重大失望時，相信了一切。不去進一歩追究全部 H 錢 f 抵油！！子的家業 
五分之一，而且王二虎先帶走了錢，油辗子過了幾天再®了去，他天生不是那種不把錢擒在自己 
懊裏會放心的人。 

從王府屯エ地到前郭爾旗，走幾個小時的路，再坐火車只有兩站。要是 騎馬， 不過大半天的 
路程，但，那是一片缺少人煙的荒野，人們嫌可相信謠言，而不肯在荒》-5-^涉0 

王本元對於自己的行爲，看到牌九、骰子沒有把握，沒有信心。却毫不绝豫的侰任道位並不 
太瞧得起他的同宗。天會下雪下霜和放啮，松花江說不定會氾濫改道。只有王二虎道 一 «子，窮 
死餓死， ji 改變分毫。就是抽出他一條筋，拔下一根頭#，仔細琢磨，都+足代表了王二虎。 

因此，他情願一個人在田裏忙死累死，也得着拴柱囘郭爾羅斯前旗一趟，並叮囑他不得到確 
寅信息’別囘來〇 

拴柱無法忘記那夭雨夜在新寨子的情形，王二虎走時神情充滿兇狠，也充滿了不样。當夜他 
沒有等王二虎囘來，便向何發打了個招呼，騎上一?趕囘_。 

到現在，^仍記得王二虎那張在火光下，映照得又靑又紅又紫的被。 

拴柱囘到前郭旗，便得知王二虎被捉進黑房，雖然大柅興高采烈的弄好東西^^吃，他也吃 
不下。惹得大坭直向他翻白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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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前郭旗吃不下飯的不只拴柱一個，趙宗之、二馬虎，還有大 WS 的那一夥，以及 K* 王二 
虎的山東人。都急得像热鍋上的螞嫌，他們鱒錢送出去，如同篩子座水，永逮沒有底。他們求過 
同鄕會長黄廣璺，黃廣 M 只交待了一句「別難爲王二虎」。 

黃廣豐歲 f 大，行亊相當的穩。他知道王二虎寃枉，可是他曾窩藏過 S 匪，被親匪扨過 
歃，這都是事實。兼任保術圑團嫌的他，不能一手捉人，一手放人，而且道件案子還牽扯了東洋 
人，東洋人個子矮，難纒得很。 

當人們陷於失望時，油峨子被架走子。應過不少江湖恩怨的莊稼体，也*出«門。還有在前 
幾天，四至兒被折騰成®物，飛了「海葉子」來。大夥兒臉上有了軎氣，覺得大贵龍還是個人 
物，一點也不含糊。 

入夜的)|!1胼舖褢，又聚滿了車夫、苦力，進坡買東西的莊稼澳。 

熱嫌騰的水蒸氣，辛辣的煙葉氣味和煙霧，形成滿屋子的灰白，六十支光的電燈泡，掛在當 
中，昏黄黄的如同鬼火。 

拴柱習惯的常着趙宗之端菜，炕上的、地下的，毎張桌子毎個人的面孔，都呈現出憤怒和好 
奇。談論大靑龍、小白蛇、王二虎、油輾子、賀三成、王江海，還有今早挺屍在他叔叔門口的四 
至兒，行爲動人受傷的二馬虎。 

往常談到這些，趙宗之會指指壁上他親筆<寫的「英談困亊 j 。現在他非但不阻止，而且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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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愛聽的慾望，他同樣的積了滿肚子的火，只有败到大上風，心情才好 I 些 •> 

玉合顒的小夥計端着酒盅，眉飛色舞的向澡塘子的王師傅用大嗓門吹.. 

「俺大掌欏的答應啦，.」 

「答應啥？ J 王師傅的耳朵有點背，再加上小夥計說話沒頭沒腦。 

「你眞是越老越糊塗，當然是大事情，他老人家出面調 its 輾子 i 累和王二虎被抓的事… 
…」接着神氣活現的，把從大夥計那裏聽來的消息抖樓出来。 

人們興#了，人們的热血沸嫌了，人們喝酒的興徽高漲起來〇 
一個黑乾瘐小的年#糧棧伙計推断着： 

「大靑龍定騎着高頭大馬親自來 C 」 

「定規由小白蛇那個狠娘們保鐮。 J 細長身材的鐵路站エ提到小白蛇故意一縮脖子，囘頭看 
了？ 

「大靑糖一身是膽，當然單刀赴會才够» O . J 車老板子因爲王家與大交情，特別的要 
在臉上貼金。 

「小白蛇也不賴，」又是站エ提起白玉薇：「聽說四至兒就是她 r « J 的。」 

「你看見啦？」車老板子找着槓眼：「我說是大靑 iB # 的，他老人家向來執法如山，哼！」 
「我——我——.一向來個子大的人，嘴巴必定笨。站 H 1上去便被！板子的氣勢 E 倒，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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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願服輪，脖子®的比 Is 還粗：「哼，你 —— 你胡說〇」 

「打個賭。」車老板子有恃無恐 C 

「賭就賭！」站 H 表示口袋裏有幾個子兒，拍得 _#«.• 「你說賭啥東道吧？」 

兩人在織績爭吵着，油房裏的大褂子先生却文文靜靜的說： 

「可能請商會會長到他离子裏談。」 

「大靑龍是個知道 II 數的人，」送酒來的趙宗之忍不 S 嘴了. •「黄大拿«是同鄉會長，是 
前«,他定得到前郭旗來。」 

大夥兒在高聲爭執、推斷，忽然 R 門子被人用力抗開，進來一身臃腫的粗人，滿頭滿身是黄 
泥沙，戴了風鏡，看不淸那張大宽臉0 

這副打扮，在當地很平常，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®:。不過 ffi 近門口的人忙用手眾在菜盤子上 
面，怕他拍打灰塵時，弄到菜裏。 

來者沒有摘風銳，沒有拍打灰座，沒有尋覓坐位，而是低®問： 

「那！位是道裏的趙宗之趙老先生？」 

他所問的正是趙宗之自己，趙宗之望着尉方： 

「是我，」接着囘問： r 你貴姓啊？找我有啥事？」 

對方沒有立郎囘答，看 r 看四周，並沒有人射他特別注視，才附在趙宗之耳際低*說了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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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： 

「我懂了。」趙宗之點點頭..「你先到市場門口等我。」 

他未等對方離去，便將拴柱拉在！旁： 

「你招呼店，我出去一趟〇」 

他匆匆忙忙，幾乎和來人同時出了煎餅舖。到了街上，來人牽着一匹壯馬，邊走邊對他說. . 
「我姓装，人家都喊我 r 老套筒 j 。」 

「裴先生。」趙宗之客氣的稱呼他，沒有喊他自以爲榮的* s 。 

「王二虎先生怎麽揉？」老套筒問。 

「直到前些日子他侄子才見到，上過刑，可能殘廢了，唉！ j 提及王二虎趙宗之便傷®。 
「他媽的！」老套简狠狠的駡了一句，再沒有別的廢飼。 

兩人到了玉合順，趙宗之帶他到小角門，拍了拍，老媽出來開了，趙宗之要她通報。 

趙宗之的財力，雖不及黃廣蹩，在同鄕當中仍有聲望，黄廣 fi 立卽迎出來，看到老套简， 

情一？ 

趙宗之沒有立郎爲他們介紹，臨近門時，趙宗之對老套简說： 

「拍拍你身上的灰土，把風箝也拿下來吧。」 

「——」老套简萤經的一笑，立郎照做0 


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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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了客應，小夥計送上蓋盌茶離去，趙宗之看看附近沒有別的人，才對黄廣费說： 

「這位■是裴先生，那面來的。」 
r 會畏好！」這囘老套筒沒失禮，打了個千。 

「坐。」 

老套简不葚歡華鹿的客_，不喜歡繁文擗節囉唆規矩，爲了早些離開，囘到革原上自由自 
在，他沒落座，從懷裏掏出書信，交給趙宗之，趙宗之雙手遞給黄廣登。 

黄廣镘這次沒叫小夥計拿眼鏡戴上擺譜兒，而是對着琉璃眾坐燈看起來。看完了才拾起頭問 

道.. 

「你們大當家的采了？」 

「就是爲道，才着小的送這封信。」 

r 爲啥不來呢？」趙宗之沒看信，不知寫些什麽，驚異的間。 

「大當家的覺得，這些年來，淨給會長添麻煩，淨給鄕親們丢人，又連累會長又連累鄕親， 
沒有臉囘來。」老套简仔細的向趙宗之解釋。 

ra 太失 II 了！」趙宗之不以爲然。不滿意。 

「也許他有說不出的苦處，」黄廣豎並不在乎，反而髖諒大靑#: r 當初，他下水時#和我 
提過，不在附近做案，不給咱添麻煩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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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可是麻煩來了。」 

「不能怨他。」黄廣豎不再多說原委。 

他不再開口，等於送客，趙宗之只有站起來吿辭，黄廣®再叮哚老套筒： 
r 囘去向你們的二當家說清楚，按時前來，這离一切都會預備好，到時候我擺酒席請她。」 
「我先代表二當家的謝謝會長了， j 老套简拱拱手：「寅在不敢當。」 

黄廣聱沒再說什麽，送他們到角門裹，便留步，兩人再道撕才離開。 

老套简在門口解下«繩，趙宗之賊意的留他： 

「到店裏洗洗臉，吃晚飯，明格再囘去〇」 

r 不啦！.一老套简上了馬.•「早些把事弄妥了，省得王二虎先生受罪。」 

「你還是帶 f 給大當家的，」趙宗之難重的表示：「就提我說的，最好請他親自來，沒有 
人會小看他。」 

r 喀！」老套筒不置可否的一眦牙，鬆韁繩，馬開始跑起來，沒跑幾步又轉囘頭： 

「趙老先生，王先生是那裏受傷？」 

「聽脫是右眼和一條隧 OJ 
「噢！」 

老套简漫聲應着，一鬆「馬嚼子」，皮鞭抽在馬腚上，飛 Kk 而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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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的街頭，被踢起 I 溜乾燥的浮沙。 

七 

小白蛇要到郭爾羅斯前旗，就像漫天風砂傳得那麽普遍。 

至於什麽時候到，只有幾個人清楚。人們勻出時間等待着，看看這位曾經在郭爾羅斯前旗， 
大搖大播兩進兩出的娘們，是不是生了三頭六臂。 

天，又暗下來，鳥兒忽扇忽扇囘了纸。風並沒有息，反而捲着黄砂吹的一股勁，臨時的招牌 
發出巨大的據擊聲。 

有些與夜市無關的店舖上了門板，小市民們多已坐在炕上，就着 i 享受®香的苞米粥。街 
上偶爾有幾個行人，都是弓着腰，抵抗狂風，走幾+步，便用手擦擦風鏡上的浮贐。 

在道狂風 i 飛砂的草原之夜裏，玉合順的第二進院落大路上，®火輝煌。 

大想的門宙關得聚緊的，正中擺了大圓桌，園桌上的盃筷也擺得整整齊主客還沒到。 

莢廣蠻悠閒的倒背着兩手，在方磚地上踱步。這種事他的祖父、父親 M 的很多，毎逢地方上 
與「紅 K 子」有了「過節」或者大批過境，都是由商會含長出面調停。當地政府淨一隻眼，閉一 
隻眼。因爲在道大箪原上，旗公署的政令成_得可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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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沿宙一排椅子坐了典會會長高峯九、趙宗之、賀三成、王江海，還有玉合順的一一 掌檷 。有 
的慢慢的啜着茶，有的狂吸香煙。 

王江海有些兒聚張，小白蛇的所作^!,已在他心目中下了個火辣辣的暗椿，他從不敢小看 
江湖上的娘們，想當年的「駝龍」一直留給他相當厲害的印象。 

貧三成的心理與他正相反，白玉薇雖然在「裸」上四五年，仍算才「出馬」掛上柱，「道眼 
」還沒「道熟」的貨，是個「雛」。 

壁上的掛鐘，唯！噴！敲了十下。黄廣豐不信任的掏出金鍊的「打餐錶」，微濃的雙眉供起 
來。就在道時，突然客廳門被推開了，大夥計帶了 f 緊張的神情聲 WK : 

「快到門口啦！」 

「還算填時。」黃廣 e 點點頭，抄起長袍下襬，要出去相迎〇 

「會長，」趙宗之起來阻止：「還是由我去接罷〇」 

貲廣豐同意了，其餘的人也坐下來，賀三成却狠狠的腌了趙宗之一眼，無比厭惡。只要這陣 
子抹過去，非找個機會收拾他不可。 

趙宗之沒理會他帶兇煞的眼神，走出大門，看見一匹雪白的馬上騎了位腰桿兒挺直的年輕 
人，後面跟了輛「斗子車」，「斗子車」後又有人騎馬相隨。他看浪那是老套简。正從糧桡區向 
道裏來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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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走過去，老套简發現了他，馬越過「斗 U 先到趙宗之面前，.迅速的1拱拱手： 

「我們二當家的來啦！」 

小白蛇騎在馬上，看趙宗2:那身粗布袍掛打扮，便猜透八九分對方是雎。同樣的從馬上下 
來，大夥計忙把 H 繩接過去。 

「道就是趙老先生。」老套简爲他們介紹〇 
r 對不起，累您久等。」白玉薇相當溫和與客氣0 

從草原上來的他們，老套筒和趕車的胖子都是一身一臉黄匯，白玉薇的衣着險兒却相當潔 
淨，看樣子在街口已經修飾過。 

她沒有穿「民装」，而是戴了格子布鴨舌輯，穿短大氅，對襟黑綢褂，古銅色呢子馬裨，雪 
亮的長統馬靴，脖子上圍着黃絲綢圍巾，看樣兒 S 淨淨沒帶傢伙。 

趙宗之這是第一次看見白玉薇，留給他的印象，身材面貌像個娟秀的女人，却具有一種凌厲 
的逼人氣勢0 

趕斗子車的也從車前轅下來，胖得連脖子都沒有的®臉，向趙宗之甜末唆的一笑。老套简又 
介紹： 

「這是大舅爺！」 

r —— j 趙宗之不好稱呼，只有點點頭，心中却想眞儎氣的大«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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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宗之開始向裏面讓客，老套筒和大 II 爺停好車，1_留在外面。趙宗之—强拉，白玉 
薇脫： 

「他們有事。」 

趙宗之不好再相讓， K 近大門，白玉薇又對趙宗之遒： 

「我大哥要我特別間候您 。 J 
「他《©來一趟。」 
r 來不了こ 
「鄕親們都想見見他。」 

r 爲啥不能來，過些日子就會知道，你和別人不同，我不顚驥你。」白玉薇1道裏閉起嘴 

巴0 

趙宗之望了她一眼，嘴角槩緊的 f 扯出一條弧線。看樣子再問也不#說了。聽刚才的語 
意，趙宗之心裏沉甸甸的。 

白玉薇被讓進客聽，趙宗之介紹商會會長黄廣璺， II 會會長髙峯九還有二掌播的時候，她却 
拱拱手說 r 久仰，請多指敎。」惟獨對 w 三成、王江海 i 了一下联，沒有吭聲。 

開始入席，白玉薇堅持請趙宗之上座，黄廣豎說： 

「趙先生也算半個主人，白先生你就甭嫌»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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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不，今天我大哥沒來，趙先生是他的莫逆之交，救命恩人，應當他坐首席。」 

趙宗之自然不肯，又不能用手拉白玉薇。質三成在！旁不順氣起來，守着黃廣費不敢發作， 
却直用死魚眼瞪趙宗之。 

讓到最後，還是白玉薇坐了首位，黄廣豐敬酒，她擎起杯子只碰了碰嘴唇，說「欠學」。 

打白玉薇進門，賀三成的雙眼，在她身上便溜來溜去。白玉薇小的時候，他曾見過，又白又 
胖，後來她同大靑龍結夥，在他想像中，長大了的白玉薇定像塊「發麵」，白白的一大囤。誰知 
「女大十八變 J ,越變越好看，偏偏便宜了老病腔子靑面鬼。 

他自斟自酌的灌下一杯，胸中凝聚了一團火，他見過不少女人都沒有- 3 EE 薇俊巴。由於客廳 
溫暖，白玉薇面部呈琥珀色。他的目光又遊到胸前，盯着隆起的地方，其中定纆了束胸，要不 
然…想到這裏，他又灌了一盅。 

白玉薇早巳發現他那雙賊眼，並不在意，大大方方的吃菜， 簡單 而^^的囘答 黄廣豐和高峯 
九的問話， I 點兒也不怯場，像個出身官宦之家的大少爺。 

質三成越看心裏變化越大，首先消失了對白玉薇的輕視心理，代之是一種拫穢的卑念，眼睛 
不由自主的亂擠，鼻子也會聳動，這是他的老習惧，如果白玉薇坐得距離近些，早巳把筷子弄到 
地上，藉機去摸她的脚。 

白玉薇從來不看賀三成，也不向他敬酒，他*得很不是味道，難耐這份寂寞〇忽的站起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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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白小姐，多少年不見了，我 fit 妳一杯！」老習法改，|邊擠眼睛。 

白玉薇端起杯子，碰碰嘴唇’賀三成心猶不甘，他自恃很早就餌嫌道個丫頭，他自恃現在是 
個人物’爲了表示有櫬有勢與不平凡，又倒了一杯： 

「白小姐，我再敬妳，道裏的事，衝着妳，我早就辦妥了，只等：^咐下來 • J 

白玉薇沒有喝，沒有看他，吃了一小口菜， SS # 的放下箸： 

「我一切聽會*的安排 0 J 

簡簡單單的鱒成一個犬釘子，賀三成|實的碰上去，^®直橛似的豎在那裏，站又不是 
坐又不是〇他很少被人如此奥落過，不知 SH :* 理〇幸* i 王 tUt 在一旁扯扯他的武 i 就！下 
来，臉兒氣得發黄。 

黄廣璺也認爲賀三成不骸多嘴，沒有 i 世面 。}I 穩酒席上向來不談正事，用鈑後茶時才輕 
輕一 r 點」。道是「瞄」。等於給了對方面子，也顬得對方是明白人，不必細|»0 

M 才白玉薇的話，他聽#^體而舒服。但^ m 得白玉薇街*三成說聒時的聲調表情像利刀切 
豆腐，鋒利得不拖泥帶水。他對白玉薇有所欽敬， I 點也不^1¢二十郞當歲的丫頭。 

現在一道道名菜繼嫌的往上端，大家吃得很少，括也很少。主客是個女孩兒家，無法暢所欲 
言。貧三成、王江海_愛雷，今天場合不對，吃了 <5 ,等於格罪 R 輪，第一不敢放肆，第二 
闹不起來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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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宴就這樣草草結束，散席後囘到茶儿邊坐下，小夥計捧上新沏的藎盌茶。白玉薇用兩個指 
頭，揑起描金蓋兒，撥了撥茶葉，輕輕的呷了 一口 0 

黄廣豐不， M 覺的看到白玉薇拿茶盌蓋的手如 lixl 舞台上花衫的蘭花指，心旌爲之 一 搖。如果白 
玉薇的眉兒不濂，眼角不向上 M ，眞是個美得出奇的女人0 
爲了壓制內心的奇想，黄廣豐淸了淸喉嚨： 

「白先生，多謝你赏臉，一切我繫磨着辦了，要有不遇的地方，儘管講出來〇」 

「按理在各位面前，沒有我說話的餘地。不過，臨來時，咱大哥曾吩咐過，貴«地對他有 
恩，各位都是他的鄕賢和老前较，他說吃了虧也不能爭執，完全膀黄會長，商會長和趙老先生 
的。」白玉概淸脆的嗓子，說了進門之後最長的一段話。 

大家聽了服服貼貼，尤其黄廣璺心中想，誰要有這麽一位妻子來主持家務，定管理得井井有 
條，他的思緒又_成亂絲，爲了怕失態，忙說： 

「二掌櫃，你去請白先生帶來的人淸點〇 J 
二掌榧正要走，白玉薇却站起來： 

「等一等， J 她輕啓唇，^，掠過一絲笑速，衝着黃廣蹬說：「經過會长過目的錢財，沒錯 
兒 。 J 

二掌楢在門口遲疑着，黄廣蜜受了 U 玉薇的笑意感染，也滿面春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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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旣然白先生信得過我，不必點了。 M 知夥計們，絮着装車 。 J 

「請再稍慢一點兒， J 白玉薇神情鄭重起來.•「我要先見見王二虎王先生。」 

「我們也得先看看尤先生。 J 王江海開腔了，聲音顫抖•不知是激動通是恐懼。 
r 應該把王二虎先請来。」黃廣豐不高興了。没料到他們留了一手。 

「没關係， j 白玉薇並不計较，對王江海說：「猜兩位隊長到 r 斗子車 j 上去 r 撒馬撒竭 j , 
道樣好放心。」 

賀三成、王江海一點也不客氣的向外走，顧不得黃庚 tt 高不髙興，因爲油银子如果不是「活 
U 」別看黃廣璺壓着，也不能成交，贖票款中有佐佐木的錢，會熒手。 

賀三成到了車邊，抬腿上車準備揪簾子。老套简伸手一擋，冷不 pal 的： 

「隊長你也是 r 棵 j 上的，規矩總没忘光，起票只能聽 r 聲 J ,不能先照面。」 

王江海怕賀三成「蠡出火来」，把事給 r 嚓」了，忙扯扯賀三成，賀三成只好把腿從审轅上 
抽下来。 

「喊吧。」老畜简要死不活的聲調對賀三成說。 
r 尤先生！」賀三成忍着窝嚢氣大聲喊 ® 

「喵！」車子裏傅出低弱的回聲，聽不出是不是油輾子。 
r 你還好吧？」王江海又問。 




• 517 • 松仡江畔 


「好，唔，好。」 

賀三成王江海級起眉頭，懷疑着，思索着，憑這幾個音調， A 弄不淸楚，裏面是不是油帳 
子。他後悔，當初不該全胰黃廣 52 的，沒把苦主給找了來 C 
「好了吧。 J 老龚简開始趕他們0 

货三成和王江海更加不放心，會不會早就 r 撕」了，找個人來頂替，焚三成提离了嗓門： 
「尤先生，請你伸出頭來，我們看看。」 

隨着聲音，簾子開始晃動，大舆爺上去一把扯住：「再動要你好潘。」然後對賀三成笑喀 «s 
的：「等收了錢，你們把王先生再放過來，自然會把『票|_放過去，着你看個够。」 

賀三成®到怒火直往上衝，這是他的地盤，他擁有兩百多人和槍，只要 M 發狠，什麽小白蛇 
和兩個鱉犢子都得伸腿。現在只能乾生氣，因爲這是規矩，雎也不能破壊。破壤了，商脅不會再 
出錢供養。除非再去幹 r 鬍匪」。當保裙囤比起親匪來不必檐驚受怕，而且遛可以包娼窩賭，收 
入不見得差。 

現在他只好吩咐一位除負囘去，沒有好久抬來 I 張門板，門板上睡了個人蓋了條破灰軍毯。 
離老套简五六十步遠便停住了。 

道時店夥把八箱子大洋抬出來，执在「斗子車」旁還，老套筒打開一箱，滿滿的白花花的.洋 
錢，他不禁哈哈大笑，王江海氣得要#'嗚大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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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個陣勢擺好了，大夥計進去$黄廣簦、高峯九、白玉薇、二掌檷和趙宗之。黄庚 9 和高 

峯九站在中間，白玉薇囘到「斗子車」邊。趙宗之想到門板附近看看王二虎，却被賀三成播住 
了 0 

首先是白玉薇開口： 

「把他弄下來こ 

賀三成和王江 海 緊張的望着 車門， 心中怨恨路燁太暗，看不淸楚。終於從享內拖出一個人， 
由 大勇爺捎着向黄廣豎面前走，王江海也着除 員 抬了門板向前凑 ，到了 當中都停了下來，黄廣躉 
也有點歃動的說： 

「請雙方再看一看。」 

«三成、王江海已看淸是油輾子無誤，只是臉兒比過去還黄，頭上包了塊*花布。再注視手 
脚，都很完整。但顯得有些萎頓，賀三成怕他有內傷，忙問道： 

「尤先生，那裏不舒服？」 

油輾子_想開口，老套简過去了，油輾子委屈的閉上嘴，老套简向*三成道： 

「他有毛病，要治簡單，來點上好煙土一 吹，保險歡的像頭 II 子。」 

貧三成着隊員上去接油11子，大舅爺却將身子一擂： 

「等等，慌個屁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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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玉薇過來了，掀開門板的灰毯子，趙宗之也緊强的伸過頭去，看見王二虎新理過髮，顧得 
«的更不成人形，右眼貼了紗布。趙宗之哭兮兮的喊： 

「老二，聽得出我是誰嗎 ？ j 
r 趙大哥，沒啥說的，我只有謝謝你們啦！」 

白玉薇看淸是王二虎，細白的手兒有些發抖，迅速的又把灰毯子盖上，*調不太自然的說： 
r 抬上 車！ j 

老套筒沒有用門板抬，兩手抄到壬二虎的脅下和腿彎，輕輕巧巧的抱起來，灰毯子下面露出 
兩條光光的瘦腿，白玉薇杻轉頭，原來焚三成他們沒給王二虎穿裤子。 

大舅爺看老套简抱走了王二虎，毫不猶豫的一鬆手，油輾子跌在地上，大聲呼着： r 哎呀我 
的嫣 呀！」 

除負過去攙他，他站不住，只好抱上門板。 

道時錢箱子也裝好了，一切停當。白玉薇向黄廣豎等吿辭，黄廣»悠悠忽忽送她荆馬旁，看 
見她「引®」時，低®而含蓄的說〇 

f 有天你闖蕩江湖 K 了，請到我道赛來歇脚。」 

「—— J 白玉薇囘身向他一笑，這是屬於冷澳的笑，使有財有勢的黄廣馊，立卽想找個泥縫 
纘進去，永速不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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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玉薇欠身上馬，本來豐滿的臀部着了馬褲，更加誘得焚三成眼睛發直。白玉薇居然向他招 
招手，賀三成像生鐵碰上磁石，很快的被吸過去。 

「這筆賬就結到道裏，另外的另外算。」 

白玉薇話尾子剛 一 落，馬剌一踢馬腹，走 了 〇又是 一 陳 in 風夾着灰砂吹過來，迷 了 實三成 的 
眼。等用手帕揉搓，在淚水汪汪與感覺酸癢中，只看到「斗子車」尾和 K 後的老套简的馬屁股0 
黄廣豐怔怔的，站在風砂中，現在才知道當了紅鬍子的那張臉說變就 II ，多§人。他已不 
惋惜白玉薇的下場，只是下不了狠心，爲她做敢壊的設想。 

心情就像灰濛濛的狂風捲起的砂粒，打在每一個部位，都感到刺痛。他具有一般有錢人的習 
性，不太鼷委屈自己，轉過毈來 •. 

5三成！」 

「有！」對圑 M ,® 三成 力 求像個 軍人。 
r 你怎麽連衣服都不給王 二 虎換一套，老給我丢險 ！J 

r 是 —— し 

賀三成正在尋覓理由，主江海在門板旁叫起來： 

「姆拉巴子的，這班娘們不規矩 ！ J 

大夥聽到他叫駕，供過去。油辗子一改_才的沉馱，哼哼啣啣：「姍呀，》呀！11:!_!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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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叫着。 

「怎麽啦？」賀三成問。 

「我的眼睛啊，拂！疼死人啦！」油輾子的手伸上*花布亂抓：「他們 I 弄——弄瞎了我 
的右 —— 右眼啊！」 

「眞他典的不是玩惫。」焚三成一氣就想捵镓伙，也不知道拖出徕伙來對付誰。 

「嗚1鳴！」油輾子放聲哭了：「還_還^«的睡 • J 
質三成.迅速的拉起褲子，乾乾淨淨，只有幾處發靑，並未發腫，也沒別的傷痕。 

「不——不是啊！那個奥娘們，着人挑断了我的脚後大筋，整 I 個兩條 K ,全完©!吧！ 


「刚才你爲什_說？」賀三成火上來，怨恨油輾子說晚了。早些脫淸楚，還可以和白玉薇 
秤斤論兩〇 

「他們又是刀——又是槍_在旁邊伺候着，」提起道些，油帳子痛得杻巴的 Mt 上，猶有餘 
悸：「連_豸ナ矹也 I 也不敢喘啊 .*■ 爺 . 着我說啥……我才敢 . 開駐… 

…し 

「你他媽的活該！」贺三成*得®是丢人丢到家了，滿口烤駡咧咧的，一雙眼滴涠溜亂轉， 

想找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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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宗之不自主向後退了四五步，不是貸三成的死魚眼有威，而是另一股 K 力逼他，他無法忘 

記那晚曾經吿訴老套简，王二虎壤 了 I 隻右眼， 還 有 兩條腿也受偁 . 當時沒料 到， 他 們會報 

復在油輾子 身上。 

看到油輾子在門板上痛得亂滾 ，聽 到凄厲的哭聲，平時連路都不殺的趙宗之，並沒有覺得 li 
過，心腸向來柔軟的他，突然昇起另一種念頭： 

「道揉也好，大筋接不起來，永遠不能再當狗腿子害人。」 

站在一旁的黄廣镗，雖曾調解過許多血淋淋的案子，親眼 看 見道 種 * 象 却是頭一 遭， 內心有 
些兒怯，很想囘到高脑大院內的老窩，感到天庇下只有那裏太平無事，不必擔憂受怕。 

爲了自己的身份，爲了保持體面，他還是强自鎭靜下來 ，聲調 不自然的吩咐着： 

「速夜送囘扶餘縣他家衷.早點找大夫還有救！」 

贺三成似乎睇到了，却沒有立卽照辦 ，專對 目的物發作，指着趙宗之 Mi: 

「你別媽拉個巴子的站在那崁 ，典 子 裏 挿葱装 象， ritJ 不了你，你他®的洗乾淨脖兒梗 • 
等着吧 ！ J 

今晚黄廣豐的情緒[.-1樣的不穩定，一看賀三成沒胰他的，反而找趙宗之的麻煩，心中老大不 
萵興，提名道姓大喝一聲： 

「質 三 成！」 




「有！」因爲聲音太大，煞住了賀三成的性子，連忙站好。 

「我吿訴你，想在此地混，就得聽我的。不能動趙先生一根汗毛，他是本分老實人。」 
「小的不敢。」雖然改口，氣還不太順。 
r 宗之，」黄廣登和善的說： r 你店裏忙，先囘去吧。」 

趙宗之以正常的步子，向煎餅舖走去，一邊還聽到油輾子沙啞的聲苷又哭又喊： 

「我要佐佐木社長給我報仇 . 給我 . 」 

又是一陣撲頭赛嫌的風砂，油輾子的聲苷聽不見了，定是興進去|«泥砂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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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


接連着冷了幾天，早上起來，遍地枯黄的草棵上一層澳霜。 

昨夜王本元和拴柱都沒有睡好，*在太冷了，窩棚上的厚草再也抵不住寒氣和强風。 

早上起來兩人的眼圈都是紅紅的，長夜未睡再加上烤火薫得直淌眼淚，王本元站在窩棚外 
面，用举頭捶着腰眼，不住的扭動身子： 

「唉！眞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天一冷渾身酸疼〇 j 

隨着話音嘴唇啓囲，向外'! B - 出茫茫的白氣，窩棚裏未歉盡的濃煙，通一股一股向外冒。 

「今格我！個人下田，你歇着〇 J 拴柱勸王本元。 

r 傻孩子，離八月十五沒多逮了，此地到中秋節就下雪，下雪結冰後就可以打場。」 

「蓋屋子要得等後幾年了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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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小小年紀’別一年拖一年，資好材料明年就動手’別供你表興， SH 大半#子两東，還圍 
着煎餅嫌的錫台轉。更不能像我……」 

「今年收成不賴，表«不是脫，再過五年便可以 r 發家 j 了？」 

「我只想囘家！」王本元兩眼望着遙逮的天際。 
r 爲啥要囘去，咱們正在興頭上。」捏柱不顏王本元走。 

「我巳看你上了路，看着你有出息，早就心滿意足。」王本元無限傷感的說下去：「你知道 
我幹啥事都是有頭沒有尾巴，道些日子，我忽然想起家来，想孩子們。也許我老了，也許我這次 

间去，不再出來東飘西藩，也許我囘頭，領着孩子耕那幾分 m 產，也許已經晚了 . 」 

拴柱從 f 見王本元如此感慨，他曾轎的淨光，.他曾^:的遍 醴鱗傷， 沒有 S 過愁，嗔過 
氣〇拴柱不懂’ f 是大箪原的長年寂真使他變了，道 種 «有點向好路上走，拴柱應賅爲他麇 
幸。但念及明年得另找傕新夥伴，總沒有王本元 像 父親般的* 處照料 自己，又1道： 

「再熬五年，多賺點錢囘去貢地，比苦撑好得多 ！ J 

拴柱說的時候，眼睛裏 S 星子，爲了怕王本元看見，故慧身子扭過去，望 着 收割囘來長* 
一堆，比® g 還要«的莊糠0 

「別躭心， j 王本元似乎猜透了他的心*:「我會完場，運到被裏去資， w 是來得 
及、我鬆到三姓質木料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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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表叔實在要走，今年收成全歸你。」 

「便小子，表叔見過錢，踢蹬過錢，我不要！」 

r ——」拴柱正要和他爭執，突然停住了。翹起脚跟，向遠處望去，他彷彿看見一輛套了雙 
馬的大車，漫荒越野的向這裏來〇 
r 表叔，你看，一輛大車！」 

王本元同樣緊張的向拴柱手指的地方望去，在這荒涼草地，深秋的時節，有大車從窩棚前經 
過，*在是一件大事。 

兩人想不出是誰趕的大車，附近屯子都在：^收割，不會抽出時間，越幾+里路來看他們〇 
這裏沒有親近的戚友，也不是「串門子」的時候。 

兩人幾乎同一個想法：大車是迷了路，從附近經過，飲牲□或打尖，絕不會來找他們。 

車越來越近，趕車的戴了頂黃鼠皮帽子，圃了條大棉被。僵硬的坐在車上，兩匹馬却跑的一 
個勁，鼻孔向外噴白氣，沒有多久，車到了%舖前，趕車的喊了聲「吁！」，一扯韁繩，馬前蹄 
抬得萵高的落下来，臀部一蹲車停了。 

王本元和拴柱一臉驚訝的神情，他看不淸對方的臉。帽子太低，又有風鏡，下巴圉在棉被 
裏，只露 g 剪得很整齊的黑鬍子。 

車上拉的全是茅草，不算多，平平的一車廂，看樣子來者是個瘟子，不發痕那有用大隼拉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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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値錢的茅草，到處跑。 

趕車的瘋漢似乎很沉得住氣，咧開嘴笑了，笑出了聲。無緣無故的笑，更像個瘋子。要不是 
兩人在一起膽子壯，检柱 ■' f 已溜囘窩棚。 

r 哈！哈！」他越笑越有助，到最後被子都被笑得抖在車下，裏面露出青色的新棉澳，黑叉 

裨。 

兩匹馬大概也難忍受狂放過度的笑聲，八隻蹄子不安的在地上移動，車輪在濕輭的土地上， 
*1下去有半寸多深。 

總算他笑够 了， 接着是一陣咳嗽。拴柱感 到 道是何苦呢？ 一口 氣彆住 了， 多划不來。 

「喂！」現在他開腔了，嗓門相當高：「王本元，你是不是碰到鬼，嘛得拥了一裤梅！」 

王本元除到對方提名道姓，聲音有點兒熟。東方的太陽已經升起，照在對方的脊背上。大天 
白日定不是鬼，他走過去顏着聲兒問： 
r 你 —— 你到底是誰啊？」 

「看樣兒你眞是混 r 抖 J 了，連我都不敢認啦！哈！哈！」在一長*^笑聲中，他摘去了皮 
£子、風鏡，露出微黑而淸瘦的一張臉。 

王本元在那張瘦臉上，看出一隻未瞎的腫眼泡和大鼻頭，蘭嘴巴。鼻子開始發黢，使龕所有 

力氣，喊着： 



松花江畔 • 528 - 


「二哥！」黄豆粒般大小的淚珠滾在 鼻 溝 裏。 

趕車的跳下來了，搖搖幌幌站不棟，忙用手 f 車轅，咬着牙停了停，又笑開了。 

「四五+歲的人瞜，裝啥娘娘腔，哭個屌勁！」他指指發怔的拴柱：「過來，扶表大爺到窩 
棚 裏 去！」 

拴柱又是高興，又是灌怕的過來，扶着王二虎，一碗一點的向_走去，王本元也在一邊， 
用手摻着，邊走邊用雔啞的嗓門問： 

「起初我以爲咱老哥倆見不到面了。後尾隐拴柱這孩子從前郭旗罔來說..黄大掌榧依了你的 
忙。」 

「甭提，我不承姓 黄 的這份 情， 也不怨姓 黄 的起初沒救我。 植脆瓜 生 脆瓜，種 土豆子生土豆 
子，自個 EU 來的禍自己受，也許咱天生是個壞蛋， r 好人沒長獬禍害一千年 J ，到険曹地府那裏 
打了一轉，被小白蛇給要囘來啦。憑心而論，咱©小白蛇的恩是眞的，這娘們救過咱兩囘0」 

王二虎從出了黑屋子，第一次遇到同宗，興*得長江大河扯個沒有完，王本元和拴柱無法挿 
嘴，只有聽的份兒。 

直等他把這一段說完，王本元才有機會表示關切： 

r 你那腿，是不是坐車坐 麻 了？」 

r 不，」检柱在一旁搶着說： r 是他們整的0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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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對！」王二虎點點頭：「他們沒有捧子敲斷我的腿，却天天把我泡在水牢裏，看樣子下半 
輩子險天下雨够受的了。」說完了，用手換換那隻貼了資藥的眼.•「兄弟，咱混的不算糗，雖沒 
闖»江湖，倒有兩個外號， ni 虎 j 、 r 獨眼锶 J ! 哈！哈！」 

王二虎又笑了，道次笑中不代表欣愉，而充滿了愴涼，只笑了幾聲，又一瞪那隻獨眼： 

「有吃的嘛，快^来！」 

「只有半供子剩釵和疙瘩頭。」王本元道。 

「成！ J 王二虎坐在 M 上，拍拍肚子，—大嚼。 

拴柱拿了皈盌，到門外鍋台上盏飯，王二虎又*了： 

「連鍋子翊過来，©^有那末秀氣0」 

拴柱儇笑着，只盱把鍋子端去，王二虎沒等拿傢伙，兩手捧起髙梁米飯 a ，蠕動着薄薄的腮 
梆子吃起來，吃 I 捧飯，咬一大口鹽菜，沒有多久，只剩下烏黑的鍋底，髙興的拍了個巴掌： 
「水来！」 

检柱把「谖€」遞給他，王二虎就着壺嘴咕咕嘟嘟灌下去大半壺。 

「他嫕的，整整一天兩夜，水米沒沾牙！」 
rs 那裏來 ？ j 

r 大靑 18 的窩子。」王二 f 脫詳細地點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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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逃出来？ J 

「我®光蛋一個，和他們無寃無仇，想啥要 r 二蹦子 j 。」 

王二虎的話無邊無際，王本元想猜都沒個準。王二虎望着王本元被日晒風吹的黑長臉，還有 
投柱子團團的胖險，擠了擠那隻獨眼笑了： 

「你們猜，我那大車上拉的啥 ？ j 

「 —— j mlla 人都君淸楚了，不一 s 猜，甚至想王二虎是不是被«三成、王江海折騰得腦筋混 
亂了，車上明明是半個子兒也不値的茅草。 

「寅*在在告訴你們吧，那是現大洋，不多不少一萬八千塊現大洋。」 

「 —— J 王本元，拴柱都張大嘴巴發呆。王二虎不理他們，繼績說下去： 
r 你們想想看，拉着這麽多現大洋，敢進屯子敢住店啊，只有«西北 ft , 吃砂土 〇 j 
王二虎伸了個湘腰•又用兩手槌打雙腿。 

王本元和拴柱短暫的 H * 消失了，恐懼感濃/?-起來。他們不是躭心自己，而是躭心王二虎。 
「漏子你還沒戮够，」王本 71 :埋怨本家的傻哥們.•「怎麽可以拐&:親子的票錢？ j 
r 你說啥？」壬二虎把手％在>!-1«|後面，裝着沒聽淸楚0 

「我挽 你不想要吃飯的像 伙了，活够了，乾 lit 找棵樹，掛上去。別淨躺兇險，弄得大夥爲你 
提心吊膽。」性情隨和的王本元，火了，大邋一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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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怕啥！」王二虎頭一揚， f 在乎。 

「別看你對大靑能有恩，拐了他們的錢，底下人說不了你 。 J 

「喂，說你老憨，你自货精的像個堠。他底下非但不要我的命，還送了一程〇 J 

「送！哼！恐怕是老鹰捉兎子，狠盯！」 

王二虎聽到這裏，身板兒坐直了，不再嘻笑，有些慍蔥.•「本元，你鱿那末瞧不起咱，呼！ 
咱祖宗八代加起來，也沒見過一萬八千塊現大洋，呼，哼，它可不放在咱眼裏，發財受窮那是 
命，錢賺得硬朗，化得也硬朗，你猜這些錢是幹啥的？嗯？」 

r ——」王本元猜不出，七想八想，也找不出適當的理由和道些錢連在一起。 

「哼！是發§堤エ人的。」 

r 啊！」王本元®了，近來只用力少用腦，實在欠*光。一時沒連想到王二虎曾當過「淸水 
組合」的エ頭，為工人爭領エ錢才出了事。但他立郎又記起另外一句話「善財難捨 J ,到了紅鬍 
子手裹的錢，怎會吐出來。 

「發エ錢是誰的主 m ?」 

「小白蛇。」 

王二虎囘答雖沖口而出，王本元仍不敢相信。他憧得一點紅！ K 子規矩，整個大小亊務—大 
當家的作主。一 i 當家的只是輔佐，還有三當家的主管財務，多由大當家的親戚或親信檐任，以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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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「嫌 催」，管理所有伙計〇 

小白蛇在道一夥再吃得開，也無法破了這個規矩，直接在三當家的那裏拿到錢。還有那一羣 
兇漢， 如果說不出個「小老鼠上燈台」，也不甘願讓一個局外人，把叮噹饔一萬多大洋錢，拿去 
散 「蕾 財」。 

王二* 看 王本元半天不吭氣，有點忠的怩，犬®說： 

「拿 煙捲 来。」 
r 戒了！ j 

「嘿，稀罕，」二虎不相信，調侃着：「日頭要打西邊出來了！」 

「也許，」本元*:味深長的：「紅鬍子肯給你一大車洋錢，日頭打西天出來，算啥希罕。」 
「本元，」 二 虎毛燥脾氣上來了：「紅親子不是從石頭縫裹蹦出來的，也是娘生爹養的人。 
他們弄淸楚， 一 羣逃 - m 來的工人，忙了幾個月連冬天 ' 1 ft 殺沒有指望的時候，小白蛇出了這個主 
意，沒有半個人芽說不中！」 
r 大靑 龍呢？ 」 

「你想他是見錢眼開的貨？哼！」王二虎本來瞧不起王本元，現在更擺在臉面上來 •• r 當 
時，小白蛇要派人發放，我不准。」二虎瞪了本元一眼，頭示他很有樞勢。 
r —— 」王本元到了這個節骨眼，本出老法子，只聽不坑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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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和小白蛇說： r 侈堤的工人都是老老寅寅的莊稼漢，急要錢過残冬，可不敢要你們發， 
怕燙手。』」他推了王本元一把，要對方留神他說話： r 你暁得小.日蛇怎麽說： r 不是怕黉手， 
是怕受連累，捉去受審。 j 這娘們舌頭多像刀双子， 2 S 起來眞過癟。」 

「——」王本元怕二虎誤會他不用心腔，忙點點頭。 

「別看她能幹，當時還抓了瞄，找不出合適的人。我就柏了拍胸細。小白蛇又說話了： r 你 
全身是病，全身是傷，還是耽着^！ J •上一:虎越說趑科押：『&吿拆她，咱王二虎是織打的漢 
子，爬也爬到河堤，發放道些エ錢 。 j 

「她又問我. . r 難道不怕被東洋人和腿子宰你 ？ J 我 iw ' 辟子，表示腦袋瓜子提在手上，行 
遍天下，還在乎這些。」王二虎 S 臉 K 有了紅*，®眼15出異钹的光彩。王本元和拴柱聽了開始 
爲之動容，靜靜的等他說下去。 

「就道樣，我養了半個月倕，便趕着裝餞的大舡采了！」推也沒科到，前段緊張，後面幾句 
話如此平淡。 

因爲沒有屋，吸着換 W ， 再加大 S 唭，冴份口虼舌魚，3-::虎又提起水 ffi ,灌了一陣水。 

「本元。你有沒有種？」 

「幹啥！」 

「不會敎你殺人，道囘—你，也沒半個網子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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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——」王本元聽得出他又提小寡婦那件事，他裝着忘了，裝着糊徐，心內却惦記着，不知 
他們逃到 a 樂嫌以後，又去了那裹。 

「你就拉泡硬屎，給咱看看！」王二虎一個勁的盯他。 
r 那得看幹啥？」 
r 幫我去發錢。」 

「稀鬆 f 。」王本元不在乎。 

r 你可知道後患無窮？咱不强拖你下水。」王二虎板着面孔。 

「你知我也是過了今天不想明天〇 j 王本元玩世不恭，吊兒郞當的囘答王二虎，他太不喜王 
二虎板着臉孔，對瞧他的樣兒。 

「捏柱，」二虎又咧開大嘴巴：「想清楚你表叔說的啦，有天餵了狼虎可怨不得我。」 

「喀喀！」拴柱只會镘笑。 

王本元不喜歎二虎出〇淨說些不吉利的。本想打囘票，但念及那些等着錢用的老鄕親，念及 
王二虎也不能在 H 地久留，一個人忙不過來，只有硬起頭.皮： 

「啥時候走？」 

「通又不要選黃道吉口，說走畎走。」 
r 好吧—」王本元換新裱子新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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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晚半晌能囘來嗎？ J 检柱覺得事態齩重，畏怯的 W 本元* 

「定規囘来。」本元邊說邊囘頭，狠狠的盯着王二虎，暗示他別在孩子面前胡說八道。 

王二虎沒再吭氣，看他收拾停當，向拴柱招招手。 

「扶表大爺上車！」 

检柱扶着他囘到車上，王本元却把鞭子接過去。王二虎又向拴柱招招手，拴柱走過去，他拍 
拍消庚的身體。 

「表大爺有錢，可是 r 老媽子抱孩子——人家的 j ，連塊兒八毛也不能—你。不過，有句 
俗話，你記着. • r 黄泥巴裏有金銀 j ，你就用勁翻騰吧。」 

說完，他向王本元一打手勢，王本元一榣鞭子：「得兒！」兩匹馬走起來。 

走了很逮，王本元囘轉頭，看見拴柱還在那裏張望，心裏酸酸的，又被王一一虎»出來了.. 
「還沒上殺場呢，魂就_掉了。」用拐肘碰碰王本元：「別怕，你和我一樣 r 頭上生瘡，脚 
底下流濃 I 壞透了』，死不成。」 

「其寅天底下，活着也不多你一個，死了也不少一個。」王本元沒好氣的頂撞他。 

「我看你說了一輩子夢話，就是這兩句在行！」二虎反而稱道起他來〇 
本元看他好壞話難分，白顯自的亂扯，瀬得再理他，全力全意趣大車。 

車輛?£沉寂的荒徑上行駛，漸漸望見佐佐木的新修的寨子了 •王二虎吩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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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偏過去，繞道こ 

車輛繞道過了新寨子，王二虎指指劃劃要他直！^七エ區： 

「如今就指望七エ區那些槓子頭們沒散，在那裹幹活最穩當 。 j 
本元沒有到過エ區，他想七 H 區的エ頭可能對王二虎好些，二虎又對本元道： 

「道種亊不能拖，你想個法子，發得快當一些 。 J 

眞是難得的一句話，二虎居然捧出高帽子。本元並沒有聽着忘了自己大哥贵姓，反問道： 
「一共有幾個エ區，最逮有多少路程。」 

「七個エ區，最逮的三エ區騎馬得半天。」 

「我看你無法拉着大車，到處去發。那樣容易走露風®， 葱 來二鬼子捉你，只好留在七エ 
匿，派人联馬到各地窩棚裏，秘密通知 X 頭們來領。」 

「道倒是個好法子，他娘的，エ薄子在油幟子手上〇」 

「興在沒辦法算得那末細緻了，按人頭發錢，到了這個年月，吃虧佔便宜不能太計較。 J 王 
本元腦子是比王二虎8活多了。 

r ——」王二虎開始悶聲不響，他又記起昔日的エ地情形，要是沒有道次巨變，自己跳到松 
花江都洗不淸0 

——佐佐木、油輾子»害人。可惜那晚在玉合顒門口，沒看淸把弟的 M 。平生沒拜過把子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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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一遵便「拔了番頭子」。 

王本元見二虎有很重的心事，爲了緩和塞寂的空氣，謂劑對方情緒和表示！一懷： 

「事完了你去那裏？」 

「嘿！當初在郭爾羅斯前旗還有個老鼈窩，如今成了眞正的光蛋，管它呢！」 
r 你見到過大靑埔麽？」本元推測，他還會去找那夥人，目前只有這個去處合邁。 

「天天見！」王二虎記起小白蛇再三叮囑他的，沒說大靑覩早已病了。 

在口正當中的時候，他們看到第七 X 區的窩棚，也看見江堤上，稀稀落落有幾個人。 

平索凡亊不在乎的王二虎，心臓開始驟烈的跳動，氣愈喘愈粗。 

——現在總算沒有欺驅老鄕親，沒有欺騙那羣靠這點錢養家活口的人。 

想到錢，他不禁囘過頭來，摸摸茅草下的箱子，手還沒有伸出去，身子却幾乎從車上蹦起來。 
不知什麽時候，車後面跟了一個人，像遊魂似的那末輕悄。 

陽光映照在跟随着的腦袋瓜子上，活像一個大電燈泡。漆黑的九龍帶上揷了兩枝傢伙，槍把 
上的紅綢子，隨風飄呀飄的。 

他一夾馬腹，很快的跑上來，和二虎的車併排走着。 

王二虎見到他，非常不高興，拉長了臉，正想質問，對方却先開口 了： 
r 老王頭，只管辦你的事，四邊我給你 r 趁住 j 啦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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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啥時_的？」王二虎仍偁氣呼呼的問：「小白蛇是不是把我當成离•典廢。\_ 

「我們比你早到一天，」二光頭咧着黏魚嘴笑了.•「你辦你的，我幹我的，咱倆不一個『道 
路 j こ 

他說完了，杻轉馬頭，身子一伏，向原路奔去。 
r 是誰？」王本元問。 

——王二虎沒有胰見，他正浸沉在剛才所見的笑聲中，心想： 

「這小子準沒好事，又是誰碰上『喪門星 J !」 


人，天生是賤骨頭。 

油輾子被按在 r 黑窑子」裏的時候，只盼望保住小命，別的啥也不想。現在小命保住，不煩 
心的事兒，越來越多。 

躺在柔軟的俄國大牀上，不到四天，便恝得發瘋，吵吵鬧鬧由東賭房，撤到花樓上。 

花樓臨近江邊，他®見渡口附近，擁塞的船隻，和桅桿上被風吹擺着的風車和風旗。 

有兩艘兵船開來，他欠起身子，用僅有的左眼望去，裝了鐡板的兵船，尾接尾的在江流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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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駛。沒看到砲，胝是裝載一些發白的木箱和馬匹，人在甲板上走動着。 

看到兵船，他有種奇異的想法，會不會是東洋人搬動了官軍，來收拾大靑覩這 I 夥〇 
— 有 多久，他 的 興*情緒如同肥*泡沫，鼓得又大又亮，破滅得也 快。 

——兩船兵有什麽用，等於一條狗在一望無涯的草地上打困。 

他把頭杻轉向牀裏，不再淆那撒滿碎金的江面。江給了他一個發財的機#,錢沒有到手却去 
掉了一隻眼，兩條腿0 

——當時眞是鬼迷心竅，貪圚王二虎在工人面前有信用，沒留心是個惹禍精。要是換了堂弟 
尤曾玉，滑是滑一點，不會弄得一團糟。 

脖兒梗向裏扭得久，有些發酸，想翻身，腿不聽支使，忍不住大聲叫喊： 
r 妳們都死光啦？」 

樓太高，一聲勝不淸楚。相反，樓下的笑®却傅上來，那笑得如一串銀鈴鳴動的是小五，像 
公錤叫的是老二，喀喀哈哈個沒完的是老四，又笑又說嗓門又尖的是老三。 

——道些臭婆娘，漢子殘廢了，邇一個勁樂。哼！等着瞧罷。有那末|天伸腿時，一定寫下 
宇據，不給這些臭貨留半個子兒。 

——不留給他們又給誰呢？給黄臉婆老大，整整+年兩人沒講過 I 句話了，從老大到小五15 
是些碱灘，連個不帶巴的都痈不出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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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絕戶頭，道是多難胰的詞兒。也好，要是有了個敗家子，眼看*命的錢被踢蹬光，心 A 
像摔在靑石板上的瓦罐子。 

樓下又是 I 陣大笑，笑得槌板都快摸塌了，牀被擬得跳起來。 

過多的間題，惹人厭的笑聲，油輾子的腦袋要炸開來。他換起細磁小茶壺，向臃上摔過去。 
茶壺兒發出淸脆的箨饗，碎了，紅黄色的茶汁，在銀色的壁紙上向下流淌…… 

總算把樓下人驚動了，樓梯口先伸出來油滑光亮的頭髮，不用 S 下半截臉就知道是小五0 
小五那張略嫌太 R ] 的粉白嫩臉，仍浮蕩着笑，滑兑茶蓝碎片和腌上的印兒，更笑得 S 了腰。 
「她們要我上來看看，是不是你跌在地板上了！哈！哈！」 

——道是甚麽話，聽見受傷的丈夫，搾下牀來，應當齊奔上樓照料，却只派了個代表來看熱 
鬧〇 

平時他很喜歡小五的傻樣兒，和愛笑的聲音。今天聽着比软刷子刷鍋還剌耳朶。他用力一拍 
牀舖： 

r 不許笑！」牀舖受了 m 動，連帶着受挺的腿也痛起來。他咬菊牙仍發出「啡！沸！」®。 
平常愛嬌愛鬧有幾分傻氣的小五，被喝得一怔，立卽噘起小'*: 
r 不許笑，還要哭啊？哼 ！ j 

油輾子疼得無法享受姨太太的撒嬌，他厭惡這種不灌事，不會看 r 臉色」的樣兒，眼睛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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膣： 

r 滾！」 

r 滾就滾！ 」小五也僵上了， 轉 身下樓： r 算我倒 箱， 好心好*上來看 看， 碰到鬼！」 

「哭！」「鬼！」這都是油輾子受傷後最忌諱的字眼， 偏 偏成了小五的 口頭禪 。再加發怒瞪 
眼， 把受傷 的右眼也弄痛了 C 脾氣如同炸了的洋油桶，火光熊熊。 

下 f 的小五，述說樓上發生的情形。又是一場爆發性的集！!9大笑。油輾子氣得眞要痕了， 
用手抓 着 長長的頭髮，不顏一切的向牀下拥滾，並大 》 叫蛾： 

「妳——們_ 一 I 8__«!都給我 I 滾！」 

樓下的女人，首次聽見丈夫有這種 mM 整音，笑聲停了。她們不甘心被稱作爛貨，相互遞了 
個 眼色， 準備 上來問罪0 

道種事小五愛領頭，她不用思索已打好底稿.•「憑啥駡我們爛貨，倫人啦，養漢啦，你捉住 
啦！」 

可是到了樓上，整個景象，使她們呆住了。 

油幟子下毕截身子擱在牀上，上半截身子在牀外懸空着，蓬亂的頭髮觸若樓板，那隻獨眼珠 
幾乎跳出眶子，狠狠的盯着他們。 

同樣的155臉，同樣的眼睛，正 着看習慣 了，倒 着看 便不順眼， 再 加上咬牙切# ， 雖然有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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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氣，照樣的怕人，小五第一個倒退到！！邊。 

「喲！老爺子你道是幹嘛？」還是老二年歲大，沉得住氣 1 .r 來 If _把當家的給抬上 
去こ 

老二老三把他扶囘牀上，老四過來給他蓋被子，老五®在老；一背後，那雙桃花眼，滴溜溜亂 

轉〇 

經過道一折騰，原本受傷和 II 弱的油輾子老實了，只忙着明祖氣。 

「你眞是何苦呢，也不想想人家看了……」唱過蹦蹦戲的老二，感情脆弱， m 才還笑着，現 
在盈盈欲淚。 

「是啊， j 老四也接了腔：「養傷本來是急不得的事嘛。」 

「要不要喝點參湯，火上煨着一點也不凉。」老三也獻股勤。 

需要_，需要安慰，要來全部來了。小五則直接端來煙盤子： 

「還是先吹幾口。」 

油輾子嘴巴張開了，像個»洞，躲烈的點着頭。心裏却想：氣是氣，還是小五能，不 S 則 
己，一 i 正掉在自己的心坎裏〇 

小五把煙粧子放好，旗袍下襯一拉，上了牀和油輾子併排躺在一起，先點上煙燈。 

現在其餘三個娘們沒事兒幹了，老四醉不唧的嘟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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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哼！有小五一個就够了，爲啥她刚才上來，又趕下去，驚動我們道 I 夥。」 

老四一摔手走了，老二老三也受了感染，嘴巴嗔得足以检上五條大叫驢，咚！咚咚！萬馬奔 
腾般一塊下了樓。 

油帳子在小五調理煙脊時想..「無病無災，有這堆貨是享受。身子不好，便成了摧命鬼。別 
說在床前噓寒間暖，不把人氣死便够情惫了。」 

他想把道點感慨，吿拆小五。 m 一張嘴，煙槍塞進來了，他忙「窮！窮！窮！」的吸着，把 
剛才的感想都 E 着香氣進了五臓六腑。 

磨了不少時間，總算過足癱。煙勁足了，得喝釅茶，小五搖搖頭： 

「等壷子 H 囘來再喝吧0」 

「用大茶壺沏こ 
r 那多不够譜こ 
「別折騰人好不好？」 

「你通敢不敢&東西駡我？」 

「不敢了。」 

「哼！再要發睥氣，別人我不管，我是不一^。」 
r 怎麽成，除了在エ地裏的那個小廝，在家裏就是你* s 泡子最地道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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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還念着工地啊？」 

「—— J 油輾子不吭氣了，現在對エ地是一抹黑，不知道エ完了沒有，公家的尾款收1 
有，工人拿不到錢如何了局。佐佐木付出了一 萬塊贖票錢，#不會還分杠利。計算一下，道次修 
堤連嫌帶騙，是筆相當可観的數目，萬一佐佐$ 了心……他想到道裏，不禁»起眉职。 

「別皺啦，已經够瞧的嘍！」小五瞄去沏茶，丢下這末一句。 

人在病中，最易多心。往常小五從沒嫌過他鵾，現在冲口而出，是不是有了別的打算。 

心裏一煩，規線不由自主的移向窗外。江面有不少船隻，拉了滿帆，行駛得却相當慢。油輾 
子覺得道半年多的運道，很像那些碰到「頂風」的船。 

咚、咚、咚，急味而沉重的上樓脚步聲，震得腦袋瓜子快要裂開。一聽就知道孩子氣未脫的 
小五，從沒想到病人多末需要淸靜。 

小五上來了，手^^有捧茶。面部在些微緊張之中，带了笑黧 •. 
r 嘿！那個榷老頭兒來啦！」 

「誰？」 

「你們東家，坐坐__木。」 

「在那裏？快！快！快誚！」油輾子頭不得腿疼，向上欠起身子。小五正要下樓，他又喊： 
「別侃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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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五停下來，油帳子要小五替他脫去睡衣，換了馬褂。又 着 小五#^ 髮蠟， f 梳頭。弄得 
小五手忙脚亂，仍不停的曠： 

「快！快一點，妳是死人啊，做事老慢 騰騰 的！」 

「 哼！ 又不是娘們，見客就見客，梳的啥頭！」 

小五 嘴 巴子從不吃虧，和他對駡0 
油輾子沒有心緒，沒有時間 麽 牙，用手指着椅子： 

「換新垫子。」 

「咦！你不是吩咐，新 E - 子過年才用！」小五專找碴 兒。 
r 要妳拿，妳就拿！」 

小五打開榧子，拿出新椅墊，傾手一丢，他又喊： 
r 擺 正！摑正！」 

小五用手理正了，他正要點頭表示可以。小五却故意又弄得半截子伸在椅子外面，頭也不 
囘！咚咚咚下了檫。 

油輾子被氣得鼻子向外噴火，但是沒有法子。祗有拿起平時擺瞄兒的「文明棍 J ,探 着 身子 
把椅整弄好。累得滿臉是汗，手邊沒有毛巾，用被頭擦乾淨。他怕佐佐木 R : 

「一 動 就淌汗，身 K 大大的壞，不能幹活！」 





現在總算一切停當了，他把上身谄在枕頭上，坐得高高的，心中又是興*,又是緊張。佐佐 
$到底來了，居然仍被 S 視着。 

漸漸败到佐佐木那有節赛的步子，油轅子由衷的感到崇敬：「到底是士宫學生，大不相间0 

し 

他又 M 見堂弟尤曾玉 91 客的 S 音，#玉的東洋語相當流利。佐佐木似^®有表示什麼，只徽 
微的點职，貧示 K 到了。 

1 XK 女人的聲苷聽不見了，可能 S 起來。油 4 S 子並不高興， R 爲佐佐木等於父執«,難 
得來一趟，不該避麻。忍不住暗31:「一個個出身不怎麼樣，架子端的^•小！」 

佐佐木上了樓，油輾子激動的喊了一聲「社長 J ,眼淚彝箱，像傾倒了的稀粥鍋。 

「男子#的，不哭丨」受過 K 格残酷訓練的佐佐木，從不贊成把哀傷掛在臉上。 

「嗯_嗯 1 哽，我我_双〒哭 …… J 油辗子抽噎着，强行抑 Ik 住哭聲。 

佐佐木自動坐下來，仍兩手_那根「打狗棍 J ，兩腿叉開。 

油輙子和佐佐木分別，不過二+多天，在溴眼婆娑中，突然發現佐佐木蒼老了不少。 

原先«弛的瞼皮， S 現出一抹灰敗，供抆加深了，眼睛陷下去，四周：圈岛黑。一雙手有些 
兒鎖抖，坐在那裹，雖想挺 fi 脊背，撐不了多久，便像貢熟的蝦子•又«曲了， 

小X不知是自恃得勢* lm# 大方，親自送茶來。像打«_的佐佐木， A 4^一鑛，轚大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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吧 


眼睛，檑視着小五的全身。 

小五向他甜甜的一笑，他反而裝得 I 本正經的，閉目養神。直到小五離去，他才聲 ■ 低而乏 
力的間： 

「身 18 怎麽揉？」似乎沒發現臉上腿上的傷勢。 

「很快就#好，」油輾子一呋牙，装着不在乎。接着變得非常關切的間道. •「 H 地情形好 

J 

「工人#逃得淨光！」 

「完工了？」 

「有四處沒合龍門，還差幾百個エ。 j 佐佐木說話有點上氣不接下氣：「是_是丟1搗 
的鬼，他 —— 他發給工人路费，當夜便都逃了，後來又來了一 幫鬍匪，把 i 和新寨子放了一把 
火0 …… J 

「二虎那 w 來的錢？」油輾子有點不敢 io 
「我們的。」 

「太不够 i ! 太毒了丄 

「是我們太大方，」佐佐木指着油輾子：「常初爲什麽不着保衢團幹了他 ！ J 
「保循明想在他身上弄飪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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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給啊，班不會上萬 n £!」 佐佐木氣得用「打狗棍」«得樓板咚 g 〇 
油輾子嚇得不敢吭氣，有些事寅在沒有料到。王一一虎並不是個有頭鵾的铱伙，居然打了大半 
IE 子的雁，被雁哚睹了眼睛。 

道時整個花樓的空氣被冰封了，連彫刻得異常精細的格子宙，彷彿也掛了一餍褒霣。 

尤#玉乖巧的站起來，鞠了個東洋式的躬： 

「社長，猜用茶。」 

佐佐木雄#在生氣，沒有理他。停了許久才說： 

「我要你馬上向你們的衙門辦交渉，施工的尾款二萬六千七百九十八元五毛六分，全部給 
我。你和他們說淸楚••不是我不守信用，是你們工人沒有道嫌， i 跑了。道*任你們衙門應賅 
負 . 」 

「應該！應該！」讷挺子的脖兒梗如同裝了彈簧，不住的亂顫。 

「通有！麻毁的屯子，也得要衙門賠。」 

T 是！」 

「什麽時候辦好？」佐佐木習憤的看看腕銥。 

「我 I 我_」輸到油級子爲難了，剛才不該鼸_，兩條 K 永#^,^走動， ft 不 Igtt 在« 
架上去游交涉。可是把一切說淸楚了-佐佐木#不會一刀兩断，不再理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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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$*7こ佐佐不用鼻音間他。 

「我_我想 先叫我弟弟去瓣！ J 油«子念中生智 ，推出尤曾 玉。 

「行鳴？」佐佐木囘曾望了一直恭恭敬政的尤曾玉一眼。 

「他是大連商エ畢業生……」 

「1」佐佐木再度凝視尤#玉，發現是很精明也很順服的小伙子，再加上出身學校好，與 
wst 具有濃厚！一係，點點頭： r 你什麽時候辦得好？」 

「$兩天。」尤曾玉恭敬的囘答。 

「好！」佐佐木表示滿®，臌上的神情仍沒有半絲笑容， K 肅的再對油輾子說：「他辦不 
成，誤了期，你負责，紅利統統沒有！」 

佐佐木說完，也不看油13子張口結舌的樣兒，向樓梯口走去。 

油 ( K 子想送，他想向他解說，想……但兩條廢物似的腿，不爲他所用。氣得狠狠擂了一幸， 
傷口痛得差點昏過去0 

他眼看着佐佐木走了，眼滑着尤曾玉興髙彩烈的隨在 iv.. - 佐木背後。暗恨自己，爲啥把尤曾玉 
介紹給佐佐木，萬一他幹得哏手，那裏還有自己的份。 

淚水又成串流下來，雙手抓着頭髮，終於忍不住狂喊起來。聲調相黹ぱ成，比深夜草原上的 

狼號妻怕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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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個女人趕了來，用镋燿的眼神望着他，沒有人敢俱近。他更加生氣，他不願被臭娘們發現 
這副狼狽樣兒。淚水停止了，眼睛瞪圓了： 

「看！有哈好看，媽拉巴子的，老爺子又沒死！」 

「是不是佐佐木用文明棍敲你？」小五大着膽兒問。 
r 滾！」他一揮手. . r 統統給我滾！給我死！」 

娘們又氣了，扭骐就走。剩下油輾子，坐在床上直喘—。 

尤曾玉送過佐佐木，滿面喜氣的囘來，油辗子®了更加不自在，用手一指： 

「小子，還是你成，屎究郞爬掃帚_ 飛 上^せ兒 啦！ J 

三 

白磁荷葉眾子下的®泡，把客 II 照得雪亮〇 
客蜉的家俱有些是紫檀木，上面擺7不少古玩。 

在正面長几上，有張銀了玻璃框的照片，照片呈深黄色楠1]型，其中有宽袍大袖的主人，還 
有着了戎裝的大 te 。 

尤曾玉很舒服的半躺在太師椅上，触起二郞腿，不住的抖動。他親眼* 着 主人嫌了三次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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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送客，故意裝着不懂。斜着眼兒凝視對方。 

對方有張方方正正的大白臉，稀稀的眉毛，髙聳的彝子下面兩擻八宇鷗。據说 S 子代表了權 
威，尤曾玉 S 來看去緦覺得太平淡，看不出那點威風。 

八字鬍蓋着薄薄的嘴唇，一會兒喝茶，一會兒吸水煙，就是不愛多說話。尤曾玉不喜歎道份 
溫呑呑的助兒，用指頭敲着桌面： 

「你要弄淸楚，通是闋外，不是關裹……」 

r ——」對方捵了捵八字鬍，吹燃紙楣子，描績吸煙。 

r 不坑聲， i 決問題嗎？」指頭變成拳頭，狠狠的擂在桌子上。 

「我巳經和你說過不止一囘了。」捶桌子並沒有把他從椅子上驚得跳起來，仍舊 1 S 言慢語。 
r 不成！」道次播得更 *•• r 莊票不要，一律現大洋！」 

「庫裏沒有哇！」又是老飼兒。 

「庫裏的錢那裹去啦？巴結上司用啦，還是貼小老婆小舅子？」尤曾玉把 US 的話，抖出 
來駡縣長，他覺得這個南方蠻子應該欺侮。 

r —— JIR 長不加分辯，視線貫注在玉石板指上，板指«翠綠色，沒有雜紋，像鮮嫩的菜葉 
兒〇 

r 沒錢憑啥敎我們組合修堤，嗯？天底下還有比你渾的沒有？」紅 II 葡似的指职，快要點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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软長的鼻尖。 

縣*立起來，费走 fiis 燈光下的花影兒。他想：平生一點也不糊逸，侈堤工程是佐佐木强行覇 
佔去做的。到奴來形成肝腸寸斷，一堆子！大截的土方。沒有完工，只知逼着要現大洋。 

尤曾玉更加不耐縣長的拖延，裝糊逾的勁兒 C 跑過去，仰起臉來，望着 身材离 大的對方下 
E: 

「我在社裏忙得很，沒功夫和你扯浃。你給我應清楚，明格中午+二點正，來拿錢，少半個 
子兒也不成。咱們社長來向說一不二，不像你們推拖拉，凡亊馬馬虎虎！」 

81長坦然的接受他的自負和充滿了兇®的眼神，伸出**的报甲，抱了挖耳垢，仍不>可 
否。 

「喂！」尤曾玉氣得 一 跺脚..「就道麽說定啦こ 

說完了準備走的樣兒，髁長居然連句挽留話也不說，示 * 貼身 SI 兵送客，尤曾玉更加光火： 
r 腦筋得淸楚點，這種事並不好玩！」 

「 —— 」睬長的臉上仍是老樣子，喜怒哀樂隱藏得令人猜不透。他祗有氣勢汹汹的出了公館 
大門，門外停了他上午剛買來的馬車，趕車的是他親二與，拉着鞭桿兒關切的問： 

「大老爺怎麽說？」 

r 狗屁大老爺，」尤#玉臉兒向天空一揚，看見滿天銀釘似的里里：「我整弄了他老半天， 



• 553 • 权托江 - f 


連個屁都不敢放 。 J 

「不大好吧！」平生老實的二|9，並不同«:外甥所做所爲0 

「你懂啥！」尤曾玉不高興了，把在縣長公館發不完的悶£在娘属身上：「囘去！」 

二 舅 上 i ，抖動鞭子，馬兒搖動脖子上的串鈴走起來〇二 興 *得年班兒»得太大了，不過 
老百姓不聋敬縣官，並不是 f 事0 

入夜的大街上行人不多’馬窣前兩袭燈 ，漆 着 r 淸水組合」，活嫌自 iwffitl 上的「重號 
J 〇在尤曾玉*来，比起當號神氣多了。 

車§來馬蹄®,尤曾玉间頭*了看，兩個莊稼老憨，典了 農 安馬，在車$疾不徐的走 
着。 可能是天晚囘不了屯子，找大車店住宿的鄉巴佬〇 

馬$到住宅，車後的人還未離去。車在門前快 mi 止時，兩匹馬«上來了，一邊一匹把章 
期 夾在當中，一位帽子戴得很低，脖子上圍了毛巾的大胖子，瞅着尤曾玉§: 

「嘴驗比油 li 子强多了。」 

「囁，」另一瘦長個兒黏黏 a :「挺俊巴的， Ht 上要是少件東 f 可惜。」 

「你們#麽？」尤曾玉一拍扶手跳起來。 

r 老疙#毛燥個啥勁兒？ j 瘦長個兒探着身子酸不啣的拍拍尤曾玉：「老爺子有句知心括和 
你說，四至兒、油«子的下場，你是知#的，何苦 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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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曾玉 e 看出路數，不是醉酒的莊稼溪，而是「柳子」的，頭皮立郎發麻，正要向二 II 求 
救。一 i 舅的背後早被二斤半激給頂住了，連頭也不敢囘。他又想大叫捉紅鬍子。巷子 W 沒有半個 
人影，祗有把話頭嗛囘去，僵住那裏，膝蓋不由自主的亂抖。 

「甭怕，嚇掉了魂，你娘又麻煩。靠一言爲定，你不替佐佐$狗腿子，咱也就井水不犯 
河水。喀嘻！」邊說邊用力，把他按在車鹿：「坐下，坐下！」 

「半瓶醵，」前面的大胖子喊..「好走啦吧？」 

「好哇！」瘦長個兒掉轉馬頭：「找倌地方喝它斤把期刀子解解乏。」 

兩匹馬走了，娘舅和外甥，半天才把魂兒收囘來，勇男先開腔： 

「小——小玉••你——家邇不缺吃穿 I 就撤手 II 吧。_門……上來电…… !&. 不»!」 
「怕什麽？ J 尤曾玉下了馬窣，手仍扶着車座：「明格我找四|鐮，收拾他們 ！J 
「他們人多 啊！ j 
「膽小，乾脆囘屯子去哨老米。」 

「不 —— 不能那末說，我 —— 我總是你的親娘舅，那能看着你……」二舅的聒沒有說完，他 
的外甥已經進了黑漆大門。 

第二天尤曾玉眞的花錢去聘請保鑪，沒有人應微0正巧矢峰來了，他覺得有東洋人$，比 
十幾個保鐮激有用*兩人一同坐車去縣長公館。 






• 555 • 松此江畔 


縣畏不在，又趕到縣政府，師爺說縣長去了省城。留下一萬零七百九+八元五角六分現金， 

一萬六千元莊票。 

尤曾玉守着矢崎，拍桌子大駡，越駡越起勁，最後把師爺的辦公桌也踢拥了。一手按着 
近視眼鏡，一面亂躲亂閃，生怕挨揍，口中一個勁的道揪，惹來了不少看熱闹的，其中還夾雜着 
捎盒子砲的巡警。 

他盡情盘性的大鬧衙門，可能矢崎急着要囘去吿訴佐佐木催款情形。對尤曾玉在示薰之下， 
停止發成風，臨走對師爺嚷： 

「一萬六千元莊票不算，限你半天再凑足這筆錢。」可是他把莊票也带走了。 

兩人出了衙門，矢崎把錢裝在另外的車上，約定尤曾玉催到另外一萬六千塊，再去佐佐木家 
囘話。尤曾玉也怕佐佐木質間或生氣，連忙應允。 

他將窣停在- H 子路口，一直看矢崎走逮了。才着二 i 動馬車，去看油帳子。 

中午，街上相當热鬧，車輛、牲口，各行各業的人物。尤曾玉沒有發現那位加一號的大胖子 
和細*信桿子。他想在大白天定不敢出現，就是出現也不過發兩句狠，_抗，嚇扰！ 

—— 如果有天發了大財，爹定不會天天駡大街，指 f 子臭 II 「你道個全科的敗家子」！ 

—— 要是擁有像尤玉軒那€的家當，首先得弄幾房小。最好先把街角 S 「老虎灶」的那個 
大杻弄來。十五六歲的女孩，嫩的眞像白菜心，一想起來，內心便 f 絲的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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禺車緩緩的轉勋硬膠輪.十，珩湘輕微搖励，尤曾玉感到無比《邁，閉起眼睛享受好運當前難. 
得的一刻靜謐。 

!陴急驟的馬蹄 S 從背後 傅 來，尤曾玉 驚俄 的间首 一 望，又 是那兩匹馬， 正從巷子 裏穿 出 
來，只幾步遠。還^來得及 着 二^趕車逃跑，馬匹已如流星 般到了馬車跟前。 

又是那個細長^信桿子，滿臉笑嘻喀的，一條腿離 E 5 ,身子傾斜，刹那間的功夫，亮堂堂的 
束西在尤曾玉面^^動，感到鼻尖 R 的 UT 

m 匹路過去了，尤岔玉忙用予；換，全是鮮血。他潜到猪血都^*，兩眼一翻滑下馬南。 

二興忙從車前跳下來，抱起滿臉是血的外甥，大聲叫咦： 
r 殺了人啦！」 

油锇子家鄰江邊，比較淸靜，等幾個拍貨的苦力趕了來，兩匹馬早已沒有影兒。 

四 

接連进吹了幾天西北風，下雪的日子快要到了。 

2 風捲兹沙土，打在 vvl's 子上，發出「刷！刷！」的刺^®響。 

狂風襲^着诳線，尖銳的鳴叫，又如同鬼號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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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夜，冷得牙骨直打哆嗦，冷，加上怒號的 JB . S ，令人心裏有點發毛。 

佐佐木的房中，巳生了火，老棄睡了，他一個人呆呆的坐在那裏，望着無煙煤的火苗兒。 
火苗帶有微紅和暗藍，不住的跳動着。他的心也在不安的跳 tb 着，等待矢崦囘來。 

門被推開了，他突然一驚，差點垅起來，進來的却是等待已久的矢崎。矢崎頭上包着紗布， 
紗布上面透出血*。 

矢崎*出佐佐木的驚恐神情，歉然的行了個東洋 tt : 
r 我在門外叫了很久，社畏沒路見。」 

「 I 」佐佐$起火鉗，下意 m 的打開爐子的風門又關上，掩飾自己不安的心情和恐灌。 
「我找過公安分局長，他們今晚一定派巡警 。 J 
矢崎的語音 m 落，院子裏發出咚！咚！曄啦1一陣巨響。 

「八個！」矢崎味—向外跑。 

「班出去。」佐佐木阻止他：「小心再；^破頭。」 

矢崎忍不下道口氣，推門 m 到月台階，又是兩塊大磚頭， I 片瓦自臃外飛進來，差點落在腦 
袋瓜子上，他向門邊一躱，對臁外開了一槍。 

槍聲又換來兩塊半頭磚。 

風扭動得院中的樹影兒亂顫，月牙兒懊懷徐 f 在空際，院子裏的花盆破了， M 菜缸破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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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瓦片加上 «I 壤的花木，流出的 M 水，使原本精徽的院落，異常的刺眼， II ^6 S 凌 II .<. 

他大聲喊叫，# 了許久，廚師 r 狗剩」， w-jk r 老綿羊」，還有小廝萬)«才打開房門，暹典 
了一陣子出来。怔怔的站在臃邊，不知道拿起捕帚淸理院子。 

矢崎跑過去，毎人揍了兩個嘴巴子。打的他們更加供了。 

巨*， t ,吵圃把佐佐木的赛子鷲醒了。推開上半扇窗子： 

「矢崎樣，別打他們，進來吧。」 

矢崎 ffl 進屋，大聲咒駡着，如果再不把院子整理好，開槍斃了他們。 

三個人在寒風中，以發抖的手開始拾掇破瓦片和拿起掃帚。 

矢崎囘到房中，保鏡的中村一虎和工程師小川帶刀來了，佐佐木的妻子穿得整整齊齊也從臥 
室出來，跪在他他米上。幾張面孔都佈滿了憤怒、驚懼和無可奈何的後雜表淸。 

窗外的風，組績的發狂，彷彿要把整個院落，吹翻轉過來。 

佐佐木的奏子，儘1:裝得聲两柔和，對矢崎說： 

「千萬記着，不能打他 rj ,聽說都不想幹了。」 

「可以另找人。」矢崎不信道個邪。 

「恐怕很難」佐佐木的奏子向他解釋••「天天夜裏，飛砂走石的，又是打檐，又是吵鬧，誰 
也—。」她只說到道裏不再多！！’：夫聽了難過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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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打電話給公安局長，」佐佐木指示矢崎：「問他派的人呢？」 

矢崎把電話 接 通 了， 沒講到兩句，便提髙嗓門，又叫又摁，最後把 M 筒掛 上。 因爲用力太 
猛，豳筒掉下來，扯者«線在木頭盒子電話機下面，像鏟錘似的搖擺。 

對方通沒有掛断，傅出 r 喂！喂！」 ®, 接着電話機上的小錘®打圆圓的兩隻小鈴兒，矢崎 
仍饩不去接，中村只好走過去把 m 話掛好。 

「他怎麽說？」佐佐木間。 

r 那個胖猪說••非但派了守禰，通有巡査。道裏天天夜裏鬧，一定是狐仙作怪，最好 r 跳大 
神 j 捉妖 …… j 

rIj 當地的狐仙腐害，佐佐木暖說過，他也同樣知道那不是狐仙毎晚「光»」。 

矢崎坐不住，站在窗前向外望。傭人已把院子收拾了，囘到房中，把門窗又 IR 3 得緊緊的。 
「唉！」佐佐木嘆氣。 

男人嘆氣是常有的事，發生在佐佐木身上却不 I 。他雖是個退役少佐，一向自$高，尤 
其到了關東，一帆風順，發了大財 e 

從扶餘剛囘來的矢崎，未來得及訴說那邊情形，便又發生飛磚飛瓦亊件，他囘轉身，思索了 
許久，嘴唇也蠕動了很久，沒有發出聲音。 

佐佐木巳廿多天，沒有睡好了。乏力的張開沉重的皮眼，*崎厚厚的大嘴磨。一切希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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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託在矢崎道次交涉上。要公安局派人保護住宅。要躲府把修堤的尾款 莊票變 成現金。 還 有等明 
年開エ繼績包エ，把堤修完。 

看樣子，矢崎都沒有眞正的辦成一件。人怕联失望的語言，偏偏不聽又放不下心0 

「扶餘縣的事怎末様？」他簡單的問。 

r 尤總エ頭的腿是沒救了。縣長還沒囘來，師爺只是拖和陪笑被，尤曾玉不頋出門和到這裏 
來……」 

佐佐木不再問了，他到關東十幾年，了解一切。地方官遇到難題，便 離 開衙門躱起來，讓下 
面去抵播拖延時間。那家錢莊早 E 倒了，居然還敢拿票子出來抵僙 。還 有尤曾玉被 割掉了鼻 子， 
要是走到街上，令人見了便發生一槿 直覺 ，不務正業，沒有出息，泡「窖子」中毒，「砲 打了 天 
門 J 0 

他搖搖頭，做 夢 也沒想到，眞遇到丁對手。最後他寄望®三成和王江海。 

「前郭旗的保衞 國 呢？」 

「去剿大青«的柳子，到現在沒囘來，略說從未 r 接上火 j 0 j 

要聽壞消息，全都來了，一件又加一件，好事兒却從不一^:^通一件來， 

幾個人愁屑杏除對给龄，现かィ设； eii 兴不是他們的地界，他們的窩。一切那末孤單，那末 
無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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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院子裹又有聲饗，接着傳出一片狗叫。 

四個人不約而同的奔到窗前，小小的院落，七條野狗，黄色灰色和黑色稀有，長*的！ F 巴， 
尖利的牙齒，彼此相互追逐着亂 SL % 咬。 

狗羣重敏的發*坂璃窗後面有人，都掉轉頭來，轉移了發痕發珙的目棵。其中有兩隻，特別 
兇惡跳起來向宙子 H 襆。 

矢崎的怒火又上來了，約同中村出去，刚一推開房門， I 脚門裏一脚鬥外，七條狗同時竄上 
來。他連忙扣動扳機，打倒了一隻，打傷了一隻，其餘的《剌槍聲並不*^,反而咬手，拖皤， 
嗚嗚撕扯，把他扯倒在月台睹下面。 

中村一虎雖也被恶犬攻擊，却聰明的躱在門後面開槍，又打死了三隻。其中兩條狗與矢崎滾 
在一起，他瞄了又瞄，無法射擊。 

矢崎的衣服，早巳被撕爛，全身是傷，到處流血，疼得嗷嗷的曠叫. • r 救食！」 

中村也跟着喊老綿羊，快些拿傢伙來，把狗趣開。可是三儸傭人，在緊閉的門«房中，_ 
沒聽見，不吭聲。 

f 救矢崎，他只有大着膽子走到房門外逗惹那 M 條狗，狗 eiwdNS ,* IK ^ 矢崎，不理 
食他。 

他團着人與狗團國轉，終於其中的一條大黑狗被矢崎疼得一脚 IRM ,正想爬起來再咬時，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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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開了一檐，狗£腦袋 N 了花。 

現在，他不怕了，拾起院中僅剩的一塊劈荣打那條未*傷的大黄狗，黄狗扭例扭去，想在矢 
崎的味管下口-矢崎用血淋淋的手，保護着脖*，幾個指朗被咬®-,仍不放鐺〇 

中：到最後，一典柴打在黄狗的後晓上，黄狗疼得「晈喲晈喲」大叫。可是龙不篇肇進 
跑，向保 fll 的 lift 着 白森森的牙 《• 眼睛寶出藍火苗。中村惑典隳皮« 窳，脊骨 8冷*不顔一切的 
連開四五槍•狗和矢崎併 M 在一起不»了。 

他將受傷的矢琦抱起來，送 I 9 J 房中。佐佐木和他的«子 a 有小川也眼着遢來， fUK 崎全#是 
傷口和煽肉*佐佐木的妻子_得發抖 • 

「快去拿藥箱。 J 

f 木吩咐奏子。她的兩睡發軟，想快走反而無法移勘脚步。小川只好自己！ C 佐佐^!^ M 

取。 

藥箱#^ 了，其中只有碘酒、紅汞、黄枝粉、紗布、藥棉。矢崎受傷太£，疼得在床上亂 
浪，佐佐木說： 

「你邇是叫他們，快去找個 K 生。」 

中村一虎，對傭人關得緊聚的房門，又捶又踢，並不断的咒舄..「再不開，我用火 M 死你 
們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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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門在例#下，慢慢》了。動手打人，是他們共同的鬌愼，照#**就觥的萬*,1耳獼子 

扇過去，萬 順 被 R 吹裂的 嘴 角，流出股紅的鮮血。 

「馬拉巴子的，」他習 ffl 的用當地流行駡人詞兒「統§我滾出去，找 B 生。」 

萬順、老綿羊、狗剩三個匆匆忙忙離開，街上的風更大，一陴沙土便迷了眼，很久才掙 
開，首先望望鄰近後院的巷子。 

巷子的，有兩三盏路燈。只看見狂風^^黄沙土在裏面打旋兒，沒有人影。 

«不到人，想起院子中七横八豎的狗屍 19 ,毎個人頭上瞍的一陣，彷彿整根子立起來了〇狗 

剩忙道： 

「別撤馬啦！快走！」 

三個人貼 着 !» 邊 ，頂 着 R 走出巷子。 

R 佐街 tk , 是黄沙漫漫，伴着昏昏沉沉的路燈，1夾尾狗也看不見，聽到的也是除了狂風怒 
號，通是 震 耳—的風®。 

他們首先想到此地獨一無二的「洋大夫 J ，萬順的表大爺裴昌吉。等到了「三元®院 J 門 
前，敲打了許久 ，一 一昌吉才披了件棉袍子，金絲 眼鏡， 掛在引人注目的 酒糟彝尖 上，卸下®街的 
門板0 

等他們三個人進門，裴昌吉眼珠子透過厚厚的近視鏡片，打 1 : 他們，似乎沒人受 傷， 似'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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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®痛 li 熱。 

r 半夜三更的跑來幹啥？」他端起表大爺的架子，很不高興的 W 萬*。 
萬隈從來不怕道位面光、聲大、心»軟的表大爺。很快的說明來黧， 

上，提起黑色的出診手提箱〇 

「我不能去！」典昌吉把手提箱奪下来。 

「不去啊！」萬 R 怕囘去挨揍，急得要哭了。 

r ——」裴昌吉用手指把服鏡推高，摩捵着大蒜型紅通通的彝尖，久久，才說..「我怎麽能 
去呢！」！^|向街上望了一眼：「萬«,別——別 M 爲我……」 

裴昌吉除了學洋派，¥個大靑嘴巴子外，年紀五十多了，拱肩彎背，一副可憐樣兒。萬傾 
覺得他 S 長輩，再逼迫也不一定去，說兩句 lile 的也於心不忍。 

裴昌吉站在那裏，一連打了四五個哈欠，表示再不去明，在地上了，萬) R 只好默默的向 
外走。 

老綿羊、狗剩沒有話好扯，祗有拿腿邁出醫院的門坎。裴昌吉扶着門板兒，低 S 駕萬覼： 
「你道個小傻蛋，還不快二蹦子。」說完了，碰的 一 聲，把門板上緊。 

A 順並沒有聽他的話，三個人 Is 不到大夫不敢囘去，擁在一起牌在膾根避風的地方。停了很 
久，狗剩又想出主*，東街頭上的王二麻子，*治 g 損傷，大裹黌路歡。 


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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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提出來，其 酴的人 只 有 同往。還沒到王二麻子的門前，老逮便 M 到 那一串白底黑黏的奢 藥 
招牌，被吹得唏叫呱塌響成一片。幸而賣藥招牌是上好木料製成，再加用鐵皺繫着，否則，早被 
風吹*散了。 

狗剩用力拍門。王二麻子將窄窄的小門打開，老綿羊、萬順、狗 IN lt 着 身進了那間小屋。 

小屋正面供了關公畫像，居然香煙繚繞。供板旁邊， K 了一口丧柄大頭 全是嫌鑄 的關刀，據 
說有百 把斤 重， 從沒有看見王二麻子 輪 動或撟個「拖刀」架式。 

屋正中，擺了張破方桌，鋪了灰毯子，王二麻子正和三位大同鄉在推麻將。可能他是輪家， 
沒來得及和來客打招呼，又！屁股坐在板榥上，換起 一張 牌，？ 看放 下來，又換另； 張，想了 
想-放囘去01隻牛眼，望望桌面，望望面前的畏»,粗粗的手指一個勁的捽，就不知打出那| 
張。 

下家不耐煩了，直催他，實在被催急了，閑着眼狠了狠心打出一張，居然下家坎梢吃了。氣 
得捶打自己肥胖的大腿大駡迷糊，專餵下家的張子。 

老綿羊愛賭，一看便入迷。狗剩一 r < 不通，還記得主要的來意，在王二麻子的背後，低聲下 
氣的請他去一趟。 

平索吃軟不吃硬，專愛聽好話的王二麻子，今晚犯了邪，拥着牛卵子似的眼睛： 
r 少給俺閒扯路巴蛋，難得湊成搭子，拆了多傷天害理。」一手捵牌，一手揉搓特大號的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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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。 

r _ 了不打緊，東家多給你幾個子兒。」狗_繼績央求。 
「俺情飆輸個屌蛋淨光，你們東家的錢，咱不要。」他一歪嘴，像笑又不嫌笑。 

狗剩已聽出路數，王二麻子 E 根兒就不想去，输錢不是主要*因。他,看看兩面臃上 
全釘了擱板，堆着用馬糞紙包成的大包小包，通有一緬綑乾枯的柴箪，那是王二麻子親自採來的 
粲料。 

「王先生，要是眞不能勞動大駕就給包刀傷藥吧。」狗剩聽說王二麻子的 f 黏而不轚，刀 
傷薬還有酤小用處。 

「你要刀 w * 啊？」山東人也像京油子似的険播怪氣••「俺道刀傷薬，是祖傳秘方。老1« 
子活着時節，再三叮華，道藥雞是萬 S 丹，就是不能治 r 狗咬狗 j 。 j 

打牌的人惹得？，王二麻子像沒事兒似的，仰起險兒，«*老婢羊、狗剩、萬*三個人的 
緻。全是 ssk - 住的神情。他反而比 m 才輕鬆， n * 打牌。 

狗剩怔怔的站在那裏，吵也不是，叫也不是，如同資不掉的秫稽。最後，還是萬順拉拉他們 
，一同悄悄的打開門閂。一陣強風吹起來，嘭的一聲單扇門大開，灌進不少砂土 0 
王二麻子起身關門，口中不住的嘟嚷着： 

「好胳膊好腿的，還不趕快 r 滑 j ,那裏的 II 糜子不養人，何苦呢？呸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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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是砂土灌進王 一 一麻子的嘴，還是他覺得多說幾句話，嘴*成茅坑，他自動停了。 

三個人低着頭向囘走，在道街上除了裴昌亩、王 二 M 子•眞^^出#治外傷的人。 

王二麻子，並不是被人瞧得起的人物。談到裝把勢，光脫不練。談到 8 術，也只有天明得。 
他能混下去，就如天下所有走江湖的一樣，不會釀死。所不同的，物以稀爲贵，在道小被裏，他 
不只是擺攤子，還有家小得可憐的門面0 

狗剩覺得被他們奚落一傾，如同發臭的豆子堵在嗓子眼裏，吐，吐不出來，又奥又燙又笵得 

萬蜞雖然只有 + 五歲，表大爺的話，王 二 麻子的那副半死不活的勁兒，也給予他不少刺 激〇 
這些剌*和近廿多個晚上的事連起來，先是在牆外，吹着牛角嗚«叫， 接着 丟磚职、瓦塊，€ 
又放進來七條狗，脫不定有天會捉 幾9( 活狼也丢進來。 

毎夜都鬧到天亮，1得佐佐木、矢崎，小川、中村不停的放槍，打不死人，捉不到鬼，萬煩 
想着想着，.«有些怕人。忙緊趕兩步，抓着老綿羊和狗剩的手0 

囘到住所， 門口站了兩供巡*,看見他們，老遠便托起槍，老綿羊違忙大叫： 

「別開槍！別開槍！^^是道裏的夥計。」 

巡警仍不放心， I 直拉_式。等萬！|?他們敎戰兢兢從身旁 tfi 過時，嗅到兩人«出的全是鑤 
聞的酒奥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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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房中，看見公安分局畏帶了幾個揹盒子砲的護兵，正和佐佐木談話。矢崎已包了不少紗 
布，蓋着被子呻吟。 

佐佐木用拐杖錨着方！ t 誧成的地指貴公安分局長無能。公安分局長是個老兵油子，帽子扣在 
——後腦勺子上，^臉的灾，不生氣、也不在乎，等佐佐木捣完了，慢宮慢語的說： 

「社長，您佬批評的全對，不過，這裏天天夜 裏 放槍，商會會長也指貴下來啦，有點——有 
點 I 9 E 治安，弄得人心偟惶！ J 

「混蛋！」佐佐^^用他們的國駡。 

「是！社長。 J 公安分局長 一《腰。 

佐佐木平生沒遇到道穐警察幹部，軍不軍，警不瞥，民不民，簡直是個「四不 像」， 再發 
怒，也像！百/ T - 鹽淹了一塊石頭，半星兒鉞味也沒不進去。 

他在盥怒中，看見倚着門框的老綿羊、狗剩 、萬鵰 ，扯大典®的嗓門問： 

「大夫呢？」 

「都_»ホ肯來。」老棉羊像蚊子哼哼„ 

「爲什*不來，.一中村一虎 r 你們人，通通沒有道德〇」 

「道件事你來辦，.一佐佐木對公安分局長隳話，如间吩咐夥計..「馬上去把當地的西 醫給我 
抓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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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是指洋犬夫，」公安分局長拍拍腦門子：「本地會道玩藝的只有三元醫院的裴昌吉，上 
囘我們局子裏有個巡警走火，搶子鐄進另一個巡*的屁股，是他勳的刀子，手藝不赖 c J 
「快去！」佐佐木厭惡他噜嗦，拖泥帶水，滿筐子廢話。 
r 是！我這就派人。」 

「你自己去。」 

「好！」公安分局畏龙不反射，走出房門•又轉身间來，一滕祥和的說••「社長，咱們還是 
先小人後君子，把話說在期裏。要是 V 昌吉跑了，我耽是*法大王， 81 也！^出來，可不能想 
我 。 j 

「要是他 A 跑了，我有辦法要你好 看 C 」 佐佐木氣 上 加 II ,鍰牙 ft M 外蹦冰渣光。 

「別結，咱道個芝»茶豆小官，雖不受您佬 r 節制 j ，蠢吩咐的大^^,沒一宰出力。 
道事，請放心，«昌吉要是跑了，我派出所有巡*去捜，不管十天半月，也把他給抓囘來0」 
公安分局長說完了，咔！馬靴後联碰了個脆饗，手掌心向前，碰碰期角行了俚军*,率同所 
有護兵開步走。瞄出大門，還聽見他的高嗓門： 

「你們兩個小鼈犢子，幹啥得像啥， * 啥吆噶啥，派到 r 料水 J , $可以去 WM8 〇野狗 
都給人家弄進院子裏啦。眞他蠏的九十袋子洋麵»成的||,沒處1|。道《子，«|了你«，下囘再 
犯，扣餉！ •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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罵#停止 了， 皮^*也逋去 了。 佐佐木的赛子說： 

「我 看 等到天亮，着中：^把矢崎送到扶餘 R, 道裹 .J 她 f 頭0 

佐佐&中村一虎，想了想也只有如此，等他吩咐老綿羊明天一早套車，不知什麽時 
候，三佃人又涠囘對面的小屋，把門 R 上了。 

技過*期的心煩和疲憊，中村也襻得再去叫門發胖氣，兩手支 着 下 K ,閉目*_。 
佐佐$在支持不住了，和奏子離開，间到正房。換了睡衣，___着，玻璃«#|8得嘭唆 
響，他驚—来，先換手槍： 

「jtt 麽的？」 

「我是公安分局的張V長，我們局長要我向社長說明， r 沣大夫 j «昌吉早已 r 滑 j 了，現 
在派出大除人馬去追，啥時候找到，啥時候送來。 j 

張« 長 R 完了， 除 了 聽到宙外 未 停 的 風#，沒有別的聲患，可嫵他 E 走 了。 

»上的鍍«了五«,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，佐佐木鼷着被子，不顏寒冷坐起來，#^0 

「睡吧！」妻子勸他。 

「別管我。」他粗 S 粗氣把氣出在妻子身上。 

妻子逆來順受，他坐了起來，把「湯婆子」放在佐佐木的 M 下，又柚出一按梅被，圍在他身 

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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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佐^!•無感覺，眼睛望着玻璃宙，玻璃窗只有被風吹動的樹枝影子，雜亂而不固定。 

他 就道樣 ，呆呆的坐到天亮。 

「社長！ J 門外有人叫，是中村的聲音。「請起來 看 *吧〇 J 

房^^«»了，寒鉍浥人，佐佐木一聽，手§^得更厲害，赛子幫他穿衣服，並扶$了榻 
榻 米。佐佐木想：可能矢崎傷重死了，如果死了， 當 地的衙門，再裝壟做啞也過去0 
「什 麽亊？ 」風雖停了，_使他的上下牙牀 ，碰擊得§聲 *。 

「他們都跑了。」中村向谢人房子一指。 

佐佐木緊張的心情稍好了些，憤怒又從心底升起來。他穿過院子，*見七具 ieK, 早巳 優 
硬，血飙結在地上發烏。 

傭人房門大開，被子堆在那裏，看樣子他們只穿了隨身衣服逃走，速冷天離不了的 li# 也不 
要了 0 

現在整個院落，只剩下佐佐木夫婦、受傷的矢崎和小川與中村一虎，沒有人爲他典洗面水、 
煑飯和淸理院落房間。兩人木然的站在傭人房中0 

「中村揉，」佐佐木的妻子联着過來說.•「劈 S 有了。」 

中村懂得她的意思，出了大門，門外的巡*已絰撤走，街上冷冷淸淸，沒有多速便是柴炭 
枝，店黟們正在兩手捧着盌噶苞米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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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村 I 虎向他銳明來意，店夥們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最後 I 位年紀大些的 K : 

「中村先生，®對不起，全部都被人家訂了。」 

中村看轚院子裏，堆積如山的煤，還有叠得比房子還要高的劈柴，他明白來硬的並不一定行 
得通，帶有商量口脗說 .. 

「少5點給我 。 J 

「你知道我們做生黧的規矩，全憑信用，拿出一根劈柴痒子對不起先付錢的主顧。」大夥計 
說得很有道理。 

「是雎訂了 e J 

r 是 I ® ま屯的趙大糧戶。」 

S 不成？し 

「鲥不起！」大夥計一個勁的笑：「您也是老主顏，只要想得出法子。」 

「好吧！」中；^烘烘的點點頭，杻身出了柴炭梭，道種倒霉的地方， 5 MS 又是只此一家。 
他滿臉怒容囘到住所，佐佐木的秦子正送房東李老先生出来，李老先生客 i 氣的說： 

「81你向佐佐木先生解釋，千萬別生氣。孩子^:分家，宅子不得不收囘來〇」 

「老先生，」佐佐木的妻望着對方，對方的眼睛盯在脚面上：「道一年多，你沒收我們的租 
金，非常®謝。不過，我# W 你說句實括，是不是有人*你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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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沒 —— 沒有 • 」李老賊直搖手.•「道房子是我爺爺來 sii 東，«的物藁，它——射我家來 
說’很 —— 很 S 要 . J 

「好吧！」佐佐木的妻子凄凄涼凉的. . r 我會勸他搬走，你總得給我們時間。」 

「不搬又怎麽樣？ j 中村一虎氣勢兇兇的在旁挿嘴，兩手環抱在胸前，一副要揍人的樣兒〇 
「中：^。」佐佐木的妻子傘出老闆娘的身份制止他，然後委婉的射李老先生說： 

「在走以前，有件事求你幫忙 ？ j 
r 啥寧？」 

rlg 不«_個 r 人こ 

「我拭拭*，」李老頭想走了，匆匆忙忙裘下一句話：「恐怕很 _。 j 
佐佐木的赛子用眼神留住他，他們這一夥雖會說本地話，到底是東洋人，起初沒有道穩感 
覺，現在才知道處處不方便。 

「請多多 W 忙！」 

「快要打場了，需要人手。」 

「小孩也成こ 

「試試看。」又是句老飼，接着拱拱手..「再舍！」 . 

李《賊走了，佐佐木的棄子望笤他穿了長袍，瓢遂的背影，輕便的脚步。全不像他們，內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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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數列車都裝不下： S 沉贷。他對中村道： 
r 留下來不搬，又有什麽好處呢?!」 

五 

王江海 有 四五次，差點從馬背上翻下來，他實在太睏倦 了。 

在畏期的睏倦中，混亂的腦子裘，只想着一個問||，找一個避風的屋子熱炕朗，盡情的睡它 

三天三夜。 

越野的 風， 却吹個沒停歇。 

枯草被撂倒了，再也翻騰不起來。 

被吹折的草梗 ，跳躍 滾動，越稹越多，漸漸形成 I 個黄色的大渾球。 

臨天黑邇有不少時辰，漫天的風砂却把昏昏沉沉的日頭給%住了，彷彿 E 親一抹黑。 

王江海道點並不存太大的指望，非 但沒有 達到，戴 了 風鏡困 了圍巾的 Mt 上，反而一敝一嘴一 
脖兒梗泥砂 . 

又是一陣睏乏和昏迷，身子由搖晃而歪斜，傾勢就下來了。 

一隻 脚後跋 a 套 在蹐» ，馬 兒乖巧的站住， 要不然 會拖* tKM 勺 子 i 油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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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一拌他又醒 i ，馬灰灰的叫 着。 他的小舅子安副目忙下馬1。 
r 狗典巴入的，不知道就別充屏能，娘個屄的就是道樣領路法的。」 
r 1」沒有一句話不帶髒宇，安副目同樣滿肚子火，他半個多月早 E 聽够了嘮叨。因爲嗓 
子眼乾嫌得向外噴火’沒有吭氣0 

不知道王江海是耍賴，還是眞的 E 經累得骨 S * 散了，軟榻榻的，安副目费了好大的勁才把 
他扯等他引鎧0 

王江海連引箱都忘了，明明 W 才還駡人現在脖兒梗一椹拉錄是睡過去了。 

安副目更加不是味道，心中駡着：「 I 挺四至，哼！」他一使勁，想把王江海當成 一 a 袋麥 
子拌在馬背上〇可是 Mmlm 來，便喚通一聲跌在地上，安 W 目 E —粟，而且潭#»酿金痛。 

他扭轉頭，*看相隨的七八個隊貝，通穩如泰山的伏在馬上，不想動也不想1。不禁光火 
了〇照 * 前面幾個就用5柚，。 

馬 鞭 抽在短大氅上發出噗喫®,還眞有故，除 Arl 不再裝糊途，都下了馬，抬的拾*拖的 
拖，把主江海弄上馬背上。 

王江海的屁股雖在馬鞍子上面，身子却直打斜 ，看樣 子 ， WPk 着 伴在革堆 裏， 不管風砂有多 
大 ，情 顧活埋也睡一 費。 

安副目氣得在他大腿上，搀了一拳。那條庚乾大睡 ，貢 被他姐姐不知！ t 過多少次，今格挨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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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弟的拳期，可能成了習慣《不在乎，照樣像貧糊了的掛麵，再也 E 不起來〇 

他氣得不顧嗓子冒火，大駡山門： 

「沒種，充的啥能，這種賴勁，當除長，當個媽拉巴子的狗黑子！」 

3目再|5，他也沒有反應。最後爲了趕路，只有着兩個除員先在兩邊扶着，等他上同一匹 
馬，再 aH 抱住王江海繼«向前趣酪。 

狂風照樣的吹，除 AF 1 個個伏在馬背上，使81積小少受風砂的便襄。抱了王江海的安9!目， 
只 能嫌着脖 子《樗。 

馬銪着軚砣 feii 的枯草積成； E 小徑，一倉兒看見像條路，一會兒簡直是片未曾被人跡默蹄鵾踏 
遇的荒康。安副目5<-管适些，閉着眼脎撞，只要命根子大，總#1^上屯子。 

說起道 I 带也不算陌生，只是 A 吹得昏天黑地，望不到速處，辨不$向，給弄 S 了。 

路雖沒有帶對，安副目並不感到丢臉，他認爲丢瞼的該是王江海。通裹是他的老窩子，自己 
都忘了，怎麽可以怨只跑了兩年多不到的小 M 子。 

當初姐姐嫁 a 植人，眞看走了眼，希*那一點呢？說他是紅鬍子吧，不够有植。說他是官军 
吧，離了前郭旗隊部，癱 ㈣ 了一隻毛毛蟲。 

—— 還有^ e ，弄幾個錢，吃喝賭嫖吹全科，沒有一門不精。但是他有一點長處，見了老婆 
苹的活像個孫子，整個心眼的姐姐，也許*上道一酤〇 



• 577 • ね'見江畔 


—— 安 H 目賊 mi 不服氣，尤其把他抱在懐裏，通不安^ m 的坐好，居然 ft ; 着坎兒睡起来， 
睡的太香太死，有幾次差點連安副目也帶 i 下馬。 

一個男人—娘們騎馬是種享受，抱着大男人便是霣氣。安副目用手 一扯團 巾， 吐了口 痰， 
其$砂子有 土， 彷彿也吐出 了 這兩年多的窩终氣。 

爲了節省酤氣力，最後也懶得多想，閣上眼任 M 馬兒走。 

突然馬停住了，用力扯着«繩，脖子«下去，在地上嗅着，並發出咴咴的興*叫聲。 

道一叫，安副目的精神来了。！ 一 馬蛋嗅到拜馬的民，ネ舎_适種現象。 

他不顔王江海，先從馬背躍下，看淸了眞是條大車道，兩條車辙很明顯，只要傾着大車道 
走，定 -# 覓到炬子。 

道時坐在馬背上的王江海，並不因爲沒有人扶而捽下來，_才純粹是裝孬。安副目道時心情 
開期，不再對他睜駡： 

「姐夫，除長，快-快到屯子了！」 

r 啥屯子？」壬江海腰桿一挺，精神來了。 
r 不知道。」安副目就討厭兩張面孔的官架子。 

「糊塗！」 

「你不糊逭，你說說看，這條路到那裏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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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s 目§他_出来，也揪得和他吵。拉過自己的馬騎上去，在馬背上狠狠的抽了 

子。 

馬兒沿着大車道向前奔她，沒有多逮，便發現黑堵堵的寨臃，被風砂遮住，道末近還看不濟 

楚。 

安副目兩腿搏着立起來，像個直橛似的向寨腌望，並不住的策馬，想一頭 鐵 進去，先哦它幾 
口乾淨水。 

「轟丄 

先是确樓子上發出火光，接着是*耳欲鳒的聲音。 

安副目一路就知道道是 ij ,丈餘長茶盌粗的 槍 管， 裏面裝了鐵 砂和火薬，打出來一大 
片，後到身上同樣的要命。 

道一*很不上路道，不像江湖上「梆子 J 相遇「叫 槍 J 。安 ffl 目 還 是按照規矩 •» 天開了一 
槍， 正要大»呼叫时取「流水」 c 交情)，砲樓子上先開胜了： 

「站住，再往前走，要你的命！」 

「——.一安副目自知命只有一抜，停住了。 
r ? 麽 的？」 

安副 BM 話的 e 兒不對隳，而且有»耳热，爲了怕挟鐵 f ,不加思索的 fas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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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 


I 郭爾羅斯前旗的保術園。」 
r 那一? j 
「第二馬除。」 

「小 lli 憤 子你叫什麽？」 
r 安大升こ 

「媽拉巴子的什麽安大升，是不是二轉子 1 ?」 

安副目聽到對方粗啞的嗓門，喊出繪號，不是自己人也是同道上的朋友，故总賭氣： 

「你是那個雜穐？」 

「好小子，你還沒完蛋？」對方不罔答自己的名字，在腕問中，却帝有*慶黧味，「王除長 

.し 

「也來了。」 

「開寨門！」 

寨門內嘁呷1¢通*起來，王江海也到了寨門下，問安副目爲啥大白天關了寨門 • 

安副目一杻脖子不理他，王江海在小與子面前這植釘子碰多了，也不在乎。 

大門打開了，王江海突然想起來，軍隊進*子應吹洋號，他大叫： 

「號 目吹起來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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猇目把捎在身上的馬號拿下來，抖了抖上面全是砂土的紅布，又從口袋裏掏出號嘴子裝上， 
這 一連 串的動作都慢騰騰的，充分的表現出身體疲憊，口乾舌燥，沒有力氣。 

他壓根兒就不想吹，又怕王江海的黑狗子脾氣，只有勉勉强强，吹起來。 

進行曲本來格調英武：「打打的，的的 —— 打 . 」他却吹得像七八十歲的老孝子哭8，有 

那份心，却沒有力，要多難聽就有多難餿。 

安副目一把將馬號奪過去： 
r 媽拉巴子的又不是送葬 ！ j 

阻止號目再吹下去，等於取銪了除長大人出巡的「描」〇王江 t 得牙根兒發癟，就是發作 
不出来。}氣之下，策馬先進寨子。 

屯子裏的風，比外面-^了，在大前院他看見第一馬隊有三個除員，有的頭上包了紗布，有 
的吊了手，有一位小腿上綑了一大堆零碎，倚在房門口呆果的望着，他一看就知道情況不好，忙 
間： 

r 你們除畏呢？」 

「掛了彩，在 w 面 r 躺棰 j 。」 

王江海*進裏屋，長期的疲憊、困領、失意使他軟 S 絛力，頗着聲兒#: 

「大寄，大哥！」內心却在想賀 三 成一定完蛋了，就_死定也重傷。因爲大 WB 道移不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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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«釅，一動手就往死裏整〇 

貧三成在炕上龙沒有睡覺， 正 一 «如 豆 和* 大糧戶兩俚 人面 射面吸大煙。三成 的 傷逆 $ 王 
江 海 所 想像那末嚴重， 只是左 臂伸在袖子 外面，«了紗布。 

「老《瘩，囘來啦！」«三成 II 然吸了大煙，聲 n 却沒有苷日那股衡助。 

馮家屯的»大糧戶忙站起來 ，譲 王江海，王江海這時見 了 煙 槍 如同見 了親 娘，先抓起 茶^ 
噜嚕灌了幾〇水。接着躺下去麂泡子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大煙就是其»丹，提神解勞，還帶「延年 

益5。 

王江海活像個貪装的孩子，直等過足了*，才記起對面遝編着結拜的大哥，保衞圑大除長兼 
第一除除長，自己的頂頭上司。 

他放下煙槍，正要開口。賀三成的梭拉得長長的毕已不高興了，一個人儘可以有 口累 ，總得 
守*!法和上 M 兒，那有只知抱着煙槍六親不認，而且窮兇極惡，沒邊吸邊聊那份高贵閒散味兒。 
甚至連 目前道楢狀況，連問截沒問。 

王江海從對方紅絲佈滿的眼睹中，也看出自己所犯的罪狀，臨進門時曾記得先探問大苺的傷 
勢和朐間經過，怎麽一看見煙槍，啥也忘了。到了 ia 個節骨眼，只相拿出む法子，對贫三成可憐 
兮兮一笑。 

»iA 有故， *三 成 » 出 把弟只是迷糊， 並沒洧 货 不起他的*思，故 #.裝得很 i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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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 

「你還有多少人？」 

「全帶來了。」 

「整個除。」 

「一個小隊。.一 
「其餘的呢 ？ J 
「不知道。」 

焚三成的眼睛閉上了，馮大糧戶聽他們談公事，不知在什麽時候，已經離 W 。現在房中只有 
他們兩個人。天已黑了1煙燈 I 閃一閃發出暗淡的光亮。 

「你和他們說淸楚，是在馮家屯集合？」賀三成帶有幾分希冀的問。 

「說了兩通，不會鍺 。 J 

r 但願被風砂迷了路，會找到這裏来。」貧三成瞄上眼皮，煙®映着死氣沉沉的面部，王江 
海想到人過$那潢長明燈。 

王江海看賀三成這份神情， E 經明白了個大概。他對賀三成非常淸楚，凡有芝#茶豆大的得 
* 事，走路時彝孔會朝天，兩脚像螃蟹，不横起來抬不勳腿，見了熟朋友，睡沫里子噴對方一 
跋，吹起 i 個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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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非伹那副神氣勁兒不見了，如同洩了氣的大車輪胎。他有點弄不淸楚，是眞碰上大靑 
龍，還#®到別的「柳子 J 上的。 

可能是傷口痛楚，黄三成扯8嘴角，咬着牙#,手按在傷口上。 

「疼嗎？」 王江 海關心 的 問。 

「擦了一層皮，暹點小 傷算 什麽。 J 賀三成張開眼，混濁的眼球沒有一點充光，灰灰黄黄如 
同 凍 魚。 

r 碰上誰啦？」王江海拭探着問。 

「還有誰？」賀三成坐起來.•「除了大靑龍那些王八羔子 II 牘子，還有誰？」 

r 是…… j 王江海呑呑吐吐，怕一句話問不對，被®三成奥 m 一頓。 

r 媽拉巴子，我們一出前郭旗，就給他們 r 咬 j 上啦，我們在前面走，他們在後面「盯」0 
當然找遍了整個北大荒也逮不住他們。誰知就在乾安附近，我下令按小哚去捜索的第二夭晚半 
晌， f 了火。他們也是 i 個人，在暗處未曾露面先來一排槍，我們+1個人只剩三個，我也 
掛了彩……」焚三成說到最後， SV 低弱的幾乎都聽不清楚了。 

入夜，氣候比白天還要涼，王江海聽了覺得苷背冷吱嗖的，忍不住頻頻囘頭，怕大靑龍那一 
夥，一掀宙子眺進來。 

「和我在 I 起的第一小隊完了，其他的八個小除陸睦績績囘來的不足廿個人。」!»三成無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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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®： r 老疙瘩，一切就全指望你道一除了。」 

幹保術團得 有 槍 有人，不能 當光桿大隊 長、 除 長。 王 江 海同樣的縳 念 着，自己道一除能够完 
完全全囘到馮家屯子來。 

晚飯來了，八盤子八盌，二葫 蘆 頭。又渴又硪的王江海和受傷的«三成 都 吃不下去。 馮大糧 
戶一個勁的相勸，兩人非但不覺得主人殷勤，而且鼪爲太 噜嗦。 

販後，他們要馮大糧戶不必招呼，兩人由小 勤務 兵 洗 了 脚，躺在热炕联上，彷佛滿肚子括， 
却找不出話頭兒，沒有多久，賀三成發出均匀的呼吸 睡着 了。 

王江海却翻來覆去無法入睡，不住的拾起頭來 ，聽 外面的 動靜 ，是不是他除上的 幾個 小 除囘 
來了。 

窗外有着聲息，不是馬蹄*,脚步 K ，而 f 有停止的 RS 。 

現在他；/ IN 得不佩服焚三成，戳了這麽大的涌子，照樣睡得 着。 同時，也有一股敝惡的 情緒冒 
出來，覺得不該裝孬的時候，强充能。 

王江海心*煩透了，彷彿炕太热，彷彿炕上全是針尖， 難以 忍受，忙坐了起來。 

原先在郊野外面，無時無刻不盤算着，找個 避 ». 的角落，好好睏上一%。現在有 着熱 炕頭， 
又軟又滑的舖為，睡忿却像抛在 S 彩眼袠的小箱 91 ，連¥都抓不到了。 

躺在身旁的 焚 三成，已由均匀的呼吸，漸漸變成 鼾 S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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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又開始留神宙外的動辟， 一 切照^，沒有人馬進窠子的 S 息，看樣子不會有人來了。 

他順手將被子拉過來披在身上，並移動到埔角坐着，今夜特別不喜*典近宙戶，彷彿那被 R 
吹得格咚^•的宙戶，隨時有東西！6進來。 

方桌上的美孚油®在売着，上面罩了長脖兒梗玻璃罩子，從門宙隙縫！！進來的風，吹得火苗 
搖_定，一#兒房中亮堂堂， I 會兒又變得黑胡胡。 

整個三間客房，整個的大炕，只睡了他們兩個人。大糧戶們十有九個儉省，只點了那末一逢 
洋油®，宽敞的空間擺了兩張方桌幾把椅子，壤上刷了白粉，速副字 S 都沒有。忽明忽暗的燈影 
映在上面更頭得處處影影掉綽，王江海不知不覺間開始怕起來。 

「唔—— ®—— J 貧三成突然發出沉悶的叫 S ，接着急促的狂呼..「快！快！姆拉巴子的開 
檎啊！我 —— 我 —— 我的馬呢丨•……唔 —…：： J 

王江海 M 出*三成是在做惡夢，忙用脚伸過去®踢他，並叫着： 
r 大哥，醒醒！」 

賀三成可能太疲倦，並沒有醒。道幾+天來，幾在夢中和大靑篚火拚，毎次都大叫大嚷 
把別人#醌。 

現在他翻轉身，又呼呼大睡，沒有多久，聲 H 一變更加禳 «• • 

「四——四至兒，寃——有頭，偾_有主，你可^不得我，嘻！嘻！」«着* S 恐遇度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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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笑〇 

叫聲笑聲更加使王江海心頭發緊，四至兒不治死去，他 t I 份〇 
「四——四——四至兒，別——別過來，咱們爺們交情不賴……」 

從 K 三成心膽俱裂的聲調中，王江海也感覺渾身汚血的四至兒人向炕上撲過來，不由自主的 
向後躱，背後一堵磚垴却把他擋住〇1雙無形之中張大的眼睛，只看那盏鬼最怕的斑火。 

一陣强風又鑽進來，撲到燈單子上，火頭立卽變成 S 粒，整個房內暗下來。王江海忙換«棒 
子，一時心怩，反而捵不着。風過去了，火苗子一拔，穿出罩子口，接着又搖搖閃閃暗下去，眞 
有點嫌鬼吹®。 

「四至兒……你要過來一步……我就開 ……開檎……哇……哇……饒命啊……」 

拖長苷的嚎叫，使王江海牙巴骨發出得 I 得的* S ,一陣苦味湧向喉管，他拖出镓伙上了 
紅雎。心中才稍定些，接着用脚猛踢《三成。 

賀三成撫捵被踢痛的大腿和臀部醒過來，兩眼直直的仍 II 魂未定0 
「大哥，你夜晚躺下就叫，眞嘛死人！」王江海瘵了擦額角上的汗珠子〇 
r —— J * 三成停了很久才緩緩的說：「剛才我先夢見大 ws 追我，接着又夢見四至兒，瞪 
着兩隻血窟竇眼，潭身是血，披頭歉髮，鳴#叫！^我捵過来。」他也從被 ffi 中坐起，向王江海 
身邊移動：「四至兒沒有道理找我們。.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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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也許他恨咱倆沒找大夫給他治〇 j 

「治好了也是個廢物，誰養活他，你 I 逛是我…… j 他 i 一 支®,嘆了 P 氣：「在咱們 
手裏，神了不上千也有百把口子，從沒皺過眉頭，做過惡夢。如今， A 他撝拉巴子的瘸子屁股 
—— 邪 門 ！ j 

r ——」王江海身軀向後埔貼得緊緊的..「大概我和四至兒太熟，棋樣記得太深。要不，就 
眞的有鬼，他死得寃，找上背時的咱哥倆！」 

「背時！媽拉巴子的我就不信道個邪，大靑龍從出道走過幾天好運，满頭白髮，靑瓦塊臉， 
老病腔子，直橛子脾氣，一頭撞到南埯上不拐彎。」贺三成越說嗓門越大..「要是說他比咱們強 
，是強，坐牢比咱們多，受傷比咱哥們多。再強再能也没逃出過咱們的手掌心，那才眞是個倒了 
八辈子血霉的敗時鬼 OJ 

「可是他現在亮出絕招，豁上幹了！」王江海早巳沒有了主張。 

r 你就這末差勁，以爲他甘在咱衙門口，眼皮底下養傷.，就算有種，嗯？」還未等王江海囘 
答，他又大發脾氣的接着說下去：「那是王二虎人緣好，痛藏得 r 厳實 j 0」 

「王二虎他……」 

「你是提他來剿咱的 r 窖子 j 搶走王二虎，那一套純粹是挖屁股唆指頭，上不了 io 」 

王江海見他火氣太大，不願爭辯，內心却在嘀咕•.「王二虎被刼走道！？子事，實在不够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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膾，老百姓那個不在背後笑掉了大牙。」 

「當然，他把咱們臥底的四至兒廢了，咱們受東洋人之託弄來壬二虎，他弄走油輾子，談斤 
兩的時節，又硬暹抬出商會會長，又逼佐佐木伸手要贖票錢，到了後尾換间個廢物，使咱們 
丢人現眼加砸鍋。老疙瘩，」他怕傷了把兄弟的心，拍拍射方的 H 胛： r 那是咱們疏忽 <大«:， 
在城裏住久了，成了籠子裏的鹰。這會子我打定主惫，不活捉那老小子不囘前郭旗！」 

道句話，王江海記得淸淸楚楚，在出發前«三成當着佐佐木的面拍了胸腩。佐佐木同樣也有 
承婼，只要抓着大靑龍、小白蛇、王二虎，其中任何一個人都有賞。 

可是道支帶了^^和希冀發財的人馬，跑遍了附近幾個縣，非但沒看到他們的影子，幾乎連 
點消息都探不出。兩百多口子人如同被狂 R 吹散了，被液霜給掩蘸了。 

也許«三成急了，才決定按小隊分十幾路搜索，從分開 零 覚刻現在 整整 三天，第一馬 除便 被 
咬 着 尾巴給分撥吃得只剩幾個人。 

r 老疙瘩，」焚三成燃上煙®，端起煙槍，精神來了：「只要你那個鼸囫一個兒囘來，咱們 
有的是法子。馬上就下雪了，大靑龍再能，沒辦法使馬蹄子不略印子。那個時節，躭像捉老 M , 
跑不了他 。 j 

三成搖助着手中的大煙槍，如同手執「無煙鋦」，豪情高»得哈哈大笑。 

王江海扯扯嘴角 jwf 出来，他躭心自己那八個小哚，怕也被盯住不故被收拾了。同時又速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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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，要是挽倖全部囘來，»三成會不侖把他們編到第一馬除，第二馬除只剩個光禅兒除長。 

I 三成凡事說了算的脾氣，定做得出來。到了那時候，最多再提升個有名無*明升暗降的 
大除副0 

王江海越想心 裏 越煩，拉「柳子」沒有夥計，幹 保衡團 沒有除負，等於郎^^ 有 _枱面上 
的 賭 本。 

他向*三成望去，對方正踡曲着身子，呑雲吐霧，沉醉在天塌下來班有些畏子頂着的忘我# 

地。 

王江海嚥了一口唾液，囘想到江湖上 H 蕩了+幾年， i 雖比不了 K 三成老，混的班算還像 
個人。 i 原因，把握住了該逞能的時候逞能，該裝孫子的時候裝孫子。 

他記得焚三成也有道副好習性，兩人才結拜兄弟，兩人才瞧不起大靑龍，作對到底。如今， 
大靑龍處處是佔了上風，質三成却像發了性子的大 頭牯。 

大概當官久 了， 都 有 這個毛病，處處覺得官大心眼多，誰也比不了。其！！^衡團的大除長， 
又算得 了 什麽？ 

焚三成的煙 嫌 過足了，看到王江海 I 副愁眉苦險的樣子。 

「老 疙瘩，是 不是孬了？」 
r ——」王江 海搖搖頭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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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對！」他用力一拍王江海，並伸出大拇指：「你要像我一樣， m 吊一個也得#- kws 垫 
背，二+年以後，又是好漢一條，怕個屌！」逸槍向王江海面前一伸：「來！吹他兩口！」 

王江海接過煙搶，心裏轚麽•.「今夜脫了鞋和 a ,不知明朝穿不穿。 j 管他娘的「吹就吹 
吧！」 

六 

* 三成和王江海臥在大炕頭上巳择是第五天了。 

五天來，除了吸大煙，唉聲，咒 M 大靑龍、小白蛇、王二虎，沒有別的亊兒幹。 

每到晚間，賀三成 S 惡夢，不是和大靑«「儸出火來 J 困住「滑」不了，就是四至兒用那 
張沒有舌頭的嘴哭哭啼啼…… 

夢中的驚灌，連王江海也受了感染。在房中燃上五薄洋油燈，又着安副目他們+幾個人在對 
面炕上住。仍〇^敢明眼，一 H 眼彷彿大靑鶬手下那個沒有脖子的胖子，細高挑酸不_的瘦子， 
從宙口跳進來，用怒刀削鼻子。 

他不時醒來用手換鼻棵，望望窗 □, 一夜數驚。到天快亮迷迷糊糊入夢，四至兒又供沒人穿 
的孝衫子，飄||^搖撊過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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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來白 •« 可以睏，又 tt 記着夫 IEJ 來的隊伍，停不了多久，便得跑到樓子上用「千里哏一，望 
一望。 

ftA 己經停了，是「察棚子」(陰天)天氣，氣候温然下降，許多人把羊皮大 K 穿上了。 

壬： d 海起初想，那幾個小險沒來，可能風砂大迷了路。如今風停了巳經是第六天，仍是一望 
無邊的枯草，浪不見一個活的生物。 

毎次從寨墒囘來，貧三成不是煙槍便是酒葫蘆向他懊中塞： 

「別像寡婦死了兒子，一副沒指望的樣兒。你那一夥，都是柳子上的，不是 rs 〇 r 滑 j 
也滑得出来，拚也拚出個名堂。」 

本來是句好話，說多了，聽着便狱煩。王江海不太贊成*大隊長的神情，彷讲「吃了®草灰 
——那麽輕巧」0 

大糧戶所設的宴席照濟，大«戶却不見了，暖說進被去看老親家。 K 走連個面也沒照，太失 

鼴〇 

大管家常常掛着苦瓜敝，和絮三成低聲談話。«三成祅是一個勁的笑，大管家的苦瓜險笑不 
出来，而是一瞼热急。 

夜，又拖着緩慢的脚步出來了，白天已择够短。王江海却®到一天比一天畏0 
又是大管家格着他們吃的飯，飯後股«|的爲 * 三成§，哭兮兮的商1:着： 


松花江畔 • 592 • 


「大除長，通死人也沒辦法。」 

「好！旣然你東家地番裏的黄白貨捨不得，就給咱來五十支 r 寶蓋子 j ,用千顆 r * 子 j 道 
算够交情了吧？」 

「大隊長，」 管 家用手抓着剃得又光又亮的和尙 頭： 「一時向 那裏辦道多貨〇 J 
r 不必麻煩，乾折，我派人替你們跑腿。」 邊說邊 用カー拍大管家： r 老疙瘩，我进人就是 
够, ft 思！」 

「——」大 管 家從炕 上爬起 來 ，幾分鐘便虚弱得像生過傷寒的病人，東倒西歪的向外走。* 
三 成衡着他的苷樑說： 

r 辦事 r 馬利 j 點，咱就要 r 起隊 j 了！」 

大管家扶着門框，邁過門檻予，沒囘頭。王江海寅在忍不住了，不計寶犯賀三成不说^8多 
問 的習性： 

「向他們張口了？」 

r 爲啥不中，要不是爲了剿鬍匪，那能傷了咱們的元氣。.一 
「傅出去不大好吧？」 

r 要 r 寶ね 子 j 要 r 崽 hr 』 爲了保衞安善 良民，誰敢說咱們銪啦！」 

「一定會給嗎？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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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不諏字，總得捵摸招牌，咱們是啥出身！」 K 三成指指屋子：「我早就提過，現在天寒 
物煉，放把火 f / u 玩，省得冷……」 

r ……」王; I 海抓過酒葫逝灌了兩口，冰的牙根子發酸，沒有剛才在席上燙過的好喝。他想 
了想，貧三成沒有什嵌不對，沒槍沒子彈沒錢，今後東山再起便很難。 

兩人在沉默中，又專對付煙泡，癟早已過足，故忿泡)8菇。整個房中瀰漫着煙香，有幾口癦 
的哚員們忍不住，嘻皮笑臉的來央求吹一陣子0 

喝過了 IIS 茶，兩人的精神吏好。話題一轉扯到女人身上。女人 A 像消痰化氣丸，愁容從王江 
海的臉上退鏖。守着小與子，奄無顯忌的，訴說高梁棵裏那段孽緣。由孽緣使他想到「小破桂」 
秀鳳，想趁這個機會，勸勸 K 三成。 

突然外面傅來馬蹄聲，王江海不再胡扯忙趕到院子裏。安副目提|«追出來。 

在前院中有四匹馬，一匹馬上駄了一個人沒下來，其餘三個一下馬便蹲在地上。 

昏黄馬斑，一時看不淸包了圍巾滿是灰垢的臉，王江海打開 m 棒子，照淸楚是第二馬除第三 
小隊的兩位除負。盈有一個是第七小隊的。他們翻動着沉重而筮雔的眼皮，沒坑氣。 

m 棒子的光 M ® 後射在馬上駄的那一位，額隆浼去了一半，從那兩撤老毛子式的鬍子®得 
出，是第七小除的小隊長葛大風 0 

王江 海 f 示意， 着 除 A 們將見首¥來，並 着那 三位» 負 先去洗 Mt 吃 飯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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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等等！」 fl 三成一手挿在馬 W 前面的口袋裏，一手搖 Hi 走過来。 

三個除負，扯下困脖，連土都俄得杓，叉着兩瞄站在那裏。 
r 那幾個小除的人呢？」他大聲吼着間。 

「不知道。」一位除負聲音細得像蚊子。 
r 媽拉巴子的，飯桶！」差點耳光拌在對方的臉上。 

「我知道第九小隊的情形。」另一位除具可 i 挨打，結結巴巴的脫 •• r 联着大 背篇 的柳子 
走了。」 

「混 賬！」 賀三成跳起來： r 你們爲啥不開槍斃了他們！」 

「他們人多，我掛彩後扒在草棵裏，連勳都不敢動〇 j 

王江海同樣生氣，同樣的難過，同樣的覺得沒有光彩，却不麟賀三成再打下去 JK 下去〇現在 
毎個除負都是寶貝蛋，能囘來，躭够慧思了。 

「先去吃飯吧！」 
r 是〇」道囘三個人同 sle 着。 

雄走時，賀三成又追問： 

「他們有多少人？」 

「七個，九小隊有九個，加起宋十六匹馬和人楢〇 JK 說有鈑吃，他岡§嗓11^大了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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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滾！」質三成忍不住邇是踢了一脚，他恨這個豆腐淹腦筋，囘道種話還扯着嗓門大曠嚷。 

K 三成、王江海兩 人到了扮 中，賀三成臉上還有一層厚厚的怒容： 

r 老疙瘩，不是做哥哿的责備你，你眞是窩袈廢，打敗了不算啥，跟着人家跑了，可眞丢 
人。」 

這些話不說，王江海也明白。在最携氣的時候，淨換薄飼兒損人，也够缺梅的。王江海一頭 
栽到炕上0 

「起来，」黄三成的®調相當高. . r 你去把大管家弄來〇」 

r ——」王江海心中 51 加不是味，目前®起來，自己隊上有十五個，賀 H 成連大隊部加起 
來，职腿少耳朶的九個人。還沒輪到降級到「勤務兵」的時候，他的嗓門同樣的商吭： 

「安副目去找大管家來！」 

安副目邁動着八 字 型的脚 到 後院去 了， 王江海此一措施，無 II 給上司和結拜大舟一個軟釘子 
碰。賀三成並沒有在意： 

「老疙瘩，這就是不經一事，不長 I 智。這年頭兒帶人如帶虎，把心挖給他們吃沒用。還得 
常常來個下馬威，大哥二哥麻子哥沒辙……」 

王江海承認他說的有道理，可是弄成目前這個局面，不聽人勸，一意孤行的他反而理比天 
大。他實在忍不下道口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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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當初來時，就骸先和團總商&，他老人家一定不货成和大|3:|®!」 
「*樣子你是有意編排我弄错了，老疙«,你沒到七老八+,總記得小白蛇那個奥娘們，在 
玉合順門前對我們說的 r 前面的賬就算結啦，另外的賬目另外算 J ,難速； SMi 冬天的黑狗子啥都 
忘啦？」 

焚三成愛發睥氣，但沒有像今夜接二連三沒個完，王江海鑰在坑上不理他。 

「江海！」他直呼名字. . r 你想這些路典氣怎忍受得下去，嗯？我那—出息，薄在郭 
爾羅斯前旗街上哨老米，拿那幾文零花錢 ？ j 

提到這些，王江海覺得刚才賭氣有點過分，在這方面焚三成是强，雖然他時常吃肉別人喝 
湯。如呆沒有那兩把刷子，連肥油油的老湯也喝不着。 

他準備起身，向賀三成道歉，安副目却把大管家帶來了。焚三成揮動着 la 手不離的馬鞭子： 
「明格淸早就起陳，剛才那筆貢9你就看着辦吧？」 

「大隊長。」苦瓜險 5Z 拉長了 I 倍。 

「« s I 伙 _少說困難，少哭窮。錢也不是你的，心疼個庇。」接着大喝| a : 「滾！」 
道一聲够大的，文弱的大管家不是滾，而是摔在地上，爬了幾步才站起來向後奔逃。 
r 大寨門上了，」賀三成吩咐安副目：「多派幾個 r 料水 j ,i 都 il 飽，那玩意像機_砲 

一露有用’散得開’打得中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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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副自聽 完了，匆匆忙忙去安排。 

「明货走了？」 

r 不走，等大 we 雙合好了吃我們啊！」他很不耐煩的叱*，現在越*越覺得王江海沒用。 
「要是還有人投奔來呢？」 

「要來的早來了，也許有些人直接囘了前郭旗。」 

勝焚三成道末說，王江海又高興起來。他想到溜囘前郭旗的定是第二馬除的隊負，只要自己 
的人數够多，也不一定聽貧三成的。 

黄三成沒再和他說什麼，躺下去睡了。壬江海閉上眼又是睡不着。他想到第九小隊的小除 S 
那席。那庸+年前在實三成的「柳子」當馬伕，人聰明却懶惰，天天挨打罵。是他要了來，|手 
調理一手提拔當了小除長。沒想到會絕情到這植地步 C 

在怒火焚燒之下，他又披着被子坐起來，驄到後院有女人哭聲。女人愛哭，絕不是爲第七小 
隊長葛大風哭，定是爲了別的，又是那個小子去招惹她們。 

斷斷續續的哭®，和着王江海斷斷嫌嫌的睡眠，到了天売。*三成一反往日宴起的習慣，隄 
光剛爬上窗楢，他便醒了，第一件事又是找大管家的。 

大管家的來了，頭上紫了白布，帶了孝，兩眼紅腫，療呆呆的站在那裏，苷背侑在 G 上： 
r 嘿！看不出你道個人心腸軟，却很有情意，看見我們死了，哭的眼睛像核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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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不，是俺表姑。」 
r 啥 f 
「眺井！」 

「喝！道度冷的天跳啥扑，臨死還找罪受。」他 W : 惡的捽&手.. r 一客不煩二主，«小隊長 
的喪事你一起給辦辦，棺材要好，磚衣要好，坟要修得好。別忘了，他是爲你們平安打觏匪陣亡 
的，懂嗎？•」沒等對方囘答，接着又問： 5 r # 葬_子 j r « 子 j 的錢準備齊了嗎？」 

「好了。」 

「多少〇 J 
r 你計的那個數0」 

「得，我躭是高興和你們 r 山東棒 子 j 拉相好，你們 A 够乾脆 。 」 

货 三 成走過去，親切的拍拍大管家，大管家却一閃躱開他的手。 X 三成興髙采烈，並沒惱： 
「我也客歡你道股扭助！」 

大管家不再理會他的热情，囘頭出了屋門。 

「別慊，麻煩你套三輛大車，窣夫不必去啦，我們自己有人。」 

吃過早飯後，大車套來了。《三成一看牙口，有兩匹牲口歲歎大了些，又着大管家重新換上 
三匹棗榴驟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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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親自看着 把現大洋装 到車上， 然後吩咐 重傷號 一律 坐 車， 輕的和 沒受傷 的 鮪 馬。並且 特別 
叮囑，到了前郭旗，受傷的不准把腦袋伸到車棚子外面。 

等到所有人馬 W 備，計乘車的重傷&?六名，騎馬的輕傷四名，未受傷的十六名，排了除，出 
了寨子。 

到楽門口，王江海囘頭看了®,除了盛葛大風的那口棺材擺在空闊的前院之外，沒有一個送 
行的人影。相反，後院却傅出哭兒哭肉的®啕。 

除伍檐驚受怕的走了兩天一夜，快到前郭旗了。焚一—成看*手銥，才五點多鐘。雖然天已黑 
了，街上 a 有不少行人。他要大家下馬休息，等八九點鐘，有些商號上了門板再進街。 

王江海暎罷，合衣躺在枯草堆裏，仰望着黑沉沉的天。他無法忘記，那天出發，六支馬號齊 
聲在前面吹奏。三面迎風招展的團旗、除旗。官長們馬靴閃光，除典個個像撤歡的 It 駒。雖然送 
行的-多，同樣的©到光彩。 

在當時沒有一個人不想，單 MBii 郭旗的保衡幽，就可以把大宵餌一夥打敗，活捉老病腔子、 
具娘們，還有車夫頭兄。鷇差勁’也能弄玟個傷残跑不掠的俘^’五花大挪^起來遊遊街〇同時 
也«東洋人佐佐木 isifti 興，總算爲他出了一口氣，錢沒白花，朋友也沒白交。 

現在生 龍 活虎般的一百九十多口子，囘來只剩廿六個人。沒有五花大拥的«匪，只有疼 得 叫 
爹叫娘的 傷號。 



松此江 4 • 600 • 


在寒冷的氣候中等待時閻，眞眵人受的。沒有多久，原先鶬在萆$的人，一個個部 W 起 
來，不住的嬤手和跺脚。渐渐賀三成也撐不住了。他用電棒子照照手鑛，才遢五分 * ifim 

「上馬丄 

他領頭在前面走，一過狐仙期， f 下來： 

「現在不—車輛和馬匹 > 都要跟着我飛跔進街，衝進營房，誰也不能掉隊0 J 
脫完了，一鬅馬嚼子，照馬屁股一鞭，領先飛奔起来。- HK 匹馬*_的河水，四蹄奔騰， 
肚皮 i 貼着地皮，尾巴和馬背拖成一條線0 

敏粘 It 車也叱哩 06 嚕的跟着跑， R 得車上的傷號，哭爹叫嫕。焚三成 I 扯 aw ,跑囘來，用 
鞭子打着車篷： 

「小 Kfl 子們，再出聲拭拭®，會不會剝你們的皮！ J 
話相當霊醸，—偶 mI ® 呻吟，沒有別的聲息。 

車、馬夾着飛砂，揚起灰霧，進了路燈並不太亮的前郭旗，有幾家門板沒上好的商猇，忙把 
門板两緊，並頂上攔門棍和桌子。 

人們好奋的又從門典中間向外張望，進街的絕不是保衞團，而儺洗扭的_匪。 
馬車和人嫌*«般過去了，直奔兵«。再也沒有別的聲息。他們還^^敢打》鬥板，到外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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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聽置。 

K 三成一夥進了兵營，扯馬嚼子，拉刹車，弄得鷂飛狗跳，差點人撺傷人，馬踢壞了馬。 

原先留守的三個隊货出来，衞兵也過來滑热鬧。貧三成氣喘噓噓的又光火了： 

「小兎思子，在門口給我站好，不准閒雜人等向營院子裏伸頭探腦〇」 

衞兵忙囘到崗位上，賀三成站在院子裏看大家解鞍子、通馬、搬傷號， IKS 早已震得*了過 
去，不用他發火，不再哼哼啷啣。 

黄三成望望毎棟管房，毎個門口，和宽敞的操場。以爲道種 m 法，那些早囘來的除負，聞® 
定會奔跑出來，欺迎活着歸來的夥伴〇 

但是沒有，除了帶囘的廿六個人，不見別的面孔〇 

他想定是營中 S 龍無首，囘來的除負出去賭的賭、喝的喝，■了一 批還去打茶園。他正想 
向留守的除員問淸楚，從馬號那邊一個人 n : 了拐杖，一明一點走過來。光着頭，行了個軍 ift ,用 
帶有哭味的鼻腔說： 

r 大除長你囘來啦！」 

「——」賀三成！看，又是第二除的一位馬夫，忙問： r 一除、二除還有那些人1间來？ 

し 

「就 I 躭 I 就是我自個。 j 老馬夫 iggM 要哭了，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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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三成一生之中最肘 _ , ! 杻頭並大叫： 

「王除長！王除貶！..| 

王江海走過^,试三成指指院中的車馬物品： 

「你去處沌收拾吧，こ 
賀！二成轉身去大隊部，臨 ii 門又囘來： 

「先把錢送到我屋子褢，裝進逯箱子 。 J 

王江海很尚興的應着，他已看得出：把兄弟到眩是把兄弟，賀三成仍供值任他，非但不整編 
他的隊 A ,而且賦予比昔 H 還大的攛 。因 爲賀 H 成不管任何一件 事， 都是由頭到底，不准別 人 挿 
手，今格 IE 1 E 相反。 

王江海先着人把錢抬進大除长室，接着安 la 傷诚.着伙夫*飯。等一切就序，他才囘到大味 

部。 

莨三成倒背着雙手，站在大鐵檷前面，注視那些白花花的現大洋。並用手拈起一塊，吹了一 
口放在耳際，細聽美妙的餘音繚繞。 
r 大哥！」 

王江海喊他，使焚三成吃了一斑，囘縳身，兩眼在王江海的蹌上滴溜濯亂轉。 

「犬哥，」王江海再度親切的叫着.•「大糧戶們把錢看成命根子，放心，不會有假的。」 



• 603 • 松花江畔 


r 嗓！」焚三成漫聲相應，並暇手蓋好箱子，加了銪。 

王江海有椅子不坐，坐在炕沿上，笑迷迷的問： 

「今晚住那裏？」 

「當然在營園子裏睏，和弟兄們同甘共苦。」«三成說得很硬朗 ，* 樣子不會去「半掩門」 
秀脈的家。 

r 大哥，」王江海呑呑吐吐，又患索了一陣才說道..「兄弟還是那句老飼，不管你愛不愛 
聃，最好花錢討個正當家小，你已不是二十郞當歲的小夥子了。」 

提到花錢買老婆，貧三成的視線又落在繳榧上，然後對王江海笑了笑： 
ri 一錢，我不能動用一分一毫。咱們哥倆要在前郭旗地界混，非得再 H 進一批槍和招人入 
移不可，否則……」 

「大哥，我愷，人爲公也得爲點私。」 

「你打算？」 K 三成的三角眼魚紋都扯平了，眼珠子像要掉出来。 

「我這當老疙瘩的，不能不替大哿算計。秀鳳可憐拖着一大家子，秀鳳心地好，對你一片癡 
情，我完全知道。可惜她不會生兒 rf 女。逢場作戲可以，當正經事兒幹，落個 r 絕戶頭 j 划不 
來こ 

「嗅！」貲三成仰驗縮脖子一笑：「何必拐那1的彎，_是怕我肘佃 r 破鞋 j 進來，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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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面？」 

r 絕對沒有道個念頭，」王江三成翻臌，一個勁的笑：「常言道 r 勸蹟不 »« J ,我 
自個也犯賤，那敢 INC 道理壓您。」 

「今格不談道些好不好？」絮三成興緻很好，居然用商 1 : 口脗：「咱們道次也算大難不死， 
必有後福。待會兒着小厨房弄幾®^，喝點解解乏 。 J 

王江海也豚爲未被大宵葡傷着皮毛，好胳膊好腿囘到老篙，値得 K 幸。 ME 去親自吩厨 
康。雎知 NIJ 把門拉開，小川一步踏進來。 

小川沒有着洋服，換了一身民裝，顯得很疲憊，向他們打了個招呼，也—東 StlB ,便一 R 

股坐在椅子上。 

焚三成看小川，天道末晚了從逮處跑來’定有'^亊情〇嘴唇動了許久’沒直接了當的聞， 
先脫了句 i 話： 

「您好吧？」 

「我來此地道是第七次了，」小川却引到另外的聒題：「»是白跑一趙。」 
r 你知道我們是聽佐佐木社長吩咐，剿大 wis 去了。」*三成開始惑到臌上8艉。 
r 晤，我知道。」小川點點躀。 

r 道次我和王除長，親自牟傾除伍去追剿，大 w * 那一夥被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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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知道，」小川違反常態的打斷 K 三成的括頭：「我們都知道大 wwifl 。」 

—您還聽見些什麽？」賀三成沉不住氣了。 

「附近的人都 S 得，保衡團吃了虧。」 

r 啊！」賀三成兼惱的站起來，似乎要找人拚命的樣兒： r 是那個鼈犢子胡說？」 

「賀大除長，我不是本地人啊，不知道最先傅話的是誰。」 

「都是謠苜，我們打了勝仗，你囘去吿訴佐佐木社長，我姓*的向來 r 馬到成功 j 。 J * 三 
成**語無倫次起來。 

道是面子問題，王江海在一旁也睁着眼說瞎話： 

「小川先生，我們把大靑«趕出了北大荒〇 j 
「我知道こ 

在小川來說，道是句 II 貌話，貧三成和王江海却路了很刺耳。似乎他們的牛皮早已吹落了， 
似乎剛才那場躱避式的奔跑、倚飾，也是多餘。 

«三成、王江海和油搌子的出身不同，越來瞼上越掛不住。手脚沒處放，呼吸也粗了，發出 
咻咻聲。 

「我有事求兩位。」小川的聲朁低弱而 i ，完全不帶昔日那股冲助。 

咐！」 i 脫有亊相求，等於挽囘了面子，*三成鱗®^多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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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要撤间吉林去，請你們派人謨送到火車站〇 J 
r 搬家！」王江海感到很驚奇.•「江堤通不是沒修好嗎？」 
r 那事以後再說了，」小川搖搖頭••「目前實在住不下去〇」 

「爲什麽？」相信東洋人萬能，東洋人有靠山，到斑吃得開的焚三成，同樣的®待奇怪。 
r 你們走後，便鬧得 r 神鬼不安 j ， r 鷄犬不瘁 j 。」小川那顆西瓜般的腦袋，像晒軟了的 
瓜秧子，搭拉下來。 

「怎麽鬧法？」黄三成的氣又沖上來，認爲在他管^區內，太丢面子。 

「說不出是那一號人，公安分局派人也抓不到。 J 小川避而不提遭遇的情況0 
「道還得了，簡直媽拉巴子的禿子打雨傘_無法(髮〕無天。小川先生請放心，我派人去 
保護你們。」貧三成拍胸肺大包大攬〇 

「謝謝你這份盛情。」小川站起來吿辭•.「我們社長和太太，年紀大了，吃不好，睡不寧， 
再拖下去，可能會病倒。」小 JII 邊說邊向外走：「只提一件亊，你們就了解到厳重性，我們天夭 
喝的水，是向鄰居們借的。」 

「天並不旱，院子的井裏有水啊？ J * 三成完全不相侰小川的 K 。 

「兩口水井都倒了大便。本来想掏淸，誰又料想到明天會不會下#藥。」小川低弱的* n 中 
枏有憤怒，又帶有無可奈何的黧味：「兩位想想！！，我們天天向！！) S 借水吃。」東洋人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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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東自恃高人一等，他們塌不下道個「面子」。王江海忙代他出主意： 

5人去挑こ 
r 沒人幹こ 
「佣人呢？」 
r 跑光了。」 

「爲啥？」 

r 爲道。」小 ill 換捵又扁又平的彝子。 

質 三 成完全懂了，黄銥紙似的一張臉，更加沒有血色。他想說一大_狠的話，看樣子，被 
折騰得像片兒湯的小川也聽不進去。 

三人已到了營門口，小川行了個東洋 tt : 

「就道麽說定，明天諝一定派人來，謝謝！」 

小川上了馬車，自己趕着牲口消失在溴重的夜色裏0 

賀三成和王江海囘到大隊部，焚三成倒在坑上， ffi 手垫在後雇勺子的下面，瞅 着 S 頂，許久 
許久都不吭氣0 

王江海原先想|«幾盅，現在也沒有興致，悶坐在椅子上。 
突然賀三成從炕上一躍而起，砷情已孩平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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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老«瘩，我出去一趟0 J 說完披上大氅，向外走。 

「還囘來嗎？」王江海問。 

「不一定！」尾音落在馬棚附近，接着傳來馬蹄 S ,漸漸逮了。 

王江海悶坐無聊，視線由嫌榧移到煙盤子，端過來想燃上®吸兩口，無*間又捕視到白森森 
的宙戶紙，打了一個寒顗，髮根子豎起來，煙盤曄啦啦掉在地上。 

「小安，安副自こ他大聲狂呼。 

停了許久，安副目才踢踢拖拖的進來，斜睨了滿險冷汗的姐夫一眼： 

「_——刚換了手氣，窮 —— 窮嚷個什麽勁！」 

「好！好！」王江海一面擦汗，一面穿大氅： r 你今晚和小勤務兵18在大除畏房裏。」 

「你呢？」安副目還惦念着豪賭，很不情 K 。 

「我®你姐姐那裏去。」本來該說囘家，他却用另一穩脫飼 S 小19子明白，不去蘭香 W 。 
r 不囘來啦？」安副目沒好氣的問。 
r 嗯！」王江海也匆匆的奔向馬堋〇 
I 目兩脚踏在門檻上，衝着他的後背問： 

「我們搬到大隊長房裏推牌九中不中？」 
ra 便，他晚上也不囘來 ！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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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

+匹馬九位隊員，已經在操場上站好了，只等王江海來，便可以出發。 

王江海這時正在大隊部和賀三成談話。王江海深深感 51 到，賀三成經過這場波折囘來以後， 
性情兒轉變了不少。對待他親切、和菔，一張嘴便先笑嘻喀的： 

「老疙瘩，甭再推辭啦！」 

「不成啊！」 

王江海眞沒料到，焚三成突然把隊伍合成一除，委他當大隊附兼除長，*三成只當光桿兒大 
隊長0 

「你幹我幹還不都是一樣。」 

質三成的態度相當誠琺，使迷信「有槍就有勢」的王江海更加不是味道，不禁咬牙切歯的 

說： 

「我不 幹！」 

「不行。 J 贺一一 i 成臉上的笑惹沒有了 •.「我向來說 一 不二*你再像老娘們似的嘮叨，我可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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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三成的聲調表情相當認眞，王江海感動得滿眼淚花子，他不怕賀三成發脾氣拌東西，只怕 
今格突然待他太好’好得有點兒受不了〇 

萁三成彷彿沒有發現對方情緒不平靜，却以平薛的 S 拥對王江海說： 

「你道一趟去，定要把佐佐木送到地頭——吉林坡。 J 接着微微一笑：「老疙瘩，咱倆打個 
賭。我看佐佐木今格雖然認了，不出^-，他會再起来。」 

「——」王江海點點頭，同葱貧三成猜的準。當地衙門，早 E 不敢惹道 f 洋人，將來的* 
化連三歲小孩子也看得出来。 

「護送他們的時候，沿途顒便向東洋人打 tt 打聽 r « 蓋子 j 和 r * 子 j 是啥行市，要是談妥 
了，便早點囘來，帶錢去 r 起槍 j OJ 

r 是！」主江海類着聲兒答應着，過去貢槍都是焚三成經手，其$不少油水。如今他大方 
的連財氣也推了過來。 

「該起隊了。」焚三成着看新買的手銥，不故心，又伸到耳際||了*,道與他過去$搶扨 
很多手銥又不*!«有關。 

「大哥，我走¥こ 

壬0海不甴主的膝蓋 H 了 1 f ，差點跪下來，結果邇是行了個軍 Ift 〇 

賀三成送他到揀場，安副目已升了小除畏，扯着公鴯嗓子曠□令’要多霉聽有多難路〇貧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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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還了醣，*王江海路上馬時，笑瞇瞇的說： 

「老疙痦，好好的幹，大除長的位子少不了你的。」 

「別盡損人啦，」王江海引鐙上馬：「兄弟通兩下子，差得老速。」 

* 三成沒再說什麽，向他擺搌手，囘到大隊部0 

王江海率供九個人，在正午的時候，到了佐佐木的家，看見大門關得緊聚的。 

安小隊長過去敲門•小川在裹面問淸楚才打開。仍不放心又以驚恐的眼神，向外望7望，然 
後才領王江海向內走。王江海也受了他的®^,忙叫安小除長派人放 r 料才 j 。 

王江海一脚站進前院，首先看到破紙破布、樹枝、亂草、磚塊、瓦片到處都是，亂的像垃圾 

堆。 

進了後院，除了比前院更癖更風之外，玻璃宙子沒有一塊完整的，而且在寒天中，還嗅到一 
股奥氣。 

一輔大板車，一輛花帖辘車，早 B 套好，上面堆了不少東西。受了傷的矢崎和中村，兩人雄 
嫌搬運裝車。 

王江海ヌ叫了三個除員來幫忙，费去一個多鐘頭時間才弄妥當，在道段時間中，佐佐木一直 
沒霣面。 

小川 w 度# II 一遍，®爲完全好了才去！^佐太上車。 



松览江畔 • 612 ^ 


佐佐^3發了，是由小川和他的妻子兩人扶着。王江海突然間感覺到他又矮又黑又小，如同 
一隻晒乾了的蛤嫫。兩隻脚後跟，還提不起來，拖得院子中的枯葉，沙沙作*〇 

爲了膻貌，王江海過去行了個單禮，出身軍人的佐佐木，沒通 m ,一直彎着脖兒梗老牛大喘 
氣。直到進了車廂，坐下來，停了一會才以微弱而帶痰氣的 S 眘說： 

「謝——谢 I 您！」然後閉上 眼。 

偏西的募秋陽光淡淡的抹在骷髏般的 M 上，王江海嗅到一股死氣。要是今早他先見過佐佐木 
的神情，眞敢和*三成賭個東道〇佐佐木沒有再站起來的指望，道一局®三成沒押準。 

兩部車沒從前邊的大車門出去，而是走的後門。由後門外邊那條窄窄的畏巷，住了不少人 
家。都將門兒關着，無人出来相送和看熱鬧。 

一種令人 li 以忍受的赓淸，侵®着毎個人的心职。佐佐木的妻子两始低泣。 

K 馬似乎不受道典；影響，蹄子發出得得空，拖着車子到了空籌荡的大街。 

一位除員臨上馬前，傾手去關後 n 。小川搖搖手說： 
r 不必啦，房東大淸早便來催了兩三遍，早已在暗處等着我們走 了。」 

「太無情義了。」王江海大駡自己同胞，爲小川出氣。 

「——」小川面部價硬，眼睛四下張望，如同嚇破了膽的孩子，顯不得和王江海聊天。 

車輛雄績往前走，安小除長福至心*，居然派 了 四 匹 馬，一邊兩匹保 i 佐木的挛子。 一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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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在前面探路，擔任斥候，兩匹檐任前衞，他帶了一匹馬和王江海等三個人當後術。 

沒有人下令和交代，除貝們都不再大捎馬槍而是把檐背帶掛在肘彎上，揉取随時準備放的姿 

式。 

通往前郭旗車站的大路，沒有任何車輛行人，筆直的，黄®®的向前伸展，一眼 W 不到頭， 
又混合在同#一*色的衰草裏0 

太»渐渐沉下去，一大 S 烏鴉，呱呱大叫，從他們頭上飛過，除員們紛紛吐着口水。 

入夜以後，他們更加聚張。王江海着大家不要吸煙、點燈，就這樣捵着黑和飽受虚驚的到了 
前郭旗窣站〇 

依！！^<崎的意思，在東洋人開的旅館中住一宿，讓佐佐木養養神。佐佐木眼皮沒張，只是手 
欲_動，表示不同意。 

佐佐木太太，愛供的用水濕濕丈夫的嘴唇，然後委婉的對矢崎說： 

「有車就 走。」 

矢崎到候車室看了看，再過十五分鐘正好有一班慢窣 e 他們立郞發動除貝、杠帽子將東西卸 
下來，交車站託運。馬車馬四一時無法處理送給了王江海。王江海抓了兩 { S 熟識的車伕，要他們 
把車子和所有的-！-幾匹馬趕囘 i 裏去。 

火車來 了， 大夥把佐佐木又拖又抬弄上車。除負們也紛紛找位 子。 小川焦急的請王江海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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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，都$在一個車廂裏。 

硬木板椅子，坐的都是渾身泥沙的莊戶佬，車廂沒有热水汀，而是半人多高的大火值，煙囱 

七拐八灣伸到車廂外面。 

佐佐木太太！迆車潲，便聞到一股特殊氣味，忙將雪白的口眾爲丈夫 戴 上。 

火車又開了，莊戶庞向來不怕民團，照樣大模大樣坐在 那裏吸煙、 吐痰。 讓老總 們拄着 槍罰 

站。 

火車一閗，小川的蒱鉀來了，很快的找到東長、護路隊，把莊戶後又超又推弄到另外的車 
廂，現在車§褢只剩下佐佐木夫婦、矢琦'小川'中村和王江海所率領的九名除負。 

他們在兩頭 1 IL 門，滾て尚，不准任何人通過和靠近。茯小川的心目中，以爲一過車站，便脫 
雔險境。王江海却照樣的聚張，他淸楚「梆子」上的習惯，要是早3 了風聲，說不定會在那裏刼 
审，或者飛馬奔馳接近車职後，一躍而上。 

如果有着深仇大恨，！$遠的地方，也會派兩個人，帶了傢伙找上門給「挿」了。 

王/: C 海道時離佐佐木不泫坐着，預 m 性的右手不由自主摸換搶把和機頭，每逢手伸向懊中的 
槍枝，矢崎和中村都急出一身冷汗。 

爲了緩和退 M 緊張氣氛，矢崎硬着頭皮過來和王江海坐在一起。有一搭，沒一搭閒扯。 
車輪碾擊葙铋軌，發出 m 調 ifn - 有節奏的聲苷，使人 昏昏 欲眠。長期疲勞和 受了傷 的矢 崎， 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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巳被睡盘所困擾，但他頑强的掙扎，肚子裏不住的大#嘁叫： 

「留神！留神！雅也不能信任！」 

從矢崎陪着聊天之後，王江海愛摸槍的手停下來。改成吸香煙。他將老刀牌煙，抽出一支， 
掏出一點煙絲，在椅子扶手上頓了頓，頓出一個空隙，然後從口袋 W ，拿出一個鍚紙包，小心翼 
翼打開，.? J 中一ね，將粉狀結晶集在一起，然後倒進煙掩的空陳裏。 

道時煙捲 M 得直直的，向矢崎讓了雄，矢崎祐搖手表示不會。 

王江海#み對 :> J 不吸，妙極了，忙劃火柴燃上•。仍商高的 g 着，猛吸幾口，閉上眼晴，久 
久，嘴和*孔速 I 總煙都 fr 不出来，整個想進五臓六腑之中。 

停了一大陣子7張開眼，翹起二郞跺，吸剩下的那半#子煙。 
k 時他的糖神强多了，笑容也有了，帶有幾分獻媚的口吻脫： 

「你們東洋人，故够窓思，•有好多東西自己捨不得用，蓴供給我們0」 

「道是應胲的。」 

矢崎第一次發現王江海除了吸大煙之外，還有道口瘛，內心 Is 蹴多了。一個人要是有了噃 
好，癟過足很少再想幹別的亊。看樣子道一路會平平安安到^^，不可能中途翻臉，節外生枝。 
想到這裏，他也套近乎： 

「只要你客歡，缺了貨儘管找我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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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玩意比起 s 地道多了，勁大味又足，出門携帶和用起來也便當。」王江海越脫越起 
動：「當初我覺得吸兩 P 大煙，便渾身舒服。後來油辗子介紹我喵了這個，噍，媽拉巴子的，眞 
像飄在*彩眼裏，®赛活神仙。」接着他搖了搖頭：「好是好，價錢太*,有時吸不起。」 

「你是不是從扶餘嫌石坂董三那裏買的，我可以寫信給他多多優待。」 

王江海 K 矢崎的口氣，非但和寶山洋行的石坂董三認識，而且交遊很廣。他那黑少白多的眼 
睛珠一轉，由「海洛夹 J 連想到貝槍。 

在以前也曾買過槍，都是向黑道上的朋友弄一枝兩枝，小^.往。道種大批生惫却是頭I 

遭，連點門路都沒有。 

難得今 t 三成把道種大亊委託他，只求辦好不能砸鍋。賺錢固然重要，面子也不能丢〇王 
江 海不禁裂開大嘴， B 出烏黑的牙齒，向矢崎笑道： 

「矢崎先生，你對各行各業的人，是不是#熟？」 
r 嗯。」矢崎不知王江海間話的目的，回答得含含灌混。 
r 军火商呢？」 

「想貢槍？」矢崎的輿致引起來了。 
r 找得着大商家嗎？」 

「只要你甘買，飛機、大砲、軍艦、黴甲車、都成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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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 —— 我還拿不出道末多的錢，只想買幾+支 r 自來得 j ，幾+支 r 大蓋子 j ,幾千發 r 

馭壳 j 和馬槍子彈。」 

「太容易了，」矢崎粗短的手指，伸進鼻孔挖着：「一點也算不了甚麽，你想一想從 P 裏到 
關外，不管啥軍除、保衞團、土匪，都是買我們的槍和子弹〇」 

r 是！」王江海點頭承認，矢崎沒吹牛，道些除伍貢了東洋人的军火之後，不是今天你打 
我，就是明天我打你。現在看樣子，眞找到門路了。忙問道： 

「價錢呢？」 

「你自己 H 還是公家要？」矢崎爲他解釋.•「要是私人買便實打實，公家要，得加幾成，隨 
便你提出来，總不能白忙碌 。 J 

「是公家。」王江海 E 低聲音，伸出宽大的袖口，準備和矢崎談《錢。一想矢崎是東洋人， 
不懂經紀手勢，忙伏在對方的耳際：「加玆成你看着辦，喀嘻，好 Jft 也少不了你一份 。 J 
這副「貼耳」的热呼勁兒，矢崎受不了。忙將頭部離得王江海逮些，怕他再度热情起來： 
r 旣然 t 得過我，給你這個歙〇」矢崎做了個「五」的手勢，看不出来他樣樣通。 

五分利潤是筆大數目，王江海興*的坐不住了，上身前傾，着急的間： 

「我去找雎？」 

「石坂董三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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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只*黑货啊！」 

「也代*軍火。」 

「可悄 I 離糾郭旗太近了 〇」 

r 怕甚麽，我們商人都有 r 商業道嫌 j 。」矢 崎»重 的答 S 王江 海。 並且明爲王江海有 道種 
顋慮，頌然小窺了他們東洋人，心中非常不髙興。 

矢崎臉兒拉体浪長，王江海正在興頭上並沒有發覺， S 其親热的^ K 崎聊下去，想到那裏說 
到那裏，甚至把過去見不得人的奥美*也潑弄出来。 

話扯得多了、久了，矢崎的火氣也消逝。有時歎歎一笑，有時黏黏骐，表示«許，有時寂寐 
片刻，微啓一躉眼皮瞄瞄王江海，顯示他沒有睡，正閉着狠用心 fle 呢〇 

王江海愈談愈興舊，存心要交這位東洋 朋友。 並再三表示到了吉林以後，好好的 請請 矢 崎， 
要是矢埯看上那家的「淸官一,他不惜花大把洋酱 r 黏蠘供」。 

就道樣吹够了睡，睡够了吹。到了長春換乘快車。上 車 之後，佐佐 i 在綠 絲絨髙背 i 
上，看了看讀送他一起來的民團。個個滿臉灰垢，除了那身黑斜坟布大氅以外，都«:穿 着 各式各 
樣的民裝，花的太花，綠的太綠〇 

他乏力的»上 m 簾，心中却在想：到了長春，巳出大 W 8 的勢力®團大槪不#有 W 題。 

他又想：自己出身正式土官學校，帶了道植雜牌除伍 f 鏡， 到了吉 林，老友們看到定#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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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0 

想到®面問題，他强支撐着把腰桦兒挺诳，用盡所有的力氣對王江海說： 

「謝謝，你囘去吧。」然後凝視王江海，想留給對方一個深刻的印象：「佐佐木並沒有服 
策，仍具有威嚴。」 

r —— j 王江海沒感覺到他的威嚴在那裏，只是上了車又不准送，被#湖冷了，怔在那裏。 
佐佐木®他沒遵守「命令」，敬鱧離去，很不高興，對矢崎說： 

5!」 

r 是 ！ j 矢崎想着，用手暗中扯扯王江海：「趣快道謝。」 

王江海像個機器人似的道過謝，便被矢崎拖開，矢崎従皮箱中拿了五十塊大洋通給他。 

「矢崎先生，我想踢你捫去吉林。」王江海沒有接霣錢。 

「社長不要你捫去•何必呢？」 

「可是 . j 王江海很不情願。 

吉林是王? C 海嚮往已久的地方，他雖是一個俗人，也&路人家談起，想當年乾降—一次囘 
到祖先的老家，沿到龍潭山，嘆爲「天下第一江山」。龍潭山冇 r 鋇龍并」，并沿上有粗大的鎖 
練，用力 tit 動，11--中便發出疵拢隆隆的聲音•彷彿被鎖的烏瓶大怒。還有小白山的「娘娘賙」雖 
不是四月十八的會期，可能同樣热鬧〇 




松花江畔 • 620 • 


最令王江海所嚮往的還是「八離市」。那裏就像他的老家天津術的「三不管」，其$跑馬 
買藝，各種雜耍，同樣的在附近也有男性最喜愛的地方。在王江海的心目中，大地界的娘們，總 
比郭爾級斯前旗「大荒片」的女人强〇 

火車嘛叫了，矢崎催促他和其他除員，快些下車，王江海走在最後，一脚踏上月棄時，車廂 
己在蠕動，矢崎丢給他一張名片： 

「拿道張名片去找石坂董三，詳細情形我另給他寫信，再見。」 

急行車一開始，速度便增加，很快的出了楊旗外，先是形成方型盒子，後來成了一個黑點， 
最後不見了。 

隊典們原先也打算到吉林逛一逛，但被趕下火車，個個垂頭喪氣，東一堆，西一堆，_在月 
臺上。安小隊長走過來，.看看王江海手中的錢： 

「媽拉巴子的，人小，就大方不起来。」 

王江海把錢遞給安小隊長，無稍打彩的說： 

「你們分吧，我那一份給你 C 」 
r 喀！」安小敝長一縮脖子：「在長春住一晩，成吧？」 

r 好1し 

離開大草原，離開前郭旗，到了繁華的長春，王江海也不想立卽囘去。旣然去不了吉林，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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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春鬧 I 晚也是一樣。他着安小隊長整除，開出車站，找了一家名叫「萬盛客梭 J 住下來。 

這一晩，他們叫條子、推牌九、打般子鬧到天亮。一個個眼睛發紅，腦筋迷糊，悠悠蕩*上 
了開往前郭旗的火車，^着椅背呼呼大睡。 

王江海也很疲倦，但又犯了老毛病，睡不着，他的心事太多，有喜也有憂嫌0 

他慶幸這次囘去之後買賣軍火，可以發筆財，但又憂慮貧三成樣樣都精，能不能滿得過去。 

不過，賀三成最近待他太好，人，應該知恩報恩，可是 r 錢總是錢」，需要養家)I婊子，白 
飯，黑飯早己欠了一屁股僙。怎末龙分給«三成一部份？道匙军«三成也撈飽了，不會在乎道點 
00 

•王江海想到 S 裏，覺得並沒有對不起 K 三成的地方，居然慢慢走入夢鄕。 

火車到了前郭旗車站，仍是晚間。他用手捵換口袋矢崎的名片還在，可不能掉了，道是發財 
的取門磚。 

他菘安小隊长把隊伍整理好•準備以整齊的步伐帶囘營房。可是隊貝們騎馬*了，從未热眞 
出過小操，走的唏哎吩啦，踢踢拖拖，連王江海聽了都镞眉頭。 

除伍囘到營•房，王江海一面喊大哥，一面跑，表示亊辦妥當囘來 了。到 了大除部門口，用力 
將門推開。以爲焚 三 成不是在看「戯曲大全」，就是躺在坑上吸大煙。 

可是走進臥室，沒看見賀三成，炕上的被子 ft 得整整齊齊，看得出道兩天內 沒人睡 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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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中的陳設，甚至各型槍枝，仍供掛在原來地方，只是那個裝錢的大鐵檷，不在了，不知移 
到那裹，他犬®喊勤務兵0 

小勤務兵來了，十三四歲的孩子，手中抓了三粒骰子邊走邊搓。 

他懒得管他，忙問： 

「大除長？」 

「你走後，他聚跟着也走了，一 去就沒囘来。」 

「騎馬，通是坐車，有沒有 S 西 ？ J 
「坐車，除了把鐵榧裝上車，沒拿別的 . J 

王江海一聽，頭也沒囘，匆匆的到了馬棚，牽出一匹馬，未及備鞍子，便跳上去，衝出營 
門，向「半掩門」秀 M 家奔去〇 

他一面走一面想，男人迷上女人，不算奇怪，但不能爲了射取女人的歎心，連資命的錢也亂 
花。賀三成定是把錢運到秀鳳家，去充闊大爺。 

現在只希望，那個愛打扮、愛亂用錢的秀脈兩三天下來，沒花多少。別像過去，活像老鼠大 
搬家，只差沒將贺三成的骨灰弄走了。 

馬兒到了秀脈所住的大雜院中，臨街門口的小瓦房，門兒虚§，沒用力便推開了。 

外 [HJ 鎬杓輾在，咳嗽一®掀開裏里門帘-大坑上光禿禿， f 子 f 有一條。王江海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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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一涼，腿一軟撖在地上。 

一！»眼失神的望着牆壁，壁上只貼了一張合和二仙的年！ I ，兩個胖嘟嘟的孩子，盡情的笑 
着。平常看來代表了莴氣，現在看來却嘲笑他是傻瓜。摸起了一隻破爛的 {« 花拖鞋丢過去。1 
童的雪白牙齒上，留下一團黑印。 

最後，他想，坐在這裏乾生氣也沒有用。得出去打聽，看他們搬到那裏。於是扶着炕沿爬起 
來，揮動着皮鞭向外走，打碎了不少盤子、碟子和飯盌。 

屋裏的唏哩嘩啦#，引得大雜院中的人們推開窗子向外望。 

王江海走出房門，用馬鞭一指對門的一位小脚老太太： 

「喂！秀 m 呢？」 

「搬家 啦。」老太太 揉 着爛紅眼簾。 
r 搬到那 裏？」 
r 沒說。」 

「混蛋！ j 王江海失却理性的駡起來。 

老太太一看 情 形不對，囘身進屋 準備關 門，他却一脚把門踢開，老太太差點捽在地上。 

「幹啥？」 

一個商大 粗 黑的小子，從 裏屋 跑出來 ，嚇了 王 江海 一 tt 。王 江海更加生氣，揮鞭 子 就抽。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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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子身手 i 落，閃過鞭鋒，顒勢抓着鞭梢，一扯將王江海捽了個狗吃尿，撗着一脚路在背上， 
足有兩塊麽盤那麼重。 

「哼你鹰子不小，哼！敢欺侮俺娘 ！ j 
「你給我小心！」王江海還抵着脖子發狠。 

「別吓咣人，掩是吃大餅子長大的，也不是嚇大 的。」 說着 i 狠狠的踢了一脚，踢得王江 
海殺猪般的號叫。 

陕居們都來了，紛紛勸小伙子放了他，別再鬧下去。小伙子牛勁上來了全當沒聽見，自官自 
薛的嘟啉： 

r 你敢揿侮俺娘。」邊 II 邊用脚踢，王江海要躱都來不及。 

「好_睬奥狗尿，二扁萌，算啦 I 」 

老嬷嬷開口了，小夥子相當聽聒，兩臂環抱在胸前，嘴裏仍不乾不淨 mJK 咧咧地： 

「你個狗入的，王八蛋 。王二 虎老大爺，那麽好的 人， 你還欺負他，筒直是個狗雜種，呸！ 
」一口灰色帶着奥腥味的粘痰吐在面上。 

王江海使了半輩子的狠，兩斤半鐡還挿在腰裏，講身份雖然埯桿，仍有保衡團馬除除長的名 
教，却：苦力活的楞頭小子，打得鼻宵臉腫，爬都爬不起來〇 

道是他第一次¥不怕聞禍、不怕死的貨。聽他娘的 D 氣，也够倔，未把来着放在眼 X 。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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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海試 了幾次，想 ^ 取，可是老歆不起火力和勇氣。最後他想起 一 句名 -a- 「光棍不吃眼前 c ! J 再 
待下去， M 是沒有便覚佔。 

他咬牙切歯使出吃奶的力氣，忍痛爬起來，低頭哈腰逃出去。在他背後跟了一大 羣看熱 雨的 
小孩子， 一 個個笑得直揉肚子。 

王江海到了門外，也顧不得和孩子們闘氣，爬上馬背*.迅速的 離 開。 道一頓拳 打脚踢，苒轾 
過街上的冷 風 吹 襲， 身上固然疼楚，頭腦却淸醒過来。 

—— 道 位結拜的大哿，河北「老窈兒」又耍了一手 絕招， 何必 再像沒頭蒼 HI ,到處亂轉找他 

呢。 

囘到營院子大除部門口，爬下來，也不理會馬兒，馬兒習 憤 的走向馬號0 
王江海一顚一撕，進了大隊部，上坑躺下，痛的「拂！拂！」直叫。心^- Kan : 「道 小子那 
裏來的*力，往死處打。」 

小傅令可能又賭去了，自從出事之後，營院子 裏 因爲人少馬少，巳經 够§ 。空敝 宽閭 的大 
險部，現在只剩他一個人，顯得更加凄清。 

腮幫癢絲絲的，不知甚麽時候，兩行^^淌下來。他也不用手 擦，讓它 一個勁的向外流0 
人，就怕走到絕路，走向盡頭。他淸楚的覺得，今後的日子沒 f 大指望： 

—— 錢巳 全部光了，只剩下廿 多個萌腿胯 眼的殘兵， f 循團不成氣候。 「拉出去」有些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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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質三成昔日的「柳子」也不一定降得住。 

他記得黄三成時常 Mr 山東棒子 j ,當地人是「奥糜子 j 。他道個河北 r 老裔兒」何*是好 
東西，又奸又滑。到了迸植山窮水盡的時候，來個「連鍋端」。 

看*子定囘两裏的河北老家，帶着秀風那臭娘們去享清福，也不怕「擤梅沖頂」「砲打天 門」。 
—— 怎*可以做得如此狠！如此絕呢？ 

王江海冷冷一笑，他笑0己非但是天字第 I 號的大«瓜，更是 一 個自不置力的湖负 A 。 

——賀三成當年敢吃大靑龍，囘骐過來，整弄一手拉把成的小土豆子，還不 -* 一粘老 f 。 
一個人§忘了自個兕大哥夤姓，他長長的#了ーロ氣， 

—— 道些年和專「要人的」傢伙混在一起，泣「柳子」時當 rJB ^」 ，招了安之後由—升 
除長。跟着發横，跟着猛_善良民。黄三成在人們心目中，像隻又%又狠的老鹰，連自己也® 
爲屬於间 I 類型。誰知只是老*和烏鴉拴在一根樹枝上，到頭來，鹰速是鹰，烏»無法 II 成人人 
RS 的大鹏。 

想到道裏，用手捶打着狗皮褥，並不由自主喃喃的唸着： 

「我怎麽辦呢？我怎麽辦呢. . J 

•I 雙眼無吿的，在空間的房中巡視，又抬起頭看見掛在牆上的那一排各色各樣的 槍 枝， It 閉 
上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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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別！別 —— 別沒出息 . 」 — 

他不敢再張開 服， 怕看空閱的房舎，昏沉沉的 電燈，通有 那些代表 了喪氣 K 人於 死命 的 槍 枝 
……哀傷消逝了，樹之升起絶望，如閒陕於 I 大片濃 箱： 斟，換不到路徑，更不知道那與有陷肿和 

大河，邇有狼%和那些死在槍口下的寃魂 . 

外間有踢踢拈拖的聲迂，很像四至兒生 95 走路的樣兒。這孩子年紀輕便提不起脚後跟，因此 

才逍兇死 . 兇死 . 那難忘的怕人樣兒，鬼是專找背時走6運的人 . 

他渾身如飾. Grt 般的欠起身子，伸手去揆松，一雙哎却驚灌的看着門口的藍布門簾0 
門菔刚一掀勦， te 正要開搶，進來的不是四至兒的遊魂，而是 te 的赛奥小安子。小安子 I 承 
•助！張嘴，都顯示出，姐倆如寂包換從一傾楔子裹印出來的，他看見王江海馒呆呆舉着槍的樣 
兒，脖子一縮，办子發出「嗤】踩，翻弄责薄薄的嘴磨： 

「我潘你是姒玻了脚， j 嘅手把對着他胸口的手搶奪過去： r 大靑鳃那個老病胜子，又不是 
«二教 ， f«T 必泊农 it 樣子。」 

「去！」王江海不願在這時，禳小舅子看出狼狽像，揮手趕他。 

「等等，」小安子反而坐下来：「我是來向你報喜啦，怎麼 把喜 神向外趕呢?!」 

「—— J 王江海極其厭悪的怒視這位內弟，心想尔姐姐是「掃帚星 J ,討進來之後没走一步 
好運。你就电「喪門星， I 淨往下坡推，報的那 一門 子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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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剛剛啊我們一囘來，就瞧到好消息想吿訴你，一扭臉的功夫，不見人影，咦！」小安子叫 
起來 .. r 不唱三花放•.怎麽靑一塊紫一塊的 。 j 
「你甭 管！」 

「好！我不管，」薄嘴唇賭氣剛閉起來，接着乂張開. • r 你這種貨•本來死活我都不想管， 
可是誰敎我們是親戚呢，只管你無情，咱姓安的不能無義，我得吿訴你〇」 

小安子說完了，停頓一下，希圖王江海央求他，或追問下去。王江海却 im 着眉頭，凝視窗戶 
紙，沒有理他，有點不高興了： 

「姓王的，你別在那裹二験砬，貿大读長走時留了一句話，說大敝長職務由你管，看樣子， 
你們祖墳上開始冒靑煙了！」 
r 滾！」 

王江海如冋放在油鍋裏的活鯉魚，從炕上蹦起來。那聲音淒厲粗沙，也不像發自人類的喉 
管。_了小安子！跳。 

r 滾！滾滾！再不滾，我斃了你！ J 繼續的，歇斯的里吼叫。 

小安子一看，對方的神色越來越不對，邊向門外退邊嘮叨： 

「哼！媽拉巴子的滾就滾，此地不養爺， S 有養爺處。媽拉巴子的，大隊長還沒正式當上， 
便六親不認啦！媽拉巴子的，啥玩意兒嘛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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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


王本元和王二虎發放過修江堤的エ資之後，便分了手，他單獨去一趟宽被子，重再囘 W 荒的 
窩舖，*看離風雪的季節近了，便和拴柱在熟荒附近，放把野火，燃燒了一大片茅草地 iMi 
来年好拓荒〇 

沒 f 久，風吹 SK 的日子終於 fd 来，大革氰沒有幾天便由€色變成茫茫的白。兩人困在 
a 棚裏，沒活兒幹，除了烤火便在被窩中悶睡。 

近來王本元的聒越來越少，$不喜追根間底的拴柱只要不 N 口，他便是個鋸了嘴的悶葫 

釐。 

雪花一飄，王本元更加想家。過去沒有道種感«,現在荒§地裏，便||#刻「在家干般 
好，出門事事_」的味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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笼鄕氣候沒有3麽冷，運不到下雪的時候。更不金 ES 在叫天不應叫地不 * 的野地裏。 

今年走的是不知那步運，淪落在荒郊，淪落在擔驚受怕、挨苦刑的日子 —— 刺底爲了啥？ 
當找不到一個完整的銮階，承擔那抬起落下去的脚底板時，心，®成茅草灰了。 

人，不易知足——他抖樓出這句話來折磨自己。彷彿道句 括埋藏 在心中 已有幾 +年，只 有 在 
天寒地凍的北大荒，才挖得出來〇 

家，那點不好，偏偏愛賭殘，家産快光了*欠了一屁股價，才到 H 9 躱一 W 子。 

多少人到關東爲了創番事業，只有自個沒有準頭，如同遊魂，又 像 孤鬼。 

前匙一天， 老着臉皮去 It 城 子，見到赏兄王 本齡，伸出手： 

「大哥，边是最後！囘向你吿幫了。」 

「多少？」篇平的被上沒有表情。 

「够盤編躭行。」 

r 多給你兄弟一點，」老太太講話了：「小春他娘們總得添點衣裳過冬。」 

王本齡在他離去時，面部又媞奄無表情的給了他 I 筆錢。他那張臉本来表達不出喜怒哀楽， 
本元囘想起來，却感到本齡如同 is^M 危的病人，傷心透頂，哭不出聲，一切都絕望了。 

r 早點囘去 »E 。」太 7 r ;^ 念着，手51動那捲鈔票，便想到小春補綻舲補綻的衣服，拐肘膝蓋 

K 在外面，小身子在寒風中發抖，還口口聲聲親切的喊爹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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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道是一個啥樣子的爹嘛，當1曾想到老： W 和女兒。 

「鋇囘去 r — j 

他忍不住大 w 叫出來，睡在旁邊的栓柱望着他.那眼神中也有難分難捨的悲哀。只有在荒浓 
的草原上，才知道人與人之間能够處在一起.^多末可食。 

「我會幫你打完場！」 

這句話不知說了幾十幾百遍，拴柱並不滿足。他幼稚的想法，希圖和他住一辈子。 

難言的離別之前的痛苦，無言的長期沉默，使得在初 S 的日子裏，過得無比漫畏。 

雪， s 渐渐的停止了，兩個男人戴上狗皮耳護四塊瓦棉帽，穿上大捕袍，繫了布紮腰。脚 
上是厚毡 a 外包烏拉草，草外又是用一層宵布包紮後，穿進烏拉靴裏，再抽緊： w 帚子和紮了短 
裹腿。 

一切穿着停當，伸伸躺掙又酸又疼的脹身，拿了木掀織鍬，先淸理場院中的稹雪0 
原本土地鬆軟的場院，經過了厳? S 法地，風雪吹 a ，巳拴凍得結結*袁，像洋灰舖成的馬 

路〇 

植雪清理完畢，將附近的稜子堆癱開，足足有一尺多厚。拖過重大的石滾，把僅有一匹馬和 
騾子套上去。驟子年輕力壯，當做「頭馬」使唤，王本元把長長的««繫在®際。 

他站在場囲當中，稷子將他兩條腿埋了半截子，把手中的鞭子一搖動，高聲吆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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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嗔！加加！」 

牲口的 鼻孔 M 外 噴 白 氣拉動 大石滾 ，一圈 又 一圈轉動。 王本元 也跟着牲口移動脚步 。並收 
緊和放鬆®繩，由大圏縮成小圈，再由小圈擴展成大圈，以求把整個場院中的稷子 S 得 均勻〇 
等到稷粒子統統屋下來，拴柱卸下牲口去上槽。然後阊來和王本元用叉子，挑走稷子桿兒， 
再用推扒把稷粒雜什推到場院^^。 

一陣陣好風吹來，王本元將稷粒用木掀鏟起，傾 JS . 向空中揚着。於是沉重的粒兒落在附近， 
不要的雜什飄得很逮，界限分得淸淸楚楚。 

道時一片紅 96 «的稷子粒兒，襯着無邊無際晶莹的雪?',如同大玉盤當中擺了瑪瑙。色調誘 
人板了，也美橱了。 

兩個莊稼澳，第 I 次看到了他們的金山。幾個月來，在荒郊^:野狼爲伍，挨署受凍，付出 
了多少汗水，多少勞力，班算有了收成。 

拴柱彎下腴，兩手捧起稷子，眼睛濕潤了。 

爺倆打了四天場，才把稷子打完，裝入麻袋裏，金在場困頭上。計算一下，需要八九上+輛 
大$能運得完，開始發愁了。 

最後通*王本元想出法子，到屯子裹試試運氣。他將 K 子備好，贿上去，在雪地裏向北方走 

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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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了屯子外面，他們也正忙着打場，石滾是用四五匹 R 用拉動，在場院裏有大«戶本家的男 
女，也有很多作活兒的忙碌着。 

王本元在場按邊，碰到大夥計說明來慧，大夥計立卽到後院向束家請示，沒多久便囘來，笑 
嘻喀的銳： 

r 我們東装滿〇襄承。」大一^並且解釋： r 我們打場邇得半偭多月才穿，等打完一起装倉 
或者向外運。目前大车都! H 1 着，你定規個時間，我要寧老板子們來 O j 

_元聽了千思萬謝，並胸間報酬，大夥針榣榣手.. 

「我們東家說啦，來闓 H 9 東的老 * W ,都會碰上這段艱難年月，老辇子留下的規矩，有求就 
得相幫こ 

「那怎麽好意思，」平索爽利的王本元也覺得遢1:不去：「朝廷差呢 。 J 

「我看多給他們灌幾傾燒刀子就成啦！」 

王本元見他們太忙，定了後天用車，便趕囘來 C 爺倆又忙碌起來，整理收拾所有用具，留的 
留，帶囘的帶囘。嚴冬要在前郭旗1過，到明年開春，才囘來兼房子和開生荒。 

約定的時間到了，天刚亮，來了+掛「七套馬」的大車。車轅上都揷了兩桿大響鞭，有幾個 
車老板子，身上捎了德造 r 廿出」，日造 r 三八式」大蓋子，在大盖子外面包着紅網子。 

王本元先向大夥道了乏，人多幹活快，日® m v 出来， EA 把窳袋和需要帚囘前郭旗的用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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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好，&放進 a 棚裏把門封上。大黄狗在大車附近和人們»前，又叫ヌ tt , _把他舔在野地 
裏。拴柱最後上車時，把狗抱到車1:,狗髙興得又搖尾巴又舔徐柱的手0 

浩浩蕩蕩的大車陣要出 S 了，車老板子們個個很 t 的上了車較，兩腿叉開，綵着横根，屁 
股却 S 在麻袋上。並沒有使用大#鞭，而是擎着小鞭子，鞭梢在^-「叭」的一聲打了個脆 
響， IPII 喊着「加」！驟馬便「嘶律律」 r 咴咴咴」叫着，開始小跑。車摔子(響筒)在車底下 
沒有雪的破地上，發出 r 叮啊咁啊」的聲音，到了雪地便拖出一拉»白霧* 

拴柱的摩在最後，上面泣的全是用具和鋪蓋。 

雖然本太限*天麩 B 够冷的，早巳到了小！ mrf ? ，大雪封江 fu 季節。車陴&過玦落的屯子* 
打完場的人家•多巳两門閉戶，9不麴人影。 

到了上半晌-卓子才上 i 道，«到幾起 f 高梁大豆到城裏去<的大車，毎一撥都上+輛 
或幾+鞭 C 車^板子在羊毛皮貨裏，紙 S 出睫毛上結着冰屑的兩隻眼睹。他們其- if 也准人帶了 
槍。拴柱曾應屯子上的太夥計提起過•趕車的出外帶槍，第一是防野狼，第二是擺！ I , K 得東家 
有實力，絕不是怕扛鬅 T - 搶糧，紅鬍子向來要現大洋，不要道種又沉重又難搬運的柬西。 

到了晌午，找了個大屯子打了尖，供飽牲口，播着又走。冬日白金短，®早便暗下來，萆老 
板子們爲了趣路，不住祐動鞭子，掠着驟馬的耳朶 K . 股。都飛跑起來，快到起更的時候*到 T 郭 
爾羅斯前旗的®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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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柱上次爲探暁王二虎的下落，囘過一趟郭爾羅斯前旗，也快兩 f 月三傕月頭〇看到那一 
片在雪地中，鉑不太明亮的燈火.心情有些欲動： r 終於又囘，這！年總算沒有聃黄力氣， 
8^;走的》_東的正路0」他不禁感激二表舅趙宗之，大表妗子還有大妮，給他開荒的本錢和關 
懷〇還—情最逋的王本无，帶他來開東，一起出力才有今天。可惜他要囘去了，雞然身上有盤 
»。等«了氇食之後一定分一大半給表叔，或者偷偷的放迤他的行李裏。 

車輛到了前郭旗街頭，看見渾圓的電燈泡，照着的「義福合」雜货店招牌。拴柱子«|算着先 
囘市場的煎供鋪，還是先去粗«»。他正要和王本元商量，領頭的|板子直3«鼷，麴了糧 
aBI 大門口才停下，等王本元決定資給那一家。 

王本元要拴柱傘主 S ，拴柱却要王本元作主 C 王本元想起王小五的老丈人是「增衋 I 8 J 的管 
限，他定了 r 增盛福 u_o 

車子拉進增盛福的大院落，一一掌櫃、三掌榧、管瞄的，大夥計都從生了「蹩烈器 j 和有着「 
火地」的檷房裏鑽出來〇嗤嗤哈哈縮着脖子打冷戰，面部却是 S 滿了笑，歡迎主 II 上門。 

王小五的老丈人 E 經不認識王本元，本元一提起更加親切。老頭兒拍着王本元的肩頭： 
「自己人，沒呤脫的 OJ 

三首兩薛，二掌檷便定了價錢，比行市离一點點。車老板子讓進枝房裹的炕上喝茶，招呼的 
小二，«得老規矩。先嫌來一大览猪油，車老板子捫也不衮氣，每入用手«了一塊， US 粗糙和 




松 4 t 江畔 • 636 • 


凍得裂了肉縫兒的大巴掌，擦得匀匀的在火上烤起來0 

外邊的桡房伙計，忙 i 磅、卸革、扛麻袋。寬大的院落當中，都是髙 me ,叠成長方型 
一堆堆盛了糧食的麻袋。 

管賬的一面看他們工作，一面和王本元拉阽： 

「今格兒晚上就 ssw 老板子們在這裹住一泡。」 

「聽說一一虎的大車店整個完了。」 

「車店換了主，你們王家那些夥計，都各奔前程！唉！」 

在嘆息聲中，兩人囘想到昔日王小五結婚時，那眞是王家大車店最風光的年月。王本元又連 
想到就在那一夜王二虎發現王大玉的小媳姆偷人去捉姦。不知道親手釋放的道兩個人現在混的怎 
麽樣。也就是從那一晩，大車店開始敗落，是不是小寡婦把王家門風敗壞了，惹來恶運才走下 
坡。 

「王先生別難過，」管賬的勸慰沉思中的王本元：「你們王家的年輕小夥子，個個都爭氣， 
今後全看他們的了。」 

「你女蝌小五呢？」 

「我介紹他到褒安縣去學生意，孩子一定要到人家手裏才能够拥理成材。」 

槿棧裏人手多，沒有多久便把大車卸完，結淸賬目。關糧棧都是¥的富商，立卽付現。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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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打》鐵禰，纗出盛在錢板子上的白花花現大洋， a 速的數過一遍交格王本元。王本元也不客 
氣，和 iFil 人再數起來。王本元把一把銀元放在手掌中理好，一五一+的數。拴柱笨手笨脚， 
興* is 手還有點抖，不是數鍺，就是把銀元掉在地上。累得王本元重新再數。伹，拴_當滿 
足’ 過自己血汗勞力所掙的錢0 

管賬 的找來一個海錢搭子，送給他們裝好。王本元最後決定大窣就留在挠 裏， 牲口上榷，車 
老板子們 請 刺街上吃。*®夥計聽了，馬上去料理。只留下拴柱那 輛車 和另外一部大窣，供車老 

板子 ！ cfo 

i 元又刻 a ® 中和車老板子們說明，出苦力的只求傕酒醉飯 ft 肚兒園，從不挑换大館子成 
小 ft 子。 

於是，紛粉穿上老羊皮褸，叫着#着上了車。11掌！！、三掌*、管 H 的、大_計又從熱呼呼 
的«房裏出來相送。 

道時拴 i 車走在前面，王本元®車老板子們坐第二部。他們難得進被鎭住一宿，雖不一定 
幹壤亊，却粗話連篇0 

拴柱的車跑得很快，到了市場門口，跳下車，提着鞭子，捎了沉 重 的錢搭子，搖搖晃晃一口 
氣跑到煎餅舖門口，那條狗也緊跟在後面。拴柱的心咚咚的味，快要味出口腔。用カー拉風門， 
幾乎是連眺帶滾進了热霧瀰漫的里內，也沒》淸趙宗之和趙大嬸在那 裏，便顔着 S 兕嚷嚷： 



「大表矜子，二表舅，我回來啦！」 

「拴柱！」首先應聲的卻是大泥，國裙也没解，從隔板後面跑出來。看見拴柱满身髒兮兮的 
，提了長榉期子，捎了搭子怔怔的站在那裏，後面邇跟了條大黃狗，忍不住喫哧一笑。 
r 姐姐。」拴柱高興的喊着，下面卻接不上詞兒。 
ia 時趙大孃和趙宗之過來了，大嬸開腔便駡大妮： 

「看你傷的，並不知道把拴柱的東西接下来 。 j 

全家這份興*勁兒，引起了顋客們的好奇，個個向這邊望着。大妮開始*得不好意思，感到 
不垓一下就衝到前店，不該没梳梳蓬鬆的髮辮，不該紮着！！圍裙没換件像樣的衣服。她有點氣自 
己，氣都發浅在娘的頭上，故意！ t 扭： 

「我才不管他呢！」嘴雖硬，手卻伸過去接錢搭子： r 喲！這麽重啊。」 

人嬸一胰就知道赴甚麼，忙向女兒使眼色。店中雖然無江洋犬盗紅鬍子，「財不露白」自古 
有明則，她忙幫普女兒運到後面。 

r 傻小子，你把鞭子也帶進來幹啥。」趙宗之笑哈哈的接過去， S 在糖邊問道：「你表叔 

呢？」 

「他和十位車老板子在後面，快來了。」 

「噢！」趙宗之一聰，忙趕到木隔板後面，萬分緊張的說••「快！快！道儂小子，也不早來 


說淸楚。還有 + 幾個幫着運氆來的車老板子沒吃飯，把好的菜，最好的二葫蘆頭先拿出 
來，讓他們喝着。我看，不能給人家煎餅吃，你們娘倆趕快合麵烙斤餅！」 

趙大鐮、大坭睇了更加緊張。來五六+個顧客他們不急、不慊。這些車老板子却不是瞀通， 
而是幫了拴柱子大忙的贵賓。 

趙宗之又趕到前店，向炕上的覿客鞠躬作揖： 
r 對不起，請併 I 併，騰出兩張桌子，我家來了客人〇 j 
來吃飯的都是老主顯，自己端着喋子鹱，洚住一起，留出了兩張小矮桌。 

拴柱道時也開了竅，找來抹布擦桌子。 

趙宗之又端出一個大瓦盆，剛倒盱大半盆熟水，王本元便把車老板子們讓了進來。進屋之後 
先脫大皮襖。趙宗之扯着叫茶叫飯練成的大嗓門嚷： 
「各位辛苦，辛苦，有熱水，擦把手，洗洗險0_| 

ii«f 聿老板子們，從來不俗套，阐着大瓦盆 . M _ 屁股就洗。有的根本懶得洗臉，脫去烏拉上炕 
^ 。熱炕頭上，小桌邊一坐，咧着大嘴，活像抨了個觔斗，拾了「大元*」，道是在冷風中奔波了 
一天，唯一的享受。 

5 P 王本元供着招呼客人，趙宗之柚空子對老哥們说： 

. 「眞多虧你，道一年也够受了 O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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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苦® Kr < 得， j 王本元一本正經的..「也許我那手累戒了。」 
r * 好— j 相宗之期得看到王本元脫話，如此 KA 而供值，也替他 i « 興。 

在®房後®的娘倆個，除了把現成菜，裝了崁大盤子，*了幾赍酒之外。又忙着炸魚，猪肉 
燉粉條大白菜，還有紅澆羊肉加凍豆腐。都是用大鍋，肉塊也切得比核桃比凍梨兒塊通大〇 

時 W 巳經不早，客人陸«走完了。 

整個煙霧瀰漫，熱氣騰騰的 r 鴻記」煎餅舖房屋中，烫人的熱炕頭上，只剩下那末兩桌。 

炸魚吃完了，炒薰豆芽，大豆腐也早巳吃得盤底朝天。四兩裝的小瓷壶也不知道«了多少 
壺，桌面上的酒®空的時候多。 

熱炕頭加上烈酒和熱呼呼的菜，使得車老板子們的汗水順着腮幫子向下淌〇一個個脫得只剩 
下小夾懊， m 子也趁機爬出來瞧熱雨，鼓着灰紅色的肚子，爬啊爬的到了紫色的面頰上。旁邊另 
外一個伙計看見了，醉眼盯了許久，伸出粗短的指頭，揑着放在嘴裏，咯 p!Jj l ® 咬破和着熱酒送 
下肚子〇 

拴柱把燉爛的羊肉，用大海盌裝着送來，老遠便香氣繞繚，車老板子沒看見货色便紛紛用鼻 
子嗅，喊道.•「好香！好香！」 

滾燙的盌放到桌子上，立郎一陣歎呼，吃燉羊肉不算啥，主要的 S 受了 一日 風寒和肚子餓 
了 〇車老板子非肉不飽的肚子感到 «R 要，凡懦要的食物都是好 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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拴抂送菜 • 酒忙得團團轉，趙宗之和王本元在炕沿打橫坐了相麻。今晚趙宗之和王本元暍的 
也不少，常主人的敬酒非得乾杯不可，否則便藏得捨不得，客人會見怪。 

拴柱间到 PA 板後面，大鏟便用大葱豆钹捲了 IT - 餅要他整 ia 肚子。大坭一邊桦餅，一邊又抽空 
用筷子在鍋裹挟起一大塊猪肉陀，吹了吹，吩咐检柱： 

「張開嘴，張開嘴 1 J 

拴柱 R 的張開大嘴巴，肉陀子塞進去，還有點*，發出睇 S :* 用牙咬着。 

「小心*破皮。」趙大嬸笑着 II 女兒。 

「他的皮厚不怕#。 J 大泥又撈出 I 塊。 

逞次拴柱有了担驗，大5 S 吹過了不算，他自己也用力吹。 
r 拴柱。 j 是趙宗之的*苷。 

「快來政敬爺們的酒。」是王本元在吆喝。 

兩個人的舌頭有點發腫發硬，不太路使唤。检柱 K 了忙將烫好的八瓶酒放在托«裏。 

「你也餒去«:敬他們 c 」大嬸 K 。 

「記着，沒量，少噶點。」大坭叮囑。 

「難得今天是拴柱的*事，多疇幾盅沒國係。」大孃出來打園場。 
「年紀輕輕的就鬌酒嵬，崤畤候噶到老。」大坭又銳反«。 



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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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喲！現在管太早了，」大涛聲音小小的责 M 女兒..「小心把捏柱子給嚇跑了。」 

拴柱似乎 XS 見了’又似乎沒路見，傻兮兮的端着盤子出去。 
r 老疙瘩，忙碌了半天，上來坐。」一位歲數大些的車老板子，移動 rf 臀部 m 位子。 

拴柱腼腆的笑着，却坐到趙宗之的旁邊。 

「沒啥說的，一個人一盅。」 

「我欠 學。」 拴柱端杯子的手 有點抖。 
r 不敢喝酒闖啥關東。」 
r 不乾 沒賊惫 。.一 

「我像你那個歲數，毎頓飯少不了斤半二劭蘆頭！」 

七嘴八舌嚷得拴柱沒有主意望着趙宗之。趙宗之已八成醉薰，身子直往上飘，如同騰雲駕霧 
U 仙。他}生迷信®，認爲拴柱不敬則已，要敬就得毎人I盅。他 一 使眼色笑瞇瞇的說： 
r 喝吧！」 

「—— j 這是拴柱第二囘喝酒，知道酒的厲害一揑彝子，一槭眉頭倒下去，火辣辣的直打 

「再乾道杯就好了。」第二位被敬者，主動的先拿杯子。 

拴柱嗆得咳個不停，遲疑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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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敬他怎麽可以不敬我。 J 對方笑着抗 裝。 

拴柱沒有辦法，又乾了一杯，第三位勸他先吃幾口菜，少不了又是一盅。就道樣在趙宗之桌 
上，喝了整整五盅，還眞镟驗，身子像被熱浪仲激，一陣又！陣，热臃騰的向上浮0 
到了表與面前，投柱赍抖懑當相敬，又怕醉了。旁邊又有人起哄： 

「晚輩怎麽可以失趙。」 

失禮是件大事，趙宗之醉眼联 lifli 中，等着享受這一盅，拴柱只有恭恭敬敬的喝了 0 
3邊來！這邊來！ L - 

王本元那一桌五位車老板子直着脖子叫嚷，拴柱想溜，趙宗之却示葱他過去。 

他正向對面桌子附近爬，趙大嬸在板壁後面喊趙宗之。趙宗之歪歪斜斜，囘到鍋台邊，不知 
大嬸和大柅說些什麽，只聽到趙宗之祖大的嗓門嚷咦： 

「拴柱 I 柱，比比 I 我這個表舅 有 出——息，總 I 算 gw 個 I 名 堂。 這 I 這是他 
一輩子轉運 —— 的大甚事_醉 I 醉了也 I 也^豸〇」 

有了醉意的栓柱把這幾句話聽得淸淸楚楚，他覺得自己糊里糊塗去開荒，在野革堆中種稷 
子。糊里糊^有了收成，一收就是+大車，換了！錢搽子大洋……似乎來得太容易，不像老家下 

那末大的勁還欠收 . 是該醉一場。他*得表舅的話沒銪兒0 

到了另一桌，！澳酒盅便先看見王本元，黄黄的那彊臉•鳴下酒去^#血色。拴柱的■子 






松托江畔 • 644 • 


又 M 淸楚 了。 莊瓛 豐收 ， 一 黏也不是輾 —來 ，靠了表叔領 HI% 兩，晒挨風吹 * 受癉， 

還有天天哨大餅子成高梁子兒，吃疙瘩頭，«白開水。夜來睡在茅撕中， K 狼叫， K 狗吠，還有 
風吹得薄棚咯咯吱吱響，下雪時冷得四肢發酒。…… 

坐在對面道個人，從小沒受過這植苦，只懂得賭錢和享受。想到道 裏， 拴柱*得 酸 巴巴的， 
兩手捧着酒盅： 

「表叔，我敬你三杯！.！ 

「嘿，拴柱你是眞人不露像啊，一杯就中，你多敬—們。 j 王本元髙髙興興擧起酒盅。 
r 不！」拴柱執杻的先灌下去，接着又灌一杯：「我敬表叔三杯以外，還有話說清楚， 賣糧 
的錢都 f 。」 

「«小子，」王本元 i 的哈哈大笑. . r 留着蓋房子，討饱婦吧。」 

「不！」拴柱的眼睛已經發直了，舌頭也開始 偃 硬.•「不1」一個勁的只說道個字。 

車老板子不全爲了愛喝酒，也愛看小把戯喝醉了是甚麽樣子兒..是哭，是笑，還是唱。又輪 
着逗拴柱，拴柱來者不拒，一盅一盅的乾，到了後來，人家不敬他，他自己也端杯子了。 

酒「し沒有辣味，酒到了喉管中甚麽味道也沒有。現在他捵着酒盅，已忘了外面拉家具的大車 
還沒有卸，牲口還沒牽到後院，還有那條大黄狗，剛才跟着轉來轉去，不知大坭有沒有銀牠。 

伹，喝得再多，有一樣他沒有忘記，要把錢全部送給王本元，起初 1* 見表叔明明坐在旁 




邊，後來表叔的樣子變了，瞼一下子拉長•一 下子縮短，又會團團亂轉，轉到最後一片茫然，啥 
也看不淸楚〇 

「表 叔！ 你——你在那裏？」 

彷彿聽見表叔說他就在身旁，彷彿蹌見很多人笑，彷彿暖見表舅說他醉了。他不信邪說還可 

以喝一斤半，彷彿大表妗子的 S 音也出現 . 久久，發#的額角，一下變得冰冷，冷得很舒服 

. 在舒服當中，眼前一片綠油油望不到邊的高梁棵，他笑着說.•「都是我的 I «是我的… 


不知道是啥時候，有人吵醞了他。®開眼，髦 S 早已熄了，«子上一片 S 白0 
拴柱看看自己睡在炕頭上，炕上己有人來吃早飯。他忙爬起，頭有點昏昏沉沉。吃東西的車 
老板子和苦力們，都是自己到木隔板小洞$菜拿粥，沒有看到趙&$和王本元。 

他下了炕，順手披上棉碘，到了 S 板後面，大嬸看他進來，在盆中倒了热水，笑嘻嘻的說： 
「快洗臌吧。.一 

拴柱沒有立卽洗險，俚兮兮的望望大坭，大坭的眼泡發睡、眼睛通紅，嘴*得很高，也不看 
他，啷嘟嚷一!的說： 

r 不行就不行，充甚麽能，自個醉了，又笑又两的 . 害人守了一夜。」 

他》始有點淸楚，昨夜噶了不少滔，也敬了王表叔不少酒。可是起^?^||^»他，頭不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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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大說和 道*, 忙問： 

「表叔和表«呢 ？ J 

「你寰 舅 送你表叔去火車站。」 

「他走啦 ！ j 

「*，1_大表妗子說 .. r 本來要喊你，你表叔說不必，要帶啥僂給你娘，他都淸楚。.一 
「他 I 他有沒有拿錢？」拴柱 II 强的間0 
「你表舅栗^^,他說盤 f 了。」 
r 快！ J 拴柱■來： r 錢搭子給我。」 
r I 」錢搭子締大柅保管，看到拴柱奋特：情，大№1怔。 

「快！」他大聲催促。 

粗大的男人嗓門，使得大坭純山東娘們頋従的血統有了反 靡， 不敢 違 拒和怠慢。也不顧前面 
有* K , 到炕上打開木箱，取出包袱，打開包袱，取出錢椹子。拴柱#捎在 M 上便向外 
跑。 

酒意未退，使得他脚步不穩。跑得太快，顚得洋錢在裏面嘩啦嘩啦的*，引起路人的好奋和 
注 m 。 

他不理*別人用甚麽眼神看他，出了市場，便 看 到丰站，正有一列 nk 在那 裏，車 BR 向 着 


往長春的方向。 

拴柱一看來不及沿着馬路跑，想越過荒地直奔窣站。荒地上有半尺多深的積奪，下面又是茅 
草，脚用不上勁，越急，跑得越慢，還捽倒了，摔倒又忙爬起來。 

車頭吼叫，接着冒出一股濃煙，拴柱的心快從口腔中蹦出来。 

「鳴 I 鳴！」又叫着，車身開始蠕動，越開越快，他忍不住大 
「表 叔！ 等一等！表叔！等一等！」 

火車照開 K 不誤，他仍不死心，猛力向前衝。梓了一個大觔斗，許久許久爬不起來，他仍不 
停的^^: 

「等一等，等等啊！」 

火車唼曠、 1® 稱響着，越來體積越小，最後消逝在3野裏。 

拴柱呼叫的喉 nal 撕 © 了，乏力的臥在雪地上爬不起來。 

突然有股溫热的氣息 m 在瞼上，枱頭一看，原是那條大黄狗。大黄狗搖着尾巴，並用舌頭ほ 
他的險，不知甚麽時候，滿腮滿臉都是淚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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窶，法個助的落着。 

小得可供的申家屯，幾乎被雪整個所掩盖。 

束廂精敏的小院落，雖有長エ淸描，假山與方磚舖成的地上，仍積了半尺多厚的雪。 

枯樹枝椏也白白的，如向孝子手中那根謳了紙花的哭〇小小瓦屋簷上，掛了長短不齊的 
冰凍垂，底根又粗又晶莹，尖梢的一端有些兒黄。 

入夜了，外院有雪呋照，仍亮堂堂的。 

害房中的爐火 SK 得很旺，在生鐵爐子上放了一個小砂鍚，咕嘟嘟向外冒着香氣。王二虎拿了 
雙長筷子，翻動着鍋內的羊肉，淨撿大塊的向嘴裹塞，吃一筷子肉，拿起錫壺倒一口酒。 

大靑龍躺在火炕上，張大渾询的眼，出神的望着王二虎。王二虎吃一陣子便巴答巴答嘴。 

想把你趕走！」大由弱的說。 

「早就要 11W 子，是你强留我。 J 王二虎的大嗓門，如同吵架。 

「看你天天大魚大肉的不停吃，不序的喝，那酒薔呀、肉香呀，饞也把我給餽死了。」大靑 
龍有點上氣不接下氣，伹是愛說話。 
r 爲啥你不吃啊？」二虎故惫喵他。 

r 恐怕得下 l tt 嘍，吃，也是個口福。」大靑龍長長的嘆氣，他現在只能吃點淸水*掛麵， 

或者«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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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正相反，他有這個福氣，硬是把一小砂鍋燉羊肉和斤把酒吃下去，然後拍拍鼓起來的 
肚子，伸了伸 腰， 脫去大棉澳，上了坑，躺在另一頭〇 

「二虎，別一上炕就打呼，泣拉咭嘛。」大靑褪像個孩子般央求葙。 

「我這個人腦袋不能碰枕頭， J 王二虎上身爲着猫：「 一 碰枕頭啊，眼皮不是眼皮，成了磨 

? J 

「以前我也能吃能唾，」病了的人班愛提往常：「現在，就怕圃眼，一是睏不着，心裹煩 
躁，一是怕99上眼皮再也睁不開了，秦二爺說的一點也不假， r 好澳只怕病來麽啊 j 咬！唼！」 
大靑龍一陣劇烈的咳嗽，王二虎忙將小痰盂遞過去。咳嗽了一大陣子，只吐出像遊絲似的灰 
色痰液。 

「少說兩句，養養神吧〇」王二虎給他掖掖被角。 

「——」火靑覩可能乏力，眞的閉上了眼晴。王二虎正預備脫內衣睏覺時，大靑龍又斷斷續 
績的開口了： 

「我知道 I 我知道？は M 根兒就不情頌和我們一道。我總是 ta ••在嚥氣的時候，眼前有個 
家鄕人。」 

「別說 喪氣 話，中不中？，！王二虎心嶔很不是滋味，他早已滑出大宵艏已成了沒ぉ汕的镫 

盌，雖然還 M 閃榣榣發光，那是在耗燈萆 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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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一陣沉馱，外面也靜悄悄的。 

突然由後院堂 S 傅來一陴笑聲，夾雜着小孩甜脆的兒歌： 

「打猓篩， 

做買*……」 

「想想我們小的時候有多好，」大靑龍又開口：「不知愁，不知迓，人爲哈要長大，人爲啥 
要老 …… J 

「体才四十多，別在那裏倚老贾老。」王一 i 虎又頂過來一句。 

「你比我大幾歲身板兒可比我强，那像我這！病就半年多，多 ri 白姑娘她們够道份義氣。」 
「柳子本來是你拉起來的味。」 

「不能那麼講，窩典反的事兒太多了。像質三成就是這種貨。 J 大靑龍不0感慨" 
r ——」王二虎沒料到大靑龍又提寶三成，白玉薇曾叮鳴過他，道些使大靑 * 心裏有疙瘩的 
事兒少抜。 

但，王二虎有點忠不住，他淸淸喉^問 iB - 
rl ^ 看® 三成、 王江海誰能成氣候？」 

「質三成聰明，狠起來，一刀砍下去六親不認，『無*不丈夫 J 也算是他的長處。王江海自 
個覺得侏個能豆，^攻是穿了華絲葛的紙草人。农我看，這倆個王八蛋都不#有好下場！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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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爲啥？」王二虎明知內情，故蒽追問。 

「很簡單，他們當了官，發了財。當了官，斗膽也變了老鼠.，發了財，就失掉了義氣；你不 
放心我，_放心你。還有自古至今，招安的江洋大盜都沒好結局。」 

「按你的脫法，得在一棵樹上吊死！」王二虎很不冋意大靑龍的見解。 

「我的1:思要是洗手不幹，就換個地界隱姓埋名當安善良民，別再强出頭去爭髙官厚祿。」 
「要是你道一陣子不病，會不會去收拾他們？」二虎試採着間。 

「躺在坑上的病漢子，不該吹牛充屌能！」大宵龍一口囘絕，不談道個間題。 

「二虎，」大靑龍又喊他：「等我伸了腿，你馬上離開是對的。人該走正路，我雖被逼的當 
了鬍匪，明格死了，也不後悔，也不服输。只是 r 前有車，後有橄 j ，勸勸來闓關東的窮鄕親 
們，別 II 我的車辙走老路。」 

「何必呢，人家脫你是個人物。」王二虎不再嘔他，忙加安慰。 

「人 —— 物-<物 —— 嗯，我道個人物，除了欠一屁股債，啥也 K 不起來。」 

「你骸雅的錢？」眞是奇 M ， 紅鬍子向來伸手就傘，還會有人敢記他們的賬。 

「人情價啊，像趙宗之，那個洋大夫，爲我挨打的你們_王本元，還有你那些受連累的子 
侄們。」本来就微弱的 S 音，談到這裏沙啞了。 

r 淨扯這些幹嘛。」王二虎裝着不愛聽，阻止他說下去。 



松花江畔 • 652 • 


這時有人輕輕的®門，進來的是大懂戶的小孫子，送來兩小盌冰糖！！米粥。 

小孩子把盌放好，輕輕的退出去。大靑龍一直盯到他的背影消逝，又嘆了口悶氣 •. 

「看到他，就想起四至兒，四至兒跟我的時候，也這末大，不知道他的傷養好了沒有？」 
「不知道！」王二虎捧着烫手的小磁盌，一句就頂過去。 

r 唉！我們這一支，到我這！*算完了！二虎， j 沙啞的聲朁中帶有哭腔：「咱也是爺娘生 
兹，到頭來連駔坆都進不了。」 

r 算啦，算啦，」王二虎大聲喝止： r 你又不尨闐王爺，怎麽知道該當死。眞要有那麽一 
天，祗要我王二虎比你伸腿晚，定想法子運囘老坆地こ 

「敗情好。」大靑覩聽到這句話，如同服了仙丹，示* •. 王二虎過來餵他。 
i-2: 一虎用調典了兩三口，大靑覩的上下眼皮， LS; 相碰，黄眼珠子向下拥〇 
王二虎！看，就知道他要胍，再度爲他掖被被脚，手巳經够輕了，仍把大苒龍驚醒，抬了抬 
眼皮顗着聲兒說： 

r 你知道，我爲啥不讓二光頭、半瓶醋他們倒候我？」 

「嫌他們笨手笨脚。」 

「去你的吧，你才笨得像條老草 fit 。 」難得大靑篚嘴角閃過一絲笑影，立卽又逝去： r 睜開 
眼！®見他們，就想到槍啊、刀^、血啊，心裹亂糟梢的，人要死，也想求個安生……」聲息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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瀬微弱了 0 

王二虎的額角立卽冒出冷汁，忙伏下身子， W - 朶貼溃大# M 的嘴際，仔細.155，他睡着了， 
只是出氣的時候多，入氣的時候少〇 

又有人輕輕的哦門，王二虎穿上衣服眭子，下了地。悄悄的走到門後，低®問： 

「誰？」 

「王先生，是我。」 

王二虎一嫌是小白蛇，«慢的把門打開0 
「怎麼樣？ J 小白蛇具常關切的間道。 
r 睏了こ 

小白蛇過去站在炕前，明亮的大眼睛凝視着大靑龍，微襄而英挺的雙盾緊鋇在一起，那張甚 
少有表情的冷面孔，佈滿了太多的哀戚。 

「他：….」 

小白蛇一張嘴巴，王二虎忙用手勢阻止，並向門外指了指。兩人一同離開，並輕輕的帶上 
門，到了院子興，壬二虎才說： 

「別®他晒着了，心通得很，苻點勧靜就會犋。醒了就是一大堆廢聒，勸也不聽。 L - 
「他以前括很少 。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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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也許……」那下半戴子話，王二虎<#吹來的冷風吞下肚子。 

小白蛇挺 着 腰桿在前面走，長統馬靴路得 S 地咯吱吱，咯吱吱的*。王二虎 • 腰弓背跟在後 
面，脚上的大毡窩，發出嗅塌塌，喫塌塌的®音。 

出 了 東廂的小角門， 門 0有兩個人穿 了 大皮袍子在那裏放「料水」。小白蛇說： 
r 留心 聽 着點，大當家的一有聲息，快叫我。」 

恭敬的應着。 

王二虎隨小白蛇到了前 K ,外間也生了大火值子，二光頭、半瓶醋、大 1*^ 幾個人，在火 
爐子旁邊，點着大馬燈推牌九0 

»小白蛇進來，一個個忙立起身子，却緊緊的抓着手中的那兩張牌，怕被人順手網了包。 

小白蛇沒理 會 他們，到了裏屋暖間，把棉布門帘掀起來，讓王二虎炕上坐，她在另一邊坐 
了，兩人隔着一張彫刻得很精緻的茶几。 

「道些日子多虧你照料大當家的〇」小白蛇又提感謝的聒〇 
「應骸，」王二虎望着自己祖糙龜裂的手掌說：「我§情太深〇 J 
r 你很 重#^ 〇」 

「 JSK - 上，人與人就道樣，水幫魚，魚幫水。」 

「聽 說大當家的並沒有幫 f 麽，給你錢也不要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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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一個銅子躭是一銅子，一塊大洋就是一塊大洋，朋友的交情，麵法拈斤論兩。 j 
「我 —— 」小白蛇頓了頓.•「我很想請你留下來，這裏的弟兄們，都佩服你的爲人1够 
植，够義氣〇」！雙利亮的大眼睛盯着王二虎，含有太多的期待。 

r 按理……」王二虎很爲難的仍望道自己的大手掌： r 按理……妳救過我兩囘命，我應聽妳 
吩咐和報答妳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 

r 你是個爽快人，有話敞着坎兒說。」 

「白姑娘，」王二虎一挺脖兒梗：「妳要我的腦袋瓜子馬上割 f ,當紅鬍子，我不幹！」 
「爲 甚麽？ 」 

r 說不上来，」王二虎用手捵着脖子，久久冒出來兩句：「當初我沒答應他，今兒格也不能 
答應妳，人，不能說兩面話！」 

小白蛇疎了，眼 1'.§ 仍凝規着紫黑色，絡腮 a 的大嫌，臌上有股倔勁，也有着誠第和撲實。這 
M 人不管擺在那，就像 M 脚或巷口那塊刻了「泰山石敢當」的石現，一眼鹆去在心裏上先有搬不 
動的惑覺。 

任性而泯强的小白蛇，收囘視線，！ t 下白白的脖頸，_的說： 

「人各有志，我不勉强〇 j 接着又澜*的問：「你 準備 去那裏？」 

「去下江，到三姓。」 







. 「有朋友？」 

655「有鄕親。」 

「 I 」小白蛇點點頭。 

t 暖房中又靜寂下來，外面却爆狨出大笑和吼叫，段來荘家半瓶酷，^了個 r«l 十」。 

^ 王二虎一生之中，除了家鄕中的黄臉婆外，很少和女人相對悶坐，再加上爐火太旺，渾身已 
汗津津的，又不能脫外面的大棉襖，感到又悶又跺，很想早些雌去。 
「你是局外人，看我們這一馆目^1怊痧怎麽樣？」小灼蛇問£厂 

王二虎抬起頭來，®®小，：！！蛇的面部崁情，仍ぬ往赀一様，平平靜靜，沒有得•想的樣兒，在 
盾梢之間却含有一點點隐姑〇 

rA 從妳當家，這幾手够狠够荆落。」王二虎老老货寅的說下去：「底下人都把妳當成神 
仙，妳爲啥不把這狴氓吿訴大靑龍，也謅他商興商典？」 
r 唉！」 

小白蛇妍然也#嘆氣， 52 是王二虎領一次奶到和沿到。漸漸她仰起白脂般的面頬，已有柔和 
的線條，眼眶之中，浮励0一層光诅： 

「因爲我知道你的爲人，因 4S- 1 你要走，才饺和你說世話。我白玉溉沒有法子把外面發生的任 
何^故向大常家的說淸站。原因很簡眾，閲落江湖的人，個個爭勝好强，栽了 m 斗，吃了癟，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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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他親生兒子出面報仇，表面 裝着髙興， 內心 却癘囊 1«子，王大哥〇」小白蛇改«了稱呼，眼 
中的光*滙集到了眼角，那是差點要湧出來的淚水：「王大哥，你閉上眼睛想想，從四至兒開 
始，那一件敎大當家的知道不心煩。」 

小白蛇轉過身子，袖口琢在臉上，緩緩的又轉過來，凄凄涑涼的 一 笑 IE 底®音： 

「王大哥，你也許知道，我是出身好人家的女兒，不是狐狸也不是野狼 c 是被逼到道種地 
步。兎子急了會咬黡，老綿羊急了也拚命！」接着又聚張的問：「我道樣拽老底子，王大哥你一 
定背後暗笑’瞧不起我〇」 

「白姑娘！」王二虎將茶几一捶：「咱姓王的雖是個老粗，道酤好歹 還懂！ 」 
rs 你！」小白蛇甜甜的嗔 怪 着：「何必大聲 嚷嚷！ J 並用！！巧 的手指，指指 外面。 

外面那一夥根本沒聽見，贏錢的入了迷，_錢的發了昏〇 
這是王二 i 二次看到小白蛇純女性化的動作， 相當 柔和， 相當動 人。 

他的心 裏 却有點黢巴巴的••如果白家不遭受«故，道個女孩子，還不是大門不出二門, 
吃山珍海味，穿棱羅緞疋的大小姐。那售在 I 羣粗人當中，弄刀弄 槍，傘着 小 ❖ 兒耍 。 J 

王二虎正在悲傷思索間，一個人 滿頭葱臌 的 S 水 M 進來 ，摘 去皮 帽子，拿 在手上， S 出本來 
面自，是小黑子，小白蛇的神情立卽變了，平板之中: 

「見着那貨沒有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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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■WUH , i 。 J 小黑子一縮脖子笑起來。 

「*8?」©不審男人在她面前笑。 

r 寧®道様。」小黑子 asn - 去： r 那 wf 用到營围 h - w 找，便 f 元樓門 ptt 上了。醉得 
嫌 i 泥，躺在雷#*。那張臌啊瘦得皮包骨^;,又宵又鳥成了！！準牌的 ij 。等了一袋 
埋的功夫，才來了兩佃除 K 像拖死狗似的往囘拖，兩條 K 嫌木«子，*不會打 «, IKK -* r 格 J 
S 了 。 J 

S 完了，仍舊囘味後兮兮的笑着，彷彿 mHi 斯.前旗*見了天下少有的光 

景。 


’ S 不淸 • 

小黑子說赛 


「去吧，」小白蛇一 f :「多«點，早些休息。」 

小黑子沒有去噶洒和®% i 頭扎在賭鬼！？*，發優的手指掏出一捲鈔#,點着面前的方磚 
地，表 175-f 1份。 

「妳去找王江海？」王二虎間。 

「黧三_了，得找他間間雎宰了我全家？ J 1股子®^和 K 勁又 B 出來了。 
r—— 」王二虎辗爲女兒報殺父之仇是應骸的。他因惦起大否醒了，忙起身吿辭。 

小白蛇送他出來，邊走邊間： 

「王大哥 ，大當家 的有沒 有» 你 #麼？」$鎮了領：, mmft 0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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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 只說了 一件 事，我也答應了 他一件 事？」 
r 是啥？ 1_ 小白 蛇間得很急。 

「死後要把他的 屍骨運到老坎地。」 
r 沒有別的？」 

「沒 1 J 

「道點不難，我拿錢派人幫你。」 

「我要 難 自個。」 

「也好！」 

小内 蛇知道他的脾氣，多勸也沒 有用。她站在 月台階上，看看猛下未停的 大雪， 喃喃地說： 
「但 顧他能過了逭個年！」 

三 

雄年 W 有一個月 零 十天，大宵龍便邁不過去。 

他 「し 開始昏迷， 食物 E 無法®進 at 子，只 能向嘴裏滴幾滴淸水。 

在他喉嗡似乎有 a - 幾斤粘痰，呎呎，呼呼，啦啦膠 着 在 一 B ,吐不出来，呼吸越來越吃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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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和小白蛇、二光頭三個人呆呆的坐在炕前椅子上，守了一天兩夜。 

柳子上的上下人等，一個個都悄悄的進來，望一眼，再悄悄的離去，眼睛都紅紅的。 

雪，已停了，天氣冷得出奇= 

風在吹着，枝椏被扭動得如同鬼號。 

夜，又來了，一 鈎寒月，凄凄慘慘的掛在天際。 

王二虎、小白蛇、二光頭三個人，只喝了幾口粥，再好的茶飯也吃不下去。 

桌子上的美孚油燈，發出不太亮的光 暈。 人們 一 走動， 116 壁上便映出廂大的影子，黑得怕 
人，彷彿一股重£，要從臁上摔下來。 

一二個人，沒有：句話說。偶爾新加的煤塊，在爐子裏發出「吡哦」聲，便是大靑俺的喉嚨， 
像新買來的風箱，艱婭得難以拉動。 

牆上的飛馬牌掛鐘打了三 響， 房中雖有旺盛的饿火，仍%得背上冇蓊輕微的寒意。 

時間的脚步異常緩慢，死之神像狸貓玩弄一隻小耗子， 明明 要一口 呑下 去，却故*的百般的 
折磨。 

等，是件苦事，等，最敬重的人走向死亡，更是_件带辦。絕望早己擺在面前，却像销絲那 
樣脆弱的相連看。 

大胄龍的呼吸突然轉劇了，連厚厚的被子被帶得一起一伏。喉 ' 1 ,16 的痰 K ，咯 I 略 I め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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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大陣子。他*垂的腮肉，一陣一陣的抽縮〇 
三個人張大了眼睛，站起來圔在他的身邊〇 

漸漸呼吸聲又平靜下來，班氣也沒有剛才那末艱©.，他的手指在動，輋起來又放開。宵灰色 
的臉上，一抹淡得幾乎*不出的杠*，眼皮兒向上張，掀動了許久，掀開一條縫，後慢的睜大 
了， f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： 

「好累啊！」 

「要不要把你的背後垫一垫？」王二虎的祖嗓門，發出柔和的 S 苷。 

「也好。」大靑龍閉上眼，讓王二虎將另外一條被子 ft 了兩折，墊在全是骨頭的背後。 
「你們都在這裏，」大责龍又張開眼睛，頃得頭腦很淸楚：「謝謝！」 

「大哥！」小白蛇有點歃動。 

「白姑娘，」大靑龍扭曲着乾巴巴的臉擠出笑窓..「我很對不起各位，沒有把大夥帶得享過 
一天福。」 

「大當家的，」二光頭在一旁揷嘴： r 你好好的養病，來日長着呢！」 

「到時候了，」大靑覩力求聲調硬朗..「我走後，白姑娘正式當家，老二你好好的輔佐她。 
定要拉出道個地界，另打天下，老窩子有好處也有壞處。好處人頭熟，各方有個檐待，壊處顯得 
g 散，創不出新局面，到現在，我才明白，賴在道裏和) I 三成他們鬬，太沒出息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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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二虎«得反正大# « i 完了，11他知速小白蛇早巳整埯貧三成那一移，也好放心。 BJ 是 
小白蛇防備他道一手，未等開口，便一個勁的示*阻111。 

大的 視線 移到王二虎的 Mt 上，一一虎忙逋： 

「你放心，我說話算 數。 J 

「—— J 大靑龍心安的點點頭，接着又說.•「我快要完了，臨死之前，送你五百塊，這數目 
不算大，也了我道點點心*〇 J 

「道份心惹， i 在襄上吧，咱倆的交情不管是死是活結不淸〇」 

「好吧， J 大靑 龍 居！^ 堅持： 「就依你，省得在你心裏留個疙* 。 」 

他又閉上眼，沒多久又®開，目光開始有點散%，精力 還 fll : 

「白姑娘，今後是妳眞的當家，眞的做主，對 r 柳子上 j 的財務 處 置，我不留半句話。死後 
的丧亊也越簡單越好，棺材浮丘起來，王老二會把我送囘山東老祖笙。」 

r 大哥，」狭水 &. 在小白蛇的眼眶 中轉動， 她强忍着不流出来：「有話只管吩咐，我們全按 
你的心黧，不更改一分一毫。」 

「 —— 」大靑售搖搖 那蓬鬌 枯亂的白髮： r 妳要像個大當家的，爲皓要焚死人的話擺佈， 
嗯？」 

道是大對小白蛇最厳腐的一次指责，好强、任性的小白蛇 K 了非常難過。不是怨垂死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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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肝火旺，而是感激大宵龍要使二光頭明白：大當家的瞄死給了她多少權限，她忍不住又開口： 
「大舟，謝謝你，這些年養育之恩。」 

「我欠妳老爺子的情。」 

提到被殺的老爺子，白玉薇的 M 顆执仇又翻騰起來，她想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，也許在快要 
閉緊的口中，得到誰是® K 的仇人： 

「大哥， J 小白蛇聲調高吭：「誰是我家眞正的仇人？」 
r 妳疑心是我？」 

大靑龍反問一句，立卽使毎個人面部變色，彷彿整個宇宙，嘩的一聲，炸成豆粒般的小塊。 
「到這個節骨眼，妳還追問，定勝了別人的閒話 P 」 

r I 」小白蛇是聽過， Mb 記起四至兒臨上刑，曾 sr 殺害妳全家的，就是對妳最好的 
人。」她的小腿有些抖，膝蓋開始發軟，0中發苦，仍强自級定，一個字一個字從牙縫中擠出 
來： 

「做女兒的應該知道殺父的仇人！」 

「對！不管妳聽了多少閒話，你看我大靑龍是什麽人？要是我知道睢殺了妳父親，輪不到妳 
R ，早就去宰了他！」 

大靑龍銳得有點聲嘶力竭，身子還不住的向上挺。一雙眼雖然無神，却張得很大，彷彿眼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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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要從眶子 i 出来。 

「我大青售要是立郎死了， R 欠人情^,沒做過) I ' i 心車！」 

看大靑龍道份光火激動的樣兒，小白蛇開始恨自己，怎麽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 f 四至兒 
那毯該刮的話，羞愧、自怨都湧上心頭，腿一彎跪在坑前.. 

「火舟，別多心，我——只是間問。」 

「間 I 」大 -t 龍 -! 1 I' 出全是骨節的手，換着她的^^:「間是臌該的，誰死了，都會找到仇 
家，只有你父親，只有你們-.雛說 . こ 

「爲什麽呢？」 

「我不該守着妳，編排妳父親的短處，這不是爲人之道，也就是我一直不願向妳說明的原 
因こ 

「現在請大哥明言。」 

「好吧——」大靑龍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..「在關 m 的大横戶和 r 柳子上 j 有來往的很多， 
栽 r 柳子上 J 的也不少，但沒有人像妳父親，不管白遊'^道，那一路數都接交。更不管誰同誰 
是世仇大敵，通通來往。這還不兑，主要的妳父親愛陬着別人的口氣說話。人家捣張三，他也跟 
若 m ，張三來了 m 李四，他也是一樣。妳知道江湖上恩^多，是非多，就不知那一囘那一件事出. 
了大漏子，譲人暗中下了狠手。 S 起來跟誰都扯上瓜 B ，說起來誰都是兇手。因此就難找，就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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査。現在各 w 中的人，有的去坐.年，有的死了，更成了無頭案……」 

火^龍說了這麽多， e 累捋上氣不接下氣 e 
突然他抓着小白蛇的？ Sr , m 用勁的搖着： 

「有——仇不報——非:? J - 子，可——怒不亂砍， 3 都是—< 生父母養！養 i , n 到大 
並 I 不 容易……」 

聲音沒有了，手鬆了，巴答一聲，抨在炕沿下。 

「天化！」王二虎大聲喊着大青龍昔日的名字。 

「——」大靑龍發靑的臉，像丢棄在道旁的螃贸兗，一點動靜也沒有，王二虎伸手！換： r 
暍——嗚 I 吣_」哭出來，四十多歲的男人的哭 ® ，悲傷有餘，韻味刺耳棵了。 

二光頭用手掩着眼睛，淚從指 a 向外冒，喉嚨直打乾噔，最後伏在被子上，肩頭抖動得像篩 

糠。 

小白蛇的淚水如同决圾的江河，她不像其他娘們又哭又叫，只是從地上爬起來，用淚眼看了 
大靑覩很久，扯着被子掩籤了逍容。 

道時住在申家屯的廿多口子人，聽到裏面的哭 S ,趕了來〇一進供房門，向炕上看了一眼， 
便跪了烏壓壓的一大片，有的哭出 S 音，有的直抹眼淚。 

最後，還是小白蛇先開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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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到前廳商遊後寧把〇」 
r ——」一:光頭 I ' lfl 従的擦擦眼淚站起来。 

「王先生你也去，」 小 内 蛇對王二虎說：「你是他的好友， 股 親近的 人。」 

王二虎^^不想去，聽小白蛇這麽說，只好隨着 iii*l 到了容52， c 力外還有大劈爺、半瓶醋、 
小里子、老 ® 滴也都跟了來0 

小白蛇剛坐在妨火旁的大阍椅， ia 沒有開口，中^：3大伙計便進來： 

「我們東家說，他因爲瑯了，行動不便，無法見大常求的敢後一面。特吩咐下來，辦丧事該 
用什麽，我們東家全包啦！」 

「先謝謝你們來家，申老先生，」小白蛇站起來 ：. 現在我們正在商 fi , 定規以後，會派人 
向申老先生禀明。」 

說完了又坐下來，- K 伙計打個千兒離去。 

小白蛇再度用手 ： S ,印印眼角上的淚痕，©音有56啞： 

「各位先銳誘怎咲辩7」 

「我認爲排坳趑大越奵，」 11 光頭首先捉出來：「51哄火發| 1 '聞，^各道上的朋友來弔喪。 

1 _ 

「壽衣、棺材、吹鼓手、廚子都用頭等的，」大與爺邊哭邊說•.「他老人家受了一«子罪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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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後得風光風光。」 

「花多少錢都沒有關係，」半瓶醋也搶着表示;8:見：「申家別看屯子小，地却不少，拿得出 
來こ 

「我看■:…」小 S 子忙挿嘴..「先派人到1三家子』，『趙家猫舖 j 通知所有弟兄囘來奔 

丧！」 

雖然都表示過了窓見，彷彿還有些沒說清楚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七嘴八舌。都是哀傷過度， 
彷彿天已塌下來。得盡其所有，來 S 死去的大靑龍。 

「王先生呢？」小白蛇最後問王二虎。 

「我——我——」王二虎油抽曈噎的說.•「我——和天化交情再深，在各位面前，是個外 
人，我 —— 只有一句話，棺材、壽衣不管好壊，用夥裏的錢，別——別结大嫌戶們出！」 

「 I 」小白蛇聽了點點頭，用手一指半瓶醋•.「到門口放 r 料水 j ,任何人不准®邊。」 
半瓶 It 一看小白蛇的神情嚴麻，忙抓過一件大棉袍子穿上，站到門外。 

小白蛇的繳手，換搓着椅子把手，許久，許久，才淸淸發©的喉嚨說： 

「各位，聽清楚：大當家的死了不發丧，不准任何人向外透消息。你倆，」他一點大19爺和 
小黑子：「遽夜分別去 r 三家子 j 和 r 趙家 S 舖 j ，通知其餘的弟兄，向江北拉•.越逮越好，安 
定好了，再囘到 r 富屯 j 向我連絡〇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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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 —— 道——道是#:^麽？」哀傷過度的二光頭，不畏一切的—来.•「怎麽對得起大當 
家的！妳就是斃了我，我也說不中！」 

r 二當家的，」大舅爺站起来，滿臉哭像：「當初在剑家薄舖，大當家的詐死辦喪事，也根 
够風光，現在人 A 的過去了，怎麽 I 罾 I 嗚」他哭得 w 話來。 

「我知道各位的心意，」小白蛇等大家情褚稍平靜一點才說•.「恨不得拿出自己的血當油漆 
，來漆大當家的棺材。大當家的生前厚道，待各位有恩，我白玉蔽所受的恩惠比起諸位來要深得 
多，我這麽安排有另外的打算，姓白的不是天生的狼心狗肺。」 

小白蛇幹任何事，只准人路她吩咐，不准多問。連二光頭也是一樣，今晚二光頭犯了邪，不 
是爲着快升二當家的，而是他 E 根不同意這種安排，非逼小白蛇銳個「小老鼠上燈台」不可。他 
挺挺苷樑骨： 

「還是請妳說淸楚，不然下面不服0 J 

「不服，能怎麽樣？ j 小白蛇冷冷一笑： r 旣然是件大事，我就漏漏底。這一陣子我們打着 
大當家的旗號在外面明的暗的收拾不少人，要是發喪走漏風聲……」 

「怕什麽？.」二光頭沒胰完便先發火。 

r 對！我們個個有種， 人人 能拚！ 」小 白蛇並不激動並不上火， ft 首慢語解釋： r 你把主江 
海®成雜4到了家，目前他幹別的不 行， 乘着大當家的死了，虎^倒了，發_鄕報仇，那些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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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的保衢圑，甚至佐佐木都會策動東洋紅恂子聨起手，凑规千人，把申家屯子围上幾天幾夜。那 
時節，我們是把棺材一丢『出水 J ，還是同歸於盡？」 

「爲大當家的死也値得！」二光頭一瞪眼。 

「我知道咱們當中，沒有怕死的貨 。可 是別忘了大當家的頭上 有貨 格，死活都値錢，難道讓 
他落個屏骨不全？」 

「道陣子我們沒輸過！」小白蛇苦口婆心再說，二光頭也只認一個死理。 

「那是用巧勁，不是硬碰硬！」 

「二當家的，你就再出個點子。」大舅爺热切的盼望。 

「我的點子就是你和小黑子，通知弟兄們向北拉，我要保謨大當家的遺«9,也要保存柳子上 
的實力，不能在大當家的一去世，便被人家消滅在北大荒裏。」 

「難道看大常家的光着 M 走！」二光頭故意說得粗野，來發洩心頭怒火。 

「我早已看上申老先生的那口壽材，他有漭材定有保衣。」小白蛇說到道裏，—二虎點點 
頭和和氣氣解釋： r 你放心，我們給錢，足够申家再 H 一份。」接着他又吩咐二光頭•.「這事你 
親自去辦！」 

「——」二光頭坐在那裏彷彿沒聽見。 

「二光頭，」她直呼對方的名字，!2音低沉：「我姓白的並不是今天才當家，你少給我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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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！」 

話雖不多，却有千鈞力量，二光頭滿臉不高興，却乖乖的走了 〇大舅爺、小黑子也跟着溜出 
去。小白蛇見他們出門，便 IR 兩手按着額角，足轺半袋煙功夫，才移開： 
r 你啥時候走？」 

「等大殮完了。」 

「馬上就入殮，你今夜就急着離開？」 

r 嗯，」王二虎似乎不願多待：「我1:ハ求白姑娘一椿事，着人把稃丘的地方吿訴我。」 

「这點你放心，我會辦妥當，」小白蛇停了停，鄭重的問..「你眞的去三姓嗎？卜 
「早定規好了，不會改。 j 王一！虎又向小白蛇解釋..「山東人雖然跑遍關東，到任何地界， 
不是先到同鄉會打勝親友地址去投奔，就是先到 r 煎餅舖 j 像老和尙似的 r 掛單 j ，妳祗要派人 
到 w 兩種地方一打«,保險找到我。」 

「_」小白蛇點點頭，彷彿記得淸淸楚沾 C 

這時一個夥計跑進來說是二光頭已經把^交涉好了，^二當家的去安排。 

小白蛇站起來向外逛，王二虎又是跟在她的背後，辖着她並不商大和健壯的身軀却增加了更 
深的敬意，恨不得把! llli 腑袅的話，都抖樓出來。他忙趕向前兩步，乾咳 了幾®： 

「白姑娘，妳眞行 ！」 




• 671 • 松拖江畔 


「#!」小白蛇並沒有间頭，漫 S 應着。 

「人在傷心的時候，最容易出亊〇」 

「咦！」小白蛇彷彿用心*!他說下去。 

「人 f 頭上，把不住！*，捅的灞子更大 O J 
「——」小白蛇囘頭望了望他，又向前走〇 

「我過去犯過道種毛病，白姑娘，希望妳 …… J 平素心直口快的王二虎，說到了這_住 
了，他猛然 la 起小白蛇是個好勝好强的女人。 
r 你再說 嘛？」 小白蛇却鲛勵他說下去。 
r 沒有了。」他想不是同道上的人，何必找沒趣。 

「你不說，我替你說，你是指1强|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 j ,要我$再收着點 
兒！」 

王二虎不得不佩服這個娘們聰明，把他心裏的話都挖出來，並且沒有着惱，反而又稱讚了一 
「你想得很射！」 

r 勸人的話誰都會講，辦到可很艱難。」王二虎被小白蛇一稱 讚， 想到昔日自己那份毛躁睥 
氣，反而有點不好慧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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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能辦得到！」小白蛇的口氣却充滿自信。 

四 

深夜，富屯周大播戶的磨房裏，高燃着白色的 a 供。 

0房正面的長几上擺了大宵龍的神主，長几前一張大方桌，供了猪頭三牲〇 
香爐中燃了大把的香，火盆裏不停的化着紙錢。 

這是大靑龍的遠體在絰過秘密浮厝之後，第一次正式弔祭。 

柳子上的人，從接到小白蛇的通知，分別從各地，I批一批由小頭目領着，到 S 圯來集齊， 
毎張凍得發紫發靑的臉上，充滿了哀戚。甚至平素輕快的馬蹄，踏着積雪也陷得深深的-似乎有 
着負不動的沉痛。 

一百多□子都到齊了，除了周大®戶之外沒有 I 個外人。 

二光頭跑前跑後，照料着囘來的弟兄和準備弔^的一切寧務，人們沒有看到小白蛇照面。 

到一切健當，她才從後院緩緩的走來。 

今夜，她着了重孝。 

麻布孝衣，耳朶上掛了捕花球，短髮蓬鬆着，沒像過去梳得那麽平貼。 


直 



• 673 • 松仡江畔 


她低垂着眼皮兒，望都沒笼大家，到了神主前便領着上香跪拜。 

忽然她哭了，純女性的哭聲，相當的哀成。 

她哭大靑 II 道些年來，對她的恩情和照料，勝過一位确親的兄長。 

她哭大青81一生的不幸遭遇，沒有過個一天安靜的日子，飮恨終了在北大荒…… 

由大青龍她又連想到被殺的父母和家族，死得那麽赓慘，今天手中有了檢桿子，却找不到仇 
人0 

她哭自己的 i …… 

値得哭的亊兒太多，彷彿十天十夜也哭不完。 

當她發出第一次哭 ® 的時候，所有的弟兄們相當驚奇。他們知道小白蛇因爲大當家的死了必 
定悲傷，但永逮不會像女人似的哭出聲音。 

在他們的心目中，小白蛇是女人中的男人，在男人當中又是超越的男人，心細如髮，也心;% 
如冰，那份堅强勁兒，又像屹立不搖的長白山。 

如今，她放聲大哭，聲音彷彿肝腸寸斷，萬念供灰。原本內心中充滿了 ix 戚的大男人們，受 
了感染，淚落如雨，有的發出嗚嗚 S ，小黑子，更是躺在地上又哭又滾，簡直像個孩子。 

多少人在痛哭中锒念大靑龍的爲人，他生前雖然有些是非不明，嫌用了四至兒，太%愛四至 
兒，伹•他的長«比短處算起來要多得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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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靑讎爲人豪邁蒐脒，在他手中沒有人被處分過。他天天横彝子! g 眼，張口埘人。天天要殺 
這個要砍那個，甚至 f 森人的白牙齒，說把人栽到地裹，.結果那雙大脚板，都沒碰過任何人的 
屁股0 

人們並沒有因爲他太寬厚而不在乎，他待毎個人都有恩，天寒他會想到爲他們添置衣裳。病 
了他#守到大天亮，葚至賭輸了，他會銳上一大車廂話，認爲：「沒有兩下子，就別耍錢。」最 
後，還是掏出一大把： 

「再輸！速根屌毛都不給你！」 

結果弟兄們爲討賭覼爭吵時，他聽到了。不圮輸錢的，却 l : r 要 fft 的，點着射方鼻子尖兒： 
r 你躭那麽沒出息，看見錢比天還犬， 一 點義氣都沒有，憑啥紅眉毛綠眼睛的討，狗入的… 

…」 

「愚啥！ J 被 m 的故 f : 裝着不服氣••「憑他轎給我，我要輸給他，一樣的會向我要。」 

「去你娘的，又是你道個小 K 犢子有理，該你多少，傘去！」 

人們知道他有道個毛病，沒錢用的時候，常串通起來驅他。他似乎知道，又似乎不知道，照 
樣的奶人，照樣的給錢。 

師爺肚子裏有墨水，他曾背後批評： 

「有些人淨說人括不辭人亊，我 fl 大當家的，是不說人聒，淨瓣人寧。」 


道麽好的一個人，在北大荒 r 拉柳子」蘿中，曾是噹噹響的人物，年紀不算老便完了。 

,定由小白蛇當家，這個娘們是能幹。但，太冷、太狠。她處砑四至'/ a , 到今格想起來 
心裏都會發冷。人§比，相比之下，大靑龍比小白蛇强。 

大家想到這裹，哭得更哀切0 

有人說過：死了，死了，人一死萬事都了结。 

大靑龍的死，彷彿沒有了結。他的壞脾氣，壊處全部被人們逍忘，只 rd 得他的長處，他的谢 
愛。小黑子甚至想到他常常吸「仲手牌」香煙。 

他身上有煙，有時分光或被搶光。他就向弟兄們忡手，氣狠狠的樣子： 

「來一根」剛把煙遞過去，便溪開啦：「媽拉巴子的，狗眼長到後腦勺子上去啦。」 

人們懂他的葱思，笑喀嘻的忙劃根洋火，給他點上。 

道些小褀，在大哭大鬧的小黑子的心中，却感覺到異常親切。別小看一支煙，却代表了他萚 
歡每一個人，沒有大當家的奥架子。 

哭，有着强烈的!3;染力，越哭越^ •!• 勁-足足有兩頓飯的功夫。許多人哭得*音 e 了，淚源怙 
了，也精疲力彻，才一個一個，抽抽噔噔的 f '> 止。 

小白蛇也許天生是女人，哭起來本錢足，等大家都不哭，她 a 沒有住欲。 

經過二光頭、大 K 爺、小琪子、半瓶 PIS , 勸了很久，才嗚嗚咽咽的利住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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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瘵了擦哭得紅 ffl 的眼睛，手兒6粳的一動，示*小黑子他們道一夥。他們立郎明白，抬出 
三個大錢箱，箱子上有鋇有教條〇 

二光頭站在一旁，神情相當沉重，噘着厚厚的嘴唇，不吭氣。 

r 師爺！」小白蛇又向腦袋上拖了又黄又細小尾巴的 W 老頭招手：「封條是你寫的，是大當 
家的親手貼的，你過去看看，有沒有動過。」 

師爺從拴在腰帶上的眼鏡荷包，掏出老花眼鏡戴上，圍着锇箱和封條，轉了七八個圈，又庚 
近去看了看。然後仲腰挺肚，吐了口痰，很莊重的說： 

「以吾看，絲奄未動。」 

「好！」她囘頭又向二光頭說： r 你把賬，報給大夥聽聽。」 

常過三當家的，管過錢的二光頭 I 直眨眼皮，瞼嘲得像個王瓜： 

「我_我罾從來不記歡，兄弟們信得過 a !」 

「我也信得過你，」小白蛇說得很0重，然後間大家： r 你們呢？ j 
「信得過！」大家異口同®的囘答。 

「這樣最好，」小白蛇又大聲說： r 咱們大當家的，一向不爲自個用半文錢，我們信得過大 
當家的，自然更信得過三當家的。」 

「信得過！」道次吼得聲眢更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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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去 封條’開鎖！」 

三 価 箱子都開了，其中有洋錢，小元 ft ，金磚，還有|大包手飾，白花花的，黄澄澄的很是 
»眼。有幾個 看 呆了，心想：「娘的，都給我，可够抖了！」 

「各位弟兄，大當家的臨去時，吩咐我，把所有的分光，公公平平的分，不論上下大小。」 
二光頭一聽，忙跑到她的身邊，未等開口，小白蛇又道： 

「大當家的遺言，=常家的和我兩個人膀得淸淸楚楚〇 J . 然後低 》 對二光頭說：「大當家的 
說的雖不够明顧，却指定我有全權節制，你不能說這不是他老人家的主恁〇」 

「我不是爲這，」二光頭聲音也相當低，並帶有爭執惫味： r 大當家的生前說過：幹咱們這 
路這，每人身上不能有太多的锬，就像馬不能餵得+成飽，太飽了跑不動。他們有了鉸，說不定 
會出率，賭^打架或者開溜。」 

「你指我帶人沒經 驗？ 」 

「不敢！」二光頭臉上並不太服順： r 木不鐄不透，話不說不明。」 

「我姓白的，向來說了算歎！」 S 音雖低，-11個字都馋槍子兒從槍口蹦出來〇 
小白蛇頭一扭，不再理會二光頭。許多人都瞪大眼睛看着他們，心裏嘀咕：「剛剛祭過大當 
家的，兩人便開始鬧*5扭。」 

r 大當家 K 死的話，不晳誰都不能改！」小白蛇再度宜示，要毎人都聽淸楚，更要二光頭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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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楚。 

「你們推幾個人，來點數，和分錢。」 

沒有人開口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眼瞪小眼。柳子上常常分錢，但沒有像這囘，「傾家蕩產 
j ,一傢伙把積存的公份子全部抖雄光。 

「你們推不出来，我就指派，」小白蛇幹啥事都不拖延：「_出来點數記賜，大舅爺和小 
黑子管分錢，一切由三當家的親自監督。」 

小白蛇說完了， fit 頭就走。二光頭忙趕向前兩步，又是未等他先開口，小白蛇沉着臉兒說： 
「別守着大夥爭吵，鬧起來咱倆都不光彩！」 

「——」二光頭膝了怔在那裹，她却向後院走了。 

剩下的二光頭，內心中一百個不願意。他抬頭看看那些貪婪的、迷惑的眼神。又無法改變小 
白蛇所宣稱的 r 大當家的遺言」。一個人再笨，在初 掌 櫬的時候，不能犯衆怒。 

他搬了一艰榥子坐在那裏生悶氣，恁憑他們分配〇 

等錢快要分完時，小白蛇帶了護術囘來了。桌子上只剩下她和二光骐的兩份，小白蛇把她那 
一份，分給四個護術。二光頭一生氣，大聲對半瓶醋說： 

「給你！」 

半 瓶醋麴 得 他翮臉 不豚人， 通 疑不敢伸手。二光頭用手一 沸，洋錢滾 了一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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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你是聾子啊 1 J 

「——」半瓶醋戦戦兢兢的«下腰去拾取。所有的人良光都集中在小白蛇的 Mt 上，四個護衡 
同樣的緊張。小白蛇却像根本沒有看見似的，以平靜的®調說： 

「今晚，我預備了大置的酒和菜，請大夥〇」 

要在平時，早巳一片歎呼。如今，沒有人爲吃喝一頓而興*，因爲道是喪宴0 
人們随在小白蛇的背後，陸績的離開大廳，到了前院的客房。一拉溜五大間客房，對面炕上 
早已擺好桌子。 

等大家坐好，酒菜便上來了，小白蛇沒有騙他們，是相當的費盛。 

她示意二光頭，一同舉起酒盅，淸淸喉嚨說： 

「各位知道我平素不喝酒，我先乾了這一盅，以後的腈三當家的代酒，喝多少我都接受。|_ 
誰也想不到她眞的一仰脖子乾了，驚訝的神情在毎個人的臉上更加澳了。 

本來應該三當家的領頭，囘敬小白蛇。二光頭沒有開口，大夥只有吃起来* 

沒有猜拳聲，只是相互畢杯，喝悶酒。 

太多的哀傷，形成了酒入愁腸，愁意更加褒厚0 
菜吃得少，酒却喝得多。 

道是一場沒有歡聲，沒有官談，沒有肆應的宴席，吃的時間不算畏，大部份人醉了，就便躺 


松花江畔 •650， 


在雄桌子旁邊。 

小白蛇叫大 II 爺過來，低*吩咐了兩句，大 II 爺都份 g 洋洋的樣兒，立卽 精神 百倍 壤嚷着： 
「弟兄們，二當家的吩咐下來啦，今晚開賭！」 

苷 量 不大大的囘聲，從四面八方發出。他們覺得「日頭眞打西邊出來了」小白铊居然同®:賭 
錢。打從大死後她當家，第一椿事，便不准自己人既自己人賭，她脫：「輸急了，啥不要臉 
的亊都 t 出來！」 

今夜她開了賭禁，年紀大些的人們想：定是祭過大靑 龍， 明格以後，小白蛇便成爲正式的大 
當家 的，所以 要收攬 人心。 

現在 她端 起酒盅，向二光頭照了照。 

「我乾道盅，以前有寶犯的地方，多多包涵。」 
r — 」二光頭沉默的也把一盅乾了。 

接着 小白蛇又 着 四個 91 衡和大«爺，小黑子，半瓶醋……等等一批有頭有 瞼 的人，輪流再向 
二光頭敬酒0 

二光頭的酒1:不壞，悶聲不響的喝，渐漸有了酒意，牛眼瞇起來，身子開始搖晃，要倒下去 
的樣兒。 

小白蛇 看*客屋裹 ，有八成的人醉了，蹁下去。只有少數,一 佃個開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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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要兩個還不算太醉的護衞，找人來收拾桌子。給醉了的脫靴子 M 被子，別受了涼。其餘 
的，仍麻着二光頭喝酒，二光頭含含糊糊的說： 

「不1不噶了，我 I 我醉了…」 

r 說醉就是沒醉，半瓶醋，三當家的待你最好，把所有的錢，都給你了，應該敬- h < 杯。」 
半瓶醋因爲有雄厚的賭本，糖神很好。找來了+個杯子倒得滿滿的： 

「得，三#家的，沒啥說的，你看得起咱，無以爲報，我先乾這十盅爲敬！」 

說完就喝起來，二光頭一把拉住他： 

「你_別 I 別聽 I 她指使。」 

「二當家的說得對，我乾了，你老人家隨意，只要你好意思。」_ 

半瓶醋說完了，故免環規桌旁的人們，示葱大家作證，不能讓三當家的裝孬。 

大移都站在半瓶醋這一旁，一個勁的相勸。小白蛇就乘這個時候* V 下了炕，護衞過來，她打 
個手式，要他們®續陪二光頭喝酒。 
r 妳——別走。」二光頭喊她。 

「我到大廳去上香。」 

道是重要的ナ亊，二光頭無法强留她，看着小白蛇出了客屋大門。 

小白蛇 A 的到大應神主進上香，化紙。跪伏在冷冰冰的方磚地上，低聲哭泣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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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

難才叫了第二遍，小白蛇騎着馬到了大寨門口，對開門的弟兄說： 

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不要吿訴別人。」 

放「料水」的夥計凍得嗤嗤哈哈的應着，把門推開一扇，小白蛇出了电子。 

S 早已停了，天上沒有月亮，越野的風呼呼的吹來，吹得浮雪，像沙土一樣，在四野瀰漫。 
小白蛇穿了毛衣、皮澳、大氅，相當的厚實。整個頭部也包得跋跋的，仍感到冷。 

離開屯子走了沒多遠，彷彿聽到背後有馬嘶 s ，! Ii 囘頭一看，一個人騎了一匹高大的黄馬， 
很快的到了她的面前，用手拉開圍脖，露出嘴巴說： 

「妳眞以爲我喝醉了，那點酒還差得逮？」 

「你來£麽？ J 小白蛇將馬停下來。 

「二當家的，你一個人在外面，我不放心啊！」 

「我煩得很，出來解解悶，你囘去吧！」小白蛇的®調相當和藹。 

對方並沒有離去，遲疑了很久，並不住的用馬鞭，敬打着長靴.. 

「二當家的，有句括不知骸不賅说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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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說嘛こ 

「我也是四十多歲的人啦，前半截子一直跟大當家的，後半截子聽妳使喚，妳要咱幹啥就幹 
哈，沒說半個『不 J 字，妳——妳又何必耍我呢？」 

「奇怪，你想到那裏去了？」 

「妳明明留了字條，現在面對面，還耍二五眼。」 

小白蛇藉着雪光，雖看不淸二光頭面部表情，却看得見三塊瓦大皮¢1下面的輪廓。那張臉在 
白畫看來全是横肉，夜晚也猜得出好看不到那裹。 

馬兒不安的在雪地上蹈着蹄子，小白蛇心情同樣的不安，幽幽的道： 

「你看見字條就行啦！」 

「二當家的，」二光頭並沒有接小白蛇的話把：「我道個人笨是笨，早就看得'出門道。」 
「啥？•」 

r 從大當家的一死，妳就天天不吭氣，常常一個人坐在那裏發怔，喊四五®逸硿不見。」 
「我心裹難過。」 

r 大當家的待我們好，誰都會難過。可是人死不能復生，你也得想開點兒〇」 

「我是想開了。」 

「一走了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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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沒有別的路啊 0 J 
「我們路正宽着吶！」 

I 一光9(充滿了喜，也充滿了希望。接着又說： 

「我們正在興頭上，趕走了佐佐木那個東洋鬼，收拾了油礙子和他的兄弟，整培了王江海， 
嘛跑了焚三成。已經够得®的了。要是依着我，早已傳揚出去，這些都是妳領着頭兒幹的，讓外 
幫也知道妳…•：」 

「別說啦〇 J 小白蛇打断他的話頭。 

「我知道，」二光理仍搶着說：「妳是怕拫了大當家的英名。」 

「不全爲 a 。」 

r 那又爲甚麽？嗯， j 一一光联等着囘答，他是個急性子，小白蛇未#開口，他又道.•「是不 
是弟兄們惹妳生氣啦。仔細說起來，不是我二光頭護窩子，道一幫人還是從妳當家以後，才算眞 
正的 K 括，守點規矩，你的人望，寅在不壤 。 J 

在二光頭的心目中，小白蛇的亊業，正如同晌午的大太陽，商高的懸掛在正中的天際。 
可是小白蛇，她情«在凍死人的雪地裏，呑着冷風，和他談話，不»再囘到富屯，享受火« 
熱炕蜞，出門限 了 護衡，進門 有人 的日子。 

r 三當家的，」小白蛇柔和的 w : r 你有沒有*淸楚，我是甚麽樣的人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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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天生大當家的1?*。」 

不管小白蛇*不*得見，二光頭伸出箝了手套的大拇指〇爲了表示他的賊 *, 又抬出他最崇 
歎的一個人： 

「妳 i 下去，定比 rK « J 强。」 

「你再仔細看*,和想一想， j 小白蛇又恢復到昔日的平靜.•「我是不是個女人？」 
r rVEttJ 也是女的。 J 二光頭認爲她問得太離奇，有點腦筋混亂。 

「她的下場呢？」 

「人班要死的。」在二光頭的看法，病死或被打死都是一個味道，甚麽也不知道了。爲了表 
示自己的見^,他又補了一句： 

「夭老爺幹的活，不一定樣樣都對。只有死道玩黧，最公道，雎也多不了一份，也少不了一 
份こ 

「就算你說得對，我爲啥不在死以前，過過女人的日子？」 

「想嫁漢子？」二光联大不以爲然。 
r 誰敢要我？」 

談到道裏，兩人都沒有括好說了。 

不必小白蛇再度說明，二光蜞也淸楚，有些女人是富^-想要，窮人时不起。小白蛇却是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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諭窮富，都不敢伸手。 

人們早忘却她是大»戶的女兒，曾經有個富裕的家庭。人們却記得她是一幫紅親子當中，唯 
一的女人。陳舊的觀念加上怕事的思想，她被剔除了女人之列。 

可是小白蛇內心裹，轵積了許許多多的念頭。自王二虎走後，眞找不出一個人來，儘情的吐 

0 …… 

人與人之間，相隔兩層肚皮，有時候如间隔了萬里關山。按理二光頭這陣子眞資過命，脾氣 
雖然暴躁，却還勝話。今格，面對這位心腹，却無法把整個心腹話挖出來講。 

她了解二光頭的想法，他正在迷信着「鴻運當頭」，想幹啥就幹啥，無住不利，不必萎萎縮 
縮，也不必在興頭上，盡去想些洩氣事児。選定了這條騎馬、打搶、殺人、要錢的行當，就得幹 
到底。他那單純的腦海中，從不曾想到，一雙天生洗菜貧飯抱孩子的手，不該終日血淋淋的。 

爲了平復二光頭的簡單念頭，小白蛇委婉的解釋： 

「我並沒有要大夥『綑柳子 J 」。 

「我們更不能無緣無故的 r 挿槍 j !」二光頭越說越感到自己兩脚結結實寅踩到理上. • r 妳 
沒有道理二蹦子。」 

「人各有志。」 

聒又談 Uh ,二光职不知是凍的，還是內心中，湧上一股冷氣，牙巴骨 S 出得得91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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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當家的死了，還沒有過三七。難道，妳一拍屁股就走。」 

「道裏有你啊，」小白蛇眞黎的相勸着：「你比我有經驗，槍法比我好，人頭也熟，所有的 
條件都佔全啦，大當家的位子，罕就該交給你。」 

「我！ j 二光頭仰天乾巴巴的一笑 •• r I 個人能吃幾怨老米子自己應該清楚。要我拚，咱不 
怕死，準成。要我當家，那眞成了拿着鴨子當. g 子撒，' SI 子跌下來枰死了，家雀也飛跑了。」 

「成不成是磨練出來的，像我，十幾歲的女孩又懂啥。 j 失去了自信的小白蛇，不是表面謙 
[.1,而是內心空虛0 

「妳有腦子，我全是豆腐渣！」 

二光頭看看屯子裏，沒有人出來。他下了馬，抓住小白蛇的强繩，央求道： 

「要走，也得囘去商最商*，外面會凍得死人 ！ J 
「我眞的不想囘去啦。」 

r 那妳就看死去的大當家的份上，大夥對妳的崇敬，還有我—嚴寒， 一 夜沒睡，看妳收拾 
東西和跑出來苦苦求妳，囘去一趟。」 

「典對不起！」 

「何必太倔强呢 ？ j 

「—— j 小白蛇幽幽的嘆了口氣，她覺得自己不是太倔強。不頭佾義。而是不敢再囘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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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在面前的問題，只是有出走的打#和目的地，却沒有太大的把攛。也許會找到那個*，也 
許流一^涯，也許凍僑了從馬上掉下來，餵了餓狼。 

可*一囘去，那呰热誠的面孔，银情的享受，一呼百諾的神氣勁兒，很可能像暴發的洪水， 
沖潰了修成的堤防。她和善的又對二光頭道.. 

「我得走了。」並扯扯拉在二光頭手中的韁繩。 

「一一當家的，」二光頭抓得韁繩更緊： r 你總不能雄我這個四十多歲的人.，給妳下跪吧0」 
想到二光頭低聲下氣，小白蛇也有些心動，一陣强風吹來，她打了個寒 II 。心又定了，忙勸 
慰二光联： 

「人往高處走，水向低處流。你只要把我留下的字條，讓師爺唸給大夥聽，就可以成爲大當 
家的，那上面寫得淸淸楚楚，不是你逼走我，是我讓賢。」 

「我知道妳是好*,我二光頭平素眼睛裏也瞧不起別人。今格，能死心塌地來勸妳囘去，主 
要原因，妳待我不薄，妳比我强，話說到道裏，再說全是廢話，也是多餘 。 j 

w 時屯子裏傅來一片難啼聲，小白蛇怕大夥醞了之後發覺追出來，更加走不了，閱始發念， 
無可奈何的對二光頭說： 

「我是非走不可，你甭生氣！」 

她勸二光®不要生氣，二光頭 1 MM 始上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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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光頭®爲逭個丫頭，太不給面子，太使他下不了台。 

二光理#!得自己也不是個! S 囊的漢子，在柳子上肯拚老命，一步一步熬到今天，並不像小糖 
人，按在樸子裏，一口氣就吹成了關二爺。 

如今，好話也說*了，手扯韁繩等於牽馬*艇，小般勤也使了，居然 S 此不開*。 

今格，請囘去，不是掌榧的找個好伙計，而是自個弄個娘娘壓在頭上，够委屈的了，在情理 
上也實在說不過去。 

二光頭越想越按捺不住，難聽的沖出来： 
r 噍！路不能走絕，人不能過份〇」 

「我又有那點過份和財不住你？」小白蛇解釋說：「今格，我走，沒要公家一分一文，穿的 
是自個的銭*的衣裳，槍和馬是大當家的生前相贈。你嫌不能要我把槍和馬留下來，讓我凍死在 
野地裏，那才眞叫絕呢！」 

小白蛇數落了二光頭一大傾，對方更加不是滋味0 

長期的，被 e 抑的箱怨，在一不煩心的時候，却像小精*, I 個個蹦出来。 

——妳是行，我承認。但，妳再行，也是生得八字好，一進來便有大靑 i 腰，給播給勢。 
那點也比不了咱，是打死屍堆裏冒出來的，妳又何必欺侮人過了®,憑着那利#來損人。 

憤怒的火越 M 越旺，他激勳的吼叫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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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囘去 ！ J 

「要是不囘去呢？」小白蛇仍很平靜，在平靜之中有着傲氣。 

「我道是最後一次求妳 。 J 

聽到小白蛇那股冷勁兒，二光頭多少有一點畏懼，沒敢把最絕的睥氣使出來。 

「再求也沒有用。」小白蛇看看天色，東方巳現曙光1她用力一扯韉瑰：「說走就走！」 

IK 揶從二光頭的手中滑脫了，等於給了他一個難看，他忍不住提名道姓的吼： 

「白玉薇，別給臉不要瞼！」 

「—— J 小白蛇沒理他，兩脚一踢馬腹，鞭子抽動，大靑馬開始跑起來。 

這是一匹很有名的馬，四蹄瀠開.，肚皮幾乎貼着雪面，尾巴 M 得與苷背相平，身後揚起一溜 

雪霧。 

二光頭*她 A 的說走就走，天氣再冷，風吹得再大，腦袋瓜子裏，却一股一股的热血沸嫌， 
他也一躍上馬，在後面追： 

「妳跑！妳能跑到那裏去。跑了和尙，跑不了寺，要是躱到妳姥姥家，我連她一塊逮囘來0 

し 

r —— 」小白蛇照樣的不囘頭。 

二光頭暴，他也最氣恨一種人：雨*^的時候’冷冷的不加理會，那比 lMt 上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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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水， le 他八 輩 子祖先 還 ism 過。 

他一面追，一面狠狠的想： 

你這個臭娘們，仗着大靑龍的勢力，天天掛搭着一張 r ?丧吿」的臉，動不動就用像 
兩把刀子似的眼睛盯人發脾氣， I 切妳說了算，別人都是臭狗尿。 

——那時節是當着大靑龍的面，今格是看妳還像個人，才放妳一馬。誰知妳却蹬着鼻子上了 
臉，把別人當了木頭0 

——先是不准發丧，使一個英雄死後冷冷淸淸，如同叫化兒〇 

——接着把大夥拉離老窩子，這雖是大當家的遺言，可是不該大夥在此地集街了，却輕輕摁 
鬆一走了之。 

——還有，凡事也不和人商置商置，就自做主張，把公份子全部分光。不爲接手的人著想， 

一上去便沒有一個子兒，怎麽辦。 

二光頭想到這裏，他狠狠的下了個結論：這個臭娘們眞像頭狐狸，狡猾，沒情義，和四至 
兒，是半斤八兩。 

二光頭覺得這種烏氣，寅在够受了。他又看了看，在這四顕無人，又離得屯子很逮的野地 
裏，還有她親筆留了的字條，又有甚麽値得顥忌的。 

他刚想到這 裏， 手便伸向懷中的傢伙，拖出来。一想：自己 f 是個人物，對方雖無情，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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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不可無義，絕不 g 黑槍。 
r 妳趕緊給我站住！」 
r ——」小白蛇策打着馬，照跑不誤。 

「再不聽哈呼，我可 M 槍啦。」 

「_」小白蛇並沒有被他#得囘頭〇 

他寅|極了，螓的一85,上了扛膛，對天開了一枪： 

「有種*^來比一比！」 

子彌涠子在雪野裏，拖了尖說的、長長的尾音，小白蛇如同»子，彷彿沒聽見。 

道 植連開槍都不理會的態度，等於說明 r 你不敢把我怎麽樣 j 。使 二 光頭)?加受不了，氣得 
快要*倒在馬下。他一咬 牙， 小眼睛透出兇光，黄金所有的力氣，像鬼號般的高聲大喊： 

「姓白的丫頭，我 A 不—啦！ j 

跑在前面的白玉薇，似乎知道要發生甚麽亊故。手也摸向覼際的铼伙，心突然一横，又空空 
的移開。 

就在道時突然*得手 W 一陣燙，一陣麻，又似乎一股衝力，楚點把她捽下馬來。 

二光頭眞的開槍，打傷了她的右臂，他仍舉着搶。等待白玉薇* I 身還擊，好一槍要了她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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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玉薇並沒有還槍，用左手 ignwsp ， 傷口透過厚厚的幾)»衣朋，向外滲血，又沿<1#子， 
滴在 S 地上。 

夜色 E 完全消逝，天巳大亮。 

一一光琪仍不死心，運在追趕前面的馬，但沒有再開槍射擊0 

又追趕了一陣子，最後他讓馬慢下來，終於停止，望着雪地上一滴滴殷紅的血溃出神。 

遠 處 ，小白蛇已被馬蹄带起的一團雪霧所掩罩，漸漸雪 霧 更加逮了，淡了，也 看 不見了…… 

六 

拴柱到三姓已是第二天，大早起身後在大車店的馬棚 裏， 看看牲口，正在安 IH 1 的哺着草料0 
然後到院子裏，審規昨天買囘來的木材。 

蓋 房 子所植要的「房柁 j r 榷 子」……等等都 貝齊 了， 製 了 整 整一大 車。 

松木房柁子，足有五間房子那末長。這是主樑，前郭 旗 一帶的人蓋屋都到此地 K 木料。 

三姓是出木材的地方，甚至街上所有房屋，大都用木料藎成。昨晚臨睡前，大車店的掌栅， 
特別 叮麵： 

「各位客官 ，小心 火镯 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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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炕的一位車老板子低聲對拴柱說•.「這裹常常有火災 。 J 
現在拴 i 步走出大車門，結了冰的街道上’早上行人並不太多0 
他計算着，讓牲0再歇一天，明格囘前郭旗，算算囘程，也得四五天。 

臨來的時候，大泥叮皤了又叮囉，要等她，同去扶餘縣辦年貨，別戀着外面，遲遲不囘。 
在拴柱看起來，三姓的景色，要比郭爾羅斯前旗好。 

放眼望去，比雪還要白的雪霧，籠运着蒼鬱的山。 

太陽出来了 ， S 霧散去，雪郊襯托着遍佈林木的高山，呈現出深藍色 0 .頭腦單純的拴柱，也 
領會到三姓的「藍山白雪」奇異的景色。 

這裹比起松遼平原，那種冬天時一望無涯的白，春天一片鵝黄，更天一片 f ,單調純一的 
色彩，來得迷人。 

拴柱剛想到道裏，忙暗駡自己：一個人怎麽可以忘本，要是沒有那片一脚踩 出：^ 的沃土， 
那來的莊稼，那來的錢，那來的能力運木材、蓋屋、打腑，將來安家落戶。 

現在他惑到肚子有點餓了，莊稼漢吃愼了早飯，太陽一冒紅，便像自嗚鐘似的，咕唯咕嚕簪 
起來〇 

他囘頭一 fi ，小街附近有家煎餅舖，半圓型紅1流蘇的招牌，看起來特別親切。 

拴柱不由自主的走過去，用力推開 JH . 門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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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裏可能剛剛生炭，漫了滿屋子澳煙，辛辣得眼睛張不開。 

拴柱知道所有煎餅舖都是一個形式，半面是炕，半面是方桌的條凳。他換到一條長萁坐下 
來。 

店主似乎習憤房中的_和辣味’走過來嗓門挺大的問： 

「老板子，你想吃點啥 ？ j 

拴柱一聰聲音，好耳熟。他忍着刺眼的煙氣，看看站在面前的店東。 

他穿了一身黑色的棉澳裨，剃了個啻蘿荀般的光頭，濃眉毛、獨眼、紫臉、獅子绛〇大嘴巴 
上唇刮得一抹靑，絡腮親也也沒有了，顯得年輕了+幾歲，挺結棍挺悄皮。 

拴柱看了先是一怔，接着傻兮兮的笑了： 

「表大爺。」順手把毚頭蓋臉的大友帽子取下來。 

「是你啊。」對方嗓門更加大了，激動的嚷着：「是你啊，做夢也沒想，咱們爺倆，在這裹 
碰面。」 

「我來運房柁子。」拴柱腼腆的說。 

「小铱伙，你算熬出頭 了。」 

「還不是鄉親們幫忙こ 
「他們都好吧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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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！」拴柱明白對方所指的他們，包括了趙宗之以及所有的人。 

「當家的，」他突然又對着廚房吆喝••「快出來看看是誰來了？」 

打廚房 裏走出一位年輕的小媳婦梳了光滑的巴巴替，宽朗粉白的浈前， 飄着稀 疏的剷海， 
毛覜睛很英仗，缺少女姓那份柔和，高/ >)- 棵下的薄薄的唇兒，帶有微微的笑葱。 

她看見投柱，非常陌 生。手 在圍裙上擦着，'! fl 怪王二虎： 

「看你，也不介紹介紹。」 

「哇！」二虎一拍_門子：「我全當你們認識呢！這是趙宗之的外甥，叫拴柱，這位，」 
囘手一指小媳婦•■「道位……」 

「——」小媳嫌白了他一眼。 

「咦！你就叫她表大娘〇」 

「表 大 娘。」 拴柱站起來，恭恭敬敬的喊着。 

「坐！坐！」她忙讓坐，接着向王二虎一暌嘴。 

「幹啥？」二虎«里憨氣的問。 

「看 你，弄啥招待表侄啊？」 

「又不是外人，」王二虎 拿 出主惹•.「包餃子吧，要不要 我贫忙 9」 
r 你啊越幫越忙，還 是陪表侄在前面拉咭。 」 


他 


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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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 n . 1 高興的走囘廚房，拴柱望着她那穿了黑棉澳，靑棉裤，細細的紮腿帶，白襪，小梳鞋， 
有些出神〇他覺得道位小媳嫌太面熟了 0 

「你不 R » 你表大娘？」王二虎看拴柱楞頭楞腦的樣兒。 
r ——」拴柱 i ® 。 

「他娘家姓白，以前人家叫他小白蛇。」 

r I 」拴柱驚得嘴巴張很大，他完全記起來了。他曾經見過她兩次。 

第一次在火車上，看她紮了九龍帶，手提盒子砲，保護大青龍飛躍上馬的英姿，矯健極了， 
也怕人極了0 

第；一次是到大坭他乾爸爸家過年，曾同屋子吃飯，那天縝着眉頭，沉着臉兒，不和別人搭 
腔，一副冷冰冰的樣兒。記得在囘程車上他向表與說碰到小白蛇，表舅制止他胡說，大年初六就 

S 脾氣。 

這是第三次面對面相見了，再也看不到那股殺氣，也看不到冷冰的樣兒，而是活鮮鮮，水班 
8挺俊抜的年輕小媳婦。 

王二虎»道位小表侄，一個勁的翅着眉頭，在思索。爲了使他別老棹在 g 葫蘆裏，淸淸喉蒱 
低聲說： 

「她同柳子上扯了，來投奔我。她是我的救命大恩人，沒皓銳的，得收《她。到了後尾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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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——她不嫌我年紀大，我呢 . 也就 . J 平 i 邁的王二虎，在晚輩面前，談到道些事 

兒，照樣呑呑吐吐說不出口。 

王二虎提及小白蛇的過去，拴柱同時連想到柳子上與王江海結寃的事。現在郭爾羅斯前旗的 
保衡團已改組，王江海被留在隊上吃閒飯，白飯黑飯加起來，錢不够用，到處欠偾。老婆囘娘 
家，小 II 子不理他，天天醉在街頭上，說不定那天無人發現會活活凍死，他想把這些近況告訴王 
二虎： 

「表大爺，王江海道陣子混得 . 」 

「別提他，過去的事都過去了，我連想都不想，你也甭提〇」 

小娘嫌手脚相當伶利，很快的便弄了四樣菜，燙了一壺酒，擺到小桌上，大大方方的對检柱 

說： 

r 炕上坐吧。」 

拴柱還沒有上炕，二虎却|脫毡窩頭，先上去。嗅嗅酒瓶口： 

「大淸早就准咱喝酒啊？」 

「客人來了嘛こ 

「我這算是 r 藉客搭局 j ，你不來，我只能晚上喝一盅〇」 

r 拴柱，」小媳婦很親切的喊着他的名字：「別聽你表大爺釀脫，他$醉得像一灘泥，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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喝，你躭敞着坎兒灌，別敎拴柱以爲我挺兇的。」 
r 你還不兇，在北大荒，曾經 . 」 

「看你こ小媳婦利亮的大眼，活像鈎子，鈎了王二虎一眼..「在咱們家》，不提過去，過 
去早被西北風吹的沒有影子了。」 

r 對！」适一次他一拍大腿：「看我這腦筋，簡直成了鋸木廠 w 的渣子，剛才還大1%大# 
喝，不准表侄提以往的事兒〇 j 接等一舉杯子：「奶奶的，喝！」 

他未等拴柱舉杯，便先乾了一盅。杻頭一看，小媳婦還站在那裏： 

「上炕，上炕，不是外人，陪陪表侄子，他難得到三姓來〇」 

「餃子還沒有下鍋呢，我看看你們還缺什麽？ j 小媳婦說完了，向拴柱微微 一 笑，代表了抱 
被和失陪，又囘到廚房。 

王二虎夾了一筷子又厚又大的羊肉，塡到嘴裏，用筷子指指廚房，®音 Kg 得很低： 

「別看這娘們，兇得出了名，待我還眞不賴，疼吃疼穿。她受過槍傷，治好沒多久，啥事都 
搶着幹，反而把我給惯得懶了。」他心滿忿足的樣兒自斟自酌又是一杯：「你看得出，她很會治 
家過日子的樣兒，有時難免嚕_兩句，都是爲了我好。像我這植野馬似的男人，光有條«級和馬 
«子還不成，得弄個大銅菩薩|£着才老贲。」 

r —— 」 長辈談道些拴柱不能挿嘴只有跟着擧杯 子的 份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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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醣說宗之和大嬸，很有*思把大坭給你〇」 
r I 」拴柱的 M 紅了。 

r 那丫頭能幹，不像她娘軟塌塌的，也不像她爹一脚蹋不出屁來，是個好幫手。啥時候成 
親？」 

「等屋子藎好，把娘楼$。」拴柱聲苷細得像蚊子哼哼。 

「道®^，算對了。」二*滿口稱讚，被上却有一股険霣，他又猛灌一盅酒：「人是不經一 

事，不*5こ 

他抬頭又向廚房望了一眼，_的搖着腦袋瓜子： 

「當初，我要是多在老家置些地，到了這個歲歎，也胲囘去 nn 圓圆，抱孫子，抱外甥，晒 
哂太陽，享享漪福。現在，得打頭幹起。」 

「表大爺，過年後能囘老家一趟嗎？」拴柱想和他^,去接老母親。 
r 囘總得囘去。」王二虎兩眼望着桌面..「我答 81 把大 wis 的 KII 送囘去。」 

「他老家是那裏？」 

S 淸。」 

r 隔我們蘇有五六百里呢〇」 

「越速魆好，逮了家裏的^-知道我 H 遇山東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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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爲甚麽？」 

r 當人家的爹也得有當爹的樣兒，不能老着臉皮，蹭囘去，伸出手，全是老繭，沒有半個 
子， tu 两東那有逭種 M 法兒！」 

「孩子們不會見怪 cj 

「他們也不敢見怪，男人總得有根苷棵骨啊。」一小壺酒他一個人喝光了，小媳嫌像#算似 
的，又烫好送來一壺。 

r 喝吧。」王二虎又向拴柱照照杯底：「這裏不像郭爾羅斯前旗，早上生*不多。因爲沒有 
車站和糧枝，很少車老板子起大 」 r e 中午晚上生慈，就多起來，我喝醉了也不耍緊，她一個人招 
呼得了。」 

「通是少喝點吧。」拴柱知道王二虎愛喝兩盅，却不知道他迷戀到道種地步〇 
「小伙子，」王二虎把桌子一捶••「記着，你已摸上正路，要走到底。天地下，黄金都比不 
了泥巴塊，黄金有用完的時候，泥巴塊只要勤翻1弁，年年給你個豐收谷滿倉。吃不愁，穿不 
愁，不必躭驚受怕，不必潜人家的臉色。」 

「犬叫大吆喝的，是不是喝醉啦？ J 小姒婦端出熱氣睐瞒的餃子，並散發出大白菜和鮮肉香 

氣〇 

「我在敎訓孩子呢！ J 王二虎不以爲然的瞪了瞪牛眼••「要他好好的開荒植地，別道山望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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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山高こ 

r 拴柱。」小媳嫌坐在炕沿上，拿起王二虎的杯子：「沒有好菜招待，我敬你！盅。」 

「——」拴柱糊里糊蜜喝了，小媳婦却只抿了抿嘴唇：「剛才你表大爺說得很對，做人要安 
份，望你很快的成了大糧戶〇 J 
「謝謝表大娘的金言。」 

「吃吧，別涼了。」小媳婦把餃子挾在拴柱的盌裏：「餃子就酒，沒醉沒飽，年紀軽輕的， 
要多 f 喝〇 J 藤她的口氣，要比王二虎大七八歲，接近五+邊沿的老嬷嬷了。 

王二虎拿起空酒瓶，輕輕 I 搖。小媳婦便懂了，又去燙酒。 
r 拴柱，咱爺倆難得見這一面，還不知道那年那月再碰頭，多喝點 C 」 

已有點酒. t 的拴柱，聽他這末說，同樣感到淒凉。王本元囘家了，大車店的同鄕們散了，在 
鴻記煎餅舖，再也確不到他們粗谀的笑聲。王二虎也是如此，要不是來買房柁子，恐怕 一*子也 
難見到，甚至連 f 也沒有了 0 

想到這裏，他 A 端起杯子，向王二虎敬了半盅，王二虎却 M 着他全乾了。 

「你能喝多少，只管喝。你表大娘就是這點好，沒喝時，她相勸，等我喝開了，只管费酒， 
從來不嚕嗦，打我的興頭，或者喝得■不過癱。」 

說完了，他用筷子，連環#似的，夾了兩三個餃子放在嘴表，吃_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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餃子包得太精緻，太小。饀相當香，可以看出小媳嫌的 手藝實 在不壞。 

道時進來兩個人，是小媳婦過去招呼。王二虎只顏勸拴柱吃喝。 

拴柱漸漸有些酕了，胸中不但感到像火麂，而且想起冢來，包括了山東和郭爾羅斯前旗的 

家0 

他匆匆忙忙吃了+幾個餃子，灌了一大盌原湯，向王二虎和小媳婦吿辭，說是還有事兒要 

辦。 

王；一虎從炕上下來，大手按着拴柱的肩頭： 

「看見你表舅，就說我問候他，上了年紀的人，身板兒要緊，勞累一點沒關係，酒可不能喝 
得過*。」 

「——」小媳姆看了他一眼。 

「別看我，天底下，勸人的話兒、風涼話兒人人會說，輪到自己就迷糊了。」 

「——」小娘婦一裂嘴，笑起來，紅嫣嫣的唇縫中，露出像捕米般的牙齒。 

兩人送他到大門外，街當中。拴柱走幾步，便囘頭看一看，兩人的衣 着， 安詳的神情，誰也 
不會知道他們曾有過不得了的過去。 

這夜，又開始陰天和下雪。 

拴柱起了個大淸¥，要套車囘去，店東勸他等雪停一停，他不肯。昨天王二虎夫婦他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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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象太深，一絲甜意和#戀情緒在他內心的暖房抽芽。他忘不了松遼平原上的一個煎餅 M 裏，還 
有位紮了大辮子的山東大坭，日日夜夜盼望他囘去〇 

大車經過王二虎的煎餅舖，門關得緊緊的，看得出來，還沒起身，還沒有生火0 

捏柱不願打擾他們的好夢，連牲 B 都不大聲吆喝，車輪輕輕的緩緩的 ffi 過了王二虎的店門 

前0 

到了郊外，雪越下越大起来。 

脷東的 S ，毎年都落着，幾百幾千幾萬年，沒有變樣的落着。 

雪帶來了足够的雨水，豊潤肥沃的土壤，拴柱心裏愉快的望着天老爺所賜的大糧倉，那片看 
不到邊，看不到沿的沃野！ 

脫稿於五十八年六月二+九日豪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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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幾年前•中視連續劇「長白山上」’曾經風靡全台 - f’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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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原 先生以其生花妙筆’創造了幾位栩栩如生的人物， 爲 
俠盜 大靑龍的粗獷豪邁’王二虎的義薄雲天，小白蛇的 冷艷幾 
智 '栓柱子的忠實憨厚’給人難以磨滅的印象。 本書充滿 了俠 
義的氣氛 和; S 厚的鄕土情誼。結構謹嚴，佈局懸宕 ，是 I 部直 
得 I 讀再讀的小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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